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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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荬斯科开始统一夯封的罗斯 一 开始提到莫斯科城—— 
奠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初址一莫斯科械的地理状況及其经济 
优点——莫斯科城是各条通道的枢纽——奠斯科地区早期居 
民状况的追溯一莫斯科是大俄罗斯的人文中心——莫斯科 
坷是过境逋造一一 莫斯科械地理状況的政沽成果一■奠斯科 
是幼系的封邑，这种状況对奠斯科王4们的对外关系和內部 
活动的影响——十五世纪中叶前奠斯科王公们取得的政治成 
就和民族成就 ：1 .扩大了公国的领土。2.取得了夫公的宝座。 
3.这一成就的 结系： 遏制了鞑鞋的 入侵； 王公们结成莫斯科联 
里。 4 -总虫教教坛移到莫斯科，这一变 化对莫斯科王 公们的 
意义 d -结论 

m 斯科开始统 一分封 的罗斯 

我们 1 下面将要研究伏尔加河上游罗斯在分封时期发生的第 
二个过程。在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第一个过程中，弗谢庆洛德三世 
的后裔把这个罗斯分割成一些王公世袭领地。这些后裔中的一支 
开始收回这些领地，把这些分割的部分统一成一个 整体。 莫斯科 
成了通过这一途径形成的国家的中心 j 

开始提 a 莫斯科城 

史册上把莫斯科列人尤里 • 多尔戈昝基统治的公国中出现的 
罗斯托夫邦的那些新兴小城中。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小城在史 



册上第一次被提到时说它是北苏兹达尔和南切尔尼戈夫-谢维尔 
6斯克两边 区之间 的边界上的一个点， 1 W 7 年，尤里 • 多尔戈鲁基 
遨请自己的同盟者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的王公斯维亚托斯拉 
夫 • 奧利戈维奇到这里来会晤，派人去对 他说: K 上我这里来吧，兄 
弟，到莫斯科来。 M 这是史册上保留下来的第一次提到莫斯科的记 
载。看来 3 %这个小镇当时是公国的一个农村庄园，荑确切地说， 
是苏兹达尔王公去基辅南部来回途中停歇的驿站。这个地方的 
经济建设大概颊为兴旺。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到达后的第二天，主 
人为客人举行了一次 K 盛宴”，井且很好堆招待了他的侍从。要摆 
这样的排场，手边得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和房舍，尽管斯维亚托斯拉 
夫只是带了“小批人马*来的。据史册记栽，尤里 * 多尔戈备基主 
公1156年在涅格林河河口以下“筑起了莫斯科城”,也就是用木头 
做墙把自己的莫斯科河庄园围起来，把它变成了一个域市 。 m 

霣斯科寬贏嬅林富的初址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最初的概貌是这样的:据 H . E . 扎别林在他 
写的* 奠斯科械史* 一书中说，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位置在克里姆林 
山的西角，这个角很陡，在现在的克里姆林宫巴洛维茨大门附近伸 
人涅格林河河口，这两座大门的名称 还保留 着对当时裹盖着克里 
姆林山的那片 针叶林的怀念 e 8S 尤里主公用墙围起来的那块地方 
曾是三角形的，据扎别林先生的想象，未必会有现在的克里姆林官 
的一半，甚至只有它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这个城市出现在第聂伯南部同伏尔加河上游北部的交界 *1^ 
在以后的历史记载中，莫斯科也同样被作为苏兹达尔邦的边塊城 
市。我已经讲过安德烈 • 鲍戈柳勃斯基死后他的弟弟和侄子之间 
争吵的情况。 U 7 4 年，叔叔们战胜了侄子们，把躲进在切尔尼戈 
夫的赛子都从那里召回去，切尔尼戈夫王公的儿子奥列格前去护 



送王公 夫人; 他把婶娘们送到莫斯科，自己从莫斯科冏到“故乡”洛 
帕斯尼亚/洛帕斯尼亚是一个坐落在莫斯科以南的村子，沿谢尔 
普霍夫大道走有七十俄里。可见，当时切尔尼戈夫公国的国界离 
苏兹达里的奠斯科城是很近的。从那部史书的叙述中还可以看 
到，莫斯科另有一个更早的名字——库茨科瓦。这个名字来自当？ 
地的一位世袭领主、大贵族、苏兹达尔的千人团总斯捷潘 • 库茨克； 
或库奇克 3 他拥有一片近郊的村落\顺便提一下，后来莫斯科有 
—块地方的名称就是纪念他的，叫做库奇科夫地区（现在的斯列坚 
卡大街和卢比扬卡大街)， 

莫斯科后来的政治命运也是同它的出现时间和地理状况紧密 
相关的。由于它是一个新兴的小城而1远离苏兹达尔的中心罗斯 
托夫和弗拉基米尔，所以它成为一个单独公国的都械比苏兹达尔 
的其他城市荽晚，而且是被封给幼系王公的。的确,在十三世纪的 
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发现哪个王公常驻在莫斯科，王公们到莫斯科 
来只呆一个短时期，而且来的全都是那些老王公的小儿子们。最 
初，弗谢沃洛德家族的一个小儿子弗拉基米尔在这里呆过一段时 
期; 后来又来了另外一个弗拉基米尔，他是尤里 • 弗谢沃洛多维奇 
大公的小儿子。这个弗拉基米尔在 1237—1238 年之交的冬天巴 
莆茈鞑靼人攻占莫斯科时被俘虏了^后来，莫斯科封给了雅罗斯 
拉夫 • 弗谢沃洛多维奇的一个小儿子——米哈伊尔•霍罗勃里 
特，在1248年他死后，莫斯科又多年未见有单独的主公驻在那 
里。后来，到弗谢沃洛德三世的曾孙那一代，自从亚历山大 • 涅夫 
斯基死后 （1263 年），他的幼子达尼尔 1 驻在奠斯科，从那时起，莫 
斯科成了有一个王公常驻的单独公国的 首械： 达尼尔成了莫斯科 
公国家族的彝祖。 

这就是关于莫斯科的早期传闻。根据这些传闻很难想象它后 
来的政治命运。它的命运使北部罗斯社会的后代也觉得突然。关 



千莫斯科为何这样迅速地兴起并成为东北罗斯的政治中心的问 
題，古罗斯的社会找不到答案，它也觉得莫斯科政治地位的迅速上 
升是一个历史之谜。 8 许多民间传说叙述莫斯科城及其王公们的命 
运，其中的一个传说反映了这种看法。十七世纪时记载下来的一 
* 个传说，开头大槪是这 样的: “有人猜想，莫斯科曾经是一个朝代， 
伹有谁知道，莫斯科曾经是个国家呢7莫斯科河上曾经有过一些 
优美的材落，那是大贵族好人库奇克 * 斯捷潘 * 伊凡诺维奇的村 
落 ，大家 可以感觉到，后来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这个民间传说还没 
有丧失有节奏的颂诗的语调。初建莫斯科的业绩之所以成为谜的 
原因 在于： 我们古代历史文物所提到的远远不是这个城市发展的 
最初情况，已经是莫斯科经过长期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萆创努 
力以后形成的明显的轮廓了。不过有些间接的材料保全下来了， 
这些材料说明有某些隐秘的历史力量曾经为莫斯科公国存在之初 
取得的成就奠定基础，这些力量的作用 9 首先表现在为该械的兴 
起创造了经济条件，这类条件是由于罗斯向伏尔加河一奧卡河之 
间地区逐渐移民使莫斯科地理状况发生变化而形成起来的 8 * 

•斯科的地•状況及其优点 

在向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之间地区移民的过程中 1 *可以看 
出有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按地理划分比按年代划分更加容易。 
看来，人们更早和更類繁地迁人的移民区是河间地区的那些主要 
河嫌的沿岸^移民的方向是沿着两条 曲线： 一条是从伏尔加河上 
游的尔热夫到尼日尼,另一条是从奥卡河中游的卡卢加到穆罗姆。 
在软鞠人侵前沿这两条线密布着连绵不断的城市，其中主要的城 
市是古罗斯的居民点雅罗斯拉夫尔、梁赞和穆罗姆。沿第一条路线 
迁入的移民来自诺夫哥罗德的西北部和斯摩梭斯克的西部;沿第 
二条路线迁人的移民来自第聂伯河西南部和奥卡河上游南部的维 



亚特卡一带。在向该地 E 的干河流域移民以后，穿过河间地区的 
那些支流流域也有移民到来，尽管这里在很早以前就有象罗斯托 
夫和苏兹达尔这样的中心城市了 3 这里的很大一部分城市是在十 
二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现的。支流上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大 
量农村居民沿河集结，他们需要牢固的防护地。河间地区内的械 
市的建筑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它们的地理分布情况 
表明，整个河间地区各条支溁两岸定居的移民散居在几个 地带; 从9 
西到东数起为沃洛克一拉姆斯基，髙城，还可能有普罗特瓦河上的 
博罗夫斯克，兹维尼城，莫斯科，克林，德米特罗夫，佩列雅斯拉夫 
利，尤里 耶夫* 波里斯基,弗拉基米尔，信神城，涅列赫塔，斯塔罗 
杜布，戈罗霍维茨等。在遍地林木和沼泽的广阔的支流地区，出现 
在联接两条支流的连水陆路终端的一呰 村镇具 有重要意义， 因为 
这里是水陆交通的枢纽。 


莫斯科——枢通 

在这方面，莫斯科城的地理位置是特别有利的。莫斯科河上 
游的支流伊斯特拉河接近拉马河，印流人伏尔加河的绍沙河的支 
流。这样，奠斯科河通过拉马河的连水陆路把伏尔加河上游同奥 
卡河中游联接起来了。另一方面，奠斯科城是在莫斯科河转弯的 
地方兴建的，莫斯科河在这里转向东南，通过支流雅乌扎河紧挨克 
利亚齐马河，从西到东的一条通道沿克利亚齐马河经过莫斯科播 
贯这个地区^〖155年，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走这条路从瓦祖扎 
河带着圣母显灵像通球克利亚齐马河上的罗戈日界前往弗拉基米 
尔，他是从基辅附近的髙城通过第聂伯河上溯到达瓦祖扎河的。十 
四世纪末，从奠斯科通过库奇科夫地区铺筑了一条《沃洛吉梅尔大 
道 ' 有一个关于莫斯科人在1395年迎接圣母显灵像的情况的历 
史介绍提到了这条大道。最后，第三方面，有一条从洛帕斯尼亚经 



过奠斯科的大道，这条路是由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南部通往佩列雅 
斯拉夫利-扎列斯基和罗斯托夫的。可见，莫斯科处在三条大路的 
交叉口。这种地理状况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是有重要的经济利 
益的 。 w 

莫斯科埔区早期的居芪状况 

这种地理状況首先促使莫斯科地区人口较早地稠密起来。奠 
斯科位于西南第聂伯罗斯和东北伏尔加罗斯的交界处，在发 “ CM * 
音和发音 u 两种方言的分界线上这是来自西南部的开拓者 
10渡过乌格拉河到达的第一个 地区； 因此，他们把这里作为第一姑， 

. 居留在达里的人最多。我们在古老的历代系谱传说中可以发现有 
关在莫斯科河地区有大量移民居留的模糊踪迹。那些历代在莫斯 
科定居的老贵族的家请幵头通常总是谈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别 
的地方到这里来为莫斯科王公效劳的。我们把这些家谱传说联系 
起来看，躭可以发现一连串重要的历史事实:从十三世纪禾，在莫 
斯科城尚未对北部罗斯的命运开始起显著作用之前，移罗姆^尼日 
尼、罗斯托夫、斯摩桟斯克、切尔尼戈夫，甚至基辅和沃林的一些名 
门望族就已从四面八方纷纷集中到莫斯科来。替如，著名的大贵 
族罗季昂就是从基辅来为尤里•达尼洛维奇大公效劳的，他成了克 
瓦什宁家族的祖先，他把自己的全部人马一千七百人全都带来了 t 
住满了一个修得很坚固而讲究的小城。贵族的侍从们也随着人潮 
涌向这里。历代显贵系谱的传说只反映了当 时罗斯 居民中总的流 
动情况。莫斯科由于它的地理状况就象一个中心水库一样，人民 
力 ft 从罗斯邦的所有受到外敌威胁的地区汇集到这里来了 


真期科——大供罗斯的人文中心 

莫斯科往往被称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理中心。如果拿俄罗 


斯欧洲部分现在的地域来说，这个说法无论从地理的角度看，还是 
从人文的角度看，都是不完全确切的，莫斯科要成为俄罗斯欧洲 
部分的真正中心，就得向东南方苒移动一些。但是必须看一看罗 
斯的居民，即大俄罗斯族的民众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分布情 
况。移民运动把这部分居民集中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之间的 
地带，并被长期强制留在那里，无法从那里跑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起阻拦作用的诺夫哥罗德的移民运动，派出大批大批的掠夺者把 
诺夫哥罗德的边界扩展到诺夫哥罗德以东，他们吓喊和平移民，这 
就阻挠了居民迁往伏尔加河以北，这一时期的自由城从沃尔霍夫 
驵走了一批乘船掠劫的强盗，因为这些强盗乘坐河船和大舱沿伏 
尔加河上游及其北部支流大肆掠夺，从而阻挠了和平居民在伏尔 
加河左岸自由散居。十五世纪时，帕伊西 • 雅罗斯拉沃夫在他写 
的库宾湖旁斯帕斯一卡 缅寺院 的沿革史中提到的正是十三世纪和 
十四世纪这两个时期。他写道,当时的伏尔加河左岸地区还没有全 
部入教，有许多人尚来受过洗礼。他是想说,那里的俄罗斯基督教 
徒很少从东北部、东部和南部聚集到河间地区来的罗斯居民， 
被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非俄罗斯人、莫尔多瓦人、切列米萨人以及 
在伏尔加河左岸掠劫的维亚特卡人，还有鞑靼人阻 拦了； 罗斯居民 
无法向西部和西南部扩展，因为从十四世@初以来，那 s 出现了一 
个统一的立陶宛，它准备向东部罗斯进行 1 第一次强大的攻击。可 
见，聚居在河间地区中部的罗斯居民长期未能从那里找到出路》 
莫斯科就是在罗斯居民最稠密的地区的中部，即 14 在当时大俄罗 
斯族散居的中心地带 14 出现的。这就是说，可以认为莫斯科是罗 
斯从十四世纪以来的地理中心以及人文中心。各方面都慄护莫斯 
科的这个中心地位，使它免受外敌侵袭，于是外来的侵犯便落到 
相邻的梁赞公国、尼热哥罗德公国、罗斯托夫公国、雅罗斯拉夫 
尔公国、期摩棱期克公国,很少能打到莫斯科。莫斯科由于有了这 



种掩护，便成了受到外敌进攻的地 E 的罗斯居民的避难所。自从 
鞑靼大破坏以后, 16 直到奥利格尔德1368年第一次侵犯，有一百 
多年时间，莫斯科也许是北部罗斯的唯一没有遭到或者很少遭到 
敌人蹂瞒的 地方； 至少，在这段时期内，除了鞑靼人1293年占领 
过莫斯科以外，史册上没有见过它遭受了这种灾难的 记载。 这种 
在当时非常罕见的安宁，甚至使河间地区的罗斯居民从东部向西 
部倒流，从古老的罗斯托夫村镇移向莫斯科公国的穷乡牌壤。这 
12种转变的迹象可以在圣谢尔基 • 拉多涅日斯基的传记中找到。他 
的父亲是富有的罗斯托夫大贵族基里尔，由于随着自己的王公多 
次前往金帐汗国，耗资颊巨，再由于遭到鞑靼人的经常侵袭和其他 
—些灾祸，落得个倾家荡产，于是抛弃了一切，和其他罗斯托夫人 
—道，迁到莫斯科的一个偏擗宁静的小镔拉顿涅日。在那些时候， 
有许多人从罗斯托夫城乡各地迁到莫斯科埭内。基里尔的儿子决 
心放弃安宁的生活.单独住到离拉賴涅日不远的斯库德沃德山口 
的茂密的森林里去了，这里是从克利亚齐河通往杜布纳河、谢斯特 
拉河和伏尔加河的通道。圣谢尔基和 他的少 数几个伙伴在这里住 
了十五年，后来，他们的林区避难所很快大变了样;那里发现了不 
知从何处迁来的许多农民，他们走遍林区各地，开始在一个寺院周 
围定居下来,大肆砍伐林木，整理出一些林间耕地，建设了农舍和 
村落，开垦了整齐的田地，使荒地面目全非了'这是谢尔基传记 
的作者、他的一位亲信在描述一次农忖居民移居莫斯科的情聚时 
以忧伤的口气添上去的一段话。看来，那次移居同他叙述的罗斯 
托夫人口外流不无联系/这就是莫斯科地 区的地 理状况所产生 
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促使人们纷纷到 该地区 定居。 


X 斯科两^境通道 

莫斯科的地理状况还包含另一个条件，保使它的早期工业取 



得成就 3 我上面提到莫斯科河是伏尔河上游和奥卡河中游之间的 
一条水路。在古时候，这条河对商业有不小的意义。莫斯科河象 
—根弯曲的斜线，从西北向东南把莫斯科公国切开，其下游把莫餘 
科城同奥卡河流域联在一起，其上游则流向伏尔加河上游右岸支 
流，就象一根弓弦那样，把河间地区两条主要工商业通道构成的一 
个伸延的河弧的两端联接起来了。有一个现象说明了莫斯科河的 
这种商业意义。在彳艮早的时候，在伏尔加河上游通往奠斯科的要 
冲就出现了一个贸易站——拉马河上的沃洛克（沃 洛科一 拉姆斯 
克夂这个城市是诺夫哥罗德人建筑的，是他们同奥卡河流域和伏 
尔加河上游地带做生意时堆放货物的地点。 

可见，莫斯科处在两条通道的十字交叉路口，既是向东北方向 
移民的必经之地，又是往东南方向做生意的过境站，这种地理状况 
给莫斯科王公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利益。他这块封地上由于人口稠 
密，直接税的纳税者增加了。沿莫斯科河过％贸易的发展使这个 
地区的工业活跃起来，使它参与了贸易往来，征收来的贸易税充实 
了当地王公的金库 a 

政治成果 

莫斯科的地理状况和人文状况除了产生上面提到的经济成果 
以外，还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致治成果。莫斯科王公的系请状况 
是同莫斯科城的地理状况紧密相连的， 


霣斯科是幼系的封 S , 这稗状况对莫斯科王公们的竄义 

莫斯科是一个新兴 的边区 械市，一直是弗谢沃洛德家族幼系 
的封邑。因此，莫斯料王公无法指望能成长到按长幼顺序登上长 
系大公的宝座。萁斯科王公感到自己在家族中处于无杈的、更确 
切点说是受压抑的地位，在古老的习俗和传说中也找不到可以大 


n 



有作为的根据，所以无法依靠系谱关系，也无法依犇长幼顺序，而 
只有通过别的手段来保陣自己的地位。因此，历代莫斯科王公早 
就制定自己独特的政策，从一开始就 18 不按习俗办事，比其他人吏 
早更坚决地脱离公国关系中的常规而寻找新的途径，他们不因循 
守旧，不相信政治传说和政治礼仪。这既表现在他们同其他王公 
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公国内部事务的处理上。 w 他们被 
说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亊情，他们密切地窺视着，一旦有机可乘， 
就掠为己有。头几个莫斯科王公全都是大胆的掠夺者。无怪乎其 
中的一个米哈 伊尔雅 罗斯拉维奇继任王公的时候，人们给他的绰 
号是圆画舞蹈演员，也就是说一个到处争夺的人。他在1248年以 
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攻自己的叔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并蛮 
不讲理地把他从弗拉基米尔世系的宝座上推了下来。 w 据史官叙 
述，第一位莫斯科王公亚历山大的后裔达尼尔也曾同样突然地进 
! 4 攻邻国柒赞王公康斯坦丁，以《某种 诡计' 也就是采用欺骧手段 
战胜了他，把他俘虏了，把科洛姆纳从他手中夺了过来这位达 
尼尔的儿子尤里于1303年进攻了另一个邻居莫扎伊斯克王公，也 
把他俘虏了过来，并占领了莫斯科河上游的莫扎伊斯克封邑，然 
后杀死了父亲的俘虏康斯 a 丁，占据了科洛姆的，从此，整条荚斯 
科河，直到河口为止，都属于莫斯科公国了无论谁当大公，都 
把莫斯科王公看成敌人，这是0 为： 莫斯科的主要条件使莫斯科 
的王公们对古老的概念； fp 长幼关系产生不尊重的心理。达尼尔曾 
长期同大公——自己的哥哥佩列雅斯拉夫尔公国的季米特里和戈 
罗杰茨公国的安德烈进行頑强斗争。而在季米特里死后，《 •又同 
他的儿子、善良而无子女的伊凡亲近起来，相处得很好，所以伊 
凡于1302年死后，不通过家族亲长而把自己的封邑贈给了自己的 
叔叔、与他相邻的莫斯科王公。达尼尔接受了这份遗产，不让自 
己的 IHf 安德烈大公染指。 n 但是，反对长幼制度的莫斯科王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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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奸巨猾之徒。 22 —当环境迅速变化，他们也就改变了自己的 
作法。鞑靼人的大破坏历时很久，持续了整个十三世纪，使北部 
罗斯的国民经济陷人了惊人的混乱状态。但从十四世纪开始，这 
里就着手调整各种遭到破坏的关系，国民经济也有些走上了正轨 9 
从那时起，作为蛮横凶残的掠夺者起家的莫斯科诸王公，成了温和 
的主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他们兢兢业业地料理自己的封邑，在封邑 
中建立牢固的制度，从别的公国招来一些做工的人和手艺人，从 
汗国买来一批一批的罗斯俘虏，以优惠的条件让他们在自己的莫 
斯科荒地上开垦，建设农村和乡镇。从十四世纪开始可以从莫斯 
科大公的一系列遗诏中看到他们进行这种经耆用的房舍建筑的情 
况。最初的两份遗诏是第三代莫斯科王公.亚历山大家族的伊凡 • 

卡利塔立下的。这些遗诏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剀十五世纪中叶在 
北部罗斯人们总是把莫斯科王公看成是模范的主人，把莫斯科公 B 
国看成建设得最好的封邑，我们从十五世纪中叶，的一件文物中可 
以找到这种看法的根据。这是-张祜燥的从柳里克开始的罗斯王 
公的系谦图。我们从系谱图看到:大窝弗谢沃洛德到雅罗斯拉夫， 
雅罗斯拉夫到勇敢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到达尼尔，达尼尔到 
伊凡 • 卡利塔。“伊凡 * 卡利塔改变了罗斯土地的面貌，肃淸了盗 
賊。”可见北部罗斯社会认为伊凡 * 卡利塔是一位善于肃清自己国 
土上的盗賊，保障社会安全的统治者。来自另一方面的一些材料 
也符合达种观点。 28 我们从伊凡*卡利塔公国末期写于莫斯科的 
一份手箱的附录上可以看到对这位王公主持正义的 赞扬： 他给罗 
斯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局面，进行了公正的 审判' 典籍制定者 
A . C . 帕夫洛夫认为这位王公实施了农业法以及据说是八世纪 | 时 
反对崇拜偶像的帝王们制订的东罗马帝国地方警察章程和刑事聿 
程。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可以认为，伊凡•卡利塔对千在自己的領 
地内安置农村居民是特別关心的。 23 可见，莫斯科封邑的领主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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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系谱中的地位，感到自己是家族中最无权的王公，于是早就 
为自己规定了一套做法，这套做法的 依据不 是古老的习俗，而是对 
当时各种情况的周密考虑。 


十五世纪中叶前莫斯科公 S 取得的成就 

上面提到的是莫斯科公国迅速发展的最初条件。这些条件可 
归纳为 两点： 莫斯科的地理状况和莫斯科王公的系请状况。第一 
个条件带来了经济利益，使莫斯科王公获得了丰硕的 物资; 第二个 
条件向他示意应如何最有利可图地运用这些物资，帮助他制定一 
项独特的政策，这项政策不是以亲族的感情和对亲族的怀 念为基 
础，而是以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形势为基础。莫斯科王公由于拥有 
这样的资源和奉行这样的政策，所以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叶 
取得了一些非常重大的政治成就。列举如下。 


16 扩大了頓土 

I - 莫斯科的主公们利用自己的资濂，逐渐扩展自己公国原先 
狭小的 韁域。 在十四世纪初 t 在北部罗斯可以说沒有一个比莫斯 
科小的封邑，它的国界甚至远远比不上現在的莫斯科省界。在这 
个省的械市中，德米特罗夫 、克林 1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 
谢尔普霍夫、科洛姆纳和维列亚当时都没有列入莫斯科封邑的版 
图， * 达尼尔王公的封邑，在他夺得莫扎伊斯克和科洛姆纳之前， 
位于这个省的中部，沿莫斯科河中游往东向克利亚齐马河上游延 
伸，象一个楔子似地插人德米特罗夫的 、科洛 姆纳的 、 亦即楽赞的 
一些乡镇的中间。这个封邑中的城市，当时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 
莫斯科，一个是兹维尼城。当时的鲁扎和拉蟥涅日，看来只不过是 
普通的乡村 a 这个省现有的十三个县中，当时归达尼尔王 公管辖 
的估计可能只有四个：莫斯科县、兹维尼县 .鲁 扎县、包括德米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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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县一部分在内的鲍戈罗德县甚至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族 
的第三代莫斯科王公伊凡 * 卡利塔成了大公后，莫斯科封邑的地 
盘也是很小的。这位王公在1327年写的第一个诏书中列举了他 
的全部世袭领地 25 。他的领地由五个或七个设县的城市组成^那 
就是奠斯科、科洛姆纳》莫扎伊斯克，兹维尼城，谢尔普*夫、鲁 
扎和拉顿涅日——如果最后这两个乡当时也算城市的话（佩列雅 
斯拉夫尔当时在诏书中没有提及 X 在这些县里当时有五十一个 
乡和不到四十个直属宫廷的村子这躭是卡利塔成了大公后 
的整个封邑的版图。但是他掌握了丰富的物资，他利用这些物资 
去谋取利益。当时经营农业的条件很艰苦 f 于是土地占有者便出 
卖世袭领地。由于卖地的风气盛行，所以地价很廉。莫斯科王公 
手上有钱，便向私人和教会.总 主教、 修道院以及別的王公收买 
土地。 伊凡* 卡利塔在把别人的封邑中的许多大小村落收买过来 
的同时，还买来了整整三个带有郊区的封邑城市——别洛泽尔斯 
克，加利奇和乌格利奇 t 不过暂时还根据某些依附的条件留给原主 
大公 管辖。 他的后代继续这样到处收买土地。后来的每份遗诏中17 
都列举了以前的遗诏没有提到过的新收买来的乡村。在这些遗诏 
中，新的“经营地区 w 7 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突然出现的，都是用连续 
不断的隐秘的方法搞来的，没有看到明显的计划》大部分没有说明 
是如何弄到手的。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设法把麦坚从斯摩棱斯克 
人那里弄过来了^但不知道维 列亚、 博罗夫 斯克、 谢尔普鑌夫、 

半个沃洛科拉姆斯克，卡希拉以及散布在大公国的弗拉基米尔地 
区和别的一些封邑中的大概十五个村落是怎么在他以前拿过来 
的。 M 在卡利塔时代和他的儿子当政的时代，土地是用各别订立协 
商契约的办法，通常是用钱收买过来的，但到后来，除了采用和 
平方法以外又使用了强占的手段，有时在汗国的帮助下去抢，有时 
自己去抢。 29 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占领克利亚齐马河上的斯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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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以及加利奇和特米特罗夫的时候，把那里的大公从世袭领地 
上赶走了。他的儿子瓦西里 <£ 贿赂 ”了鞑 靼王公和鞑靼汗本人，用 
“许多金银”收买了穆罗嬅、塔鲁萨和整个下哥罗德公国的封谙，迫 
使这些地方的主公 s ° 离开他们的领地，或者又把世袭领地賜赏给 
他们，但以充当藩属作为条件。从十四世纪末叶以来，在莫斯科版 
图的那种显然是混乱而偶然性的扩张中，可以看到某种也许是自 
然而然形成的计划。莫斯科王公占领莫扎伊斯克和科洛姆纳后， 
就把整个莫斯科河流域都赓括在 内了； 由于获得了莫斯科大公国 
地区，后来又获得了斯塔罗杜布公国，奠斯科王公就成了整个克 
利亚齐马河流域的 主人； 自从顿斯科伊占据了卡卢加和麦谢拉，他 
的儿子占据了科泽尔斯克、利赫文、阿列克辛、塔鲁萨，穆罗姆和尼 
热尼，这样，整条奥卡河——从乌帕河和日兹德拉的入口处到科洛 
姆纳， 从麦谢拉戈罗杰茨到尼热尼都归属莫斯科王公了。达样一 
来，梁赞公国周围的三个方面都布满了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的乡 
村，这些乡村从卡利塔起 就归属 莫斯科王公。同样，由于这些王公 
搞到了尔热夫，乌格利奇和下哥罗德公国，失明王公 E 西里镐到了 
罗曼诺夫，科斯特罗马又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版图的一部分而 
18被永久占有，伏尔加河上游几乎大部分都属于莫斯 科了； 而原来 
位于这里的特维尔公国和雅罗斯拉夫公国就四面都被莫斯科的领 
地所包画。可见 t 莫斯科王公首先力图弄到手的是河间地 E 内的 
和边境的主要河道。后来，又占领了别洛泽尔斯克公国和加利奇公 
国，这样一来，伏尔加河上游左岸就出现了归属莫斯科的广阔的渔 
猎场。在这里，莫斯科王公得到了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很多好处。在 
十五世纪上半期，沿舍克斯纳河及其支洗，沿白湖和库宾纳湖的河 
流，沿苏杭纳河上游一带辽阔的偏僻的多林地带，是被别洛泽尔斯 
克系潘和雅罗斯拉夫系谱的许多王公所瓜分的。贫弱的王公由于 
分家和 鞑鞄人 的蹂躏而不断衰落，有时就由四个或五个王公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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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治理一个世袭的小城，甚至治理一个普通的乡村，他们没有能 
力掌握大权和维持分封王公的统治局面，不知不觉地下降到局部 
的、甚至是很小的土地占有者的地位。要使这些破落户归顺自己， 
莫斯科王公不需要武器，甚至用不着 花钱: 这些人自己找上门来为 
莫斯科王公效劳，并且乖乖地让出自己的世袭领地，然后又从新的 
君主那里把这些领地作为效劳的报酺拿了回去。例如，失明王公 
瓦西里就拥有扎奥津里王公、库宾纳王公、飽赫秋 H 王公的世袭领 
地作为自己的渔猎场。 


移 S 伏尔加河左岸 

居民的迁徙大大地促进了莫斯科领土朝这个方向成功地扩 
张。由于莫斯科的强盛，无论从对付诺夫哥罗德方面，还是从对付 
鞑靼方面来说，伏尔加河上游都是比较安全的。这就便长期以来 
聚集到河间地区的众多的居民有可能用伏尔加的河水来烧灌那个 
M 方辽阔的莽林》在这次移民运动中起侦察作用的，从十四世纪 
末幵始就是一些中心 寺脘， 主要是特罗伊茨基 • 谢尔基耶夫寺院 
的 偺侣; 他们披荆斩觫地来到了科斯特罗马和沃洛格达的丛林里， 
在科笼利河、奧勃诺拉河、佩利什马河^阿文加河、格鲁希査河两岸 
修建了寺院，这些寺院成了农民移居的据点，若干年后，这些河岸 
出现了不少辖有数十个村落的同名的乡村。裤这些移民者作为据 
点的寺院的状况，同管辖它们的圣谢尔盖的寺院的状况 一样: 周围 W 
遍布农村居民点，改变了这片莽林地带的面貌。莫斯科主公同诺 
夫哥罗德人共同占有沃洛格达，他作为科斯特罗马 地区的 统治者 t 
并拥有大公的封号，因此有权认为这些来自莫斯科公国各处领地 
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是自己的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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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 a 扩张的方法 

莫斯科王公用以扩张自己公国的主要方法可以分为五种，那 
就是： 收买、武力侵占.在汗国帮助下用外交手腕攫取，同别的分 
封王公签订公务条约以及从莫斯科公国原有领地移民到伏尔加河 
彼岸 D 根据失明王公瓦西里14«年左右立下的遗诏，可以看到莫 
斯科王公们一个半世纪以来千方百计占有别人领土的成果。在这 
份遗诏中第一次把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领地同莫斯科公国，间老的 
世袭領地和新的经营地不加区别地合在一起，并称之为自己的占 
有地 E 。 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只有特维尔公国 
和雅罗斯拉夫公国的各一部分以及罗斯托夫的一半不属于莫斯科 
公国管辖。罗斯托夫的另一半也已被失明王公瓦西里所收买，而 
且，莫斯科占有的地区超出了河间的范围，向南延伸，沿奥卡河 
和茨纳河上游 扩展; 朝东北深入到维亚茨地区直至乌斯丘格，乌斯 
丘格到十四世纪末就已馬于莫斯科了。〜达尼尔王公所占有的土 
地不过五百平方英里 t 因为整个莫斯科省不超过五百九十平方英 
里。如果根据失明王公瓦西里的遗诏来计算莫斯科占有的地域，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面积至少有一万五千平方英里。这就是到十 
五世纪末莫斯科王公们在领土方面取得的成就由于取得了这 
样一些成就，到央明王公瓦西里统治结束时，莫斯科公国的幅员超 
过了罗斯当时尚存在的任何一个大公国的幅员。 

大公之位的获得 

II . 莫斯科王公们运用种种手段和处心积虑的姓氏政策，到 
十四世纪末逐渐摆脱了无权的分封王公的 地位。 这些王公尽管是 
幼系，但却富有，所以大胆地同自己的长亲争夺起大公之位来了。 

20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其长亲特维尔王公。莫斯科王公由子只凭武 
力而不靠法统，所以长期没有取得成就。莫斯科王公尤里曾同自 



己的堂叔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争夺大公之位，并把米哈伊尔搞死 
在汗国，但后来他自己也在那里掉了脑袋，被米哈伊尔的儿子杀害 
了。不过莫斯科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因为斗争双方拥有的条件 
不等=特维尔王公拥有长系权和个人的英勇，以及法律上和道义 
上的 力置； 而奠斯科王公则拥有金钱、随机应变的本领，还有物质 
资源和实战手段。而对当时的罗斯来说，后面这些手段比前面的 
芋段所起的作用 更大。 特维尔王公始终未能理解当时的形势，在 
十四世纪初叶仍然认为自己有能力同鞑鞄人斗争特维尔王公米 
哈伊尔的另一个儿子亚历山大向自己的一伙罗斯王公发出号召： 

“兄弟们要相互支援，不要向鞑靼人出卖自己，要同心协力抵抗鞑 
靼人，要保卫罗斯土地和全体东正教徒。” ss 这些话是对罗斯大公 
们劝说他要屈服子鞑靼人的回答，因为在 132 7 年，有一个人忍受 
不了秘靼人的欺侮，就发动整个特维尔械起来抵御鞑靼人,并捣毁 
了当时在特维尔城中的鞑靼使馆，然后在普斯科夫喊中躲藏了起 
来。莫斯科王公们对形势的看法则与此不同。他们根本没有考虑 
去同鞑靼人作对。他们看到，以《委曲求全>的态度，也就是说用讨 
好和金钱来对付汗国，比用武器来对付要有利得多，所以就殷勤 
地侍奉汗，使汗成为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没有哪个王公象卡利 
塔那样勤快地前去向汗朝觐，他在那里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毎次都 
不是空着双手前去的。那里的人们知道，莫斯科王公一去 ，金拔 汗 ： 
国的大汗王、汗后和所有的王亲贵戚都可 以傳到 “许多金银財宝' 
正因为如此，在系 m 中位居长亲之后的莫斯科王公居然获得了大 
公之位。 汗授权卡利塔讨伐恃维尔王公的反抗。《卡利塔忠贞不 
徐地完成了这项使命：鞑靼人在他的统率下蹂睞了待维尔公国， 
编年史 上说: 简言之，把整个罗斯邦実为平地'当然，没有触及莫 
斯科。卡利塔立此大功后得到了 褒奖： 1328年获得了大公之位 t 21 
从此大公之位就一直由莫斯科王公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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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就的后果 

III . 莫斯科王公们获得大公之位后对罗斯产生了两个重要后 
果。一个可以称之为精神后果，另一个可以称之为政治后果。精 
神后果表 现为: 莫斯科封邑占有者成为大公之后，首先使罗斯居民 
摆脱了外敌造成的不幸而产生的沮丧和麻木的心情。莫斯科壬公 
是自己封邑的槙范建设者，善干使社会上安居东业。他获得了大公 
的称号后，使罗斯东北部的其他地区也感到他奉行的政策的好处* 
他这样做深得人心，也就为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通制 tt 靼的入侵 

编年史家指出，自从莫斯科王公从汗那里获得了大公的称号 
后，北部罗斯已不再象以往那样经常通受鞑靼侵犯，获得了体养生 
息的机会。史家在谈到卡利塔1328年从汗那里栽 畨归来 的时候 
说:《从那里绐罗斯土地带来了四十年的宁静，鞑靼人不苒侵犯罗 
期土 地了。 ss & 这显然是十四世纪下半期的一位见证人加的注脚， 
这位见证人回顾那四十年时，指出了这几十年中在北部罗斯所感 
薄的奠期科的统治:从1328到1368年，即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 
第一次进犯东北部罗斯的时期，被认为是这部分罗斯的居民得到 
休养生息的时期，他们为此而对莫斯科表示感激。在 34 这些安宁 
的年代中，整整两代人出生并成长起来了。 3 e 他们的头]^里从小躭 
没有父辈和祖辈们的那种不由自主地害怕鞑靼人的心理；因为他 
们的长辈是参加过库利科沃大会战的， 8 * 

霣斯科王公联 M 

莫斯科王公获得大公国的地位后产生的政治后 果是： 奠斯科 
王公作为大公首先开始使北部罗斯摆脱了分封制造成的政治分裂 
状况。在这以前，各分封玉公尽管都是亲族，但却各自为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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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在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的年长的儿子季米恃里和安德烈 22 
这两个大公执 政时期 37 ， 一些分封王公纷纷结成联盟，兄弟之间 
相互争夺，经常召开公国代表大会来解决争端。但这只是偶尔采 
取的暂时的办法，目的是想侬复家族和领主的团结，这些联盟的 
矛头是针对大公的（稂据传统这个大公应当象他父亲那样 团结幼 
系王公），它们没能保持弗谢沃洛德的家族眹系，反而削弱了这 
种联系。 37 从卡利塔大公统治以来，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了一个基油 
比较扎实的王公联盟，并由莫斯科王公亲自领导。起初，这个联 
盟是强制性的财政联盟。鞑靼人在征服罗斯后的初期，自己征收 
强加给罗斯的贡税，称为汗国出巡费。为此，在鞑靼人统治的头 
三十五年，曾经三次从汗国派遣税吏调査户籍，统计除神职人员 
以外的 人口； 但到后来，鞑靼汗把征呔出巡费的任务委托给弗拉 
墓米尔大公。&伊凡•达尼洛维奇成了弗位基米尔大公后，也受 
到委托从许多主公那里，甚至是从所有的王公那里收集汗国责税 
并把税款交给汗国。 89 这种全权成了大公手中从政治上联合分封 
罗斯的有力工具。莫斯科王公不想也不善于用剑来赢得别的王 
公，但有可能用卢布来贏得他们。这个联盟起初只是财政性的， 
后来有了更广泛的基础，又获得了政治意义。奠斯科王公本来只 
是受鞑靼汗委托征集和上缴贡税的一个普通的负责管家，后来却 
成了罗斯王公的全权领袖和裁判官^史家记栽，卡利塔的儿子 
们在其父死后，于1341年去朝见乌兹别克汗，乌兹别克汗非常着 
重和喜爱他们，因为他很喜欢和尊重他们的父亲，并且曾经允诺， 
除了他们以外不把大公国封给任何人。长子谢缅被封为大公后， 
汗把 B 附近 3 的所有罗斯公国都賜给他了。史家还说，谢缅在汗那 
里享有崇高的荣聱，所有的罗斯王公，还有梁赞王公以及罗斯托 
夫王公，甚至特维尔王公，都对他低声下气:，唯命是从。谢缅蕃 
于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使其他的王公感到他的这种优势*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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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给他起了个 “骄傲 者” 的外号 a 1353年谢缅死后，继承他的 
23位置的弟弟伊凡从汗那里除了得到大公的称号以外，还得到了对 
北罗斯所有王公的审判权：汗命令他们一切都要听从大公伊凡并 
在他那里受审，如感到委屈可向汗提出申诉.在伊凡的儿子季米 
特里任大公时期，以莫斯科为 首的这 个王公联盟更加扩大和加强 
了，具 有了全 民族的意义， 己 有条件变成由莫斯科对各罗斯王公 
的统 治了。 在季米特里时期，莫斯科同特维尔再度展开了斗争， 
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 * 亚历山德罗维奇到立陶宛，甚至到汗国 
去寻找支援。这一来，特维尔王公原先在北罗斯居民中享有的 
威望就丧失殆尽了。1375年莫斯科王公进攻特维尔时，就有十 
九个王公参加了他的部队。其中的许多人，如罗斯托夫王公，别 
洛泽尔斯克主公、斯塔罗杜布王公、弗谢沃洛德三世的所有后代 
都是听从莫斯科王公的新交旧友，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出于爱国感 
而自蒽投靠他的。切尔尼 戈夫的 斯维亚托斯拉 夫世系 的主公，如 
布良斯克王公> 诺沃西耳 王公、 奥鲍连王公就属子这种情况。他 
们对特维尔王公感到气愤的是，他不止一次地要对东正教徒干了 
不少坏事的立陶宛把矛头对准罗斯，甚至同罗斯深恶痛绝的马迈 
军队① 勾结。还有一点，几乎整个北部罗斯曾在莫斯科的领导下 
在库利科沃抵抗鞑靼军队，并在莫斯科的旗帜下率领人民第一次 
战胜了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侵犯。这种情况使莫斯科王公在间外 
敌斗争中具有 作为; 部罗斯的呙族 领柚的 作用。 这 样一来，鞑 
靼军队无形中成了一个建立一支反对它本身的人民政治力量的工 
具。 40 


①马迈是全枨汗国的一个军 亊长官 < —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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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主教教 坛移到 莫斯科 

IV. 莫斯科王公最重要的成 就是： 他使自己的京都成了罗斯 
教会的首府。取得这一成就应归功于莫斯科城的地理状况。由于 
鞑靼人的人侵，从十二世纪中叶以来基辅古罗斯已被洗劫一空。随 
着居民的北迁，罗斯教会的最髙牧首基辅总主教也离开了。擐编 
年史家记述，马克西姆总主教不能忍受鞑靼人的暴行，带着自己的 
全部唱诗教士于1299年离开基辅前往克利亚齐马河上的弗拉基 M 
米尔；编年史还说，那时整个基辅城的居民都四散奔逃^ 11 然而残 
留下来的南部罗斯教徒在这种困难的时刻比以往 E 加需荽罗斯教 
会牧首的 关怀。 总主教便不时地从弗拉基米尔前往视察南部罗斯 
的主教辖区。他在南巡的途中都在莫斯科城停留。马克西姆的继 
任者彼得总主教，据传记记载，就曾在罗斯各个地方和城市巡游， 
常常来到莫斯科，并在这里长期留住，这样一来，他就同伊凡_ 
卡利塔王公结下了密切的友谊，而卡利塔 13 由于他的哥哥尤里经 
常离开奠斯科，所以早在尤里在世时就治理莫斯科了。彼得和卡 
利塔一道在莫斯科为圣母升天教堂奠基。这位$徒也许当时根本 
没有想到要把总主敦教坛从克利亚齐马河迁到莫斯，科河边来。莫 
斯科城是属于弗拉塞米尔主教区的，自从总主教迁到克利亚齐马 
河以后，就由大主教兼任莫斯科主教。桩得总主教到莫斯科来的 
时候，就成了当地王公的客人，住在自己的主教械中*住在尤里 • 

多尔戈鲁基王公的老院子里，然后从那里迁到很快就开始建筑圣 
母升天教堂的地方。后来，这位大主教就意外地在这个城市里去 
世了 （1326 年)这个偶然情况成了给后来历任总羊教的遗约。 

桩得的继任者费奧格诺斯特不愿住在弗拉基米尔，就迁居莫斯科 
新的总主教私邸，住到新建的蚤母升天教堂中一个能显圣的坟墓 
附近 u 可见，莫斯科早在成为政洽首都以前很久就成为罗斯的宗 
教首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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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变化 的意义 

从总主教教坛远远地伸向罗斯各处的宗敎生活的线索，现在 
有一部分通到了莫斯科，当时俄国教会拥有的物质资滬也开始 
向莫斯科，促使莫斯科富有起来。更重要的是总主教教坛的这次 
迁移对罗斯北部居民产生的糖神影响。他们对莫斯科王公更加儈 
任了，认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到俄国教会最髙圣徒的赞 许的。 
这种影响在编年史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来。这位史家在谈到教坛 
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时 指出: “其他王公颏感欣 撖的是 他们有 
—位总主教住在莫斯科城内，这种精 神一教 会的影响在后来的文 
献中吏为明显。总主教彼得为罗斯地区呕心沥血，他曾经长途跋 
涉到汗国去为自己的教徒说情，花了很多精力关心信徒。罗斯教 
会尊他为罗斯邦的庇护神 t 罗斯人在十四世纪时就用他的名字发 
誓。他的同时代人、朋友、罗斯托夫大主教普罗霍尔描述过他的生 
平。这位传记作者简短地叙迷了圣彼得是如何在莫斯科去世的， 
说当时伊凡 * 卡利塔王公没有在场，在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初， 
圣彼得的继承人之一、塞尔维亚人基普里安以更为华丽的词藻描 
述了这位圣徒 P 生平。这里提到他死的情況嵌前面不同，圣彼得是 
在伊凡 * 卡利&在场的时候去世的，他临终时*咐王公要把他们 
两人共同奠基的圣母升天教堂修建完成,他还郑重地暗示王 公说： 
“儿子啊，如果你听我的话把圣母升天教堂建立起来，让我能安卧 
在这个城市里，那末你自己也会显得比别的王公光楽，你的子孙也 
会获得光柴，这个城市也会比罗斯的其他械市光荣，圣徒们也会住 
在这里，就可以制服恶鹰的作祟，我的遗骸就可以永远安頓在这里 
了。”显然，这些普罗霍尔所不知道的细节，基普里安是从由于十四 
世纪的一些事件的影嘀而在民间流行的传说中吸取来的俄国 
教会开始以赞许的态度对待曾同这位俄国教会的牧首协同共事的 
王公了。教会的这种赞许态度可能最有力地帮助了莫斯科王公加 



强他在北部罗斯的民族金义和精神意义。 


tt 典努季神甫的叙述 

这种赞许的迹象压可以在另一个年代较晚的文献中找到。约 
在十五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帕弗努季 • 鲍罗夫斯基的神甫开始在 
他所修建的寺院里活动，这是具有古罗斯的那种最特辣最坚强的 
性格的人物之一。他喜欢向他的徒弟们讲述他一生中看到和听到 
的东西。学生们记录了他的话.一直流传至今。訾如，圣帕弗努季 
讲过1427年罗斯遭到一次大瘟疫的情况。《当时人们“长一个小 M 
疮=就会死去，也许 f 那是一次鼠疫^曾有一位修女昏迷过去了，当 
她清醒过来时，她说，她在天堂里看到了谁，在地狱里又看到了谁， 
她淡到了某某人的事情，人们根据这些人的生平判断，她的说法 
是正确的，她在天堂里看到了伊凡 • 达尼洛维奇 * 卡利塔(钱袋） 
大公。叙述者补充说，当时是这么称呼他的，这是由于他喜欢救 
济穷人，他膜间一直 挂奢一 个钱袋(卡利塔），把钱散发给乞丐，手 
能抓多少，他躭给多少。这也许是因为，这位大公的同时代人给吝 
啬成性的大公所起的讥嘲性的这个结号，被后代人从道义的角度 
加以解释了。^个乞丐第一次到大公这里来，从他那里得到了施 
舍; 第二次来了，大公再给他 施舍； 乞丐仍不死心，第三次又来了， 
这时大公忍不住了，给了他第三次施舍以后，生气地说:“拿去吧， 

你这双贪得无厌的眼睛1 s 乞丐反驳说:《你自己才有一双贪得无厌 
的眼晡呢，你在这里称王称霸，到彼岸世界去还想称王称霸 I ^^这 
是通过担鲁的形式表达的微妙的夸赞，■乞丐想说的是，这位慈悲的 
大公想通过救济穷人来上天堂。叙述者继续说，从这里可以明显 
看出，这个乞丐是上帝派来故意试验试验大公的，他告诉大公， K — 
且创业，应善于保重，谨惧从事，这位修女在地狱里还看到了立陶 
宛国王维托夫特:他成了一个巨人，有一个凶恶可怕的魔鬼用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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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着许多烧红了的钱币往他嘴里塞，一面 骂道: nt 你吃个饱吧，你 
这个千刀万剐的 I ”这些故事中包含的善盘的幽默无疑是来自人民 
的。人们无须为故事叙述的年代而烦恼，也不必去追究这位修女 
在 W 2 7 年根本不可能在地狱中看到维托夫特，因为他是1430年 
才死的。+民的脑子里的历史现象有自己的年表和实用意义 f 有自 
己的观念 i 民间传说不考虑年代而把罗斯和东正教的敌人立_宛 
国王同伊凡_达尼洛维奇 • 卡利塔这位芸芸众生的朋友来对比， 
伊凡舍曾孙瓦西里 * 季米特里耶维奇曾经顶住了那位威严的国王 
27对东正教罗斯施加的压力。人民的思想深深地感到大公的杈力和 
教会的扠力这两者是接近的 17 。他们怀着深情创造这两种权力的 
体现者~卡利塔和莫斯科的最髙圣徒一的神话般的形象。在 
帕弗努季的叙述中还有一段简短的富有想象力的叙述。卡利塔有 
一次梦见了一座白雪皑皑的髙山,雪化了，后来山也不见了。卡利 
塔问圣披得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圣徒 答道: “山就是你，大公;而山 
上的雪就是我这个老头儿：我将比你早死上面这些故事的教 
会色彩表明,教士们也参加了这些传说的创造。显然，在人民的观 
念中，由于罗斯最髙教权的促进和祝福，莫斯科大公的政治成躭被 
神化了。因此，这些成就尽管并非都是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取得的， 
但都成了莫斯科大公 可靠的 财宫。 

结论 

把上述的全部情节串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到十四世纪北部 
罗斯居民对寞斯科公国和莫斯科大公的 态度： 在十四世纪的那些 
事件的影响下，他们对莫斯科公国和大公有三点的看法。 （1) 一直 
认为前任莫斯科大公是一位模范的统治者和主人，是人民安居乐 
业的创造者，而莫斯科公国削是民间各种关系新结构的开端，这种 
结构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内部更加安宁，外界更为安全了。 （2)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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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前任莫斯 科大公 是罗斯同外敌斗争的人民领袖，认为莫斯科 
是人民同信奉异教的立陶宛和伊斯兰游牧民族这些十恶不叛的 
“生番”作斗争中旗开得胜的领导者。 （3) 最后，北部罗斯一直把莫 
斯科大公看成是嵌国教会的长子，看成是罗斯牧首的亲密朋友和 
共事者，认为莫斯科是罗斯邦最髙圣徒特别宠爱的地方，是同信奉 
东正教的全体罗斯人民的宗教精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在一 
百五十年前只不过是经常倫袭自己邻国的小强盗——莫斯科河上 
的分封王公，到了十五世纪中叶竟变得如此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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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第二十二讲 


奠斯科诸王公的相互关系。^~继承制度。—— 法律对 
动产和分封领地明显的一视同仁。——莫斯科王公的继承制 
度同古罗斯珐律习俗的关系。-—莫斯科王公的亲族和领地 
关系。——长子继承制的加强， - —幼系分封王公服从长系 
的形式。——鞑靼压迫对大公间关系的影响。——莫斯科大 
公的权力由齒系苌子继承的制度的确立 a ——莫斯科王公的 
求族意愿同大俄罗斯人芪 需求的 结合。——失明王公瓦西里 
时期奠斯科内讧的意义。——奠斯科诸王公的性格。 

莫斯 科诸主公的相 s 关系 

我们在研究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莫斯科公国历史的时 
候，一开始就考察了莫斯科王公们的领土占有及其政治地位和民 
族地位提高的情况。但这只是莫斯科取得力最的过程之一。这个 
过程标志 着:莫 斯科主公对外取得了成就，他们的领地扩大了，他 
们的影响越出了原先世袭领地的范围。但是，随着莫斯科公国领 
土的扩展和民族的壮大，莫斯科王公中获得了大公称号并且被公 
认为莫斯科公国家族之长的大公的政治地位也就提髙了。而当莫 
斯科公国把罗斯邦那些被割据的部分吸收进来以后，这个实际上 
或表面上为长的王公也就把最高权力中的各个分散的因素集中到 
自己手里，干是，作为第一个过程，他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了罗斯 
29全民族的 国家； 作为第二个过程的结果，本来只是封邑称号上为 
长的莫斯科大公也就变成了唯一即集扠的罗斯君主。由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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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的兴起并不断吞并其他的罗斯公国，莫斯科大公的地位也随 
之不断提高，要求自己的近亲一一莫斯科分封王公服从自己。他 
之所以能够使他们服从，是因为莫斯科公国对外取得的成就 t 绝 
大部分归功于大公，大公除了拥有自己的莫斯科封邑以外，把弗 
拉基米尔大公的领地也合并过来了。第二个过程的标志是莫斯科 
公国对内取得了政治成就，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将要研究的对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过程，还得要再次回朗一下莫斯科公国和其 
他公国占有领地的制度。 

我们考察莫斯科地位提髙的情况时，首先注意的是莫斯科大 
公的活动。但是，莫斯科大公不是唯一的莫斯科王公，而只是其 
中的长系。莫斯科的达尼尔家族的世袭领地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领 
地单位，它同其他公国世系的世袭领地一样，是一批独立的分封 
公国。莫斯科开始统一这些公国的初期，诸王公家族中还原封不 
动地维持着传统的分封关系。但是，随着寞斯科的领地和对外作 
用的扩大，莫斯科大公及其幼系分封亲族之间的内部关系也改变 
了，变得有利于大公。 1 为了研究这一变化的过程，我们首先研究 
一下十五世纪中期前莫斯科王公家族中的继承制度，然后苒分析 
继承领地的各王公之间的相互关系。 

缠承 M 度 

就我们现在所知的莫斯科王公的 许多诏 书中可以看到十四世 
纪和十五世纪莫斯科大公世系中实行的继承制度.从卡利塔一直 
到伊凡三世，几乎毎个奠斯科王公都有一份遗诏，有的王公甚至有 
两份或三份遗诏，所以上述时期保留下来的遗诏达卞六份之多。 

这是研究奠斯科继承制度相当丰富的 材料。 这些材料本身躭足以》 
说明达种继承制度的性质了 a 已如上述当时有两种继承 制度： 

—种是根据法律或根据惯例，另一种是根据遗嘱。第一种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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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条款，规定财产必须以=定的形式移交，不考虑死者的遗 
愿，甚至违反他的遗愿。既然莫斯科王公每次都是根据遗嘱继承 
的，可见并不存在这种必须遵守的惯例或作出过不符合惯例的新 
规定。所以，遗嘱人的意志是莫斯科公国家族中以及弗谢沃洛德 
后代的其他世系中实行的继承制度的法律基础。从公国就是统治 
公国的王公的私产这个概念出发，这一理由是完全符合分封占 
有制的法律实质的。既然大公是他所管辖的封邑的私有者，所以 
领地由谁继承也只能根据占有者的个人意愿决定。这种制度只适 
用子已分成封邑的莫斯科王公的世袭领地和作坊弗拉基米尔 
大公的地区躭不实行这种制度。这个地区根据老习惯传给继位大 
公，而继位大公是由汗册封的裉据莫斯科公囯的遗诏成力继承 
人的首先是下诏人的儿子， 14 如果没有儿子躭是他的兄弟，再往 
下就是妻子> 甚至在有儿子和兄弟的愴况下也可以传给妻子一个 
人或妻子及女儿。#伊凡 * 卡利塔大公把自己的世袭领地分成四 
份，其中三份传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第四份传给自己的第二个窭 
子和 女儿； 其中的一个女儿在她母亲死后也继续掌管着传给她们 
的共同封邑中的一部分，卡利塔的儿子谢缅大公死后无子 
就把自己的整个封邑都传给妻子而不给兄弟。大公的遗孀总是根 
据遗诏分享继承权，尽管同朗位者并不平等。她们从立诏大 
公——自己的丈夫那里继承到两类领地 t 辖茱邑 ，即完全馬 
于她们的领地 ； （2) 终身食邑 ，印只能享受 <£ 到死为止'终身受 
用的领地，根据遗诏由大公遗孀参与继承的愤例，是分封公国领 
地作为占有者私产的制度的法律性质的第二个特点。在遗诏制度 
中由继承人分享领地的这一事实，更加明显她说明了这种分封公 
31国的私授法权性质，立诏人的世袭领地并不是全部都按照遗诏分 
封的，分封的情况错综复杂，其原因在千分封方法本身。莫斯科 
公国是由几片或几类领地组成的，这些领地由于其经济意义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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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根源不同而各有差别。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大公在其遗诏屮列 
華的类别如下：莫斯科城 5 ,莫斯科城郊宫廷村落，在莫斯科以 
外的别人封邑的官廷村落以及弗拉基米尔大公地区内的忖落， 
然后是其他领地、城市和乡村》这里首先是莫斯科原有的领地， 
最后才是后来在莫斯科以外获得的领地。每个继承人在上述各 
类莫斯科领地中各得一份，冏样，继承人在遗嘱人的动产中也各 
得一份。遗位的父亲从自己的家庭什物中给每个儿子一份帽子、 

皮衣和有宽带的长袍，同样每个继承人通过抽签的办法在莫斯' 
科械内和莫斯科郊区的皇村中占有一份领地，即在原有的莫斯科 
领地和新的经营地中也获得一份领地。因此，公国的领地是枏 
互交错的。在分配动产、家庭什物和世袭领地时没有考虑公国的 
利益，这是莫斯科大公遗诏中领地分封的法律性质的第三个特 
点。立诏大公如此相互交错地划分自己的世袭领地，显然是从经 
营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考 虑的； 是从自己犮庭的利益， 

而不是从社会的利益考虑的。他把自己的领地只看作是自己经营 
的不同项目，而不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由他治理的整个社会。 
甚至就其形式来看，莫斯科王公的遗诏也同当时私人的遗嘱 
极其相似。我们不妨翻开第二代莫斯科大公伊凡 * 卡利塔大约 
在1327年准备前往汗国时立的第一份诏书看一看，开头是这样 
写的： 

“敬柬圣父、圣子和垄灵，有罪在身的不忠的上帝奴仆伊凡今 
于前往汗国之际，诚惶诚恐肝脑涂地立下本诏，祈上帝保佑将莫斯32 
科械合封诸子，并另分封诸子份地一块 。 w 

在这个序言下面列举了封给毎个儿子的城、镇、乡的清单。正 
如私人遗喊必须有证人签宇和教会认可一样，莫斯科大公立遗诏 
时通常也要有大臣在场《作为见证”，并由莫斯科总主教同署。综 
上所迷，莫斯科王公中盛行的继承制度的基本特征可归纳 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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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诏主公的个人意志为这一制度的唯一 根据； 立诏王公家庭的全 
体成员参加分享遗产，不排除 妻女; 对于分配动产、不动产、家用什 
物以 及分配 领地在法律上显然是一视同仁的。 


遗诏中对劫产和世袭领地的规定 

上述几个特征中使我们困惑难解的主要是一视同仁那一 
点，这是社会意识模糊的征象。但是必须审慎地来看待上述古代 
文件，以免对编写文件的人产生错误的理解。卡利塔本人当然慊 
得，管理莫期科和莫斯科居民，跟管理自己的坛坛雉罐完全是两码 
亊。这种看法本身是很简单的，这是任何人，甚至是十四世纪的人 
也不会不承认。卡利塔认为，作为占有者和作为主宰者是不同的， 
作为财产拥有者和作为统治者是有区別的。他认为莫斯科械附近 
的土地及其园地是自己的私产，他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大兴土木，建 
设工厂和从事商业，或向这一切事业抽税 .， 在遗诏中对这一切事 
情都眼衣服和器皿一样作了安排。此外，他还审理和惩处犯罪和 
有过失的莫斯科老百姓，审理老百姓的诉讼案，颁发老百姓必须进 
守的诏书以便维护公共秩序，向他们征税以供公用, 譬如征 收应向 
汗国交纳的出巡费用 a 他把这一切不是看作自己的私事，而是上 
33帝派来的主宰者的事业，正如圣基里尔 • 别洛译尔斯基后来写给 
一个莫斯科分封王公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让自己的臣民弃恶从 
善 ' 7 a 因此，卡利塔在自己的遗诏中根本不谈这些统治特权 :这些 
诏书是私人的敕令，而不是国家的规聿。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国，莫 
斯科王公只是治理者 t 他们没有把这块领地列入自己的遗诏中，而 
从季米特里 * 龥斯科伊开始，才把这个地 E 列为世袭统治地。根 
据遗诏继承的是物品和经营的产业，而不是人和结成政治联盟的 
团体，这些人和团体在当时与经营的产业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 
从上述遗诏来看,不能认为莫斯科王公是政治上名副其实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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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 原因： 其一是 f 莫斯科公国的地域被认为是其王公的 
世袭领地，而不是国家的 领土； 其二是，构成最高权力的这些王公 
的统治权被分散了，或与经营的产业一样，连间领地一道被收回 
了。不能杏认这些王公拥有国家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尚未能采取 
适应其本身性质的形式和成为行动的手段。可见，在莫斯科王公 
的遗诏中对动产和不动产采取上述一视同仁的态度，与其说是表 
明他们的社会意识，不如说是表明他们的占有者的传统，这种传统 
尚来摆脱在封邑中把占有与治理混同起来的观念。 


王公的鐽承齲度和习俗 

既然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莫斯科王公身上，甚至在大 
公身上，有许多潜在的国君所特有的私有者意识，那么人们会 
问，莫斯科王公的遗嘱中规定的继承制度同古代罗斯家庭生活中 
和民间交往中埵行的法律习俗有什么关 系呢？ 关于这点本来可以 
根据一些法律继承的事例最恰当地作出判断，伹是在我们所考察 
那个时期的莫斯科公国的家族中没有找到这种描述得十分详尽的 
事例。在遗诏中既可以看到与这种习俗相似之处，也有违反这种 
习俗之处。王公夫人除了王公遗诏中分给她的直辅采邑以外，还 
可根据罗斯古代法典从自己儿子的封邑中得到一份终身领地，根 
据这一法典,主公的遗孀“从自己的孩子那里领到一份”封邑，可供 
“终身享用'而丈夫给她的那一份，那就完全归她本人所有，她是 
“主人\ 76 在莫斯科王公的遗诏中从未有过在有儿子的情况下， 
而由兄弟参加继承的車例，这同在古代罗斯，在有直系继承人的 
情况下，旁系亲属一般不能参加继承一样。而在莫斯科主公的遗 
诏中，即使有兄弟和儿子，规定妻女也是继承人，有时还享有充分 
的所有权，这是违反古罗斯的习俗的。这就是说，按照莫斯科王 
公们的遗嘱实行的继承制，不完全符合按照法律实行的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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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种分技的原因出自家族利益的考虑。同样的考虑也促使莫斯科 
王公们不顾严格规定的领地分封原则而把莫斯科域分给所有的儿 
子，各得 一份， 而不是只分给长子。尽管得到封地的王公总想各自 
为政，互不交往，父亲却希望儿子们更经常地在本族老家聚会，参 
谒父母的陵墓，不要忘记他们是同一父母所生 

X 斯科王公的亲族和领地关系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继位的王公们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从而 
占有父亲分封给他们的世袭领地以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 
莫斯科王公之间订立的条约文书来研究这种关系 <=从十四世纪和 
十五世纪保留到现在的这种文书有数十份。根据这些文书，毎个 
继位王公都是所获得的封邑的全扠主人，他占有这份封地，完全 
独立地统治这块封地，就象他父亲统治自己的世袭领地一样《大 
公季米特里_顿斯科伊同他的堂兄弟、谢尔普霍夫封邑的弗拉基 
米尔 * 安德烈耶维奇1388年订立的文书中说的话可以看作是这 
种独立性的典型措辞：“你管你的领地，我管我的领地， 8 继位的 
王公们彼此的占有关系正是根据这样的措辞确定的。每个王公保 
证不干预别的大公封邑的事务，不经领主的许可不得占用别人封 
邑中的土地，不经该地领主的许可甚至不得因“游猶而通过该地 * 
35但是，由于规定了继承人分享王公世袭领地的上述制度和一些王 
公私下购置土地，结果就出现这种 情况: 一个王公占有另一王公领 
地上的一些村落。于是 ，这种 领地就有两个占有者，一个可以称之 
为封邑占有者，一个可以称为私人占有者。这种村落的地位由条 
约文书上的条款确定，这种条款一般是这样的：“司法权和收贡杈 
迪及水陆全埯也就是说，这样的村落由其归属的封邑的领主审 
理案件，接受贡•品和收缴直接土地税，而不是由私人占有者一主 
公享受这份权利，私人占有者——王公只满足于收缴这些村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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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租赋。不过，这个规定也有例外:一个王公在别人的封邑中私 
人占有的村落只把贡品缴给当地的封邑领主，而司法权却由私人 
占有者行使综上所述，毎个分封王公就是自己封邑的独立自主 


的占有者 3 

但是不难理解，某一支系的分封主公既然相互之间都是近亲， 
所以不会成为各不相干的占有者，他们通常都是同胞兄弟或叔伯 
兄弟，也可能是叔侄。这种血缘关系在大公中间产生了某种不由 
自主的联系。出于血缘关系，他们在条约文书中通常都保证“同生 
死，共患难' 父亲往往把幼子托忖给长子，根据父亲的遗嘱，长子 
就成了他弟弟们的 4 ‘照管者”、监护人,而得到封邑的弟弟们就应保 
证尊重长兄，就象尊重父亲一样，长兄则保证照管幼弟，和睦相处， 

如果幼弟死亡，就荽照管他们的孩子。分封王公之间的家族关系 
胜过亲族关系，因此作为遗孀的母亲在大公家庭中拥有特别重要 
的地位。立诏人往往命令孩子们一切听从母亲，绝对不要违背她 
的意®，要象尊重父亲一样尊重她。但是，可以想见，所有这些都 
是亲缘关系，而不是占有矣系，因此，与其说是真正的政治义务，不 
如说是道义上的遗训，或者只是慷慨的诺言。亲缘关系把占有关 
系也联结起 来了： 寡母死后，她的终身领地分给她的儿子或孙子； 
婆母通常把自己的采邑传给儿媳，母亲传给儿子等等。但是这些36 
都是私相授受，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当时在占有方面是否有 
过某种政治性质的义务关系呢？根据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前半期 
莫斯科主公之间的条约文书，继位王公并不因为自己年长而对幼 
亲始终享有永久的、绝对的政治权威，同以前一•样，只要不是自 
己的孩子，就不封赠，也不指责=< 在当时，罗斯已经没有一个统 
一全境的大公了。随着领地分封制的发展，.大公的声望也被瓜分 
了。当时统治北部罗斯的王公们属千不同的王公支系，其中大部 
分是禺于苏兹达里的弗谢沃洛德三世这一支系的。毎个分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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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公支系都拥立一个自己的 大公： 特维尔王公拥立了自己的大 
公； 罗斯托夫 王公、 雅罗斯拉夫王公.梁赞王公和其他支系的芏 
公也都拥立了自己的大公。诚然，这些大公中的第一个，即长中 
之长， 可以认为是莫斯科大公，因为从伊凡 * 卡利塔时起，莫斯 
科王公就持续地占有了大公的弗拉基米尔州。这个州在十三世 
纪时曾是弗谢沃洛德家族的共同财产，由弗谢沃洛德家族中的长 
者依序管辖》但到十四世纪时，由于受分封占有制原則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也失去了原先的家族性质。季米特里 * 顿斯科 
伊大公在1389年立的诏书中把这个公国封给自 a 的长子作为嫡 
传领地，他的孙子失明王公瓦西里则把弗拉基米尔州列入他继承 
的莫斯科世袭领地的版图。于是，从莫斯科王公留下来的条约 
文书来看，以前统一的公国占有制的最后残迹也就消失了。每个 
支系内的长系王公和幼系王公之间，以及各支系王公之间在占 
有方面经常性的政治关系也不存 在了； 保留下来的只有暂时性 
的、家族间的关系，如保证供奉母亲一生等等。季米特里 • 顿斯 
科伊在诏书中首次在自己儿子的占有问题上作了某些互相支持的 
规定，但这是偶然性的规定，其中排除了绝户儿子有分配死后留 
下的封邑的权利，绝户的封邑根据寡母的意见分给死者的其他兄 
37 弟； 只有长子，即大公的封邑，在他死后无子就全部传给次子， 
而次子的封邑则由母亲分给其余的儿子。 9 这种暂时的、偶然的关 
系的产生，是出于对忖外敌的需要和同汗国的关系的需要。为了 
对付外敌，亲族王公，通常是近亲王公，他们往往结成进攻同盟 
或防御同盟。在盥约中，幼系封邑王公对自己的兄 长说： “你与 
我等，我等与你，永不分离。”长系王公未经幼系王公同意，不 
得另订盟约，反之亦然。长系王公和幼系王公保证有友共交，同 
仇敌忾。长系主公在盟约中对幼系王 公说： 我若上阵，你等也 
须被挂上阵，我若 遣:你 等代我出征，你等不得有违。”但是，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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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占有者之间根据族际的法规订立的临时协定。因此，这些 
条件也随着王公的更迭而改变，甚至随着王公联盟成员的每次变 
化，或者仅仅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而改变。由干 王公阆 的关系变化 
频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盟约。失明大公瓦西里 
在位期间，仅同自己的堂兄弟、两位莫扎伊斯克分封主公伊凡 * 
安德烈耶维奇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订立的盟约躭有十七个 
之多，这位大公同他的叔父尤里•加利茨基和叔父的儿子斜眼瓦 
西里和红脸季米恃里所订的盟约为数更多。王公之间的另一类占 
有关系是在他们依附于汗国的情况下形成的6我前面已经说过， 

汗国的可汗起初是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从罗斯邦收纳贡品，后来发 
现委托罗斯大公收贡更为方便。每个大公征收本支系的分封王公 
交纳鞑靼的 军费、 扭巡费，并上交汗国，卡利塔甚至受托征收别 
的支系王公交纳的贡品。这种优蟪的地位使大公得以驾驭分封王 
公，所以大公非常珍视这种特权，并尽蚤不让幼系亲属直接同汗 
国打交道》在主公盟约中大公的一句话表达了这种意图：大公对 
分封王公说， a 应由我去裹告汗国，不应由你等去禀吿汗国，38 
分封王公在财政上对大公的依附，会渐渐变成政治上的依附^但 
是王公们十分清楚，这种关系是外力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坚信，一 
旦外力消除，这种关系也就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在季们可以看 
米特里 • 顿斯科伊同谢尔普霍夫分封王公订立的上述盟约中，我 
到这样的 条件： “进从上帝的意志，依照可汗的嘱咐，朕得贡品 
两份，你得一份，”也就是说，大公可以扣下交纳给汗国的贾品 
的三分之二，而分封主公则只能扣下三分之一。可见，萁斯科王 
公认为一旦鞑靼的统治垮台，分封王公对大公在财政上的依附也 
就消央了。因此，我们在分析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盟约时，没 ， 
有发现规定分封主公应该依附于大公的任何因走的政治关系^他 
们之间的关系既然如上所述，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分封王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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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依附大公呢 T 这个问甄的解答将会揭示莫斯科公国最髙国 
家权力形成的 过程。 

盟约并不符合实际情》 

对于研究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莫斯科主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人来说，他们的盟约是很不可靠的资料。他们所规定的条件#不 
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这来说，莫斯科王公的盟约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这些盟约中描述的公国之 
间的关系在某一段时间，即在实行分封制的初期——十三世纪，也 
许十四世纪初，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可能更晚。从那时以后，莫 
斯科开始对其他公国有着决定性的优势，这些条件很快也就不起 
作用了，而它们之所以仍在盟约中作为固 定:的 措辞一再出现，乃 
是由于传统，由于官员们墨守成规，不善于跟上时代之故。王公 
们也同自己的主事一样，都有这一峡点。这对以盟约作为考据的 
人是危险的。这神 11 观念落后千现实的情况在主公们的盟约中頦 
»为突出。在这些盟约中，北方的王公在十四世纪仍然使用他们南 
方的祖先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规定的表达亲属之间上下关系的 
称谓。但是，这种称谓纯粹是官样文章。一个年迈体衰的王公，尽 
管是叔父，是长辈，但必须把年轻的亲属、自己的侄子然而却是大 
公的人称为兄长。根据亲族的等级可以衡量出力量和权力的不平 
等。当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称谓来表达新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 
已经脱离当时流行的槪念，也就是说，形成这些关系的条件与受这 
些关系影响的人们的意识无关 


长子继承制的加9 

莫斯科主公们的实际关系从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起，甚至在 
他的父辈和祖辈时,就已经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了。 12 在某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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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关系的称谓的掩盖下，分封芏公们已开始逐渐由独立的占有者 
变成自封的或真正的长辈即大公的附庸^我们已经知道，莫斯科 
大公越来越高踞于幼系分 封亲属 之上。意味深长的是，大公的 
这种优越地位是分封制度本身的条件造成的，但后來却破坏了这 
个制度。我们从莫斯科王公的遗诏中可以看到，茲斯科王公们的 
继承制度，是完全由立诏人个人盘志确定的。但这些立诏人也遂 
渐制定了和使自己遵行了某些固定规则，他们把自己的世袭领地 
分给继承人的时候就遵循这些规则。锣如，我们从 伊凡* 卡利塔 
所立的第一份莫斯科公国的遗诏中可以看到，立遗诏的莫斯科王 
公有意把自己的世袭领地作不平均的分配：根据继承人的长幼顺 
序规定份额的大小。年长者所得遗产的份额大于年幼者， 3 在这 
种不平均的分封制中也可以隐约地使人想起以前曾经起过作用的 
那种王公 之间按 长幼顺序占有领地的制度。而这种情况使人回忆 
起一个老的传说，因为这是符合家 风的： 父亲死后，长子在自己 
的弟弟们面前就代替了父亲的位置，所以应当比他们有权势。根 
据莫斯科遗嘱人树立的这一习俗，年长的继承人目卩遗嘱人的长子， 
所得的父产，要大千与他一同继承的弟弟。这个超額部分是“按照 ® 
老办法' 即根据长子权传给他的 3 起初，这个超额部分的数量不 
大，只有少数用处不大的城市和农村，少数无关紧要的收入项目； 
但从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的遗诏开始，按照老办法所得的超额部 
分的数额越来越大了。季米特里立诏把他的领地分给五个儿子， 
诏书中还确定了每个封邑的收入。立诏人规定在向汗国交纳的每 
一千卢布的贡陚中，毎个继承人应交多少。显然，每个继承人的 
贡额是根据其封邑的收人而定的。长子瓦西里大公，每一千卢布 
应交三百四十二卢布，即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不是交五分之 
一。季米特里 •顿斯 科伊以后‘，长子通过老办法继承的超额部 
分，一代比一代増加。膂如，在失明大公瓦西里 W 62 年立的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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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瓦西里也把^己的世袭领地分给五个儿子^他封给长子伊 
凡大公一人设县的城市就有十四个之多，而且都是最好的城市， 
而封给其他儿子的城市，总共只有十一 个或十二个。 为了更清 
楚地说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继续谈一下伊凡三世大公大约在 
15 M 年所立的遗诏。伊凡三世也把自己的世袭领地分给五个儿 
子。他封给长子瓦西里大公六十六个设县的械市，而分给其余的 
儿子总共只有三十个。这位立诏人也规定了毎个继承人在交纳给 
汗国的每千卢布贡陚中所占的比例。长子竟西里大公应交七苜一 
十七卢布，即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三，比所有弟弟应交的总数还多 
一倍。造成这种状况的就是莫斯科遗嘱人早先树立的习俗，它破 
坏了继承人平分世袭领地的传统，而对长子有利。按照老办法分 
给的超额部分》起先为数不多而到十五世纪初 ' 其数量使 
继承遗产的长子对弟弟们占有决定性的物质优势 a 立诏王公没有 
<1给予长子以任 何荑多 的政治权利，没有耍他们的弟弟在政治上直 
接依附于 长子； 但由于逐步地把大量占有 的财产 集中在 长子手 
里，因此长子尽管没有更多的政治 权利， 却有可能要自己的分封 
幼弟臣服自己了。这种纯粹物质上的、财产上的优势，也躭为莫斯 
科继承长子权的大公取得政治权力奠定了 基础。 莫斯科大公尽管 
没有政治上的遗产，伹通过这种世袭的实际优势，就不仅成了奠 
斯科封邑普通居民的 君主， 而且成了莫斯科诸分封王公的 君主。 
由此可见，后来消灭了领地分封制的莫斯科大公的政治权力，正 
是这种制度本身的条件形成的，因为立诏王公有权任意拥有自己 
的领地 


使幼系王公臣服的形式 

在莫斯科和在特维尔，年长的继承者的地位通过老办法得到 
了加强 17 *的同时，分封王公中的强者力图使弱者臣服自己。这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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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拫据不同情况具有多种形式，依附程度也各不相同。最简单的 
形式 就是分封王公根据条约为大公私人效劳。在季米特里•顿 
斯科伊同堂兄弟弗拉基米尔_谢尔普霍夫斯基于1362年订立的 
条约中可以看到这种形式。根据这个条约，分封主公在自己的封 
邑中仍然是独立的，但要保证根据条约为大公效劳，不得违抗， 
而大公则保怔根据他的效劳情况“豢养 3 和奖赏这位仆从， 7 •在 
这里，服役的义务同仆从的封邑占有权毫无联系6另一种形式躭 
是把分封王公收买过来，大公收买了他们的封邑，让他们使用自 
己的前领地，但要尽一定的劳务。卡利塔对别洛泽尔斯克王公和 
加利茨基王公，央明瓦西里大公对罗斯托夫王公就是这样做的： 
在他们的关系中，劳务产生于对占有者的依附 a 还有些幼系大公 
的处埦也领 类似： 大公剝夺了他们的封邑，要他们去胀役，但又 
把夺走的封邑或部分封邑根据服役的契约还给他们作为犒赏 。例 
如，斯塔罗杜布王公为顿斯科伊服役时，塔鲁萨王公和穆罗姆王 42 
公为顿斯科伊的儿子瓦西里服役时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大公 
力求从一个总的原刚性要求出发使分封王公臣服自己，而分封 
王公之所以应臣服大公，就因为他们是分封王公，他们必须臣胀 
大公才能保住自己的世袭领地。在特维尔大公鲍里斯•亚历山德 
罗维奇同维托夫特于1427年订立的条约中可以看到这一要求的 
最强硬的 表达： 特维尔的所有王公，即大公的叔叔、弟弟和侄子 
都必须听从大公的 意志； 大公可以任意犒赏任何人和惩罚任何 
人； 如果有谁去为别的王公效劳，躭剥夺他的领地。苏兹达尔 
的王公们躭是根据类似的条件略加修改而臣:胀失明大公瓦西里 
的。在这里，分封王公的世袭领地不是被剥夺，也不是被收买， 
而是分封王公自己根据条约放弃领地，然后又将领地作为大公对 
他们的犒赏领回。 17 B 与第二种臣胀形式不同，这件对占有者的依 
附关系来源于 劳务； 它又不同于第一种形式；服役条约要有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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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证，服投关系间占有关系联结在一起。在莫斯科公国中， 
分封王公的后两种依附锻式运用得特别成功，所以失明大公瓦西 
里在其统治公国的晚年曾不无夸张地对诺夫哥罗德总主教说：他 
有权统治所有的罗斯壬公。 

我们已经考察了莫斯科公国及其大公在政治方面和民族方面 
所起作用的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扩大了这个公国的领土和外部影 
响，另一个过程把体现在莫斯科大公身上的最髙权力的各种因素 
集中了起来。莫斯科王公们具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使莫斯科得以更 
加强大的那些首要原因继续起作用，所有这些条件也就巩固了上 
述的成果。 


KK 压迫的彩« 

首先，鞑靼人对被他们所奴役的罗斯的态度，消除了或者缓和 
了北部罗斯王公们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造成的许多纠葛。汗国的 
汗没有强迫罗斯接受汗国的任何制度，只要他们交纳贡賦，他甚至 
43对罗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也不大了解，也很难了解那里的制度， 
因为从罗斯王公之间的关系中无法观察到实行的是什么样的制 
度。 从制度上来看，上伏尔加河的弗谢沃洛德家族的主公对制度 
的观念大大不如他们的祖先、第聂伯的雅罗斯拉夫一家的王公 4 
前者昝有过不稳固的长幼观念和地方义务 观念； 这神观念有时指 
导着他们的关系，便他们产生一定的权 力感。 十三世纪时的弗谢 
沃洛德家族大多数不大记得老的亲族关系和地方关系的传统，更 
谈不上尊重这种传统，没有亲族感和公共义务感。莫斯科王公尤 
里在汗国看到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的血肉棋糊的尸体裸露着倒在 
一个«£蓬旁时，简直无动于衷，丝毫看不出亲族的感情，这甚至使 
轮粗人也感到气愤。由于缺乏公共义务感，所以意识中只剩下了 
自卫和掠夺的本能。只有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的形象才稍稍掩盖 





了在罗斯统治者之间，在同脃兄弟和堂兄弟之间，在叔侄之间经常 
暴露出的那种野蛮残忍的、兄弟阌墙的可怖行径。如果让他们为 
所欲为，他们就会把整个罗斯分割成互无联系的、永世敌对的小块 
封地。但是，当时北部罗斯的公国井不是有自主扠的占有地，而 
只是向鞑靼人纳责的“乌芦斯这些公国的王公被称作是“自由 
沙皇”——我们当时对金帐汗的尊称的奴仆。这个汗的权力 
使罗斯王公们产生要把那些小块的、相互隔离的、分散 n 领地联 
结起来的幻想，不错，在伏尔加河岸的萨莱 © 里要寻求权力也是 
枉然的。在里，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宝座是买卖和交易的对象；可 
以花钱买到的汗国封号掩盖了各种各样无理现象。 但是. 被海者 
并不总是立目卩拿起武器，而是到汗那里去寻求保护，而且这个办 
法往往是奏效的。只要汗大发雷霆， ® 事者就不敢妄为了 u 汗的 
恩惠，也就是说他的专断，不止一次地预防和阻止了内讧的惨祸。 
汗的权力就象一把鞑靼的快刀，能够象斩乱麻似地解决弗谢沃洛 
德_三世的后代在自己这块土地上搞浔乱七八糟的事务。罗斯的编 
年史家不无理由地把那些十恶不教的阿拉伯人称为神的笞杖，被 
用来开导违反教规者，要他们忏悔。莫斯科大公特别成功地使用 
这根笞杖来对付自己的亲族。在失明大公瓦西里统治期间，上 
述情况在莫斯科王公之闾发生的唯一的一次内扛时尤为明显。那 
次内讧是由干瓦西里的叔父 尤里* 加利茨基王公觊觎原应属于侄 
子的大公宝座而引起的，这位叔父自恃是长辈，.并以其父亲季米 
特里•顿斯科伊的遗诏为依据，不愿承认年仅十岁的侄子为大 
公，便于 143 L 年前往汗国同侄子争夺宝座。 1711 尤里的野心一旦 
得逞，大公之位就会落入莫斯科公国家族的旁系之手，莫斯科整 


①鸟芦期一古代蒙古人氏族 钸落的 联合， 占有一 •定的土地，受汗或酋长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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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实拧了一百牟的制度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发生无休无止的内 讧。 
汗解开了这个 疙瘩： 机灵的莫斯科公国大臣弗谢沃洛 B 斯基讲了 
—番讥嘲性的奉承话，说权力来自汗的恩賜，而不是编年史家的 


记载，也不是来自僵死的文书（即顿斯科伊的瀵诏），汗于是决定让 
瓦西里继承大公之位。 

直系长子缠承制 

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新规定了一种大公权力继承制度 e 莫 
斯科公国由于获得成躭而起的重要作用，全都由大公继承，他是 
莫斯科诸王公之长，除了自己的莫斯科封邑以外，还占有弗拉基 
米尔大公辖区。从伊凡，卡利塔以来的一百年间，继承大公之位 
的几乎都是前任大公的长子，其余的儿子在前任大公临死时通常 
都是不在场的。当时的情 况是： 奠斯科公国的权力井不传给旁 
系，叔父们到时候便退出舞台，而不去同自己的长侄争位。因 
此，在卡利塔的曾孙瓦西里.季米特里耶维奇大公去世前，由直 
系长子继承大公的制度没有在莫斯科王公中引起过争论，曾同莫 
斯科王公争执的那些旁系王公，如苏兹达尔王公、特维尔王公， 
都没有能够从莫斯科王公那里夺得大公之位。这种偶然现象由于 
不断重复，便成了先例，这种先例又以其习惯势力而变成必须进 
循的要求，变成了规矩》延续数代之久的大公权力由父及子的 
无可争辩的递传，.蜱史书中描述那样，成了《父名和祖名'成 
为把父亲和祖父的榜样尊为金科玉律的习俗，大家又把这种世代 
«姨传的习俗看成是正常的制度，而不再遵循 a 前那#按长幼縝序 
继承的办法了 * 在那次莫斯科内讧时期，这种情况也尖锐地暴露 
了出来。尤里死后，这场内讧由他的儿子们继续进行，弄得整个 
罗斯社会人心惶惶。这个社会的领导阶级——神职人员、王公、 
贵族和其他官吏都坚定地站在瓦西里一边^加利奇基的王公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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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被看成是外人，是掠夺者，他们在这里感到孤立，大家对 
他们不信任，也不友好，尤里死后，其子舍米亚卡野心勃勃，一 
如乃父，撕毁了同瓦西里缔结的条约，瓦西里就向宗教法庭起 
诉。 18 由五名主教和几名大司祭 C 当时尚无罗斯总主教〕组成的高 
级神职会议在〖447年向违约者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敕文，主教 
们在敕文中阐述了罗斯应当实行的政治制度的观点。主教们坚决 
反对舍米亚卡的父亲觊觐大公宝座的野心，认为只有他的侄子， 
即前任大公的长子才有权继承这个宝座。敕文把尤里妄想非法占 
有大公宝座的念头比作人类始袓亚当受到撒旦 ® 挑拨而想《与上 
帝平起 平坐' 主敎们 写道： 《你的父亲花了很大气力，教会也被 
他弄得精疲力尽，但他仍然得不到大公的宝座，因为上帝不给他 
这个宝座，不 认为这 是世俗遗风，可见，教会认为，唯一正确 
的制度是大公的直系长子继承制，而不是排辈继承制，甚至不廉 
历史事实而认为直系长子继承制才是世俗遗凤，即罗斯邦自古以 
来就形成的习俗。教会承认的这个新制度为建立专制制度铺乎了 
道路，加强了莫斯科公国家族直系长子的地位，改变和削弱了旁 
系幼子的地位。尽管内讧尚未结束，但罗斯的牧首已经宣布 
合法的莫斯科大公的专制是既成事实，整个罗斯社会，不论是大 
公还是老百姓，都必须听命 于他： ■ 新任总主教约翰在1448年发 
出的就职通谕中号召王公、 地土、 大 ft 族、督军以及所有受过冼 
礼的“凡人' 都要虔诚地侍奉自己的君主瓦西里大公，都要听46 
命 于他；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任凭舍米亚卡再度挑起内讧，就要 
从他们身上收回基督流出的全部的血，尘世上没有谁再能称为 
基督教徒，没有任何神父再来主持圣亊，上帝的所有教堂都将关 
闭。 wa 


① K 且蕞基督教中的恶魔。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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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期科王公和大俄？斯 

由于社会在内讧期间对大公权力继承新制度的大力支持，于 
.是出现了巩固莫斯科公国的政治成就和民族成就的最重要条件。 
在分封王公中，一旦有人具有大公世系那样的手段和意愿并挺身 
而出，那么，整个北部罗斯居民的政治愿望和人民的向往就开姶 
集中到他的周围来了。部罗斯的居民期望出现这样的领袖，这 
种期待的心情在内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莫斯科大公家族 
的力最同人民的番要和向往结合起来了。这些王公活动的原动力 
是家族的利益。他们的公国进行的对外活动也是为了这种利益。 
在内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这种家族的剌益受到以教会 
为首的北部罗斯全体居民的大力支持，人们在这里只感觉到—— 
正如那位约翰总主教在一份敕文中所写的那样这种利益“与 
我们整个正教的共同幸福一致”。 196 他们之所以得到这种支持，是 
由干在王公内讧和鞑靼蹂躏的纷抗中北部罗斯不知不觉地出现了 
一种情况 / 9B 我们知道是什么情况促使罗斯居民大批地从老第聂 
伯罗斯迁移到上伏尔加地区来的。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人民的 
力量分散了，表现为上伏尔加罗斯分成为许多小块封邑。南来的 
移民身居异乡，处在新的条件和不习愤的环境之中，既不能侬复 
老传统，也无法建立新的共同秩序，只能散居于许多越分越小的 
封邑里。但是他们并非定居在相互隔离的封邑世界，这是与分封 
47王公们不同之处。人民在继续迁徙，王公们自身不断内讧又迫使 
他们迁徙，史册上明确记 载着： 特维尔王公同其他王公们的争执 
迫使百姓离开他们的公国迁移到吏为安宁的地区。从十四世纪末 
开始，人民大量地从河间地区越过伏尔加河北迁。移民们散居在 
小居民点里，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分散在各地活动，但他们的 
经济条件和法律地位是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处形成了相 
同类型的社会，人们互相熟悉起来，在颇大的范围内建立了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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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他们相互交往，有一定的法律准则，经济上相互交泷，他 
们有类似的风俗，并且把附近的异族人同化了。到十五世纪中叶， 
尽管政治上还是分裂的，但所有这些原先是分散和相互不联系的 
民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结构，一个紧密地结合起来的民族—— 
大俄罗斯族，就是这样由罗斯居民组合起来并且巩固下来了□这 
个民族的形成受到了重重阻力，但它冲破了一切障碍。在二百三 
十四年 (1228—1462) 中，北部罗斯发生了九十次内讧，近一百六十 
次对外战争，还经常遭到时疫、歎收，发生过无数次大火灾。内忧 
外患把多年悉心经营的成果丧失殆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成长起来的这个民族，感觉到在必要在政治上把自己松散的力量 
集聚起来，必须建立牢固的国家组织，这样才能摆脱分封制的混乱 
和鞑靼的奴役^这种要求乃是莫斯科大公获得成就的一个新的、 
潜在的、然而是颇为重要的原因。此外，当然还有那些原先就有的 
基本原因 ，如： 莫斯科城和莫斯科公国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经济优 
势，莫斯科在这种条件下得到的教会的支持，由莫斯科王公的系进 
地位所引起的、与当时的客观条件一致的行动方式。 


莫斯科内讧的意义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莫斯科的内讧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对 
4匕部罗斯极其重要的结局。性情 a 和、心地善良的瓦西里开始统 
治公国时，他可以说还是一个儿童，看来根本不适合于承担应由他 
担任的好斗角色/他不止一次地被击败、被掠夺，被囚渎，最后 
甚至连眼睛都弄瞎了。但是，经过了十九年的斗争以后，他得到 4 S 
了不小的收获，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和祖父经过长期努力才得到 
的一切。在他刚登上有争议的大公宝座时，莫斯科的世袭领地分 
成十块封邑，而到他立遗诏的时候，这个世袭领地全都在他手里 
了，只有一块前封邑的一半 c 莫扎伊斯克公国的维列亚地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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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兹达尔公国也属他管辖 》 这个公国的主人们，有的为他效 
劳，有的跑到别的公国去了。梁赞的城市由莫斯科派去的总督坐 
镇，大诺夫哥罗德和维亚特卡都听命于他。最后，瓦西里还做了一 
件他父亲曾经犹豫不决 的事： 把大公的统治权传给自己的长子。 
不仅如此，而且把这个大公国辖区直接纳入自己继承来的领地的 
版图。失明大公瓦西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罗斯社会 
中一切有影响的、善于思考的忠贞力量都支持他，支持大公的扠 
力由直系长子继承。瓦西里的忠臣们不让瓦西里的竞争者安宁， 
接连不断地对他们提出 控诉、 抗议，施展阴谋，为实现瓦西里的 
誓言承担责任，运用所拥有的全部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来保卫瓦 
西里。顿斯科伊的孙子的这种顺遂的处境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 
是继承来的。在这种处境中，行动的目的和方式是相当明确的， 
力量积聚起来了，资金准备好了，工具安排停当了，子是机器 不用. 
机械师操纵就自动运转起来了。因为北部罗斯的居民很快感觉 
到莫斯科能够成为政治中心，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力董聚集在这个 
中心周围同外敌斗争，莫斯科王公在这场斗争中可能成为人民的 
领袖，在分封罗斯人们的心目中和各种关系中躭发生了决定分封 
制命运的 转折： 一切迄今隐而不露的大俄罗斯族的民族期待和政 
治期待，长期以来由于找不到牟靠的支柱而未能实现，这时却同 
奠斯科大公家族的努力结合起来了，把大公推上了大俄罗斯国君 
的宝座。 M 这些可以说是莫斯科公国在政治上获得发展的主要因 
素。 


49 m 斯科王公 n 的性格 

人们往往认为，奠斯科王公的个人品格对于莫斯科公国地位 
的提离具有突出的作用。 21 我们已经槪述了莫斯科公国在政治上 
成长的状况后，现在可以评价王公们的品格在公国历史上的作用。 





没有必要夸大这种作用，也没有必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实力和 
民族实力只看成是王公们的功劳，看成是他们个人的业绩和他们 
才华的成果。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文物未能给我们栩栩如生地 
重现每位莫斯科王公的形象。在这些文物中，莫斯科历代的大 
公，如伊凡.谢缅、另一个伊凡、季米特里、瓦西里、另一个瓦西 
里，都是相当平庸的人物 n 对这些大公作一番观察，就很容易发 
现他们没有什么独特的个性，无非是同一个家族传下来的同一个 
模子里的人。在伊凡三世以前的所有莫斯科王公，就象两滴水一 
样地彼此相似.以致研究者们有时很难分辫出谁是伊凡，谁是瓦 
西里。虽然从他们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出某些个人的特点，但这些 
特点只是由于王公们的年龄不同或只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才产 生的； 这些特点无非说明某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其活动会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莫斯科王公的继承更迭作一番考察，就可 
以发现他们的形象中只有一些典型的家族遗传的特征。在硏究者 
们看来，这些人不是活人,甚至不是画像，而只是一些模特儿，只能 
看到毎个人的姿态 f 看到他们穿的衣服，而他们的面貌却不能向观 
众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莫斯科的达尼尔的后代有这样一个 特点: 都是一些极其 
乎庸之辈，既不髙于也不低于这种水平^大窝弗谢沃洛德这支后 
裔中，除了一个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外，没有什么才华出众1出类 
拔萃的人物 n 莫斯科的达尼尔的后代，从个人品格来讲，也没有什 
么值得称颂的人物。这些王公没有什么出色之处，没有建立什么 
英雄业绩，也看不出有什么 崇高的 品德。首先，这都是一些温和的 
人，他们不掘:意打仗，即使打起来，也往往是打输的，敌人打来了，》 
他们只知道躲到森林里去，而从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时期开始，他 
们躭躲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石墙里面；他们在敌人进攻的时候 
往往不战而逃，跑到佩列雅斯拉夫利去，或者跑得更远，到伏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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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去，在那里集结部队,而让教会的首领和他们的妻儿留在寞斯科 
守城, i 2 这些王公既没有洋溢的才华和非凡的英勇，也没有突出的 
丑行和贪婪的癣好。这使他们在很多方面成了溫良端庄的 典范； 
即使他们有多饮几杯的嗜好，也没有达到弗拉基米尔 • 斯维亚托 
伊所说的古罗斯人的那种嗜洒如命的程度。这是一些古罗斯的平 
凡人物，他们与其说是一些历史人物，不如说是编年史上的标志。 
后来的编年史上有一段话最奸不过地说明骄傲的谢缅大公身上具 
有的那些家族 特点： 《骄傲的谢缅大公之所以被称为骄傲的大公， 
是因为他不喜欢不公芷，不喜欢叛乱，亲自想罚所有的 犯人； 他 
饮蜜酒和葡萄酒，但从不喝醉，而且不能容忍醉汉，他不喜欢战争， 
然而要军队时刻戒备着^«在六代 人中， 只有季米特里•顿斯 
科伊的成躭远远超过他的平凡的先辈和后代。他年青（死时才三 
十九岁），境遇很不平凡，从十一岁起就跨上了战马， 同特维尔、 
立陶宛，梁赞和汗国四面作战。 t 他在位的三十年间，烽烟四起，轚 
号頻传,特别是顿河大战一投，在他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亚历山大_ 
涅夫斯*的廼光。编年史家们怀着激情 写道: “他坚毅刚勇，目光 
无比锐利 ，与季 米特里同时代的一位传记作者还指出了他的另一 
'些美好品 德：虔 信上帝，尊老爱幼，还说，“他不仅重视言教，尤其重 
视身教 。” 对季米特里的描述是唯一的例外，因为这位文体髙雅的 
艺术家一般很少描述莫斯科王公。 M 这些王公没有特别的才能，但 
却有许多不算高贵的、然而比较随和的品质，具有普通人通常有的 
51许多天賦《首先 t 这些壬公能够和睦共处。他们恪守父辈的 遗训： 
同心协力' 从达尼尔到瓦西里 * 季米特里耶维奇这四代主公统 
治期间,莫斯科公国也许是北部罗斯唯一没有发生内讧的公国 s 
后来的莫斯科王公都是一些非常孝瓶的儿子，他们虔诚地 缅怀自 
己的先人，恪守父辈遗训。因此，他们中间早就有了沿袭下来的一 
些概念，习惯和治理公国的方法，有了家族的习俗和祖先的传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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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说取代了他们个人的思考，正如学校教育往往取代了我们 
的独立思考一样。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王公们行事坚定，平和、始 
终如一，他们行事更多的是根据古老的惯例，根据父辈的遗训，而 
不是根据个人的思考，因此，他们的行动是从不犹豫，不会随便改 
变，而且经常取得成功。这如同一个天赋不高的学生，由于记忆力 
强，所以回答功 课柱往 比习惯于用自己的话回答的淘气的孩子蒐 
为果断 e 莫斯科王公的活动，正象他们妻子手中的纱线一样，绕着 
纺速不断地平稳转动 c 儿子牢丰地守住父业，量力而为地把事业 
推向前进。在他们那些感情平淡的遗诏中，有时也会把对父训的 
尊重用极为热情的措辞表达出来，奉若神明。骄傲的谢缅在留给 
自己的弟弟的遗诏中最后写道;“不应忘怀我们的父母，不应 It 我 
们的烛光炫灭。至嘱。％ 5 莫斯科王公的这种家族的传说，这种继 
承政策是怎样 的呢？ 他们是个好主人，但有点吝®，斤斤计较。无 
怪乎他们中的第一位主公在一场道义上不大体面的斗争中取得了 
胜利以后，在后代的记忆中留下的是 一个“ 卡剌塔3即“钱袋 f 的绰 
号„这些王公在准备登基时和向他们的近臣口授诏书时，对自己 
的财产了如指掌，巨细不漏.•一件皮袄，一群牲畜，一条金腰带_ — 
个玉盒都不遗漏，全都写上，全都有其归宿，有人继承。他们珍惜 
父产，并添置新的皮袄，购置新的庄园。从他们的遗诏中看，这就 
是他们的施政思想的目的。这些特点也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 52 
成就。 

每个时代都有适应该时代的人物，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是罗 
斯全面衰落的时期,是目光短浅、唯利是图> 胸怀狭隘的风气盛行 
的时期^人们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胆识变小了，气量变窄了，精神 
m 丧了，放弃了崇高的理想和向往。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史 
册中，看不到以前那种关干罗斯邦、关于必须保护罗斯的纯洁的豪 
言壮语了，看不到南部罗斯王公和十一世纪—— h 二世纪的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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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们念念不忘的那种宏图大略了。人们沉面在自己的私利之 
中，只有在必须仲忟别人的时候才放弃私利> 每当大家都不考虑 
共同利益，领导人只关注自己的玉盒的时候,主宰局势的通常就是 
那些为了私利而采取比别人更为坚决的行动的人，但这些人往往 
不是最有才干的人，而是受威胁最大、最害怕共同利益受损的人。 
莫斯科大公们当时的状况是 这样: 从系谱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最无 
权、地位最卑微的王公，而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有充足的财富来 
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因此，他们比別人 E 善于适应当时的环境 
和条件，为私利而采取的行动也就更加坚决。手工业者的情况也 
1 同他们一样。手工业使人们通过自己的其他长处和意愿变得更加 
机智灵活了。商人做买卖做得越起劲，就不会苒考虑其他利益，干 
得也就越加成功，我们要指出一点：莫斯科王公的家族性质，不是 
他们取得成功的根本 条件， 而是这些条件的产物，因为他们的家 
族性格没有创造出莫斯科的政治实力和民族实力^这些特性本身 
是 26 创造了莫斯科的实力的历史力量和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是提 
髙莫斯科公国地位次要的、派生的原因。例如，由亲族组成的莫斯 
55科大贵族对公国的支持就是这神原因之一。而莫斯科大贵族是被 
英斯科的有利地位吸引到莫斯科来的，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使莫斯 
科王公摆脱危难，生活中往往出现非常离奇的 局面： 象安德烈 * 
飽戈柳勃斯基王公那样的大人物将精力耗费在琐 事上； 而象莫斯 
科王公那样声名不著的人物，千的却是宏伟的事业 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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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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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由械申公社 a -■一大诺夫哥罗德。—— t 的位遨；区 
和区段^——诺夫哥罗德 地区； 行政区和乡，一一诺夫哥罗 
德舍由地位的备件和发展。一■诺夫哥罗德同王公的条约关 
系„——治理。——谓彻及其同王公的关系。——行政苌官 

和千 人长。 司法制度。 元老会议一一地区治■理制 度 

——属域及其同酋府的关系一^抡 

我们已经研究过领地分封制度，以及一个分封公国兴起居于 
其他公国之上然后并吞了所有其他公国的过程。我们现在来考察 
一下十五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历史上的一个情况，当时它准备完 
成这个过程，把北部罗斯残存的最后一些独立的公国吞井过来。 
不过在 1 这之前的几个世纪 1 ,曾经逛许 多封邑 之一、后来又把所 
有封邑吞并过来的莫斯科公国，井不是罗斯的唯一政治形式。与 
之同时存在的有两种其他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成分完全不同。 

—种是哥萨克，另一种是自由蛾市公社。哥萨克在十五世纪才刚 
刚结合起来 ，自 由城市公社则相反，已处于衰落时期了。为了详尽 
地研究罗斯社会和罗斯邦在分封时代的制度，我们将要回頋一下 
这狴公社的历史和体制。分封时期的罗斯有三个公社：大诺夫哥 
罗德公社、它的“小兄弟”普斯科夫公社和它在十二世纪建立的移55 
民区维亚特卡公社。我们不准备分别研究其中每个公社的历史， 

而是根据它们中间地位较高的诺夫哥 罗德公 社的经历来了解这些 
公社,对于自由的普斯科夫，只谈一下它的结构和传统习俗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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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特点。大诺夫哥罗德是其他两个自由坡市公社的始祖和典 
型的代表。 2 

大诺夫哥赛篠的位置 

大诺夬哥罗德是本邦的首府，它的政治制度同该城市的位置 
有密切关系。它位于沃尔霍夫河两岸，离该河发源地伊尔门湖不 
远。诺夫哥罗德是由数个自由居民村或小锒组成的。这些村镇起 
初都是独立的聚居点，后来就合并成一个大的城市公社。很久以 
后这个城市划分成区段的时候，还保留着诺夫哥罗德各个组成部 
分曾经独立存在的痕迹。 

沃尔霍夫河把诺夫寄罗德分成两半，即两 个区： 右区在东岸， 
左区在 西岸; 第一区称为商业 E , 因为这里有主要的城市商场，做 
买卖的 地方; 第二区称为 索菲亚 E , 这是从十世纪末谙夫哥罗德接 
受基督教后在这个 a 建起了一座圣素菲亚 教堂以 来躭这样称呼 
的。两个区由一座沃尔霍夫大桥联结起来，这座桥离商业点不远，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挢，称 它为大桥。 联结商业点的是一个广场，称 
为雅 罗斯拉 夫广场，或称 王公府，因为 睢罗斯拉夫在他父亲在世时 
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的时候曾把府邸设在这里 D 广场上有一个高 
髙的平合。当时诺夫哥罗德的大臣们就站在这个平台上向参加谓 
彻①的平民讲话。 3 在平台附近有一座谓彻塔，塔上挂着一口谓彻 
钟，下面躭是谓彻的办公厅。商业区由两个区段组成，此部叫水工 
区段, 南部叫 斯拉夫 区段。 

2 段 

斯拉夫 E 段的名称来自远 古时代 的一个由诺夫哥罗镩管辖的 

® 谓彻 w 古罗斯时的市民会议。——译者 

n 



小镇 斯拉夫纳 ， 4 因此，整个 商业区 也称为斯拉夫 区„ 城市的商业囟 
和雅罗斯拉夫宫院都在斯拉夫 E 段。在索菲亚 E ， 一跨过沃尔霍 
夫桥，就是一座 内域， 周围筑有城墙，圣索菲 亚教堂 就建在城内。56 
索菲亚区分成三个 K 段： 北部的 涅到夫 区段； 西部 的扎戈罗德区 | 
段； 南部的陶工区段或称 柳京区 段，它靠近湖边。陶工区段和木工 
区段这两个名字说明了古代组成诺夫哥罗德各区段的自由村的手 
工业的性质。无怪乎在十一世纪时基辅人把诺夫哥罗德人蔑称为 
木匠，在环绕着所有五个区段的那些围墙和埯沟外面％散布着许 
多城郊 K 、 自由村和寺院，它们象锁链似地环绕着诺夬哥罗德，这 
是城市的延伸部分。诺夫哥罗德的人口可以根据下面一点怙计出 
来： 12 U 年该城因遇火灾被烧毁了一部分，计有四千三百户 。 s 

诺夫哥罗德及其五个区段是同它敝连的一片广阏地区的政治 
中心。这个地区由分成两级(行政区和乡 ） 的许多部分组成，它们 
的总和构成圣索菲亚州或邦 o 


行政 S 

五个行政 E 的划分情况如下：在诺夫哥罗德西北沃尔 霍夫河 
与卢加河之间朝芬兰湾延伸的一块称沃季行政区，它因居民为芬 
兰的沃吉族或沃季族而 得名； 从沃尔霍夫河右岸向东北延伸远达 
白海这块奥涅加湖两惻地区称奥鲍涅日行 政区； 在姆斯塔河与洛 
C 季河之间向东南延伸的地区称杰列瓦行 政区； 在洛瓦季河与卢 
加河之间向西南延伸位于舍隆河两侧的地区称舍隆行 政区； 在远 
离奥鲍涅日行政区和杰列瓦行政区向东和向南延伸的一块称别日 
奇行政 E , 这里因有别日奇村而得名,该村曾为别日奇行政区的行 
政中心 C 目前的特维尔省义这个行政区包括目前的特维尔省的北 
部，雅罗斯位夫省的西部和诺夫哥罗德省的东南角。诺夫哥罗德州 
的这种行政 a 划分，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在莫斯科时期的法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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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出现了 ，但在 自由诺夫哥罗樽的文物中没有记栽 3 据这些 
文物记载，诺夫哥罗德州自古以来就划分为跟行政区的地名相同 
的 专区； 只不过这些地方不称作行政区，而称作邦，在十二世纪时 
则称作 郡：沃 季郡、奧鲍埋日郡、别 0 奇郡， 有的简单地直称 舍隆、 
杰列瓦。 在十六世纪末写的圣瓦尔拉阿姆 * 瓦日斯基的传记中我 
们可以看到，在诺夫哥罗德丧失独立地位前的五十年中，行政区的 
划分或与之相应的划分的痕迹是不明显的。这一传记 中说: “当时 
( MM 年）的大诺夫格勒用拈阄的办法划分，称作行政区。 s 后来， 
莫斯科大概不愿破坏当地的传统，保持了诺夫哥罗德原有的地区 
划分。"诺夫哥罗德州行政区划分的特 点是: 所有的行玫区>别日奇 
除外，都紧靠着诺夫哥罗德，或者象杰列瓦行政区，离诺夫哥罗德 
不远，以辐射带的形状不断朝各个方向发展„譬如,奧鲍涅日行政 
区的杰列维扬茨基村离诺夫哥罗德只有两俄里，而斯帕斯基村在 
同一行政区内，却相距七百俄里，位于部近白海的维戈湖畔 s 据十 
六世纪的书箱记载，在别日奇行政区，离诺夫哥罗德最近的材，也 
有一百俄里之遥。 7 这就使人想到：早期或者后来获得了行政区称 
号的专12^是由那些邻近诺夫哥罗德的古老的领地组成，并逐步扩 
展起来的。 


乡 

比较边远的和后来获得的领地，没有列入行政区划，而组成了 
一些地位特殊的乡。醬如沃洛萆一拉姆斯基城、别日奇城、托尔 
若克城.尔热央城，大卢基城以及它们的专区，都不属于任何行 
政区。这些城的地位 8 有其 恃点： 它们是诺未哥罗德与别人共同 
占 有的： 前面三个械是同弗拉基米尔大公，后来又同莫斯科大公 
共同占有的 ； 后两个城则同斯摩棱斯克王公共同占有，自从斯摩 
梭斯克被立陶宛侵占后，又同立陶宛王公共同占有 ，由奥 鲍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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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 和别日奇行政 E 向东北延伸的是扎沃珞奇耶乡，或称德维 
纳邦。这个乡之所以称为扎沃洛奇耶，是因为它位于把奥涅加河 
和北德维纳河流域冏伏尔加河流域隔开的一条宽阔的分水岭沃洛 
克河的岸上。维切格达河及其支流决定了佩尔姆邦的地位。在德 
维纳邦和佩尔姆东北，是沿佩乔拉河两侧延伸的佩乔拉乡。在也乌 
拉尔山的那边则是尤榕拉乡。在白海北岸則是捷列克乡或称捷列 
克坷岸。这些就是属千诺夫哥罗德的一些主要的乡，但没有列人行58 
政区划，它们很早就被诺夫哥罗德占有了。訾如，早在十一世纪，诺 
夫哥罗德人就拯过镩维纳河和慨乔拉河去收 贡税; 到十二世纪，就 
来到了捷列克河岸。诺夫哥罗德的领土主要是靠军事工业移民的 
办法扩大的。诺夫哥罗德出现了一批批有武装的工业者，他们离开 
该城沿着河流到各个地方去，最经常去的地方是芬兰湾东北部，在 
那里设立据点，向被征胀的当地土人索贲，经营林业和其他 X 业。 


谱夫驀 罗雒自由地位的发雇 

下面谈谈诺夫哥罗德自由地位发展的条件和过程。在我国历 
史初期，诺夫哥罗德邦从结构上说与罗斯的其他地区十分相似。 
诺夬哥罗德对王公们的态度同各地区其他大城市也没有多大差 
别- 自从早期的几个王公背弃诺夫哥罗德投靠基辅以后，诺夫哥 
罗德就得向基辅大公纳税了。雅罗斯拉夫死后，诺夫哥罗德邦就 
并入基辅大公国，大公通常把自己的儿子或近亲派到那里去进行 
洽理，并指派一名行政长官作他的助手。在十二世纪的第一个二 
十五年，在诺夫哥罗德的生活中，没有发現任何能表明它与罗斯 
的其他一些地区不同的政治 特点； 只是到了后来诺夫哥罗德 
人在同王公们订立条约 时才根 据雅罗斯拉夫 一世的 诏书要这些王 
公向大公纳贵^这是財务关系的书面决定，而其他太城市只是 
以口头契约规定王公们同谓彻的財务关系，但是，自弗拉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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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 莫诺马赫死后，诺夫哥罗德人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成为诺 
夫哥罗德自由地位的 基础。 诺夫哥罗德的这种政治上独特的地位 
之所以得到顺利发展，是由各种不同的条件促成的 6 这些条件的 
独特的结合是罗斯任何别的地 E 所没有的，而且对诺夫哥罗德的 
命运产生影响。其中的一些条件是同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有关 
39 的，另一些条件则是由诺夫哥罗德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对外 
关系产生的。现在我先谈谈地理条件。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罗斯 
边远的西北地区的政洽中心。诺夫哥罗德的这种边远的地理位置， 
使它能够置身于罗斯各邦之外，而当时罗斯各邦是主公们及其亲 
兵活动的主荽地方。这样，诺夫哥罗德可以免受主公及其亲兵的直 
接压力，使诺夫哥罗德的生活方式能够在辽阔的土地上得到吏:自 
由的发展。 C 2) 诺夫哥罗德当时是该边 区的经 济中心，这里遍地森 
林和泪泽，耕作业过去从来未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最后乂3) 
诺夫哥罗德疵邻我国平原的主要河流，如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西 
德维纳河，而沃尔霍夫河则是把它同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联结起来 
的直通水路。由于 rtt 邻罗斯的一些重要商路，诺夫哥罗德很早就 
与各方面有贸易往来。于是，工业和商业成了这个地区国民经济 
的基础。对外关系也成了发展诺夫哥罗德的自由地位很有利的条 
件。在十二世纪 f 主公们的内讧损害了公国的威望。这就使地方 
自治团体更加自由地确定自己对王公们的态度。诺夫哥罗德比任 
何别的地区能更广泛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诺夫哥罗德位于罗斯 
的边缘，从几个方面受到外敌的包围，同时它主要从事对外贸易， 
因此一直播要主公及其武装的亲兵来保卫自己的边界和商路然 
而，芷是在十二世纪，王公之间的恩怨错综复杂，使王公的成信_ 
低了，所以同以前和以后比较起来，诺夫哥罗德不象从前和后来那 
样需要王公及其亲兵的帮助了，因为后来诺夫哥罗德的边境上出 
现了两个危险的敌人，一个是利沃足亚骑士团，一个是联合 的立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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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而在十二世纪，这两种危险都尚未出现：利沃尼蓝骑士团是 
十三世纪初建立的，而立陶宛是从这个世纪未才开始联合起来的。 
诺夫哥罗德根擗所有这些有刹的条件，确定了自己对王公们的态 
度，确定了自己的治理制度和社会结构，最后，也确定了自己的政 
治生活的性质 4 我们可以从这四个 方如来考察炫 个城市的历史‘， 

自由地位的保 R 

在十世纪和十一性纪时,王公们还很不重视诺夫哥罗德，当时 
人们只对南部罗斯感到兴趣。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准备第二次远征 
保加利亚时 t 把罗斯邦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诺夫哥罗德人也前 
来请求派大公常驻。据史册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对他 们说： “有 
谁会 到你们那里去 呢?” 对这个远离基辅的城市的这种蔑视 ，是诺 
夫哥罗德没有成为雅罗斯拉夫的任何后代的管辖地的原因之一 * 
而诺夫哥罗德人对于外来王公更迭频繁感到苦恼，所以一直要求 
能有一个常驻的王公。另一个原因是，自从雅罗斯拉夫死后，诺夫 
哥罗德地区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公国，而只是基辅大公国的一块 
属地，随着这个被认为是雅罗斯拉夫后代的共同財产的王公国的 
盛衰而盛衰到后来，王公们开始更多的注意这个富有的城 tB 
T , 莫诺马赫死后，他的残酷统治结東了，形势帮助诺夫哥罗德取 
得了重要的政治优惠。由于公国内讧频繁，诺夫哥罗德王公的宝 
座也经常易位》诺夫哥罗德 人利用 这#内讧和 ® 逸，在自己的政 
治制度中立下 T 两条重要的原则依均他们自由地位的 保障： 一条 
是选举最髙行政讥 构* —条是同大公盈订费约。以前诺夫哥罗德 
的王公经常莖迭，诺夫哥罗德符政_的人员也随之不®变动。 
王公是在他所任命的或基辅大公所任命的助手，即符政长官和 
千人长的协助下治理诺夫哥罗德的。当一位王公自 E 或被迫离开 
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所任命的行政长官一般也就离职了，因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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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公带来或任命自己的行政长官 s 而在一位王公离去另一位王 
公尚未来到的空缺期间，处在没有最高政府的情况下的诺夫哥罗 
德人，习愤于选举临时的行政长官，要求新来的王公批准他担任此 
职。这种做法使诺夫哥罗德形成了一个选举行政长官的惯例 a 这 
个习惯在莫诺马赫死后立即开始起了作用。据史册记载，在1126 
61 年 : 诺夫哥罗德人“把行政长官之职授予了 B —个本地人。 11 后来，选 
举行政长官成了诺夫哥罗德人十分珍视的一项固定权利。这项职 
务既然不是在王公的官廷内授予，而是在谓彻的议事场上授予的， 
所以其性质本身的改变就不言而喻了。行政长官在诺夫哥罗德作 
为王公剌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变成了在王公面前作为诺夫哥罗德 
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后来，其他一项重要职务——千人长， 
也由选举产生了。当地的主教在诺夫哥罗德的治理制度中起着重 
要作用 a 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前，他是由罗斯总主教主持的主敎会 
议在基辅任命的，因此，要听命于大公 》 而从十二世纪下半期 
起， 诺夫哥 罗德人开始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举自己的主教，召 
开“全械 1 ■谓 彻会议选出，把当选者派往基辅请总主教任命第一 
个由选举产生的主教是当地一个修道院的院长阿尔卡吉,1156 
年由诺夫哥罗德人 选出。 自从那次选举后，基辅总主教躭只有任 
命诺夫哥罗德选出来的人的权利了。综上所述，在十二世纪的第 
二个和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间，诺夫哥罗德最高的行政领导是由选 
举产生的。与此同时，诺夫哥罗德人开始更加明确自己对王公的 
态度，王公们的内讧隼诺夫哥罗德有可能井且习惯于在相互角逐 
的王公之间进行选择，并賦予当选的王公以某些义务，从而限制他 
的权力。王公们自己也遵守这个惯例在自治方面取得成就的 
同时，诺夫哥罗德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不安宁，动乱越来越多了，诺 
夫哥罗德王公的地位也越来越不巩固， 以致 王公有时自己就放弃 
了对这个自行其是的城市的统治，甚至在夜间秘密地出走。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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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一个王公对另- -个被 派去沃 •尔 ft 夫的 王公说 , ft 帥去为诺夫 
哥罗德操心,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自己去治理吧,他扪想到】那里去 
找主公就到哪里去找，弗谢沃洛德三世尽管曾经蛮横地破坏了诺 
夫哥罗德已经实行的佥部自由制度，但有时也允许他们根据自己 
的意志选举大公，1196年，他和其他王公给了诺夫哥罗德 自由： 
a 他们軎欢到哪里去找王公躭上嗶里去找' 从合乎诺夫哥罗德心 
童的主公支系中去找 , la * 


MX 公聳订的条约 

在诺夫齋罗德的条约中记栽着当选的王公应承担的义务，并 
且规定了他在治理地方中的 作用。 在十二世纪上半期有不甚明 
显的迹象表钥，已经出现这神由王公吻十宇架宣誓认可的条约。后 
来，在编年史家官的叙述中这些迹象越来越明显了。1209年，诺夫 
哥罗德人积极帮助苏兹达尔大公弗谢沃洛德出征梁赞。弗谢沃洛 
德为了对此表示嘉奖，对诺夫哥罗德 人说: “你们应该喜爱好人 {想 
治坏人， 13 史家还补充说，弗谢沃洛德给了诺夫哥罗德人“充分自 
由，并按照他们的意愿沿袭前任主公的各种规章礼仪”。可见，弗 
谢沃洛德已恢复了王公们的一些旧的规章，以保障诺夫哥罗德人 
的权利 ，并賦 予这个城市对某些粜件的审判权，更确切点说，是让 
他们有扠自行处理不称心的市民。1218年*治理诺夫哥罗德的托 
罗佩茨王公姆斯季斯拉夫 * 姆斯季斯拉 维奇* 乌达洛伊离开了该 
城。接替他的是他在斯摩椟斯克的亲族斯维雅托斯拉夫 • 姆斯季 
斯拉维奇。这位王公要求吏换诺夫哥罗德人选出来的行政长官特 
维奧基斯拉夫。这时,诺夫哥罗德人问道:“这是为什么，他犯了什 
么罪? ”王公回答说 ，他 没有 犯罪， 于是，特维奥基斯拉夫对谓彻 
说，“我惑到欣慰的是，没有给我加上罪名，而你们，弟兄们，喜欢行 
政长官还是喜欢王公，可以自由选择，这时，谓彻对王公说，“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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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行政长官的职，可是，你曾对我们吻十字架宣签：没有罪名不撤 
行政长官的职， 14 可见，在十三世纪初叶，王公们就以吻十字架宣 
誓认可了诺夫哥罗德人的某些权利。没有罪名，也就是说没有经过 
审判不能撤诺夫哥罗德官员之职，这是在后来的条约中保障诺夫 
哥罗德人可以自由行亊的主要条件之一。 

条约文书中纪录了诺夫舟罗德人所取得的优惠条件。第一批 
纪录诺夫哥罗德人获得的政治优惠的条约文本是从十三世纪后半 
期流传到现在的。文本共有三个，其中包栝特维尔大公雅罗斯拉 
夫•雅罗斯拉维奇治理诺夫哥罗德的条件。其中的两个文本一个 
是1266年写成的,一个是1270年写成的，后来的文本把同雅罗斯 
拉夫签订的这些条约中的条件加以重申，并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 s 
我们通过这些条件可以看到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制度的基础，看到 
它保持自由地位的主要条件。诺夫哥罗德人在条约中要求王公必 
须吻十字架宣誓。王公的袓辈、父辈都是这样傲的，他的父亲老雅 
罗斯拉夫也是这样做的，主公承担的一个主要的共同的义务，躭 
是他应按照旧的习俗进行治理，应“保持诺夫哥罗德的遗风'这 
躭是说，雅罗斯拉夫文本中阐述的条件，不是新的规定，而是以前 
传下来的。条约规定： （0 王公同坺市的司法行政关系， （2) 械市 
同王公的财务关系， （3) 王公同诺夫哥罗德的商务关系。 

王公的管理职能和司法职癯 

王公在诺夫哥罗德享有最髙的行政权和司法 fe , 领导管理机 
关和法院，根据地方习俗和法律确定民间的私人关系，认可契约并 
批准各种扠隈。但是，所有这些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不是单独一人凭 
个人意志行使的，而要在选举产生的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官在场并 
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行使:“不经行政长官同意，王公不得审判粜 
件，不得委派乡长，不得颁发文件，担任低级职务的人无须由谓彻 





速举，而由王公任命，而且要选择诺 夫哥罗 德人而不能选择自己 的 
亲信去担任。王公在征得行政长官的同袞后才任命所有这些官员， 
委派《乡长' 王公不得不经审判就将选出的或任命的人撤职所 
有这些司法权和行政权由大公直接在诺夫哥罗德行使，而不能从 
尼兹，即从自己的世袭领地苏兹达尔邦发号施令。“你不能从苏兹 
达尔邦来管辖诺夫哥罗德和委派乡长，可见，王公的全部司法活 
动和行政活动都是在诺夫哥罗德代表的经常密切监督下进行的。 

财务关系 

诺夫哥罗德人以疑心很重的态度规定自己同王公的财务关 
系，规定他的收入，力图在这方面尽可能掣肘他的行事。王公可以 
从那些未列入古老的诺夫哥罗德辖区版图的诺夫哥罗德各乡，诸 
如沃洛克，托尔若克，沃洛格达、扎沃洛切等地收取“贈礼”。此外， 
他前往诺夫哥罗德上任时，毎经过一个驿站都从诺夫哥罗德人那 
里收到“贈$1/%然而在离任时就不收礼了。诺夫哥罗德人生怕扎 
沃洛切衰落或被侵占，尽力不让王公间这个幘员广阔的 >对他们有 
重要意义的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要求在条约中规定王公应让诺64 
夫哥罗德人包收扎沃洛切的税款。如果王公自己想收这些税款， 
就从诺夫哥 罗德蔌 自己的税吏前往扎沃洛切，而这名税吏并不把 
收来的贡税直接交到尼兹，即交到苏兹达尔王公的世袭领地，而是_ 
先送往诺夫哥罗德，然后转交给王公，因此，诺夫哥罗德就有可 
能监督这项工作。鞑靼入侵后，诺夫哥罗德也要缴纳金帐汗出巡 
费和 贡赋。鞑靼人把收集这种被称为“黑沒”的出巡费，即户口 
税和人头税的任务，交给弗拉基米尔大公，而这位大公通常是兼 
管诺夫哥罗德的。诺夫哥罗德人自己征收黑浪，并将其转交给大 
公，大公則将其送到汗国。此外，王公在诺夫哥罗德征收船舶税、 

过 境税； 从事渔业、割草、养蜂、狩 猎； 但是他的这些收入和各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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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都有明确规定的办法，时间和规模 a 根据条约，王公在诺夫哥罗 
德邦不得拥有与诺夫哥罗德无关的收入来源。诺夫哥罗德人千方 
百计地不让王公在诺夫哥罗德邦建立直接的司法和经济联系，因 
为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就会使王公有可能越过选举产生的诺夫哥 
罗德当局而在这里牢牢地扎下根子。条约文本中专门有一条规 
定，禁止王公和王公夫人以及贵族和宫廷人员在诺夫哥罗德邦购 
买或圈划村镇，以及用人作典押，即实行人身依附。 

商业关系 

王公同诺夫哿罗德的商业关系也同样規定得非常明确 a 对内 
和对外贸易是这个城市的命脉。诺夫哥罗德之所以需要王公，不 
仅是为了保卫边境，而且为了保障它的商业 利益: 王公在自己的辖 
地应当让诺夫哥罗德的商人自由而安全地通行。王公保证让他们 
到自己的领地来“做客，可 以不受 限制”，不受阻挠 a 前往公国的每 
艘诺夫哥罗德的大船和每辆货车王公可征收多少关税，都有明确 
规定。在诺夫哥罗德很早就出现了从西方经由海路到这里来的商 
人。大约 14 在十二世纪中叶，维斯比城的商人就从果特兰岛前来 
«这里设立据点了，这个城市在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商业中心。 
果待兰人在诺夫哥罗德的商业区建筑了一个商栈以及一个斯堪的 
纳维 3 E 的圣奥拉夫教堂。诺夫哥罗铯人当时把圣奥拉夫教堂称为 
«瓦里亚格神龛”。后来，在果特兰岛上建立了商会的德国商人，也 
在诺夫哥罗徳城的这个商业区建筑了另一个商找,商栈中设有《德 
国罗帕塔抑，即圣彼得教堂。到十四世纪，随着汉萨同盟的加强， 
在诺夫哥罗德的 B 耳曼人挤走了哥特人，租用了他们在诺夫哥罗 
德的商栈，那时，诺夫哥罗德日耳曼商业的最髙领导权就由维斯比 
转到当时汉萨同盟的首府卢俾克^诺夫哥罗德人十分重视同狡罗 

①罗帕《*为非东正*教耷。——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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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沿岸的贸 易， 给了这两家外来的商桟以很大的优待，然而，外 
国的 贸易公 m 山 干 团结紧密，在经背上精打细算，所以从诺夫哥罗 
德捞到的好处要比诺夫哥罗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大得多 16 # 
条约的文本规定，王公要参加诺夫哥罗徳同海外商人的贸易，必须 
通过诺夫哥罗德的经 纪人； 王& 既无权 关闭 tr 耳曼商栈，也不能派 
人进驻那里。可见，诺夫哥罗德的 对外责葛是王 公无权千预的 a 

条约文本是不全面的 

不能认为，在上述条约文本中已将王公同诺夫哥罗德的真 
正关系规定得谇尽无遗了。诺夫哥罗德之所以需要王公的一个主 
要目的，也许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备外敌入侵，关于这点，在 
同恃维尔王公雅罗斯拉夫签订的条约中只字未提，直到后来的条 
约中才顺便 提到： 一旦同日耳曼人1立陶宛人或别的国家交恶，王 
公必须真心诚意地帮助诺夫哥罗德。从条约来看，王公的作用是 
不明确的> 因为他那种通过权利和义务表达出来的任务也是不明 
确的。在条约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到主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只能 
作一些推测，文本只提到权利的界限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也就是 
奖励的办法，根据王公的战绩和政绩规定傣祿俸禄条款锱铢 
必较，极其精细，这就是诺夫哥罗德同王公签订的条约的基本内66 
容不妨回顾一下王公和杂兵首脑在九世纪的古罗斯商业城市 
中的作用。他们是被雇来守卫械市和保护其贸易的军人^分封时 
期的主公在诺夫哥罗德也完全起了这样的作用。主公的这种作用 
在普斯科夫的史书中是这样记 述的： 把十五世纪的一位诺夫哥罗 
德王公称为“督军，领俸禄的王公，他应当保护和捍卫城市,”诺夫 
哥罗德人忠于自己交纳 K 税的传统，力图通过条约保持大公作为 
雇佣者的作用直到自己的自由地位结束时为止。他们的父辈和祖 
辈是这样对待王公的，所以他们的儿孙也就不思意或不会改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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擻。不过，诺夫哥罗德人对分封时期的王公的这种特殊的态度，与 
当时的王公对诺夫苺罗德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B 


大诺夫哥罗德的治理鹪度 

下面谈谈诺夫哥罗德的行政和司法制度。这种制度是在规走 
了这个自由城市间王公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已 
经讲过，这种关系由条约 规定; 然而，早在十二世纪,条约也已规定 
了罗斯其他大城市同王公的关系。可见，诺夫哥罗德在分封时期 
只不过是发展了罗斯早就普遍实施的那种政治关系而已。差别在 
于这种关系在其他地方早就废除了，而在诺夫哥罗德它却得以发 
展成为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体系。在这一点上 ' 它同基辅罗斯 
所属的各县城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现在来研究一 
下这种制度的基础， 

进夫哥罗癱是 一个强 大的联蜃公社 

诺夫哥罗德当时没有舍己的常驻芏公。它当时是主公家族的 
共同财产，由王公家族的代表按长幼顺序掌管，即由大公治理， 
所以实际上并不归属于任何人，它根据雇佣和俸禄的条件任意选 
择王公，所以历任的王公都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份地，它也不把 
所有的王公看作是自己的人 a 随着它同王公之间条约关系的建 
立《,锘夫哥罗德王公逐衡从当地社会中超脱出来，失去了同它的 
有机联系。他和他的亲兵只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暂时的力置机械地 
«7加入这个社会。王公并不住在城里，他的住所称做大械。正因为 
如此，诺夫哥罗德的政治重心也就从王公的官廷移到当地社会中， 
移到谓彻广场上\也正因为如此，诺夫哥罗德尽苷驻有王公:，徂 
在分封时期，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公社。我们还可以发现，诺夫哿罗 
德已经有了在王公出现以前在罗斯其他大城市就已建立起来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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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制度。诺夫哥罗德建立了千人团，这是由千人长指挥的武装组 
织。千人团分成百人队，即城市的军队^每个百人队选出自己的 
百人长，它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有自已的 
百人队大会，自己的谓彻。它在战时是新兵招寡区，在平时是聱察 
辖区，但是，百人队不是城市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分成若千街区， 
每个街区选出自己的街区长，也是享有自治权的特殊的地方萆位 9 
另一方面，几个百人队又组成较大的同盟，叫区段。每个城市区段 
由两个百人队组成。区段选出自己的首领，叫区段长，负责区段的 
日常事务。但是，不是由他一个人治理区段，而是由一批紳士组成 
管理局协助他治理 a 这个管理局是执行机关，在区段谓彻的监督 
下活动，区段谓彻拥有管理权，区段的同盟也就是大诺夫哥罗德 
公社。可见，诺夫哥罗德乃是由大太小小的地方公社构成的多层 
联合体，其中的大联合体是由小联合体组成的 # 

彻及其同王公的关系 

所有这些结盟集体的共同意志体现在城市的总谓梅中 》 诺夫 
哥罗德谓彻的前身是城市会议，与罗斯其他大城市的城市会议完 
全一样。不妨认为，诺夫哥罗德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自由，所以它 
的谓彻的形式也比较完备。但是，据诺夫哥罗德古代史书的记述， 
谓彻由于有了这种自由，所以它比别处的谓彻意见更为给绘^可以 
更加任意行事。在城市的自由地位结東以前，谓彻的制度中存在 
着重要缺陷。谓彻的召集人有时是王公，而更经常的是城市的某 
个主要官员，如行政长官或千人长。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各派斗 
争期间，一般的人也可以召集谓彻。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只在必 
要时召开。从来没有规定召开会议的固定时间。一听到谓彻大钟 
的钟声响了，大家就来开会。诺夫哥罗德人能够很淸楚地分辨谓 
彻的钟声和教堂的钟声。谓彻通常是在广场上举行的，这个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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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雅罗斯拉夫大脘。选举诺夫哥罗德治理者的谓彻，通常是在索 
菲亚大教堂广场举行，教豐的高台上放着许多选签。 w 从人员的组 
成上看，谓彻不是一个代表机构，不是由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凡是 
自认为享有全权的公民，都可以到谓彻广场上去。谓彻通常是由 
一个大城的公民组成的，但有时，该地区的小城市的居民也可以前 
去参加。不过那时只有拉多加和普斯科夫这两个小城的人去参 
加。《这呰人可能是在谓彻涉及到某个属城®的问題时，由属城派 
往诺夫哥罗德去参加谓彻的 代表； 也可能是从属城偶然到诺夫哥 
罗德乘而被遨请参加谓彻的人。1384年^%奥列霍夫和科列拉两 
地厲城的人到诺夫哥罗德来，控告诺夫哥罗德派驻他们那里的领 
俸者立陶宛的王公帕特里基干是举行了两个谓彻，一个支抟王 
公，另一个支持属城人。这看来是受委屈的本地人由于治理问题向 
管辖他们的大首府的一次申诉，而不是他们参与行使谓彻的立法 
权与司法权。应由谓彻讨论的问題由王公或髙级官员——现任行 
政长官或千人长在高台上向谓彻提出。谓彻享有全部立法权，处理 
对外政策和内部制度中的全部问題，审判政治罪行和其他重要罪 
行，并作出最产重的 处分： 有的处以死刑，有的没收财产或驱逐出 
境(即古罗斯法典的抄束）。谓用 I 有权颁布新的法律，聃请或废黜主 
公，选举和审判城市的主荽官员，处理他们同王公的争端，决定战 
争与和平的问理等等王公也参与谓彻的立法 活动； 不过在这 
® 里,在双重权力的范围内，在法律关系和实陆关系之间很难找到一 
条明确的分界线。稂据条约，没有诺夫哥罗德人同意”，王公不得 
東划 战争; 虽然防御外患是诺夫哥罗德王公的主要职贵，但是我们 
没有看到有关诺夫哥罗德人不经王公同意不得&划战争的规定。 
根据条约，不经行政长官同意王公不得授予有收人的 官职： 乡和僉 


O M«f H pHropofl), 为古罗斯时禺另一 市 它达的政，如彼尔姆 和维亚 持卡均 
为大诺夫 母罗* 的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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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然而在实际上，谓彻却在没有王公的参与下授予食邑 9 同样， 
王公不得将“无罪”的官员免职，如官员有罪他必须在谓彻上宣布， 
由谓彻对此官员实行惩戒审理。但有的时候起诉人和审判人可以 
变. .更： 由谓彻将不称职的领食邑者提交王公审判。根据条约，不经 
行政长官同意王公不得下达文书，批准官员或平民的 权利； 但是往 
往可以看到，谓彻不通过王公就下达这种文书，文书上甚至没有王 
公的署名。直到诺夫哥罗德军队被打得 m 不成军以后，1456年失 
明大公瓦西里才迫使诺夫哥罗德人不再颁发《谓彻文书 

谓彻的无政府性庚 

从谓彻组成本身来看，它既不可能正确地讨论向题，也不可能 
正确地表决问题。作出决议时往往只是用眼睛估计一下人数，更 
正确点说,是根据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大小来判断，谁的声音响 
亮就照谁的窓见决定，而不是根据赞成的人数多少来决定。谓彻 
出现嫔別以后，就以殴斗的暴力方式来作出决定，胜者就披认为是 
多数。这是一种特殊的当庭决斗的形式，是由上帝裁判的形式，就 
象把被谓彻判罪的人从沃尔霍夫桥上扔下去这种古代的水刑的残 
存形式一样。有时，全械都卷人两派之间的“搏斗”，于是同时召开 
两个谓彻，一个在通常举行谓彻的商业区，另一个在索菲 亚区； 但 
是这已成了互相殴斗的集会，而不是正常的谓彻了。曾经不止一 
次地发生过这样的 情况： 争吵到最后，两个谓彻的人相互涌向对 
方，在沃尔霍夫大桥上对峙，如果神职人员不及时赶到劝解，就会 
发生一场大厮杀， 3 沃尔霍夫桥的这种作为城市搏斗见证人的作 
用，有人用诗歌的形式写成传奇故事而载人某些俄国史册以及一 
位外国人的札记中，这位外国人就是十六世纪初叶曾在俄国的戈 W 
贝尔施坦男爵。据他叙述，在圣弗拉基米尔时期，诺夫哥罗德人曾 
把一尊雷神的偶像扔到沃尔霍夫河里，上帝因此发怒了，游到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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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把一根棍子扔到桥上说：《这是我给你们诺夫哥罗德人的纪念 
品，从那时候起，诺夫哥罗德人就手持棍棒在约定的时间聚集在 
沃尔霍夫桥上象疯子一样打起来了 

行政长官和千人长 

谓彻的执行机关有两名由选举产生的髙级官员，他们处理日 
常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一名是行玫长宫，一名是千人长。他们任职 
期间被称为现职官，即眼前在职的，在离开现职后，就可获得老行 
政长官和老千人长的称号。这两名官吏的职责颇难划分。在出征 
时，现取的和老的行政长官指挥诺夫哥罗德团队，千人长也同行政 
长食一道指痒。看来，行政长官的本职是管理城市的民政,千人长 
管理军事和鳘察。正因为如此，日耳曼人在分封时期称行政长食 
为总督，称千人长为公爵 。 两名官员都拥有不定期的执政全 权：有 
的治理一年，有的不到一组，也有的数年。看来，不早于十五世纪 
才规定了这两个职务的固定任期。替如，有一个旅行家，佛兰德 
人，名叫吉耶伯 • 德拉努瓦，在十五世纪初曾访问过诺夫哥罗德， 
他说行政长官和千人长这两名官员每年更迭。 26 有一批下级官吏 
协助行政长官和千人长治理城市，他 们是: 警务官、宣诏官，执 
事官、审理官和检察官，他们执行各种司法、行政和饕察命令，宣 
布谓彻的 f 定，要求法庭审讯犯人，将犯罪情况通知法庭，进行捜 
査等等。^政长官和千人长可以征收社罗（即木犁土地税作 
为他们担任职务的振酬。 


司法制度 

行政长官和千人长除了处理本身的行政工作以外，还积极参 
加司&活动。谓彻在诺夫哥罗德处于自由地位的最后若干年制定 
和批准的诺夫哥罗德的司法文件和规章现在有一部分保留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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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诺夫哥罗德法院的描述。这部分文件的 
资枓是“古风'也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司法习惯和古时的审判实践、 
谓彻的决定，间王公签订的条约4若夫哥罗德的司法制度首先大: a ： 
谈到司法杈的何题。司法权不是集中在某个专门机构，而是由各 
个执政机构分散 执行； 它规定各个机构所需的收人来源。诺夫哥 
罗德的大主教有自己的法院，大公委派的总督有自己的法院，行政 
长官有自己的法院，千人长也有自己的法院。各级法院的产生使司 
法制度更加复杂化了。根据条约文本，王公不得在没有行政长官 
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审讯。司法文件规定行政长官要同大公委派的 
总督一道 审讯； 没有总督参加，他不能进行终审，也就是说只能进 
行初审。在实践中，行政长官和总督的这种合议审判制的做 法是： 
各方的全权代表，即季翁①，名自在自己的奥德林纳©或办公室 
中，在有关备方选出的两名整察所长和陪审员的协助下审理他们 
权限内的案件，但并不作出最后决定，而是把案件提交给上级，或 
草拟报告，即提出最疳 方棄; 或提请复审，即提请 复査; 以便改判或 
批准季翁作出的决定。在这个有行政长官、总督和他们的季翁参 
加的审批或复审的法庭上，有十名陪审员在座 f 这些陪审员由毎个 
区段各选一名贵族和平民组成。这些陪审员组成常设的审批庭， 
在诺夫哥罗德大主教院中的主教室 s 中办公，毎周三次，缺席者课 
以罚金，此外，司法制度之所以变得十分复杂^还因为在许多混合 
性案件中，各种法律规定 c 合在一起，受到各方面司法扠的制约 0 
在教徒和非教徒的诉讼案中，城市的法官要会间大主教的副主持 
或其季翁一道审判。如果王公的人同诺夫哥罗德人发生争执，则由 
一名王公官员和一名诺 夫哥罗 德官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太城进行 
审讯，要是他们作不出一致的决定，则把棄件上报给王公本人，主 


①季翁是古罗斯 ' ES _ 史的一种，为贵族的经济 管埋人 ——译* 
® 奧德袢纳庳湓为古罗斯的寝室，此处"&住所 0 ——译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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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就前来诺夫哥罗德，在行政长官的参与下进行审理。千人长着 
来主荽是审理轚察性的案件。但他兼任一个三人委员会的首脑， 
72这个委员会是在十二世纪时出现的，属于奥波奇的圣约翰教堂的 
商人 H 的领导机构，处理商务诉讼案件。这个委员会有行政长官 
参加，也审理诺夫哥罗德人同在诺夫哥罗德的 H 耳曼商栈商人之 
间发生的案件。划分得如此周密的司法制度，看来牟牢地保障着 
法律和社会安宁。但是，司法文件中关午对掠夺、侵袭有争议的土 
地以及对挑动和怂恿群众去侵犯法庭的行为处以巨额罚款这一 
条， 使人产生另一种印象:《 6 在立法方面对维持社会秩序虽然有 
极为严格的规定，但并不说明社会已有了很好的秩序 


元老会议 

谓彻是立法机构，行政长官和千人长是执行它的意志的司法 
行政机构。从谓彻本身的性质来看，它不可能正确地讨论向它提 
出的问題，更不可能提出问题和主动 立法； 它只能回答提出的问 
埋，只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拿先草拟立法 
问题，并向谓彻提出现成的法令草案或决议草案，诺夫哥罗德的 
元老会议躭是这样一个起草和颁布法令的机构，德国人称它为 
Herrenrath ®, 普斯科夫则称它为元老团。这个自由城市的元老会 
议是从古代由城市的元老参加的王公大贵族杜马 © 发展而来的， 
我们知道，在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时代就有过这种杜马。在十二 
世纪时，诺夫哥罗德主公经常遨请城市的百人长和长老同自己的 
大臣一起商议，讨论重要问邂。后来，随着主公逐渐失去同当地社 
会的有机联系，他和大臣们也就逐渐被排除在当地政务协商会议 
之外了。那时，这个元老会议的常任议长由当地的大主教担任，会 


® *为老爷娄员会。——译者 
© * 为议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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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也在大主教的厅堂里举行。从那时以后，诺夫哥罗德的元老会 
议由王公的全权代理人和城市当局 一- 现职行政长官和千人长、 
区段长和百人长组成 s 但是，前任行政长官和前任千人长也和现 
职人员一起参加会议。由于派别斗争的影响，髙级官员经常更迭， 
所以元老会议中常有许多前任行政长官和前任千人长。正因为如 
此， 到十五世纪时，在诺夫哥罗德自由制度崩溃前夕，诺夫哥罗德 
的元老会议成员超过了五十人。 a7 除了议长以外，他们全都被称为73 
大贵族。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会议只起草和向谓彻提出立法问题， 
提出现成的法令草案，但在立法方面没有表决权;不过从诺夫哥罗 
德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来看，这个会议事实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个进行准备工作的会议是由诺夫哥罗德那些对全城有强大 
经济影响的最髙阶层的代表组成，所以往往事先就已对它要提交 
给谓彻的问题作出了决定，而且在公民中宣传它自己准备的答 
案。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生活史上，大贵族会议的作用比通常只 
是大贵族会议的驯服工具的谓彻要大得多。这是诺夫哥罗德治理 
制度的一种隐蔽的，然而是非常活跃的推动力。 


地这治理制度 

诺夫哥罗德的中央治理权和司法权之所以非常 复杂，是因 
为它 受谓彻和大公两方面权力的牵制。在地区治理问題上存在着 
双重 原则： 集中原则和地方自治原则。诺夫哥罗德是一个 掌握着 
最髙权力的首府，统治着辽阔的领土，但 它賦 予境内的各个地区以 
颇大的自主权。由于这两种原则的相互对抗，所以地区治 理同中 
央治理之间就出现了相当独特的关系。 


行政区与区段的关系 

有些不明显的迹象表明，后来列人诺夫哥罗德邦的行政区划 
中的那些原来的地区，在治理方面，从属于诺夫哥罗德的各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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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区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我上面提到的戈贝尔施坦男薛 
就铃经指出过这种情况。不过，他的述说很不明确。我现在把他的 
话尽可能接近原意地表迖出来，在诺夫哥罗德崩溃后四十余年，戈 
贝尔施坦在奠斯科听说，诺夫哥罗德在处于自由地位的时期曾经 
拥有辽飼的幅员，分成五 个区： 每个区不仅把所有公共事务和私人 
事务都交给管辖本区的长官处理，而且每个人只能在城市的这一 
74 区同本地人签订契约，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任何事情去找本城的另 
一位长官。 29 戈贝尔施坦想说，或者是别人对他这 样说： 诺夫琴罗 
德邦所管辖的每个区，在所有事情上都去找治理城市 该区的 SPtt 
市区段的当局。普斯科夫邦也存在着这种同城市区段的关系 。这 
里，原有的厲械早就分属到城市的各区段中去了。1468年，.由于 
出现了许多新的厲城，谓彻也决定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属 械划分 
给各个区段，每一区段分到两个。在有关诺夫哥罗德的文件中也 
有些地方提到郊区在行政上依附于械市区段的状况。譬如，据税 
册记载，沃季行政区的一些近郊佃农，要向与该行政区败邻的涅列 
夫区段交纳 賦税。 诺夫哥罗德的司法文件提到在 “区段 和街区*从 
事 农业的 乡民的情况：在有人对他们提出诉讼的时候，区段和街区 
的管事人必须把他们提交法院。然而，行政区或与其相应的专区 
不是完整的行政单位，没有自己的地方行政中心。 

屑城 


行政区按属城分成各个小单位，秣为 M 域的各乡，在莫斯科时 
期则称为县或镇。每个乡在某一个属城设有专门的行政中心，因 
而区段管理机关是把各个行政区联合成一个行政整体的唯一纽 
带， 1 设有乡的属域，与诺夫哥罗德的区段和百人队一样，是一种 
地方自治单位。它的自治性表现为:它有一个属城谓彻。不过，这 
个谓彻是由一位行政长官领导的，这名行软长官通常由大坱派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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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属城行政长官，是属城在政治上依附于大城的 
表现形式之一。除了这种形式外，在有关普斯科夫如何成为独立 
坡市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 形式。 在十四世纪中叶以前， 
普斯科夫是诺夫哥罗德的厲城年，根据同诺夫哥罗德缔结 
的条约获得了独立，被称为诺夫哥罗德的小兄弟。 M 根据这一条 
约，诺夫哥罗德人放弃了向普斯科夫委派行政长官以及把普斯科 
夫人传到诺夫哥罗德来进行民事和宗教审讯的 权利； 主管普斯科 
夫宗教事务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 33# 指派一名普斯科夫本地人为 
代表到普斯科夫去主持宗教审讯。这就是说，大域的司法机关乃是 
属域的上级司法机关根据条约文件，如果没有王公的全扠代理 
人和行政长官在场，百人长和伍长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得进行审讯 9 
这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长官，如同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官和王公 
的总督指派的季翁一样，对案件只能进行初审，要进行终审就必须 
呈报诺夫哥罗德的会审法院。属坺对大城的政治依附的第三种形 
式表 现为: 大城有权向属城居民征浼 a 供自己的需要。此外，诺夫 
哥罗德把自己的属城分配给前来为自己效劳的王公作 食邑； 在战 
时，属城根据诺夫哥罗德的命令派出自己的民兵，有时由诺夫哥罗 
德的督军指挥。对违抗命令的属城，诺夫哥罗德可以对它们罚款， 
甚至 # 处决=它们，这种处决由军队执行，办法是烧毁不顺从的属 
域的乡和村 s 蝥如在 M 35 年,尔热瓦和大卢基就曾由于拒绝向诺 
夫哥罗德纳贡而进处决。尽管如此，属械对大城的各种形式的政 
治依附一直是十分松 散的： 属城有时拒绝接纳大城派来的行政长 
官。托尔若克就曾不止一次同诺夫哥罗德争吵，并且不顾诺夫哥 
罗德的反对，接受王公到托尔若克来。1397年，整个德维纳邦刚一 
得到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召唤，就 “投奔 ”到他那里，吻了他的十字 
架，①从此就脱离了诺 夫哥罗德。总的来说,在诺未哥罗德邦州一 

①表示 SS & 忠。——译者 


73 



级的治理制度中，可以明显看出离心力斯占优势，这种力量使它怍 
为政治中心的作用陷于瘫痪 4 

政治制度的矛* 

今天这一讲开始时我曾经说过，诺夫哥罗德邦的制度在分封 
时期是基辅罗斯各大城市杜会生活的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而达种 
发展又由于各地的条件不同而更趋复杂。各地都存在着政权的双 
76重性——谓彻和王公，他们之间也存在者同样的条约关系。不过 
在诺夫哥罗德，对这种关系的阐述和规定比较详细，具有书面条约 
的固定的提法，治理权分散了，各种机构编织成一个复杂的 、甚至 
紊乱的网。所有这些，无论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机构，矛头都指 
向一方，都是针对王公的，然而，没有王公自由城市就无法生存下 
去。王公应当保卫诺夫哥罗德，为诺夫哥罗德服务，但不能领导诺 
夫哥罗德，不能统治这个城市。对诺夫哥罗德来说，主公不是雇佣 
者就是敌人，一旦主公对诺夫哥罗德抱敌视态度，把它看成敌国， 
谓彻就向王公驻地送去最后通牒，“历数王公的全部罪责' 结尾 
是•，你离开我们吧，我们会给自己找到王公的 ，然而 ，由于王公在 
诺夫哥罗德是能够起集中作用的唯一力量，能够联合各阶层利益 
和地方利益并把它们引向共同目标，所以他的权力削弱后,诺夫哥 
罗德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大量积累矛盾和产生分裂的条件。诺夫寄 
罗德邦的各种活跃的自发势力结合在一起，使诺夫哥罗德成了当 
地各自裉据中央的槟式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社会的一个大规樓的 
综合体，程度不同地享有别人让给的或自己争得的权力。这个综 
合体内部并不稳定，只是各种外来的危险使它们机械地结合在一 
起。赛使这个邦比较巩固，内部需要有一种精神力*。我们将在 
诺夫哥罗德的社会构成中去寻找这种力悬。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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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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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哥罗德社会各阶鈒。——诺夫哥罗德大贵族及其产 

生。 绅士- 商人和平民。 奴仆、农民和对分個农。 

——小农；阶绞的产生和 t 义。——诺夫哥罗德社会阶层划 
分的基础。——诺夫哥罗德的政沽生活。——王公派系和社 
会派系的产生和斗爭。——诺夫哥罗德內讧的性质和意义。 
——普斯科夫政治制度和生活的特点。——普斯科夫政治制 
廋和诺夫哥罗德政沽制度的不同性质。——语夫哥罗德政洽 
生活的缺陷——诺夫哥罗德食由制度崩溃的总原因 s — 
预言。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诺夫哥罗德生活的政治形式 1 *, 现在来谈 
谈它的内容，首先考察一下诺夫哥罗德社会的成分。 


社 会成分 

诺夫哥罗德的司法文件可以看作是诺夫哥罗德司法思想的归 
纳，这个文件中关于宗教审判的第一条中提 出了一 个似乎是普遍 
适用的 规刖： 《对所有人都应公平审判，无论是贵族，是平民，还 
是 伙计， 1 S ; 稂据同立陶宛的卡齐米尔缔结的条约，在行政长官 
和王公委減的总督联合审讯时也必须遵守这条规則。 1 «可以认为， 
这种在法律面前不分贫富贵賎一律平等的提法，表达了诺夫哥罗 
德社会历来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的情况。所以，应当认为诺夫哥 
罗德的情况不同于同时代的那些城市，即基辅罗斯的一些州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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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 那些旧城市里，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贵族绅士的特点 

在诺央哥罗德的社会成分中，必须把城乡的各个阶级加以区 
分。大诺夫哥罗德的居民由大贵族，绅士 、商 販和乎呙组成 ■> 


大贵族的产生 

诺夫哥罗德社会的最上层是大贵族。我们知道，在罗斯邦的 
其他地区，大贵族集团是由为主公服务的非官方人员组成的。在 
诺夫哥罗德，王公及其亲兵是外来的力量，并不是当地社会原来的 
组成部分。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集团，既然没有象罗斯其他地区 
那样有产生这个阶级的根源，那么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回答这个 
问题时需要追溯一下 历史: 在王公出现以前,罗斯的大城市是由当 
地的工业界名流出身的军事长官治理的。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也 
是由这个阶级组成的 e 在罗斯的其他地区，随着王公的出现，坺市 
的军事工业界名流被王公的亲兵排挤出统治集团以外。在诺夫哥 
罗德，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名流在王公出现以后却未曾失去执政 
的作用。早在十一世纪，治理诺夫哥罗德的王公，就任命当地的社 
会人士担任政府职务。可见，诺夫哥罗德的行政当局，早在通过选 
举产生以前,就已经是由本地人组成的。到十二世纪初，通过任命 
土著为王公官员，在诺夫哥罗德已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阶级或一 
批名门望族，他们在当地社会的两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这个阶级 
的成员根据王公的任命在城市中担任政府职务，而一旦王公同城 
市发生冲突时，这个阶级就率领本地人对抗王公。诺夫哥罗德的 
名流既然根据王公的任命担任在其他地区由王公自己的贵族担任 
的职务，所以也起了大贵族的作用，获得了大贵族的称号。弗谢庆 
洛德王公 3 在他向诺夫哥罗德颁布的教会章程中径直称诺夫哥罗 
德的百人长为“自己的干将'而王公的干将，那就是大贵族。 2 由此 
可见，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集团的政治来源也和罗斯邦的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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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同，这一来源 就是： 为主公眼务，极据王公任命担任髙级政 W 
府职务。当地执政贵族通过为王公服务获得了大贵族称号，甚至 
到了后来已经不是从王公那里，而是从地方谓沏获得执政权的时 
候，也一直保持这个称号 a 

绅士 

在诺夫哥罗德的地方志上，当地社会阶梯上的第二个阶级，即 
闻 人或绅士的身份是不那么明 显的。 6 可以看出，在治理方面，这 
个阶级更加近似当地的大贵族而不是居民的下层。这个阶级的地 
位多少与当地大贵族的经济地位有关。当地大贵族由谓彻选出来 
治理城市，同时也领导诺夫哥罗德邦的人民经济。他们是一些大 
地主和大财主，以双重身份经营0商巨大的地产对他们来说， 
与其说是作为耕地，不如说是作为商品基地:他们从这里向诺夫哥 
罗德的市场提供商品，如毛皮、皮革、蜂蜡、松香 、溶胶、建筑 用木材 
等，这些都是罗斯向海上出口的主要物品。诺夫哿罗德的商人是 
他们同外地人进行贸易的经纪人。同样，他们的资本不是用来直 
接买卖商品，而是用作信贷流动资金，他们贷款给商人或通过商人 
中的掮客进行交易。在诺夫哥罗德的地方志和传说中，当地贵族 
往往以资本家——贴现者的面目出现。在十三世纪时，有人拾了 
一个行政长官的家，发现他家中有许多记胀的“联扳'上面记着借 
出去的款頟，钱款《不计其数”。由于这种非直接参加经商的地位， 

所以大约1135年左右，在圣:约翰教堂所属的商场成立的诺夫哥罗 
德商会的理事会中，没有贵族的管事人的席位。绅士看来属于中 
等地位，在莫斯科的社会术语中叫中等居民，介于贵族同伙计或平 
民之间。他们往往直接参加商业活动，在商会理事会中由千人团 
总代表他们和平民，中等资本家和城市常住居民、房产主.他们也 
轼是地主，有时是很大的地主。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骑士兰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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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阿写道，在诺夫哥罗德，除了大贵族以外，还有一些城市居民(资产 
阶级）占有土地达二百里约，®他们很富，势力很大。这里所指的 
只能是绅士。 411 自从诺夫哥罗德衰落以后，莫斯科把绅士成千上万 
地迁到自己的领地里来，以他们个人的土地占有情况作为他们取 
得社会地位的最突出的特点。不是把他们作为械市的关厢居民， 
而是作为拥有份地的公职人员。私人的土地占有权使他们同诺夫 
哥罗德的大贵族关系密切，但又不属于早就自成一派的，而且往往 
被谓彻选任为髙级官吏的名门望族。尽管他们作为区段代表间大 
贵族一起执行司法、外交和其他行政职能。 

菌人 

真正的买卖人阶级称为商人。他们已经更接近子城市普通人 
了，同域市的平民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借助于大贵族的资本进行 
活动，或是向贵族借款，或是在商业活动中作为大贵族的经纪人。 
不过，在他们本阶级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在圣约翰教堂所设的 
商会组成了诺夫哥罗德商人中的最高层，即一等商人。根据弗谢 
沃洛德王公在1135年左右颁布的商会会章，要成为一个《世俗商 
人”，要成为一个享有全权的、世袭的“伊凡商人团 j 的成员，必须 
交纳五十个格里夫那②，以当时银子的价值来看那是很大的一笔 
钱。商会拥有重要的 特权； 由千人团总担任主席，由两名商界 
闻人组成的理事会管理诺夫哥罗德的一切买卖事务和商业法脘， 
而不受行政长官和元老会议的约束。也有痕迹表明商人中存在 
着别的阶级和等级，它们低于伊凡商人团，这就是所谓“商界百 
户在十三世纪一个诺夫哥罗德人的遗嘱中提到了这种 ‘• 商界 
百户 

①里约为法国 B 长度单位*约等于四点五公里，——译者 

© 十至十四古罗斯霣币单位，为 一 ft 嫌银约会409庳）。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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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R 

乎民是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他们从最髙等级、大贵族和绅士 
那里获得工作和 工钱。 这是首城里的社会成分。在属城，至少是 
逭要 的属域，也有这样的阶级。 

奴仆和农民 

我们发现处在诺夫哥罗德邦的农村社会底层的，也同城市社 
会一样，是奴仆。这个阶级人数很多。它的发展尤其受到大贵族 
土地占有制和绅士土地占有制的影响。 6 大片世袭领地主荽由奴仆 
居住和耕作。诺夫寄罗德邦的所有自由农村居民都叫做 农人； 但 
农人中划分为 两等: 一等是名符其实的 农人， 耕种大诺夫哥罗德的 
公有土地，另一等是对分佃农，他们耕种私有者的土地，对分個农 
这个名称是根据古代罗斯流行的土地租佃条件得来的，他们种地 
的报酬是分得一半庄稼。不过，在诺夫哥罗德邦，对分個农的租地 
条件比较 怳惠： 根据当地土地的优劣和农活的轻重，只缴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的实物就行了。对分佃农，与俄罗斯法典中提到的债 
农相似，在诺夫哥罗德邦，与罗斯公国的自由农民相比，处埦较为 
不自由，其地位接近奴仆，但这种依附性不是历来就有的， 7 而是 
在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诺夫哥罗德自治制度最兴旺的时期规定下 
来的。在诺夫哥罗德同王公签订的条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条约 
起初规定，王公的法官不经奴仆的主人同意不得审判奴仆。 后来， 
由于对分佃农也加入了奴仆的行列，这一条就不大行得通了，土地 
占有者间接地获得了世袭领主对其农民的司法权。年同雅 
罗斯拉夫王公签订的条约规定，不能相信奴仆对其主人的 告密； 
后来的条约把这一条扩大，适用于农人。苒后，1308年同特维尔 
王公米哈伊尔签订的条约要求，对逃到特维尔地区去的诺夫哥罗 
德 的对分油农，也要象农奴一样地引漉。在莫斯科邦，对农民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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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实施的这种限制，即使是作为个别的或地方性的搢施，就现在所 
知，不会早于十五世纪中叶。在诺夫哥罗德的法典中，出现了以书 
面形式规定义务的痕迹，这些义务限制农民的自由，也 是当 时罗斯 
公国所不曾见 过的。 法典谈到：大主教、修道院 、大贵 族和绅士所 
厲的乡民村民，如果由于犯刑事罪而受到私人控告，其主人理应 
82将其送交法院《这些人不是奴仆，但是“法典规定归属 1 ■土地占有 
者，稂据某种条件其人身是依附于他们的。 7 由此可见，在自由诺夫 
哥罗德邦的农衬居民，在老爷的土地上干活,对土地占有者的依附 
程度,要大于当时罗斯的任何其他地方。 


小农 

诺夫哥罗德土地占有制的另一个特 点是： 有一个农民私有者 
阶级。 8 这个阶级不是罗斯公国普迪存在的，因为罗斯的所有农民 
不是在国有的土地上干活，就是在老爷们私有的土地上干活。在 
自由械市的各地 E 则与此相反，有 一个农 村居民阶级很象农民，但 
由于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个阶级称为小欢或食耕农。在诺央哥罗德 
邦，这个阶级的人数看来是相当多的^据1500年编纂的诺夫哥罗 
德地册记载，在诺夫哥罗德县、拉多加县和奧列霍夫县，约有四百 
户小农，共耕种土地七千余俄亩，每个自耕农平均有耕地十八俄亩 
左右。 * 可见，这部分人一般说来是一些拥有小量土地的所有者^不 
过，小农的土地所有扠具有某些特点。他们很少单独占有土地。 
自拚农往往根据亲族关系或条约关系结成集团，组织土地共耕社。 
许多人共同占有和耕种土地 ，有的 人则单独占有 t 单独耕种，他们 
住在一起，住在一个村子里或组成特殊的村落，但通常合伙集资 
购置土地。单独占有是瓜分合资购置的土地的结果。有一块土地 
总共为八十四俄亩耕地，属于十三名共有主。自耕农或者自己耕种 
自己的土地，或者将它租给对分佃农。就活计的种类和地段的大 



小来说，自耕农和一般农民没有差别，但他们对自己拥有的土地车 
有一切杈利。他们这种占有土地的性质从地册中可以很明显地看 
出来。自耕农变卖自己的土地或向亲族购买土地，给女儿做 陪嫁； 

甚至妇女、寡妇或姊妹，都是这种土地的共有者或占有者。还有一 83 
点，普斯科夫的史书在谈到有关普斯科夫衰落的情况时，素性把自 
耕农的土地称为他们的世袭领地”。 w 在自由城市公社地区的这 
个特殊阶级是怎样产生 的呢？ 莫斯科史官在诺夫哥罗德衰落后于 
十五世纪后期编塞的域市地册中还保留着产生这个阶级的痕迹 9 
据1500年的地册记栽，在奥列舍克城，除了“城里人》以外,还有二 
十九户自耕农，其中有几户是贱民。在地册中，这些自耕农与城里 
人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同贱民也是显然不同的。我们只要看一 
下对这个县的农民村落的描述，就可以发现，奥列舍克的这些拥有 
宅院的自耕农在奥列蜜夫县和其他邻近的县也拥有土地。他们中 
有些人住在城里,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 农民; 另一些人只是被算作 
域里人，但住在自己的村落里，把自 己在 城里的宅院出租给“房客” 
(暂住户），这些房客同城市居民一道替自耕农缴纳城市陚税。有 
趣的是，地册把“商人的”地也同自耕农的地列在一起，列为一类， 

神甫的儿子偁尔也出现在自耕农的行列里，这些人的父亲都是在 
城市的教会里供过职的。由此可见，农村的自耕农阶级主要是由 
城市居民组 成的： 他们不是在城市中购置了宅院的乡下人，而更多 
是在县里购置了土地的城里人。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邦，不 
象罗斯公国那样，土地所有扠不是髙级公职人员或统治阶级的特 
扠，自由居民的其他阶级也有这种权利。城里人和乡下人都购置 
小块土地，不仅用来耕种，而且用来为工业 眼务： 种植亚麻、啤酒 
花，用木料制船舷，捕鱼猎兽。但因为他们并不富有，所以结成 
互助组、共耕社。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邦的这种共耕社在法 
律上有一个专门的 名称: 夏比奧尔（邻闾）或合伙者。小农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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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这种合伙占有土地的类型，他们这种集体购置和占有土地 
84 的方法也不同于贵族和绅士的方法。可见，怍为诺夫哥罗徳邦国 
民经济主要杠杆的城市工业资本在这里也组成了一个罗斯公国从 
未有过的特殊的土地所有者阶级。 


M 分筹级的根据 

我们已经介绍了诺夫哥罗德邦的社会成分，现在要解答一个 
问埋: 上述社会阶级究竞是否存在，是杏只是简单的经济状况的差 
别，还是从法律意义上划分的等级，是否各有各的特殊权利和义 
务，在自由城市的管理和生活中是否不仅起着实际作用，而且起着 
不是同等的法律上的作用？看来这两者都有：在诺夫哥罗德的历 
史上，我们发现社会的政治分类和经济分类吻合的情况很少。我 
担心，要对这种吻合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作出解释是頗为困准的，甚 
至是难以解答的。 

在研究诺夫哥罗德社会划分的基础时，首先应该注童诺夫哥 
罗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政治生活形式和实际存在的社 
会关系之间明显的差别的政治生活形式带有民主的烙印 ：凡是 
具有自由社会地位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所有自由居民 
在谓彻中都有席位和平等的投禀权。但是，诺夫哥罗德的社会生活 
不是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生活中，每 
个阶级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经济地位。不冋地位的人的政治威望， 
实际上决定于他在商业上的力量。处于社会上层的是责族和大资 
本家阶级，中等资本家和绅士则依附于他们，这两个阶级也就是当 
地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在他们之下的是商人，是名符其实的买卖 
人，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资本做生意。地位更低的阶级是乎民、手 
工业者和工人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也依附于上等阶级。至于居住在 
农村的阶级，他们比居住在城市的阶级远离主要的扠力和財富中 
82 



心，远离商业资本，所以他们在这个邦的政洽生活中的作用，比城 
市的平民、手工业者和工人更小，不过小农也许不在其列，因为从 
出身来看，小农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城市社会的。可见，诺夫哥罗85 
德的社会政治阶梯，是与各种地位的人财富不平等的状况相适应 
的。这种 u 相适应的情况也反映在等级 一法律 定义上。火贵族组成 
了执政阶级，在谓彻选举时全部垄断了所有最髙级的职位。达只是 
一种惯例，但谓彻也可以从它所喜欢的其他阶级中选择行政长官。 
不过在当时，政治惯例取代了法律，民主的谓彻尊重古制，据我们 
所知，从来没有从商人或农人中选出过行政长官^大贵族和绅士 
一道从自己的人中挑选各区段的代表、法院的陪审员、行政长官和 
地方长官，并选出两个委员会，会同首城的代表团分别处理外交事 
务和内政。所有这些由习惯形成的重要的政治权利，在间王公订 
立的许 多条约中确定下来，有一 部分则 在法典中确定下来了。可 
以设想，无论在服徭役方面迅是在纳贡税方面，这两个统治阶级都 
享有某些 优惠和特扠。它们的这种作用在私人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了。同大公签订的条约和法典都规定了“审判一律平等”这条基本 
规则。 但是商人和平民如果无法从“善人”中，即从那些大贵族或 
绅 士中找 到民事执行官，他就不能向“季翁之室”提出诉讼。商人 
有自己的等级结构，自己的商业法院和自己选举出来的管理机关， 
他们只在诺夫哥罗德，在自己的百人队里接受审判,并同更髙等级 
的人一样享有让雇农和对分佃农耕种自己: h 地的特权，还有权对 
他们实行警察监督和参加对他们的审判。不能认为农人和对分佃 
农同大贵族和绅士有平等的地位这里没有捉到宗教界， 因为宗 
教界在诺夫哥罗德，跟在罗斯各地一样 f 有自己明确的等级结构， 
自己的扠利和法律。 

可见，各社会阶级经济上的不平等，成了法律上不平等的基础 
和依据，而这两种不平等又为人民的最髙权力所掩盖。这种权力 





从形式来看，根本不符合这神社会结构，也不符合由谓彻授权的髙 
86级官员的社会地位。要记住，在诺夫哥罗德历史上，这一该城生活 
中的重要矛盾使诺夫哥罗德人进受不幸，但这不是唯一的矛盾。 

我们已经谈过了诺夫哥罗德同主公的关系、它的治理制度和 
社会结构、它的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成分。现在来看看这种生活在 
各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情况下是怎样出现的，生活的过程在古代 
史册中提到的那些现象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 。 u 


政治生活 12 

自由城市生存的外部 1 S 和内部条件，使它的政治生活中的两 
个矛盾牢牢地扎下了根子，两个矛盾使这个城市政治生活具有独 
特的性质，井且与决定这个自由制度的命运不无关系。我刚才已 
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矛盾，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制度同社会制 
度之间的不协调。另一个矛盾——诺夫哥罗德同王公的关系中的 
矛盾很早就开始暴露出来了。械市需要王公来防砷外敌并维持内 
部秩序，把他找来，但有时却荽用武力把他留在自己身边，间时又 
对他极不信任，尽量限制他的权力，使他在日常行政工作中的地位 
无足轻重，如果对他感到不满，就把他撵走。这些矛盾在械市的政 
治生活中掀起了不平常的浪潮_动乱，在古罗斯的老城市中没有 
哪一个城市有象诺夫哥罗德这^动乱不安的历史。 13 这里的一些 
政治旅别老早就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在不同的时期斗争的性质 
也各不相同。从这 点讲， 可把这个城市的内部政治生活划分成 
两个时期^ 

王公派系 

在十四世纪前，诺夫哥罗德的王公经常更迭，相互竞争，从属 
于相互敌对的车公支系。在王公更迭的影响下，诺夫哥罗痗形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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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地方政治集团，这些集团由该市最富有的大贵族家族领导， 
支持不同的王公。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史上第一个时期的特点就 
是各王公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是王公们自己挑起 
的，相互为敌的王公只是保护他所维护的当地重大利益的工具和 
旗枳。诺夫哥罗德之所 以需要 王公不只是为了防御外敌，而且也 n 
是为了扩大和保证商业涑通。诺夫哥罗德人在同王公签订的条约 
中， 14 坚决要求王公们不要“划界' 不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扣留诺 
夫哥罗德商人，让他们“杨佇无阻”，苏兹达尔主公在同诺夫哥罗 
德发生争执期间逮捕了在他的领地内做买卖的诺夫哥罗德商人， 
这样一来，诺夫哥罗德城内的被扣商人的那一派就起来迫使谓彻 
同苏兹达尔王公和解。 14 这种商业眹系把诺夫哥罗德的资本家 
一大贵族和商人分成敌对的派别，争夺王公。那些主要同苏兹 
达尔地区或斯摩棱斯克地区做交易的富商巨贾支持苏兹达尔的或 
斯摩棱斯克的莫诺马鋳的后裔，而切尔尼戈夫的奥列格的后裔，则 
是那些主要间切尔尼戈夫地区或同基辅邦做交易的诺夫哥罗德的 
资本家所番荽的，因为当时占着基辅宝座的是切尼戈夫支系的王 
公。 1 s 由此可见，十四世纪前诺夫哥罗德的历史充满着动乱，这种 
各派王公之间的斗争，其实就是互相角逐的诺夫哥罗德商人之间 
的斗争》 

社会滅系 

从十四世纪开始，诺夫哥罗德宝座上的王公不再经常吏迭了， 
与此 同时， 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5 从当地史 
书的叙述中很容易发现这种变化，据 c . M . 索洛维约夫统计，自 
从雅罗斯拉夫一世死后到鞑鞄入侵，诺夫哥罗德的史书记栽该城 
发生过十二次强乱，其中只有两次同王公的更迭无关，即不是由 
当地的各政治集团争夺某个王公所引起的自从鞑靼入侵到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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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三世登上大公宝座，当地史书记述了二十余次骚乱，其中只有四 
次同王公更迭有关，都是由诺夫哥罗德各派争夺某个王公的斗争 
所引起的。所有其余的强乱则出于另一种原因，而且从十四世纪 
起就已明显地出现了。这就是社会上的纷争，目卩诺夫哥罗德社会 
贫困的下层阶级同富有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从那时起，诺夫 
’哥罗德的社会就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阵营是由“贵人 s 组成 
——这是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对当地當有的显贵的称呼，男一个 
88阵营是由“乎民”组成 a 这一来，在十四世纪，诺夫哥罗德商人之间 
的斗争逐渐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代替^这种新的斗争在域市 
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也有其根源，我上面提到的另一个矛盾 
在这里起了作用。市民之间财富的悬殊，在大商业械市中，特别是 
在实行共和制形式的大商业城市中，是很普通的现象。在诺夫哥 
罗德，由于存在着政治上的乎等，由于实行民主体制，所以财富的 
不平等显得恃别突出，性质也很尖锐，对下层阶级起者刺激作用， 
由于下层工人居民在经济上严童依附于大贵族资本家，这种作用 
变得吏加突出了。 17 债台高筑的穷人，为了逃避偾务，便铤而走 
险，与逃跑的奴仆结伙沿伏尔加河拦路抢劫，挑拨自己的城市同下 
游的王公，特别是莫斯科王公争吵 a 身份平等的 同城人 、诺夫哥罗 
德的平民在谓彻上相遇时，部痛苦地感觉到少数富有家族加在他 
们身上的经济 压力， 而根据习惯他们是应当从自己人中间选举治 
理者的。这就在诺夫哥罗德的下层阶级中产生了一种同上层阶级 
强烈对抗的情绪。当下等人籌要上等人的钱和受他们的权力约束 
的时候，就特别痛恨上等人。在十四世纪以前诺夫哥罗德社会也 
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分裂。譬如在〖255年，由于 
诺夫哥罗德坡同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发生争吵，平民同贵人分成 
两个阵营，于是贵人躭勾结起来镇压平民。不过这时候，乎民还没 
有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而是受制于人但又不驯服的一个阶层，统治 
S6 



阶级由于这些平民不驯服而想对他们加以惩治。到后来，大贵族 
内部分裂了，某些富有的名门望族也出来领导诺夫哥罗德的老百 
姓，在政治斗争中脱离了自己原来的一伙，这时下等人才形成了 
政治派别。 17 

大责族统治 

从上面的傖况看来，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在这个自由城市的 
历史上一直是地方政治生活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整个地方治 
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转人了少数名门显贵的手中。诺夫哥罗89 
德的谓彻从他们中间选择行政长官和千人 团总； 诺夫哥罗德的行 
政委员会中也全是他们的人，其实，为当地政治生活确定方向的正 
是这个委员会。从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中不难看出贵族阶级在诺 
夫哥罗德实行这种统治的情况。这个阶级甚至带有排他性的执政 
寡头的特征 s 在十三世纪中，诺夫哥罗德谓彻曾经二十三次选举 
行政长官，而当选的人数則为十五人。这是因为有几个行政长官 
曾被几次撤换而后来又当选担任此职。其中有十人是属于两支名 
门望族的，其中的一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米哈尔克 * 斯捷輪 
尼奇，另一支的祖先則是诺夫哥罗德的另一个大贵族米罗什库 • 
涅兹季 尼奇； 这两人曾于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担任过诺夫哥 
罗德的 行政丧 官。这两个家族一直是相互为敌的，各自领导着一 
个政治 派别: 米哈尔克这一支是索菲亚地区的领袖，诺夫哥罗德的 
大贵族主要集居 此地； 而涅兹季尼奇家族则领导着民主的商业地 
区。诺夫哥罗德下等人反对贵族的起义通常是在这里发生的。由 
此可见，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宫这个首要的职务在十三世纪几乎一 
直由这两支大贵族的人担任。从十二世纪来到十四世纪末这两百 
年间，在米哈尔克这一支系中，光是当选担任行政长官的就有十二 
人，其他重要职务更不用说也是由这个大贵族家族的成员轮流担 


87 



任的。 所以，在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导致了这 
样的 结果: 这个自由城市的制度尽管采取民主的形式，但仍是大贵 
族统治的共和制，而始终不安宁的.对自己的大贵族不信任的地 
方社会，在实行政治自由的整个期间，都是由少数富有资本家的 
名门望族来掌撞的 

内讧 


古代的 19 *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尽管在叙述上是枯燥无味 
的，但却不惜笔墨有声有色地描绘这个城市《内战”的情况，并列举 
事实说明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中内部混乱的情节 a 区段和街区的 
»自治制表现为对这个大械最高谓彻的蔑视。1359年，斯拉夫区段 
对行政长官安德烈扬 * 扎哈里尼奇不满，区段便无视城市的意见 
自行任命了另一名行政长官。斯拉夫区段的人身穿盔甲，利用他们 
离谓彻广场较近这个 条件， ft 近 3 谓彻坐下,驱散了索菲亚地区没 
有带武器的河岸卫队，殴打了许多贵族，不但 “ 狠換” 了他们，抢劫 
了他们，而且把一名贵族打 死了。 沃尔霍夫桥被破坏了，双方在河的 
两岸对時达三日之久，后来经过神职人员的劝说他们才各自敎去。 
伹是，斯拉夫区段的许多村子被掠夺了，许多无辜的人丧生了。最 
后，让第三名大贵族担任行政长官，和解时的用语是:“上帝没有让 
廑鬼得 意忘形，崇高的基督永垂不朽，史书的描述就到此结束 
1418年的起义鲜明而有代表性地说钼了大贵族届住的索菲亚地 
区和平民届住的商业地区之间相互仇视的状况。有一个名叫斯捷 
潘科的老百姓，一个小人物，在街上抓住了一名大贵族，向过路的 
行人高声 喊道： “老爷们,帮助我整治这个恶棍吧 I * 于是大家把这 
个贵族拉到谓彻广场,把他揍得半死，然后把他作为一名国事犯从 
桥上扔下去。正好桥边有一个渔民经过，他怜惜这个大贵族，把他 
救到自己的小船上。大家知道了，就抄了这个渔民 的家。 这个幸 
8S 



免干人民处决的大贵族想要报仇，抓住了那个侮辱他的人。千是 
在雅罗斯拉夫王府召开谓彻 ，平 民 3 和《贵族”相 S 玫击。平民身 
穿盔甲举着旗子，抄了这个大贵族的家，抢劫了这个贵族所在的库 
兹寞杰米扬徇区。大贵族们害怕事件越爾越大，迫使那个大贵族 
放掉斯捷潘科，大主教根据大贵族的请求把斯捷潘科同一名神父 
和那个大贵族一起送到谓彻去，在谓彻广场上的群众沉浸在政治 
狂热之中，他们一拥而出对权贵们进行报复，抢劫了儿个大贵族街 
区以及设有大贵族粮仓的圣尼古拉敎堂。只有权贵们的主要据点 
普鲁士 街区幸 免于难 D 那时*—批鮮众跑回自己的商业地 E 高呼： 
“索菲亚地区想要抢劫我们的家，于是全城响起了钟声，双方的人 
群手持武器纷纷拥向大桥，展幵了一场搏斗，有人被当场打死。这 
时忽然雷声大作，双方十分惊恐。大主教带着一大批神职人员身穿 
法衣赶来，挤上桥头，站在大桥中间，向搏斗的双方划十字祝福，然 91 
后又把自己的祝 愿选到 雅罗斯拉夫王府的现任行政长官和治理商 
业地区 的千人长那里，双方听从了大主教的劝导，终于散开了。 


内讧的* 义 

在这种内讧中，诺夫哥罗德谓彻起到了它在正常佾况下没有 
起过的 作用。 通常，谓彻只是颁布法律 ，部分 地过问行政和司法工 
作的情况，更换选举产生的不受人欢迎的行政长官。在土地诉讼 
案中，如果由于法官不负责任而被拖延，原告总能从谓彻那里找来 
民事执行吏，迫使法院在法律规定的限期内解决问題。而当人民 
怀疑或者认为选举产生的当局或者整个治理阶级有什么在他们看 
来是犯罪的或危险的意图或行动，那么谓彻便组成一个最髙审判 
庭，其成员不是从全体人民中产生，而只从普通百姓中挑选，所以 
成了单一方面的审判庭，只代表以民主派的大贵族为首的平民的 
商业地区。因为这类行动的矛头是针对当局的，所以被认为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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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由于对政治犯罪采取了已经过时的古老的审判形式，所以民变 
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更为加强了，这种形式就是把罪犯从沃尔重夫 
桥上扔下去，这是古老的神审和水剂的残余》这种抢劫大贵族迫 
使房主逃离城市的行动使人们隐约地想起古代对重罪的 惩处 〆 罗 
斯法典*称这种惩罚为 洗劫。 当然不能把靠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办 
法来维持的社会制度称之为巩固的制度，但是诺夫哥罗德谓彻认 
为，民变是遏制在人民看来已经威胁到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唯一手 
段。你们可以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看到，采取这种手段的不只是 
一个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上述缺点的根濂，不在于 
自由城市公社的性质，而在于那些本来也可以不存在的条件。普 
斯科夫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普斯科夫本来是诺夫哥罗德的属 
城,但从十四世纪开始，它成了与诺夫哥罗徨同祥的自由城市，但 
远不是诺夫哥罗德的翻版。在结束论述有关诺夫哥罗德的情况以 
前，顺便谈一下普斯科夫的特点 # 、 

普斯科夫 

在研究自由城市的历史时，从诺夫哥罗德的历史谈到普斯科 
夫的历史，使人产生一种宁静的感觉，就象从乱哄哄的市场转人一 
条寂静的小巷 一样- 普斯科夫的编年史家所插述的主要是一片太 
平 景象： 物色王公，建筑教堂 、城墙 和塔楼，圣像显灵，发生火灾和 
时疫，有时由于教会审判和向神职人员征悦问题而间诺夫哥罗德 
大主教、普斯科夫牧首发生争执。修建教堂的消息接趙而来，普斯 
科夫人在十九年的时间 （1370 — I 3 S 8 年）内建筑了十四座石砌教 
堂。在普斯科夫既没有发生过在特罗茨基大教堂前的谓彻广场上 
激烈斗争的场面，没有发生过象诺夫哥罗德那样向王公寻畔的情 
节，也没有发生过社会对抗和派别斗争。有一次在谓彻上,行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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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由于治理不当而被大家揍上 一顿； 另一次是大家集合起来在谓 
彻上用鞭子凌辱一些反对神职人员参与承担军事费用的普斯科夫 
神甫，还有一次把一个没有得到普斯科夫宽恕的莫斯科涙来的地 
疔长官从谓彻的髙台上推了下来。不过，这种过分的做法在普斯 
科夫的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个城市尽管在内部生活方面是平 
静的，但在对外关系上却战火连年不断。自从与普斯科夫邦明:邻 
的立陶宛统一和利沃尼亚骑士团建立以后，位于罗斯邦边陲的普 
斯科夫虽然它的幅员不广，从南到北,从维利卡雅河上游到纳罗瓦 
河，只有三百俄里宽的一个地区，但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同它们进行 
顽强的双边斗争，尽管诺夫哥罗德的态度是暧昧的，而且往往是公 
开敌对的，但普斯科夫对诺夫哥罗德来说，是一个筑有四面墙的西 
南方的前哨堡垒，所以它的这一斗争不仅是对诺夫哥罗德，而且是 
对那些世纪整个罗斯的重大历史功绩。 19B 这场斗争由于波及的地 
区有限，形成了普斯科夫政治制度和生活中的主要特点。 

管理制度 

首先,正是由于上述条件，与诺夫哥罗德相比，蝥斯科夫在本 
地区的管理和地方自治会的组成方面更为集中。同诺夫哥罗德相 
似，普斯科夫分成若干区段，据史册记载，这种区段共有六个，区段 
又分成百人队。区段之间，在军事管理方面，各分成两个属城，在 
十五世纪下半期共有十二个属域（伊兹博尔斯萆、格多夫、奥斯恃 
罗夫，奥波契卡等）。这是一些不大的、筑有工事的居民点，其中大 
多数位于该地区西南角，邻近受威胁最大的间立陶宛和利庆尼亚 
接壤的边境，联成一个防御网。其中毎个属械有一些乡，这些乡乃 
是不大的行政区，不象诺夫哥罗德的一些最重要的厲城一样的大 
区。普斯科夫的属城也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但其战略地位比 
当地的一些自治中心重要，所以它无法象诺夫哥罗德某些属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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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取得独立。受同样条件的影响，普斯科夫的中央管理制度也比 
较一致，比较有力。普斯科夫还是属城的时候 f 没有建立大城的那 
种军事单位千人团，而在它成为自由城市后，也没有建立这样的 
军事单位，因此，在它的管理机构中没有千人长这样一个 职务。 
从那时以来，或者再晚些时候，普斯科夫开始逸举两名行政长官， 
他们同老行政长官和百人队长一道，可能还有区段长参加,组成由 
王公或其代表为首的执政委员会，就象诺夫哥罗德的委员会一样。 
此外，还组成范围更小 C 没有区段长参加）的审判庭,称为元老庭， 
同诺夫哥罗德的陪审法庭一样，在《主公的大堂上”开庭审讯。普 
斯科夫的属城地位，在它成为自由械市以后， 还影响 到它的大公的 
威信。在这以前，普斯科夫主公，不论是诺夫哥罗德派来的，还是 
普斯科夫自己请来的，都是诺夫哥罗德主公或谓彻的全 fe 代表或 
助手^成为自由城市后也保持着这种作用，只不过把过去的关系 
转到酱斯科夫的谓彻这边 来了： 他并不同这里的谓彻分享权力，而 
足谓彻雇来率领作战的亲兵的头目，他的责任是保卫这个地区，同 
行政长官一道执行普斯科夫的委托，领取一定的薪饷。诺夫寄罗 
94德王公的权力，如参与立法和管理，参与任免官吏的权力，没有交 
给普斯科夫王公，而是交给了在那里专断一切的谓捆，谓彻除了在 
特殊的政治性事务上享有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外，还积极参与日常 
管理。外来入侵的危险使权力必须这样集中，而地域狭小又使权 
力有可能这样集中， 

社会的组成 \ 

上述条件使得普斯科夫地区的地方自治制度具有严密性和完 
整性，这些条件的作用更鲜明地反映在普斯科夫社会的组成上。普 
斯科夫也有一批有影嘀的大贵族，由他们组成执政阶级。高级政 
府职务由这个阶级的各世系代代相传》在贅斯科夫的谓彻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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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姓和权责也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是，普斯科夫的大贵族阶级没 
有蜕变为寡头政治，政治冲突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对抗，没有激起浓 
别斗争，因为人民自治中通常发生的动荡不安都会受到抑制和消 
弥„普斯科夫的社会关系为何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它的政治生活为 
何如此温和 C 似乎可以这样说），可以指出以下 原因： 普斯科夫邦的 
幅员有限，大规模的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不可能象幅员辽阔的诺夫 
哥罗德那样发展。因此，普斯科夫大贵族的政治势力没有找到有 
力的靠山来支持它的经济地位，这就遏止了执政阶级的政治野心 
正因为如此，在普斯科夫看不到象诺夫哥罗德的那神各阶层严重 
不平等的现象，也看不到经常性的社会冲突 a 大贵族和其他阶级 
一样 a 遭到 砍伐' 自己的土地要缴纳谓彻征收的军税。普斯科夫 
和诺夫哥罗德一样,主要从事商业，而土地占有者资本的势力同诺 
夫哥罗德相比，更加不如商业资本。这就使在诺夫蓊罗德是尖说 
对立的那些阶级在这里接近起来，据地方志记载，普斯科夫的商人 
被列为上等人，而且同大贵族平起平坐，髙于绅士。 伹该械 最突出 
的特点則在于平民，主要是农村平民的成分^在普斯科夫邦，小农 
和共耕者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但这里没有见到雇农制的痕迹和 95 
诺夫哿罗德的对分佃农那样的半自由农民。在这一点上，普斯科 
夫也许是当时罗斯的唯一 例外。 在膂斯科夫的立法文件中可以发 
現特别注 意佃枚 的利益，所谓钿农，就是指在私人占有的土地上干 
括的农民。他们是自由农人，根据一年一次的契约租得土地，可分 
得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实物，并有权从一个地主转到另一个地 
主那 里去。 借贷是古代罗斯农民向私人土地占有者租地常用的普 
通的办法，无论在任何地方它都使农民的人身或多或少地依附于 
土地占有者。普斯科夫的佃农通常也向土地占有者借款，称为分 
成制贷款 - 但是，契约义务并没有限制雇农的人身 自由。 根据罗 
斯法典，没有偿清贷款而从主人那里跑掉的债农 ，就 成为主人可以 





完全支 配的奴 仆。 依照普 斯科夫 法律，佃农如果不还清分成制贷 
款而逃跑，土地占有者可以在长官和备方面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没 • 
收逃跑者留 F 的财物折价抵偿贷款，如果财物不 足以抵 偿债务，债 
主可以在逃亡者返回后 向他索 取不足之数，但不得要逃亡者承担 


进一步的责任。 


普斯科夫法典 

在膂斯科 夫的司法文件 中或法典中，对于佃农就是这样规定 
的。普斯科夫谓彻立法的这个卓越的文献是在十五世纪下半期才 
最终编成的。 M *" 它的主要来源是《普斯科夫税则' 是当地的司法 
惯例。这个文件解释起来很困难，流传到现 在的这 个文件 孤本的 
全文，错误遗漏之处甚多，有的地方词句混乱，有不少在其他的古 
罗斯文献中见不到的土语 俗词； 法律中规定的楂节往往叙述得过 
分简单，只是一些提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很淸楚的，但 a 在却 
不大容易理解了。然而，由千内容使人感到兴趣，研究工作中的困 
难可以得到补偿。普斯科夫法典同古罗斯的其他同类法典或法规 
都非常重视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但同时规定了大量准则和物质 
w 权利，特别是市民杻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买卖合同、雇佣和借贷 
契约•关干商业合营居和农业共耕社、关于家庭财产关系的许多详 
尽规定。在偺据中通常规定了利率和播礼的数額》贷款人如果要 
求提前偿还债务，他躭得不到规定的利息，如果债户自臊提前偿还 
偾款,利息就按借债的时间计算。债户只要放弃偾款的抵押品，躭 
无须偿还 僙款; 但如果贷款人宁愿得到抵押品而不想要债款，债户 
可以依法通过向宜餐法庭申诉的形式索回自己的抵押品^根据遗 
嘱继承了不动产作为份产，如已将其出售則必须赎回，如非法出售 
則失去使用扠，等于犯了偷窃罪,《倫窃了自己的份产' 法典把要 
求有高度法制惑的备种法律概念加以区别，预先规定在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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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而复杂的公民交往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法律事件。在法典关干 
财产关系和义#关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法典的辨别能力，史摆平 
了相互角逐的各方的私人利益,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制度，这个 
制度不仅受法律的保护，而且受习俗的保护。因此,在一些审判证 
据中，它非常重视宣誓，通常让原告决定用这种方法提出诉讼 :“想 
打官司，就自己吻十宇架，或把东西放在十字架旁。”也就是说，让 
被告吻十字架，把争执的东西或这种东西的价款放在十字架旁。 
法律如此信任诉讼双方的良心，是有生活习俗本身的性质作为基 
础的。在普斯科夫丧失自由地位几年之后，将自己对罗斯的观察 
以及有关罗斯的资料集中起来的戈贝尔施坦十分赞赏普斯科夫人 
这种馑礼貌讲仁义的习俗。他说，普斯科夫人在做买卖时诚朴直 
率，不以花言巧语欺蒙买主，而是简洁明确地说明真情 

* 斯科夫和进夫哥罗德 

在普斯科夫的习俗中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它使我们在诺夫齋 
罗德政治生活中曾经发现的、在普斯科夫也存在的那些矛盾缓和 
下来，这些矛盾的因素 就是： 召之即来、驱之即去的王公，管理政务97 
的、有影响的富裕的大贵族，能够压迫工人大众的商业资本和使 
工人大众有可能抑制资本家的人民谓彻。但在普斯科夫这些因素 
没有得到过分发展，仍保持着相互协商与和睦相处的能力，因此在 
政治上形成谨慎行事的态度。它表现在社会的情绪和社会各阶级 
和瞳的相 S 关系中，表现在外来的观察家在普斯科夫人的身上看 
到的人道的、文雅的风尚中。而在诺夫哥罗德，这种力量集中在一 
个阶级，即神职人员身上，他们经常郑重其事地在沃尔霍夫桥上 S 
面，以调解的方式干预诺夫哥罗德人的争斗。这两个城市政治制 
度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个城市的达官责族对谓彻的态度上 a 
依照普斯科夫的法典，谓彻根据贵族元老会议的代表——行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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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官——的建议颁布新的法律，元老会议则事先对法案进行讨论。 
在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记事》就是法律，它承认谓彻在市政当 
局和权贵们在场和同意的情况下頒布的决定，这些权贵的首脑也 
就是贵族元老会议。谓彻的决定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通过,郎就是 
非法的，就是叛乱性法令，就是元老会议在某个文件中所说的那种 
暴民的行动 s 不过，在谓彻的老百姓同权贵们经常性的对抗中，不 
是老百姓要求同政府协商，相反,是显贵们往往熝展阴谋把一部分 
老百姓拉过去，以便便谓彻的决定具有人民意志的色彩。上面这 
种情况发展到后来，普斯科夫的大贵族元老会议躲成了一个行使 
立法权的机构，而诺夫哥罗德的那批以元老会议为首的贵族只不 
过是政治上的一个派别而已。因此，普斯科夫的政治制度可以_ 
之为温和的、中庸的贵族政治,而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制度則是虚& 
的、徒有其名的民主。 

嫌夫鼉罗 II 的政治驊瘌 

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了其自由制度内都 
瓦解的致命的原因 a 古代罗斯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有利的 
机会选择广泛地发展政治生活的条件。诺夫哥罗德很早就摆脱了 
王公政权的压力，避免了王公们内讧的影响和波洛韦茨人①的掠 
夺，没有直接受到过鞑靼人的压迫和威胁，没有身受汗国派驻的长 
官的肆虐。它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很早建 
立了活跃的商业关系，同西欧建立了密切的文化咲系，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西方同东方亚洲之间进行贸易的中介人。自由精神、进 
取心、受《大诺夫哥罗德君主=强®的公社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自 

由人”的政治意识-个社会为建立巩困而公正的社会制度所 

必备的这些品质，即物质 的和精神的手段，在古罗斯的任何地方都 

© 十一至十三世纪南俄的一个_突麽族部落。一译者 





不曾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大诺夫哥罗德没能有效地利 
用历史的命运给它的恩賜，所以各种内外条件尽管在开始结合的 
时候建立了城市的自由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又 
m 新组合起来，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崩溃。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我 
们上述的诺夫哥罗德的命运，扼要地谈谈潜伏在它的政治生活中 
的那些弊病， 

社会不睡 

诺夫哥罗德邦的自然条件,在早期曾使该处出现了贸易繁荣、 
工商业发达的局面，为居民创造了致富的大量源泉。但是，財富分 
配的极不平均，再加上政治上的不平等，使社会发生分化，造成了 
社会不*,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发生了 
严重的对抗。这种不睦几个世纪一直给诺夫寄罗德的生活造成的 
纷争，使社会上循规蹈矩或与世无争的人不去珍惜以如此髙昂代 
价换来的城市的自由地位，出于身不由己或另求出路而去请求王 
公，希望他们来整顿秩序，管束那些为所欲为的谓彻群众和谋求私 
利的权贵。 


典内不睦 

政治自由曾经促使诺夫哥罗德广泛地发挥自己的社会 力量， 
特别是在工商界发痒力量。自治的原削也是组成诺夫哥罗德邦的 
各地各界的政治生活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央不善于对待各地的各99 
界人士，或者是对他们采取利己的态度，这种政治基础的共同性反 
而成了诺夫哥罗德地区 邦內不 睦的根湎 。 诺夫哥罗德的那种尔成 
我诈和滥用职权的现象蔓延到属城和各乡，驱使它们争取自主，而 
地方自治方式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诺夫哥罗德既不愿也不魯于用 
坚实的政府纽带或可靠的全邦性利益来笼络它们。有一位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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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描述诺夫哥罗德官员当时滥用职扠的情况时感叹 地说： 当时 
的诺夫哥罗德没有正义，没有公正的司法制度，整个地区税吏楼 
行，弄得百姓家破人亡，哀鴻遍野，“无人不咒骂我们的长官和我们 
这个城市”。 19 *诺夫哥罗德邦的一些大州早就力求脱离自己的中 
央,普斯科夫在十四世纪就取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遥远的诺夫哥 
罗德移民区维亚特卡从一开始就对诺夫哥罗德采取独立的 态度； 
德维纳邦也不止一次地试图脱离诺夫哥罗德。在诺夫哥罗德为自 
己的自由地位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最后关头，不仅普斯科夫和维亚 
特卡，就连德维纳邦也没有给它任何支持，甚至还滅了部队去帑助 
莫斯科同诺夫哥罗德作战 。 M 


对尼兹 ® 的依附 

我们说过，诺夫哥罗德在政治上对罗斯公国保持独立,在很大 
程度上有助于它的自由地位取得 成就。 然而它在经济上却依附于 
尼兹，依附于中央大罗斯公国。诺夫哥罗德要从尼兹运进粮食 c 这 
使得它需要同下游罗斯一直保持和睦关系。苏兹达尔壬公一旦与 
诺夫 if 罗德交恶，只要在托尔若克扣住驶往诺夫哥罗德的粮车，就 
可以很轻易地迫使它*从。因此，诺夫哥罗铯人不可能长时期地 
与下游罗斯的王公们为敌，据编年史叙述，否则‘ ( 就没有任何粮食 
来濂了”。在那种情况下，诺夫哥罗德物价开始上涨，饥荒临头， 
老百姓躭纷纷起来去找贵族，迫使他们同王公媾和。 M 71 年，伊 
凡三世停止运粮以及后来诺夫哥罗德老百姓暴动这两件事，使莫 
斯科在舍陸取得初步胜利后又获得了全胜 c 但诺 矣哿罗 德无论 
在下游罗斯，还是在王公中间都不善于、也未能找到真诚可靠的 


①尼兹 ( HH 3), 即下游罗斯 < HH 30 Ba * 在十二-十三世纪时,指诺夫 

哥罗德®土的东南郎地方，即伏尔加河上*沫埭。十四——十六世 S 时， 揞伏尔 加河 
中*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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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苘王公合不来的、更确切地说同任何人都合不来的,然而是 
富饶的诺夫哥罗德，是能够刺激王公们胃口的一块肥肉，而诺夫 
哥罗德的制度却令人懊丧地阻挠着大公们去享受这块肥肉。各祌 
备样的原因早就使罗斯公国的居民产生了对诺夫哥罗德很深的敌 
意。这些原 因是： 诺夫哥罗德独特的政治生活方式，诺夫哥罗德 
的“好汉们”经常征伐和到处破坏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沿岸的下游罗 
斯的城市，诺夫哥罗德早就同西方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建立了频繁 
的、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立陶 
宛国王一倒毙者结成了同盟。正因为如此，诺夫哥罗德在伊凡三 
世时遭到覆灭，下游罗斯感到欣喜。他们早已把诺夫哥罗德人看 
成是狂妄自大的谋逆者和叛教徒 a 在下游罗斯的一个编年史家的 
眼中，诺夫哥罗德人连异教徒都不如。他 写道： 《异教徒从來就 
不信上帝，这些诺夫哥罗德人信奉基督教历时已久，到头来却开 
始叛教，信奉天主教了。伊凡大公进攻他们不是把他们看作基督 
教徒，而是看作异族人和叛教者。％ 1 当伊凡的部队在下游各州击 
溃了诺夫哥罗德人以后，人们自己主动成群结队地去诺夫哥罗德 
邦寻找战利品，据编年史家说,这使直到海边的整个 地区都 被掠夺 
—空。 

军事力置薄91 

最后军事力量薄弱是诺夫哥罗德制度上的一个严重缺陷 9 
诺夫哥罗德在早期，特别是从十三世纪以来，躭同来自各方的外敌 
作战，如同瑞典人、利沃尼亚的德意志人、立陶宛人以及罗斯诸王 
公，他们都是争夺诺夫哥罗德的角遂者。后来，它自己又不明智地 
摈坏了自己的对外关系，同自己以前的属城普斯科夫发生了争执 e 
在这场斗争中，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以千人团总为首的军事结构。 
主要力量是民兵，是在战争期间4批从首府、属城、乡村居民中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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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组成的部队。帮助诺夫哥罗德同外敌作战的有它请来的主公及 
101其亲兵，还有由于地处边境而承受战争重担的普期科夫。从十四 
世纪中叶起，诺夫哥罗德的对外关系开始缓和下来，只是西部边 
境有时发生冲突。但是，它没有利用这上百年的和平环境来革新 
和加强自己原有的军事结构，相反，任凭它衰落下去，依然指望 
在相互角逐的王公中寻找同盟者。而到十五世纪中叶，在罗斯已 
经没有争夺诺夫哥罗德的角逐者了，争夺者只剩下莫斯科和立陶 
诺夫哥罗德无力防御，只好在这两个角逐者之间随机应变， 
两头讨好。 U 莫斯科威胁诺夫哥罗德，要取消它的自由地位。为 
此，诺夫哥罗德只好向立陶宛求救 ja 同立陶宛结盟就意味着背叛 
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故土，这不仅罗斯的其他地区，就连相当大多 
数的诺夫哥罗德人也会有这种看法。在独立的最后几年,诺夫 
哥罗德人就已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考虑不周。二百名莫斯科人在 
I 456 年的一次进军中在鲁萨附近一举消灭了五千名根本就不会 
骑马作战的诺夫哥罗德骑兵。1471年，诺夫哥罗德 同莫# 科展开 
决战，在已经丧失了两队步兵以后，匆匆将四万人左右的乌合之 
众，包括陶器匠、木匠和其他手工业者推上战马，驱向战场。而据 
史册记栽，这些人有生以来就不曾骑过马，在舍隆，一夫四千五百 
人的莫斯科队伍就把这群乌合之众击溃了，当场打死的躭有一万 
二千人左右。 


自由诚崩演 的总犀 a 

诺夫哥罗德国家制度和生活结构的缺陷鱿是如此。但不要以 
为我讲述这些缺陷是要说明诺夫哥罗德崩溃的原因。指出这些缺 
陷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不是诺夫哥罗德崩溃的原因， 
而是该域政治结构矛盾的结果，它们证明，历史的发展有其本身的 
逻辑，有一定的规律。约在十五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有头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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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预感到该城行将崩溃，认为灾难即将来临的原因就在于城市 
的内讧。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约翰在失明太公瓦西里去世前很久 
就劝说他不要进攻诺夫哥罗德，答应为大公的儿子伊凡向上帝祈 
求，使他不受汗国的约束，保持诺夫哥罗德的自由。就在这时，大主102 
教约翰突然大哭起来，说道 :“谁 能够欺侮我们这么多的人,谁能够 
玷污我们城市的 伟大？ 只有内讧才会使他们遭到凌辱，只有不睦 
才会便他们灭亡。” 23 *。但是，从诺夫哥罗德的遭遇看来，它之所以 
轻易地为莫斯科所征服，其原因在于它内讧不已，以及生活方式中 
的其他缺点。诺夫哥罗德印使没有这些缺陷，它也是要崩溃的， 

因为决定一个自由城市的命运的不是该地的条件，而是更为普遍 
性的原因，更为广泛和压力更大的历史过程。我在结束关于莫斯科 
公国在分封时期的历史的叙述时，已经指出了这个过程。到十五世 
纪中叶，大俄罗斯民族已经最后形成，它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政治上 
的统一了。这个民族要为自己在东方、南方和西方的生存而奋斗， 
它寻找政治中心以便集结力量进符艰苦而危险的斗争。我们已经 
知道,莫斯科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莫斯科诸主公的分封王 
朝的愈图是如何同整个大俄罗斯居民的政治需要吻合的。这种吻 
合不仅决定了大诺夫哥罗德的命运，而且决定了到十五世纪中叶 
罗斯仍然存在的其他独立政治单位的命运。消灾^地方自治单 
位的独立性，而不问其政治形式如何,这是全邦的共同利益所要求 
作出的牺牲。这时，这个邦已成为一个髙度集 中的、 结构单一的国 
家，莫斯科国君就是上述要求的执行者。而诺夫哥罗德，按照其人 
民生活方式的传统历来就是大俄罗斯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却单独 
生存于大俄罗斯之外，并愿意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不与大俄罗斯同 
甘共苦。 M 77 年，诺夫哥罗德人同伊凡三世谈判时提出了一个条 
件:不要派他们到下游罗斯对岸去”服役，要保卫莫斯科公国南部 
国土不受鞑靼人侵犯。 31 诺夫哥罗德如果有良好的政治结构，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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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莫斯科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但这场斗争的结局却不会 改变: 
自由城市必不可免地会在莫斯科的打击下崩溃。 ss 


当一个强壮的机体开始衰竭的时候，它就艰难地喘气和呻吟 • 
当一个有过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生命力的社会联盟将要覆灭的时 
tw 候，它的灭亡通常是会有预兆的，或者会伴有同时代的思想家编 
造出他们所期望的或他们所遭遇的各种传说。我们历史上有些劫 
难，如诺夫哥罗德的崩撗，也出现一些这样的传说，其中有些是 
不无实际根据的。早在伊凡三世大公统治初期，由于可以预见到 
灾祸即将来临，诺夫脔罗德人感到颇为紧张，这种紧张心情表现 
为，出现了一些有关这个械市即将要遭到的厄运的预言。十五世 
纪四十年代，在诺夫哥罗 德馬城 克洛普 斯克地 E 的一个寺院里曾 
有一个尊者米哈伊尔进行 布道， 在我们的荃历中他的名字叫做克 
洛 普斯基1440年，当地大主教叶夫赍米曾经访问过他。这位 
尊者对大主 教说：“今天 莫斯科有一桩大甚事。”大主教问道：“请 
问 圣父， 是什么 喜亊? $ 莫斯科大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凡， 
他将会破坏诺夫哥罗德邦的传统习俗，毁灭我们的城市。在诺 
夫哥罗德崩»前不久，索洛维茨寺院的创建者圣佐西马从遥远的 
白海的一个岛上来到诺夫哥罗德向当局申请抜发该寺院缺少的东 
西。 28 他曾去找过大贵族夫人马菲 • 鲍列茨卡逨，这位夫人是行政 
长官的遗燔，在诺夫哥罗德社会上烦有影响，但她没有接见这位老 
修士，命令奴仆将他赶走。佐西马离开那位傲慢的贵夫人家里的 
时候，摇摇头对同行者说：**总有一天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不能再 
跨进这个院子，它的大门关上以后再也不会打开了,这个院子必将 
成为荒宪之地，圣佐西马的传记作者后来补充说，情况果真如此<> 
马菲后来得知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们如何殷勘地接待了被她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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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的那位隐士，于是改变了主意，虔诚地请求佐西乌到她家里来为 
她祝福。佐西马同意了。马菲设 宴款待 了他，请来作陪的有许多 
贵宾，有诺夫哥罗德主要的行 政长官 和以马菲作为灵魂的立陶宛 
集团的领袖们。席间，佐西马环视了一下来宾，突然感到吃惊，默 
默地垂下眼睛。他再一次坏视来宾，又低头望着地下。第三次仍然 
这样。然后俯下身子，摇摇头，流下了眼泪。随后，尽管女主人一 
再请求，他一口未吃。出门后，佐西马的徒弟问他在宴会上为什么 
举止失常 6 佐西马答道：我在环视大贵族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 
坐在那里，但没有腧袋。”这几个人是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后来在 104 
1471年舍隆战役后，被伊凡三世作为主要敌人砍了头。诺夫哥罗 
德人由于想投靠立陶宛国王，请求他派自己的家臣米哈伊尔 * 奧 
列利科维奇王公来担任总督。同莫斯科的斗争准备就绪了 u 属于 
立陶宛集团的行政长官涅米尔来到克洛普斯克寺院去见上述尊者 
米 吩伊尔 。米哈伊尔问这位行政长官来自何方，从岳母那里来，教 
父。^孩子，你在想什么，到这里来还在想女人?这位行政长官说： 

“听说，莫斯科王公夏天准备上我们这里来，可是我们有自己的主 
公米哈伊尔，尊者不间意 地说: “可是，孩子，不是王公，而范污泥， 
你赶快派使节到莫斯科去，向莫期科王公请罪，否则他会全力进犯 
诺夫哥罗德，那时你们就要与他对抗，但上帝不会保佑你们，莫斯 
科大公将杀死你们许多人，并且把更多的人带到莫斯钭去 & 米哈 
伊尔王公会离开你们到立陶宛去，也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帮助，后 
来的情况，果然象这位尊者所预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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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讲 


俄罗斯历史第三对期中的±要现象——十五世纪中吋罗 
斯领土状況——荚斯科大公国的疆界——莫斯科罗斯进一步 
联合中的变化一伊凡三世及其后裔的領土扩展——大俄罗 
斯的政洽联合—第三时期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的近期 
后果" ^莫斯科大公国的国丼形势及其大公们的对外政策的 
变化——关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思想及其在伊凡三世对外政 
策中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我国历史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始于十 
五世纪后半叶，更确切地说，始于伊凡三世 1462 年登上大公的宝 
座，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 （1613 年)莫斯科更朝换代为止。我把 
这个时期称作莫斯科罗斯时代，或大俄罗斯国家时代。 


主要的现象 

在此以前，北部罗斯一直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地方村社，而现 
在则统一于一个政扠之下.这个政扠的体现者是莫斯科君主。他 
的统治得到一个新阶级一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大贵族阶级的协 
助。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基础仍然是耕种国家土地或私人土地的 
自由农民的农业劳动，但是国家的土地日益转入国家建立的一个 
新的军人阶级之手。与此同时，农民劳动的自由日益受到限制，代 
106之以对服役的土地占有者的经济依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应 
当加以研究的主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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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一个基本的.也可以说是中心的事实，其他一切现 
象都以 此为出发点或以此为归宿 a 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十五世纪中 
叶作为新时期的分界线呢？从这个时期 1 开始，罗斯领土发生了重 
大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于奠斯科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的莫斯科君 
主。这些起作用的主要力量在这个时期的一百五十年中使罗斯领 
土处于新的状况。但是，当伊凡三世在莫斯科继承父位的时候，罗 
斯领土上既没有拥有十六世纪末那么疆域辽阔的莫斯科国家，也 
没有拥有]00年以后政治影响那么巨大的莫斯科君主。这两个因 
素在1462年尚未具备。这两个因素是在这个时期 1 缓慢而艰难的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了 s 更好地理解这些因素出现的背景，必 
须考察一下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罗斯领土上的政治 形势。 

十五世纪中叶的罗斯瓴土 

我国平原的几乎整个北部，包括靠近芬兰湾的西北角在内，都 
属于自由的大诺夫哥罗德州的版图，它的西南部从利沃尼亚方面 
则间另一个自由的小城市普斯科夫的一小部分吡违。整个西俄罗 
斯 C 即白俄 罗斯) 以及部分大俄罗斯、斯縻棱斯 克州， 小俄罗斯以及 
现在的两个大俄罗斯省份(库尔斯克省和奥尔洛夫省)邻近的边疆 
区，甚至部分土拉省和卡卢加省，都属于立陶宛~~波兰王国的版 
图。在土拉邦和梁赞邦的边界以外则是广阔的大草原，一直延伸 
到黑海、亚速海和里海的岸边。在那里，俄罗斯的农业居民未能牢 
牢扎根，占统治地位的是集聚在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下游的鞑靼 

在伏尔加河中游和上游以东占统治地位的，起先是在十五世 
纪上半叶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喀山王国的鞑靼人，后来是维亚 
特卡人(虽然维亚特卡属于莫斯科大公管辖，但他们却不大服从他 
的命令)和佩尔姆邦的各种外国人。其实，这个平原的中心地带分 
属千大大小小的公国，其中包括莫斯科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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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科公 a 

下面大致描述一下莫斯科公国的疆界。现在莫斯科省的北 
部，即克林县，当时还属于特维尔公国。在伏尔加河以北和东北， 
莫斯科公国的领土同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等公国 
的领土接壤或交错，一直延伸到苏杭纳河和南河的汇合处。在西 
南部，沿着卡卢加省的乌格拉河同立陶宛交界。卡卢加位于莫斯 
科公国的西南边境，离莫斯科只有一百七十俄里。奥卡河的中游 
介子卡卢加和科洛姆的之间，而莫斯科公国则隔河与梁赞公国相 
望。奥卡河下游直到茨纳河口，以及从尼日尼到苏拉河口和维特 
卢加河口这一段伏尔加河，則把莫斯科公国同摩尔多瓦人和车列 
米斯人 分开。 摩尔多瓦人和丰列米斯人当时处于哆山鞑靼人的统 
治下这个人口密集的西南边陲是公国的重要地方，前沿堡垒，它 
表明公国战斗部队守卫的方向，因为这里集结着重兵。十五世纪 
中叶莫斯科市同三个公国的边界靠近 : 在北部，同特维尔公围相距 
八十俄里， 在岁 斯各公国中，它最敌视奠 斯科； 在南部一百俄里 
处，为了对付那个经常骚扰的敌人——鞑靼人 f 在奥卡河中游沿岸 
筑起了一道 防线; 在西边一百俄里以外，斯摩棱斯克州的莫扎伊斯 
克那边就是立陴宛，它是莫斯科众敌之中的最危险的敌人。北面、 
西面、南面的敌军只要有一些通道，就可以打到莫斯科。我们研究 
十五世纪中叶奠斯科的历史时，应当牟记它当时所处的不利的外 
部形势。 

由此可见，罗斯领土分裂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村社,它们彼 
此是独立的，其中莫斯科公国远不是最大的。俄罗斯人在其居民 
中占多数的立陶宛公国和大诺夫哥罗德州比它要大得多。内部四 
分五裂的罗斯领土按其外部政治形势可以分成两部分：西南的一 
108半处于联合起来的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下，而东北的一半则向金 
帐汗国的汗缴税纳贲。这就是说，十五世纪中叶罗斯邦的形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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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纳为两个 特点： 外部遭受政治奴役，内部陷于政治分裂。在这 
个除了维亚特卡人以外全是俄罗斯人居住的整个大平原上，没有 
一个村庄不受异邦人奴役％ 


东罗斯的政治组成 

伊凡三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其先辈——莫斯科大公的事 
业的。远在他以前，在一百五十年间，我们就在北罗斯的历史上 
看到两个平行发生的 过程： 土地的兼并和权力的集中。莫斯科大 
公通过吞并其他王公的土地而逐步扩大自己世袭领地的面积，莫 
斯科大公通过掠夺其他诸侯的财富来遂步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 

不管莫斯科取得多么大的胜利，但是当伊凡三世登上父辈的宝座 
时，这两个过程都还远没有彻底完成。莫斯科对罗斯邦实行的联 
合还没有达到这样的 程度： 象中央罗斯和北罗斯已经实现的那 
样，把一切独立的地方村社全都夺取过来。这些 9 将要被萁斯科 
吞并的村社按其政洽结构可以分为 两类： 要么是自由城市 C 诺夫 
哥 罗德、 普斯科夫.维亚特卡），要么是公国。后者分属于两个 
王公谱系 一一 切尔尼戈夫公国的老斯维亚托斯拉夫和苏兹边尔 
公国的弗谢沃洛德兰世，它们建立了四个分封公国集团，各由一 
个特殊的大公来领导，它 们是： 梁赞 公国、 罗斯托夫公国、雅罗 
斯拉夫尔公国和特维尔公国另一方面，不论是伊凡三世，还 
是他的长子瓦西里，都不是奠斯科公国的唯一统治者，他们是同 
近亲和分封的莫斯科王公们共同统治这个公国的，大公的扠力还 
没有增长到足以把这些分封的王公们变为莫斯科君主的普通臣民 
的程度大公比分封王公优越之处暂时还不表现在拥有的政权 
上，而 * 表现在物力的多寡、领地的大小和收入的多少方面。伊 
凡三世有四个分封的兄弟和一个分封的叔叔米哈伊尔；瓦西里三 
世也有四个兄弟。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通过条约加以确定的。 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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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到的全是以前那些用语，他们重复使用着我们所熟悉的关 
于公国关系的那些提法，虽然它们早就同实际情况不符了。缔 
约双方仍然装作仿佛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仿佛他们之间的关系 
—切如故，其实伊凡三世曾经虚声恫吓，要把米哈伊尔的儿子 
下狱，由于他的儿子逃往立陶宛而取消了这位年迈的叔叔的封 
邑、 

莫斯科联合罗斯过程中的变化 

伊凡三世仍然象从前一样继续联合罗斯的领土，不过已经采 
取新的手法。在分封时代，莫斯科王公联合领土的办法，要么是掠 
夺，要么是同邻国的王公达成私人经济交易。当地的社会还没有 
明显地积极参加同罗斯联合的活动，虽然他们不时表现出在精神 
上傾向于莫斯科。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当地的社会明显地直接参 
加这项活动。可以指出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同一个阶 
级公开倾向于莫斯 科的。 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集团主荽是由平 
民百姓和一些領导老百姓的大贵族组成的。他们要求莫斯科大公 
对诺夫哥罗德专横的显贵作出裁决。而在王公的罗斯，则是商级 
官员阶层倾向于莫斯科，他们酔心于在富有、强大的王公那里供 
职。例如，远在莫斯科对特维尔给予最后一次打击以前，特维尔当 
地的大贵族和一般官吏就开始投靠莫斯科0当伊凡三世由于特维 
尔同立陶宛结盟而准备对它进行讨伐的时候，特维尔的许多大贵 
族和大贵族子弟开始抛弃自己的王公，成群地投奔莫斯科，甚至特 
维尔的两个分封王公也转而为莫斯科效忠了。当伊凡三世退近特 
维尔 （ M 85 年）时，特维尔又有一批芏公和大贵族转到莫斯科昔 
垒，成为伊凡手下的人特维尔的编年史作者把这接投奔莫斯 
科的人称为叛乱者，认为特维尔的陷落主要应归咎干 他们。 另一 
U 0 位编年史作者认为，伊凡之所以能攻下特维尔，是由于大贵族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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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另一个大公国——梁赞公国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这个公国 
是在伊凡的继承者统治莫斯科的时候于】517年归附奠斯科的。 
但是远在这以前，莫斯科的君主就得到梁赞的主要大贵族科罗比 
英的支持。科罗比英已准备要推翻自己的主公。其次，在奠斯科 
君主的主持下，由他的近亲和远亲在分封时代组成的王公联盟由 
于新的利害关系而进一步贫*大和联合了，这种利害关系提髙了奠 
斯科君主的威信^在这个根据可汗的意志发展起来的联盟中首先 
可以明显地看到，主要是物质的力量或偶然的临时的关系在起作 
用。参加联盟的王公之所以大部分臣服于莫斯科，或者是届服于 
他的巨大压力和他在金帐汗国的影响，或者是出于爱国的动机。 
其中一些人出子这个动机而同季米 特里* 顿斯科伊联合起来共同 
反对特维尔和马迈。现在这个眹盟在其内部新的联系——宗教的 
利益——的影响下扩大了。这种利益的影响在立陶宛所管辖的正 
教王公中间表现出来。】 24 0年鞑粗攻陷西南罗斯。从十三世纪 
中叶开始，同这一部分罗斯毗连的立陶宛公国兴起。在十三世纪 
和十四世纪，立陶宛王公们逐步使西罗斯的那些分离的》衰落的 
公国屈从于 自己。 这部分罗斯及其王公们对于把它们从 K 靼的奴 
役下解放出来的立系宛没有进行特别顽强的抵抗。从那时以来， 
西罗斯开始在文化和政治上对立陶宛产生巨大的影响。到十四世 
纪末，立陶宛就其居民组成和生活方式而言，吏象一个罗斯公 
国，而不大象一个立陶宛大公国。但是在〗386年，立陶宛的大公 
雅格洛(雅科#)娶了波兰王国的继承人雅德维加，并改信天主教 
(他的母亲——特维尔公国的尤利安尼亚郡主-—本来敦育他信 
正教的）。立陶宛和波兰两个王朝的这种联姻 * 对国家的统一形成 
了至关重要的宗教一政治纽带％从那时起，在波兰 一立陶 宛政府 
的促进下，西罗斯开始宣传天 主教。 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当雅格洛 
的儿子卡齐米尔四世统治立陶宛时，这种宣传特别加强了^俄罗斯 



的正 教:团 体坚决抵制夫主教传教士，在 7 西罗斯开始了强烈的强 
动，天主教徒和正教徒之间展开了“大摩擦' 西罗斯人写道，我 
们所有的芷教徒想施行洗礼，为此，我们罗斯同立陶宛不和，在这 
些宗教运动的推动下，那些在立陶宛大公的温和的统治下尚未丧 
失其原先独立性的西罗斯正教王公相继把莫斯科当作自己的宗教 
中心。其中那些由于犇近莫斯科边界而可以同莫斯科合并在一起 
的王公则接受了莫斯科为自愿臣胀的分封王公拟定的依附 条件： 
他们成为莫斯科君主的永久的，从 M 的盟邦，必须为他效忠，但可 
以保存官廷和亲兵队，不仅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或新获得领 
地，而且可以享有行政瞀理权，保留特殊的管理机构，处于这个地 
位的有 :投降 莫斯科的奥卡河上游的一些小公国的君主、切尔尼戈 
夫公国圣米哈伊尔的后代1别列夫斯基王公、诺沃 is 利斯基主公、 
沃罗登斯基王公、奧多耶夫斯基王公等。效法他们的榜样的有弗 
谢沃洛德三世的后代、切尔尼戈夫的王公、诺夫哥罗 德一谢 维尔斯 
克的王公、伊凡 * 安德列耶维奇的儿子和舍米亚卡的孙子。他们 
的父辈在同瓦西里 • 捷姆内的斗争中失败后跑到立啕宛，在那里， 
沿着杰斯纳河、谢米河、索 B 河、第轰伯河一带得到了大片领地和 
切尔尼 戈夫、 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两个城市。某些人的父辈 
或祖辈曾经同其堂兄弟瓦西里 • 捷姆内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而 
其子孙后代则支持正教，忘记了世仇，成了向瓦西里的儿子交贡纳 
税的同盟者。由此可见，由王公们组成的莫斯科联盟在不断扩大， 
变成了莫斯科对参加联盟的王公们的军事霸权\ 

伊凡三世和瓦西 S 三世的扩张 

达就是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莫斯科对罗斯实行领土联合出现的 
新现象。 地方团体开始公开倒向莫斯科，并推动自己的政府也这 
112样做，或者被自己的政府推动去这样做。由于这种趋势，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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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的联合具有了新的性质，速度加快了。现在，这种兼并活 
动不再是通过掠夺或订立协定的方式来进行,而成为一种民族的、 
宗教的运动。只要扼要地列举一下莫斯科在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 
西里统治下所取得的领土，就可以看出对罗斯在政治上的联合过 
程加快到什么程度\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自由城市及其州和公 
国迅速加入莫斯科的版图。年，雅罗斯拉夫尔的所有大公和 
分封王公都请求伊凡三世把他们纳人莫斯科的管辖范围，放弃了 
自己的独立性。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大诺夫哥罗德及其在北罗斯 
幅员广阔的州被征服了。1472年，佩尔姆邦列入莫斯科君主的管 
辖范围。在佩尔姆邦的部分领土上（沿维切格达河一带）早在十 
四世纪圣徒斯捷凡 * 佩尔姆统治时代就奠定了俄罗斯移民 E 的基 
础》。1474年，罗斯托夫的王公们把他们掌握的那一半罗斯托夫公 
国的领土卖给了莫 斯科； 另一半在这以前已被莫斯科弄到手。进 
行这项交易的结果是，罗斯托夫王公们成了莫斯科的大贵族。1485 
年，被伊凡三世围困的特维尔不战而降，宣誓效忠于伊凡三世 
1489年，彻底征服了维亚特卡。十五世纪九十年代，维亚泽姆的 
王公们、切尔尼戈夫谱系的一系列小王公、奥多耶夫家族、诺沃西 
耳家族、氏罗丁斯克家族，麦泽茨家族以及上面提到的莫斯科逃 
亡者的后代、切尔尼戈夫和北方的大公们，连同自己的领地（包 
栝斯摩棱斯克的东部和切尔尼戈夫邦、北方邦的大部分）都承认 
莫斯科君主为自己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及 11 )。先后 
并人莫斯科而成为伊凡继承者的公 国有： 普斯科夫城和州（〖510 
年），在十五世纪初波立陶宛所夺取 13 的斯摩棱斯克公国0514 
年），梁赞公国 （1517 年最后，1517 —1523年，切尔尼戈夫公 
国和北方公国被纳入莫斯科的直属领地，因为当时北方的舍米亚 
奇把自己的切尔尼戈夫邻邦和流放的伙伴赶出自己的领地，后来 
自己也被关进莫斯科的监狀 u 。 在伊凡四世的统治下，在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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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俄罗斯的迈界以外，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和顿河及其支流的箪原 
一带被莫斯科夺取的领土我们且不说，只要说说沙皇的父辈和祖 
辈占領的土地，就可以看到莫斯科公国的领土扩大了多少。不算 
在尤格拉和沃古利奇邦的那些未设防的外乌拉尔的领地，莫斯科 
占有的领土就从佩乔拉和北乌拉尔山脉到涅瓦河和纳罗瓦河的河 
口，从伏尔加河畔的瓦西利苏承斯克到第聂伯河 晬的檎 I 别奇。当 
伊凡三世登上大公的宝座时，莫斯科的领土不超过一万五千平方 
英里。通过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的 r * 张，其领土至少增加了四万平 
方英里 6 


基本事实 

这就是莫斯科公国的地位所发生的变化。领土扩大只是外表 
的、地理方面的成就，但是这却对莫斯科公国及其王公的政治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_。重要的 14 不是新领土的数置。莫斯科认为， 
—项由来已久的、深刻涉及地方生活内部制度的巨大事业正在完 
成。当时的奠斯科政论机关、编年史以及狂信苦行的基督徒都表 
示了这样的 情绪。 编年史把大公瓦西里三世称为罗斯的最后统一 
者。刚才提到的那位北方的舍米亚奇是来自非捷姆内家族的 、受 
封的最后一位莫斯科王公。当他被下狱的时候，莫斯科街道上出 
现了一个人，他拿着笤帚，表示祝福。有人问他为什么拿着笤帚， 
他回答说政府里头不大千净，现在该是把最后的垃圾清扫出去 
的时候了如果考虑到通过上述领土兼并而形成的莫斯科公国 
的新疆界，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公国包括了整个的民族。我们知 
道，在分封时代，通过在中央罗斯和北罗斯的移民，俄罗斯居民 
形成了新的部落，形成了新的民族——大俄罗斯。但是在十五世 
纪中叶以前，这个民族只具有人种方面的意义，并无致治意义，它 
分成若干个独立的、结构互相不同的政治单位，民族的统一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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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为政府的统 一。 而现在，这个民族则统一在一个政府的权力 
之下，拥有同一个政治形式=> 这賦于莫斯科公国以新的性质^在 
这以前，它是北罗斯 若干个 大的公国中的一个，而埤徉它成了这 
里唯—的一个大公国，成为一个单—民族的公国:它的边界同大俄 
罗斯民族的边界是一致的。以 前那种吸引大 俄罗斯倾向莫斯科的 
民族情感现在变成了政治上的联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国十 
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历史上的其他现象都是由此派生的。可以这样 
表述这个 事实： 莫斯科联合东北罗斯领土之后，把莫斯科公国变 
成了大俄罗斯命戾族国寒， 从而使莫斯科大公具有了民族的大俄 
罗斯君主的作用。如果记得我国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历史上的主 
要现象，那統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寞斯科国家的内外状况是由这个 
基本事实形成的。 


莫斯科的外部形势和政治方 9 T 的变化 

由于这个缘故，第一，莫斯科公国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变11^ 
在这以前，它的周围同外部敌人之间隔着其他罗斯公国或自由域 
市公社的 领土： 北方有恃維尔公国，东北和东方有雅罗斯拉夫尔 
公国、罗斯托夫公国，在十五世纪末以前还有下哥罗德公国， 
南方有梁赞公国和奧卡河上游的一些小公国，西方有斯摩棱斯克 
公国（在维托夫特1404年夺取它以 前〕， 西北有诺夫哥罗德和普 
斯科夫邦。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所有这些外部屏障都消失了，奠 
斯科公国开始同不属于俄罗斯公国家族的外国直接对峙。由于莫 
斯科公国外部形势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莫斯科王公的对外政策 
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活动的领域更广泛了，他们肩负了新 
的任务，而这是分封时代莫斯科王公们所没有的。在这以前，莫 
斯科王公们的对外关系只限于自己兄弟之间，即同其他罗斯王 
公（大公和分封主公）之间的狭隘关系以及同鞑靼人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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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系。从伊凡三世起，莫斯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更加广 阔了： 莫斯 
科国家同西欧国家，同 波兰， 立陶宛、瑞典，同条顿骑士团和 
利沃尼亚骑士团，同德意志等国的皇帝保持着复杂的外交关 
系 e 

民族困家的《想 

随着外交领域的扩大，对外政策的纲领也发生了变化，这种 
变化 W 同这个时期奠斯科社会中出现的主张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 
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要求我们给予更多的注意，而过去我 
们却不大注意在我国古代史形成方面思想所起的直接作用。意识 
到，或者吏确切地说，感觉到罗斯邦的民族统一性，这并不是十 
五、十六世纪才有的事，早在十一、十二世纪基辅罗斯时代就是 
如此了。在结束对那些时代罗斯邦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时，我指出 
了这个感觉，甚至试图指出它的一些特点。我说，当时这一点不 
是表现 在老识 到人民的性质和历史使命，而是表现在认为罗斯邦 
是共同 的祖国 （第十二讲)。分封时代的动乱不安对此产生了# 大 
影响，那就很难说了。但是，这种思想无疑是在人民中间酝酿成 
熟的，而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俄罗期民族 
分裂为西南和东北两 部分; 东北俄罗斯民族又分为一些分封公国； 
再加上外族的奴役一这些不利因素未必会促使人们明确地认识 
到民族的统一性，但是却有助于促使或支持人们模糊地要求这种 
统一性。关于这个思想在莫斯科公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多大 
的作用，我们已经阐述过了。不过，我指的不是这种要求，而是 
指主张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指人们希望在民族的基础上实现政 
治统一 a 随着大俄罗斯统一于莫斯科政权之下，这个思想应运而 
生，并 K 首先由莫斯科政界加紧进行研究。这个思想不能不对莫 
斯科公国的生活进程产生影响，它究竟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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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对此作一番研究，是饶有兴趣的。可 
以明显看出的是，第一、它是在莫斯科大公的对外关系发生变化 
的压力下产生的。因此，首先传播这个思想的是伊凡时代的莫斯 
科外交官，然后从王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枢密厅进一歩渗人莫斯科 
社会各界。以前，莫斯科大公同其罗斯邻邦的冲突只涉及莫斯科 
人、特维尔人和梁贽人的地方利益和感情，使他们彼此对立。莫 
斯科昝经同特维尔和梁赞交战。而现在与罗斯交战的则是波 :兰， 
瑞典、 德意志以前莫斯科打仕，是罗斯王公之间的互相残杀， 
而现在則是两个民族间的战争。莫斯科同异族邻邦之间的关系对 
整个大俄罗斯民族具有同等的意义。莫斯科的这些对外关系不是 
使各地的大俄罗斯人分离，而是使他们接近起来，因为他们意炽 
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危险，因而使他们产生这样的看 
法：莫斯科是共同的前哨，可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注视共同的 
危险，这对莫斯科人，对特维 尔人、 对整个俄罗斯人都是体戚 
与共的。莫斯科的对外活动促使民族性和民族国家的思想增强， 
这个思想必然对莫斯科大公们的社会意识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 
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也考虑家族的利益了。但是，在莫斯科清除 
分封的王公时地方上社会各阶层的漠然无动于衷或者默然同情、 
宗教羿上层人士的公开赞助、莫斯科同奴役人民势力的加紧斗争 
——所有这一切都使莫斯科的土地兼并者的利己活动带有民族亊 
业1爱国功勋的性质。他们的土地扩张同大俄罗斯的確界不谋而 
合，因而不知不觉地使他们把自己王朝的利益同民族的福利融合 
为一，使他们表现得像一个为信仰和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故士 e 
莫斯科的君主把整个大俄罗斯纳人自己的分封世袭领地以 后不得 
不捍卫全民族的利益，开始提出这样的要求：罗斯邦的所有土地 
都必须纳入这个世袭领地。统一起来的大俄罗斯产生了民族国家 
的思想，但并没有确定薄界 * 它的瓤界在当时每时毎刻都是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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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的，随着莫斯科武力的胜利，随着大俄罗斯移民运动 to 发展而 
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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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伊凡三世 18 以来，这个思想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莫斯 
科的外交文件中。现在列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也许并非最能说 
明问題的。伊凡三世两次同其邻邦立陶宛的大公亚历山大（卡齐 
米尔四世的几子）打仗。这两次战事的起因相同，都是因为切尔 
尼戈夫邦的小王公投奔莫斯科而引起的。第一次战争是在卡齐米 
尔于1492年逝世后立即煨发的，于1494 年 结束。虽然亚历山大 
娶了伊凡的女儿，但也未能阻止第二次战争 C 1 500 —1503年）的 
爆发，这是由于立陶宛的王公投奔莫斯科的事件又多起来的缘故。 
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是教皇和匈牙利国王弗拉基斯拉夫 
(亚历山德罗夫的长兄)派驻莫斯科的大使。与# fc 同时 C 1 501年）， 
在另一个兄弟杨 • 柯利勃列赫特死后，立陶宛的亚历山大被挑选 
担任了波兰的国王。大使在莫斯科申诉说，莫斯科的君主夺取了 
立陶宛的世袭领地，而他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莫斯科政府驳斥 
说 ； K 匈牙利和立陶宛的国主宣布，他们为自己的世袭领地不惜与 
我们一战。但是他们把什么地方称作自己的世袭领地呢 t 是罗斯 
王公向我们交税纳贡的那些城乡呢，还是我们的人从立陶宛那里 
夺取的那些垅乡？教皇谅必知道，弗拉基斯拉夫国王和亚历山大 
S 王分别从自己的祖装那里继承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土地，而 
罗斯邦則是从我们先人手中继承下来的，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世 
袭领地。教皇应当使他们明白事理，国王们最好不要为自己的世 
袭领地而必欲与我们一战，按照这神外交逻辑，被宣布为莫斯科 
君主的世袭领地的是整个罗斯邦，而不仅仅是大俄罗斯的那一半 
1503年萬斯科同亚历山大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萆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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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了这个声明。当时立陶宛的大公向莫斯科王公申诉说，莫斯科 
王公没有把其从立陶宛夺取的土地归还给他，他说，他（亚历山 
大）舍不得自己的世袭领地。伊凡 驳道： “难道我就舍得自己的 
世袭领地、立陶宛那边的俄罗斯土地—— 基辅、 斯摩棱斯克等城 
市在《 1503年和平谈判期间，莫斯科的大贵族代表伊凡三世 
向波兰一立陶宛大使坚决 宣称： “现在不仅我们的世袭领地 、城 
市和乡村属于我们，而且从我们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古以来 
的所有俄罗斯土地都是我们的世袭领地，与此同时，伊凡三 
世在克里米亚 宣称： 只要莫斯科王公没有收回自己的世袭领地 
——立陶宛那边的全部俄罗斯土地，那么莫斯科同立陶宛之间就 
无抟久和平可言；暂时的休战只是为了喘息休整，以利再战'关 
于俄罗斯土地应该在政治上统一起来这一思想现在从历史的记忆 
变成了政治要求，莫斯科急忙广为宣布这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扠 
利 


对波兰作战 

这就是上述基本事实产生的两个直接后果。由于奠斯科王公 
新夺取了许多领土莫斯科王公的外部形势发生了 变化； （2) 莫 
斯科对外政策的课甄复杂了。现在，由于大俄罗斯形成了统一的 
政治实体，关于整个俄罗斯土地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问题就提上 
了日程》这个问题使罗斯和波兰这两个斯拉夫邻邦世世代代斗争 
不已。只要 18 列举一下伊凡三世及其两个最近的继承人在位期间 
莫斯科冋波竺和立陶宛历年的征战情况就可以表明，他在克里米 
亚发表的声明作出了多么悲惨的历史 预言： 他自己在位期间发生 
了两次战争，他儿子瓦西里在位期间发生了两次战争，在瓦西里的 
遗孀叶蓮娜统治时期发生了一次战争，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同条 
顿发生了一次战争，接着同波兰发生丁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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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确切地说，是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占去了他统治时期的二十 
年左右)。在九十年中 — 1582年），至少有四十年是同立陶 
宛和波兰作斗争的 


118 




第二十六讲 


第三时期基本事实的內部后果莫斯科 君圭政沽意识 
的提高——■索非娅 * 巴到奥洛榷及其在莫斯科的意义一一靳 
的封号——新的系谱和弗拉基米尔 * 莫诺马赫加冕登敬的传 
说——王公政权神授的思想一一世袭领地和国家——在两种 
统洽形式之间动搖不定——王位继承程序一■王公权力的扩 
大——分封制的落后和害处——伊凡三世及其维承人对分封 
制犹豫不决——莫斯科君虫最高杈力的组成情况一一莫斯科 
各界对君主的看法发生变化——结论 

我已指出了这个时期的基本事实所产生的近期外部后果。但 
是，这一事实对莫斯科政治生活的比较隐蔽的方面 、对 1:1 ■一些政治 
概念和内部政治关系也起着作用。因而对这种作用需要特别加以 
注意 t> 


政治意识的提离 

上述事实对莫斯科君主和大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意识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但是，不管莫斯科君主所处的新地位如何强烈地被 
感觉到，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它立即在寞斯科政府人士的头脑中相 
应地引起一系列新的明确的政治槪念我们在当时的任何文献 
中都没有找到直接地、完整地反映了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在人们头 
脑里产生的新槪念 2 。当时的政治家不习愤于以抽象的理论指导 
自己的行动，也不习惯于根据新的事实迅速采取新的主张。新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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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形成得很 慢,， 在很长的时期内只是一种楔榭的思想或动摇不 
_的情绪。为了理解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必须探索一下人们心 
理的比较简单原始的表现，观察一下他们生活的外表细节，看看他 
们的衣着和他们周围的环境，因为衣着影响他们的仪容，而环境则 
决定他们的举止。所有这些细节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不过他 
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思想感情，还没有成熟到采取比较理性 
的形式^莫斯科的国家政权意识到自己处子新的地位，但还没有 
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新的作用，因此在国内外探索着同这种地位相 
适应的形式，而在找到了这种形式以后，便梏此明确自己的新的作 
用 4 。伊凡三世的公国所采取的某些外交形式和新的宫廷仪在 
这方面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 


索非《 • 巴列奥洛格 

伊凡婚配两次。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邻邦——特维尔王公 
的妹妹瑪面嫌 • 鲍面索夫娜。她在1467年去世后，伊凡在较远的 
地方找了一个出身更髙贵的妻子。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的 
孤女索非嫌 * 福米尼奇娜 * 巴列奧洛格当时侨居罗马，自佛罗伦 
萨合并以来，希腊人在俄罗斯东正教人的心目中地位 大降; 索非娅 
居住在一个令人可疑的宗教社团里，离令人憎恨的敎皇十 分近; 尽 
管如此，伊凡三世还是克服了自己心中对宗教的憎恶，干 W 72 年 
致函公主，请她从意大利来,同她结了婚。这位公主当时以才智绝 
伦闻名于欧洲，她把自己的罕见的才千带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取得 
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十六世纪的大贵族们把自那时以来在莫斯科 
官廷中出现的一费他们所不畜欢的改革都归咎于她。在伊凡继承 
人的时代曾两度作为德皇的大使出使莫斯科的格尔別尔什泰因男 
爵对莫斯科的生活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听到了大贵族们的议论， 
121他在日记中对索非嬅作了这样的 推写: 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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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公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事情都是王公根据她的授意做的。伊凡 
三世下决心摆脱鞑靼人的枷锁，据认为也是受了她的影响％在 7 * 
大贵族们的议论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出于不怀好意的怀疑之词或夸 
大之言。索非娅只能对她所珍视的、也为莫斯科所理解和重视的 
那些方面施加影响。她把拜占庭宫廷的传说和习俗带到了这里， 
她为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感到骄敵，又因嫁给一个向鞑靼人称臣纳 
贡者而颇为惆怅。她不喜欢莫斯科官廷的简朴和缺乏仪礼，用伊 
凡三世的孙子的话来说，甚至伊凡三世也不得不傾听那些执拗的 
大贵族 们的“ 许多责骂和非难的话 V ,然而，如果莫斯科没有她， 
伊凡三世一人是不想改变同莫斯科君主的新地位如此不相适应的 
所有这些归制度的。索非娅和随同她来的、见过拜占庭和罗马世 
面的希腊人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指¥如何进行适当的改革。 
她对莫斯科宫廷的环境装饰和幕后生活、对宫廷的勾心斗角和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产生影响,但对政治事务，她只能采取暗示 
的方法，附和伊凡的一些障秘的或模糊的想法。 下 面这种思想是 
特别可以理 解的: 她这位公主捸给莫斯科以后，就使莫斯科的君主 
们成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同时也继承了这些皇帝所保持的东 
正教东方的一切利益因此，索非娅在莫斯科受到了重视，而索 
非娅自己重视的与其说是莫斯科王公夫人的地位，倒不如说是拜 
占庭公主的地位。在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保存的这位王 
公夫人亲手刺绣的寿衣上绣着她自己的名字。这件寿衣是1498 
年绣成的。那时她出嫁已经二十六年了，看来她似乎该忘记自己处 
女的时代和以前拜占庭的封号，可是她在寿衣的落款上仍然称自 
己是《皇室公主' 而没有称自己是奠斯料王公夫人 8 。这*不是没有 
原因的，索非娅作为公主在莫斯科享有接见外国使节 的杻利 。由此 
可见，伊凡和索非娅的结合具有玫治上的意义，它向全世界 表明： 
这位公主作为已经衰亡的拜占庭家族的继承者把这个家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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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移到 Y 莫斯科这个新的皇室，在这里她同 文夫分 卓统治权\ 

璇的封号 


伊凡意识到自己处于新的地位，而且有一个出身显赫的 、拜 
占庭皇帝后裔的妻子，于是觉得克里姆林宫这个环境太狭小而且 
不甚堂皇，虽然他的先人曾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在公主离开意 


大利之后，伊凡又从那里聘请了一些能工巧匠，建造了新的圣母 
升天大教堂，多椟官和新的石结构的官殿取代了以前的木结构宫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宮的官珪内部实行了复杂、严格的礼 
仪，使莫斯科的宫廷生活变得十分死板枸泥。正象在克里姆林宫的 
臣仆中间表现的那样，伊凡在对外关系中也表现得更加趾髙气扬， 
特別是自从在鞑靼人的帮助下摆脱了在罗斯东北部持续二百五十 
年 （1238 —1480年） 之久的金帐汗国的奴役后尤其是如此^从那 
时起，在莫斯科政府的公文中，特別是在外交文件中出瑰了新的 
吏富有 官腔的语言，形成了华而不实的词藻，这是分封时代奠斯 
科的主事们所不熟悉的。姻便说一句，还立即为人们刚刚接受的 
政治概念和趋势寻找适当的新封号，如同莫斯科君主时代的公文 
中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 * 与其说它标志着实际 
地位，倒不如说它标志着所谋求的地位。作为其基础的是奠斯科 
政府人士从当前的形势中所形成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政 
治性要求，一个概 念是： 莫斯科君主是全罗斯国土的民族的统治 
者；另一个概 念是： 他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 
者俄罗斯的许多领土仍然留在立陶宛和波兰的疆域内，但是 
在同西方的王室（包括立陶宛的王室）打交道时，伊凡三世第一次 
勇敢地对欧洲政界使用了“全罗斯的君主”这一自命不凡的称号 * 
12 J 而以前只是在内部交往中，在国内官府的文件中使用这一称号。 
1494年 的条约甚至迫使立陶宛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 o 在莫斯科 


!22 



摆脱鞑靼人的奴役以后，伊凡三世在同不那么重荽的外国统治齐， 
例如同条顿的头目打交造时，称自己是全 罗斯的沙皇。 大家知道， 
« a P b ( 沙皇）这个字是拉丁字 ncc apb 的南斯拉夫语和俄语的缩写， 
古代的写法是 Hbcapb , 这个字的另一种讲法是 Kecapi >, 德语是 
Kaiser 。 在伊凡三世时代，冇时在伊凡四世时代，国内官府的文 
件中沙皇这个称号有时同意义相似的(专制君主）混 
同使用，这是拜占庭皇帝称号 ahoxpawp 的斯拉夫语译名。在古 
罗斯，这两个词的含义冏它们后来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它们不是 
意味着在国内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而是; t 味着不受任何外部势 
力支配的、不向任何人交纳贡税的统治者。在当时的政治语言中， 
这两个词问 wccmC 藩臣）的含义是截然对立的' 在遭受鞑靼人 
的奴役以前，罗斯的文献 13 有时把罗斯主公们也称为沙皇，以示尊 
敬，并无政治含义^ 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为止，古罗斯大都把拜占 
庭皇帝和金帐汗国的汗以及一些比较著名的独立的统治者称作沙 
皇。伊凡三世 H 是在不向金帐汗国称 E 纳贡以后，才采取这个称 
号 3 摆脱了它的奴役，就消除了这方面的一个政治障碍，而同索非 
娅的结婚则为此提供了历史 根据： 伊凡 H 世现在可以认为自己象 
拜占庭的皇帝一样是世界上现# 的唯浊 立的东正教君主，是曾 
经受金帐汗国奴役的罗斯的最高统治 A 13 n 有了这个髙贵的新称 
号以沿，伊凡认为在以后的政府文件中不宜只用俄文简单地称他 
为大公、君主伊凡，而应当用教会行文的形式称他为 41 神授的全罗 
斯的君主伊凡' 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称号之前还有一大 
串地名，这表明了萸斯科国家的新疆界：“全罗斯的君主以及弗拉124 
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佩尔姆 > 尤格拉、 
慄加尔等祁的王公 M *。 这位莫斯科君主感到自己不论就政治力鼉 
来说，还足就东正教渊源和姻亲关系来说，都是拜占庭皂帝京族 
的继承者，因此，他 m 具体形式表明了他 I 司这个朝代的关系：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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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末起，在他的印章上出现了拜占庭的国徽——双头鹰 15 。 


镌里 克系谱 

当时人们不是以槪念思维，而是以形象、象征、典仪和传说来 
进行思维，也就是说,思想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形成，而是根据象征性 
的东西或者所提供的事实形成的。人们为这些事实 ls * 在历史中寻 
找裉据，人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解释目前的现象，而是用以论证当 
前的利益，找出例子来为自己的要求辩解。十六世纪初，莫斯科的玫 
治家还很少同拜占庭眹姻，他们很想在血缘关系上同世界上的最 
高权力象征——罗马结亲。在那个时代的莫斯科编年史上罗斯王 
公们有了新的系谱，直接同罗马皇帝有了血缘关系。大概是在十六 
世纪初出现了这样的 传说： 普天下的统治者，罗马君主奥古斯都， 
当他楮力衰竭的时候，把天下分给了兄弟和亲戚，并把自己的弟弟 
普鲁士安置在维斯拉河（现在叫涅曼河①）的沿岸 * 直到如今这块 
地方仍然按照他的名字叫作普鲁士 ，普 鲁士以后的第十四支系躭 
是柳里克大君'寞斯科的外交当局实际运用了这个 传说: 沙皇伊 
凡的大臣们1563年在同波竺的使节会谈时为了给伊凡的沙皇称 
号找根据，按照编年史的记载援引了莫斯科桷里克家族的系谫 

关于弗拉基米 尔 • 莫谱马&的传说 

人们想用拜占庭的历史和传统思想来阐明这一点。弗拉塞米 
尔 • 莫诺马觯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女儿之子。康斯 
坦丁*莫诺 马赫在 其孙子在基辅登基五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在伊 
凡雷帝时代编纂的莫斯科编年史中这样 写道： 弗拉基米尔 • 奠诺 
马赫在基辅获得大公地位以后，派遣自己的大将到査列格勒同希 
125 腊的康斯坦丁 • 萁诺马 赫沙皇本人作战。康斯坦丁 * 莫诺 马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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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東这场故争派遣希腊总主教携带用活树做成的 + 字架、他自 
己的王冠.罗马君主奥古斯都用以寻欢作乐的宝石酒杯和金链前 
往基辅议和 a 总主教以自己沙皇的名义请求基辅王公开恩，以便 
(< 整个东正教在我国和你们大罗斯伟大专制君主的共同统治下”乎 
安相处。弗拉基米尔戴上了这顶王冠，自称为莫诺马赫，受到了大 
罗斯沙皇的册封。这个传说最 后说: “这样，弗拉基米尔的所有主公 
都戴上了沙皇的王冠这个传说是伊凡四世于1547年加冕登 
基时出现的，当时在对外关系中以及在内部公文中庄严地采用了 
沙皇和专制君主这样的称号^这种称号最初出现于伊凡三世时代， 
那时只是试用，只在一些文件、主要是外交文件中采用。这个传说 
的基本思 想是： 莫斯科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继承了拜占庭君主的 
車业，他们的意义躭在于在弗拉基米尔•莫诺岛赫时代确立了希腊 
和俄罗斯沙皇——专制君主对所有芷教徒的共同统治。因此，伊凡 
四世认为必须由以君斯坦丁堡的总主教为首的希腊主教们以宗教 
文件正式确认沙皇的称号，1547年在克里姆林宫通过的莫斯科文 
件即具有了整个宗教界文件的童义。饶有趣味的是,在东方主教的 
这个文件中还把弗拉基米尔 • 莫诺马赫受沙皇册封的传说写进去 
了。十四世纪的拜占庭文件说，如拜占庭的主教所提到的那样，俄 
罗斯大公得到了普世的统治者希腊君主宫廷御前大臣的官职，而 
失明大公瓦西里在致拜占庭皇帝的一封信里自称是皇上圣域的 
圣徒根据莫斯科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说法，普世统治者的 
这个御前大臣和圣徒变成了他的助手，以后又变成了他的继承者。 
莫斯科的政治思想界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根据这些思想来试验自己 
的力量 e 这些思想也渗透俄国的思想界。普斯科夫寺院的一个修 
士菲洛费伊的下列说法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他曾给伊凡雷 
帝的父亲写信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聚集在他的旗帜下，普天之下只 
有他是东正教的君主，而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最后一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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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授的思想 

上述细节并非全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仍然是很有趣的，因为 
它们象征着当时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莫斯科政界在新形势下开始 
加紧研究政治思想。莫斯科政界用新的称号和礼仪为自己的政权 
裝潢门面，特别是用系谱和考古学方面的传说来阐述自己的过去， 
这反映了它的政治意识方面的成就^莫斯科感到自己已经壮大起 
来了，因此寻找历史的、甚至神学的根据来向定自己的力量。这一 
切导致人们试图探讨最高扠力的本质、它的依据，它的产生过程和 
使命。莫斯科君主鉴子自己处于新的辿位，认为以前的那种关于 
权力来源的说法，即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的说法已经不够了。 
现在他想为自己的权力寻找更加崇髙的根据，摆脱关干扠力来源 
世上的法权概念。君权神授的思想甚至对伊凡三世的祖先也并不 
m 生，伹是，当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没有象 
伊凡三世本人那样如此坚决地表达这个思想。 I 4 桃年有 一个名 
叫波择尔的德意志骑士在欧洲一些不大著名的边远地区旅行，不 
知怎么竟到了莫斯科不大为人所知的莫斯科国家的雄伟壮观 
的首都使他颊为惊讶，认为这在政洽上和地理上是一个新发现。 
天主教的西方多半只知道有一个 波兰一 立陶宛罗斯，许多人甚至 
稂本不知道莫斯科罗斯的存在。波诹尔回国以后禀报德皇腓特烈 
三世，在波兰一立陶宛罗斯那边还有另一个罗斯，叫莫斯科罗斯， 
它既不附属于波兰，也不附属于鞑靼，它的 s 主也许比波兰国王更 
强大>更富有。德皇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感到惊奇，于是蒎遣波 
佩尔去莫斯科•要求伊凡把他的一个女儿许配给德皇的侄儿，德皇 
将授予莫斯科王 公以国 王称号，作为回报。伊凡对此表示感谢，令 
特使闼报说：“你说要授予我以国王地位，我们由于神的旨意自我 
们的始祖起就已在自己的国土上当了君主。象我们的祖先一样， 
我们也是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旨意的。我们向神祈祷：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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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现在是本囯的君主一样，永远世代相传 
下去。以前我们没有向任何人领受这样的旨意，现在也不想领受 
这样的旨意， 19 象 1 ^祖辈一样，伊凡沙皇在同波兰一立陶宛的使 
节谈话时抱怨西基兹豢德一奥古斯郤国王不承认他的称号及枳 
利。他说，这些 fe 利是神賜予的，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承认 

世袭领地与 s 家 

这就是莫斯科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政治意识方面取得的进 
步。大俄罗斯的联合使人们产生这样的 想法： 把整个罗斯统一在 
一个政权下，使这个政权不仅具有全俄罗斯的意义 t 而且具有全世 
界的怠义。但是用什么名义把大俄罗烟联合起来，并且还想把整 
个罗斯联含起 来呢？ 伊凡三世不断声称，整个俄罗斯的土地都是 
他的世袭 领地; 他的继承人也重复这一点。这就是说，统一起来的 
大俄罗斯所形成的新联盟仍然是一个老的政治形式，伊凡三世对 
址袭领地的理解显然同其分封时代的袓先对这个形式的理解并无 
不 RU . 但是社会眹盟有自己的特性，它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 
形式。在分封时代的世袭领地上，自由民是按照临时签订的条约 
附属于大公的，这种条约随时可以撕毁，因此大公只拥有土地及其 
财产。整个民族居住的国家:则成了他们的祖国，在一个政权下统 
—起来的这个国家不苒是当权者的世袭领地。莫斯科声称为了国 
家的发端，要像拥有整个民族一样拥有整个罗斯邦，但它却想作 
为世袭领地而占有它，享有分封待权。这便构成了伊凡三世及其 
继承人在这个取得明显成就的统一事业中的内在矛盾 。 在莫斯科 
大公中，伊凡三世第一个公开宣布整个罗斯邦都是他的世袭领 
地，怛他似乎也感觉到这一矛盾，因而寻求解决的方法，力求把 
自己世袭领地的权力同变化了的形势的要求协调起来鉴于 
自己是整个东正教人民的君主，他意 m 到了一一尽管是模糊地;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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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自己（神派来的人民幸福的保护者 ) 所肩负的新责任，这 
种意识有一次曾浮现在他的脑际，不过我们是间接地知道这一点 
的。 14 Q 1 年，伊凡根据条约命令自己的分封兄弟出兵帮助克里米 
亚的同盟者细格利一基列汗，乌格里奇的分封王公安德烈没有服 
从命令，拒绝出兵，莫斯科起初保持沉默，当王公安德烈到首都的 
时候，还热情接待了他，但是后来突然把他逮捕下狱。总主教为 
他向大公求情。可是伊凡拒绝释放他。伊凡说，这个王公以前曾 
多次想谋害他，伊凡 还说： “这还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我死后，他 
将在我的后代手中谋求大公的地位。即使他达不到目的，也会使 
我的儿子们气忿，他们会同室操戈，于是鞑靼人会乘机进攻俄罗斯 
的土地，烧杀掳掠，再次要求我们称臣纳贡。基督徒会象过去一样 
流血。我的心血成果就会忖之东流》你们将再次成为鞑靼人的奴 
隶。”塔季谢夫在他的编年史中是这样叙述的，但他没有指出这位 
大公的话的出处 21 。无论如何' 自从莫斯科联合罗斯取得成功以 
来，在伊凡三世、他的长子和孙子的头脑中就产生了思想矛 盾：究 
竞是作一个世袭大领主，还是作一个 君主; 作一个专制的主人，还 
是作一个最高政杈的代表者。他们在两种原则或两种秩序之间摇 
摆着，这一点在解决这种联合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一一权力继承办 
法及其规模和形式中反映出来。一百多年来联合起来的大俄罗斯 
的政治进程由于这神摇摆而遭到中断，国家受到很深的灾难，联合 
者的朝代趋于毁灭。 

129 王位继承办法 

我们已经知道，远在伊凡以前，莫斯科王公玆族已经事实上 
(而 不是法律上〕确立了直系亲属继承大公权力的办法。这一切 
取决于客观条件和汗的意志。而客观条件和汗的意志一般总是有 
利于这种做法的，因而形成了一种习愤：从季米特里•顿斯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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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公的地位不仅为莫斯科所垄断，而且成为莫斯科大公长子 
的待权。在争取确立这个制度的斗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失明大 
公瓦西里想出了一个办法來巩固这个制度，在自己生前就任命长 
子伊凡为共 N 执政的大公。伊凡效法其父的榜样，把他的第一个 
妻子生的苌子任命为自己的共同执政者。但是这位共同执政者不 
幸早死，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季米恃里，但当时索菲娅也有一个 
正在成长的儿子，叫瓦西里。于是在伊凡三世那里就形成了两条 
由上至下、同样有效的继位 办法： 一是长房的代表（孙子 X —是 
二房的代表 C 儿子），而孙子比儿子低一辈。大臣们由于不喜欢索 
菲娅而一致拥戴孙子。索菲娅及其子在宫内展开了卑鄹的阴谋活 
动，伊凡很生气，便决定任命孙子为共同统治者和继承人 e 但他不 
只是筒单地宣布一下自己的意图，不久前的惯例是先宣布为共间 
统治者，再任命为继承人，他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授予自己选定 
的继承人以火公地位。从拜占庭的加冕仪礼中选择了适当的仪式， 
并补充以这个场合所需要的细则，制订了授予季米特里 ： 伊凡诺 
维奇以大公地位的典礼仪式”，当时描述这件事的手稿传到了我 
们后代加冕典礼于1498年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爷爷大 
公给孙子大公戴上皇冠，披上披肩，围上宽大的翻领。在加冕 
时，总主教转向爷爷，称他是“光荣的沙皇' 这个庄严陸重的时 
刻使莫斯科大公感到有必要回 m 历史，引经据典，.为按照直系亲 
属系统传位的新制度找根据伊凡对总主 教说： “主教神甫 t 由 
于神的旨意，我们的古风从我们的祖先（即大公们）开始相传至 
今。 我们的父辈——大公们把大公地位授予长子。我是伊凡一世130 
的长子，他生前即授我以大公地位。但由于神的旨宼，我的儿子 
伊凡不幸亡故。他留下了第一个儿子季米恃里。我现在把弗拉基 
米尔、 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大公的地位授予他，在我生前和死后 
永远如此。神 m ， 望你祝福他获得大公地位。〜按照这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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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含义，伊凡决定在任命继承人的时候坚持严格的直系亲属 
系统。为这种继位制度而举行的宗教加冕仪式在当时可以说是颁 
布根本法。由于过份扩大了的丹尼洛维奇世袭领地变成了莫斯科 
国家， 尤其需要这样一押居于一切继承法之上的根本法。国家之 
所以不同于世袭领地，就在于世袭领主的意志要让位于国家的法 
律。但是伊凡自己破坏了他的庄严决定。索菲娅扭转了局面：被 
加冕的孙子遭到贬谪和监禁，而她的几子则得了宠，获得了大公 
地位，成了 “专制 君主' 伊凡在另一个场合曾经说过这样 的话： 
“难道我不宠爱自己的孙子和儿子7我想把大公的地位授予谁，就 
授予谁。” 26!1 这完全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世袭领主的口气，而不象 
一个颁布第一部诖典的君主。在瓦西里和尤里之间订立的规章中 
也反映了君主可以在直系亲属中任童选择继承人的思想。瓦西里 
和尤里是伊凡三世的年长的儿子，他们是在伊凡三世生前根据他 
的意志订立这个趣章的。规章 规定： 父亲可以把大公的地位授予 
他所喜欢的儿子，不管他们的长幼。伊凡三世给他的继承人开了 
一个坏的先例，令人可悲的是，他们始终不变地效尤，即一手树 
立一个人，另一只手又把他毁掉，直到断送他们创建的国家为 

止加' 


大公权力的扩大 

在确定最髙 权力的 规槙和形式方面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动 
摇不定的现象在政治思想方面加紧进行工作的结果不仅导致围 
绕大公及其称号更加摆 阔气、 讲排场，而且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131最高权力的新的意义逐渐明确起來，这不仅反映在宫廷内部的礼 
仪上，而 i 反映在国家法权上^我们知道，从十四世纪上半叶起 
莫斯科大公就逐步加强了这种 趋势： 在继承世袭领地方面，年长 
的继承人比年纪较轻的分封王公具有优先权。伊凡三世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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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中把这种做法空前地扩大了：继承大公地位的长子一人得到 
了六十座城市和县，即整片土地和域市及郊区，而他的四个分封 
弟弟总共只得到不过三十座城市，而且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械 
市 47 。因此，现在奠斯科大公比所有分封的兄弟加在一起还要富 
有，还要强大。伊凡三世的祖辈实际上就采取过这个手段，用以 
保征年长继承人的政治优势。不过，伊凡三世也有重要的革新创 
造，在这方面深深渗透莫斯科国家意识的国家思想起了作用。他 
在遗嘱中不仅加强了继承大公地位的长子的物质方面的优势，而 
且使他在政治方面也比年纪较轻的分封兄弟享有更大特权。从这 
个意义上说，伊凡的遗嘱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家法权史上的第一个 
法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试图确定最高权力的构成。大公比分 
封兄弟多得到的政治特权，列举如下： （1) 以前，继承遗产的所 
有王公按一定比例共间掌管莫斯科市，共同征收关税、直接税和 
间接税。而伊凡三世的遗嘱则 规定： 首都税务的重要项目、贸易 
关税、商业税捐全归大公一人，然后由大公每年从中分给分封兄 
弟每人各一百卢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不少于一万卢布)。 （2) 以 
前，分封王公可以在首都各自的辖 区及其 近郊村镇就一切本务 
行使司法权。而伊凡三世的遗囑則规定：在整个首都及分封兄 
弟所管辖的郊区，重要刑事案件的审判权全归大公。（3〕以 
前，大公和分封王公都可以铸迪自己的货币。在我们的占币收藏 132 
馆，我们可以找到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分封时代钱币的徉品。而 
伊凡三世的遗嘱则 规定： 只有莫斯科大公有权铸造货币。 C 4) 以 
前，根据分封统治制度，分封王公可以在遗嘱中自行处理自己 
的世袭领地 * s 。 季米特里•顿斯科伊第一次对这个权利作了某 
些限制，他在自己的遗嘱中 规定： 分封王公逝世时无子者，不 
得把自己的封邑遗贈任何人。其封邑在他去世后由其母分给在 
世的兄弟 ss 。 伊凡三世的遗嘱则完全有利于 大公： 无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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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邑悉归大公。大公通墦为维持生计分得的部分封邑仍 
归她所有，直到她逝世 为止； 而在她逝世以后，亦归大公所 
有' 

分封制的害处 

由此可见，伊凡三世的遗嘱只是从一个方面，即从对分封王 
公的关系方面确定了大公的最髙扠力。以前，大公只是在领地的 
规槟， 财产的数量方面比自己的分封亲属优越，而现在则把大部 
分政治权力集中干一身。伊凡三世的继承人登上大公宝座的时 
候，比伊凡本人更象一个君主。在他统治的前半期，分封 1 ^兄 
弟还可以对大公有所制约，而后来他们在他的面前则变得毫无力 
量， 没有任何权利。他们陷于贫困，境况一天不如一天，在自己 
的封邑内横征暴效，仍然感到度日维艰，无力给鞑靼人缴纳黄 
款，不断向别人借钱，有时甚至借两个卢布买盐，付不起利息， 
死时债台高筑，把还偾之事委托大公，而把自己的封邑移交大公 
作抵。他们的遗嘱对他们的经济情况作了如此的描述。大公瓦西 
里的分封兄弟的处境尤其悲慘。他们有时甚至考虑投奔立陶宛》 
当他们的意图被发觉以后，他们通过总主教、修道士、莫斯科的 
大贵族向大公苦苦哀求宽恕，称自己为大公1自己的“君主”的 
133奴仆》不论在伊凡的统治下，还是在瓦西里的统治下，莫斯科对 
他们都是不客气的。他们知道，只要有人检举他们不服从命令和 
谋反，甚至只要有这方面的嫌疑，他们就会被莫斯科下狱。然而 
这两个大公正式承认分封制，他们按老的条件同分封王公订立规 
章，把他们当作独立的统治者，只要求他们随时随地都不要背弃 
大公，不同任何人签订条约，绝不要背着大公行事，不要为他们 
的儿子和侄子谋求大公地位。这实际上仍然是以个人的义务代替 
法律。这些分封主公本身没有什么危险性，他们由于自己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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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退义上的弱点连自己的封邑也管理不好，用大公瓦西里对自 
己分封兄弟的评语来说，他们不是治国之才，但是在当时的形势 
下，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他们也并非是无害的。关于分封的传 
说〖己忆犹新， M 要时机适当，那些弱小的分封王公便头脑发昏。 
即使不鬼由于本性，至少也是由于所处的地位，分封王公总是生 
冇反骨，他们在宫廷内部纠合一帮人，耍阴谋诡计。在莫斯科克 
里姆林官，他们随时都可能闹事，人们最怕他们逃往国外，逃往 
立陶宛。其实，如果他们逃往国外，那倒是最好的办法，国家可 
以借此摆脱这些无用的老古董，正如同失明大公瓦西里通过这个 
办法摆脱了他的最凶恶的敌人莫扎伊斯克和舍米亚奇奇主公那 
样。分封制已经同实际情况不适应了，但在表面上仍假惶惺地予 
以承认，这给国家生活带来了虚伪性，妨碍莫斯科君主明确自 
a 的地位和贯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最髙权力的统一和完整 
性。伊凡三世由子他父亲和他自己的悲惨经验而不得不忧心忡忡 
地考虑建立这样的扠力。奠斯科的使节以他的名义在维尔诺对他 
的女儿立陶宛大公夫人说/ ( 我听说，在立陶宛，由干君主太多而 
秩序混乱。你也知道，我父亲在世时我国也秩序混乱，而父亲逝 
世以后，我同兄弟们秩序井然我希望你记取这个教训，否则，后 
悔莫及， 


莫斯科君主们犹豫不决 

莫斯科 甚主 比较容易接受专制统治的思想，但却不容易掌撞 
一统统治的思想。.我们很快会看到，庄严接受沙皇和专制君主称 
号的伊凡四世在同库尔勃斯基王公论战的过程中加紧研究专制统 
治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古俄罗斯所不熟悉的。但他也未能摆脱 
分封的习惯他在年的迫嘱中立长子伊凡为继承人，把 
整个俄罗斯的 M 域遗赠与他，但同时也从全国各地的城市中 C 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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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科斯特罗马，沃洛科拉姆斯克、科泽尔斯克.姆增斯克等〕选 
择一部分封邑遗赠次子费奧多尔。事实上，这个封邑并不是独立 
的公国^它的统治者也不奐以前的分封王公那样是自治的君主， 
他在一切方面听命于沙皇，他的封邑受其长兄这个唯一的君主的 
最高扠力的管辖，是俄罗斯这个唯一不可分割的王国的组成部分6 
遗嘱贫称:“吾儿费奥多尔的封邑归他（长子伊凡沙皇）管辖，属于 
伟大的国家。遗嘱人的心里显然考虑到最髙权力和国家领土的 
不可分割性。这个遗嘱在我国法扠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分封 
王公是君主的臣仆这一槪念父亲以 34 最坚决的措词要求次子 
无条件地服从长兄，如令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调嘴，听长兄的 
话，按长兄的意志办事，直至流血牺性，甚至受到长兄的委也不 
要反抗，不要辩解，而是要必恭必敬，请他息怒。一句话，分封王公 
只不过是君主的臣仆而已。但是问題在于分封王公称号的本身， 
而不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按照父亲的遗嘱服从君主。因为遗嘱实 
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当伊凡雷帝的长子逝世时，次子继位。而父 
亲去世不久前出生的王子季米特里被封了一个小小的领地乌格里 
奇。但是父亲尚未瞑目，这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分封王公就已经播 
下了内讧的种子，经过长期酝酿，终于成为巨大的灾难，几乎把莫 
斯科丹尼洛维奇家族苦心经营三百年的全部成果付之东流。由 
此可见，直到克里姆林官朝代结束为止，都未能摆脱这样的 思想： 
皇室中的毎一个成员都应当有一块封邑，不管规模多么小，权力多 
么微不足道.但仍然要有自己的一块封邑。甚至象伊凡雷帝这样 
一位勇敢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也依然忠于世代相传的莫斯科的逻辑 
和政治一-不彻底的逻辑和不彻底的政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到这个时期结束为止奠斯科国家最高权 
力的大致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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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权力的组成 

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的一个 
不大的封邑得 a 把当时的大俄罗斯民族扩大到整个地区，这种顺 
利的扩大使这 个封邑 的统治者逐渐打开了眼界，对自己和对自己 
的扠力有了新的看法，设法使这种权力同曰益改善的地位相适应。 

备种教育 材料： 基督教的观点、拜占庭的 传说、 当地人的历史回忆 
和从以往的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以及对未来的抱负都被动用来形 
成奠斯料的政治思想。从这些材料中形成了相当复杂、但又不十 
分明确的最高权力的形象，它明 M 地有三个 特点： 君权神授；在宗 
教和历史上同已覆灭的拜占庭的眹系，以此为基础形成普世的正 
教； 在大公弗拉基米尔 * 莫诺马赫直接传下來的继承扠的基础上 
形成的全俄罗斯民族意识。但是这些特点被列入权力的组成中， 
而不是从杈力的历史内容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内容构成莫斯科君 
主对俄罗斯土地的世袭扠，俄罗斯土地现在属于他，将来也属于 
他。这个权力有三个内容 :不受 外力干涉的世袭全权，这表现在采 
用沙皇和丹主君主的称 号上; 桉照追嘱由宜系亲属继位的继承权， 

继承人由遗嘱人在直系亲属中 物色； 王国扠力和领土的不可分割136 
性，分封王公的领地受沙皇管辖。这些内容是以世袭领地为基础 
的，但只要排除其世袭的糟粕，赋予立法的形式，是可以作为国家 
制度的基础的。其中的后两条使世袭领地的范围大大扩大，以致 
不再是世袭领地而变成了国家 34 。 

社会备界对君主的*法 

上面我们列举了基本事实及其后果，这些后果一方面表现在 
奠斯科国家的外部形势和对外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莫斯科君 
主的政治意识及其最髙杈力的组成上。但是这一事实也表现在萁 
斯科社会备界对自己君主的态度上。在十五世纪末以前，分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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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这种关系是很单纯的，还看不到后来对莫斯科君主的那种个 
人迷信式的敬畏之情。1480年，在阿赫马可汗人侵时，带兵在奥 
卡河御敌的伊凡三世离开军队,返回莫期科，首都陷于惊慌之中， 
市民预计鞑靼人会围城，把自己的财物搬进了克里姆林宫。据编 
年史记载，当市民看到大公回来时，他们向他抱 怨说: “君主啊，你 
在和平时期治理我们，白白地向我们征收了许多苛捐杂税，而现在 
你自己却不向可汗纳黄，惹恼了他，你把我们出卖给鞑靼人了。 
罗斯托夫年迈的大主教瓦西安用更加产厉的言词指责大公, 他说： 
“对他说话是白费唇舌 。”他 把大公称作“逃兵 1 ■，胆 小鬼' 并扬言， 
要向他讨还基督徒由于抵抗鞑靼人而流洒的热血我们苒列举 
—则伊凡的继承人当大公时的逸事 s 在那个时期还保存着先前那 
种臣民和君主之间的纯朴关系。当时莫斯科根据人们的告密怀疑 
君主的弟弟、季米特里分封王公尤里图谋不轨，决定等他来到莫 
斯科时就把他抓起来。尤里听到这个消息，便向沃洛科拉姆斯克 
寺院院长约瑟夫申诉，说莫斯科听信谰言，恳求院长去莫斯科在 
137大公面前给他说说情。约瑟夫劝这位分封壬公不要同大公 对立： 
“瓶从天意，听命大公，尤里回 答说： 《我听你的劝告，不再反对 
© 主，准备委屈求全，死而无怨，但®你能去见见他 ，约 瑟夫派 
寺院的两个长老去见大公。瓦西里没有遵守一般的礼节，既没有 
同这两人打招呼，也没有问候寺院院长，他怒气冲冲地问 使者: *你 
们来干什么，有何贵干? s 于是其中的一个长老开始教训大公 :“君 
主不应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就如此发怒，而应该好好询问一下，平 
心静气地听听。”大公难为情地站起来，笑 着说: “请原谅，长老，我 
是开玩笑。”接着，他脱帽向两位长老施礼，并问候寺院院长。当谈 
到正事的时候，大公尊重约瑟夫的求情，同自己的弟弟和解了* 7 。 
这是 1 M 5 年以前发生的事，1515年约瑟夫逝世，可见在十六世 
纪初臣民同自己的君主还保持着纯朴的关系。但是这种作风同承 


136 



后一些封邑一起很快消失了。在伊凡三®时代，更不用说在瓦西 
里时代了，最高权力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莫斯科君主同其臣民之间 
划了一道鸿沟。在瓦西里时代曾经目睹莫斯科情况的德皇大使格 
尔别尔什泰因这样写遺:这位大公完成了他的父亲所开创的事业， 
他对臣民的权力几乎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主》他还说，莫斯科人 
谈到大公 时说： 君主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君主是神的意志的执行 
者。当问莫斯科人：他们是否有什么不了解的或者怀疑的事情时， 
他们斩钌截铁地回答，“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们只知道神和 
君主，据格尔别尔什泰因说，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君主尊称为祌的 
仆人和侍者，用莫斯科官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崇髙的关系*®。由 
此可见，到瓦西里的继承人伊凡四世的时代，莫斯科已经有了一整 
套政治概念，后来莫斯科罗斯长期沿用这些概念。 

结论 

在追述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些现象时，不能认为在失明大公瓦 
西里逝世以后的一百五十年对莫斯科君主的政治思想和扠力没有 
起什么作用。全俄罗斯领土的政治联合>莫斯科君主的民族 意义、 
神授予他以捍卫人民幸福的权力——这些思想连同为确定统一 
的、不可分割的最髙权力的组成而作的最初尝试，应当认为是当时 
莫斯科知识界的重大成就。如果这些成就不是伴之以相应的社会 
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改孳的话，那么它们的隶义将只不过是历史上 
的槪念而已。至于进行了哪些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改革，我们将 
在下面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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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 


奠斯科的大贵族——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大贵族组成的变 
化—大贵族 •束族 系谱的条件和规则一 一新组 成的大赍族的 
政治情绪——奠斯科大贵族成为一个阶级一一门笫制——门 
笫制的渊源一^门第制的简单计算办法和复杂计算办法—— 
在立法方面对门笫制的限制——门第制的思想——门第制形 
成为制度——门第制对大贵族阶鈒 作为政诒保证 的意义 一一 
它在 这方面 的缺陷 


内部关系 

这个时 期的基本事实是莫斯科公国变成了大俄罗斯国家，在 
研究其政治后果时，我指出了这一事实对莫斯科君主和大俄罗斯 
社会的政治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这 一# 实使莫斯科君主对自己的 
权力有了新的看法，使大俄罗斯人民对自己的君主也有了新的看 
法 4 莫斯科君主感到自己 r 然是全民族的统治者，因而不论在自己 
的心目中，还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大大高大起来了。这一 
事实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政治 槪念， 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政治关系。大 
俄罗斯的政治联合使联合起来的俄罗斯社佘各阶级的地位和互相 
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 使大货 族这个上层阶级的组 
成和情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个阶级的组成和情绪的变化使 
其对君主的关系有了改变，这种改变同社会上其他阶级对君主关 
系的改变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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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责族 的组成 140 

为了理解这神变化，有必要回顾一下分封时代莫斯科大贵族 
的地位。当时莫斯科就吸引了许多显要的大贵族，而北罗斯的其 
他公国的宫廷则未能做到这一点^从十三世纪末开始，各地的达 
官贵人紛纷齐集苋斯科河的两岸，他们有的来自吡连的北方公国， 

有的来自边远的俄罗斯 iH 方、切尔尼戈夫 t 基辅，有 的甚至 来自沃 
林，有的来自外国一徳国西部和鞑靼的东南部，有的来自克里米 
亚、甚至来自金枨汗国。由于达官贵人的大批涌人，十五世纪中叶 
莫斯科大公就拥有许多名门贵族。根据昔日莫斯科大贵族的系谱， 
这种望 1族有四十家 之多， 其中最著名的有：科什金家族 、莫 罗佐夫 
家族、布图林家族、切里亚德宁家族，维利亚明诺夫家碑、沃隆佐夫 
家族、霍夫林家族 、戈洛 文家族，萨布罗夫家族等。在这些贵族同 
大公的关系中还保留着十二世纪王公时代的大贵族那种作风，即 
浪据协议偶尔自恧地为王公出谋划策，助一臂之力。从十五世纪中 
叶起，莫斯科大贵族的组成发也了深刻的变化。十六世纪大贵族 
的家谱揭示了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家谱，到十六世纪末，为莫斯科 
供职 的世袭 名门达二百家之多。除了伊凡三世以前在莫斯科定居 
的名门領族以外，我们发现，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有一百五十多家望 
族加人莫斯科大贵族之列。这些贵族的来源是很复杂的。看一看 
他们的老家潘，使人觉得简直象俄罗斯人种博物馆的目录。他们 
來自俄罗斯平原各地和边疆，代表着五花八门的种族，既有俄萝斯 
人、德国人、希腊人、立陶宛人，甚至还有鞑靼人和芬芸人。更重要 
的是，新的大贵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有王公封号的家族。自从 
伊凡三世以来，随着奠斯科对罗斯兼併的加强，许多王公抛弃原来 
的大公和分封王公职位而在莫斯科供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 
大公在莫斯科政府各部门担任职务，有的在国家杜马当议员，有的 
在衙门任法官或大臣，有的在地方当总督，有的在部队当督军。担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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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职的王公虽然没有完全压倒未任公职的苋斯科老贵族，但却 
也使之相形见绌^这些王公除少数例外以外，大多数是柳里克家 
族和立陶宛的格季明家族的后代。继他们之后，罗斯托夫、雅罗斯 
拉夫尔和梁赞的大贵族也相继来到莫斯科 a 


家族系谱 

来自各地的如此复杂的人种和社会成份是不能很快地融为一 
体的。莫斯科的新的大贵族等级森严，大贵族家族的上下尊卑不 
是协商而定，而是按官职的商低确定的。尊卑之分决定子各种条 
件。在莫斯科，这样的思想占了 上风: 王公的地位之所以应当髙于 
大贵族，正是因为他是王公。尽管他只是不久前才为莫斯科君主 
服务，而大贵族的许多前辈却早已在莫斯科供职。由此可见，供职 
的久远反而成了家庭出身的牺性品。这是第一个条件-但并不是 
所有的王公在莫斯科的官阶上处于同等地位：以前大公的后代的 
地位高一些，以前分封王公的后代的地位则低一些。乎科夫家族的 
大公的地位始终髙于自己的近亲库尔勃斯基家族和普罗佐洛夫斯 
基家族的王公，因为前者出身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大公，而 
后两人出身子推罗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分封王公。由此可见，王公 
们在莫斯科的职位的高下决定子他们转而投身莫斯科时的地位的 
尊卑 a 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贯彻第二个条件，这就抵消了第一 
个条件，使一些王公的地位低于一般贵族 a 许多分封王公在投身 
莫斯科以前就丧失了自己的封邑。他们投身莫斯科以前是为其他 
宫珪 C 大公或分封王公）胀务的。他们作为身份较低的大公的臣 
仆，在莫斯科的地位也比当地老贵族低一头，0为这些老贵族是 
为所有王公中身份最髙的莫斯科大公服务的，莫斯科大公是最老 
的弗拉基米尔地区的统治者 由此 1 产生了第三个 条件： 在投身 
142奠斯科以前已不再当扠执政的王公，象从其他公国投身莫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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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贵族一样，他们在莫斯科的地位的高下决定于他们投奔萁斯科 
以前所效忠的王公的地位。根据这呰条件确定了有称号的公职人 
员和无称号的公职人员在莫斯科论资排辈的规则。在莫斯科的官 
阶中，当权执政的王公的地位决定干他的宫职，一般贵族和供职 
的王公的地位决定于他们所服务的宮廷的地位。因此，（ I )大公 
后代的地位髙于分封王公的后代 ， （2) 分封王公的当杈的后代的 
地位高于大贵族， （3) 莫斯科大公的贵族的地位高于供职的大公 
和分封的大贵族 S 由于这种做法，莫斯料新的大贵族分成几个官 
阶„以前罗斯和立陶宛大公的后代属于上层，其中包括雅罗斯拉 
夫尔的平科夫家族的王公，苏兹达尔的舒伊斯基家族的王公，罗 
斯托夫家族的长辈大公，立陶宛的别尔斯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 
帕特里克耶夫等家族的王公戈利琴家族和库拉金家族的王公来 
自这些家族没有称号的莫斯科旧的大贵族属于这个阶层的只 
有扎哈里英家族，它是莫斯科老贵族科什金家族的一支。第二个 
阶层由这样一些家族的著名分封王公的后代 组成： 特维尔的米库 
林斯基家族，雅罗斯拉夫的库尔勃斯基家族,切尔尼戈夫的沃罗登 
斯基、奥多耶夫斯基和别列夫斯基等家族，梁赞的普隆斯基家族。 
此外还有莫斯科旧的大贵族中的这样一些 望族： 维利亚明 诺夫家 
族、达维多夫家族、布图尔林家族、切里亚德宁家族等。属于第 
三个阶层和第三个阶层以下 的有： 莫斯科的次要 3 贵族和小分封 
王公的后代以及来自特维尔、罗斯托夫等公国的大贵族。而且，我 
们可以 看到： 裉据莫斯科上层官僚阶层中形成的关系，可以比较 
容恩地确定各个人和各个家族的相对地位，而确切地划分阶层则 
要困难些 3 。 


政治情绪 

新组成的莫斯科大贵族开始具有新的政治情绪，领导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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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贵族阶级 的最重 要的显贵来自 以 前的大公和分封王 公 5 不要以为 
随着大公国和分封公国的消失，北罗斯存在的分封制也随之立即 
消失不是这样。在莫斯科君主的专制统治下，这个制度还在长 
期起作用。北罗斯的政治联合起初只表现在莫斯科最高权力的统 
.一上，并没有立即对地方的行政机构加以彻底改黾，在地方上，分 
封制的残余仍然相当顽固地保持着。莫斯科君主的权力 1 并不是 
把分封制的权力取而代之，而是凌驾于它之上。新的国家制度是 
建立在以前的制度之上的，它不是棕毁旧制度，而是形成一系列新 
的吏 髙级的机构和关系。甚至特维尔.罗斯托夫、下诺夫哥罗德等 
地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也没有取消，而只是迁移到莫斯科,继续单 
独存在，并没有同莫斯科的中央机关 合併、 分封王公也是这样， 
他们不再是自己封邑的独立的统治者，一般只是作为世袭领主，有 
时是很大的世袭领主,往往甚至享有部分以前的行政权力，根据老 
的地方愤例和法律行使司法、行政扠，保留封邑的军队，有时甚至 
正式自称为分封王 I ，而不是供职王公 6 。在伊凡雷帝时代，在实 
行沙皇特辖制以前，在高级显贵中也有领主，他们拥有广大的世袭 
领地，在那里实行着绝对的统治，甚至不向沙皇來报工作。由于这 
个缘故，王公们从分封王公.甚至大公的地位转而向莫斯科称臣以 
后，并不是急剧的改变，不会丧头他以前拥有的一切。在奠斯科君 
主的宫廷克里姆林宫里，他们处于其先人所不熟悉的新环境中，但 
是在自己家 M , 在自己的宫廷臣仆中间，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他 
们仍然感到自己是以前关系的纽带，保持着以前的概念和习惯％ 
另一方面，有称号的大贵族在莫斯科机关中占据了所有的髙位，统 
率着莫斯科的 部队， 治理着莫斯科国家的各州。往往有这样的情 
144 况： 以前执政的王公作为莫斯科君主的总督继续治理着痴己的公 
国。所有这一切帮助新的有称号的莫斯科大贵族、大公和分封王 
公的后代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是无称号的莫斯科老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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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贵族所没有的、无称号的莫斯科老辈大贵族是根据协定称臣 
供职的自由的、可进可退的王公，而有称号的莫斯科新的大贵族则 
认为自己是 天生的 国家的佥权统治若。以前的大公和分封王公的 
后代在统一了的北罗斯领导着一切，他们在莫斯科继续认为自己 
象其当权执政的祖辈一样，是俄罗斯土地的主 人/所 不同的只足： 
其祖辈散居各个封邑 t 因而是分散地、单独地治理着俄罗斯国土的 
各个部分,而现在聚居奠斯科的后代则开始共同地治 理整个 国土。 
十六世纪有称号的大贵族是这样看待自己当权执 政的： 认为这个 
权不是莫斯科君主恩賜的，而是从祖辈继承下来的,是被事态的发 
展推上台的，与这个君主无关。莫斯科君主自己也对他们持这个 
观点，因而没有触动他们的分封制度。甚至不喜欢名门大贵族的 
伊凡雷帝的父亲也承认他们的执政继承权，在他逝世以前向他们 
发出的通偷中称自己的近臣是本土的0永恒大贵族” 8 。新的、有称 
号的大贵族农到自己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官周围的聚集，认为自己 
是继承先人事业的、理所当然的、得到公认的俄罗斯土地的统治 
者，莫斯科则是一个集合点，他们可以继续从这里治理俄罗斯的国 
土，只不过不象他们先人那样分散地、单独地统治，而是共同地、整 
体地治理一切事务和整个国土^这就是说，在莫斯科的新的大贵 
族中，分封时代遗留下来的世袭制度并没有中止，只不过是加以改 
造而已。现在，由于以前当权执政的王公的后代聚集在莫斯科 ，他 
们从父辈手中继承下来的玫权就从单独的、个人的、地方性的政权 
变成了集沐的 、阶 JB 的 、全 国性的 改权。 由此可见，新组成的莫斯 
科大贵族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分封时代的大贵 
族所没有的。他们的政治情绪就是按这种观点形成的。 

nnm 

这样％我们在研究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社会结 


145 


14 ? 



构时，还碰到了这个时期基本情况的另一个后果。大娥罗斯民族 
国家的形成作为大贵族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理论对大贵族的思想 
产生了影响。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 如下： 莫斯科君主要 
求曾经一度统治部分国土的世袭名门的后代共同合作来治理在他 
的政权下统一起来的俄罗斯 Ift 域。大俄罗斯的联合使莫斯科大公 
成为全围性的民族君主，给聚集在他的旗帜下的地方统治者灌输 
了全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大贵族阶级对自己地位的这种看法井不 
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要求，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供职制度，在我国 
历史上称作门 第制。 在研究这个制度以前，我先说明一下莫斯科 
贵族阶级的含义。 

作 为一个 阶级的大贵族 

我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不同于十六世纪莫斯科官方语言所具有 
的那种含义。当时这个词指的不是社会阶级，而是大贵族的髙级 
官员 s 所谓大贵族阶级，乃是正式向人表明：他们享有大贵族地 
位。我所说的大贵族阶级是狭义的，是指那个时期莫斯科国家的 
许多文武官员阶级的上层。为了弄清楚这个阶层的组成，可以把 
官方的一本家谱作为基础 a 这本家谱按辈份的顺序叙述了最 m 要 
的官员的系谱，名叫《君主家谱 々，是 在伊凡雷帝时代编 辑的。 在解 
决莫斯科官员的系谱争端时以这本书为依据。这本家谱中列举的 
家族被称作世袭大贵族，我们把这种世袭大贵族称作莫斯科大贵 
族，可以看出这个大贵族阶级有两个条件或标志。列人这个家系 
的大贵族需具备以下 条件： 在接近于形成这个阶层的十六世纪初 
以前，他们的家族中要有人在莫斯科当大贵族、侍臣和其他髙级官 
员。后来，为了使自己的象族不脱离这个阶层，其成员必须在首 
都供职，在中央、地方和军界任高级职务》。 

下面谈谈门第制的主要内容 s 门第制就其本意来说应当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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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中世系大贵族之间形成的那种官 
位等级制。 


门獬制 的澜源 

为了 111 理解古代奠斯科门第制这种错综 复杂的 现象，必须摆 
脱现在关于公职人员的某些概念，说得更淸楚一些，就是不要把 
那时担任政府职务的条件同现在的条件作对比。现在，人们被任 
命担任某个部门的职务时，是依据他们能否胜任工作的条件而冏 
别人发生平等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而能否胜任则决定于一个人 
的能力、学历和资历，印工龄长短和完成任务的情况，总而言之， 
纯属个人品质，其他考虑充其量也只能是次要的和不公开的。无 
论如何，被任命的人之间的职务关系在他们被任命 的时候 就已经 
确定了，而依据便逛首长对该职务所需要的个人品质作出的评价。 
十六世纪莫斯科公职人员担任髙级职务时并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品 
质，而是考虑他们各自家族的官爵和每个人在其家族系潘中的地 
位，奥多耶夫斯基家族的王公在官府中的地位总是高于布图尔林 
家族的人，这便是这两个家族之间的等级芙系。但是布图尔林家 
族中的长辈可以在地位上接近子奧多耶夫斯基家族的晚辈王公， 
甚至同后者平起平坐，并根据这一点改变彼此之间的等级关系。这 
就是说，每一个宏族和这个家族中的毎一个人在间其他家族和其 
他人的关系中都保持着一定的，固定不变的地位，他们的官位必须 
相应保持一致，因此，上迷地位是不受其任命的影响的。同事之间 
的等级关系不是由上司在任命他们时确定的，而是由任职人员的 
家族地位事 先确走 的，在一个家族内部和同其他家族的关系中人 
们彼此之间的世袭地位称作 n 第制渊源。 这种地位是由祖先遗留 
下来的 f 成为家族所有成员的世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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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制的简单计算办法 

我再说一遍，所谓门第制渊源就是担任公职的个人和家族同 
其他担任公职的个人和家族的关系中保持的世袭地位 〃。人 们制 
定了一种确定家 lit 渊源的特別方法，精确得象数学一样。每个人 
的家世渊源都计算出来了。这种计算有一整套办法，可以称作门 
第制的数学。家世渊源有两重意义，它指出一个人同亲属的关系 
和同非亲属的关系，根据这一点，任官等级也有两种计算 办法： 
简单的计算办法，即按照京讲（也4 11 阶梯，来 计算； 双重计算 
办法，即按照家谱和等级来计算。我们 12 已经熟悉家谱了。所谓 
等级是指担任宮廷内部 、中央 和地方的高级 职务： 大臣，总督、市 
长.督军等。在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或总参谋邡的官厅中实行了 
这一规定，并载人编年史中。据米柳科夫说，1 55 6年制订了宫府 
等级，这是一部从1475年开始在以后八十年一直贯彻执行的官方 
等级书按家谱计算的办法确定了人们同其亲属的系谱关系》 
这种计算办法是从古代俄罗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抄袭下 
来的 e 所谓古代俄罗斯家庭是指由父亲和己婚儿子组成的家庭或 
在一起生活的亲兄弟及其家属组成的家庭。这种复杂的家庭的成 
员严格遵守长幼辈份，例如餐桌的座次按长幼辈份排列^试以由 
亲兄弟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 为例： 首座属于作为家长的长兄，其 
次的两个座位属于他的两个萆弟，第四个座位属于他的长子。如 
148 果家长有第三个弟弟，那么这个弟弟的座次既不能先于、也不能后 
于大侄子，而是平起平座。这种辈份通常大概按出生的次序 来分： 
第四个弟弟出生的时间通常跟长兄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间差不 
多，因此厲于第二代，即儿辈，而三个年长的兄弟属于第一代，即 
父辈。这种次序的排列可以说明门第制计算办法的基本规则^按 
照这种计算办法,父亲的长子居第四位，这中间为父亲的两个年长 
弟弟留出了两个位置除此以外的弟弟，其座次都后于长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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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这就是说,亲兄弟的座次也按长幼次序安排，稂据这两个规 
则，产生了第三个 规则： 兄弟中的老四，即三叔同长兄的长子属于 
同辈，这个规则可以用这样一句15 表述： 长兄的大儿子论辈份 
等于第四个（包括父亲)叔叔，这就是说，他们不应坐在一起，而 
应当另坐一桌，或坐在对面。这些规则的一个总原_是：亲属中 
的毎个人的象世渊源决定于他冋共同的祖先的远近。这种远近的 
距离是用座次这个特殊的计算单位来衡量的。门第制这个叫法就 
是这么产生的。由于门第制把系谱闷职务联系起来，地位也有了 
双重意义，即系谱的意义和职务的意义。从系谱的这个角度来说， 
所谓地位的髙下是指家族中毎个成员在按照同始祖相距的远近而 
区分长幼次序的阶梯中所处的地位。同始祖相距的远近是根据他 
们同始祖相隔的世代来计算的。最初关于职务方面的地位的概念 
显然是在大贵族们按职务和系谱方面的尊卑长幼次序排座次的时 
候形成的。但是后来这个槪念扩大运用到一切职务关系和政府官 
职上。我们现在所说的“寻找位 g ” 就是由此来的 1S \ 担任食府 
某职的同宗人员和异京人员之间的系 '# 距离应当同这些职务之间 
的等级距离相一致。为此，每一个范畴的职务关系，每一个官府， 
国家杜马中的地位、行政职务、市长以及督军的职务也都按尊卑长 
幼次序排列，形成为等级阶梯。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督军们的尊 
卑次序是如何排列的。莫斯科军 C 大军或小军）在出征时通常有五 
个团或支队。这五个团是：大团、右手团>先头团.警卫团（叩先锋 
队和后卫队）和左手团。毎个团有一个或数个将领，视该团的组成 
情况，即有多少连而定。这些督军分別称为大将(或第一督军）、副 
将（或第二督军）、第三瞀军，等等。这些督軍的地位按照尊单次序 
排列如下：大团的第一督军居首位，右手团的第一督军居第二位， 
先头团和箬卫团是两个平行的团，它们的第一督军居第三位，左手 
团的第一督军居第四位，大团的第二督军居第五位，右手团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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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居第六位，如此类推 11 。如果两个亲属同时担任一个军的督 
军，按照系谱厲于长辈的那个人比属于晚辈的那个人高两级的话， 
那么在任命长辈担任大团的第一督军的同时，必须任命晚*担任 
聱卫团或先头团的第一督军，既不能髙于此，也不能诋于此。如果 
再髙一级，任命他为右手团的第一督军的话，那么那位长辈亲戚就 
会 禀报： 如此提升他的晚辈亲戚，会冇损于他的荣誉，同宗的人和 
异宗的人认为同他平起平坐，就会开始瞧不起他、侮辱他，觉得比 
他高一头，因为本来比他低两级的人现在只比他低一级了。如果 
比此低一级，任命晚辈为左手团的第一督军的话，他也会觉得不光 
彩，认为他的职务同自己的亲戚不相当，有损于他的面子，亲戚会 
在他的面前去争取一级。我举这个例子，是要 说明： 系谱中的辈 
份必须同官府中的等级相 一致。 

复杂的计算办法 

确定异宗人员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计算办法比这更复杂一些^ 
如果两个不冏家族的成员担任官府职务，必须共事，一人管辖另 
一人的话，他们为了检査这种任命是否得当，便根据父辈的职务 
计算他们之间的差距，通常把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的父辈职务作 
为梱据。为此，他们找出吏部档案，寻找过去这种任命的先例，说 
明他们的祖先也担任过这种职务，一起共？ q 碰到这种情况，他们 
便计算他们祖辈职务之间的等级差距。他们把这个等级差距怍为 
基础来计算两族之间的职务关系和应享的荣誉。确定了家族的等 
级关系以后,两个共事的亲威便拿了家谱，找出两家曾经共事的祖 
先*各自算一算自己同祖先相隔多少世代 6 如果这两个同事发现他 
们同各自祖先相距的世代差不多，那么他们便可以象自己的祖先 
那样担任同样的职务，保持同样的等级6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 
人离自己的祖先更远一些，那么他的地位也应比自己同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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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些。假定说这两个同事的祖先是奥多耶夫斯基王公和布图尔 
林，前者当过大团的第一督军，后者当过左手团的第一督军，那么 
奧多耶头斯基间布图尔林在家族柒誉上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也 
就是说，两人相差两代，因为左手团的第一督箄居第四位，正如同 
长子同父亲的关系 •= 根据等级确定了 15 *家族之间的总的职务关 
系以后，还要按照家谱确定毎个人在家族系谱中的地位。如果奧 
多耶夫斯基大公的后代同自己的祖先相差六代，而布图尔林的后 
代同其祖先相差五代的话，那么在任命奧多耶夫斯基王公的后代 
担任大团第一督军时，不能任命布图尔林的后代当左手团的第一 
督军，因为布图尔林应当升一级，在备家族桉照等级确定任官职 
务这一固定不变 的原晒 中，还实行了计算世代辈份的可以变通的 
办法，用以确定每个人在家族系谱中的地位 16 \由此可见,确定同 1 S 1 
宗人的职务关系的是家谱，而确定异宗人的关系的則是等级，把家 
谱和等级结合起来，用以确定各种不同家族人员之间的关系 

立法方面的限制 

我认为，以上所述的门第制的计算办法足以使人明白，门第制 
使官吏的任命复杂化。特别是在确定督军的地位方面，吏部的主 
事很难制订一个挑选人员的办法，把各种系谱关系和等级关系都 
考虑到，把不同家族的各种荽求协调起来 a 在任命督军时几乎都 
免不了由于地位的计算而发生争吵，抱怨破坏了家世渊源'下 
述情况使这种混乱进一步 扩大： 年轻的名门服役贵族与督军争夺 
地泣，他们被派到参谋部，到舒军那里去工作或委以特别重任。这 
方面的困难使得必须在立法上对门第制加以限制。因此，1550年 
在总主教的参加下，君主和大贵族杜马决定：军事将領的某些职 
务不在门第制的计算之列，是无 11 等级地位的。例如，他们 决定： 
右手团的第一督革(他本来比大团的第二督军高三级 ；) 以后不再计 





算等级地位，而先头团和瞀卫团的第一督军則不低子右手团的督 
军。在不甚有名望的督军指挥下的有名服役贵族在进一步提升而 
成为督军时也不计算等级地位=> 或在宫迂内部的典礼上，有时军 
亊将领的所有任命都被列为无等级地位 1 M 。 


门第制的思想 

门第的计算产生了门第制的思想，这种思想是 完全保 守的和 
贵族式的 1 贵族的子孙后代必须象头几代人那样安排职务，为 
君主效忠 1 *。各家族之间的关系一经确定，不应苒改变。父辈和 
祖辈曾经在官府供职，子孙后代便应当永远如此。由此可见，门 
152第制确定的不是象封建制那样由家族继承官位，而是继承家族之 
间的官位等级关系。这可以说明政府职务在门第制方面的重要 
性。 职务决不意 味着： 它同家 世的关系犹如算术同代数的关系， 
即具体的俩然性。奥多耶夫斯基王公 17 准备担负任何职务，唯一 
的条件是，同他共事的布图尔林必须低千他的地位往往有这样 
的 情况： 同一个人在进军中相继担任了较低的职务，但这不是这 
令人的职务的降低，而是取决于他同其他团的督军的等级关系 w 。 
全部问題不在于职务，而在于人们之间的地位等级关系。由此可 
见，职务在等级中的重要性完全不象现在那样。今天，人们在政府 
中的地位决定于他的职务，即他掌提多大的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责 
任》在门第制时代， A 们在系谦中所占的地位表明他应获得怎样 
的职务。今天，有句谚语说得好，地位使人光彩。而那时的人们则 
认为，人的身份使职位光彩^ 

门銷制 的形成 

奥多耶夫斯基家族的王公 1 的地位之所以比布图尔林家族 
和莫斯科其他旧的大贵族的家族髙，是由于我所提到的莫斯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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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等级的一个规_，因为这些大贵族是十五世纪来直接从自己 
的封邑來到莫斯科的。奠斯科的门第制把这拽规则实际运用于莫 
斯科公职人员的职务关系上，因此可以大致确定门第制形成的时 
间 d 远在分封时代科宫廷和其他王公的宫廷里就可以看到 
门第制的成份，就有了啟单上下的思想，就有了按尊卑辈份安排职 
务和座次的现象，要求他们在王公的桌子旁就座时象他们父辈那 
样各就各位 t 要求事事必须存先例可援^>在分封时代，自由的公职 
人员不受枸束，他们的职务是不固定的。在王公的宫廷里，他们的 in 
地位是根据 n 王公临时签订的个人合 m 确定的。只右当大贵族们 
各就其位，安排奸地位和职务，新来的著名人物才能同王公建立牟 
固的关系，吃得开，取得比许多老的公职人员 更高的 地位，打破以 
前形成的名次。 14 J 8 年，立陶宛王公格季明的孙子帕特里克伊大 
公到苋斯科供职 1 sa 。 他的儿子尤里在莫斯科成了戈利琴家族和 
库拉金家族的王公的始祖。尤里 41 走了红运' 取得了比莫斯科许 
多大贵族更高的地位，因力莴斯科大公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因 
而要求莫斯科的大贵族给他以高位。尤里的长兄是费奥多尔 * 霍 
凡斯基。在尤里结婚时，他《被请来了 ' 座位排在莫斯科的老辈 
大贵族费奥多尔 • 萨布尔之上。萨布尔的祖先是在卡利塔时代到 
莫斯科供职的 。 霍凡斯基王公对萨布尔说请坐在我弟弟尤里王 
公的座次之上。”萨布尔表示反 对说： “令弟有个福神（即他的妻 
子），而你却没有。”他便坐在霍凡斯基座位的上方 186 。 通过裙带 
关系可以取得髙位，这种风气后来在莫斯科停止了，因为大批王公 
浦进莫斯科供职，不象以前那样只是个别人到莫斯科。在这种情 
况下，以前那种由王公同新来的臣仆签订个人协定的做法不得不 
代之以一肢的法典，用以评价公职人员的品质 a 不过，只是在莫斯 
科，门第制才形成为一整套制度。它形成的时期大概就是大批显 
贵涌人莫斯科之际，即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当大公之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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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门第制的两个基础开始形成了：个人协定被代之以法 
典; 形成了许多宗族，它们之间存在着任官等级的关系从这个 
时期起，聚集在莫斯科的大贵族家族彼此壁垒森严。因此，祖先的 
家 it 一般都超不出伊凡三世当大公的时期。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十 
六、十七世纪的门第制纠纷中便援引他们的官职作为自己在家谱 
系统中和门第制中提出要求的根据。莫斯科的显要家族是门第制 
链条中的主要环节，但其中大部分家族在伊凡三世时代之前还没 
有列人莫斯科家谦。 

'54 门第制的政治意义 

下面我们谈谈门第制对莫斯科大贵族阶级具有什么政治意 
义，它使大贵族的任官等级取决于他们祖先的官位，也就是说 ，一 
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既不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意见，也不取 
决于公职人员个人的功勋或成就。祖先是什么地位,子孙后代也永 
远处于那种地位。不论是君主的恩典，不论是个人为国家建树的 
功勋，不论个人多么有才干，都不应改变这个命中注定的、从祖先 
传下来的等级地位。争夺官位 19 *变得不可能了，因为毎个人的官 
位预先就走好了，它不是争取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的功勋龜得的 f 
而是继承下来的。一个人的官位不是他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他个 
人的利益。他的官位的升降关系着整个象族，因此毎个人在官位 
等级方面的髙升都会提高所有亲戚的地位，而官位等级的贬降则 
会降低他们的地位。每一个家族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同别的家族在 
官位方面发生冲突的。家族的联系使亲戚之间在官位方面团结一 
致，共同负贵,共同保证家族的荣誉，因此，个人的关系要眼从家族 
的关系，为了家族的利益而不惜栖牲道德1598年，列膂宁一 
奥鲍连斯基根据家谱在出征中占据的地位低于伊凡 • 西茨基王 
公，按照他的职务地位，他本来不必这样做，但他没有向沙皇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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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西茨基的不满，因为他同西茨基是“连襟和奸 朋友' 然而他 
的所有亲属都对这件事不满 C 诺戈特科夫_奧鲍连斯基王公“代 
表奥鲍连斯基家族的所有主公 '向沙 皇窠报了列普宁王公因同伊 
凡王公友好而作的事，由于列普宁诡密地不禀报此事，奧鲍连斯基 
家族的所有王公都遭到了其他象族的非难和陷害。沙皇处通了这 
件事，他认为列普宁是由于彼此友好而同伊凡 * 西茨基共事的，因 
此责任完全在伊凡王公身上，即他一人在伊凡及其亲属面前降柢 
了地位，而奥鲍连斯基家族的所存王公是无愧于祖辈的由此 
可见，门第制具有防御的性质。达官贵人借此可以抵挡上面君主 
的专横，又可以防备下面的阴谋诡计，防备个别野心勃勃的人不 
安于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地位而想上升。因此 f 大贵族们十分重视155 
门第。他们在十七世纪曾经说过这样 的话： 我们的父辈不惜为地 
位而死。可以杀死大贵族，可以革他们的职，剥夺他们的财产，但 
是却不能迫使他们在官府或君主的座席上处于低于他们父辈的地 
位。 这就是说 2 *，由于亲属的地位而使自己的活动领域受到限制 
的门第制从军政人员中挑选出了一个阶级 f 最高当局不得不主要 
从这个阶级中物色担任玫府职务的人士），从而使这个阶级获得 
了政治权利，更 a 切地说，获得参加行政管理，即参加最髙权力 
活动的政治恃权 a *。 这样，门第制就使贵族成了统治阶级，即贵族 
阶级。当局对门第制就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承认大贵族是大 
贵族阶级。现在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明人们认为门第制是支持 
或保证大贵族政治地位的手段。1616年，非名门贵族 出身、 但却 
功勋卓著的沃尔康斯基禀报君主说，按照他的功勋，他的地位低 
于戈洛文是不适当的。戈洛文针锋相对地对君主抱怨说，沃尔康 
斯基王公及其亲属玷污了他，侮辱了他，恳求君主^为他律腰'按 
照君主的圣旨，杜马的大贵族审理了这个案件，并作出判决，把达 
个王公下舦，并对他说,他不是出自世袭名门，根据圣旨，出身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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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得 ri 出身名门的 人争存 Ly : 袭地位；至于沃尔康斯基的功绩， 
* 君主是赏賜领地和财帛，而不是赏賜世袭地位” 21 。由此可见，君 
主可以使自己的臣仆富有起来，但不能提髙他的世袭地位，因 为世 
袭地位来自祖先，子孙后代只能继承原位，象祖先生前那样，不能 
有所增損。由此可见，当来自各地的 、由 五花八门的成份组成的莫 
斯科大贵族形成一个完整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它就成了独特的贵 
族阶级。 


门第_的缺陷 

门第制的两个缺陷给大贵族阶级的地位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烙 
156印门第制规定了担任政府职务的人选资格，它对最高权力怍 
了周密的限制，规定了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执行其意志。最高 
权力机关本来应当物色有才千的、听话的臣仆，可是，门 第制给 
它提供的是贵族出身的、往往无才能的、不听话的人。稂据出身 
和祖先的职务来判断一个人的任职是否得当，那就意味着使政府 
的职务服从于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愤植根于私人生活的道德和 
观念，而在公共法权方面则是反政府的。这种风俗习惯就是门第 
制。只要国家政权没有理解自己的真正任务，没有在出身寒微的 
阶级中找到合适的供职人选，那么它就只能容忍这种制度 3 彼得 
大帝是用完全的国家观点来看待门第制的， i 人为 ■"把 它箅崇为法 
律是十分严酷和有害的由此可见，门第制每时毎刻都使君 
主心里对大贵族感到烦恼不过，这个制度虽然造成了敌意，但 
并没有增加大贵族阶级的力量，倒是削弱了它的力置，因为它即 
使不是这个阶级的唯一的政治支柱，也是它的主要政治支柱。这 
个制度把亲属纠合在贵族家族的重要团体里，但同时又拆散了自 
己的象族。斤斤计较地争夺地位的结果使他们互相勾心斗角、忌 
妒和仇视。对宗族柴誉的狭隘感情使得大家对社会的利益.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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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层的利益淡薄了，从而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使整个阶层遭到破 
坏。这就是说，门第制既有害于国家，也有害于十分珍视这个制度 
的大贵族阶级。 

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取得了这个十分可靠的支柱的莫斯科 
大贵族阶级的政治结构从十五世纪末起同君主建立了怎样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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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讲 


新组成的大贵族阶级同君主的关系 -一 ^在分封对代莫斯 
科大贵族同王公的关系一一从伊凡三钍起这些关系发生的变 
it —冲突—不和睦的原因不明—别尔先同马克西姆 • 
格列克的交谈 一一 1 大 t 族的統沽-——伊凡沙皇同库尔勃斯基 
王公的通信——库尔勃斯基王公的看法 一一 沙皇的反驳—— 
通信的性质——产生不和的朝代背景 

我们看到，由于大俄罗斯的政治联合，莫斯科大贵族阶级的组 
成和怙绪发生了变化。分封时代莫斯科君主和大贵族阶级之间存 
在的那神友好关系不可避免地会由于这种变化而发生 变化。 

分封时代贵族网王公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变化是形成奠斯科君主的权力和新的大贵族阶级 
的那个过程的必然产物。在分封时代，大贵族去莫斯科工作，是为 
了谋得一官半职。主子获得成功，臣仆的好处也随之增加,双方的 
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整个十四世纪，奠斯科大贵族协调地帮助 
君主处理外交事务，热心地协助他治理国内事务。在那个时期留 
下的莫斯科的文物中鲜明地表现了双方之间的这神密切而诚恳的 
关系。骄傲的谢缅大公在逋嘱中给弟弟们留下的 fc 终之言是:“你 
们在一切方面都要听从我们的父亲.阿列克谢君主和老贵族的话， 
这些老辈大贵族希望我们的父亲和我们康泰幸福。 m 同时代人写 
的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大公的传记更加亲切地表现了这种关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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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斯科伊是由于大贵族的抉抟才当上大公的。这位大公对子女们 
说，你们要爱戴大贵族，在他们的职务中给他们以应有的尊敬，干 
什么事情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他接着用充满感情的言词提到大 
贵族，谈到他同他们一起处理内外事务，谈到他们为巩固大公地位 
出了力，开始使敌人害怕俄罗斯。季米特里还对达些大贵 族说： 
我爱戴和尊敬你们所有的人，与你们间欢乐、共悲戚，我不是把你 
们叫作贵族，而是称作我们土地上的王公 。 q 

关系的变化 

这种融洽的关系从十五世纪末起开始遭到破坏。新的有称号 
的大贵族去莫斯科不是为了重新谋得一酋半职，其中大部分人痛 
心地抱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封邑的好处 a 莫斯科新的大贵族呆在 
莫斯科完全是出于客观需要 >迫不得已，他们并不爱他们供职的这 
个新地方。双方利益不一致，在政治感情上又更加格格不入,尽管 
这种惑情出自同一渊海。同样的客观条件既把莫斯科大公推上拥 
有广泛杈力的全国君主的高位，又賦予他一个统治阶级，这个阶级 
有着抱负不凡的政治野心和对最高权力起约束作用的阶层组织。 
有称号的大贵族感到自己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围已经纠集起了 
自己的力量，因而自视甚高，这是分封时代的莫斯科大贵族所不敢 
奢望的。莫斯科大公刖惑到自己是统一起来的大罗斯的君主，因 
而很难同大贵族继续保持以前那种关案而把他们视为按照合同自 
由任免的臣仆，根本不能容忍他们想重新分权的欲望 3 。大俄罗 
斯的统一既使得莫斯科的最高当局更加不能容忍别人，更加固执， 
也使得莫斯科的大贵族更加盱心勃勃，更:加骄傲 s 。 由此可见，同159 
样一个历史条件破坏了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利益的 一致， 而利益的 
矛盾则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 a 由此产生了莫斯科君主和大 
贵族阶级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使当时单调呆板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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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生活具有了戏剧性，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莫斯科君主同不颟从 
的大贵族阶级进行着政治斗争。而且不论从斗争的手法来说，还 
是从斗争的动机来说 f 这种斗争都是十分独特的。大贵族在坚持 
提出自己的要求时，并没有公开反对君主，也没有动武，甚至没有 
在政治上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对立场。这些冲突通常是通过宫廷内 
部的勾心斗角> 贬官失宠等方式获得解决的。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的原因有时是很难分辨的.这 4 是官廷内部的倾轧，往往是悄悄进 
行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公开的政治斗争;是哑剧，而不是话剧 4 。 

冲突 

这种冲突有两次表现得特别强烈。这两次冲突的起因是一样 
的,都是由于王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我们知道，伊凡三世起初确 
定孙子季米特里为继承人,给他加冕而成为大公，可是后来又取消 
他的资格，确定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瓦西里为继承人。在这场宫 
内斗争中,大贵族们支持孙子，反对儿子，因为他们不喜欢儿子的 
母亲，不喜欢她带来的拜占庭观点，而干瘦矮小的老大臣们都姑在 
瓦西里一边 8 。这次冲突发展到了双方磨桊擦掌的程度，在宮内髙 
声争吵，大贵族们的激烈反对简直有点象造反9至少瓦西里的儿 
子伊凡沙皇后来曾经抱怨说，站在他父亲一边的大贵族同他父亲 
的侄子季米特里一 起“曾 经考虑处死许多人' 甚至对他的当君主 
的爷爷也说了许多骂人的话”。但是，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贵族 
要达到什么目的，详细情形仍然不十分明了。只是在季米特里加 
冕 （ M " 年)一年以后莫斯科的一些显赫的贵族由千采取反对瓦 
160西里的立场而遭了殃：谢苗 • 里亚波洛夫斯 基一斯 塔罗杜布斯基 
王公被斩首，他的支持者帕特里克耶夫王公及其儿子1：西里（后 
来成为有名的长老斜眼瓦西安）被迫当了修士。在瓦西里当大公 
时也进行过这种不声不响的富廷斗争，有许多人被免职罢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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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公对大贵族采取不信任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不 
希望他当君主，他们对他当权执政足勉强容忍的。顺便说一句，第 
一流贵族霍尔姆斯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下狱，霍尔姆斯基娶了 
火公的妹妹，他的父亲当时还是特维尔封邑的统治者。而第二流 
妁大贵族杜马成员別尔先 • 别克列米舍夫由于出言不慎，说了大 
公及其母亲的坏话而被斩首％但是在伊凡雷帝时代宫廷倾轧特 
別厉害，起因还是由于王位继承问题。1552年末或1553年初在 
夺取喀山王国以后不久，伊凡沙皇病得很厉害，他命令大贵族向 
其刚刚出生的儿子季米特里王子宣誓效忠。许多第一流贵族拒绝 
宣誓，或者勉强宣誓。他们说 f 他们不想“丢下老的，效忠小的”， 
也就是说，他们想效忠于沙皇的表兄弟、斯塔里査分封王公弗拉基 
米尔 • 安德列耶维奇，他们想彺沙皇死后扶植他当沙皇\这些冲 
突促使沙皇十分仇视大贵族，几年以后导致双方彻底决裂,对大贵 
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的贬官，有的处决。 

不和的 R 因不明 

这些冲突持续了三代人的时间 a 所有这些冲突的起因是可以 
看得出来的，但是彼此仇视的双方足出于什么动机，则任何一方 
也没有充分加以 说明。 伊凡三世对大贵族的桀骜不驯是暗中抱怨 
的。在继承问题解决以后不久往波兰派遣使节时，伊凡对他们作 
了这样的 指示: “你们之间要融洽相处，要节饮，不要酗酒，在一切 
方面都要自重，不要象谢苗 • 里亚波洛夫斯基王公同伊凡 • 尤里 
耶维奇（帕特里克耶夫）的儿子瓦西里王公那样彼此看不起。％在 
瓦西里当大公时期，持反对立场的显要贵族的情绪和要求表现得 
比较明显。当时的一个文献流传到了今天，揭示了贵族方面的情 
绪。 这个文献就是关于刚刚提到的大贵族杜马成员伊凡•足基季 
奇 • 别尔先 * 别克列米舍夫案件的审讯的片断 （1525 年别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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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第一流贵族，但他固执，毫不妥协。这时，在莫斯科居住着 
从阿陀斯山请来的长老马克西姆•格列克，以便把《详解赞美诗集》 
从希腊文翻译过来。这是一位阅历丰官的饱学之士，他熟悉天主 
教的西方及其科学，曾在巴黎 、佛罗 伦萨和威尼斯留过学^莫斯科 
显贵中有许多好奇的人被他所吸引，他们找他交谈并“就书籍和帝 
都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论，因此莫斯科近郊西蒙诺夫修道院中马克 
西姆的单人居室简直好象成了学术俱乐部有趣的是，马克西姆 
的常客全是那些持反对立场的显贵，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失 
宠贵族的表侄安捶烈 * 霍尔姆斯基王公 11 和贵族图奇科夫的儿子 
B . M . 图奇科夫，掴伊凡雷帝说，图奇科夫对伊凡三世咒骂得最厉 
害。但是马克西姆最亲近的客人和交谈者是伊凡•尼基季奇 * 别尔 
先，他常常同他面对面地长时间交谈。别尔先此时已失宠，同宫廷 
疏远 > 伊凡* 尼基季奇有个外号，叫“ 剌头' 果然名不虚传，有一 
次大贵族杜马就有关斯摩棱斯克的问題进行讨论时他激烈地反对 
君主。大公很生气，把他赶出了杜马，对 他说: “滚吧,你这个贱货， 
我不需要你， 12 在同马克西姆交谈时，别尔先发泄了自己的忿懑 
情绪，他的情绪反映了当时大贵族的政治思想。我们把他们交谈 
的内容概述如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惜此听听十六世纪 
莫斯科政治方面的私 房话。 

别尔先問马克西姆 • 格荈克的谈话 

这位失宠的官员当然是很生气的。他对奠斯科国家处处磨到 
不满，既对人不满，也对制度不满。 K 谈到这里的人他说道，现在的 
人无真理，他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君主，甚至在一个外国人的面 
前他也不想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162 别尔先对马克西姆长老说：“现在帝都的沙皇是个没良心的 

人，是个压迫者，倒霉的时候到了，我们怎么同他相处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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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说；“不错，你们的沙皇是个渎神的人，不过他并不干 
涉教会的事务。” 

别尔先说:“虽然我们的沙皇是个读神的人，但即使如此，你仍 
然有上帝。” 

好象是为了证明莫斯科已经没有上帝似的，这位失宠的官员 
向马克西姆抱怨莫斯科总主教，说他为了讨好君主而不履行高级 
神职人员的职责去为失宠的人说情。别尔先突然发泄自己的悲观 
情绪，对马克西姆大声说道： 

“马克西姆先生，如果我们把你从圣山上拉下来，对我们会有 
什么好处呢7” 

马克西姆生气地回答说:“我是只身一人，从我身上会捞到什 
么好处呢〃 

别尔先表示不同意,他说：“不然，你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是 
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们可以向你请教；君主应当怎样治理 
国土，对人们应当如何奖惩，总主教应当怎样 行动， 

马克西 姆说: “你们有书,有自己的章程，可以自行办理， 

别尔先想说的是，我们的君主在治理自己的国家时不征求别 
人的好意见，不听取別人的好意见，因而把国家治理得不能令人 
满意 W 。 瓦西里大公表现得最“髙傲' “不听取 意见' 因而使别 
尔先最伤心。他对瓦西里的父亲伊凡三世还是很谦恭的，据他说， 
伊凡三世为人善良，对人和气，因此，处处得到上帝的 帮助； 他喜欢 
“会见'喜欢听取反对自己的意见。别尔先抱 怨说： “可是现在的 
君主不是这样，他看不起人、固 执己见 ，不喜欢反对自己的意见，谁 
顶揸他，他就对谁发脾气。 

可见别尔先对君主是非常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愔绪带有保 
守性质。莫斯科的旧秩序开始动摇已经有一段时期了，而动摇这 
种秩序的是君主本人——这一点特别使别尔先不满^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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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一整套保守主义的政治原则。 

163 他对马克西 姆说: “你知道 一 ^我们从聪明睿智的人那里也听 

到这样的意见——哪个国家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个国家就长 
久 不了。 现在的大公改变了我们这里的老的风俗习惯，我们会有 
什么好处呢 ， 

马克西姆表示反对说:如果人们破坏上帝的戒律，那么上帝是 
要惩罚他们的。至于国家的风俗习惯，君主是可以根据客观情况 
和国家的利益而加以改变的。 

别尔先反对说：^虽然如此，但最好还是保持老的風俗习愤，重 
视人民，尊敬长者。而现在的君主却关起门来，无恶不作。” 

罗斯国家当时之所以内外交困，別尔先认为就是由于改变了 
风俗习愤，别尔先认为，在放弃老风俗习惯.背叛古风方面的罪魁 
祸首是大公的母亲。 

他对马克西姆说:“自从希賸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国家躭 
被扰乱了。在此以前，我们的罗斯是平静安宁的。自从大公的母 
亲索菲娅大公夫人和你们希腊人来到这里以后，我们这里便动荡 
不安，就象在你们君主统治下，帝都发生的情况那样， 

马克西姆•格列克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自己的同胞辩护，他表 
示反 对说： 

“索®娅大公夫人具有双重名门 身份: 她的父亲出身于帝都的 
皇室，母亲出自意大利的显贵之家， 

“先生1不管她出身多么髙贵，反芷她给我们带来的是动荡不 
安， 别尔先用这旬话结東了这次谈话 ’ 

由此可见，如果说别尔先准确地表达了同时代的持不同政见 
的贵族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些贵族所不满 的是: 原先的治国之方遭 
到破坏；君主对贵族不信任；他让少数亲信组成特别亲密的核心， 
与大贵族杜马并列，事先讨论、甚至决定本应交给大贵族杜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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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大事。别尔先并不为大贵族要求什么新的权利，只不过是 
坚决维护被君主硖坏的老制度而已 s 他是一个反君主的、保守的164 
反对派，因为他反对君主实行的变革。 


大贵族的统治 

在瓦西里逝世以后，由于他的年幼的儿子需要长期的监护，政 
权长期落在大贵族手里 3 现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国 
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据此改造国家制度。但他们并不想建 
立什么新的国家制度。大贵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舒伊斯基京族 
的王公，另一派是别尔斯基家族的王公。两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 
内讧，起因是个人的或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制度。在统 
治者叶莲娜1538年逝世以后的十年间，这种内讧一直持续不断， 
贵族的政治地位在这十年中不仅没有提高，在俄罗斯公众的心目 
中他们的政治威信反而降低了^大家都看到，如果没有一位强有 
力的人物约束大贵族阶级，它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大贵族阶级这 
次同君主发生不和的原因也没有讲淸楚。 


沙赢网库尔勑斯基的通信 

在伊凡雷帝当沙皇期间，双方又发生了冲突，现在他们有机会 
更加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解释彼此交恶的原因&大贵 
族王公库尔勃斯基是伊凡沙皇所喜爱的人，他跟沙皇同岁，曾经是 
喀山战役和利沃尼亚战役的英雄。1564年他率领莫斯科军团在利 
沃尼亚作战，在一次战斗中战败了，他害怕沙皇由于这次战败或者 
由于他同阵亡的西尔维斯特尔和阿达舍夫的联系而感到忿怒，便 
投奔波兰国王，撤下了在杰尔普特(他是那里的督军）的妻子和年 
幼的儿子。后来，他积极地参加了波兰对沙皇和俄罗斯发动的战 
争这位逃跑的大贵族不想默然不语地冋自己的君主分手，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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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异国土地上给伊凡写了一封措饲激烈的气他的”信，谴 
责他对大贵族的态度太残酷了。伊凡沙皇正象他的同时代人所说 
的那样，是一位《善于言坷的辩才”，他不想欠这位叛逃者的文愤， 
便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进行辩解。库尔勃斯基把这封佶称作是“大 
许 诺言、 哗众取宠”的信 9 在 1564 年至 1579 年期间，他们先后通 
了几次信，中间间隔的时间很长。库尔勃斯基王公总共写了四封 
165信,伊凡沙皇写了两封信 17 。但是他的第一封信占了他的全部通偉 
的篇幅的一半以上（据乌斯特里亚洛夫说，所有的信总共一百页， 
第一封信占了六十二页）。此外，库尔勃斯基还在立陶宛写了谴责 
性的《荚斯科大公（即伊凡沙皇）史》，在这部著作中他也表达了大 
贵族阶级的政治观点。由此可见,双方好象在向对方表白自己，还 
可以认为，他们充分地.开诚布公地陈述其政治观点，也就是揭乐 
双方不和的原因。但是在双方花了很大劲头，费尽心机进行的这 
场论战中对不和的原因并役有作出直接的、明确的回答，并没有消 
除读者的疑问。.库尔勃斯基王公的信主要是充满了个人的或者阶 
层的谴责和政治抱怨。在《莫斯科大公史*中，他谈了一些泛泛的 
政治观点和历史看法。 


库 尔勒斯 X 的看法 

他写的 18 伊凡沙皇的历史是从痛苦的沉思开始的。 A 我多次苦 
苦思索这样一个问題：沙皇原先多么 善良、 多么好，为了祖国不惜 
牺性自己的健康，在同基督的敌人的斗争中不辞艰辛苦难，放弃一 
切可以享受的荣誉，这样一个沙皇后来怎么会干出种种坏事7我 
多次含着眼泪，叹息着，对这个问埋默不作声 t 我不想作出回答。 
最后，我终子不得不对所发生的事说些什么,从而对常常出现的这 
些问题作出答复。如果首先要对制度问题谈谈看法的话，那么我 
就必须充分谈一谈下述 情况; 俄罗斯的王公们本来是非常好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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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嵬 给他们播下了邪恶的种籽，特别是通过他们的邪恶而妖艳的 
妻子來这样做，就象以色列君主那里的情况一样，首先是从异族人 
那里汲取了一套做法，这就是说，对莫斯科不久以前的情况，库尔 
勃斯基跟别尔先持相同的看法，认为罪恶的根子在索菲娅公■主身 
上，继她之后是异邦人叶莲娜 * 格林斯卡娅，她是沙皇的母亲。曾 
经非常好的俄罗斯王公家族堕落成为莫斯科家族，“你们这个家族 
好久以来就是残忍无情的'库尔勃斯基在写给沙皇的信中达样说 
道。他在《莫斯科大公史>中写道:“莫斯科大公的习愤早就是喝人 
的血、吃人的肉，毁掉他们贫穷的被诅咒的世袭领地，贪得无厌 。” ts 
库尔勃斯基的一些政治观点颇类似原则和理论。他认为只有这 
样的国家制度才是正 常的： 它不是建立在个人行使专制权力的基 
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大贵族社马参与治国的基础 之上; 为了使国家 
的事务得到顺利妥善的处理，君主必须征求大贵族的意见。沙皇 
应当是首脑，必须爱戴自己的睿智的顾问，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手 
足” ■一 库尔勃斯基就是这样来表述沙皇对大贵族应当采取的正 
确态度的。他的4莫斯科大公史》是以如下思想为基础 的:大 贵族杜 
马应起良好的作用，只有沙皇周围有一批善良正直的廉问，他才 
能实行英明有方的領导 19 \君主不应仅仅同出身髙贵的正直的议 
员共商国事，库尔勃斯基王公还认为应当让人民参与国亊，他认 
为必须建立缙绅会议，这样做是有益处的 e 他在《莫斯科大公史>中 
提出了这样一个政洽原则： B 如果沙皇受到全国的尊敬，但上帝没 
有陚予他什么天賦，那么他就不仅应当从议员那里谋求善良有益 
的忠告，而且应当从民众那里谋求这样的忠告，因为精神的力量不 
是产生于财富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而是产生于心灵的正直。 
库尔勃斯基所说的“呙众”可能只是指人民会议，即从全国各地的 
各个阶层中召请来的人们共商国事的会议，他不会是指同个别人 
的密谈。库尔勃斯基的政治观点几乎全部介绍于此。这位王公主 


166 


165 



张贵族•杜马参与政事，主张缙绅会议参与治国。但他所憧憬的是 
过去的事，他的理想提得晚了。不论是大贵族杜马参与政事，还是 
缙绅会议参与治国，当时已经算不上什么理想，不是什么政治梦 
想，因为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当时已成为政治现实，大贵族杜马 
早就有了，缙绅会议不久以前也有了，这两个组织都是事实，我们 
的这位政论家是很清楚的 s 俄罗斯的和莫斯科的君主历来考虑各 
种事务，同大贵族一起立法。1550年建立了第一个缙绅会议，库 
尔勃斯基应该是记得这件事的，当时沙皇曾向《民众”，印向老百姓 
167呼吁，请他们提出忠告 e 由此可见，库尔勃斯基只是维护现存的东 
西。他的政治纲领并没有超越现有的国家制度的范畴。他既没有 
为大贵族要求新的权利，也没有要求为他们旧的权利作出新的保 
证,根本没有要求改变现存的政体在这方面，他只是比他的 
先行者别尔先 • 别克列米舍夫走得稍远一点。他强 烈谴责 莫斯科 
过去的做法，但是比这更好的做法他又想不出来 

沙赢的反驳 

现在我们听听男一方的意见 a 伊凡沙皇 2 ®写信时不那么心平 
气和，也不那么流畅。他由于生气，百感交集，思绪纷乱，无法平心 
静气地、条理分明地陈述意见。偶然出现的新词汇往往使他离鼷， 
忘记了主要思想，没有把已经开始的话讲完。因此,在这场激烈的 
论战中很难掌握他的基本思想和趋向。感情激动时，他的言词便 
灼灼炙人。沙皇 写道: “你的来信收到。披阅再三。你的舌下有毒 
液吧。你的信表面上 充:满 了甜言蜜语，骨子里却是苦艾。你作为 
一个基督徒，难道习惯于这样侍奉信奉基督的 君主？ 你在信的开 
头说，要使反对东正教.坏了良心的人醒悟过来。你象我青年时代 
的縻嵬一样，在动摇我的信仰，在窃取上帝賜与我的权柄，这种反 
对意 见是沙皇的信的基调。让大贵族窃取沙皇的权力，这种思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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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沙皇生气。他反对的并不是库尔勃斯基主公的个别提法，而是反 
对库尔勃斯基所维护的大贵族阶级的整个政治思维方式。沙皇对 
他 写遒: 《你在杂乱无章的信中只谈到一件事，不管如何花言巧语， 
你谈的只是你所喜爱的一个思想：让奴隶撇开主人掌权，其实库 
尔勃斯基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这一点 s 沙皇 还说: 《把王国掌提在自 
己手里，不让奴隶掌权，这是坏了良心吗7不愿意给自己的奴隶当 
奴隶，这是违反理智吗7受奴隶的支配，难遵是东正教的敦旨吗 
奴隶、奴隶， 除了奴 隶外， 没有别的好说。库尔勃斯基对沙皇谈的 
是有卓识的议员、大臣会议，而沙皇根本不承认什么议员，对他来 
说不存在什么大臣会议，而只有在宫廷为他服务的人，即宫廷奴 
仆。他只知道，“国土是靠神的恩赐、靠我们父母的祝福、靠我们这 
些君主治理，而不是靠法官、军官、战略家和伊巴季之流 ® 等等治 
理的 。” M 沙皇的整个政治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专制政权。对 
沙皇来说，专制不仅是正常的、超乎现存的国家制度之上，而且在 
我们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21 。“我们的专制制度始于圣弗拉 
基米尔。我们在王国的土地上诞生成长。我们掌捏的是 角 己的土 
地，而不是从他人手中掠夺的。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从一开始就亲 
自治理主国，而不是由大贵族显要们治理的 ，伊凡 沙皇 22 是第一个 
在罗斯提出关千专制的这种看法的人，因为古代罗斯没有这种观 
点，不曾把内部政治关系同专制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专制君主只 
是不受外力左右的统治者„伊凡沙皇首次注 意跑最 高扠力的内部 
方面，深刻地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他通过自己第一封冗长的信阐 
述了这个思想，据他 B 己说，在许多地方反复地提到了同一个字 
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边和那边，这里和那里”。他的全部政 
治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理想，即作一个既不受“牧师”支配、 

①伊巴季 ( Hnarefi), 教会人士，1593年起任弗拉季米尔一沃伦斯甚主教， 
15W 年起任*辅总主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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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受奴隶 # 管束的专制君主。“不亲自处理政务，怎么能作一个 
专制君主呢，多头政治是荒诞的伊凡认为这种专制政权是神 
授的* 不仅賦与它以政治使命，而且陚与它以宗敎的和道德的使 
命:“努力使人们认识真埋和光明，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真理,无比荣 
耀 ，上 帝賜与他们以 君主； 不要再内讧，不要刚愎自用，因为这会毁 
掉 王国； 如果不服从沙皇，则内讧永无休止之日 33 这就要求专制 
君主具有许多品质，以适应这种崇髙的使命 2 t 。 他应当小心 谨慎， 
既不要十分残暴，也不要无原则的温順，应当惩罚暴徒强盗，既要 
169仁慈，又要凶狠，对好人仁慈，对坏人凶狼，否酙，他就不配当 沙皇。 
«沙皇的威产不是施之于好事，而是用于对付坏事。做好事，你就 
不必害怕杈威，而橄坏事，那就应当害怕了，因为沙皇手持宝剑是 
有用场的，是用于惩罚坏人，鼓励奸人的，在彼得大帝以前，还从 
来没有人用抽象的理论把最高扠力的使命阐述得如此明确，至少 
是没有阐述得如此有力。但是当实际行使专制权力时，这些粜葙 
的政治思想就付之东浼了伊凡沙皇的专制政权的整个 原则可 
以归结为下面这句简单 的话: “践民之生死悉操吞手要得出这 
样一个公式，不番花多少脑筋。分封时代的王公没有什么崇髙的 
专制理论，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甚至言语都是相 间的: 《予王公 
也，孰生孰死;悉操吾手，在伊凡沙皇时代，世袭领主战胜了君主， 
这在他的祖辈，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通 ft 的性质 


伊凡沙皇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专制政杈的思想阐述得如此 
鲜明、生动，但是他没有把它发展为明确的政治体制，因而没有产 
生实际结果。沙皇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他的政治理想同现行 
的政治体制是否相适应，是否需要新的政治体制，例如，是否只 
要改变一下政治准則和习惯，他的专制政权就可以间现存的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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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阶级并行不悖:或者需要建立全新的政体。可以感觉到的是，沙 
皇对大贵族阶级感到很头痛。伹是大贵族阶级并没有直接反对专 
制制度，因为当时莫斯科的人们认为，专制制度是从圣弗拉基米尔 
传下来的。大贵族承认莫斯科君主的专制政权，因为它是历史上 
形成的。他们只是坚持让历史上形成的其他政治力最，即贵族阶 
级也参与国事，认为这样做有 好处; 甚至要求第三种政治力量—— 
缙绅阶层出来帮助这两种力量。沙皇责骂大贵族，甚至任性地咒 
骂西尔维斯特是《无知的牧师'骂阿达舍 夫是 1 ( 狗”，这是很不公正 
的，结果伊凡自食恶果，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反而使这些不属于大贵 
族阶级的人得到了不应有的权力，使他们成了横行一时的人。这 
次争吵是出于什么原因呢7双方都维护现行制度，我们觉得 2S , 
他们好象桩此不完全了解，某种误解使双方分裂。这种误解 就是： 
在他们的通信中互相冲突的不是两种政治思维方式，而是两种政 
治情绪。他们彼此不是论战，而是说服对方。库尔勃斯基干脆把 
沙皇的信称作说教。他开玩笑说，他不是神甫，认为自己不配拉长 
耳朵听沙皇的教诲。他们坚持己见，不肯虚心听取对方意见。《你 
为什么申斥我们——你的忠实的臣仆? # 库尔勃斯基问道。沙皇回 
答说，不对，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从一开始就是亲自治理国家，而不 
是由大贵族和显贵们治理。”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表明这些著 
名通信的实质。双方不大理解对方的意思，也不大理解自己的真 
正地位，一直争论到预言未来，互相预言对方要完蛋。在1579年 
的信中，库尔勃斯 基提® 沙皇注意索尔及其皇室的覆？^ 他说： 
“别毁了自己和自己的皇室……基督徒流洒的鲜血很快会使整个 
皇室灾亡，库尔勃斯基把自己的家族说成是优秀的家族，受到上 
帝特别的思典。他要用他制造的困难来刺伤沙皇的眼睛，把“以色 
列的强者'波戈丹的督军们统统杀死和赶跑，只留下出身贫賎的 
“大兵们 '他们 不仅害怕敌人的出现，甚至也害怕风吹树叶沙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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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但是，沙皇不顾这些，还是以威胁作了答复，这个回答是具有 
历史意 义的： “即便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家族的人也 
是要做一番事业的。也许上帝是用石头造成亚伯拉罕的吧。”这番 
话写于 M 64 年，当时沙皇正考虑做一番柰迈的事业，即造就一个 
新的统治阶级，用以取代他所憎恨的大贵族阶级。 


产生不和的期代背最 

由此可见，争论的双方都不满意对方，都不满意自己所生活、 
甚至自己所领导的那个国家制度。但是双方都想不出另外一个符 
合自己 S 望的制度，因为他们所希望的一切都已经实行了或者试 
验了。他们争论不休，彼此交恶，这种不和的真正原因不是国家制 
度问題^他们之所以对政治阐述己见，苴相谴责，只不过是 为自己 
的不满找根据而已。其实，这种不满是出于别的緣故9我们知道， 
这种不和有两次表现得恃别厉害，而起因相同，都是由于芏位继承 
问題 r 君主要立一个人，而大贵族_希望立另一个人。可见双方 
的争端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同朝代有关。问题的实质不是如何治 
理国家，而是由谁治理国家。双方表现了分封制时代的习惯，而这 
种习惯已被事态的发展所打过去，大贵族可以挑选自己的王 
公，从一个公国转到另一个 公国; 而现在，离开莫斯科便无处可去， 
或不适宜于这样做，因为大贵族只在机会适当时才从一些王位继 
承人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他们以没有王位继承法来为自己的要 
求辩解。在这方面，莫斯科君主的慠法也给他 rt 火上加油，他一方 
面意识到自己是整个罗斯的全国性君主，另一方面内心里仍然以 
分封时代的世袭领主自居，既不想把临终以前处理世袭领地的杈 
力拱手让给任何人，也不想用立法来限制自己的意志，因为“朕想 
把公国让与谁，即让与谁。”触及国家制度的一般性问粗，君主倒不 
在乎，而如果外人干预他的这种意志，他则最为敏感 3 双方的不信 


170 



任和反感便是由此产生的。徂是当口头或书面表达这种感情，涉 
及一般性问题时，便暴露了现行的国家制度是自相矛盾的，部分 
地反映了彼此对立的利益，因而双方都不完垒满惫。伊凡沙皇想 
涌过建立沙皇特辖区来摆脱这种不愉快的处境，也暴露了这种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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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讲 


设立沙皇特辖区的客现条件——沙皇异乎寻常地离开奠 
斯科以及他寄给首都的信®—一沙皇的返回——关于沙皇特 
辖区的圣者一一沙皇在亚历山大罗夫村的生活沙皇特辖 
区同贵族辖区的关系——沙皇#辖区的使命——莫斯科国家 
制度中的矛盾——考虑用服役贵族代替大萍族"^沙皇特辖 
区沒有作用一一同时代人对沙皇特牾区的 : s ■珐 1 

设立沙皇特辖这 的窖 观条件 

下面我就淡谈产生这种倒霉的沙皇 特辖区 的客观条件。 
伊凡沙皇剐刚脱离少年时代，还不满二十岁，就以他这个年纪 
罕有的干劲开始抓杈了。根据沙蛊的一些聪明的指导者、大贵族 
(他们分裂 成为敌 对的小集团）中的总主教马卡里和神甫西尔维斯 
特的指教，在沙 皇周围 集聚了一些善良能干的顾问，库尔勃斯基王 
公把这个顾问班子称作“选拔的人民会议”，它在大贵族杜马中显 
然掌撞实际的领导权，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沙皇依 靠这些亲信开 
始治理国家。1550年开始执政活动，除了对外采取大胆行动外，对 
内实行广泛的，周密的改革。 lMO 年建立了第一个缙绅会议 f 讨论 
如何治理地方 事务， 并决定改革和修订伊凡三世的法典以及拟定 
173新的更好的立法程序。1551年建立了大宗教会议，沙皇向它提出 
宗教改革的广泛计划，以便整顿人民的宗教和邁德面貌。1552年 
征服了喀山王国，此后立即制定关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复杂计划，打 
算用这些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取代现行的有食邑的贵族制，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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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机构。1558年发动利沃尼亚战争，目的是打通走向波罗 
的海的道路，间西欧建立直接的联系，利用它的丰富多采的文化。 
在所有这些童要的措施中，伊凡都得到他的合作者的帮助，这些 
f 5 •作者集合在同沙皇关系特別亲近的两个人的周围，这两个人就 
适商尔维斯特神甫和上诉衙门大臣阿列克谢 * 阿达舍夫 。 阿达舍 
夫的官职相当于帝俄的御前大臣，负责承办禀呈皇上的呈文，后 
来沙皇对他的楕选顾问冷淡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部分原因是 
家务方面的误解，另一部分原因是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 3 。他们 
对皇后的亲戚扎哈里英家族不满 4 ,结果西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被 
赶出官廷。在这种情况下阿纳斯塔西亚于1560年逝世，沙皇认为 
她是由于宫内不和忧伤而死的。在遭此家庭不幸十八年以后伊凡 
致函库尔勃斯基，痛心地 问道： “你为什么使我失去自己的妻子 T 
如果我的爱妻不死，大贵族被处决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最后 4 ，作 
为沙皇最亲近的、最有才干的合作者的库尔勃斯基的叛逃造成了 
彻底的决裂\忧虑不安的 6 和孤独的伊凡沙皇失去了粮神的平衡 8 
意志薄弱的人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时往往失亡格神平衡％ 

沙軀 K 开 II 斯科以及他写回的信函 

由于沙皇心情如此不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件奇怪 
的，前所未有的事。 I 564 年年底，许多达宫显贵齐集克里姆林宫\ 
沙皇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自己的意图，他同全家大小和一些宫内侍 
者准备出远门，携带了家具、神像 、十字 架>衣服和全部家私，离开 
了 首都。 显然，这不是通常的朝圣，也不是皇上游乐，而是完全的174 
迁居。莫斯科人都迷惑不解，猜不透主子的意图。沙皇在亚历山 
大罗夫村（.即现在的亚历山大罗夫，它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 
城）卸下行李，定居千此。沙皇离开首都一个月以后从这里往莫斯 
科写了两封信 3 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大贵族欺君年幼，揸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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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天。他把其君主的怒火倾泻在所有教士、大贵族>文武官畀 
的身上，逋责他们不关心君主、国家和东正教，不抵御敌人，反而自 
己排挤基督徒，盗窃君主的财物和土地，而牧师则包庇罪犯，维护 
他们，在君主面前为他们求镝。信中说，沙皇尽管‘ ( 皇恩浩荡”，也 
不能容忍这些变化，所以离别自己的王围，定居干上帝指示的某 
这有点象遇位，用以考验一下自己在人民中间的权威。沙皇 
向莫斯科的老百姓、商人和所有纳税的人写了另一封信，派人在广 
场上当众宣读。沙皇在信中写道,他们可以确信，皇上对他们没有 
怒气 3 听了这封信，一切都瘫痪了，首都的一切正常活动一下子都 
停止了，商店关门，衙门无人，人们不再歌唱。全市哗然，人心惶 
惶，纷紛要求总主教，主敦和大责族前往亜历山大罗夫村恳请皇上 
不要抛弃国家。老百姓大喊大叫，要求君主固来保卫他们,搞掉那 
些狼心狗肺的恶人，他们不拥护那些叛国欺君的人和恶棍，他们要 
杀死这些坏蛋 s 


纱 癦通面 

由髙级教士、大贵族和官员们组成的 、以 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 
皮细为首的代表团以及许多商人和其他各界人士前往亚历山大罗 
夫村恳求君主按照圣意，想怎么治理国家，就怎么治理国家 3 。沙皇 
接受民意,间意重返都城，重新掌权治国”，井答应以后宣布治国 
的条件。过了一段时间，沙皇于1565年2月隆重地童返首都，召 
开了由大贵族和高级宗教人 士参加 的国务会议。沙皇面容憔悴， 
175人们几乎认不得他了：他那原先炯炯有神的灰色小眼晴现在黯然 
无神，他那原先总是活泼和蔼的面庞现在瘦削了，眼神显得孤僻， 
原先浓密的头发和胡须，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了 w 。显然，沙 
皇隐居的两个月是在心情恶劣的情况下度过的，不知道他的此举 
会落得什么 下场。 在国务会议上，他提出了重新掌权的条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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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是： 叛国欺君者、不服从命令者或贬官或处决 t 其财产没收充 
公，神职人3，大贵族、文武#员都得服从君命，不得千扰。沙皇简 
直是向国务会议要求让他实行楽察专政，这可以说是君主间人民 
达成的一项条约 

关于沙皇特辖制的敕令 

为了惩治叛国欺君者和不服从命令者，沙皇建议设立沙皇特 
辖区汔这是沙皇给自己设立的特殊的宫廷，其中包括特殊的大贵 
族 .特殊 的管唭，司库.文书，官吏、侍者等人员，有一整套宫内班 
子。有一位编年史作者 1 s 特别强调“特殊的宫廷”这个提法，强调沙 
皇把这个営的一切都算作自己的“特殊財产”。他从官员中挑选了 
一千人派往沙皇特辖 E 。 这个特辖区位于首都白城外的工商 
在现在的林萌道外。拨归这个区的有普列奇斯坚卡 t 西夫采夫一弗 
拉热克、阿尔巴特、左尼斯茨克等街道以及一些城郊，一直延伸到 
诺沃杰维奇寺院以前在这些街道和城郊居住的官吏迁人莫斯 
科工商区的其他街道。为了维持这个宮廷，为了自己以及皇子伊 
凡和费奥多尔的生活，他从自己的国索拨出了二十个械市及县和 
一些乡，把那里的土地分给沙皇特辖区的人员，而以前的土地所有 
者则被迁出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在非直辖区的县另行分配土地》有 
一万两千名迁居者和他们的家属在冬季步行离开了他们被剝夺的 
家园到新分给他们的边远荒凉的地方去 14 。 由国家划拨的沙皇特 
辖区 16 不是完整的地区，而是由城、镇、乡组成的，有些甚至是分散 
各地的城市的一郜分，主要是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县 C 维亚兹马.科 
泽尔斯克，苏兹达尔 、加 利奇、沃洛格达、老鲁萨、卡尔戈波 尔等; 后 
来诺夫哥罗德的商业区也划归沙皇恃 辖区乂 《自己的莫斯科国 
家'即 1S 隶属于莫斯科君主的其他全部地 E ， 包括其军队、法院和 
行政部门由沙皇交给奉命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大贵族 管理； 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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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会的一切事务，也由这些贵族 处理， 这一 半国象叫作贵 族皆轄 
区。处于贵 族罾辖 区的一切中央政府机关“仍象以前那样行事' 
地方上的一切重要事务都请示 治迎货 族管辖区的地方大贵族杜 
马，只有军事方面的和最重要的地方事务才禀报 君主。 这样，整个 
国家就分成了两部分：贵族管辖区和沙皇特辖区。贵族杜马领导 
贵族管辖区，而沙皇特辖区则由沙皇亲自领导，他当然也不 w 放弃 
对地方贵族杜马 1 s 的最高领导扠。至于外出巡视费用，沙 皇则作 
为处理地方事务的旅差费向贵族管辖区征收十方卢布 C 按现在的 
币值计算约为六百万卢布）《 K 关于沙皇特辖区的圣旨”没有传到 
现在，以上这些内容是古代编年史叙述的 匕 这个圣旨大概是在亚 
历山大罗夫村事先拟定的，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宣读 17 。沙皇利 
用他得到的权力，在会议的第二天马上梁取行动，对叛国欺君者 
或貶官或处死，首先拿叛逃的库尔勃斯基王公的最积极的支持者 
开刀。在一天之内就有六个显要的大贵族被斩首，第七个 被此以 
刺刑 w 。 


在亚历山大岁夫村的生活 

开始了 19 建立沙皇特辖区。作为沙皇特辖 K 的第一个居民，沙 
皇首先摆脱父辈和祖辈传下来的君主生活必须連循的仪礼准则， 
离开继承下来的克里姆林宫，迁往他命令在阿尔巴特和尼基茨克 
之间的沙皇特辖区某地修建的新行宫，并同时命令特辖区的大贵 
177 族在亚历山大罗夫衬建筑供他将来居住的宮殿以及管理特辖区事 
务的政府大搂■■他自己很快迁居那里，只是在“不重要的时刻”到莫 
斯科走走。于是在密林深处出现了新的深宅大院，.这里成了沙皇 
特辖区 的首府，宫殿连绵，围着髙墙，有护城河环绕，街道通衢，岗 
哨密布^在这个官廷里，沙皇仿造了寺院，挑选了三百名死心塌地 
的沙皇特辖军，结成一伙，沙皇自任修道院院长， A 4*. 威雅泽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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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王公担任高级神职。沙皇用修士的幌子来掩盖这帮强盗的面 
貌。他为他们制定了公共生活准则，而自己则带着王子们天天早 
上爬上钟楼敲钟，叫人们作晨祷。他在教堂唱诗班席上读经唱诗* 
深深 瞌头， 以至他的前额不断有瘀血。众人在寺院公共餐厅嘻喀 
哈哙进午餐以后，沙皇走向读经台宣读神甫关于斋戒节欲的箴言 t 
然后独自吃午饭。午饭以后，他喜欢谈谈法律，打个盹，或到刑讯 
室看拷打嫌疑犯' 

沙&转辖区和贵族管辖区 

在沙皇如此举动的情况下，一眼便看出，所谓沙皇特辖 E 是一 
个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制度。 事实上， 沙皇在诏书中把所有的大 
贵族称为叛国欺君者和盗窃国家土辿者，只不过是要终止这些叛 
13者和盗窃者对该地区的治理权而已。不过特辖区也有它的意 
义，只不过是太可悲了。应当把领土和目的分开。十六世纪 “沙皇 
特辖区 3 —词已经过时不用了，那时的莫斯科编年史代之以 《特殊 
宮廷”。 这个词不是伊凡沙皇想出来的，而是从老的 分封时 代的言 
语中惜用的。在分封时代，用这个词称呼那些特殊的领地，主要是 
指 拨归蟠居的王公夫人使用的领地，用以区别于供王公生前生活 
之用的领地。伊凡沙皇的特辖区是宫廷的经济和行政单位，负责管 
理维持 皇宫生 活的土地 3 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即在十 / Uif : 纪宋也出 
现过类似的制度，那时保罗皇帝于1797年4月5日颁布了关于皇 
室的一道法令，规定从国家领地中拨出一些特殊的不动产”，包 
括四十六万多名男性农奴，“列人国家开支，作为皇室村镇'定名 
为分封村镇唯一的区别是，沙皇特辖区实行进一步的吞并，几 
乎褒 括了整个国家的一半领土，而保罗皇帝分封地 K 所占有的人 
数只有当时整个帝国人口的三十八分之一 2 °\伊凡沙皇把他建立 
的沙皇特辖区看作是自己的私 A 领地，看作是特殊的宫廷，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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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从国家版图中划拨出来的分封地。他打算在自己死.后把贵族 
管辖区交给当沙皇的长子，把沙皇特辖区交给当分封王公的次子 e 
据说，领导贵族管辖区的是受洗礼的鞑靼人、被俘的喀山王叶季格 
尔一西麦昂。后来，在1574年伊凡沙皇为另一个魅鞄人卡西莫夫 
汗 萨英一 布拉特(受洗礼以后的名字叫西麦昂 * 别克布拉托维奇） 
加寃，授予他全罗期大公君主的餘号 21 。用现代的言语来说，就 
是伊凡沙皇任命两个西麦昂为贵族管辖区大贵族杜马主席。西麦 
昂 * 别克布拉托维奇统治王国两年，后来被流放到特维尔。所有的 
政府官厅都把这个西麦昂当作不折不扣的全俄罗斯沙皇 * 用他的 
名义下达命令，而伊凡自己则仅仅保留王公君主这个谦逊的称号 
(甚 至不是大公，不是全罗斯王公，而仅仅是莫斯科王公），作为普 
通大贵族向西麦昂鞠躬，在给商麦昂的呈文里把自己称作莫斯科 
王公伊凡*瓦西里耶夫，和妻子儿女一起向沙皇叩可以这样 
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政治戏剧。沙皇伊凡宁可当分封制的寞斯科王 
公，也不当领导贵族管辖区的全罗斯君主。伊凡当特殊的.沙皇特 
辖 K 的莫斯科王公，就等于承认，所有其余的俄罗斯土地构成了由 
以前的领主 >大公和分封王公的子孙后代组成的议会机构，从中组 
成了参加贵族管辖区贵族杜马的莫斯科高级贵族。后来伊凡把沙 
皇特辖区改名为宮廷，把特辖 E 的贵族和服役人员改称为宫廷大 
贵族和営廷服务人员。沙皇的特辖 E as 有自己的杜乌和自己的贵 
族。营理特辖 E 的是特殊的部门，它们同以往地方上的管理部门是 
一样的。全囯性的、即帝国的事务由贵族管辖区的大贵族杜马负责 
处理，并禀掁沙皇 a 至于其他问题，沙皇则交给贵族管辖区的大贵 
族和特辖区大贵族审议处理。“自己的大贵族”则作出总的裁决 23 „ 

沙皇特辖区的使命 

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要恢复或者仿照分封制呢？沙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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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称古老、形式陈旧的制度，表明它担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任 
务： 沙皇特辖区具有政治避难所的意义，沙皇想到那里躲避叛逆的 
大贵族。他认为他应当防备大贵族，这个想法逐渐萦绕他的心头， 
而现在则更加难以忘怀。沙皇在1572年前后写的遗嘱中煞有介 
事地说自己是一个波驱赶的人、一个流浪者。他写道，我的许多 
胡作非为引起天怒人怨，大贵族恃财傲物，把我驱赶，我涞浪全国 
各地。” 24 人们说他曾认真地计划逃往英国。由此可见，沙皇特辖 
区这个制度是要保障沙皇个人的安现行的莫斯科国家制度中 
还没有一个特殊的齓构能够完成它所具有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 
目的就 是：镇 压俄罗斯土地上潜伏的叛乱，主要是在大贵族中间酝 
酿的叛乱。沙皇特辖区负有对付叛国事件的高级警察的使命。为 
特辖 E 建立了有一千人的警卫队，后来扩充为六千人，这是监视国 
内叛乱的一支部队 2 S 。 马梆塔 ■ 斯库拉托夫（即格里哥里_雅科夫 
列维奇 * 瞀列谢也夫一别利斯基，他是总主敎阿列克西的亲戚)简 
直成了这支部队的负责人，而 沙皇则 要求神职人员、大贵族和全国 
给他以实行警察专政的权力来对付这种叛乱。作为特辖区的特殊 
轚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服装：他们的马鞍上有狗头和扫帚的标 
志，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的任务是要捜寻和消灭叛乱，对那些反君 
乱国的恶人要狠狠地咬他们这支部队从头到脚穿黑色的衣 
裳，骑的是乌黑的马，马具也是黑色的，因此当时的人们把他们叫 
作《黢黑的一团'说他们“象黑夜一样羧黑' 这有点象苦行偺，象 
神仙一样旣要脱离人世，又要同人世作斗争，要抵制世上的各种诱 
惑。接纳参加这支部队的仪式也是神秘莫測、隆童非凡的。库尔勃 
斯基王 公在* 沙皇伊凡史 * 中写道，沙皇从俄罗斯各地纠集了许多 
41 下流的、恶毒的人”，要他们 m 严宣誓不仅不同朋友和兄弟来往， 
而且也不同父母来往，只为沙皇一人效劳，强迫他们为此亲吻十宇 
架，表示不变心 26 a 。 我们还记得，我曾提到过沙皇在亚历山大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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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村为自己精选的那一帮人规定的寺院生活 

国家制度中的矛盾 

沙皇特辖区的产生经过和使命就是如此。虽然解释了它的产 
生经过和使命，但要理解它的政治意义仍然是相当困难的。比较 
容易看到它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但要弄清楚沙皇是怎 
么产生设立这种制度的想法的， m 比较困难。因为沙皇特辖区并 
没有解决当时摆在日程上的政治问题，并没有消除由此而产生的 
困难。那时的困难是君主和大贵族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产生这种 
冲突的根濂不是这两支政治力量互相矛盾的政治愿望，而是莫斯 
科国家政治制度本身的矛盾。君主和大贵族在政治理想方面、在 
国家制度的结构方面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意见分 
,歧发生在现行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方面，他们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 
个矛盾。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实际情况到底如 何呢？ 当时是君 
主专制，但是有贵族参政，即有政府工作人员参加。那时没有 27 确 
定最髙权力范围的政治立法，但是有一个统治阶级和这个政权承 
认的贵族组织 17 。这个政权同排挤它的另一支政治力量是共阏地、 
同时地、甚至肩并肩地成长起来的。由此可见，这个政权的性质同 
181 它用以行使权力的政治手段的性质是不一致的。大贵族 38 认为自 
己是全罗斯君主的强有力的顾问，而当时这个君主则坚持分封世 
袭领地的观点，他根据古罗斯的法权，认为他们是君主的臣仆，是 
为宫廷效劳的 ss 。 他们双方处于很不自然的关系中，当这种关系幵 
始形成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当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时，他们已无能为力了。后来双方意识到处境不妙,但又不知道出 
路何在。没有大贵族所习惯了的君主的权力，大贵族是无法自处、 
是无法维持国家秩序的，而没有大贵族的协助，君主也治理不了鼴 
界扩大了的主国 29 »双方既不能容忍对方，又不能没有对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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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双方合不来，又不能闹翻: r ，他们便想分而治之，各搞各的，不宴 
搞在一起。沙皇特辖区便是解决困难之方。 


考虑用服役贵族代替大贵族 

不过 ，这 种解决办法并 没有消 险困难 3 困难就在 于:大 贵族作 
为 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对君主是不适当的， 因为大 贵族是排拚君 
主的 。要摆脫这个 困难，有两条 道路： 荽么不让大贵族当统治阶级， 
代之以别的比较瓶从听话的统治 工具; 要么把 它一分为二, 吸收大 
贵族中最可靠的人到宫迗来，共理国事，象伊凡在掌权的初期所作 
的那样第一个办法他不能很快采取，第二个办法他不会或者不 
想采取。在 31 同亲近的外国人谈话时,沙皇无意中承认他打箅改变 
整个治国制度，甚至消灭重臣^但是改革体制的思想只限于把国 
家分为贵族管辖区和沙皇特辖区，至于消灭大贵族,只不过是激动 
时的气话而已，因为很难把一个同他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整个阶级从社会上分出来，加以消灾而且沙皇也 不能很 快建立 
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大贵族阶级，这种变革需要时间，需要一 
个适应过程 t 统治阶级需要适应当局，而社会也需要适应统治阶 
级。不过，亳无疑问，沙皇是考虑过这样的变革，他在沙皇特辖区 
也为此作了准备。由子大贵族治国无方，他从幼年时起就有了这 
样的思想这个思想促使他接近阿达舍夫。用沙皇自己的话来 
说，沙皇把他《从垃级中”炼了起来，同大贵族一起促使他直接为沙 
皇效劳。这样，阿达舍夫就成了特辖军的原型。伊凡在当扠执政 
的初期就有机会了解后来在特辖军中流行的思维方式 e 在1537 
年，或者在这一年前后，有个名叫伊凡 • 慷列斯维特夫的人从立陶 
宛来到莫斯科，他说自己属于在库利科沃战场立战功3英维、修士 
出身的佩列斯 维托夫 的宗族。这个移民是一个冒险的雇佣兵，曾在 
波兰的雇佣军中服役，为波兰、匈牙利 、捷克 的三个国王效过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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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失去了大批人，丧失了他服役挣得的 “財产 '在年 
或1549年向沙皇递交了长篇呈文，这是一篇激烈的政治性论文， 
它反对大贵族，为 a 军人\即普通军役贵族说话，他本人就是这样 
的一个军人 s 他箬告沙皇不要受他所亲近的人的诱惑，而没有这 
些人，他简直—刻也活不下去' 普天之下还没有另一个这样的 
沙皇，但 E 上帝使他不要受“重臣的诱惑' 沙皇身边的重臣愁眉 
不展，终于宣晳造反了。沙皇“为了王国而发动”内战。他在械乡 
各地任命了自己的官员。基督徒流洒的鲜血和眼泪使他们发财致 
亩了 ，也变 得慷槲了。谁以重臣资格接近沙皇，而不是以自己的战 
功或其他美德接近沙皇^那么他就是一个以妖术惑人的异端分子。 
谁夺去了沙皇的幸福和智意，諕应当把他烧死。作者认为马赫麦特 
素丹建立的制度堪称楷模，他把统治者抬得高高的,“把他捧上了 
天' 他认为,要忠实地为君主效劳，自己就不能计较荣誉，君主应 
当恰当地从全国征税收贲，充实国库，使军人欢心，接近他们，在各 
方面信任他们 a 21 。 作者好象事先为特辖军找根据似的，说这个做 
法对出身寒微的军人有利。 佩 列斯维托夫的思想傾向不能不引起 
183 沙皇的 共鸣。 他给一个特辖军人员瓦体克 * 格里亚兹诺依写道： 
«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必须隐瞒这一点），我们的大贵族教唆我们 
背叛自己的父亲。我们接近你们这些摘时工作人员，希望你们效 
劳和提供真相特辖区的这些临时工作人员都是 ffl 身贫賎的. 
普通宫廷服役贵族的后代，他们应当象用石头做成的亚伯拉罕后 
代那样效劳，如同沙皇给库尔勃斯基主公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伊凡沙皇的想法，服役贵族应当取代大贵族， 
以特辖军的形式充当统治阶级。我们看到，在十七世纪末完成了 
这种取代过程，不过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不那么通人反对罢 
了 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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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特 辖区没有诈用 

无论如何，不管采取哪一种办法，都荽触及整个阶级的政治 
地位，而不只是触及个别人^沙皇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他疑 
心整个大贵族阶级可能造反，便对可疑分子下手，各个击破，但却 
让这个阶级继续领导地方玫权_^由于没有可能摧毁他认为不适当 
的政治制度，便开始消灭个别嫌疑分子或者他所憎恨的人。没有 
用恃辖军 39 取代大贵族，而是用它来对付大贵族 3 特辖军的使命使 
它不能成为统治者，而只能成为刽子手沙皇特辖区之所以在政 
治上没有什么作用，原因就在于此。特辖区是由于制度引起的冲 
突(而不是个人引起的冲突〕而产生的，但它的矛头却是针对个人， 
而不是针对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特辖区并没有解决摆在曰 
程上的 问®。 它 514 只能使沙皇对大贵族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地 
位 14 作不正确的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皇过份害怕的产物 9 
沙皇伊凡用它来对付可怕的叛乱，好象大贵族正在転敌这种可能 
消灭整个皇室的叛乱似的但是 36 实际上果真有这么产重的危 
险吗？且不说沙皇特辖区，莫斯科把罗斯联合起来而直接或间接 
造成的条件就已经动摇了大贵族的政治力量。大贵族供职自由的 
主要条件是可以合法地自由迁徙，但到伊凡沙皇的时代，这种可能 
性已经没有了，除了立陶兔以外,已无处可去。唯一刺下来的斯塔 
里茨分封王公弗拉基米尔也受条约的约束，不得接纳从沙皇那里184 
来的王公、大贵族和任何人。大贵族的供职原先是自愿的 t 现在刺 
成为义务性的，强迫的。门第制使这个阶级没有能力采取协调一 
致的联合行动，在伊凡三世及其孙子时代用新的世袭领地替换丁 
老的王公的世袭领地，从而把极重要的供职王公的工作地点重新 
调整了，把奥多耶夫斯基家族 T 沃罗登斯基家族、麦泽茨基家族的 
王公们从他们可以同莫斯科的外部敌人勾结的危险地 E 调往他们 
陌生的、同当地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克利亚齐马河或伏尔加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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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地。显要的大贵族仍然统治着外地，但是他们的统治只会引 
起人民群众的憎恨。例如，大贵族不论在政府机构中、人民中、甚 
至本阶层的组织中都没有牢固的基础，沙皇比大贵族自己更清楚 
这一点。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可能重复1553年的亊件，当时许多 
大贵族不 E 宣蜇效忠干身患重病的沙皇的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 
而拥戴皇后的叔叔、分封的弗拉基米尔为沙皇。垂危的沙皇对表 
示 K 意效忠的大贵族说，一旦他逝世，他认为自己家族的命运便操 
在这位当沙皇的叔叔手中。这躭是东方专制国家 S 相争权的王子 
的命运。伊凡沙皇的祖辈，奠斯科王公们正是如此对付阻挡他们 
逋路的亲属的。伊凡沙皇也是如此对付自己的叔伯兄弟弗拉基米 
尔的。1553年的事件没有重演。不过，沙皇特辖区并没有防止这 
种危险，而是加賴了这种危险。在1553年，许多大贵族姑在皇后 
的一边，防止了朝代的崩溃。如果在1568年沙皇逝世的话，他的 
直接继承人未必能有足够的支持者，因为沙皇特辖区的设立使得 
大贵族们出于保卫自己的需要本能地团结起来了。 


n 时代人对沙 m 特辖区的看法 

如果没有这种危险的话，大贵族的造反充其 t 也不过是企图 
逃往立陶宛而已。同时代人并没有谈到大贵族阴谋叛乱_。如果 
大贵族真的要叛乱的话,沙皇本来应当采取另外一种 做法: 他应当 
I * 5 把打*的矛头专门指向大贵族，然而他的打击对象不光是大 贵族， 
甚 至主要不是大贵族。库尔勃斯基在《莫斯科大公史*中列举了伊 
凡 镇压的人数，总共超过了四百人。同时代的外国人估计 甚至达 
一万人 S 7 。 伊凡沙皇在处决人以后，出于信仰，把被处决的人的名 
字载入 追荐亡人名簿，散发到各寺院追悼亡者，并附追悼费^这些 
追荐亡人名簿是颉有趣的纪念物 。 其中有些名簿记栽的死者增加 
到四千人 。不过 在这些蒙难者名册中大贵族的名字是不多的》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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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被群众打死的、并没有参与大贵族叛乱的宮廷内侍.法院书 
记、照料猎犬的人、男女修道士。“这都是一些基督徒，男女老幼都 
有，他们的名字，请读者诸君纪念吧1 ”每当一批人被群众打死，便 
有人如此悲伤地朗读亡者的名字。最后 S 8 , 轮到了特 辖军: 沙皇喜 
欢的、最亲近的特辖军人——威雅泽姆斯基王公和巴斯曼诺夫父 
子死亡了。同时代人总是以低沉悲愤的声调谈到沙皇特辖区在人 
们的思想中造成的混乱，人们对这样的内部震动是不习惯的。他 
们认为沙皇特辖区搞得社会大乱。他们写道，沙皇制造了内讧，在 
同一个城市唆使一批人反对另一批人，把一部分人叫作特辖区人、 
叫作自己人，把另一部分人叫作贵族管辖区人，让自 己的一 部分人 
对另一部分人为非作歹，随便杀人，掠夺他们的房子。于是人们对 
沙皇感到忿恨和憎恶，结果造成许多流血事件，死了许多人。有一 
位观察敏锐的间时代人认为沙皇特辖区是沙皇玩弄的令人不可思 
议的政治 把戏： 用斧子把自己的整个国家劈为两半，这使所有的 
人都迷惑不解，这简直是以人为儿戏，自己起来反对自己^沙皇企 
图在贵族管辖区当君主，而在沙皇特辖区仍然当世袭领主，分封王 
公。同时代人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两而性，但是他们知道，特辖区虽 
然杜绝了叛乱，却造成了无政府 状态； 虽然保护了君主，却动摇了 
国家的基础。它本来是要防止想象中的叛乱，不料却反而为真正 
的叛乱作了准备。被我援引的那位观察家认为，他著书时的动乱 
时代同沙皇特辖区是有直接联系的。他认为，沙皇制造了全国的 
大分裂。我认为，这种分裂是现在全国不和的根源， S8 沙皇的这 
种做法可能不是政治上周密考虑的结果，而是政治上央误的结果。 
沙皇同大贵族发生了冲突，在1553年生病以后，特别是在库尔勃 
斯基叛逃以后，完全失去了对大贵族的信任，惊慌失捎，把危险看 
得太大 了:“ 有人要谋害我。”于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翹变成了保 
卫他个人安全的问题 P 他由于过份恐惧，便闭着眼晴，不分敌友， 


186 


185 




乱砍乱杀起来。这就是说，在政治冲突的方向方面，他的个性是要 
负很多责任的，因此，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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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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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雷帝介绍 


ft 年 

伊凡沙皇生于1 53 0年。他天生聪明颍悟.善子思索.多少有 
点爱嘲笑人，他是大俄罗斯的、莫斯科的十分有才智的人。但是， 
他童年时代的客观环境伤害了他的衍慧，使之未能得到正常健康 
的发展。伊凡早年央去双亲，四岁丧父，八岁丧母。他的童年是在 
外人的圏子中度过的。丧亲之痛、被遗弃和孤独之感在他幼小的 
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终生难忘。一有机会，他总 是说： “我没 
有 得到过双亲的 爱抚。 〜 因此，胆怯成为他性格 的基本 特点。象一 
切在外人手中长大的、没有严父的监督、没有慈母的爱护的人一 
样，伊凡年幼就学会了察颜观色，看风使舵。这使得他多疑，以至 
后来发展为不相信人。他童年时代没有得到溫暖，周围的人对他 
冷淡，漠不关心。他后来在写给库尔勃斯基王公的信中追述道，他 
和弟弟尤里在童年时代备受排挤，遭到穷人般的对待，吃的不好， 

穿的很坏，不能随便玩，人们强迫他们做力不胜任的事情。在外出 
或接待外国使 节这类 庄严隆重的场舍下，他享受到了沙皇的阔气 
排场，人们对他卑躬屈膝；在平常，人们則对他亳不客气，有时188 
很放肆，有时还戏弄他。他们常常同弟弟尤里在已故的父亲的卧 
室里玩耍，占统治地位的大贵族 H . B - 舒伊斯基王公当着他们的面 
躺在长晃子上，胳膊肘顶着他们的父亲、已故君主的床，把脚放在 
上面，对两个孩子既没有父亲般的爱抚，也没有对统治者的照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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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以后伊凡忆及这段往事，仍然痛心疾首，从而使人觉得， 
他童年时是多么时常生气。人们把他当成君主一样地向他献媚，又 
把他当成孩子似地侮辱他，在他童年的坏境中，他却不能马 上涴露 
出烦恼、发脾气、生气的情绪\他必须克制自己、忍气吞声.眼泪 
往肚里流，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他容易发脾气、对人晻中怀恨， 
咬牙切齿而不外露的性格 3 。而且他在童年咎经受过惊吓。1542 
年，当別尔斯基家族的王公们当权执政时，舒伊斯基王公的支持者 
夜间对政敌的后台约阿萨弗总主教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当权者 
藏到了大公的宫内。叛乱者打碎了总主教的窗子，追到官内捜捕 
他，拂晓时吵吵嚷嚷地闯进了年幼君主的卧室，吵醒了他，使他受 
到惊吓。 


大贵族统治的影_ 

贵族独断专行的残暴统治搞得国无宁日，伊凡躭是在这样的 
气氛中长大的，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政治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 
使他由胆怯进一步变成神经质的胆顏心惊，后来又发展为过份夸 
大危险的倾向，形成了所谓目瞪口呆的恐怖感。 由 于伊凡始终处 
于不安和猜疑之中，他早年就习惯于认为周围的人都是敌人，养成 
了郁悒的性格，觉得左右净是耍阴谋诡计的人，他们企图从各方面 
包围他。这使他不得不经常提心吊胆。他每时每刻都习惯地认 
为，说不定敌人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扑向他。他有一种最强烈的 
自我保卫本能。他的整个聪明智慧都用来培养了这种担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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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切早年就开始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一样，伊凡迅速成长起 
来，成为一个早熟的人。刚刚脱离少年期，才不过十七岁到二十岁 
左右，他就聪穎过人，考虑了大量问頚，提出了成熟的肴法，甚至连 





他的祖先没有想到的问 M , 他都考虑到了，因而使周围的人大为惊 
讶。1546年，他才十六岁，据编年史记载，他在作孩子们的游戏时， 

突然向大贵族们谈到结婚问题，而且说得如此深思熟虑，作了周密 
的政治考虑，以至大贵族们惊讶得流出了眼泪。他们想，沙皇这么 
年轻，就想得这么多，同谁也没有商量，把一切暗藏在自己心里》早 
年独自冥思苦想的习惯破坏了伊凡的思想，使他养成了病态的敏 
感和容易激动。伊凡 4 从小时候起就央去了心理的乎衡，不善于控 
制情绪，不能在必要时分散怒气，用一种感情克制另一种感情，他 
年轻时代就养成了感情用事 4 。不论他考虑什么问越他总是带有 
感情成份。在这种自我暗示下，他的头脑发热，往往想出一些大胆 
豪迈的计划;他的语言变得慷慨激昂，能言善辩;当他开口讲话，或 
下笔为文时，便象铁匠锤子底下的热铁，火花四溅，犀利的言词、尖 
刻的讽刺，巧妙的措词 it 句，不时迸发出来。伊凡是十六世纪莫斯 
科最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之一，因为他是当时的一个最激愤的莫 
斯科人在他情绪激动时写出的一些文章中，他不是以理服人，而 
是以感情感染人。令人折服的是他的激昂的言词、敏捷的思路 、巧 
妙的辩才、聪颖的思维，但这只是没有热度的磷光，这不是灵感，而 
是头脑发热，是神经质的发作，是艺术上的激情。读一读 5 沙皇给 
库尔勃斯基王公的信，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作者的感情是多么变化 
多端 :一会 儿是宽宏大量、追悔前愆、披沥衷曲，一会儿又是喜笑怒 
骂、讽刺挖苦—会儿理直气壮，一会儿又变得心力交痒,机智穎 
悟之气槪全消，连普通常识也没有了。在智力衰竭、情绪消沉时，他1» 
只能干一些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事情。这类人迅速灰心丧气,情绪不 
振时，往往玩弄花招,干出一些坏事.看来，伊凡在建立沙皇特辖区 
的那些年代里也是这么 干的。 伊凡在国务活动方面做的一些事情 
只能用心理状态不稳定，一会儿情绪高昂，一会儿又变得十分低沉 
来加以解释*。伊凡做出了或者设想了许多好事*聪明的事、甚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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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事，但更多的是干了许多令同时代人和子孙后代感到可怖和 
讨厌的事。由于疑心有人叛乱而血洗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大批杀 
人，屠杀儿子和菲利普总主教，纵容特辖军在莫斯科和亚历山大罗 
夫村胡作非为——每当读到这些记栽时，不禁令人认为伊凡是个 
天生的衣冠禽兽^ 


精神状态不稳定 

但是他毕竟不是禽兽。由于 7+ 天性或者教育，他没有获得稳 
定的精神状态，在生活中碰到一点点困难，他往往朝坏处想，每 
时每刻他都会大发雷霆，哪怕是极小的不愉快的事情，他也不能容 
忍。 1577年，在被征眼的利沃尼亚坡市科贵加乌津的街头，他同 
一位牧师就他所喜欢的神学问题谈得津津有味，但是当这位牧师 
不慎把路德同圣徒保罗相比时，伊凡差一点下令砍了他的脑袋，他 
用马鞭子抽打牧师的头，忿 然说： “你同路德见鬼去吧! ”便疾驰而 
去 4 71 还有一次，波斯给伊凡送来一头象,这头象不肯给他下除，他 
便命令杀了象。他内在的高尚秉性不多。他容易接受坏的印象，而 
不易接受好的印象。他属于这样的不善良的人之列：喜欢揉剔别 
人的弱点和毛病，而看不到 A 家的才能或好的品质。他同任何人 
会晤，首先把对方当作敌人。要取得他的信任，比什么都困难。为 
此，必须时时刻刻使这种人感到：人们热爱、尊重、无限忠 于他。 
谁能使伊凡相信这一点，他就能得到伊凡充分的信任。那时伊 
191 凡就显露出这样的 性格： 使这些人经常紧张的情绪 放松。 这是 
一种爱恋 76 。他特别热爱第一个妻子，含情眯咏，不同寻常。他同 
西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的关系，以及后来同马柳塔 • 斯库拉托夫 
的关系也是无拘束的。在伊凡的遗嘱中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既爱护 
人、又不轻易相信人的性格。他训导自己的孩 子说: “既要热爱人， 
又要提防着他们。”这种性格的两重性使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人 



们之间的关系首先使他惴惴不安、使他发怒，而不是使他思考问 
题但是当他心境平静、摆脱 r 外界令人烦恼的印象，独自一人 
沉思冥想的时候，他又陷人哀伤的心境，只有在生活中饱经忧患和 
失望的人才会如此。看来，最无人情味、最充满官样文章气味的 
莫过于古代的这位莫斯科大公的遗嘱和在继承人中间分配动产和 
不动产的清单了。伊凡沙皇在这份死板的文件中也保持了他的伤 
感性格。在这份遗嘱中他首先冠冕堂皇地大谈神学，接着便倾诉 
衷肠： “我的体力不支，精神颓丧，身心交瘁日形严重，没有任何 
医生能治我的病。我不希求安慰我的人，但愿有人与我同悲，勿 
以怨报德、以恨报爱。”读着这些缠绵悱侧的句子，不由得认为这位 
沙皇是一位可怜的受苦受难者。然而就是这位受苦受难者在此两 
年前，不作任何调査，单凭怀疑就无辜地、残忍无情地洗劫了古代 
的一座大城市和整个地区，就连鞑靼人也从来没有这样蹂瞒过俄 
罗斯的城市。就在 8 这种凶残的时刻，他还故作慈悲之态，假惺惺 
地挤几点鳄鱼的眼泪。在大屠杀的髙潮中，他走进奠斯科的圣母 
升天大教堂。菲利普总主敎迎接了他，这位总主教准备根据总 
主教的职责为要被处决的不幸者求情„沙皇勉强抑制住怒 火说： 
“住嘴。我只对你说一 句话: 住嘴，神甫，住嘴，为我们祝福吧。”菲 
利 普说： “如果我们不说话,就会使你的心灵犯罪，带来死亡。”沙皇 
悲伤 地说: “亲爱的人啊，反对我吧，让我遒罪吧，沙皇的意图与你 
何干 I % 

有人说 9 :伊凡沙皇的这些气质只能是供心理学家，而不是供 
精神病学家研究的有趣材料，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着，很容易把道 
德上的放荡说成是心理上的病态，并且以此为借口使这个所谓有 
精神病的人不负历史责任遗憾的是，只有客观环境才能说明沙 
皇的这些气质，这要比心理学的奇谈怪论所提供的解释重要得多。 
而心理学的奇谈怪论在人间是很多的，而在俄罗斯这样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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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充斥这种现象，因为伊凡是沙皇。他的个人性格的特点特别 
影响着他的政治思维方式 f 而他的政治思维方式又对他的政治行 
动方式产生强有力的 、有害 的影响，毁了他的人格。 

关子权力的早期患想 

伊凡早年就开始不安地考虑他是莫斯科和整个罗斯的君主， 
而且考虑得很多^本来，年纪那么轻，是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考虑的， 
大贵族统治的丑闻使他经常考虑这方面的问題,使他惴僬不安，非 
常激动。大贵族们气他，侮辱他，把他拖出皇宫，扬言要杀死他所 
喜爱的那些人，年幼的君主哭泣和祈求，他们置之不理，他们当着 
他的面说一些不尊敬他父亲的话，说那位已故君主的坏话。但是 
大家承认这位皇太子是合法的君主^他没有听到任何人暗示他的 
统治杈会受到怀疑和争议。周围所有的人对伊凡讲话的时候，都 
称他为伟大的君主。每逢碰到使他不安或使他生气的事情，他总 
是不由得想到这一点，髙兴地想到自己进行统治的资格是.自卫的 
政治手段。人们教伊凡读书识字，正象以往教他的祖辈读书识字一 
样， 古罗斯人都要读书识字，人们强迫他读日深经和蚤诗集，不断 
重复以前读过的那些东西。这些书中的格言是死记硬背的，终生铭 
记不忘。看来，伊凡在年幼时代即开始背诵 H 课经和圣诗集。在 
这些书里，他读到了关于沙皇和王国、关于君权神授、关于不正直 
的 颟问、 关于不听这些顾问的建议的好君主等等内容^>自从伊凡 
开始理解自己的孤苦无助的地位和考虑自己间周围人的关系以 
来，这些格言躭深深引起他的注意。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圣 
经上的这些格言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应用于自己的处境。这些格 
言对生活中的冲突在他头脑里引起的问题作出了他所希望的直接 
回答》为这些冲突在他思想里引起的极度不满情绪提供了道德上 
的根据。不难理解，伊凡在研究圣经方面很快就取得了成绩，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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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臆测来解释经典著作，在自己变化无常的愤激情绪的支配下 
研究和理解上帝的语言。从那时起，书籍成了他喜爱的东西。他读 
完圣诗集，又读其他著作，当时俄罗斯读书界流传的一些书，他都 
取来反复阅读。他是十六徙纪莫斯科最博学多识的人。无怪乎同时 
代人称他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他喜欢谈论神学方面的问題，在 
餐桌上尤其话不绝口。据编年史说，他对神学方面的著作特别记得 
多 J 570 年，有一次 u 他在皇宫举行了隆重的辩论会，在波兰大使 
馆人员、大贵族和神职人的参加下，同彼兰大使馆的牧师、福音 
会会员捷克人罗基塔辩论信仰向題。他在冗长的发言中批驳了这 
位新教神学者的学说，要他‘<自由地、大胆地' 不要有任何阐虑地 
答辩。伊凡细心地、耐心地聆听了牧师的答辩，后来写了长篇驳斥 
文章，这篇文章流传到了今天。沙皇的批驳文章，文笔流畅，生动 
的词句处处跃然纸上。他的思路并不总是逻辑严密，有时碰到难 
点，也含糊共词，离题太远，不过有时却表现出了他的惊人的辩才。 
他引用经典著作，并不总是切题的，但可以看出来，怍者不仅对圣 
经和先人的著作博闻强记，而且对翻译过来的希腊历史著作也读 
得很多^这些希腊历史著作当时是俄罗斯人的通史教科书 1D 。 他 
特别注意阅读的主要是神学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处处 
可以找到符合他的情绪的、扣动他的心弦的思想和形象 。他反 复阅 
读他所喜爱的段落，牢牢铭记在心。象现今一些学者的著作一样， 
伊凡下笔为文时也喜欢引经据典，不管是否切在伊凡写给库尔 
勃斯基王公的第一封信中，他多处引经据典，有时甚至整段地援引 
古代先知或使徒的话，往往毫无必要地窜改圣:经的原文。这倒不 
是由于作者下笔不慎 f 而显然是由于伊凡是靠自己的记忆写的 

关于权力的思想 

由此可见，早在青少年时代，伊凡的头脑里就在考虑政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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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他的莫斯科祖先不论在儿提时代的游戏中，还是在成年时代 
的认真考虑中，都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看来，这项工作是悄悄 
进行的，没有让周围的人知道。他们长期以来不細遒这位惶惶不 
安的年轻君主在考虑什么 问趣; 如果他们知道真情的话，他们大槪 
会不贽成他那么拼命地读书的。因此，当1546年十六罗的伊凡突 
然同贵族们谈及他打算结婚时，他们大惊失色。伊凡说，在结婚以 
前，他想要了解一下祖先们的风俗习惯，看看他的祖先们——沙 
皇、大公、他的亲戚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 * 莫诺马赫是如 
何登位当大公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被君主的意想不到的思想弄 
得不知所措的贵族们感到惊讶的是，君主这么年轻,就要了解祖先 
的风俗习惯。伊凡摆脱大贵族监护的第一个计划是采用沙皇称号， 
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加冕登极。沙皇的政治思想是秘密形成的， 
周围的人一点也不如道，他的复杂的性格也是秘密塑造成的。不 
过,稂据他的著作，可以相当准确地描绘出他在政治上自学成才的 
过程。他给库尔勃斯基王公的信，一半是关子沙皇权力的政治论 
W 5 文，一半是批驳贵族阶级及其政治要求的论战性文章 a 随便浏览 
一下他的第一封长得吓人的信，人们不禁惊讶千它的内容杂乱无 
章，无所不包，作者精心捜集的经典材料充斥于这封絮絮不休的长 
信中。著作的篇名.作者的名字和例子，无所不有 I !! 从圣经和神 
甫的著作中或摘用片言只语，或成段地 引用； 旧约先知摩西、大卫、 
伊赛亚的话，新约学 者瓦西 里大帝、格里戈里•纳西盎的、雄辩家 
约翰的话，或成章地引用，或引用一些 旬子； 还引用了古典神话和 
诗史中的形象宙斯、阿波罗^安特诺耳、埃涅 阿斯; 信中还出现了圣 
经中的一些名字耶稣 * 纳文、格杰昂，阿维麦莱克斯、耶 法伊; 还从 
犹太、罗马、拜占庭的历史中引用了一些无联系的事件，甚至从西 
欧人民的历史中引用了一些事件;还出现了中世纪汪达尔人、哥特 
人、萨尔马特人、法兰西人的 名字； 还不时从俄罗斯的编年史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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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些东西 3 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杂乱无章地堆集在一起，并无 
明显的逻辑联系，有时还有时代错误。随着作者的思维和想象力 
的奔放变化，这些材料时隐时现在读者面齒^这 些学术 大杂烩（恕 
我用这样的字眼）还被点缀以神学上的或政治上的 格言； 冷嘲热 
讽、挖苦揶揄的俏皮话不时冒出來 •= 翻阅一下这封佶，人们不禁会 
认为： 怍者的头脑里乱糟糟地塞满了各种东西。无怪乎库尔勃斯 
基王公把伊凡的信称之为乱弹琴，其中除了正经的引文外,还谈到 
妇女的无袖衬衣和被搏。但是更仔细地读读这封用引语、思维、回 
忆和抒情写成的奔放不羁的长信*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有一个 
主导思想象红线一样贯穿于这封表面上好象杂乱无章的作品中 U 
作者从 i 年时代熟记的他所喜爱的圣经故事和历史逸事都是回答 
一个问題的，都是谈沙皇权力、君权神授 、国家 制度、君主同大臣和 
黎民的关系、不和与无政府状态会造成毁灭性后果等等。 “ 若炸神 
授 ，即无政权。故最高政杈，人人昔应服从之。否则 ，必遭 灾难 。 3 
伊凡反复吟诵他所喜爱的段落，不断沉思玩味，不知不觉地逐渐形196 
成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就象先知摩西登上仙山一样，进人这个世 
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和忧虑。他很喜欢旧约中的先知和上帝的使 
者摩西、索尔、大卫、所罗门的伟大形象。这些形象如同镜子，他 
努力从中看到自己的面目，看到自己的沙皇形象，从中看到自己的 
光彩的影子，把他们的光辉伟大的回光反照到自己身上，可以理 
解，他自我欣赏起来，他在这个反映中看到了自己的光彩和伟大， 

他的祖先、普通的莫斯科王公是没有这样的体会的。在莫斯科的君 
主中，伊凡四世第一个按照圣经的意义来看待沙皇的作用，活生生 
地觉察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政治启示，从那时 
起，作为沙皇的他就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他自认为自己是圣者， 
他打算为政治上的自我神化而制定一整套神学 f 即关于沙皇杈力 
的学说。在谈判议和期间，他以高髙在上的口气;，用他那一贯尖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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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薄的笔法对他的敌人斯捷凡*巴托里 写道： “朕乃谦逊之约翰， 
系全罗斯之沙皇与大公，此乃天意也，非扭食#谋孑轨之芸芸众生 
之意 ，并 用他的神授君权来刺激他。 

实际制定权力思想时的缺点 

但是，尽管沙皇殚思极虑，只不过就沙皇扠力制定了一种单纯 
的理论，并没有获得理论所荽求的实际结果。而国家制度和政治纲 
领方面的理论仍然没有制定出来。由于他慑于想象中的恐怖和敌 
人,反而忽略了国家生活中的实际任务和要求，未能把自己的抽象 
理论应用于当地具体历史情况之中。由于没有实际内容，他关于最 
高权力的崇髙理论便成了随心所欲 、一 意孤行的东西，歪曲成了发 
泄个人怒火 、横行 霸道的手段。因此,摆在日程上的关千国家制度 
197的实际问題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沙皇在年轻 
时代即开始执政，在自己所挑选的问的襄助下对内对外实行了 
大胆的政策。其目 的是： 一方面打通走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同西欧 
国家直接发展贸易和文化 关系； 另一方面，整顿国内立法， 成立区 
域政扠，建立地方缙绅会议，要求他们不仅参与地方司法行政事 
务，而且参与中央政权的活动。地方缙绅会议最初成立于 155^* 
年，它不断发展，作为正常的机构，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它加强了用 
地方君主取代分封坦:袭领主的思想，但是沙皇没有搞好同顾问们 
的关系。由千他多疑，对扠力过份敏惑，他把人家的正直的好主意 
当作侵犯他的最高扠力，把不赞同他的设想看成是谋反叛国的表 
现，他眛远了善良的顾问，片面地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到处怀 
疑有人阴谋叛乱，随便挑起了君主同贵族的关系这个老问題。这 
个问題，他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本来不应旧事重提。问题的实质 w 
在子历史上形成的矛盾，在于大贵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情绪同莫 
斯科君主的政权性质和政治觉悟发生了矛盾。十六世纪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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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3 因此，本应当暂时搁置这个问题，用明 
智的政策缓和引起这个问题的矛盾，而沙皇却想一举解决问题，从 
而激化了矛盾。他的单方面的政治思想使问题突出起来，就如同 
把论点提交学术讨论会一样，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但实际上行不 
通他急不可耐地一头钻进关于最髙权力的抽象理论中，认为他 
不能象父辈祖辈那样靠贵族的协助来治理国家，而要用另一种办 
法治国。至于另一种办法是什么，他本人也不了然。他把关于体 
制的政治问题变成了同人们的激烈斗争，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 
毫无益处的大屠杀。他的沙皇特辖区在社会上造成大 混乱。 他发 
展到残杀自己的儿子，从而为他的朝代 的捶亡 准备了条件。与此 
同时，顺利执行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也由千内部矛盾不断激化 
而功败垂成，陷于瓦解。亲身经历过他的统治的同时代人对他有 
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有一位同时代人描写了 
在安娜斯塔西娅皇后逝世以前沙皇的光珲业绩之后，接着写道： 
“可是后来，象从四面八方吹来的可怕凤暴一样，搅乱了他的平静 
的善良心境。我不知道他那足昝多谋的头脑是怎么变得凶残起 
来，他成了自己国家的造反者。 ” iaa 另一位同时代人在谈及这位 
残暴的沙皇 时说： 这是位才智出众的君主，博学多识，能言善 
辩，为了祖国敢作敢为。对上帝给予他的奴隶，他是残忍的。他 
对流血死亡是无情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在他的统治下被毁 
K ； 许多域市被他掳掠，他对自己的奴隶还干了许多坏事。但是 
这位伊凡沙皇也干了不少好事。他热爱自己的战士，为了他们的 
需要不惜慷慨解褒” 13 # 


伊凡沙赢的®义 

由此可见，根据伊凡沙皇的思想和行动，根据他的活动所引起 
的轩然大波来看，他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决不象人们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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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大。伊凡雷帝是想得多，做 得少; 对同时代人的思想情绪有 
较大的影响,而对当时的国家制度则影晌不大。如果没有伊凡，奠 
斯科国家的生活也会象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那样 发展; 不过，没有 
他，事态的发展会比有他更容易些、更稳当些，当时^些极重要的 
问题的解决也许不致产生他所造成的那些震荡。他的统治“所 
造成的消极影响显得更重要些 1 、伊凡沙皇是出色的作家:、甚至 
是敏捷的政治思想家，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国务活动家。他思想 
片面、自私自利，生性多疑，再加上他容易激动，从而使得他做事无 
199方、没有政治远见、对实际情况不敏感。他顺利地继承了先人奠定 
的完善的国象制度，而他则不知不觉地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 16 。 
卡拉姆津 16 也许有点夸大，他认为伊凡的统治最初相当不错，而 
最后结果则不好，同蒙古人的枷锁和分封时代的灾难差不多。这 
位沙皇的敌意和专横牺牲了自己，栖牲了自己的朝代和国家的幸 
福' 可以把他比作旧约中的瞎眼大力 士:他 为消灭敌人，把房顶 
上坐着敌人的大厘搞垮了，结杲连自己也压在下面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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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讲 


分封社会的组成一一莫斯利服没等级的组成一一服 
投人员 —— 非服役人员：拥有土地的市民、职员、士兵 一-- 外 

国人-服役等级的家族组成-服役等级"-军事服役的 

人数一一国家的外部形势 一一 西北部 的战爭一一同克里米亚 
和诺加伊人的战爭——保卫东北边境一坷岸服役 —— 防御 

线-—^警卫和民兵制一■-艰旦的斗爭-服役等级的经济体 

制和军事体制问题以及领埯制度 


我们已经研究了新组成的莫斯科大贵族阶级在同君主的关系 
中和在政权机构中所占的地位。但是大贵族阶级的政治奁义并不 
限千它在政府中的活动3大贵族不仅馇髙级官员、政府的顾问和 
合作者，而且是君主的战友6就军事方面的意义来说，大贵族阶级 
仅仅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形成的人数众多的军亊服 
役阶级的上层。作为参加政府的阶层，大贵族从这个阶级分离出 
来了，但他们又作为军事服役阶级参加进去，成为它的参谋部和最 
髙司令部。现在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军事役阶级的组成和地位， 
把大贵族看成是它的组成部分。 

分封社会的组成 

那几个世纪莫斯科国家军事服役阶级的组成是根复杂的。为 
了弄清楚它的组成，必须提一下分封王公时代的社会组成^我们 
知道，分封王公时代不存在国籍问题\因为当时流行的是合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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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的自由居民同王公是在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合间建立关系的^ 
那时的社会是根据各个人为分封王公服务的性质分成等级的：一 
部分人为王公服军役，叫作大贵族和食由 宫员； 另一部分人在王公 
的宫廷服务，是他的官廷人员，叫作宮廷 官员； 最后是第三部分人， 
他们租王公的土地(城里的或乡间的），交纳租金，叫作纳租人，即 
平民或纳租农民 5 这三个基本阶级 :以大 贵族为首的自由官员、宫 
廷官员和城乡劳役人组成分封公国的自由公民社会。奴仆作为不 
自由的人，从法律意义上说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以髙级神职人员 
为首的各种等级的教会人士占有特殊地位，这 2 不是一个独特的 
阶级，而是一个同世俗社会平行的耒教人员社会，它有自己的行政 
机关和法院，有自己的特权。组成这个社会的 阶级： 教会大贵族和 
官员、教会土地上的农民等等，同世俗社会的阶级是一样的、 

官 宦玢级 的组成 

分封社会的备个阶层或整体地加人莫斯科国家的官宦阶级， 
或为这个阶级的组成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其核心的是在分封时 
代莫斯科主公宫廷工作的大贵族和自由官员 3 。现在，合同关系被 
侬法为国家义务服役制所取代。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莫斯科宫廷 
的人员组成，即军职人员的组成增加了新的成份。他们是： （1) 归 
附莫斯科宫廷的大公和分封王公的后代+, (2) 以前的大公和分封王 
M 2 公的贵族和自由官员同其主人一道转而效忠莫斯科。这两类人员 
整个地加入了这个阶级，不过有时候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方 
特点，甚至在十六世纪的文献中还写有这样的字样：罗斯托夫王 
厶、斯塔罗衽布王公、特维尔宮廷等等 e 

除了这些军役人员，即自由官员外，参加这个阶级的还有由干 
出身而厲于不自由的官员和非军役人员。他们是： （1) 大部分屬 
于以前的宫廷人员、甚至还有为大公和分封王公服务的不自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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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大公宫廷管理家务的各种官员和工匠 * 粮食瞀理员、财务人 
员、杂务员、书记、饲马员.猎犬饲养员、园艺人员等等。大约从十 
五世纪中叶起，这些宫廷人员从莫斯科君主那里获得同军役人员 
—样的土地，同军役人员处于同一等级，在君主土地上服劳役， 

(2) 以前分封时代的大贵族都有自己的官廷武装人员，主人 
率领他们出征。莫斯科政府有时挑选这些习惯于军务的大贵族仆 
人为国家效劳，分给他们一些土地，要他们同其他军役人员一起在 
土地上服劳役。例如，在征服大诺夫哥罗德以后，莫斯科从王公和 
大贵族的官廷里带走了四十七家这样的人户，把他们安置到沃季 
行政区，他们后来成为当地服役贵族的一部分。 


非军役人 R 

(3) 不服军役的纳税人社会同神职人员一起也对莫斯科军事 
服 役阶级的构成作出了贲献。纳税人和神职人员以不同的方式进 
入这个阶级。 Ca )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确立了这样的制 度:所 有个人 
土地所有者都必须在君主的土地上服军役。莫斯科政府在征服了 
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维亚特卡这些自由城市以后，在那里发现 
了一些拥有土地的市民、大贵族、平民，把他们作为土地拥有者安 
排了服役，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人迁到莫斯科国家的中央 
县城,在那里给他们分配了世袭领地或胀役领地。我 s 已经谈到过 
诺夫哥罗德人向莫斯科管辖区大批迁徙的事。 M 88 年有七千多 
人迁到这里。对其中许多人的做法大概象对次年迁到奠斯科管铕 
区的 诺夫哥罗德大 贵族、 平民和商人(按编年史记载，他们的人数 
逾千人)一样，在奠斯科、弗拉基米尔、穆罗姆 、罗斯 托夫等中央县 
城给他们分配了服役领地 a 为了取代他们而向诺夫哥罗德派出了 
大贵族官员，关于这一点我就要谈到，在征服了普斯科夫和维亚 
特卡以后，也进行了这种迁移。所以有大批从自由城市来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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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市民加人奥卡河中下游、阿列克辛、博罗夫斯克、穆罗姆等 
的服役贵族行列 5 »(6)随着官府和文牍事务的复杂化，主审阶级也 
扩大了。他们主要来自神职人员阶层或械市平民百姓中的读书 
人。库尔勃斯基王公就怀着大贵族的烦恼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大 
多数莫斯科司书是来自“神甫阶层和平民百姓' 他们是莫斯科君 
主的最忠实的仆人。这些主事由于自己在官府服役而得到了或者 
购置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根据一般的规定，他们作为土 
地拥有者必須服兵役，拥有雇佣兵或农奴兵。他们的儿子往往不 
再在官府工作，由于拥有世袭领地，同其他服役人员一样亲自服兵 
役。 O ) 固定服役人员根据祖传继承下来的义务必须服兵役，除 
了他们以外，莫斯科政府还需要兵力抵御外侮，在战争期间从城乡 
纳税阶级中征召兵员 a 不亲自服兵役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土地拥有 
者、高级神职人员、寺院修士、在宫廷服务的大贵族、遗孀等如果不 
能按时雇到志愿兵，就从自己的土地上派出相应数目的武装人员 
出征 3 在垅乡的纳税居民和非纳税居民中有时候也从一些家户征 
召兵员， 14 从父子中征召儿子，从兄弟中征召弟弟，从叔侄中征召侄 
204子' 在同草原毗连的南方械市、特別是在顿河一带居住的哥萨 
克，政府也要他们服兵役。所有这些人提供了丰富的兵滬,政府可 
以根据需要从中征兵，用这些人补充祖传的固定军人。例如，1585 
年叶皮凡县一下子授与二百八十九名顿河哥萨克以大贵裨子弟的 
称号，这是外省服役贵族的最低阶层。他们在那里获得了份地*。 
蘿后，十七世纪 •叶的 官员科托希欣在谈到莫斯科国家时追述道 t 
在古代，当国家同邻国发生战争时，莫斯科政府从各种官吏中、甚 
至从奴仆和农民中征召兵员，其中许多人由于服兵役和由于“能忍 
耐 a 而摆脱奴仆和农民地位，从政府获得了小块土地，成为世袭土 
地或服役土地占有者，从而加人了大贲族子弟的行列\就是这些 
各地的各种力量从社会各个阶级中给莫斯科军事服役阶级的组成 
202 



增添了战中力。 


异族人 

象在 分封时 代一样，这个阶段也不断有外国人前来当兵，他们 
來自鞑靼军队，來自波兰，特別是来自立陶宛。莫斯科政府有时大 
批接纳来自外国的服役人员。在 8 伊凡雷帝的父亲瓦西里的时 
代，有大批西罗斯人同格林斯基王公一道离开立陶宛，整个地迁居 
穆罗姆县，被称 作“格 林斯基 的人' 或简单地称作“立陶宛人\ 
1535年，在叶莲娜统治的时代，也有三百家立陶宛人携带妻子和 
儿女投奔莫斯科君主。在从伊凡雷帝时代保留下来的外省服役贵 
族的名 单中， 除了有科洛姆纳等县的服役领主以外，还有“新来的 
立陶宛人' 从鞑靼那里迁来的人尤其多。失明大公瓦西里被哥萨 
克俘虏归来以后，哥萨克王子卡西姆同一批鞑靼人一起前来效忠 
子他。在卞五世纪中叶前后，这些鞮靼人被分配以奥卡河上的麦 
谢拉戈罗杰茨和县城，在这个城市周围的二百俄里范围内，在异教 
徒麦谢拉人和莫尔多瓦人中间安置了卡西姆的亲兵队。从那时起， 
这个城市开始以这位王子的名字命名。在伊凡雷帝时代，在伏尔加 
河上的罗曼诺夫城周围也安置了许多鞑靼贵族，这个城市的收入 
被用来维持这些移民。许多鞑靼人成为俄罗斯的地主，接受了洗 
礼，同俄罗斯的服役人员打成一片 u 在十七世纪初的外省名单中， 
我们在莫斯科、博罗夫斯克、卡卢加等县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新接 
受洗礼的鞑 靼人： 图尔恰尼诺夫的儿子伊凡 * 萨尔坦诺夫1列赞诺 
夫的儿子费奥多尔•杰夫列特科津等等。他们的父名表明，他们 
的父辈在那里成了地主和世袭领主，但在十六世纪还是伊斯兰教 
徒。从那时保留下来的一篇呈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鞑 ft 人同 
俄罗斯服役人员的融合过程。1589年，新接受洗礼的迁人户随靼 
人基列伊卡向君主禀报说，他从克里米亚来到镇河上的哥萨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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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在这里同哥萨克人一道为君主服务了十五年， RI 哥萨克人一 
起向克里米亚人作战，后来从顿河来到普季夫里，五年前在这里结 
婚，他希望君主开恩，赏賜他的家庭在普季夫里为免税户，免除他 
的贡税 f 让他可以同普季夫里的免税户一道为沙皇效劳。 

军事服役人员的民族组成 

莫斯科军事服役人员的民族构成是十分复杂的》。要确定这 
些成份之间的人数比例是相当困难的。传到我们今天的有一本官 
方家谱集，它是索菲娅公主当权时代废除门第制以后在莫斯科老 
家谱和许多家族的官员提交给吏部的备代家谦的基础上编写成 
的。在这部所谓《显贵集》中列举了九百三十户军事服役人员，他 
们可以说构成了莫斯科军事服役人员的主体，即以后被称为世袭 
服役贵族的那个阶层 4 。 々显 贵集*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来按照祖 
先的社会出身确定各个家族之间的人数比例，不过它毕竟提供了 
一些资料，可以大致了解一下这个阶级中各个家族的种族来蒽， 
这些资料当然是不充份的.并不总是准确的。根据这些资料的计 
算, 俄罗斯 C 即大俄罗斯)家族占33^,来自波兰一立陶宛的家族， 
BP 在很大程度上属干西俄罗斯的家族占24%,来自德意志，即西 
欧的贵族占25唤，来自鞑靼和东方的家族占17嘭，还有1哚来历 
不明。 


官取等级 

服役人员的社会出身和民族各不相同，因而使得十五世纪和 
十六世纪的莫斯科服役人员的成份非常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来源复杂的服役人员在同一权利和义务的帮助下逐渐融合为 
—个等级，而这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在同样的教育、同样的概念、 
道德和利益的促进下又把这个等级团结为一个紧密的、一致的居 



民阶层。这个叫作服役贵族的阶层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社会的 
主导力量，给这个社会打上了自己影响的深深烙印。但是在十六 
世纪还没有任何这类现象，谈及那时的军事服役人员时，还说不上 
已经形成为一个紧密的一致的等级。这个阶级的复杂成份也反映 
在它的组织结构上。到十六世纪末，它的各个阶层构成服役官职 
等级，军职人员“按照祖传身份和战功”区分尊卑上下，构成若干等 
级。这些等级包括三类平行的官员从上到下分别为杜马 
官员大贵族 、恃臣 和杜马贵族。 （2) 莫斯科(即 首都) 官员—— 
御前大臣、宫内杂务恃臣和莫斯科服役贵族。 （3) 城、县或外省 
官员 一 一 民选贵族、宫廷大贵族子弟和城市贵族子弟^民选贵 
族 12 是最富裕的和功绩卓著的贵族，是从县级贵族子弟(并非每. 
个县都是如此）中挑选的。他们轮流被征召到莫斯科工作一段时 
间，完成首都的下列 任务： 充当县级团队的低级 军官； 当君主亲自 
出征时，同莫斯科官员一起参加沙皇瞥卫团„他们是从城市官员升 
为首都官员的中间阶梯 12 。以上所述的十六世纪军阶颇类似于后 
来的官级表，但是两者的不同之 处是: 我们现在的官衔是按照合法 
的手续，通过职业培训.教育培养以及随后的个人工作表现而获得 
的，可是在古代的莫斯科国家，官职的获得不是看个人表现，而是 
主要“靠祖先的身份'看其父辈和祖辈的官位，看其家谱。因此，当 
时的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性的。名门贵族的子弟一般是从莫 
斯科服役贵族、校级军官、甚至御前大臣、团长等开始仕途的 ，由 
此逐步上升。非名门的城市大贵族子弟可以升到莫斯科服役贵族 
的地位，但很少升得更高些^这就是说，名门贵族的子弟是从非名 
门贵族的子弟很难达到的官位开始仕途的 a 


军事服役阶级的人败 

十六世纪末,当莫斯科军事服役阶级完成其征募工作时，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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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共有多少人，这是很难确定的 15 SS — I % 9 年驻莫斯科的英 
国大使弗莱彻估计毎年获得薪饷、固定服役的军人达十万，但是他 
没有指出临时招募出征，完成使命后即解散回家的人数众多的城 
市大贵族子弟的数目。弗莱彻也没有谈到服役的外国人一一喀山 
的鞑靼人、车列米西人和莫尔多 瓦人； 比弗莱彻稍晚一点的马尔热 
列特估计他们约有两方八千人。根据 1563 年波洛茨克远征的吏部 
名册，沙皇率领出征这个城市的部队有三万多战斗人员。但是吏部 
名册没有把同服役地主和世袭领主一道出征的武装宫廷人员计算 
在内，因此，攻战波洛茨克的部队的花名册实际上即使不增加两倍， 
至少也要增加一倍。同时代人把它的人数估计为二十八万，甚至 
四十万，这显然是夸大了。 15 S 1 年，当巴托里用不到三方人的军 
队包围普斯科夫，而戈利琴王公在诺夫哥罗德拥有四万人的时候， 
据编年史记载，沙皇在斯塔里査附近则集结了三十刀人。除此以 
外还应该再加上保卫波洛茨克、索科尔、大卢基 ( 这些在此前不久 
为巴托里所征服的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千千方万人，其中大部 
分在夺取这些城市时牺牲了。法国大尉马尔热列特列举了莫斯科 
都队的各种组成部分，他说，总人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13 。 


208 囯家的外部形势 

在招募人数如此多的军事服役阶级的同时，莫斯科国家的社 
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神招募及其后果是同奠斯科国家的 
领土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研究过的那个时代的现象 
就是由此产生的。国家的新疆界使它同罗斯的外部异族敌人 一- 
瑞典人、立陶宛人> 波兰人、鞑靼人直接连。这种形势使国家的 
处境类似干一个三面受到敌人包围的武装阵营。它不得不在两条 
漫长的.弯曲的边境线上同敌人作斗争，即西北部的欧洲边塊和东 
南部的面向亚洲的边境。西北部的斗争有时暂时休战，而当时在 



东南部的斗争则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在十六世纪，不断征战已成 
为国家的家常便饭。在伊凡雷帝的父亲当扠时代观察莫斯科形势 
的格尔别尔什泰因“有这样的印象 :对莫 斯科来战争是常事， 
而和平则是少有的事。 

在西北部的战争 

在欧洲战线上，同瑞典和利沃尼亚争夺波罗的海东海岸，同立 
陶宛和波兰争夺西罗斯^ 1492-1595 年同瑞典发生了三次战争， 
同立陶宛 、波兰 和利沃尼亚发生了七次战争，这些战争至少耗费了 
五十年的时间，因此，这一百零三年在西部平均是一年战争，一年 

休息。 


在东甯部 

在亚洲方面进行了精疲力尽的不断斗争。在这里没有和平， 

没有休战，没有正规的战争，而是双方进行着永无休止的阴谋暗算 
活动 w 。 我们已经熟悉的弗莱彻写道，莫斯科毎年间克里米亚的 
鞑靼人.诺盖人和东方其他异族人进行着斗争。金帐汗国 16 在十 
五世纪已经瓦解，十六世纪初则彻底崩溃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 
起了新的鞑靼 巢穴： 喀山王 a 、 河斯特拉罕王国、克里米亚汗国，诺 
盖人则啸聚于伏尔加河彼岸.亚速海和黑海沿岸、库班和第聂伯 
之间的地带。在征服喀山和 w 斯特拉罕后，给莫斯科造成最大麻 
烦的是克里米亚同土耳其人的联系。土耳其人是 147 5 年征服克 2 W 
里米亚的，从而结束了热那亚人的统治。热那亚入曾经控制过卡 
法一菲奧多 西亚、 苏达克一苏罗日和克里米亚沿岸的其他一些殖 
民地。克里米亚有辽阔的漠漠草原作屏障，有彼列科酱楢断地快使 
其与大陆隔开，有六嵌里的宽而深的潦沟，凌沟穿过一条筑有髙大 
围墙的狭窄的地呋，因而这里成为从陆上难以攻破的强盗巢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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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文 * 米哈隆曾描述过十六世纪中叶的鞑 鞄人、 立陶宛人和寞斯 
科人，他认为克;里米亚拥有不到三万人的骑兵，不过鞑靼人的无数 
游牧屯随时可以天援他们。这些鞑靼人在从乌拉尔直到多瑙河下 
游的位于庞迗山脉和里海附近的一片片辽阔草原上过游牧生活 a 
在1571,1572两年中，克里米亚汗率领十二万大军两次进攻莫斯 
科。克里米亚汗国是一大帮强盗，为袭击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作 
了很好的准备。它的主要生计就是靠袭击别国。弗莱彻写道，克 
里米亚鞑靼人通常每年侵犯莫斯科国家一两次，有时在三一节前 
后,常常是在收获的季节进行的，这时比较容易抓到散布在田间的 
人。但是往往也在冬季发动进攻，因为这时冰冻了，便于穿越河流 
和沼泽地带0十六世纪初，莫斯科国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南部草 
原开始迅速延伸到奥卡河上的老梁赞和顿河的支浼快松河上的叶 
列茨以南>^鞑靼人手持弓箭、弯曲的马刀和刀子，有时也拿着长 
矛，骑着矮小、但很强壮和有耐力的草原骏马，不带粮草，只带少量 
的干米或干醅和马肉，便轻而易举地穿过了这个广袭的草原，几乎 
跑完了上千俄里的荒无人烟的路程。他们由于经常举行袭击，非 
常熟悉这个草原，适应了它的特点，察看了最方便的遒路，制定了 
非常恰当的草原袭击战术。他们避开河流的渡口，沿着分水岭选 
择进路。他们走向莫斯科的主要道路是穆拉央斯基路。这条路从 
佩列科普开始到土拉为止，介于第聂伯和北铕涅茨这两个盆地的 
上游河流之间。鞑靼人为了不让莫斯科草原侦察队觉察到自己的 
行动，便在沟壑山谷潜行，夜间不点灯火，朝各个方向派出机敏 
510 的侦察兵。所以他们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到了俄罗斯的边 
埦，造成可怕的破坏。他们以密集的队形向纵深一百俄里的村落 
袭击，然后返回，铺开队形，沿途洗劫一切，边走边掠夺和放火，把 
人、畜、贵重东西和携带方便的东西虏掠一空。这是毎年照例进行 
的袭击。鞑靼人对罗斯进行的是突然袭击，用弗莱彻的话来说，俾 
20 ? 




们数百人或数千人一伙,成群结队地涌向边界，象野鹅一样奔向有 
猎构的 地方。他们的主要猎获物是俘虏，他们恃别喜欢男女小孩* 
为此，他们携带着皮绳，以便捆缛俘虏，甚至还带有大筐子，以便装 
运俘获来的孩子。这些俘虏被卖到土耳其和其他国家。販卖奴隶 
的主要市场是卡法 D 在那里经常有从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俘虏 
来的数以万计的 男女。 他们在这里被装进船舰，运往君士坦丁堡、 
安纳托利亚以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其他地方。十六世纪在黑海和 
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可以碰到不少奴婢，她们晬着波兰或俄罗斯的 
摇篮曲，摇晃着主人的孩子。在整个克里米亚，所有的女仆都是俘 
虏来的。来自莫斯科的俘虏由于善于逃跑，在克里米亚的市场上 
比波兰和立陶宛的俘虏便宜。卖主用绳子捆着这些活商品的脖 
子，十个一群地带入市场，高声叫卖 道:这 是要卖的奴隶，是刚刚从 
立陶宛和&兰弄来的 C 而不是从奠斯科弄来的）最新鲜的、最质朴 
和老实的奴隶。俘虏涌进克里米亚的数目十分大，据米哈隆说，有 
一个兑換银钱的犹太商人坐在通往克里米亚的地峡的唯一出入 
D ，看着从波兰》立陶宛和览斯科运來的无穷无尽的俘虏，问米哈 
隆: 在那些国家还有没有人了。 

河庠服役 

导致波兰一立陶宛和奠斯科分裂的各自的考虑和误解、这些 
国家的政府目光短浅、以及它们无视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一切妨碍 
这些国家对草原上的强盗展开协调一致的斗争。莫斯科国家竭尽 
一切力量，想出各种办法来保卫南方的边界。其中的第一个措施就 
是河岸 廒役： 毎年春天动员大批人力到奥卡河河岸十六世纪 
的吏部名册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南部边界的惴惴不安的生活和政府 
为了保卫南部边界而作的努力。早春时节，吏部的工作是很紧张 
的。主事们把通知书发往中央各县和边区各县，命令征集服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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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为他们确定集合地点和集合日期。臬合曰 
期一般为三月二十五日，即报喜节^>特使按照名单把兵员征齐以 
后,便同他们一起为君主服役。逃避服役者，一经査获，以鞭笞惩 
罚。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参加出征，需自带“人、乌和武器 '战 
马、武装官廷人员和武器均规定了数量。从莫斯科派出的螫军在 
集 合地点清査人数以后，如果得到从萆原传来的报聱消息，便将兵 
员集 合起来，分成 16 五个团。大团把守谢尔普霍夫，右手团把守卡 
卢加，左手团保卫卡希拉，先锋团保卫科洛姆纳，警卫团保卫阿列 
克辛。此外，还建立了第六团，即快速前哨马队，以便进行侦察活 
动。如果得到进一步的婪报，这些团便按照一定的队形从奥卡河出 
发，推进到草原边界=这样，毎年有六万五千人拿起武器 ie » 如果 
萆原平安无事，这些团 : g 在原地有时驻守到深秋，直到雨季到来， 
道 路泥泞，他们便解除了防御外部敌人的任务。 


vmn 

另一种防御的办法是在边境的危险地段建立防御线，使鞑 
靼人无法在莫斯科国家的兵团齐集以前闯进国内。这些防 御线当 
时叫作界线，它们是由许多城廓和大小尖柱城堡组成的，围有嫌 
沟 、土堤 、拒马，并杂堆一些从禁伐林中砍的大树，所有这一切都是 
为了阻挡草原骑賊的前进。在东南方向有一条最古老、最靠近莫 
斯科的防线，它以下诺夫哥罗德为起点，沿着奥卡河通向谢尔普韁 
2 W 夫，然后婉蜓向南再往土拉,延伸到科泽尔斯克。在这条防线的前 
面，在无森林的中间地带还有一条由埯沟、土堤、尖柱城堡和加固 
的大门组成的鹿砦，它绵延四百俄里，从梁赞附近的奧卡河开始， 
经过维涅夫、土拉、奥多耶夫 、利 赫文，抵达科择尔斯克附近的曰兹 
德拉河。第二条防御线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建立起来的，它从苏 
拉河上的阿拉蒂尔市开始，把捷姆尼科夫、沙茨克 、里亚 日斯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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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诺沃西耳、奧廖尔联结在一起，继续向西南方 17a 延伸到诺 
夫哥罗德_谢尔维斯克，然后急转弯 176 向雷里斯克和普季夫里走 
去，在它的前面凡可以设置鹿砦等物的地方都设有鹿砦、潦沟和尖 
柱城堡 。 十六世纪初，在费奧多尔沙皇的统治下出现了第三条防 
御线，这条防线是非常支离破碎的，更准确也说，这是三排遂渐深 
人草原的城市：科罗米、利弗内和叶 列茨; 库的斯克、奥斯科尔和沃 
罗 a 日；别尔哥罗德和瓦卢伊基，后面£两个城市在现在的库尔斯 
克省和沃罗 S 日省的南部^在1600年建成纟3里索夫市以后，加强 
了的乌克兰城市的防线推进到北顿涅茨河的中游，又过了大约十 
五年，这条防线继续向南推进，从奧卡河上游和慢松河直至边界， 
全程五、六百俄里，在这条防线的不远处就是鞑靼人的游牧屯。这 
些城市和城堡的原姶土著居民是由军人、哥萨克人、 射手、 大贵族 
子弟，各种服役的人组成的，但是附近城市的一般居民也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 3 关于传奇般的库尔斯克圣母像的古代传说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了建设这些乌克兰城市和向这里移民的情况》库尔斯克以 
及利弗内和沃罗涅日属于第三防御线，属于¥自草原的所谓“波 
兰”城市之列。库尔斯克是在古代械市的基础上产生的，早在十一 
世纪就有了这个械市，并且遐迩闻名。在拔都人侵时，它被毁为废 
墟。从那时以来，整个地区长期荒芜，被大片森林所覆盖，野兽出 
没，盱蜂乱飞,吸引了雷里斯克和其他边疆城市的猎人，虽然十五 
世纪在库尔斯克这个小城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传奇般的圣母像，吸 
引了不少朝圣者，但是由千鞑靼人的袭击，人们不敢在这里长期定 
居》最后,关于在荒野的小茅屋中出现了圣母像的传说传到了费奥 
多尔沙皇的耳中，他便于1597年下令在这个荒废了三百五十年的 213 
小械市重建新坺。人们听说这个地方处处是宝，庄稼、珍兽和绛瘀 
到处都有，于是姆塔斯克.奧廖尔和其他边区械市的人们纷纷涌向 
库尔斯克和它的县，并在那里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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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所和村镇服役明 

在加强防御线的同时，还建立了 啃所和村镇服役制 ，这是第三 
个极为重要的防御 措施。 这个制度建立于1571年左右，为了整顿 
这个制度，设立了一个由大贵族沃罗登斯基王公担任主席的特别 
委员会，制定了这神服役的 章程。 在第二防御线和部分第三防御 
线的前沿城市中，向各个方向建立了哨所和哥萨克村镇，分别由两 
个、 四个或四个以上的骑兵 、大贵 族子弟和哥萨克组成，负责监视 
诺盏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草原上的动静，以便君主边区的军人不 
打无准备之仗' 监视点离城市有四、五天的路程。在1571年以 
前，有七十三个这样的哨所，它们组成十二个联防网，从苏拉河延 
伸到谢伊姆河，然后折向沃尔斯克拉河和北顿涅茨河。哨所之间 
的距离为一日的路程，更多的是只有半日的路程，以便经常互通消 
息。哨所分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它们的名称按照派出的城市名 
称命名。犇近奥卡河的，按照倒数的顾序，分别有:杰季洛夫斯克 
哨所、叶皮凡哨所、姆增斯克哨所和诺沃西耳 哨所; 它们的左 边有： 
麦谢位哨所、沙茨^哨所、里亚日斯克哨所；右 边有： 奧尔洛夫斯 
克哨所和卡拉切夫斯克 哨所； 往南进一步深人草原的有：索先斯 
克哨所 C 沿快松河一带)；从叶列茨和利弗内派出的有：顿河哨所、 
雷里斯克哨所、普季夫里哨所，最后还有一些最远的哨所，即顿涅 
茨克哨所。哨兵必須骑在马上坚守岗位，不能随便行走，主要是监 
视鞑靼人进攻时偷渡的浅河滩。与此同时，由两人组成的村民巡 
逻队巡视长六俄里、粗离监枧点的左右分别为十五俄里和十俄里 
214的专管地 E。 村民看到勒粗人的活动情况以后，立即报告附近的 
城市, 并放过鞑靼人 ，雄续巡逻， 侦察敌人通过的道路，振据马匹留 
下的蹄印的深度，估计敌人的人数。哨兵和村民制定了一整套传 
递車原消息的办法。大尉马尔热列特说，哨兵通常停在孤零零的 
草原大树旁，其中一人爬上树梢监视敌情，其 他人则 喂马。哨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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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草原的路上有灰尘，便骑上准备好的马，奔向另一棟瞭望树。那 
棟树上的哨兵一看到奔来的人，便立目 P 奔向第三棵瞭望树，如此 
类推。这样， 关 于敌情的消息 相当快 地就可以传到边区城市和莫 
斯科。 


艰巨的斗争 

由此可见,萆原处处设防，來抵御侵犯的强盗。十六世纪年复 
一年数以千计的迈境居民为国捐躯，数以万计的优秀子弟保卫_ 
方边境，以便使中央地区的居民不致被敌人俘虏，财产不致遒到破 
坏。如果设想一下，人们 花费多 少时间，在物质和精神上付出了多 
大的代价来同狡猾的_草原强盗进行单调的、艰巨的.劳民伤财的斗 
争，那么就无需再问/当西欧在工业 、贸易 、公共住宅、科学和艺术 
方面取得成就时，东欧的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关于服役阶级的结构的问题 

服役阶级的经济和军事结构是同外部斗争的条件和国内现有 
的经济力置相适应的始终存在的外部危险使莫斯科政府不 
得不保持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随着这支力置的壮大7越来越迫 
切地要求解决这样一个 问题： 如何维持如此众多的兵力。在分封 
时代，王公•宫内的人数不多的军人的维持费是由三个主荽来源提 
供的^这就是 .*(1) 薪俸士 （2) 世袭领地，军人的存在有助于王公 
取得世袭 领地； （3) 食邑，服役人员担任一定的政府职务所得到的 
收人。在十五、十六世纪，分封时代的这些财源已经不足以在经济 
上满足曰益扩大的服役阶级的需求。迫切需要开辟新的财源。但 
是莫斯科统一北罗斯，并没有产生新的財源,人民的福利并没有显 
著的提高，工商业也没有取得重大成就。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 
位。罗斯的顺利联合使莫斯科君主获得了一个新的资本，即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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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不管是荒地，还是有农民居住的土地。他只能动用这个资 
本，来保证服役阶级的需要。从《另一方面讲，莫斯科国家与之 
作斗争的敌人(:特别是鞑靼人 ） 的特点要求迅速动员兵力，随时在 
边境迎击来犯之敌。因此 t 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 想法: 根据防务 
需要的大小，把服役人员分散到人口稠密的内地或人口稀少的边 
区，从而把土地拥有者变成一道抵御草原强盗的活屏陣。莫斯科 
国家得到的广大的土地对此是大有用场的 19 。由此可见，莫斯科 
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成了在经济上满足兵役需要的手段。服役人 
员占有土地成了人民防务的基础。人民防务同土地占有的结合产 
生了领地制这个制度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俄罗斯社会制度 
史上是莫斯科国家领土扩大所产生的第二个根本性亊实，如果考 
虑到加紧征集人数众多的服役阶级是第一个事实的话。在我国历 
史上，有一些事实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形成方面具有重大意 
义， 服役领地制就是其中 的一个 o 下面我们就研究这个问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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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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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领地占有制——对服役领地制起源的看让——服役 
领地占有制的起源——服役领地制——它的规章一一服役领 
地薪俸和金钱薪俸——赏以服役领地——生活费 

取役領地占有制 

所谓服役领地 1 占有制是指十 E 世纪和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 
确立的义务兵占有土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是服役领地 o 莫 
斯科罗斯的服役领地是指君主或教会根据脤务条件拨给供职人员 
占有，作为服务的报酬和服务的经费的那块公家土地或教会土地。 
象服务本身一样，这种占有是暂时的，通常不是终生的，服役领地 
占有和 世袭领 地是不同的，前者是有条件的、个人的和暂时的 ，后 
者则是占有者的完全的、世袭的地产。 

对雎役领地制起溉的看法 

服役领地占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 研究方 面最困难的、在俄国 
法权和国家制度史上意义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法学史家对 
这个问题作了很多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稂据他们的意见，可 
以得出两个比较权威的看法，涅 沃林在 沲的《俄 罗斯見珐史* 中认 
为，这种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和它的规章制度是到十五世纪中叶伊 
凡三世 当王公时才出现的。他认为，领地权利的基础只是在这位大 
公当权执政时才确立起来，当时使用了服役领地这个词，从这个基 
础出发在发展服役领地制度方面，他认为可能有希腊的影响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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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庭国家法权的影响，这些影晌是伊 凡三世 同希腊公主结婚而带 
进莫斯科国家生活的 a 涅沃 林说： “至少领地这个词是按照希腊文 
TOTUOV 构成的，拜占庭帝国用这个词称呼领地，当时政府根据战功 
把领地授与个人，父亲根据同样的条件把领地传给儿子。但是领 
地这个词的形容词，远在索菲娅公主来到罗斯以前，在古罗斯语中 
就有。 W 5 4 年，在约纳总主教的通告中就把分封王公叫作 服役领 
地王公 ，以区别于大公 36 。因此，很难说俄语中的领地一词和它的 
槪念是抄袭拜占庭的语言和它的法权制度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格 
拉多夫斯基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复 杂了。 他认服役领地占有制 
是以最高的土地占有者为前提的，对他来说 f 土地是不可剥夺的财 
产。在我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中，罗斯国家生活还不可能形成最高土 
地占有者的思想，因为当时的罗斯王公被认为是君主，而不是土地 
占 有者。 关于大公是最高土地占有者的概念只是在蒙古人占领的 
时期才产生的。罗斯王公作为可汗政权的代表在自己的封邑享有 
可汗在其管辖的领域中所享有的那些扠利 D 后来，罗斯王公从可汗 
那里完仝继承了这些国家法扠 。这 神继承动摇了私有制的基础 
但是格拉多夫斯基，象涅沃林一样，在解释领地制的起滅时，实际 
上谈 的是艰 役领地权利的 起源，即存条件地占有土地的思想的起 
源。但是法权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制度是两个完全不间 
的历史概念。我不想引导读者去评论关于法权起源这一有争议的 
问題的是非，只想使大家注意说明这个制度发展情况的亊实 


218 服役领地占有制的起潭 

正如莫斯科国家中的一切事物一样，服役领地占有制也是产 
生于分封时代。它最軔起源于莫斯科大公经营的土地。为了解释 
这种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是追述一下分封主公时代的社会结构 
吧。我们知道，在分封王公的宫内有两类仆人: （1) 自由仆人，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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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〆 2) 宫内仆人，即宫内侍从 。 自由仆人是王公的战斗部队，是根 
据合同为他服务的。他们承担的义务不扩及到世袭领地，自由仆人 
的脤务哭系同土地关系完全无干。自由仆人可以离开他所脤务的 
王公而去为另一个王公效劳，并不丧央其对离开的公国的世袭领 
地拥有的占有权^分封时代的王公的合同明确规定了自由仆人的 
眼务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区别。例如，在1341年卡利塔的儿子的合 
同中，几个弟弟对长兄谢 缅说: “大贵族和自由仆人有行动自由 ，他 
们离开我们到你处，或者离开你到我们这里，都不得对他们进行报 
复。 113 这就是说，自由仆人离开一个兄弟的宫廷，去为另一个兄弟 
服务，被离开的兄弟不得对这个仆人进行报复。由此可见，自由服 
务同土地占有不联系在一起。宫内仆人是从事大公的家务的。这 
种服务通常间土地占有联系在一起。宫内仆人包括粮食管理员、 
杂务人员.宫内各种管理人员、猎犬饲养员.饲马员.园艺工，养蜂 
员和其他各种工匠。他们同从事军役的自由仆人大不相同。王公 
在合同中保证不要他们象平民（即农民)一样从事军役。宫内仆人 
中有一部分是自由的，另一部分则是王公的奴仆，由干这两类人 
的效劳，以及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大公给他们一些土地。谢尔 
普* 夫分封王公弗拉基 米尔* 安德列耶维奇 1 W 0 年在遗囑中谈 
到了这些仆人间王公在土地方面的关系 a 这位王公谈的是宫内仆 
人，他们分得了供自己使用的土地，他说，养蜂员 > 园艺工、猎 
犬饲养员中有人不想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 “可 以不要土地，另谋 
出路，伊凡王公不需要他们的儿子，因为对他们没有全扠，而他 
们儿子的土地则要交给伊凡王公，主人对之没有全权的人是自 
由仆人，而不是完全的奴仆。弗拉基米尔王公的遗嚷想要说明的 
是，对这两类宫内仆人(不论:是自由仆人，还是奴仆 ) 来说，享用主 
公的土地是同为王公的经济效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自由仆 
人，根据自己的宫内义务，也不是享受全部权利的，例如，他们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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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只拥有部分所有权，而不能象世袭领地那样占有这些土地。在弗 
拉基米尔的这份遗嘱中，我们还读到这样的 条件: “我的粮食管理 
员不是买来的，我买的是村庄，我的儿子不需要粮食管理员，我的 
儿子需要的是他们的村庄，因为将来的封邑包栝这些 村庄， 4 这就 
是说，粮食管理员是自由人，他们为王公服务，就买，公国境内 
的村庄， 印 归自己所有，但这种所有权是不完 全的： 如果购买者不 
为大公服务的话，那么尽管他们有人身自由，他们也丧失了他们购 
买的村庄。古俄罗斯的法律准则并不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只是 
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权。由此可见，在分封王公宫内从事的各种 
不同的工作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报酬。这是自由仆人和宫内仆人在 
工作上的区别之一。自由仆人由于自己的服役而从王公那里得到 
官位，即收人优厚的行政职务和司法职务 5 。梢据王公的合同规 
定，这个仆人即被承认为自由仆人，可以享受食邑' 而宫内仆人 
则不能担任这种收入优厚的职务。对他们工作的稂偿是根据服务 
条件分给一块土地和根据间样条件购买土地的权利。从十五世纪 
下半叶起，在萁斯科联合北罗斯以后，服役阶级的结构发生 了重大 
变化^第一、仍然从事军役的自由仆人的工作不苒是自 M 的，而成 
为义务性的，他们不再有权不为奠斯科王公效劳而转赴封邑工作， 
更不能离开罗斯国境。与此同时，对不再是自愿性的军事人员的 
工作的报酬，莫斯科君主刚是根据不同于世袭权利的特别权利分 
给他们一些土地。这些土地起初不称作服役领地，但是对这些土 
地的占有仍然有一些特点。这种特点特别明确地表现在失明王公 
瓦西里1462年的遗嘱的一段话中。这位大公在同舍米亚卡作斗 
争时有一沒最卖命的战斗人员，名叫费多尔*巴先诺克。大公 
的母亲索菲娅 * 维托芙娜把自己在科洛姆纳县的两个村子赠与了 
巴先诺克，让自己的儿子在她死后自行处置这两个忖子。她的儿 
子在遗嘱中谈到了巴先诺克的两个村子。他说:在巴先诺克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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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的牲畜归他的妻子 *。 这就是说，赠与自由仆人的村子只是在 
他生前归他所有，这是服役领地占有制的迹象之一，而这个迹象是 
重 要的。最后 t 第三 、在分封时代同自 di 服即军事工作）有明显 
区別的宫内服役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开始同 ir 者混同起来，两种服 
役没有区別了。象以前的自由仆人一样，宫内仆人也同样被称作 
莫斯科君主的服役人员，同自由仆人一道参加远征 D 政府把公地 
交与两类仆人使用， 完全愚根 据十四世纪宮内仆人获得公地的同 
一种权利，唯有依椐的条件是军事服役的条件，而宫内仆人以前是 
不服军役的 0 在服役关系和仆人占有土地方面一发生这些变化， 

土地占有就具有了领地性质。根据以前的自由仆人和宫内仆人的 
宫内服役和军事服役来分给土地，便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获得 
了服役領地制的 名称。 

臊役 领地制 

我苒说一遍，可见服役领地占有是从分封王公时代的官内仆 
人对土地的占有发展起来的，它同后者不间的地方在 于:它 不仅取 
决于宫内服役，而且取决干军事服役。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这 一 E 
别变得明显起来。只是到了这个时期，服役领地才具有了宫内 M 
役和军事服役的保证手段的作用于是这两类服役合而为一，丧 
失了法律上的区别 8 。从这时起产生了这样的法律思 想:认 为眼役221 
领地这块土 地是要保证公职人员（军 啦人员 或官内 人员) 无 区別地 
为国家服役从这时起， Bp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领地占有形成为 
复杂的完整制度，制定了把土地安排和分给■地主占有的细则。这 
些规则是必要的，因为政府加紧征集人数众多的武装力璧，开始用 
分配土地的办法来缠持军队。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就可以看到一些 
迹象，表明政府加紧有计划地把公地分给地主占有。1500年编制 
的诺夫哥罗德邦沃季行政区的人口调査册传到了我们手里。根据 


219 



这个调査册，这个行政区的两个县拉多加和奥列霍夫有一百零六 
个莫斯科服役领主，在他们的土地上约有三千户，有农民和宫内人 
员四千人。这些数宇表明，莫斯科是多么快地安置了服役人员，在 
征服诺夫哥罗德以后的二十年中，在国家的西北边陲、在诺夫哥罗 
德邦，莫斯科的服役领地占有制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发展根据这 
个调査册，在沃季行政区的上述县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掌提 
在从莫斯科中央罗斯来的服役领主手中 9 。在国家的一些中央县中 
也可以看到大力发展服役领地占有制的迹象，十六世纪初期保存 
下来的一些地界证书，把莫斯科及其附近各 &区分 了开来 D 根据 
这些县的界线，地界证书除指出世袭领主外，还指出了许多小领 
主，他们是:主事，猎犬饲养员 、饲 马员，总之，就是官内仆人 t 十四 
世纪王公由于这些仆人的服务而拨给他们一些土地使用。十六世 
纪的服役人员有时被同时分给大批土地，这方面的一个最著名的 
例子发生在 15 S 0 年。当时为了满足宮内各种服役工作的需要，政 
府从各县的械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中挑选了一千名比较合格的服 
役人员。由于他们的工作同首都联系在一起，他们需要在莫斯科 
郊区拥有世袭领地或瓶役领地以供经济之需。从各县挑选来首都 
工作的这一千人，由政府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各县分给服役領地， 
除这些人外，还有许多在莫斯科附近没有领地的高级官员、大贵族 
和侍臣。领地的大小不一,稂据眼役领主的官职而定，大贵族和侍 
臣在每块领地中各得耕地二百切季①(:三块领地中共得耕地三百 
俄亩服役贵族和城市大贵族子弟分为若干等级，在每块领地中 
分别得耕地 二百、 一百五和一百切季。由此可见，那 一年有 一千零 
七十八名各种官职的服役人员一下子分得了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 
五俄亩耕地在征0喀 山以后不久，政府整顿了服役领地占有制 

® 切季 {^ eTjaepn., wrfe), 供 留古时 土地面枳单位 ，一 切羊等千一点五嵌亩 D 
-译者 

②俄由 UecjrraHa) •锇 B 古时土地面枳单位，为二千四百平方俄丈 * —译者 


和土地劳务，制定了眼役人员名册，根据他们的领地规模和薪俸的 
多寡把他们分为若干等级。从那时以来，薪俸同军事服役时间的 
长短保持了恰当的比例关系1556年左右制定的这狴名单的片 
断传到了今天。在这些名单上写着每个服役人员的名字，标明他 
有多少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他必须派多少宫内人员去服务，有何 
种武器，他的薪俸有多少从那时以来，服役领地占有制成为复 
杂完整的制度，有着准确固定的规章。下面我就概括地叙述_下 
十七世纪初这个制度的碁本情况 9 


羅役 鴒地朗的规章 

土地分配和服役人员的一切土地关系是由专门的中央机 
构——廉 役领地 衙门管理的，正如他们的军事服役关系是由吏部 
管理 一样，当时这 两种关 系是区分开的服役人员在服役地点 
占有土地，有时也在占有土地的地点参加工作。这样就可以理解领 
地一词的含义了，不管这个词的来源如何。看来，现在的人和古代 
的人都是如此 理解这 个词的。服役工作使服役人员或居住首都，或 
居住某一地区。因此，服役人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莫斯科服 
役的髙级官员，以及从各城挑选来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 
了。第二类是在各城市服役的低级官员，坺市和县城的贵族和大223 
贵族子弟。莫斯科的官员除了在较远的县城拥有领地和世袭领地 
外，还应当依法在莫斯科附近分得土 地“％ 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 
弟主要是在服役地点分得领地,他们在那里保卫国家，形成当地的 
拥有土地的民团 14B 。 服役人员的服役义务不仅落在他的领地上， 

而且落在世袭领地上，因此，服役不是根据地点而定的 ，而 是根据 
土地而定的。在十六世纪中叶，准确地确定了根据土地提供服役的 
标准，这就是说，服兵役的担子是根据服役人员的土地而定的。根 
捃1555年 9 月 2 0日的法律，每一百切季好耕地应当出一人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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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马和全副盔甲参加征战，如果是远征的话,则应带两匹马。领 
地和世袭领地拥有的耕地超过一百切季的土地所有者亲自参加出 
征，如不亲自出征，则提供同耕地相适应的武装宫内人员。领 
地的薪俸按照眼役人员的家谱和他的服役水平来确定， 因 此是很 
复杂的。不过，对于刚刚开始工作的新手，通常不一下子发给全部 
薪俸，只发给一部分，以后再补发。 因此， 薪俸和补动地是不间的 。 
这两神 金额的大小是由不同的条件决定的。薪俸同官职成正比： 
服 役人员的官位越髙，他的领地薪俸就越多。补助地是根据世袭 
领地的规模和官员的工龄决定的。补助地同世袭领地的规摸成反 
比: 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的规模越大，他的领地补助地就越小 ，囲 
为领地实际上取代了世:袭领地。最后，除薪俸和补助地以外，还有 
工龄和脤役优良附>地《'所有这些条件可以槪括地表述 如下： 
薪侓取决于官位，补助地取决于世袭领地和工齡，对蕲倖和补助地 
的附加 地取决于服役的数*和质量 11 % 


臃役领地藉修. 

服役领地制度的一般特点就是如此。更详细地了解，我们发 
224 现这样的材料:官位髙的人、大贵族、侍臣 、杜 马贵族获得服役领地 
八百 16 至两千切季 C — 千二百至三千俄亩），御前大臣和莫斯科贵 
族获得五百至一千切季 C 七百五十至一千五百俄亩)。在米哈伊尔 
统治下有这样一条 法律: 对御前大臣、宫内杂务侍臣和莫斯科贵族 
发的领地薪俸不得超过一千切季 4 外省贵族和贵族子弟的薪俸更 
复杂了，根据官职、工龄、某个县的公职人员密度和可供分配的土 
地储备 ft 而定。例如，根捃1577年人口调査册的记栽，科洛姆纳 
*的最低薪俸是一百切季，最髙薪俸是四百切季。我们知道，一百 
切季是一个衡量标准，以此作为一个单位来衡量胺役人员的腋役。 
如果根据这本人口调査册来计算科洛姆纳县服役人员的乎均薪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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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就是二百八十九俄亩耕地。但是在里亚日斯克县的乎均薪 
俸则降低到一百六十六俄亩 ，因 为那个县的服役人员的密度更大。 
不过领地薪傣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是虚假的，因为拨给 
他的領地同实际数目相差很多。根据1577年科洛姆纳人口调査册， 
名单上的第一名是一位大贵族子弟，他的服务最优良，规定给他四 
百切季耕地的最高薪俸，但实际上在属于他的科洛姆纳领地中只 
有二十切季真正的耕地，其余的二百二十九切季是“休耕地和长满 
树木的土地' 由于土地占有者缺乏资金.工具和人手，耕地撂荒， 
甚至杂草丛生，长满树木，但是在确定领地薪俸和计算领地薪俸同 
补助地的比例关系时，这些地列人耕地份内^暂时擻开我们所研究 
的这个时期，以便更具体地看看薪俸和补助地之间的区别吧。相据 
1622年别列夫县的人口调査册，那里有二十五 名挑选 的人，他们 
属于这个县的服役人员 的最髙 等级。他们是该县最殷实和认真可 
靠 的服役人员，得到了最高的领地薪俥和补助地。据这份调査册 
记载，别列夫县的精选出来的贵族的薪俸确定为五百至八百五十 
切季耕地。给这些贵族的薪俸耕地共达一万七千切季（二万五千 
五百俄亩），而作为补助地他们真正掌握的只有四千一百三十三切 
季(六千二百俄亩)。这就是说，补助地只占薪俥的2 3 夯。再以同 
别列夫县属于同一个络济地带的两个县的人口调査册为例，看一 
看在地理和经济条件类似或相间的条件下，领地补助地是多么不 
同。城市大贵族子弟作为补助地的平均领地份額：別列夫县是一 
百五十俄亩，叶列茨县是一百二十三俄亩，姆增斯克县大约是六十 
八俄亩。最后，从这些县的人口调査册中可以看出世袭領地占有 
情况同领地占有情况之间的比例关系，至少在奥卡河上游的县份 
中是 如此： 别列夫县的世袭领地在整个城市服役人员的土地占有 
中占24%，在姆增斯克县占17唤，在叶列茨县占 0.6 夯，而在库尔 
斯克县甚至只占可是在科洛姆纳县，如果除去科洛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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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其他城市的大贵族子弟，只裉据大多数人的情况来看的话， 
按照1577年的税册，世袭领地占所有城市公职人员占有土地的 
39^>,其中不包括当地教会机构和首都高级官员拥有的土地 t ■由 
此可见，越往南深入草原，世袭领地占有制就越让位与服役领地占 
有制。在研究国象南部和中央各县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时，记 
住这个结论，可以向我们解释许多事情 a 

金 钱薪傳 

除领地薪俸以外 3 通常还有一定比例的金钱薪俸。格尔别尔 
什泰因已经谈到服投人员的金钱薪俸，他所涉及的是伊凡雷帝的 
父亲的时代。这种取代服役领地薪捧的做法也许还要早些，在伊 
凡雷帝祖父的时代就有了。金钱薪俸的多少所依据的条件同于服 
役领地薪俸，因此这两者之间大槪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十六世纪 
的文献很难弄清楚这种关系，但是到十七世纪这种关系就变得明 
显了。至少在那个时期的服役人 员名单 中发现有这样 的话： 某人 
“应给以领地薪俸，而不要给以金钱薪俸' 当时确立了这样的规 
聿： 根据领地薪俸增加金钱 薪俸： “金钱附加金同领地附加金一并 
226 发给， 15 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官吏科托希欣说，金钱薪俸按照每五 
切季领地薪俸折合一卢布的标准发给而且 17# 根据文献可以看 
出，这个比例当时井不是始终不变的。象领地薪侓一样，金钱薪 
俸也不是始终同实际获得的数额一致的，它是同服役的性质和具 
体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官位髙的、始终在首都服役的或者毎年被 
动员的人毎年获得他们应得的全部金钱薪俸。据1550年的法典 
说， 在格尔别尔什泰因那个时代，城市大贵族子弟隔 两年、 三年或 
四年才获得金钱薪俸。十七世纪初的一份莫斯科文献说，城市大 
贵族子弟如果没有服役，隔五年、甚至五年以上才能得到金钱薪 
俸 ua 。 总之，当需要激励脤役人员，使他们作好出征准备时，才向 


224 




他们发给金钱薪俸，作为对领地收入的补充的。如果军役任务减 
轻，金钱薪俸减半发给。如果服役人员担任了有收入的职务，或者 
不苒胀军役，则不再发给。调査册在谈到领取年薪的髙级服役人 
员时说，他们 11 从金库领取薪俸' 谈到低级城市服役人员时，则说 
他们“从虓市领取薪俸' 所 谓金库 ，是指财务衙门，服役人员的经 
费由它们分摊。有下列财务 衙门： 乌斯丘格、加利奇、弗拉基米尔、 
科斯特罗马、诺夫哥罗德等财务衙门。当需要城市大贵族子弟作 
好被动员的准备时，他们从城市获得薪俸。 


赏鶏領地 

早在十六世纪7贵族的服役就成为本等级的世袭的义务 e 根 
据1550年法典，只有被君主免除服役的大贵族子弟及其尚未服役 
的儿子们才能摆脱这种义务当时规定了由父亲!把这种服役 
义务传给儿子的办法。在领地和世袭领地服役的地主把自己的儿 
子抚养到成年，使他们作好服役的准备 17# 。十六世纪的贵族通常 
是从十五岁开始服役。在这以前,他被认为是“未成年人”。开始服 
役并被列入服役名单以后，他即成为新贵。于是，根据他初期的服 
役情况，他被赏以领地，根据以后的成绩，又被酬以新贵金钱薪俸， 
此外，还发给附加金，直到这个新贵成为真正的服役人员，领取完 
全的金钱薪俸。对新贵有两方面的 报偿： 分家和顶替。当父亲还 
有樁力服役的时候，参加服役的长子另立门户，同父亲分开，给他 
们以特别的 领地； 当父亲衰老时，参加服役的一个次子可以顸替父 
亲，获得领地 t 当父亲去世时，他可以继承田地以及服役的义务 t8 a 
通常当父亲在世时，他就可以顶替父亲参加出征， “ 从父亲的领地 
服役' 有时几个儿子共同占有父亲的领地，毎人分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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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 

赏賜领地的主要规则就是如此，以后又制定了保证服役人员 
家属生活的办法。当服役人员死去的时候，在十六世纪有时就把 
他的领地留给未成年的孤儿，如果没有成年的儿子的话。如果有 
成年的儿子，那么在父亲死后他躭继承父亲的领地和照料年幼的 
弟妹。但是还从领地中找;出一定的份额，作为死者的遗播和女儿 
的生活费。如果遗蠓逝世、改嫁或削发出家，女儿满十五岁可以出 
嫁时，則不在此例。1556年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女儿起过十五岁 
者，不得拥有领地。”如果这时姑娘在服役人员中找到了未婚夫， 
她可以向他要求给以生活费，由此可见，在服役人员的家庭中 ， m 
有的子女都可以作出 贡献: 儿子达到应征年龄可以骑马保卫祖国， 
女儿可以结婚，培养保卫国家的后备力量。生活费的多寡取决干 
领主的死因。如果他是在家里自然死亡，遗孀可以得到他的领地 
的10夯，女儿得到5哜，如果他是战死沙场，这些生活费增加一 
倍 w 。 

服 役领地制度的主要内容躭是如此。下面研究它的效果 a 


726 




第三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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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授领地制度的近期后果-, 服役领 地原则对世袭 

领地占有制的彩响 s 十六世纪世袭领地的动用——二> 服役 
领地 制度是人为地发展土 地私人 占有制的手段——三、县鈒 
贵 族集团的形成—— 四、 服授的、占有土姊的无产阶铉的扭 
現 ——五、 领地占有制对城市的不利影响——六、服役领地 
占有制对农民命运的彩响 1 

我已经叙述了十七世纪初期 2 的那神服役领地制度的基本内 
容％服役人员占有土地的这种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各种重大的后 
果，这些后果不仅在古代罗斯、而且在近代罗斯的国家生活和国 
民经济中都深刻地表现出来，一直到今天仍有所表现。在我国历 
史上，象它这样使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如此重大变化 
的事情是不多的。我现在只列举一些十六世纪末暴露出来的近期 
后果。 


囅 役霣 堆和世袭鬚地 

一、服役领地占有制改变了世袭领地占有制的法律性质。这 
种变化是把领地占有制的原则运用到世袭领地占有制上而产生 
的。我们知道，在分封时代，为国家脤务， E 准确地说，在大公宫廷 
自由服务，同占有土地是没有联系的 e 大贵族同自由仆人在土地方 
面的关系*同他个人为大公服务的关系是严格分开的，自由仆人可229 
以在一个封邑服务，而在另一个封邑拥有土地 。分封 时代把土地关 
系和服务关系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决定了当时的土地具有国家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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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时的土地是出钱买的，交纳税賦，服役的只是人。这个规定 
被十分严格地加以执行，所以凡是购买在王公的公地上居住的平 
民（即农民）的土地的贵族和自由仆人必须同农民一道交纳贡陚， 
否则，便丧央所购买的土地，土地要无偿地归还平民9服役的土地 
占有者让家仆耕种的贵族耕地也应交纳 税賦。 只是从十六世纪下 
半叶起，同他的领地薪俸相当的那一部分土地才免于交纳责陚。 
在这两种情况下，服役的土地占有者由于脤役而享有的特权地位 
都没有反映在他的土地占有上 3 。现在，土地也同服役联系起来， 
这就是说，服役的义务也扩及到土地 a 因此，现在除了土地纳税 
外，土地也要服役，更准确地说 f 服役的人所掌握的土地不仅要纳 
贡，还要服役。由于服役同土地联系在一起，世袭领地占有制便发 
生了两个 变化： （1) 获得世袭领地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即车有这个 
权利的人数受到了 限制; （2) 支配世袭领地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为 
国家服务作为一种义务扩展到土地以后，便产生了一种思想 :谁服 
役，谁就应当拥有土地。服役领地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思想的基础 
上的。另一条规定也是这个思想直接产 生的： 谁拥#土地,谁就应 
当服役。在分封时代，土地所有权在整个罗斯是属于社会的自由阶 
级的,但是胀役领地占有原啪所确立的上述规定取得胜利以后，以 
个人的世袭领地权为基础的土地占有便应当成为服役人的特权。 
因此，在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国家，我们在公民社会中已经看不到不 
罵于服役者阶级的世袭领主式的土地占有者，教会的世袭领地不 
是个人财产，面是爲于教会机构的，所以它们是通过教会的仆人服 
230兵役，因为教会的仆人象君主的服役人员一样从这些机构获得领 
地。由此可见,在莫斯科国家，谁根据世袭领地的枳利占有土地，谁 
就应当服投，否削，就不能再当世袭领主。其次，支配世袭领地的 
权利受到了限世袭领地的占有，同服役领地的占有一样，应当 
同样地服兵役。因此，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只有自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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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服役或者通过自己的武装仆人代替服役的人才能拥有世袭领 
地„由此可见，法律开始限制支配世袭领地的权利，以防止它们转 
人不能服役的人手中，或者防止它们从能够服役的人手中转出去， 
也就是防止削弱服役家族的服役力量。这个限制触及了世袭领地 
的转让权和传代权，即触及了继承权，但没有触及购买权3国家不 
仅保证和支持个人的服役能力，而且保证和支持整个家族的服役 
能力，因此对世袭领地的转让扠和传代权加以限制。1562年和 
1572年的两条法律对这种限制谈得最详细。这两条法令限制了王 
公和大贵族转让世袭领地的衩利。根据这两项法律，主公和大贵族 
不得出卖、调换或以任何方式转让祖传的世袭领地。不过，事实上 
世袭领主可以出卖祖传的世袭领地，只是绝不能超过半数，而且由 
于亲属有权赎实世袭领地，因而被允许的转让权受到了限制。伊凡 
沙皇的法典及其补充法令已经对这项扠利，了规定。转让祖传世 
袭领地要经亲属默许。世袭领主出售世袭领地,就放弃了为自己和 
为子孙后代赎买它的扠利。旁系亲属如果作为这项交易的见证人， 
也就放弃了赎买这项出售的世袭领地的权利，但没有在这项交易 
上签字的其余亲属则仍保留这项 权利： 他们可以在四十年内赎回 
卖出去的世袭领地。赎回祖传世袭领地的亲属失去了把它苒卖给 
别的家族的权利，而只能以出卖或遗 贈的方 式转让给本家族的成 
员，继承祖传世袭领地的做法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世袭领主可 
以把世袭领地交给后代或者交给没有领地的旁系近亲，所谓旁系 
近亲是指不能结婚的亲戚。但是遗赠的权利，象继承的权利一样， 
只限于几代人，印只能传到第四代，以旁系孙子为限： a 世袭领地只 
能传到孙子世袭领主可以把世袭领地或部分世袭领地 C 如果它 
太大的话)交给自己的妻子暂时掌管，作为生活之用，但她无权作 
进一步的处置。在这项掌管权停止以后,遗赠的领地即归君主，而 
埤孀的生活费君主下令从国库中拨给”*。最后， I 572 年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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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禁止世袭领主把自己的世袭领地交给大寺院，因为“那里的世袭 
领地很多由子这些限制，世袭领地占有制大大接近于服役领 
地占有制。不难看出，上面说的这一切限制是为了两个目的 :保持 
胀役家族的胀役能力；不让服役人员的土地转入没有能力服役或 - 
者不想服役的人的手中，十六世纪的限制遗赠权的法令明确地谈 
到了后面这个目的，这些法令用下列理由为这种限制 辩解: “为的 
使服役不受损央，为的使土地不脱离服役，这是服役领地制表现 
在世袭领地占有的法律意义方面的第一个后果。世袭领地象胀役 
领地一样，不苒是完全的私有财产，而成为有条件的占有 3 

世袭供地的动用 

而且*还应当指出的是，对世袭领地占有权的限制并不完全是 
服役领地的占有，至少在十六世纪几乎大部分王公世袭领地还受 
232到限制这种权利的其他条件的影响。莫斯科罗斯联合速度的加快 
使服役的主公和大部分没有封号的大贵族加速动用所拥有的土 
地。在这方面，不单单是莫斯科政府有国家方面的考虑，而且胀役 
的土地占有者也有自己的经济考虑，于是从父辈和祖辈继承下来 
的、由来已久的世袭领地大批地不见了，而不久以前购买的、调换 
的、更多地是赏賜的新世袭领地大批出现了，由于这种变化，在分 
封的、分裂的罗斯时代形成的、或者从祖先继承下来、但在不久以 
前世袭占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还来不及站稳脚眼和巩固下来 
的关于世袭领地的法律槪念现在又陷于混乱，发生动摇了。1572 
年的法律谈到了这种动摇的原因。这项法律把老的贵族世袭領地 
同君主赏賜的世袭领地区分幵来。它规定，如果土地占有者无嗣 
而逝，对这些世袭领地可以按照贫賜书所说的那样处置;如果赏藹 
书准许大贵族把世袭领地遗贈妻子、儿子和亲属，可以照此 办理； 
如果贳賜书把世袭领地只赏賜大贵族本人，那么他死后应把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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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归还君主。而且，这个条件同领地占有制也有某种内在联系，这 
是出于为国家服役的考虑和利益。这两个条件也导致世袭领地象 
服役领地一样，不苒是完全的私有财产，而成为有条件的占有了 ％ 


人为地发展土地私人占有 

二、服役领地占有成为在罗斯人为地发展私有土地占有制的 
手段。大批公地根据领地扠原则分发给服役人员。现在研究罗斯 
土地占有史时，无法确定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服役领地和世袭领 
地的准确比例关系9只能大致估计，到十六世纪末，眼役领地占有 
数量大大超过了世袭领地占有数量。甚至 7 在世袭领地占有制可 
能很早躭大大发展的地方，它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也让位于领地占 
有 制:在 1623—24年的人口调査册中，寞斯科县的地主占有整个 
服役人员土地的55%。根椐这项资料，可以作出一些设想^这些 
设想不是什么历史结论，而只是提供一种研究途径，帮助读者大致 
想象一下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情况的槪貌。我已经引用编年史的材 
料，说明伊凡沙皇在斯塔里査同巴托里国王打仗结束时拥有三十 
万兵力。在这些人中大槪有不少是来自非服役阶级的差丁，因此 
要打个三分之一的折扣。根据法律，毎个参加出征的兵员可以得 
到一百五十俄亩耕地，不包括草地。我们还知道，在外省贵族中， 
世袭领地是很少的，而且京城的宫廷贵族、甚至大多数大贵族的世 
袭领地也不特别多。就算参加斯塔里査之战的有二十万兵员，他 
们分得三千万俄亩耕地吧,其中领地可能大大超过一半。根据当时 
莫斯科国家的面积，時别是当时有大璧林区，不难推算出到十六世 
纪末在大约一百年间，通过分配土地有多少良好的耕地转入服役 
人员的手中。最好是大致计算一下，转入服役人员手中的这些耕 
地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来 耕种。 我们苒来看看十七世纪的材料\ 
甚至科托希欣自己也没有大致估计一下，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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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究兗拥有多少农民。他只是说，有些大贵族拥有十家、十五家 1 
甚至一千多家农户。不过，他列举的一些数字有助于说明问题。据 
他说，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公地和宫廷土地所剩无几，公地不超 
过两万家农户，宮廷土地不超过三万家农户。其余的所有有人居 
住的土地都为私人所占有,其中教会当局.牧首和主教拥有三方五 
千家农户，寺院拥有九万家农户 8 。但是_根据1678 — 79年的人 
口调査册，所有农户总共为七十五 万象， 或稍多一点。把教会、公 
家和営珪拥有的十七万五千户农家包括在内，所有服役人员拥有 
的农户约为五十七万五千家，占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根据 
1678 — 79年的人口调査册，在科托希欣的时代究竟有多少领地农 
户，有多少世袭领地农户，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把服役领 
地变成世袭领地,把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融合起来,这两个过程早 
躭开始了，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已经完成。第一 、服役 领地占有由于 
功勋赏賜而遂渐变成世袭领地占有》服役人员为国家建树重大功 
勋者可以得到如下的奖励:他的服役领地薪俸的一定份额(通常为 
20夯）可以变为世袭领地。此外，还允许地主从公家购买领地，变 
为世袭领地 8 a 。 除了一种土地占有制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占有制外， 
这两种占有制还逐渐普遍地融合在一起。世袭领地吸收了胀役领 
地占有制的原则，而服役领地烟吸收了世袭领地的特点。作为不 
动产的土地起了货币的作用，取代了服役的金钱薪俸。因此，尽管 
从法律上来说，服役领地是个人的、暂时的占有，但它事实上却成 
为可以继 承的。 根据十六世纪服役领地补偿和分配办法，领地可 
以分给地主的所有儿子，也可以只交给服役的小儿子，或者遗赠年 
幼的子女作为生活费。现在保留的1532年的一份遗囑要求管家 
申请把他的服役领地留交他的妻子和儿子。在1547年的一份遗 
嘱中，继承产业的兄弟除了分掉父亲的世袭领地以外，还分了他的 
领地。1550年的一条法律在莫斯科附近安置了上千的服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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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规定： 莫斯科附近的服役领地应由父亲移交给适宜于服役的儿 
子。也有一些继承关系比较复杂的事例:父亲把领地移交给儿子， 
儿子又移交给他的母亲，这位母亲则把领地交给她的孙子。从十 
七世纪初起，服役领地有时直接遗贈妻子和儿子作为世袭领地。 
在米哈伊尔沙皇统治时，則规定地主死时无嗣，可以把服役领地交 
给亲属。在米哈伊尔时代，在法令中就巳经出现了非服役领地的 
术语祖传领地。除了遗赠外，互易领地也逐渐成风，并且得到 
法律的保护。后来还允许把服投领地作为嫁妆交给女婿，或者交 
给亲戚、甚至外人，但要求对方必须抚养馈赠人 9 1674年，退役的 
地主被允许用领地换取金钱，即出卖领地^由此可见，服役领地占 
有制最初只有使用权，后来又加了一个支配权。十七世纪末，法律 
的规定使服役领地非常接近于世袭领地，而在脤役领地占有者的 
概念和实践中这两种土地占有的形式则没有任何区别了。最后， 
在十八世纪，稂据彼得大帝和安娜女皇的法律，领地成了占有者的 
財产，最后同世袭领地融合在一起。地±这个词具有了贵族中的 
土地占有者的意义，取代了世袭领生这个词。这也表明，服役领地 
成为莫斯科国家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服 
役領地占有制度，仅仅通过国民经济的自然调整，是不会有十八世 
纪那么多的私有土地占有者的。在这方面，领地制度对嵌罗斯贵 
族具有的意义，如同18«年2月19日的法令对农民具有的意义 
—样。这个法令在国家的协助下人为地造成了农民土地占有制， 
即大批土地根据私有权转到了农民的手中》 

县级贵族集纽 

三、 服役领地占有制的发展造成了县级贵族集团，即地方的 
土地占有者集团^有人认为，这些集团的建立是十八世纪的立法， 
主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立法造成的，这种看法是不 对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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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集团在十六世纪就有了。当时必须对某些械市的贵族和 
大贵族子弟进行“审査％以便贫賜他们以服役領地薪捧或金钱薪 
俸 3 如杲这件事发生在地方上，而不是发生在奠斯科或其他集合 
点的话，械市服役人员就分散地回到各自的县城.他们从同亊中 
间按县各选出十名、二十 名或者 更多可翕的、内行的领薪捧人负， 
让他们宣蜇就职，负责向进行索査或赏賜的官员或全权代表如实 
汇报自己同亊的情况。这些宣誓的领薪俸人员荽汇报县里服役人 
员的 情况： 他们的家谱和服役 情况； 各有多少服役领地和世袭领 
地；谁适于服役，是适宜征、在团队和马队胀役，还是适于駐防、 
包围或 3步兵;各有多少子女，年纪 多大; 谁在服役，参加出征是否 
有适当的服役装备，是否拥有规定数目的兵员和马匹以及法定的 
武器； 《谁是由于贫穷而不热心服役，谁并不贫穷但也不热心服 
役'等等》在接受金钱薪俸时，县里的服役人员要彼此作保》通 
常领薪俸人员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为每个人在服务和金钱上担保， 
因此每一个领薪俸人员都有一批担保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个连队 4 
而且一般的服役贵族和大贵族子弟都可以当担保人。担保有时比 
较复杂，例如，维纽科夫由三个同事为他作保，他则为这三个担保 
人作保，而且还为第四个同事作保。第四个人也照此办理，这神 
担保形成了担保人的链条，把全县的眼役人员都包括进来。可以 
这样认为，土地占有者的左邻右舍都参与形成这个链条的备个环 
节，就象为领薪傣人员作保一样。这不象纳税农民的那种连环保 
(一人为大家作保，大家为一人作保），而是邻居保， 也可以 说是手 
拉手、肩并肩的链条保,这是同服役人员的军事制度和领地制度相 
适应的最后，县里的贵族通过全权代表广泛参与地方的行政 
事务。这些全权代表就是城市官员，由县里的服役贵族和大贵族 
子弟在全城或全县，也就是在全县贵族阶级中选举一两人。城市 
官员作为当地军界和土地占有者的代表，览督城防的加强，管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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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有者的陚税和徭役以及同县域的防务和当地贵族事务直接间 
接有关的事宜 a 当地贵族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城市，这是他们最靠 237 
近的防守 地盘。 城市官员分摊賦税和徭役，监督征税工作和服役 
情况，监督城市防务的建设和修理以及军需品的采购，从纳税居民 
中征调适合人员担任军事工作，等等^此外，在地方长官的法庭 
上，城市宫员是贵族的助理，而长老和税务官在法庭上则代表平 
民百姓。他有时暂时行使地方长官的司法职扠和各种警察职能， 

保护有争议的财产，保护土地占有者不受地方长官的侵害。总之， 

他处理地方行政的各种 B 常事务，这些事务在不同的程度上同当 
地的贵族和占有土地的服役人员有关，他可以说是县里的首席贵 
族 ws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里的贵族阶层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 
位。县里的贵族可以代表全城向君主申诉自己的需要。贵族的领 
薪俸人员可以参加缙绅会议，向中央政府谈本县的需要由此 
可见， 服役和与之相联系的服役土地的占有是巩固县里的贵族阶 
层的两个纽带 u 。 

臞役的、占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出现 

四、服役领地占有制的大力发展在服役人员中形成了一个以 
前不大为人所知的阶层,可以把它叫作服役的、占有土地的无产阶 
级》胀役者的阶级越 r * 大，莫斯科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就越减少。 
这种 18 减少是由子备种原因产生的。最初分配的土地是君主以前 
直接掌握的用来满足宫廷需要的宮廷土地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失去 
主人的世袭领地，例如被没收充公的世袭 领地； 后来，公地也被当 
作领地分配，这些公地的收入以前是用来满足全国耱要的，公地之 
所以转为私人占有，是因为服役领地作为维持服役人员的手段可 
以取代食邑 =■ 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领地文献中我们看到有这 
样的规定:禁止把某些土地转为服役领地，因为地方长官要靠它们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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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生活。这些土地的利用率是很低的，根据片断的材料大致估 
计，这些土地只有五分之一得到利用，因为土地占有者的精力消耗 
子开伐森林和整治沼泽地。而且适宜于分配的土地的地理位置同 
服役领地制度所考虑的战略目标也是不一致的。地主多半是军人， 
而不是农户，他们需要的是有用的土地，适宜于耕种和居住，有充 
足的农业劳动力.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土地当时分布在奥卡河中 
游，在奧卡河北部这样的土地是不多的。但是在征服嗜山王国以 
后，随着前沿防线向着虽然土地肥沃、但却人烟稀少的車原纵深发 
展， 这两个条件越来越难于同时具备，因而分配土地越来越困难 
在那些需要军人和农户的土地上不得不安置大批不懂农业的地 
主。此外，还有一个新的困难，这个困难足由于国家领土向南方和 
东南方扩展而造成的，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发现大批农业人口 
从中央粘土地带向顿河南部、顿涅茨河上游和伏尔加河中游的黑 
土地带迁移。这些人的涌人给分配在那里的服役人员增添了农业 
人手^这呰新农户和农垦的领主初次在荒凉的草原上相见,彼此都 
需要对方的帮助，但是他们一方作为土地占有者，另一方作为交纳 
地租的佃农，双方的关系却不能一下子处得很好。现在我们就看 
看他们是如何安排生活的。这批人的迁移使人烟比较稠密的中央 
地带县份的荒废土地面积扩大了。但是这些一无所有的土地是不 
那么容易变成服役领地的，它们需要资本、工具和开发的本領，而 
当时的眼役人员是不大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这些服役领地提 
供的东西很难相当于薪俸，所以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文献中我们 
看到很多新兵，他们已经很好地服役了几年，但仍然没有服役领 
239地，找不到或者得不到适当的服役领地。只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 
出，对适宜于分配的土地的需要量大大超过了它的现有量。在审 
査、货賜和分发金钱薪俸的时候，编制了县级服役人员调査册或名 
单，叫作花名册，把服役人员分为不同的等级，标明他们的领地薪 
236 



俸和金钱薪俸以及他们的服役情況（武器 > 出征仆人和马匹)。稂 
据1577年的科洛姆纳花名册，分给科洛姆纳县胀役贵族和大贵族 
子弟的领地薪俸约为八万四千俄亩土地。但是这个县的许多土地 
归寺院、大贵族和其他官员所有，不属千这个县的服役贵族阶层 4 
十六世纪科洛姆纳县的幅员并不比现在的疆界大很多。稂据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材料，当时这个县的耕地总共只有大约十方 
零两千俄亩。对科洛姆纳人的分配量未必会达到用科洛姆纳县的 
土地发给领地薪俸的规模到十六世纪末已经深感可供分配的 
好地不足。在费奥多尔统治时期，人们曾在莫斯科向弗莱彻申诉 
过这一情况' 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减少领地的分配量和薪俸。在 
这个世纪汞，外省的服役贵族中有一些土地非常少的地主，他们的 
薪俸低于依法应向一个武装骑兵提供的最低数额 （: 约一百五十俄 
亩），只发给约一百二十俄亩和六十俄亩薪俸。还有一些地方发给 
土地更少，接近于农民的田地数 量：有 些地主只有大约三十、二十 
二、甚至十俄亩耕地^于是形成了大批外省服役贵族贫困.没有领 
地或者领地不多的情况。+六世纪县级服役贵族的花名册载有领 
薪俸人员的意见，它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正在形成胀 
役贵族无产阶级。许多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没有一家农户，只住 
着自家人，独户 '于是 后来就产生了所谓“独戶 51 阶鈒。在花名册 
上我们还看到领薪俸人员的如下 申诉: 某某大贵族子弟“武装得很 
差，不能服役，逃避服役，赤手空奉地步行服 役”； 另一个大贵族子 
弟“武装得很差，不能服役，但是却服役了，服役前什么也没有，没 
有领地5第三个大贵族子弟“武装得很差，不能服役,他没有领地， 
无法维生，在城市的教会里过日子，在唱诗班当轵员5第四个大贵 
-族子弟“不能服役，逃避服役，武装得很差，无以维生，没冇担保人， 
只有十五切季领 地”; 第五个贵族子弟“贫穷，挨户行乞5第六个贵 
族子弟“在普罗塔索夫那边当农民，只有四十切季土^地”;第七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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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子弟 是《 农夫，在弗罗洛夫看门，会缝 衣服； 贵族了解情況后，劝 
他离开服役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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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領地和城市 

五、服役领地占有对俄罗斯社会其他阶级也产生了不科影 
响，首先，它破坏了俄罗斯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在 11 十六世 
纪，中央地带和北部各县有不少城市拥有大批工商业居民。越往 
南，工商业居民越少。在靠近草原的城市、在奥卡河上游和顿河上 
游地区甚至完全没有工商业居民。这些边区械市全是军事设防居 
民点，住满各神等级的军官。但是后来，当南部边界进一步向南睢 
移的时候，这些城市便大量涌进工商业居民服役领辿制度把大 
批服役人员从城市吸引到农村，从而使城市工业和手工业失去了 
_售市场，因为他们是最有钱的消费者。在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 
定居的服役人员努力培养自己的家庭手工业者，一切必需品都从 
当地取得，不求助于城市。这样，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便失去 
了大批定购者和消费者。十六——十七世纪我国城市和城市工业 
之所以停滞 不前、 发展异常缓慢，这便是原因之一。不仅奧卡河以 
西的南部是如此，而且奥卡河和伏尔加河涞域的中央地带也是 
如此。 


地主和农民 

六，服役领地制度对农民状况产生了 S 加 15+ 重要的影响。它 
为这个阶级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 甚至致命的变化准备了条件。 
我要再次提_读者，喀山王国和阿斯特拉罕王国的被征服使俄罗 
斯的土地占有者在奥卡河上游、顿河上游和伏尔加河中游两岸获 
得了辽阔的，未经开垦的草原黑土地带。在越来越向前推进的边 
疆地区建立了新的防线,内地城市的服揖人员被迁移到那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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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役领地。为了开垦自己分到的草原荒地，他们寻找租地的农 
民和劳动力。迎合这种潮流，中央地带老区的农民大批迁往黑土 
地带寻找处女地。但是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政府出于财政和治 
安方面的考虑，开始限制农民迁徙的自由。久居某地 、被作 为重要 
户口在税册中登记下来、因而被称为 s 注册人”的“老纳税人”被禁 
止移居他地。已经迁出者被命令返回原籍。这不是农民人身的农 
奴化，而是被强制固定于定居地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两者不是一 
码事，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农户的成份是很复杂的，除了登记 
注册、对农户的纳税情况负责的户主外，靠他们纳税的土地生活的 
除了其子女，还有没有分家的兄弟、侄子，以及寄食者、左邻右舍、 
“非纳税者和未注册 s 的人。允许土地占有者把这些人迁到他们的 
荒地和老住处。但是这些迄今为止靠別人维生的人到新住地时， 
是赤手空拳，什么也没有的，他们需要工具、贷款和帮助。奥卡河 
中游 以南， 介于第一防线和第二防线之间、甚至更往南在快松河， 
奥斯科尔洵上游和顿涅茨河上游的广大地带的许多新的领地主要 
是这些人定居的。这样，大批靠别人生活的寄食者就成了自食其 
力的主人。这就是说，草原地区服役领地制度的发展使中央地带 
县份的喪戶密度降低了，使他们的构成简单化了 1SS 。 但是草原领 
主从哪里弄到钱来供他们草原领地上的无房住户发展经 济呢？ 我 
们已经知道，早在伊凡雷帝父亲的时代，服役人员就定期得到金 
钱薪俸。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在废除食邑以后，他们的这个重要生 
活来源就没有了，于是确立了新的金钱薪俸，数额显然增加了。根242 
据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花名册可以看出，金钱薪俸的数目同服役人 
员的不动产的收入成反比。因此，边区草原地主的金钱薪俸比内 
地县份的土地占有者要高。当时奥卡河流域和奥卡河以西的五个 
县 C 穆罗姆，科洛姆纳、克什米尔、里亚日期克和叶皮凡)的花名册 
传到了今天 t 上面标明了金钱薪俸的数额。花名册涉及的是十六 


2391 



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只有科罗姆纳是 1577 年的情况。稂据这些花 
名册,一次同时付给县里的金钱薪俸平均为一千八百三十卢布。根 
据1555年的法律，对坺市服役贵族和大贵族子弟毎三、四年发一 
次金钱薪俸。但是在伊凡雷帝统治的后半期，由于战争几乎接连 
不断，动员频繁，规模扩大，所以发给域市贵族金钱薪俸的间瞞期 
缩短。我们且以三年发一次薪俸来计算吧。从1555年到这个世 
纪末共发薪俸十五次，上述五个县平均各得两万七千四百五十卢 
布，按今天的币值计算(按1：60的比值计算），约为一百六十四方 
七千卢布。我们是拿这些县作为标准的。在第一防线和第二防线 
之间的上述地带，即奥卡河中游和阿拉蒂尔一奥廖尔髙地之间的 
地带，也就是现在的梁赞省、土拉省和奥尔洛夫省及其附_省份的 
毗连地区，在十六世纪来可能有二十六县。这样，在上述的四十五 
年中，国库便向奥卡河中游和中游以南的地主庄园拨去四千三百 
万卢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如果把第二防线以外的库尔斯克 
省、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辛比尔斯克;省当时已经有人定居的县 
份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至少要增加一半。这笔钱对当时的奠 
斯科预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奥卡河以西的地主拿这笔钱在荒 ® 
上建立起自己的庄园，分别拥有二十 t 三十、六十、七十五、八十俄 
亩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村庄，安置了从那些《非纳税者和 
未注册”的人中来的农民。这些庄园作为地主经营土地和移民的 
事业，获得了可以继承的财产的性质，通常可以完全移交给抚养 
243年幼子女的遗孀。如果地主是战死沙场，遗孀还可以获得丈夫的 
金钱薪俸。未成年的儿子达到賑役年龄时必须《从父亲虫园的领 
地上服役井赡养母亲'在奥卡河以西的这些领地上特别明显地表 
稈了服 役领地制度的两个特 点:小 土地占有者占 优势; 人们想用个 
人的债务依附来加强农民对领地的义务。大农户的食客由于无法 
偿还老爷的贷款而变成了独立生活的衣户，而與在在苹 M 的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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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又陷于毫无出路的境地。对大庄园的所有者来说，在附近既没 
有教会的大虫园，也没有老爷的大庄园的情况下，支持农民外疣， 
吸引新的农民，是有好处的。没有人来赎回欠小地主偾的移民。他 
们只好走向草原，当《自由的哥 萨克' 手中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技 
能。可以这样认为，奥卡河以西的地主庄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早 
地出现了农民受农奴制束缚的条件。以下我们就要讲述十五世纪 
和十六世纪农奴的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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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讲 


告院世袭领 地问题 ——寺院的发展——俄罗斯东北部的 
寺除—荒郊寺院—寺院移見区—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 
耶夫寺院的移民活动——茺郏寺院的意义^^一古代俄罗斯曰 
历——古罗斯圣徒言行录——古罗斯言行录的结构和特点 
——世俗寺院——荒郊寺院的创立者——修士在荒郊的飘泊 
和定居——荒郊共同生活寺院 


寺 R 世袭镇地问题 

上次在谈到领地制度的后果时，我已经指出十六世纪末在它 
的结构中已经暴露出来的 困难： 这就是缺乏适合于分配的土地。 
这种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国家需耍特别多的军事服役人员的 
草原南部，政府为了保证他们的经济需要，拥有广阏的肥沃土地， 
但是人烟稀少，廉要大力经营 3 在中央地带的县里，土地不那么肥 
沃，但是人口较多,经营得很好，不过政府手中掌提得不多。这里 
占统治地位的是大贵族和教会占有的大世袭领地。在我们硏究的 
这个已经确立了服役领地制度的时期，寺院占有的土地在莫斯科 
罗斯得到特别顺利的发展,从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困难，难以保证 
军事服役人员阶级的需要。这使莫斯科政府同教会当局发生了冲 
245突:提出了教会的1特别是寺院的世袭领地问題。这个问题就其对 
国家的意义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经济问题.土地问題，但是政治、社 
会、 宗教、道德、甚至神学方面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利益同它交织在 
—* 起，所以它发展为国家的和教会的运动，在莫斯科罗斯的生活中 
激起轩然大陂，在我国历史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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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个运动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同它与国家经济需要的联系无 
干。我想扯得远一些，多少弥补一下我们研究中的空白。迄今为 
止，我们一直集中注意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实，现在，当这些事 
实把我们引向其他的、更加深刻的社会生活潮流时，我们很难不去 
加以研究。 

在着手研究寺院世袭领地问题时，人们首先不禁要问 t 怎么会 
发生这种 情况: 那些摆脱红尘、摒弃公世幸福的社会阶层怎么竟拥 
有如此广大的土地，以致使国家都受到排挤呢。古俄罗斯寺院之 
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土地，这要从它们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中去找 
原因。现在，首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两方面的情况*然后再槔问 
題本身。 


寺除的发展 

修士阶层是同基督教一起在罗斯出现的。伊拉里昂总主教是 
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任职高位的罗斯人 C 在1051年），他在回忆 
同他接近的、在圣者弗位基米尔统治下接受基督教的那个时代时， 
在一篇著作中 写道： 当时“已经在山上开始兴建寺院， 1 总主教所 
指的寺院是什么样的，在弗拉基米尔王公统治下有多少寺院，它 
们是怎么组织的，这些情况不得而知。从雅罗斯位夫一世当王公 
时开始出现了关于个别寺脘的书面文献。在研究引人注目的寺院 
的发展时，我们应注意到下一情况：犖初它们是 银着罗 斯的*督 
教走的，没有独立地进行活动，没有闯人迄今所不熟悉的领域。茵 
此,在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头两个世纪中，大多数寺院是建立在当时 
罗斯邦中央地带时第聂桕河的中游和上游、洛瓦串河和沃尔霍夫 M 6 
河一畨，在这些地方，俄罗斯人口的密度最大，传播塞眘教嬝容- 
易。十二世纪末为人所知的七十个寺院中，有五十个是建立在这 
—地带。位于“从瓦良格进人希腊的古代水路”末端的基 辅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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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哥罗德这两个古老的社会中心，最热心于经营寺院。到十二世纪 
未，基辅有十五个寺院，诺夫哥罗德有二十个寺院之多。其余的寺 
院散布在罗斯南部和北部的第二流的州中心，如加利奇 、切 尔尼戈 
夫、罗斯佩列雅斯拉夫尔、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罗斯托夫、克利 
亚齐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等等。几乎所有这些寺院都建在蛾市里 
或者靠近城市，没有远离城市深人草原或林区。 

但是,寺院只是基督教的同行者，而不是它的奉行者，从而特 
别敏感地反映了历史生活的变迁。在这方面，看看寺院在地理上 
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发现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头几个世纪是有很 
大差别的。在+二世纪以前为人所知的二十个寺院中，只有四个 
位于北部罗斯，远离卡卢加一带的南部防线。而在十二世纪建立 
的五十个有名的新寺院中，属于南部罗斯的只有九个。我们看到， 
诺夫哥罗德拥有的寺院数目超过了基辅，怛是它新建的几乎所有 
寺院都是在十二世纪出现的，随着基督教在罗斯的传播，罗斯; I 匕 
部其他边区的寺院也迅速增多。它们出现在斯摩棱斯克、普斯科 
夫、 老鲁萨、拉多加、佩列睢斯拉 夫尔一 扎列夫斯基、苏兹达尔和克 
利亚齐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 

东北部 的寺嫌 

我已经指出，寺院的发展标志着从十二世纪开始，罗斯的生 
活从南部向北部转移。我在以后的论述中将只谈东北罗斯的寺 
院，因为东北罗斯以后形成了莫斯科国家，并产生了寺院占有土 
地问思。在这里，械市寺院和郊区寺院在十三世纪继续增多，从而 
表钥了社会生活中心的增多。在上面提到的北部城市中，除过去 
247已有的寺院外还增加了新的寺院。同时，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 
首批寺院,这些城市是: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科斯恃罗马、下诺 
夫哥罗德、乌斯丘格和莫斯科。东北罗斯被肢解为封邑，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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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发展。在以前没有主公的许多城市中 a 立了王公制。飭封 
邑的首任王公力求美化自己的府邸，哪怕是建立一个寺院也是好 
的 3 —个城市、特别是王公的城市，如果没有一个寺院和教堂，那 
就不能被认为是建设得好的。 

策郊寺院 

但是从十四世纪 8 起，北方的寺院发展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 
化。我已说过，在此以前，不论是在俄罗斯的南部，还是北部，几乎 
所有的寺院都是建在市内或市郊。在远离城市的荒无人烟的旷野 
中、通常在密林深处，只是偶尔出现一个人迹罕到的小 寺院。 在基 
督教传播的头几个世纪中，荒郊寺院是很少的。它在市内和市郊 
的寺院中是罕见的东西。在十三世纪末以前出名的一百多座寺院 
中，荒郊寺院还不到十座，而且这些寺脘大多数也是在十三世纪 
才建立起来的。但是从十四世纪起，在俄罗斯北部，寺院迅速而猛 
烈地在密林深处发展起来。在这个世纪中建成的荒郊寺院同新建 
的城市寺院一样多，都是四十二座。在十五世纪建成的荒郊寺院 
比新建的狭市寺院多一倍有余，前者为五十七座，后者为二十七 
座。在十六世纪建成荒郊寺院五十一座，新建城市寺院三十五座， 
前者比后者多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就人们所知道的来说，在这 
三个世纪中莫斯科罗斯建设了一百五十座荒郊寺院> 一百琴四座 
械内和城郊寺院\ 

城市寺院和荒郊寺院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外部条件的不同，而 
且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思潮不同，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起源 
也不同 a 城市和城郊的寺院一般是由笃信神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 
主公 ，大 贵族和翕有的市民兴建的，这些人不插手他们兴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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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事务,不作为他们建立的寺院集团的成员。教会长老兴建寺 
248院，组织团体，提供经费。这些寺院生活在尘世中，每日与凡人为 
伍，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所以叫作“世俗”寺院。还有一些寺院， 
独立性比较大。它们是由弃世出家的人兴建的。这些人成了聚集 
在他们周围的一帮人的领袖，他们共同筹资建寺，维持生活。第三 
类兴建荒郊寺院的人，象圣谢尔基 * 拉多涅日斯基一样，在剃度为 
偺以前，就已经是遗世独立的隐士。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某个寺 
院,通常也是荒郊寺院，经过了修士生活的考验，然后到深山老林 
隐居，建立新的荒郊寺院，宛如老寺院的移民区。十四世纪和十五 
世纪的四分之三的荒郊寺院是这样的移民区，通过从其他寺院(大 
多数也是荒郎寺院）的建设者中间移民的办法而建立起来的。荒 
郊寺院在自己的人员中、至少是在那些最虔诚的人员中灌输一种 
特殊的思想，使他们对修士的使命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寺院的建 
立者有时到森林中，独自默然睁坐，以求超生，深信在烦扰的尘世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静坐养生者，幽居 
独处。严格的生活和修行的光荣不仅把远处的拜神者和积德者吸 
引了来，而且把农民也吸引来了。这些农民在最富裕的寺院周围 
定居下来，把它视为自己的察教支柱和经济支柱。他们在那里开 
辟森林，安家建村，修田种地，用圣谢尔基 * 拉多涅日斯基言行录 
的话来说，“改变荒野面貌' 于是寺院的移民同农民的移民结合 
起来，前者不知不觉地成为后者的引路人。在以前的孤零零的隐 
居茅屋的基础上慢慢发展成了人0众多的 、富 裕的、吵吵嚷嚷的大 
寺院。但在他们这伙人中间有时出现一个忠实干创建者的门徒， 
他讨厌这种尘世的喧嚣和丰裕的生活，他忠卖干创建者的精神和 
教导，在创建者的同意下，便离开他前往原始的荒野，以同样的办 
法建立起一个新的林中寺院。 有时 ，创建者本人也抛弃自己的寺 
院，在新的莽林中再建一个寺院，而且不止一次这祥做。这个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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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现象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c > 它以 
—些中心为起点，在四个世纪中深人到人迹罕到的偏僻地方，在俄 249 
罗斯中部和北部的广大森林地带建成了许多寺院。 


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 K 

有些寺院成了特别活跃的地方。居首位的是特罗伊茨基一谢 
尔基耶夫寺院，它建立干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圣谢尔基是寺院的 
伟大建设者，他和蓮可亲，耐心地关心人们的需要和弱点，永不疲 
倦地爱好劳动，因而他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寺院树立模范的修士公 
共生活的准則，而且在他们身上培养了奋不顾身的精神和自我柄 
牲的精神。人们请求他在莫斯科、谢尔普霍夫和科洛姆纳建立寺 
院。他利用一切机会在需要建立寺院的地方办好寺院。1365年， 
季米特里 * 顿斯科伊大公派他到下诺夫哥罗德为互相争吵的大 
公——康斯坦丁诺维奇兄弟进行调解。他在途中躕便抽时间在戈 
罗番夫县的偏僻地方、在克利亚齐马河畔的沼泽地带建立了一座 
荒郊寺院，在里面建设了圣特罗伊茨神殿，把《荒郊寺院的长老 
迁来，让他们吃树皮，割沼泽地带的干草' 谢尔基寺院还开展了 
广泛的移民活动。在十四世纪，它建立了十三个荒郊寺院移民区， 
在十五世纪建立了两个移民区。后来，它在这方面的活动减弱了。 
它的移民 E 以及移民区自己又建立的移民区，主要是圣基里尔- 
别洛泽尔斯克寺院继续了它在这方面的活动。圣基里尔 • 别洛泽 
尔斯克寺院是从圣谢尔基十四世纪末在莫斯科郊区建立的西蒙诺 
夫寺院产生的。总的说来，在十四仳纪和十五世纪，从谢尔基耶夫 
寺院或它的移民区组建了二十七座荒郊寺院，还不包栝八座城市 
寺院。这些移民区标志着那两个世纪、甚至部分十六世纪寺院移 
民工作的主要方向。如果以特罗伊茨基_谢尔基耶夫寺院为起点 
划两条线,一条线沿着科斯特罗马河划到维切格达河，另一条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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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舍克斯纳河划到白湖，那么这两条线的范围内就是奥卡河和伏 
尔加河两河之间的中央地带的寺院和它们的移民 E 大力发展寺院 
移民事业的地方》几条不长的林间河流，科斯特罗马河、苏杭纳河 
上游 >库宾纳湖的支流，努尔马一奥勃诺拉河、蒙扎河、廖扎河、科 
250麦利河、佩里什马河、格鲁希査河、库什塔河一带有几十座寺院。 
它们的创建者来自特罗伊茨 基一谢 尔基耶夫寺院，来自罗斯托夫 
(圣斯捷凡 • 佩尔姆斯基)，来自库宾纳湖的卡麦内伊寺院和基里 
尔* 别洛泽尔斯克寺院。科斯特罗马河和苏杭纳河交界处当时布 
满了茂密的森林，成为伏尔加河以东的俄罗斯圣地。寺院沿着河 
流向前推进，在地理上井不是循序前进的，从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 
耶夫寺院一下子跳到白湖 C 基里尔 • 别洛泽尔斯克寺院)，从白湖 
又一下子眺到索洛维茨克&,然后同从诺夫哥罗德直奔白海的侧 
面发展路线相汇合。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寺院移民运动从白湖边 
区向奥涅加河流域发展。基里尔寺院的修士圣亚历山大•奥舍 
夫涅夫在卡尔戈波尔以北的奥涅加河支沫一带建立了奧舍文寺 
院，得到诺夫哥罗德的热心家的赞助。然而早在1429年，该寺院 
的更早的修士萨瓦季就在索洛维茨克岛建立了第一座禅房。在 
他死后不久，诺夫哥罗德的移民佐西马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有名的 
白海寺院。更早期的移民有时比后来的移民走得更远。在寺院中 
心和这些早期移民区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及在移民区之间的中间地 
带还有许多荒芜的有待于开发的地方，不论是农民还是寺院移民 
都还没有渗透到这些地方。许多寺院的修士为了寻找荒原有时也 
找到了这些被人忽视的偏僻地方。十六世纪继续了这方面的事 
业-在舍克斯纳河及其支统 一带、 在科斯特罗马河和努尔马_奥 
勃诺拉河一带、在苏杭納河及其支流佩西亚 * 根加河和马尔库 
沙河一带，在这些河涞附近的仍然茂密的非原始森林中出现了新 
的寺院点 4 老的寺院中心向这些地方进行了新的移民。有些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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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身也成为热闹的活动中心。来自基里尔_别洛择尔斯克寺院 
的圣科尔尼利 • 科麦利斯基千十五世纪来在努尔马河畔建立了一 
座寺院，这座寺院派出人在奧勃诺拉河、白湖、舍克斯纳河的支流 
安多加河和维切格达的支流索伊加河附近建立了六座新寺院。一 
位不大知名的修 士帕霍 米大槪在十六世纪初，远离舍克斯纳河，沿 
着奥 S 加河抵达卡尔戈波尔，在它以北五十俄里的肯纳河畔建立 
了一座寺院。落发当修士的德维纳农民安东尼迁移到霍尔樓戈里 
附近的德维纳，在它以南七十八俄里的湖畔,靠近德维纳河的支淹 
西雅河建立了西雅寺院(大约在年)。 


荒郊寺院的意义 

荒郊寺院虽然在向各个不冋的方向发展，但总的方向仍保持 
不变，即向着北方的白海发展，用伏尔加河以东的修士言行录的话 
来说，就是向着“冰冻的海洋”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对古代罗斯 
移民节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在林中荒地建立的寺院是 
用木头或石块建造的，本身就是一个耕地的村落，不过它同世俗的 
农民村庄有所不同。修士，象农民一样，辟林种菜，耕地割草。但 
是寺院的影响扩及到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在荒郊寺院的周围形成了世俗的农民村庄，他们同修士一起构成 
了一个笃信宗教的教区^后来，寺院消失了，但是同寺院一起形成 
的农民教区仍然存在。由此可见，荒郊寺院的运动就是未来的农村 
教区的运动，这些教区大多数是本地区最先建立的教区。第二、修 
士到什么地方，农民也跟着到了那里。他们双方的道路是一 致的： 
到北部和东北部不受拘束的荒野去，在那里，农民可以放手地开荒 
地，清理 森林， 而修士则可以念经修行。这两个运动孰先孰后，是 
修士带 领农民，还是农民带动修士，这就很难说了。不过，两个运 
动之间显然是有联系的这就是说，荒郊寺院发展的方向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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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指针作用，表明农村分布情况的那些人们不大熟悉的道路。 

古代罗斯荒郊寺院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如何 
进行活动的，为什么它能拥有大量的土地，为什么在寺院中产生了 
寺院土地世俗化的 问題？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应当向读者介 
绍一下古代罗斯寺院历史方面的主要材料来源一古罗斯的圣徒 
官拧录。 


古代罗斯的 B 历 

在不同的时代，罗斯教会都把过去的负责修士神圣化，即把 
他们尊奉为圣徒，确定教会对他们的纪念日。在伊凡雷帝统治时 
期.马卡里总主教在1547年和1549年召开了髙级神轵人士会议， 
确定教会纪念三十九名罗斯圣徒，把他们列人以前推崇过的重要 
圣徒之列，按罗斯教会史料研究者认为，他们共有二十二人。这里 
似乎有必要指出这些圣徒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名字成为罗斯圣徒 
曰历的早期基础。他们中间有十六名王公和王公夫人，一名大贵 
族，三名立陶宛殉教者(他们为奧利格尔德王公服务），十四名高级 
教士、总主教和主教，四名盲信者，二十三名寺院创立者和苦行者。 
在马卡里召开的会议以后受到推粜的这后一类圣徒的名字，在建 
立东正教最髙会议以前，在罗斯日历中占有更显著的 地位: 在一百 
四十六名圣徒中，他们的名字占一半以上，即七十四名。 

古罗斯圣徒亩行 ft 

古罗斯圣徒言行录努力在言行录中训谕后世，要他们永远铭 
记所有苦行者的嘉言善行。对其中的一些人还编写了许多言行录 
和传说。并不是所有这些著作都传到后世。许多书板转流传，散 
央到各地，罗斯教会史料研究者无法看到。我知通的圣徒言行录 
达二百五十多种，它们讲述了一百七十位古罗斯圣徒的亊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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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这些数字，是为了使读者大致了解一下俄罗斯圣徒言行录的 
现有情况》传到后世的古罗斯言行录和传说大部分尚未刊印问 
世，它们冇许多抄本，是古罗斯最軎爱的读物它们之所以流传这 
么久，是因为这些圣徒言行录具有不同的文学特点„ 

古罗斯亩行录 

我们毎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迫切需要精神方面的创造，即把所 
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槪括。人类的心理讨茯所摄取的印象杂乱无 
章，对源源不断地出现的印象感到厌倦，它们好象是俏然出现的， 
而我们则希望把它们纳入我所划定的轨道，使它们沿着我们指出 
的方向前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具体的现象进行概而 
概括则需要从两方面进行。谁要是把这些零碎的> 分散的或片断 
的现象用抽象的思维贯串起来，纳人我们所说的完美的世界观，那 
么他就是在迸行抽象推理。谁要娃把日常的现象用想象或感情表 
迖出来，陚之以完整的形象或生活激情，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诗人。 
在古罗斯拥有的精神财富方面，发展抽象思维的手段是不充分 
的，但它却拥有足够的材料来诉诸感情和想象。这就是俄罗斯人 
的生活。他们效法东方基督徒修身养性的榜样，努力同尘世的诱惑 
作斗争。古罗斯社会对这些禁欲苦修者十分敏感和尊敬，俄罗斯 
的苦修者自己也非常东于以东方哲人为榜样。也许，这两类人的 
行为出于同一动机吧，即罗斯生活的乐趣太少了，也很难取得，所 
以人们喜欢同艰难的或者要求苛刻的生活作斗争。叙述苦修者的 
言论和行动的言行录成为古罗斯识宇人的喜爱读物。言行录描述 
了圣徒 一一 王公和王公夫人、俄罗斯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教会 
工作人员、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长、普通修士、越来越少的结婚牧 
师出身的人和越来越多的寺院创立者和苦修者的♦迹。寺院的 
创立者和苦修者来自古罗斯社会的各个阶级，包括来自农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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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北德维纳的西雅寺院的创立者圣安东尼甚至是一个卖身的农 
奴。言行录谈及的那些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全都是历史性人物，他 
们吸引了同时代人的注意或者引起了后代的追念，否则，我们便无 
从知道:这些人的存在3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成了新的强有力的 
人物，使崇拜偶像的罗斯奉为强者的大力士相形见绌。不过，言行 
254录不是传记，不是壮士歌。它同后渚不同的是，它只是选择一定的 
事实，按照所要求的风格、也可以说是固定的程式描述实际生活。 
编写言行录的作者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文学手法和自己的特 
殊任务 a 言行录是一种完整的文学 结构，某 些具体细节很象建筑 
物。它在卷首通常是一篇冗长的冠冕 堂皇的 前言，阐述圣徒的一 
生对人类共同生活所具有的 衮义。 巨星不应埋藏起来，而要置于 
髙山之巅，以便为所有的人指明道路。讲述圣徒的言行是十分有 
益的。如果我们濑于回亿他们，那么人们对他们就会胡诌乱说。 
好人即使在死后也会永远活着。圣徒言行录的作者用这些话使读 
者作好思想准备去接受被描写的圣:徒生活所提供的教益。接着叙 
述圣徒的活动，说他从幼年起、有时甚至在出生以前就是上帝选定 
的具有高超天陚的人。与此同时，讲述了圣徒生前创造的种种奇 
迹，甚至在他死后还出現了各种竒迹。最后对圣徒大加赞美，通 
常还感谢上帝给世界派来了新的使者，为凡人照亮了生活的道路^ 
所有这些部分结合在一起，成为 m 严的祷词。言行录本来就是供 
在圣徒纪念日的前夕折祷时朗诵之用的。言行录不是让人听的或 
读的，而是供祈祷者用的。它起的作用不止是训诲。它在训诲人 
的 同时，铋发人的感情，力求把这个有教益的时刻变成祈祷的动 
因。它描绘了个别人的性格和生活，但它重视的并不是这一点， 
并不是那个人的天性的多方面表现，而只是重视他体现了某种永 
恒的 理想。言行录的目的是用个别人的亊例具体地 表明： 圣训要 
求于我们的不仅仅是身体力行，而且一旦做到了，就荽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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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荽求人们从善,凡是能做到的，部必须做到。言行录就其文學 
形式来说是一种艺术作品,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用活生生的人 
的事迹进行敎诲，因为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典型， 
言行录不是传记，而是传记范畴内的有教益的颂辞，正如同言行25:5 
录中的圣徒的形象不是肖像 f 而是圣像一样。因此，在古罗斯历 
史的许多主要材料来源中，古罗斯圣徒言行录占有特殊的地位 a 
古罗斯编年史指出了我国生活中当时流行的现象。小说和传说讲 
述了对人民的生活或思想有待别重大影响的各別亊件。法权文 
献、法律和公文确定了总的法权准则或由此产生的个人的法律关 
系。只有古罗斯的言行录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古罗斯人的私生活， 
不过这种生活是理想化的.典型化的，严肃的圣徒言行录的作者 
把能够表达普通人的活生生情节的一切具体细节都蒯去了。他 
关于圣徒的天命教育及其在荒郊中冏恶魔作斗争的程式化描写是 
圣徒言行录的风格，而不是传记的材料。他并不掩饰这一点。他 
对圣徒的出身和早年生活一无所知，有时公然这样开始他的 叙述： 
某城、某村 > 某家出生了一位先知，我们不便描述，这一切上帝都 
知晓，我们只知道，他是桊髙的耶路撒冷公民，他的父亲是上帝， 
他的母亲是神圣的教堂，他的亲戚彻夜眼泪汪汪地祈祷，不停地 
叹息，他的亲人在荒 野日夜 不息地 劳动。 不过，圣徒言行录的作 
者稂据目击者的口头传说和文字回忆，甚至根据自己的观察，对 
圣徒建立功勋的时间一般是很清楚的。有时他同圣徒很搂近，甚 
至“往他手里倒水'就是说，间他住在一个禅房，是他的徒弟，因此 
在圣徒死后景仰地追忆他时，透过严肃的言行录的叙述，也可以 
看到一些吸引人的活生生的个性特点。最后，对史料研究颇有价 
值的是言行录往往附有的圣徒(特别是荒郊寺院的圣徒）在死后创 
造的奇迹。这往往是偏僻角落的地方性编年史，这些地方在一般 
的编年史中、甚至在任何文字记载中都是没有地位的。这些记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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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的史料有时是根据修道院长和冏伙人的授意，由专门负责的 
2 S 6 人编写的，他们调査了被治好病的人的怡况， 让目击 者提 供了证 
明，对当时的情况作了描述这不是文孕作品，而是事实记栽，是 
按正规格式写的文献。尽管如此，这啤作品中有时生动地反映了 
当地那个小天地的情景；人们走向圣徒的坟鬼或灵柩，把自己的要 
求，自己的病痛、家庭问题和社会弊端向他倾诉《 


世俗寺除 

我不想谈，古眾斯寺院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基督教的原始思想， 
当时的希腊寺院对它们产生了多大影响，因当时罗斯刚刚接受基 
督教。这是属于罗斯教会史的专门问题。我只想谈谈促进寺院土 
地占有制发展的那些条件。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寺院是如何 
产生的，在什么地方产生的。我们已经部分地看到寺院是如何产 
生的。高级神职人员、总主教、主教之所以建立寺院，是为了摆脱 
繁杂的教务，在那里过一下清静的生活。当权执政的王公则用寺 
院来点缀自己坐镇的城市和自己的公国，为本地区的居民建造“祈 
祷的处所' 同时吸引香客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为了父母不断 
前来拜神祈祷，有时也是为了完成在困难的时刻向上帝许下的愿 
或是为了纪念公国的某个吉庆佳节。大贵族或富有的商人在寺院 
购买土地， a 便生前在那里最好地祈祷和行善，死后在那里安息。 
寺院的创立者建造教堂和禅房,聚集一批修士，用不动产或资金来 
维持寺院。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斯沃约泽姆采 
夫十五世纪在自己城市附近的瓦加河畔建立了一座寺院，自己落 
发当修士，起名瓦尔拉阿姆。他从自己的瓦加性袭领地中拨出很大 
—批土地交给寺院，并给众修士留下遗嘱:毎年在他逝世之日开寺 
济贫，前来寺院参加纪念活动的穷人一律舍饭，饭后离开寺院时， 
还分给他们一些烤饼和面包。有时寺院是在全社会、整个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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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赞助下兴建的。械市和农村地 K 之所以需要寺院，是为了 257 
让居民在晚年有一个落发当修士的地方，在死后有一个超设灵魂 
地方。从1582年的一个文献中，我们知道，在北德维纳河霍尔穆 
戈 M 附近有一个“贫穷的寺院”，当地的丘赫钦涅姆乡的农民谈到 
它时说，它附近有十四个小村庄，这些 村庄建 立了这个寺院，把自 
己的祖先、祖父和父亲“送进去”，让它为子孙后代“落发和超度灵 
魂' 这些乡的农民管理这个寺院和它附近的村庄，寺院的钱财由 
这些乡管理。这个寺院的财源主要来自落发和超度灵魂的捐款， 

此外，还靠购买不动产以及各种有利可图的土地和经营项目 。十 
六世纪建成了一个寺院,不仅可以把它叫作世俗寺院，而且可以把 
它叫作“庶民寺院”。在佩尔姆邦活动的圣特里方得悉，郃近的维 
亚特卡邦人口众多，非常富有，却没存一个寺院，便很想使它有— 
个超度灵魂的处所。他向维亚特卡邦的行政、司法负责人提议，把 
这项工作女给他这个在寺院建设方面有经验的长老来办。维亚特 
卡人欣然同意。特里方便前往莫斯科，以整个维亚特卡邦的名义 
和“所有维亚特卡城市”的名义禀报兴建寺院的 事宜。 但是，维亚 
特卡人不久对这件事冷淡起来，不再帮助特里方，维亚特卡的督 
军奥夫增帮了他的忙，他在复活节的第一天把维亚特卡的所有知 
名的富翁召集到一起，特里方也&座，当大家都“情绪愉快”的时 
候，督军请他们尽力帮助特里方。客人们高兴地表示同意。“某位 
速记人员”立即拿出了认捐册。督军首先认捐巨款，客人也不甘落 
后。督军举办的复活节宴请认捐活动又继续了两天，共筹集了六 
百 多卢布（按今天的 113 值计算约为三万多卢布 X 特 里方在莫斯科 
到处为自己的寺院张罗，凡是“有人的村庄和乡村' 纗泊 > 钓鱼的 
地方和割草的地方都跑到了夂被寺院的建立者选拔到世俗寺晓 
服务的人是雇佣的祈祷者，他们从寺院的经费中 得到“ 服役”薪俸。 
而对那些捐款者来说，寺院则成了养老院，他们通过自己的捐款获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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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终 生“吃 饭休息权利。郫些晚年在世俗寺院度曰子以摆脱 
世事烦扰的人无法履行修士的严格作息制度。有一个寺院想要实 
行这样的制度，修士哭泣着对寺院的创立者说，新的要求他们受不 
了。据寺院的创立者解释说，这些居民和老头是在一般的风俗下 
活到老的，不习惯于真正 的修士 的生活制度。在维亚特卡庶民寺 
院，情况更可悲。特里方在那里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禁止修士们 
在禅房饮酒，规定只能在公共食堂吃同样的饭菜。这个_裕的寺 
院的众修士十分不满，特里方的严格要求迫使他们公然起^反抗 t 
他们指着鼻子骂特里方，把他关了起来，甚至殴打他，最后把他赶 
出了寺院。 


充效寺烷的创立舂 

真正的修士思想必须在荒郊寺院才能贯彻。这些寺院的创 
立者修心养性，是出自内心的要求，一般在青年时代就是如此了。 
古罗斯的言行录描写了古罗斯荒郊苦修者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的、 
往往各具特色的条件，但是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是千篇一律的。未 
来的荒郊寺院的创立者在着手从事这项事业以前通常总是要在有 
经验的长老(这位长老往往就是这个寺院的创立者)的领导下在荒 
郊寺院经历长期的考验。他要从事寺脘的各种工作，在严格的斋 
戒的情况下，干最笨重的体力活，“白天弄得精疲力堪，夜间还要 
祈祷，终宵不眠' 这样就获得了当一个修士的首要的、基本的素 
质, 即放弃自己的®志，无条件的服从。苦修者经受了这种体力 
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考验以后，往往还很年轻，他在同辈中引 
起了令人惊异的议论，这种议论很不利于恭顯。据一部言行录说， 
荒郊中的议论无异于城市的虚荣。经受考验的苦修者必须离开培 
养他的寺院，在真正的荒郊旷野中静修苦炼。寺院负责人欣然赞 
成他这样做。荒郊寺院的创立者甚至鼓励自己的表现出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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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在经受磨炼 a 后去荒郊建立新的寺 院。 荒郊寺院被认为是 
最完善的共同生活形式 3 创立这样的寺院被认为是修士的最大功 
觔，古罗斯的言行录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出于 
什么实际 动机： 是为了拯救灵魂才去荒郊静修呢，还是那个想要 
表现自己力量的 修士希 望建立舍己的寺院，以便从门徒的池位一 
变而成为主人呢，或者是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我们已经看到，从 
十四世纪起，寺院的运动已经从中央地区大力向北部，向伏尔加 
河以北发展。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伏尔加河以北的地区当时还是 
边区，对荒郊修士最无枸朿，他们在那里安身同土地占有者和农 
民发生冲突的危险性最小。然而从那时起，农民也向那个方向迁 
移。修士和农民或者是井肩同行的同路人，或者是先后脚。 以上 
所说的荒郊居民的动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稂据当地的情况， 
是并行不悖,互相融合在一起的。至少在言行录中有这样的 暗示： 
修士在他们的寺院建立教堂，往往是为了让分散在伏尔加河以东 
林 g 的移民可在离寺院不远的教堂 祈祷、 落发 为修士 和安葬，荒 
郊寺院的运动同农民移民互有联系，这在圣徒言行录中表现得十 
分明显。庠宾 纳湖呻 的卡缅纳寺院的修士圣季奥厄西十四世纪 
末，十五世纪初在苏杭纳河上游左岸的支流格鲁希査河附近的密 
林深处活动，他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教堂， a * 适应东正 
教徒的需要，因为当时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建立教堂，而周围的农忖 
曰益增多 '大约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个修士，名叫费奥多尔，他走 
遍了白湖附近的荒郊，在科夫扎河口发现有新开垦的土地„他要 
求分封王公把这块可0割草和钓鱼的地方拨给他。他在那里建立 
了一个寺院，成为附近新居民祈祷和落发的地方。 


荒郊的居民点 

佴是修士并不总是从培养他的寺院直捿移居到他要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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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荒郊的。许多修士长期3游于其他寺院和荒郊。谢尔基 • 
拉多涅日斯基的门徒帕维尔二十二岁就当了修士，他在许多荒郊 
飘泊了五十年，然后才在奥勃诺拉河畔建立了自己的寺院。在那 
几个世纪，云游的风气也扩及到牝罗斯的修士中间 :■ 言行录对此 
作了生动的描写。云游的修士有时秘密出访，以便看看各种寺院 
的风俗习惯和朝拜罗斯各处的圣地 s 在荒郊云游的基里尔 • 诺沃 
耶泽尔斯基徒步旅行，啃草根和松树皮，同野兽为伍二十年' 
最后才开始考虑过安定的生活，于1517年在白湖边区创立了自己 
的寺院。修士最关心的是能找到一个 " 离开江尘”的地方。他们很 
喜欢深山老林，那里有“浓密的森林、沼泽、青苔和难以通行的 
丛林”。他们在选定的地点建立一个小禅房或者简单地挖一个窑 
洞。帕维尔 * 奥勃诺尔斯基在一颗顼大的老菩提树的树洞里住了 
三年。科尔尼利到科麦利森林以后居住在强盗留下的一个孤零零 
的小木房里。但是修士很少能够长期地孤寂生活，附近的农民和 
其他荒郊修士很快就发现了他。伏尔加河左岸的森林有许多荒郊 
修士。 在修士的律房附近建立了其他禅房，洪愿意同他一起生活 
的修士居住，从而组成了荒郊修士集本。 

m 郊共同生活寺嫌 

古罗斯有三种修士生活；共同生活、单独生活和隐遁生活。共 
同生活寺院是这样一种修士集体：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共同进行 
经营，大家的衣食都是一样的，寺院的工作大家分担。共同生活 
的主要堆 则是： 一切都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隐通生活寺院吸 
收的是那些想在完全的荒郊孤寂条件下修炼的人9它被认为是修 
士的最髙阶段，只有那些在共同生活寺院达到尽善尽美程度的人 
才能进入这样的寺院。单独生活寺院是共同生活寺院的先行阶 
段，是为后者作准备的。它在古罗斯非常流行，是一种最简单的 




修士生活，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些已经出家或者想要出家的 
人有时可以在寺院附属的祌殿里给自己建立一个禅房，甚至可以261 
由修道院长主持其事*但是他们过的是单独的生活，没有严格的 
规章制度。这种 K 单独生活”寺院不是一个紧凑的集体，而是一个 
松散的联合会，由左邻右舍的一般修士、甚至一般神职人员 组成。 
还有一些人三三两两地住在荒郊毗连的单独禅房中，组成一个人 
数不多的僧侣居住区 d 旦是当他们中间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有声名 
的僧侣时，这些分散的荒郊修士便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人口 
稠密的村子，共同进行工作，外来的人帮助主人经营附近的森林 t 
“伐树、清地、种庄稼”，用一部言行录的话说，修士们开始“在一个 
统一的庙宇内共同生活'因此薷要为日益增多的修士建立宽敞的 
寺院和公共食堂。单独生活寺院就这样发展为共同生活寺院。据 
安东尼 * 西斯基的言行录说，最后，修士们向莫斯科呈报修建寺 
院， 望圣主同意众修士在旷野老林中兴逮寺院，共同耕作' 同意 
耕作，就意 味着: 寺院周围的公家森林交给他去清除种地。从君主 
同意之时起，分散搫独生活的修士便联合成为一个集体，具有法人 
地位。在兴建和经营寺院的初期，修士们紧张地劳动，经受着《寺 
院的考验' 根据修士的使命，他们应当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自食 
其力”，而不应依靠凡人的施舍。在荒郊寺院的创立者和一般修士 
中，有来自社会各个阶级的人-贵族、商人、工业家、手工业者， 
有时也有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的人，更多的是农民。共同生活寺院 
在能干的创立者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劳动集体，众人有严格的分工，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工作。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集体的262 
翥要' 据费拉庞特的言行录说，基里尔和费拉庞特的别洛泽尔斯 
克寺院的章程生动地描述了寺院的工作秩序，各司其职:有的人写 
书，有的人读书，有的人编织鱼网，有的人建造禅房，有的人给厨房 
运木材和水•有的人在那里做饭和汤。寺院的工作虽然很多，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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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士自己动手，从来无需凡人插手荒郊寺院创立者的首要经 
济任务是把周围的土地弄到手，而众修士的主要经济任务则是耕 
种田地。在寺院的土地上还没有农民以前，由寺院的创立者带领 
全体修士到森林和田地劳作。必须在原始森林清理土地，种粮种 
菜。在十六世纪的一则寺院传说中，对荒郊寺院创立者的模范活 
动作了如下的描写:他在自己的寺院生活了许多年,建立教堂和禅 
房， 他为寺院做了许多事，为寺院弄到了耕地和土地，许多凡人和 
牲畜为寺院服务^甚至在他白发苍苍的晚年，他仍然劳作不息，不 
肯安车清福。他还考虑种植接骨木。如果上帝止他活下去的话， 
他还要弄一块钓鱼的地方' 可见，荒郊修行的思想最后是要建立 
修士的耕作集体。修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可以说是由于他们同农 
民移民有联系 C 荒郊修士走在农民的后头，但也为农民在伏尔加 
河左岸的森秫中开辟了道路。荒郊共同生活寺院满足了移民的宗 
教需要和经济需要，同时广泛地利用了他们的劳动，从他们中间补 
充了修: i : 队伍 e 除了其他条件外，这个因素也促使俄罗斯大多数 
寺院进一步摆脱修士思想。关于这一点，下一讲将要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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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讲 


寺院扩展土地 的方式 ——t 赐的土地—— 为超度灵魂和 
落 发当修 士而作 的捐献 ——买卖和其他交易——寺院占有的 
土地对 修士产 生的有害后果一寺院会鏊一~-寺院纪律松弛 
一一寺院占有土地给服役人员禾国家造成0难寺院世袭 
颔地问题一尼尔 * 索尔斯基和约瑟夫 * 沃洛莰基 ——1503 
年的宗教会议——就这小问题在理论 上展开 的论战 —— 试图 
琿过立珐汛制寺院拥有 大量土 i 也 


我们看到，古罗斯共同生活寺院成了占有土地的集体。现在我 
们就探讨一下，其中的许多寺院是如何变成大土地占有者的。 

赏賜的土地 

言行录描绘了古罗斯荒郊修士生前接近千自己的修士理想时 
的情况》但是保存至今的文献也描写了荒郊修士的日常生活和劳 
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操劳的主人，要想方设法保证众修士的 
生活。 十 六世纪中叶，特维尔服役贵族出身的修士安东尼开始在 
列奥赫诺夫荒地附近的伊尔明湖南岸活动，后来有一些修士投奔 
他，到十六世纪末建成了一个寺院。在言行录的笔下，安东尼是 
一个严格的荒郊修士。但是现在保存的关于这个寺院的文献表 
明，安东尼千方 百计地 苦心经营自己寺院的 田地。 他受到地主土 264 
地的排挤，他抱怨说，他没有地方去放牧寺院的牲畜。他耕种了 
农民抛弃的、树木丛生的草场和地主抛弃的荒地，他把这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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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来“种庄稼和放牧牲畜”，保证耕种好和建设好，“建造大房子”。 
他要来的草地和荒地在文献中被叫作《君主赏賜的土地”。荒郊寺 
院在纳税的土地占有者和纳税的农民两者之间耕种着土地，是他 
们双方的竞争者，怛是有一个重要的 区別： 寺院比他们双方更善 
于巩固所得到的土地。还有一个例子恃别明显地说明寺院善于经 
营。 年，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的长老特里菲利和农 
民伊瓦什卡要求奠斯科官迗把翁扎河彼岸“远离人烟”的旷野中的 
佩列戈瓦天然林地拨给他扪，以便在荒郯进行建设 ' 他们得到了 
这个地域，享受六年的免税优惠沏,，他们保证在这个时期 11 建设好 
荒郊，兴建神殿，号召修士和农民垦荒.伐林、耕田和经营各种有益 
的事业 ' 在优惠期满以后，每年向国库缴税约合现在的十卢布左 
右。九年以后，建设者把荒郊交给了谢尔基耶夫寺院，寺院从邻乡 
农民手中接过了契约。农民同寺院没有就土地问题发生任何纠纷， 
.没有把土地说成是自己的。寺院清理出一块田地，把农民安 S 在自 
己的土地上，甚至还占用了寺院和邻乡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在 
那 里“建 造房舍，安置孤身赤贫的农民”，排挤了自己的邻居。由干 
荒郊寺院的建立者善于移民，国家很岛兴地把旷野林区的大片荒 
地交给他们，以便把这些土地利用起来。十五世纪末，国家把沃洛 
戈达边区科麦利原始森林中的一块长八俄里、宽三.四俄里的《官 
265家荒地”赏蜴给柏维尔 • 奧勃诺尔斯基寺院。十六迓纪初，叶弗廖 
姆长老在瓦加河上游的偏擗地方建立了寺院。1559年沙皇给这个 
寺院的继承者下达诏谕，授权他“该寺院周围五嵌里以内皆可自 
行处置，可以砍伐森林，在荒林中安置人员和耕种土地'在沃洛戈 
达、卡尔戈波尔和瓦加等河流之间的某荒林中建立寺院的费奥多 
尔修遊院院长1546年被准许在该寺院周围十二俄里的范围内垦荒 
移 民,， 如此太 批赏蜴土地，再加上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农民享有 
许多法律、纳税方面的优惠，所以移民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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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干十四壯纪末 7 f 始在奥勃诺拉河的荒郊活动的时候，他的禅 
房周围没有一户世俗唐民。1489年，君主赏賜该寺院三十平方俄 
里的科麦利森林，居住在寺院的四个村虫的农民免缴任何陚税，五 
十六年以后寺院 A 己兴建的新老村庄共达四十五个之多。由于信 
神的政府慷慨赏賜，加之当时的土地关系不那么明确，所以寺院 
在占有土地方面颇为成功，然而其结果却往往导致可悲的冲突。寺 
院周围的土地占有者和农民在谈到寺院的创立者时说严我们附近 
居住着一位长老，他很少关心我们和我们村庄的事。他把寺院建 
立在我们的土地上，耕田种地，想占据寺院附近的我们的土地和村 
子，十七世纪初，约瑟夫 • 沃洛科拉姆寺院的世袭领地的农民西 
蒙定居于南河支流基奇缅加小河附近的沃尔马赫原始森林中，那 
里离最近的农民居住区至少有二十俄里。西蒙是在混乱时代被父 
亲遗弃，到乌斯丘格混饭吃的^他象枒有的林区修士一样，十分 
勤劳，砍伐森#，清理土地' 当其他人也到他那里居住时，他便去 
莫斯科要求准许“在难以通行的密林中建立寺院，招收 修士” 。沙皇 
下诏，准许他在基奇缅加河畔的小小禅房周围十俄里范围以内伐 
林耕田。于是周围的农民慌了起来，他们原先以为可以自由掌振的 
原始森林现在从他们手中滑走了。西览在自己的荒地上建造了寺 
院，农民把它烧了。西蒙又建一座。农民们把他一人抓到荒地上， 
又是恳求，又是威胁，甚至用拷问的办法，弄走了他的沙皇诏书， 
最后把他毒打了 一 顿\农民由于害怕丧失自己的土地而十分仇 
视寺院的建设者，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在古罗斯宫行录中是不乏其 
例的 =• 那些过份热心于宗敎事业的统治者有时甚至不管寺院的创 
立者愿意不愿意，硬把有人居住的土地赏賜给他。所以，农民的祖 
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努尔乌河畔创立寺院的圣科尔尼利 • 科麦 
利斯基是一位严格的、恬淡寡欲的修士。伊凡雷帝的父亲昨常尊 
敬这位长老，闪为这位长老年轻时代在他祖母的官里服务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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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尼利的言行录记载了他同大公瓦西里的简短谈话：“长老，我听 
说，你的寺院没有村庄。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科尔尼利 
回答说，他什么也不需要，他只要求沙皇在寺院的附近拨给他少 
量的土地和森林，以便他和修士们能够“靠自己的汗水吃饭 s 。 大 
公答应了长老的要求，而且还主动把寺院附近的一些大小村庄及 
其“所有耕地划给寺院，并免除这些村由的居民的一切税捐。对 
科尔尼利的贳賜书保存到了现在，它把二十九座大小村庄划拨给 
寺院，其居民的“一切行政>司法事宜悉由长老科尔尼利和众修士 
处理之 ' 这位本来谋求淸静无为的荒郊修士不由自主地成为几 
乎整片农村地区及其繁杂事务的统治者。他自己的寺脘看来也太 
吵闹了。 


为超度 m 魂而作的_« 

向世俗政权要求的《赏賜”世袭领地是寺院拥有大量土地的基 
本来源。除了圣科尔尼利自己要求的以外，沙皇主动贫赐的那些 
大小村庄具有捐纘的性质。捐贈是寺院修士拥有大量土地的另一 
个 E 为丰富的来滬。捐贈是相当复杂的超度灵魂制度的一部分 <■ 
趣度灵魂制度是古罗斯信教的人，更确切地说，是修士们搞出来 
的。在古罗斯的宗教生活中，超度灵魂制度最突出地表明了古罗 
M 7 斯人对基督教义理解的程度。所谓趔度灵魂，就是由教会为一个 
人祈祷，请求上帝饶恕他的罪恶、拯救他的灵魂 a 读者大槪记 
得，有一些人带着信仰逝世，但还来不及带来同忏悔相适应的成 
果; 东正教教义坷答在谈及这些人的灵魂的十一条信仰象征 时说： 
他们要实现幸福的复活，需要得到这样的帮助 :有人 为他们折祷， 
再加上供奉不流血的祭品和为了纪念他们而搞一些慈善亊业。古 
罗斯的一般平民对东正教关于为死者祈祷的教义掌握得不够深 
思熟虑和谨慎。由于有可能为来不及带来忏悔成果的死者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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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祈祷,这便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 想法： 在这件事上无需着急，一 
切事情都自有时间来做。有一首壮士歌，说一位古罗斯大力 士暮年 
朝拜耶路撒冷，以便体面地完成一项并不光彩的业绩， 他说： 

壮年时打家劫舍， 

现在该拯救灵魂。 

教会同情那些来不及关心自己的人，这使那些容易受外界诱惑的 
怯懦的人认为，似乎可以由别人来为自己祈祷，只要有钱雇佣这 
样的人，只要这种祈祷是规规矩 矩的， 完善的就行。寺院是这种 
摩佣的祈祷的理所当然的完善场地。古代罗斯 认为； 修士的灯塔 
是天使，凡人的灯塔是修士。对寺院的这种看法牢丰地扎根干古 
代罗斯社会，这对寺院修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它破坏了他们 
的生活，妨碍了他们理解自己的真正使命。雇佣寺院祈祷的办法 
是为拯 救炅魂 ，为继承永恒的幸福”而作出捐献。捐献可以采取 
各种各样的方式，捐献多种东 西:教 会需荽 的物品 、钟、蜡烛，器皿， 
圣像、圣书，以及日用必需品、粮食、家畜.衣服，最普通的是金钱和 
不动产6捐献者希望得到的幸福也是各有不同的。最接近于教会 
为死者祈祷的教义的是为超度灵魂、为追悼死者而作的捐献》这 
种捐献照例列入古代罗斯继承权之内：富有的死者即使生前自己268 
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也必须从他的財产中拨出一部分作为追荐亡 
魂之用。死者一定会默认这一点，这被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法律推 
论。古代罗斯人认为，如果人间不为他追荐亡魂，那么他在阴曹 
地府是可怕的，就如同一个婴儿诞生在荒郊没有母亲照料一样。对 
大大小小的各种安灵折祷规定了详细的价格。追荐亡人名簿同“年 
度追荐祈祷”是不同的，后者的索价吏贵一些。根据所作的捐献， 
死者被列人不同等级的追荐亡人名簿。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 
寺院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对列入普通追荐亡人名簿的收费是一人五 
十卢布(按现在 的茚值 计算不少于五百卢布圣约瑟夫 * 沃洛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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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写给王公的遗孀戈列宁娜的信中陈述了追荐亡人的收费原 
则.王公夫人为自己的父亲、丈夫和两个儿子在十五年中向约瑟 
夫寺院捐献现金等共达七十卢布以上（按现在的币值计算不少于 
四千卢布〕，她希望把她的死者的名字列人另册，不同其他捐献者 
一起列人普通名簿，而列入永恒的追荐亡人名簿。寺院答复她说， 
如果这样做，襦荽另作巨额捐献。王公夫人忿怒地把这叫作“掠 
夺”。约瑟夫在信中驳斥了这种怒言》他具体地算了一笔帐 :在共 
同的追荐亡人祈祷中、在安灵祈祷和日常祈祷中，每天总共为王 
公夫人的死者至少祈祷六次，有时祈祷 十次； 为毎个死者单做祈祷 
是办不到的。修士作祈祷不能无代价，节日为每个死者作一次祈 
祷收费一个卢布以上（按现在的币值计算），平日 减半。 约瑟夫在 
信的结尾说,年度折祷也分等级，需另行商定条件，或每年交付一 
次现金或粮食，或一次 Jfi 献一座村庄*。 


瘩发当絛±的綱獻 

除了超度灵魂的捐献以外，寺院还接受落发当修士的捐献。 
这种捐献仿佛是落发当修士的人在寺院的终生譫养费。这种財菔 
扩大到如此 程度： 在古罗斯社会，流行•一种习愤，就是人在暮年或 
临终前要落发当修士。人们认为，不管怎么样，在寿终正寝的几分 
钟前出家，也是好的。古代罗斯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临终前 
落发当修士。平民百姓，特别是有名的和軒钱的人也都尽量这样 
做。出家一般都要在落发时对寺院作出掐献，或者在作出捐献时 
事先说明是供落发之用的 a 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捐献者要附加 
一个条件 ，如果 我将来落发，修道院长即用这笔捐献为我落发， 
约瑟夫 * 沃洛茨基承认，自从王公、大贵族、胀役贵族和商人等善 
人在他的寺院落发当修士 以来， 这个寺院才发达兴 iff 起来。这些 
善人捐献的很多，从十卢布到二百卢布不等(按现在的币值计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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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达一方两千卢布 夂 十六世纪宋在维亚特卡创立寺院的特里 
方被人抱怨说，他索要的落发费很多，穷人交十卢布(按现在的币 
值计算为一百多卢布）以下者不收\在落发时之所以必须捐献， 
是因为捐献者死后就成为被追荐的亡人。约瑟夫 • 沃洛茨基在写 
给王公夫人的信中指出这样一个总 原则： 如果富人在出家时不尽 
力多作捐献，该寺院将不为他追荐。捐献合同有时附有各种条件， 
具有非常复杂的法律内容 t 例如，有一名捐献者同他的妻子和四个 
儿子于1568年把莫斯科近郊的不大的世袭领地捐献给了特罗伊茨 
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为此该寺院“为他落发，赏给他一间小禅房， 
供他 安息; 他的妻子也在谢尔基耶夫寺院所属的修女院落发，并被 
赏给一间小 禅房； 他的两个儿子被寺院雇用，并赏给他们一座小村 
庄，靠此 维生， 如果某个儿子想落发，也可以靠这笔捐献给他落 
发并给他建造一间小禅房这样，这个贵族的整个家庭通过捐献270 
全都参加了这个寺院，从而为它准备了未来的落发修士、甚至服役 
的地主。有时，对寺院的捐献还附有这样的 条件: 不仅为这个捐献 
者作安灵祈祷，还把他安葬在#院里。有些寺院成了名门贵族的 
家族墓地，它们的 成员- 代一代地到寺院《永恒地安息 '他 们的墓 
地成了世袭的忖庄和草场。 


买卖交裏 

在古代罗斯，并非所有的人都象圣约瑟夫那样看待寺院的安 
灵祈祷和为此作的捐献的。在十七世纪手抄的西雅寺院追荐亡人 
名簿前言中，我看到对修道院长作了这样的训示如果我们寺院 
的僧侣或贫穷的凡人逝世，不用说，不作捐献，躭不把他的名子列 
人追荐亡人名簿。那时，你就不再是修士，而是被雇佣的人和领取 
赏金的人。如果富人逝世对教堂和神职人员不作任何捐献，全都 
S 给自己的亲属，这不是你的罪过。你作为会说话的羊的牧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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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灵魂，但是约瑟夫的看法仍然是占统 
治地位的，由于持这样的看法，所以人们源源不断地向寺院捐款献 
地。而且捐款首先是用来购置世袭領地。捐款人自己为寺院寻找 
可以购买的土地，以便用他们的捐款购地，因为安灵祈祷是同捐献 
联系在一起的^现金很容易花掉，而寺院的土地则可以永存，人们 
会想起捐献者，为他祈祷，希望“他的名字永垂不朽'象捐献册中 
所写的 那样。 古代罗斯的许多寺院保存了大量土地买契。在特罗 
伊茨基_谢尔基耶夫寺院的档案中，许多土地买契是来自谢尔基 
耶夫的继承人尼康修道院长。但是买卖地契有时被其他交易所取 
代，或者两者结合起来。例如，寺院有时把世袭领地典当出去，用 
世袭领地作为柢押去借钱，如果借款不能按时偿还，或者拒绝悽 
还，那么活契就变成了死契。用世袭领地进行的交易躭具有这种 
隐蔽的买卖的 性质: 寺院买进坏地，然后用它去换好地4卜足差价。 
找饯的安灵捐献颇象这种买卖交易。世袭领地的捐献一般是事先 
作出的，附有这样的 条件： 捐献人在捐献的世袭领地上生活到死 
为止或 者生洁到落发当修士为止。这是一种特殊的生计，用领地 
扠中的这种暂时占有的行话来说，叫作生活费用*但是，世袭领主 
在捐献自己昀世袭领地时还从寺院得到了一笔找回 的钱： 这笔钱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安灵祈祷存款，另一部分是找头。所有这些 
交易都是以古罗斯公民权的总准则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在寺院的 
做法中加进了宗教的动机，它们变得十分复杂，宗教以外的法律无 
法槪括。特罗伊茨基 "- 谢尔基耶夫寺院是古罗斯寺院中最大的. 
最善于经营的土地占有者，我们就从它的档案中举一个例子吧 a 
1624年，一位名门贵族的遗孀把丈夫从祖先手中得到的良好的世 
袭领地捐献给这个寺院，条件是，为丈夫、她的子女和双亲作安灵 
祈祷，在她死后把她安葬于寺内，并栽人追荐亡人名薄，等等同 
时，这位捐献者还从寺院得到一大笔钱，以便还愤。她并提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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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亲属 中如有人想赎回捐献的土地，必须偿还她从寺院得到的 
那笔钱，此外还必须交纳一大笔钱取代原先预定作追荐亡人之用 
的费用。这位捐献人在捐献的土地上生活到死为止。在她死后， 
寺院让她的仆人在捐献的村子里或她的仆人所喜欢的寺院其他世 
袭领地上得到一块不纳税的土地，以便他和他的家属可以温饱度 
日，直到死去。在这方面，法律的各种准则同教会的道德准则结 
合在一 起了： 安灵捐献及其一般条件和由此得到的心灵 幸福； 找 
钱； 赎回世袭领地及其 条件； 不仅捐献人自己，而且她的农奴及其 
象厲可以终生得到生活保障。 

有害的后栗 

我远没有列举完寺院的全部占有土地活动，这要作专门的研 
究。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有这样的研究著作，即四十多年前出版 
的 >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米柳京的著作* 论饿罗斯 
宗教界的 不动产它谈到寺院和其他一些宗教机构的情况* 。我 
只涉及到寺院的世袭领地。我认为，我已经列举了充分的材料来 
说明十六世纪中叶荒郊共同生活寺院的发展情况。其中的许多寺 
院成为占有土地的劳动集体，它们自食其力，在那里，每个兄弟都 
在为大家工作，而大家在精神上支持着每一个人3这些寺院即使 
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许多发展成为火土地占有者，拥有复杂的经 
济和经营管理特权，有各种各样的琐碎的日常事务、土地纠纷和纷 
鳘 的世俗关系。这些寺院的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村庄，它们 r 
然成 了修士 贵族，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农民为它们劳作，而它 
们则威严地统治着许许多多的仆人和农民，然后又为世人、特别是 
为世俗的捐献者祈祷^象特罗伊茨基 一谢尔 基耶夫•约瑟夫•沃洛 
科拉姆这些大寺院，有许多来自王公、大贵族和服役贵族的人落发 
当修士，他们虽然穿着修士的道袍，却仍然保持着凡世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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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情和统治阶级的习愤。由于人们对寺院为死者祈祷持有不正确 
的看法，结果使寺院拥有的土地过多，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早 
在十六世纪初约瑟夫 * 沃洛茨基那个时代,据他自己说，所有的寺 
院都拥有许多土地，这是因为王公们和大贵族们都捐献村子，以便 
灵魂得到永恒的超度。修士本来是为了逃避尘世而出家的，可是 
尘世却把他们的寺院变成了拥有特扠的、被雇佣的、为尘世的罪恶 
而祈祷的处所，世人争先恐后地去宁静的寺院为自己预定安魂祈 
祷。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它使其佘的诸矛盾激化了。修士品德的基 
础是恭烟和听天由命，“仿佛自己没有任何意志' 可是，他们竟成 
了在寺院的土地上统治着许多居民的那个集团的成员，大寺院成 
了非常富有的集体，可是，它们的成员原本起誓要过清贫的生活， 
273不要任何财产的。寺院占有土地的唯一根据是宗教上的这一准 
則;“教会拥有的財产是贫者的財产。”世人，即社会和政府，向寺院 
慷慨地捐献世袭领地，原希望它们给社会行審造福。寺院的创立者 
在古代罗斯是最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深深意识到修士对为寺，院 
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所负的神圣使命，他们满足人民的需要，在 
荒年歉月开仓救济饥肠辘辘的灾民。基里尔 * 别洛泽尔斯基寺院 
在其创立者和随后几位继承人的领导下就是如此做的。在发生饥 
荒时，这个寺院毎天供给六百多人饭吃，直到收割新庄稼为止。圣 
约瑟夫在向王公夫人戈列宁娜叙述自己寺院昀开销时写道，他毎 
年为行乞的人和飘泊的人花的钱达一百五十卢布（按现在的币值 
计算约为九千卢布》，有时超过此数，消耗的粮食每年为三千嵌石， 
在他的公共食堂吃饭的每天有六、七百人。他的言行录谈到，在饥 
荒的年代，附近村子的人到寺院乞食的有七千人。还有的人把自 
己嗷嗷待哺的婴儿丢在寺院门前，自己走了9约瑟夫叫寺院的总 
管把婴儿抱在香客招待所抚养，对成年人则分发而包，几天以后， 
总管报告说，黑麦没有了，修士没 吃的。 约瑟夫命令管帐的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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茇。 管帐的说，没有钱。约瑟夫下令去借钱买黑麦。公共食堂的 
饮食大大减少了。众修士发牢骚说:“怎么能养这么多人I连我们 
也快要饿死了，还养活别人呢，周围的土地占有者以及莫斯科 
的分封王公和瓦西里大公本人得悉约瑟夫的事迹，纷纷慷慨地给 
他以支援\许多寺院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创立者教导的爱好清贫 
的誓言，它们的行善活动没#发展为固定的制度，它们对祈祷的 
人偶尔胡乱施舍一阵子，反而给大寺院造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乞 
丐阶级，只有少数寺院没有养老院。当沙皇在批准“百章决议 
集”的宗教会议上提出收容流离央所的乞丐和病残人员这一问题 
时，宗教会议的神甫们建议把这些人收容到养老院，靠公款和基督274 
教徒的捐献嚓养，却根本没有提及+院参与赌养他们的问题 9 。大 
量钱财从捐献者手中和从寺院拥有的广大世袭领地源濂不断地流 
向一些富有的寺院，这些寺院的钱怎么花 销呢? 十六世纪的掲发者 
不断说，寺院逋背宗教的规则，进行贴现活动，放钱生利，特别是向 
农民放钱生利。斜眼瓦西安说它们是苛刻的髙利贷者，它们利上 
生利，谋取髙息，夺走了贫穷的农民借债者的牛或马，农民自己连 
同妻子和子女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通过打官司弄得彻底 
破产 L 在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上，这种“向穷人放高利 
贷〃的指责得到部分人的支抟。沙皇问道：《让教堂和寺院放钱生 
利，这对上帝是否有好处?”对此，宗教会议的神甫们作出决 议:教 
堂和寺院应把钱和粮食无息地借给本村的农民，以便农民 能够靠 
它们活下去，不致逃离它们，它们的村庄不致荒芜\由此可见，部 
分地由于土地太多，寺院从穷人的救济所变成了放髙利贷的机构。 

寺蹺会餐 

寺院会餐最明显地、最尖锐地表现了拥有世袭领地的寺院生 
活同修士誓言的矛盾。这是根据世肚代代的风俗习惯、甚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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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 s 为超度灵魂而捐献大量土地，通常总 
是附有这样的条件:寺院的管理机构必须毎年为众楢举行会餐，以 
纪念亡魂，有时是两次会餐，一次在捐献者的命名日，一次在捐献 
者的逝世纪念日。这就是说，会餐是追荐亡魂的组成部分。有时人 
们把世袭领地交给寺院 ，是为 了免交徂陚，而只向寺院提供食用储 
备品和追荐亡魂的费用。会餐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它们象把死者 
列人不同的追荐亡人名簿一样是按规格定价的。从1637年的一份 
文献中可以看出，特罗伊茨基 一谢尔 基耶夫寺院一年一度的大型 
会餐需要五十卢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不少于五百卢布)。除了一 
年一度的安灵会餐以外，还有偶尔举行的折祷会餐，即有名的祈祷 
275者为了身体健康、为了某种许愿而来寺院祈祷，或者只是出于对修 
道院长的尊敬，来好好犒赏一下众修士和给他们施舍一些钱。富 
人为了这种会餐而给寺院带来备用品；钱不多的人是没有力量办 
这种会餐的。失明大公瓦西里的一位年轻的宫内侍官根据许愿曾 
想在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举办一次人数众多的会餐，但 
是，他后来左思右想,如果他履行自己的许愿，那就会完全破产，他 
的财产一半也剩不下。除了寺院的会餐日以外，还要加上圣主节. 
圣母节、圣徒节，一年共计有四十个之多，碰到这些节日，修士也要 
加菜会餐同修士的日常饮食不同之处 是:饭 菜的质量改#，数量 
增加： 不吃黑面包，而吃白面包，每餐不是两三道菜，而是四道菜， 
毎天吃两次鱼=，饮的是蜜味酒或加香料的酒，而不是普通酒，等 
等。寺院专门备有 会餐食 t, 列举了安灵会餐日和其他节日，有 
时还描述了加菜的内容，并指出根据哪一位捐献者把某 D 定为安 
灵会餐日。十六世纪上半叶约瑟夫.沃洛科拉姆寺院的一本会餐 
食谱列举了一年中五十一天的安灵会餐日。阿历克谢沙皇时代的 
索洛维茨寺院的手抄会餐食谱列举了一百九十一个安灵会餐日和 
其他节日，占一年的一半以上^ 一般来说，占有土地的寺院的0 






常饭菜是精心安排的。十六世纪末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 
和季赫文寺院的公共食堂章程详述了全年毎天的菜 i 普，修士的午 
餐和晚餐各吃些什么、喝些什么。菜谁上标出的热菜 * 冷菜、面粉 
做的菜、鱼做的菜等共达三十六种之多，饮料有克瓦斯.蜜味酒>啤 
酒、香料洒和葡萄酒。 

寺麻纪律松弛 

我详细列举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以上所说的关于寺院公共 
食堂的文献所引起的迷惑不解，修士本来是实行严格的斋戒和节 
欲的，然而他们的公共食堂竟充满了当时的珍馐美味，修土们为了 
给慷慨的捐献者的灵魂祈祷而大吃大喝，这是寺院由于世袭领地276 
而产生的矛盾之一。老的寺院纪律松弛，这是十六世纪的普遍现 
象，当时的文献和政府的法令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纪律松弛 
是由于在选拔寺院修士方面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而这种变化则是 
寺院占有土地促成的。过去，人们投奔创立这些寺院的林区修士， 
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在荒郊生活、劳动和“拯救自己的灵魂' 修士 
向來者提出了这样严肃的 问题： 《这里劳动艰苦 > 缺吃的、缺水喝、 

缺少种种东西，这一切你愿惫忍受，你能够忍受吗？”当来人对圣 
谢尔基回答说，愿意忍受，能够忍受时，他便对来人说 ，好吧 ，你 
们就留下来吧，你们要准备忍受各神苦难、不幸和种种艰苦、匯乏， 
别希望过清闲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要准备从事艰苦的劳动，过斋 
戒的生活，经受种种磨炼和精神上的锻炼，这些人投奔谢尔基时 
两手空空，没有任命捐献，就如同他自己过去白手起家一样。可是 
圣约瑟夫的修士则是来自富有的捐献者，当他考虑离开自已的已 
经变富的寺院时，他同修士们进行了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则完全不 
同了，修士们 说:“ 那我们也将散摊子，要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全部 
财产都献给了这个寺院和你，我们原指望，你将使我们过安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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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直到 死亡; 而在死后,你将为我们追荐亡魂 a 过去，我们有多大 
力量，全都使出来为寺院工作。现在，我们既无田产,也没力 釐了， 
你却想抛弃我们。我们离开时，什么也没有了。” 9 修士越受人尊 
敬，人们为他的寺院捐献的财物就越多。随着向寺院捐献的土地 
曰益增多，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奔寺院，但他们不是来荒郊进行艰 
苦的劳动和静修的，而是贪图寺院的清静安宁和富裕。谢尔基‘拉 
多涅日斯基和基里尔 * 别洛泽尔斯基时代的那种严格的寺院纪律 
在十六世纪丧失了。伊凡沙皇在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上 
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种纪律松弛的 现象: “人们到寺院落发当修士 
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而是为了过安逸的生活，为了经常大吃大喝 
会议的神甫们赞同沙皇的话，承认谢尔基耶夫寺院没有履行章程， 
因为‘‘那个地方无奇不有，宾客日夜不断宗教会议说，在其他 
大的寺院，那些作出巨额捐献的、落发当修士的王公们和大贵族们 
277 也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车受着珍馐美味，为他们备有各种各样的 
滔，要什么，给什么，修士原来的善良思想，由于被人们理解得不 
疋确，运用得不正确,结果日积月累，导致寺院制度的解体,因为这 
些寺院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种思想 a 

寺 K 的世袭供地和 S 家 

寺院占有的土地虽然不十分明显地、但同样有力地触及了国 
家和服役人员阶级的利益。国家和服役人员阶级对寺院占有土地 
所采取的态度是相似的。寺院由于財力雄厚，便可以通过抬高购 
买价格的办法，从其他买主手里 、恃别 是从力量薄弱的服役人员手 
中抢走出卖的土地，从而使寺院垄断土地市场 a 大贵族子弟向政 
府申诉 说，“ 除了寺院外，向任何人也买不到世袭领地。”我们已经 
知道，寺院是如何通过向捐献的土地提供找头和 S 易等办法进行 
土地交易的。由于人们过份关心自己灵魂的超度，土地的捐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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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损及合法的继承人和亲属的利益，甚至损及自己家庭和捐献者 
本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人们的反感。冇些人把世袭领地捐献给寺 
院，是为了*不让近亲得到这挫世袭领地，为了不让亲属使用睦买 
权，立遗嘱的人或捐献者为捐献的土地提出了很高的肢买赀用，以 
致使睦买成为不可能的。有的人把全部地产交给寺院，不龊给妻 
子任何东西，只要求寺院 K 适当地分给他的妻子一些东西，象上帝 
对他们 、对 君主所作的那样”。一位遗孀的附加条件 C 1580 年）被认 
为特别苛刻：她在父亲的赞同下把 I '〗己的世袭领地交给了寺院，以 
便超度父亲和肉己的灵魂，她布两个儿子，一个四岁，另一个半 
岁，她请求大司祭和 修士们 K 间意，不要让我的两个儿子进人寺 
院' 用来贴补服役领地的服役世袭领地就这样通过不同的途径 
从服役人员的手中落人寺院，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领地薪俸和金 
钱薪俸，来补偿世袭领地的减少，以便支持适宜于脤役 to 仆人。为 
了制止或者哪怕只是整顿一下土地从服役人员手中落人不服役人 
员手中 的这种 趋势，十六世纪开始，禁止寺院不报告君主就购买、 
收押和为安灵祈祷而接受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寺院占有土地还 
给国家和服役人员阶级造成了另一个困难。我们已经看到，农民 
们由于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十分害怕在附近建立寺院。附近的土地 
占有者也有这种担心。这两种人的担心有时是有根 搶的， 因为他 
们的土地确实通过不冏的途径落人寺院。由于寺院在免缴陚税和 
免服徭役方面享有广泛的特权，它们可以按优惠条件往自己的荒 
地上移民，把附近公家土地上的和土地占有者土地上的农民争取 
过来，从而使农民村社和服役土地占有者中缴賦税.服徭役的人减 
少=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寺院占冇的土地规模已经使政府难以忍 
受。在这个时期到过莧斯科的一位英国人写道，莫斯科国家建立 
了许多寺院，它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大笔收人，因为修士阶层占 
有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U 。 这个比例是目测的，而不是经过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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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 f 不过，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不完整的土地资料表明，这个 
估计同实际情况大致差不离，在某些地方十分接近真实情况 i 有些 
寺院在拥有的土地数置方面超过其他一些寺院。1582年基里尔 
别洛泽尔斯基寺院拥有耕地达两万俄亩之多，还不算荒地和林 
区 12 。15 8 8年出使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弗莱彻写道，俄罗斯寺院占据 
了国家最肥沃的地方，其中有些寺院的土地收入达一千到两千卢 
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不少于四万至八万卢布）。但是弗莱彻 认为， 
- 在所有的寺院土地占有者中间最富的要算是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 
耶夫寺院，它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收入每年共达十万卢布 C 即 
现在的四百万卢布) w , 领地占有制的大力发雇使国家更加痛切地 
感到可以在经济上用来保隊国家武裝力量需要的土地不足，这么 
279大量的土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从国家政权的直接掌握中滑走的。 


关于寺味世袭钡地的问題 

寺院占有的土地是信神的人们由于不十分理解修士的思想而 
付出的不槙代价，它造成两方面的 后果: 既妨碍了寺院本身的道德 
修养*又破坏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平衡。在这以前，人们已经感觉 
到了它给道德造成的内在危险。早在十四世纪，斯特利果尔尼克 
派®就反对为超度灵魂而捐献，反对为死者而向教璧和寺院馈赠 
任何东西.但那是异教徒千的事。可是不久之后，罗斯宗教界的 
首领自己也提出这样的 疑问： 寺院占有村落是否适宜。一位修道 
院长问基普里安总主教，王公把一座村子交给寺院，他该怎么处 
置。 总主教回答说，神甫不让修士统治人和村子；当修士占有村 
子 ，忙 于世俗事务时，他们同俗人有什么 区别？ 但是基普里安没有 
从自己的理论中作出直接结论，而是采取了一个折衷 办法: 他建议 

<&斯特利果尔尼 克浓异 ft 运动是十四世纪在俄国发生的一种衾教形式的反_ 
逢压迫的运动 • 一 译 考 






可■以接受这座村子，但是不要让修士管理这个村子，而让俗人昝理 
它，由他们把现成的东西、庄镓和其他备用物品运进寺院。圣基里 
尔* 别洛泽尔斯基反对管理村子，拒绝了別人捐献的土地，但是由 
于捐献者的坚持和修士们的要求，他不得不让步，实际上，在他领 
导下寺院已经开始获得世袭领地。但是人们一且产生怀疑，就导 
致这样的结果:动摇不定的看法慢慢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双 
方争论不已，把 整个社 会都卷进来，几乎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末， 
这在那个时代的著作和立法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在这场争论中， 

修士分成了两派，但其出发点则是一个，都认为必须改造现有的寺 
院。在寺院里共同生活是很困难的，甚至在那些被认为是共同生 
活寺院的寺院里，共同生活也遭到破坏，因为单独生活者掺杂进 
来。有一派人想根据清贫寡欲的原则彻底改造所有的寺院，放弃 
世袭领地；另一派人则希望恢复严格的共同生活制，从而整顿寺 
院的生活，这样就可以把寺院占有土地同修士不要任何财产这两 
者调和起来。第一派的领袖是圣尼尔 • 索尔斯基，另一派的领袖280 
是圣约瑟夫 • 沃洛茨基。 

尼尔 • 索尔斯基 

基里尔寺院的落发修士尼尔长期居住在阿陀斯山，观察那里 
的和帝都的隐遁修道院。他回国以后，躭在别洛泽尔斯克边区的 
索拉河畔建立了俄罗斯的第一座隐遁寺院。隐遁寺院是介于共同 
生活寺院和单独生活寺院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它同单独生活寺 
院的相似之处是，它是由两三个禅房组成的，很少有吏多的禅房； 
它同共同生活寺院的相似之处是，僭侣的衣、食、工作都是共同 
的，隐遁生活寺院的本质特点在千它的精神和方向。尼尔是一位 
严格的修士，但是他对荒郊生活的理解比古代修士更深一些，他 
精心研究了古代东方的修士的著作，又亲身观察了同时代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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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遁修道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隐遁生活守则。他在隐通寺院章 
程中叙述了这种守则。根据他的章程，所谓苦行苦修，井不是要 
修士按照行为准则一丝不苟地克制自己，不是在肉体上进行磨 
炼，不是用各种苦难折磨 尚体， 不是斋戒到忍饥挨饿，不是从亊 
非凡的体力劳动，不是无数次地磕头祈祷。“谁要只是口头上祈 
祷，而内心却满不在乎，那么他的祈祷就是徒劳，因为上帝是注意 
内心活动的，隐遁寺院的功夫是内心的、即思想上的功夫，集中力 
量在内心自我修养，也就是“通过内省 ”把外 界加给的或人的不良 
天性产生的各种杂念邪欲从内心清除出去。同这些杂念邪欲作斗 
争的最好办法是潜心祈祷、默诵不语、始终意守丹田。通过这种磨 
炼，把心志培养得十分坚强，使信仰者内心偶尔出现的、一闪念的 
情绪慢慢变得稳定牢固，不为世间的忧患和引诱所动。按照尼尔 
的章程，真正恪守戒律，不单单是不在行动上违反它们，而且在内 
心根本没有想去违反它们。这样就达到了最髙的精神境界，用章 
程的话来说，就是‘‘无法言传的喜悦'这时，言语不起作用了，甚至 
祈祷之词也从嘴里和心里飞逝，情感的主宰者失去控制自己的力 
量，象俘虏一样被“另一种力量*所支配。干是，《不是用心灵去祷 
告，而是出现一种趄乎祈涛之上的力量' 这是永恒幸福的前兆。 
当心灵感受到这一点时，他就忘掉了自己和众人以及世上的一切。 
按照尼尔的章程，这就是隐遁修士的“内心功夫' 尼尔在1508年 
逝世以前，遗言嘱咐他的门徒们把他的尸体弃之沟壑，“连同一切 
耻辱”埋葬掉，他还说，他竭力既不在生前获得任何荣誉和名位， 
也不在死后获得这些东西，古罗斯圣徒言行录履行了他的遗言， 
没有编写他的言行录，也没有为他举行安灵祈祷，不过寺院还是把 
他列为圣徒。大家应当知道，在当时的罗斯社会，特别是在修士 
中，圣尼尔的思潮不可能成为强有 力的、 广泛的运动。它可以把 
少数志同道合的门徒和朋友吸引到他的周围，给当时的著作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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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一股生气勃勃的气流，但是却改变不了著作界的 方向; 它可以投 
出一些光辉的思想，照亮俄罗斯 贫乏的 精神生活，但是却令人太感 
到不习惯了。尼尔，索尔斯基在别洛泽尔斯克荒郊始终足阿陀斯 
山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心察的隐遁修士，他是在“内 心的、 思想 
的 ' tR 也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基础上练功夫的。 

约费夫 * 沃洛茨基 

而他的对手圣约瑟夫_足在完全土生土长的、人们所熟悉的 
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同时代人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材料来了解 
这位十分现实主义的、完全正面的人物。他的门徒和侄子多西费 
伊在约瑟夫的葬礼悼词中精细地刻画了他的风貌，虽然多少有点 
溢美之词 14 。约瑟夫在巴甫努季亚 * 鲍罗夫斯基的寺院里经受了 
严格的修士生活锻炼，他是众门徒中的髙材生。他比其他人更善 
于把精神的和肉体的各种不同的品质结合起来;他既颖悟政捷，又 
踏踏 实实； 他发音流杨、淸哳，声音 悦耳； 他在教堂歌唱和读经，象 
夜鸾一般婉啦动听，使听众为之惊讶，因为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没 
有他读的和唱的好听。他把经书背得滚瓜烂熟，在交谈中可以脱 
口而出，他在寺院的工作中比谁都干得出色。他中等身材，面目清 
秀，长着大胡子，但不很浓密，头发是深褐色的，后来变白。他性格 
豁达，很好相处，他同情弱者。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堂和禅房282 
的功趿，做完折祷和磁头，其余的时间则用来从事寺院的工作和手 
工劳作。他饮食有节，一日一餐，有时两日一餐 ，到 处传诵着他的 
朴素生活和优良品质。显然，他是一个规规矩矩 、严守 纪律的 人》 

他对现实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十分敏感，不吹棒人，深信章程 和习愤 
的力量，理解人们的需要和弱点，而不大理解人们心灵的崇高品质 
和抱负 D 他可以诉诸人们的理智，征服人们，使之改恶从#，由坏 
变好。同时代人写的 他的- 部言行录中讲了这样一 件事： 经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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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交谈的许多大官们在他的感召下，逐渐改变了坏习惯，变得好起 
来: “沃洛茨基的国家毕竟向着美好的生活变化，人们还说，约瑟 
夫劝说达官贵人对农民采取宽容的态度，使他们相信这样做的好 
处。累人的劳役使农民破产，而贫穷的农民是不会好好工作和缴 
税的。为了缴纳租陚，农民卖了牲口，那么他们用什么耕 地呢？ 农 
民的地荒了，颗粒无收 f 破产的农民势必耍向自己的主人进攻。这 
全是为农业着想的明智之言，一点也没初进行道德说教，侈谈什么 
人道 主义。 约瑟夫就是这样对待人和事的。据他说，他移居沃洛 
科拉姆斯基森林时，身边什么也没有，可是他死时却留下了当时俄 
罗斯最富有的寺院之一。如果除了这些品质以外，再加上不屈不 
挠的意志和永不疲倦的劳动，那么就构成了寺院的创立者和行政 
管理者的完美形象，古罗斯共同生活寺院的大多数创立者都或多 
或少地符合这种典型。在创立寺院的时候，他连磨坊都没有，面 
粉是用手推磨碾成的。在晨祷以后，约瑟夫自己也热心地从事这 
项工作。一位新来的修士有一次看到自己的修道院长干这种同他 
的身份不相称的工作，惊叫 起来： “啊，师傅，你怎么干起来了，丢 
下让我干吧 ，于 是他取代了约瑟夫。第二夫，他又发现约瑟夫推 
283手磨,他又代替了约瑟夫。这样重复了许多次。最后，这位修士终 
于离幵了寺院，他 说:“ 我代替修道院长推磨，没完没了， 15 

1503年的宗教会议 

在1503年的宗教会议上，这两位寃家对头碰在一起，争吵起 
来。持隐通世界观的尼尔完全反对寺院占有土地，他写道，这些 
贪财的修士使他感到气忿。一度很清髙的 修士生 活由于他们的 
过错而变得〃卑鄙了'应当不让这些假修士在械乡活动。家庭 
主妇听到他们在自己家门口的无耻谈论，十分生气和愤慨《尼尔 
甚至要求大公，在寺院的附近不要建立村子，修士应当生活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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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大公把这个问题提交宗教会议讨论。尼 
尔和支持他的别洛泽尔斯克僧侣们谈了修士的真正意义和使命 e 
约瑟夫从东方教会史和嵌罗斯教会史中援引例子为自己辩解，并 
提出了一些实际考虑：《如果寺院附近没有村子，那么正直高尚 
的人怎么落发呢。如果没有诚实的苌老，去嗛儿物色人选 担任总 
主教 I 大主教.主教以及其他髙级宗教职位呢？如果没有正直高尚 
的长老，那么信仰本身就要动摇了， w 这种三段论法是在讨论教 
会的实 际问题 时第一次提出 来的。 教会当局并没有交给寺院培养 
高级教会神职 人员的 任务，不承认贵族出身的神职人员是教会不 
可缺少的支柱；而波兰的情况正是这样。约瑟夫的第一个论据是从 
俄罗斯敎会的实际情况中引出来的，在俄罗斯的教会中髙级神职 
人员一般是来自寺院；约瑟夫的第二个论点则是他的主观想象或 
主观偏见。约瑟夫的祖先是来自立陶宛的，他后来成了沃洛科拉 
姆斯基的服役贵族世袭领主。宗教会议同意约瑟夫的观点。最后 
结抡在一些拫告中提交伊凡三世，这挂报告引经据典，写得有根有 
据。但是这些报告中有一个使人不解的 地方： 在宗教会议上人们 
反对的只退寺院占有土地，然而宗教会议的神甫们却对大公说： 
他们不赞成交出髙级神职人员的土地，其实在宗教会议上并没有 
人对此表示反对。问题是在宗教会议上取得胜利的一方故意采取 
沉默策略。约瑟夫知道，伊凡三世是支持尼尔和他的一派的，因284 
为伊凡三世正需要寺院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很难保得住的，所以 
宗教会议把人们并无异议的髙级神职人员的世袭领地同它们联系 
在一起，从而把这个问题普遍化，扩及到教会的所有土地，这样就 
使得伊凡三世在寺院的世袭领地问题上也难以作出决定。由此可 
见，伏尔加河以东的荒郊修士出于宗教道德的动机而提出的把寺 
院世袭领地收归国有的问题虽然由于政府出于经济需要而得到它 
的默然赞同，但却遭到教会髙级神职人员的反对而归于失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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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神职人员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剥夺教会的全部不动产这样一个 
引起人们反感的问题 V 

理论上的论战 

在宗教会议以后，寺院世袭领地问题从一个实际问题变成了 
更加危险的理谂性问题。双方展开激烈的论战，几乎一直持续到 
十六世纪末。颇为冇趣 的是： 涉及当时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各种重 
要利益集团都卷了进来，他们阐述了当时最有见解的思想。当时 
俄罗斯精神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些现象都同这场论战直接间接有联 
系。但是叙述这方面的情况不属子我的讲座的范围，读者要想了 
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已故的 A . C . E 甫洛夫教授的出色著作 
«俄 国教会土地世俗化簡 史》 17 。我只简单地谈一些情况。在论战 
中最著名的反对贪財者是王公出身的修士斜眼瓦西安和来自阿陀 
斯山的马克西姆*格列克。瓦西安的著作是揭发性的小册子 :他一 
方面捍卫自己的师傅尼尔 • 索尔斯基，另一方面用生动的>有时是 
尖锐的笔锋描绘了拥有世袭领地的寺院所过的非修士的生活，描 
述了它们的修士们为经济琐事而繁忙的情景，刻划了他们对权贵 
富奈阿谀奉承的丑态，描写了他们自私自利、 m 利盘剥和残酷地对 
待农民。他的著作不只是讲到不贪财的荒郊修士的愤慨，而且还 
时常谈到帕特里克耶夫王公家族中的一位贵族也反对那些从大贵 
族手中夺去土地的人和机构。瓦西安还进行了同他持有相冏观点 
的库尔勃斯基后來直接进行的那种 指责： 贪财的修士们在农村进 
行的经营使农民的土地破产，而他们巧妙骗取的所谓拯救灵魂的 
捐献则使军人和服役的土地占有者比贫穷的盲人歌手还要处境可 
怜。马克 西姆* 格列克反对寺脘占有土地的著作则没有论战的那 
种过份言词，他是平心静气地採讨问题的实质的，不过有些地方 
也不免有讽刺挖苦的话。约瑟夫在自己的寺院实行了严格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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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制度，希望以此来整頓寺脘的生活，用辩证的办法，而不是用 
实际的结合来消除修士不要财产和寺院拥有过多土地这两者之间 
的矛盾，即在共同生活寺院中，一切都属于寺院，修士个人一无所 
冇。马克西姆反对说，反正都是一样,就好象有人参加了强盗的一 
伙，同他们一起抢劫了人象的财富，可是后来被抓到的这个强盗在 
审讯中却辩解说：我是无辜的，因为一切都留在同伙那里，我什么 
也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的修士的品质绝不能间贪财的修士的品 
德习惯调和起来，这就是马克西姆 * 格列克论点的基本思想。 

当时的理论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政府具有那么大的意义。尽 
管不贪财的一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取得了胜利，可是莫斯科政 
府在1505年宗教会议以后还是放弃了对寺院世袭领地发动进攻 
的 t 卜划， 而只限于采取 守势； 特别是在伊凡沙皇在 IMO 年左右企 
图利用苋斯科附近的总主教的土地来在经济上安顿服役人员的做 
法遭到总主敎的坚决反对以后，更是如此。许多命令以及在批准 
“百帘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上就寺院的混乱状况进行的冗长辩论并 
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不过倒也试行了各种措施来制止寺院从服 
役人员阶级中进一步夺取大量土地，“以便使服役不受损失，土地 
不致从服役人员手中失去”。政府对寺院的收支情况加强了监督。 
除了这些搢施外，宗教会议在大贵族的参加下还于1580年】月15 
H 作出裁决 19 :高级神职人员和寺院不得从服役人员手中购买、收 
柙世袭领地或作为安灵祈祷的费用，不得以任何方式扩大占有的 
土地。在这项裁决以前高级神职人员和寺院从服役人员手中购 
买、 收押的土地一 律收归 君主，至于交不交赎买费，由君主决定。 
十六世纪在教会世袭^地问题上莫斯科政府能够从宗教界取得的 
东西就是这些。 

下一讲我们将看到这个结局同农民命运的联系，对此我们将 
ill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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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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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占有土地同农奴制的关系——十五世纪和十六迕纪 

的农民-农村居戾点的种类 耕地和荒地的比例。土地 

占有者的类型一农民 （1) 同土地占有者的关系， C 2) 同国 

寒的关系-欢民的社会结构 ■欢村公社问超-农民对 

土地的经营——帮助、 贷敖、 优惠~一农民的份地——鲩役 
-结论 

寿篇占有土地和农奴 M 

上一讲 1 结束时，我答应要谈谈寺院世袭领地同农民命运之问 
的关系。你们大概会纳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之间会有什么 
联 系呢？ 联系是有的，而且是两方面的。第一 t 构成寺院 世袭领 
地的是服役人员的土地以及公家和宫廷的 土地； 公家和宫廷的土 
地是保证服役人员需要的后备基础》政府想把落人寺院的土地收 
归国有或者重新交给服役人员，但是没有成功；由于寺院占有土地 
而便国家经济受到的损失不得不依犇农民的劳动、加强他们的说 
捐茱加以弥补。后来，寺院的免挞土地对公家的和服役人员的土 
地的收入始终是一个威胁，因为它们的免税土地把农民从公家的 
和服役人员的土地上吸引走了。政府为了减少这种危险性而不得 
不采取强制性措施来限制农民的转移。这种限制还不是对农 R 实 
行农 奴制，但是，我们看到， 它为 这种强制准备了警察基础。 由此 
可见，寺院对土地的占有同时也加剧了农民劳动的艰苦性和减少 
了他们的自由。这 两种现 象的内在联系 也可以 说明它 们的外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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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什么那么相似。就寺院 i;t 袭領地进行的奄无结果的理论争论 

和为限制咒迸一歩扩大而右取的那些不沏底的立让措施，酷似迮 
叶卡笾琳娜二世、还厉山大一坻和尼古拉一 111;统治时期在掊刊上 
就农奴制的危害展开 的荷样 毫无结果的争论和政府力了减少这种 
危害性而采取的一驻龙效稂少的措施、现在我们讲一下十五—— 
十六世纪的农民。 


农対居民点 

如果根据十六世纪的土地调査册来研究农村农业人口的情况 
f ?3 话，那么从外貌上看，情况大致 如此： 有教会的村子是由四至十 
户农民组成的，很少有 S 多的农户，有时只有贵族的庄园和几家 
牧师、一些长老和修女的禅房、靠教堂施舍度日的乞丐的茅屋； 
在村子的周围有荒地和大大小小的村落，它们把这个村子当作自 
己 ft 宗教中心和经济行政中心。在中央地带各州，象在诺夫哥罗 
德北部一样，完全由牧师的院子和乞丐的茅屋组成的、有教堂 
的居民点叫作教会村。没有教堂的、但有土地占有者院子或者有 
他们的经济设施、不过没有农户的居民点叫作屯子。在新开垦的 
土地上出现的居民点叫作林中新村。林中新村通常只住有农户，. 
没有别的人。随着时间的逝去，林中新村发达兴旺起来，在最初的 
人觉附近又出现了一两户人家，于是就成了村子。如果村子没有住 
户，耕地被抛弃，或者只是白邻村的人维持一部分耕地，那么它就 
变成了荒地 3 *。莫斯科县有一个沃赫纳乡，它原来属于分封王公弗 
拉基米尔 • 安德列耶维奇，后来转归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 
院。这个乡在十六世纪 末有三 个住人的教会村和两个荒废的教会 
村，在这两个荒废的教会村，只有空空的教堂,《没有歌声”，没有牧 
师;有一个住人的屯子，寺院的管家自己耕种了二十四俄亩坏地 V 
还有三个村子和三十六块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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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和荒地 

相邻的村庄互相毗连的耕地为了避免人们的践踏 ，依注以中 
线为界双方各自画起来。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单独的耕地以及相 
应的草场，草场按干萆垛来计算(二十个干草垛算一俄亩)。 当时 
普遍实行三区轮作休耕制。耕地分为三 个区： 春播区、秋播区和休 
耕区。但很少有全部耕地都播种的，由于肥力衰竭和人口外流，大 
片或者小片耕地被抛弃，无限期地实行休耕。在中央地带各州和 
锘夫哥罗德一普斯科夫西北部，休耕地大大起过耕地。这些地方 
的世袭领地是一俄亩耕地，两俄亩至六俄亩怵 耕地； 服役领地足十 
二俄亩与二十九俄亩 之比; 寺院土地是一俄亩与十四俄亩之比 ，高 
级神职人员的土地甚至是四俄亩与五十六俄亩之比。但是新的休 
耕地不属于“ 荒地” 之列。属于荒地的是大片耕种的和未耕种的林 
区，即很久以前的休耕地上或未耕种过的土地上的林区。为了使 
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耕地和休耕的林区荒地的比例关系，我从1577 
年的税册中列举一些数宇，这部税册描绘了科洛姆纳县的土地情 
况。 这个县的寺院和服役人员土地、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耕地和 
草地，三个耕作区共计为四方六千俄亩左右，而列为体耕地和林区 
的面积为二十七万五千俄亩左右，也就是说，“住人的'耕种的土 
地占荒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换旬话说，七俄亩土地中只有一俄亩耕 
种(约为 14%) a 如果按土地占有者的类型来看这种比例关系，那就 
是： 服役的世袭领主的耕地和草场同休耕地和林区的比例是一俄 
亩比三 >四俄亩 C 即为20— 2 5资 ）， 领主的这种比例是一俄亩比六， 
七俄亩（1 2 _14唤），寺院为一俄亩比十俄亩（9%)。这就是中央 
地带一个古老的县的情况。在一个更加靠近中央的县里，荒地也 
占很大比例。根据1584年的税册，在莫斯科县的苏罗日区，服役 
的世袭领主的耕地和草场同休耕地和林 E 的比例是一俄亩比三俄 
290亩（25%),地主是一俄亩比七俄亩 CI 2%), 寺院恐一俄亩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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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 （14 弗 )。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的寺院在耕种土地方面总的 
来说是落位于世俗土地占有者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它们的土 
地所占的比例更多一些。例如，根据十六世纪末的税册.以 
上所说的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央净院的沃赫纳乡的耕地同荒 
地的比例为一俄亩比半俄亩（67%〕。而这个寺院在佩列雅斯拉 
夫利一扎列夫斯基县所占的三万一千俄亩土地中，耕地和草场 r 占 
一万俄亩 C 32%) 3 在中央地带的州里情况尚且如此 t 莫斯科以北 
和以东的地方的荒地比例就更大了，有些地方达不过，即 
使在这里也有例外。科斯特罗马县的涅列赫塔乡是特罗伊茨基 一 
谢尔基耶夫寺院的老领地。根据1592年的税册，同费奧多罗夫斯 
克村相毗连的、拥有一拽忖子的这个乡在休耕地和林区方面占的 
比例为30%,跟我们在靠近菸斯科的地方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 
反。这表明，土地耕种的水平与其说取决于土壤的质量，不如说取 
决于地理和历史等条件。尽管经营条件非常好，可是许多地方的 
耕地是微不足逍的 > 分散的，淹没在广大的未开垦的或被抛弃的荒 
地中。从以上援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研究十六世纪的艾 
斯科土地调査材料时，发现当时的农村居民是迁徙不 定的， 分散 
的，他们没有资金去热心地广泛开发他们面前的广大林区，也 S 冇 
这方面的动力，他们只好以少量的耕地煳口。他们从这些土地上 
收割几次庄稼以后，便把它们永远抛弃，却去别的处女地上® K 以 
前的做法 2 \ 

土地占有者 

养活农民的土地按照土地占有者的类型可以分为 三种： 教合 
土地一属于教会机构； 服役人员或大贵族 的土地——属于服役 
人员；君主的土地。君主的土地分为两 类：官 廷的君主土地一一厲 
于官廷，仿佛是他的私财；宫家的君主土地——不属于任何私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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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国家土地。宫廷土地和官家土地之间的区别不是法律方面 
291的，而是经济方面的。宫廷土地的收入专门用于维持君主的宫廷， 
主耍是缴纳实物，而不是交纳税款。 因此， 在十七世纪，这两类土 
地往往互相转化，交 m 在一起，在官廷的管理下合二而一。由此可 
见，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国家存在三类土地占 有者： 君主、教会机构 
和服役人员 3 在奠斯科国象的领域内，我们没有发现别的私人土 
地占有者，即不存在农民土地占有者。各地的农民都是靠别人的 
土地——教会的、服役人员的或国家的土垲生活的。甚至种不属 
于仨何私人的官家土地，农民也不认为这种土地是自己的，十六 
世纪的农民在谈到这些土地时说 :“土 地属于大公，但归我使用。” 
“土地是上帝的和君主的，但由我耕种和种植黑麦，可见，公地上 
的农民把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地区分开来。这就是说，就 
土地的地位而言，即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同土地的关系而言，十六世 
纪的农民是无地的庄稼人，种的是别人的土地。由此就产生了一 
种特別的法律、经济和国家关系。 

农民和土地占有者 

现在首先谈谈农民同土地的法律关系，即他们同土地占有者 
的关系。农民是梱据同土地占有者缔结的合同耕种别人土地的自 
由农，他的自由表现在来去自由，即有扠离开一块土地转到另一块 
土地上，离开一个土地占有者去为另一个土地占有者服务。最初， 
这种权利不受法律的限制。但是土地关系的性质使农民的 这种杈 
利和土地占有者对农民的权力都受到了限制。例如，土地占有者 
不能在收割以前赶走农民，农民也不能在未收割完毕同主人淸帐 
以前离开土地。农业的这种自然关系产生丁这样的必 要性： 应当 
由法律确定一个农民可以离开土地的统一时期，这时双方可以清 
枨。伊凡三世的法典为此确定了一个必须逢守的时期：秋季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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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节月26日）前后各一周。而普斯科夫邦十六世纪別规292 
定了另一个法定的农民离开日期，即斋戒期前的最后一次荤您 LI 
(11 月 14 日）。这躭是说，当完成一切田间工作时，农民可以离 
开土地，双方互相淸账。农民的自由还表 现在： 他耕种别人的土 
地时，同土地占有者缔结土地合同。劳投合同叙述了这种租促 
:同的条件。农民是以一个自由的、在法律上同土地占有者完全平 
等的人的身份同后者缔结合同的。他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从主人 
那里租下一块大小不等的 土地。 因此，这种地段婭各不相同的。 
农民承包一定数置的奥勃扎①或维季®。奥勃扎和维季都是土地 
的课税单位，在诺夫哥罗德北部用前者计算耕地面积，在中央地带 
备州用后者来计算。根据土壤质量，三田制的十俄亩到十五俄亩 
的土地为一奥 勃扎。 维季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计算单位*不过根据 
同样的理由或者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而各不相同*。按照通常的、 

即官家的标准,一维季好地是十八俄亩，一维季中等土地是二十一 
俄亩，一维季坏地是 二十四 俄亩。而且流行的维季有大小不同的 
规格。我已经说过，农民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取得一定数覺的奥勃 
扎或维季，很少是一个完整的维季或奧勃扎，在劳役合同中并要讲 
明租地的条件。对新的来人 51 是十分慎重的，耍加以审査， VjiVJ - 
地需要提出一些担保人，保证他信守合同，居住在某个村子或乡 
村*作安份守己的农民，种地、建房，兴建新的房子，修理老的房子， 
不逃跑 a 保人可以是这个新人投奔的地主的农民，也可以是别的 
人。如果佃户租的是荒地，而不是现成的庭院和耕地的话^那么他 
要保证建房、耕地 ，围 田地，清草场，安份地生活，不开小酒店，不愉 
盗。如果农民未能履行保证，他或他的保证人要付给违约金。劳 M 3 

①②奧勃扎 （ oSwa) 和维季 (BblTb) 均为占罗期用 a 讣兑说额的土地面积单位， 

它 们 各为多 少俄亩，依 土地质 a 而定，而且在各个不冋的地区 ，数量 也不等。——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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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合同规定了租地的农民应付的租金和劳役。新来的移民或同他 
相处的其他农民一样胀从总的规定，或者另行签订自己的条件\ 
有些庄园，所有的农民都交一定的现金或粮食。另一些庄园，农民 
不是交现金或实物，而是为土地占有者完成一定的工作 a S 常见 
的是混合 情况： 农民除了交现金或粮食外，还要为土地占有者服 
徭役，叫作为贵族做事。租陚和摇役之所以结合起来，是因为它 
们经济来源不同 3 租金和租陚在古代罗斯是租悃别人的土地付出 
的费用\徭役的起源则完全 不同。 租佃別人土地的农民常常从 
主人那里借一些钱或得到一些其他帮助。为此，农民不是付给利 
息，而是为主人额外再做一些工作,常常是为主人耕种一走数量 
的土地％由此可见，古代罗斯的徭役是来源于租地和借钱（或 
借其他东西）的结合。但 7 这只是徭投的原始形式，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成为农民的一般劳役，正如贷款成为农民租地合同的一般 
条件一样。当我们谈到农民的经济地位时，我们将研究农民租陚 
的幅度和种类 T 。 由此可见， t 六世纪的农民在同土地占有者的关 
系方面是租用别人 C 君主的、教会的或服役人 员的〕 土地的自由価 
农％ 


农民和 S 家 

现在 9 *我们来研究一下农民同国家的关系。十六世纪的农民 
从政治意义上说尚未成为一个阶层。它当时暂时处于自 由的地 
位，还不是一个享有自己特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固定阶层。其重要 
特点是工作的 性质： 自由的人一在交租的土地上干活，就成了农 
294民；他一抛弃耕田，从事别的活计，就不再是农民了。因此，义务 
和与之相联系的扠利是同时消除的。这同后来形成的阶层中的情 
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拔弃丁农民阶层的权利或者丧失了这种 
扠利，但他并不能解除这个阶层的义务。一个农民尽管不再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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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仍然要纳税。贵族尽管没有了土地，也耍服役。十六世纪落在 
农民身上的土地租陚不能说是农民阶层的义务，这里有着细微的 
乾别，随着这个阶层的建立而逐渐消失。农民的土地租陚并不是 
萚在耕地的农民身上，而是落在应交租赋的土地身上的，不管这块 
土地的古有者或耕种者是谁。十五世纪从农民阶层购买交租土地 
的大贵族应当象农民一样交纳祖税，但他不是农民，因为他有另一 
种职业，即国家的军政职务，这种职业决定了他的社会 地位。 同样， 
耕种主人交徂土地的奴仆也不是农民，因为他不是自由人。1550 
年的法典指出了劳役 、称 号同职业之间的咲系，它把农民的土地义 
务同个人义务区别开来，土地合同一般附有个人义务，但并不取决 
于个人义务。在法定的秋季放弃自己的地块、但在其上留有冬麦 
的农民在收割庄稼以前仍要付地租和税款 s 但是在这段沏间，从 
11月放弃土地到次年7月收割完毕，他没有义务为土地占有忠工 
作，因为这是他个人的义务，不是农民劳役合同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没有这个条件也可以签订土地合同。赤贫的农民可以在地主 
的庄园居住，承担这个义务，而不租佃他的耕地。同样，农民也可 
以不在法定的时期把自己卖身为奴仆并在自己的地段上保留冬麦 
或春麦，为此，他要付出农民的租赋，不过他已是奴仆，而不是 
农民，不是纳税的人。但是在转为奴仆时，他并不由于他放弃的我295 
舍而向土地占有者付房租。这是奴仆身份包括的个人义务 9 °。相 
反的情况也可以说明法典中的决议的这一意义，这部法典没有列 
举这一情况，但是1532年马赫里什寺院的一份没有公布的文件列 
举了这一情况，当时不是农民离开土地占有者，而是土地占有者抛 
弃白己的农民。那一年年初，一位世袭领主把自己的小村子卖给 
了寺院，村子的土地上已经播种了秋播作物，还有扠播种春季作 
物，在这个村子里呆到年底 C 耶稣诞生节 X 并为春季作物和秋季作 
物交纳租陚，这个村子的农民必须按照以前同主人签订的合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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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耕种他的土地，但是这个主人已不能按照土地占有者的权力不 
通知寺院就把任何农民赶走；如果农民想自愿离开，他必须向寺 
院交付房租和其他费用，而不是向卖主交付这些费用，因为后者已 
丧失这样的扠利》卖主可以在 S 月份捶种1533 年的 黑麦，但只交 
纳秋播作物的陚税， s 因为黑麦还没有从田地足長 出来' 由此可 
见，国家只是把农民当作交粮纳税 的人; 只有在纳税的土地上居住 
的农民才耕种土地，把种子撒在他轿过的地段上。如果他不居住 
在鈉税的土地上,不耕种纳税的土地，不交粮纳税,土地本身是无 
法生財的;如果无人耕种，土地就荒芜了。由此可见，古代罗斯的 
农民陚税不是落在农民的劳动上，也不是落在一般的土地上，而是 
落在 耕种纳 税土地的农民劳动上 

社会结构 

国家税捐是农民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为了纳税和服徭役，农 
民结合为行政单位，叫作区和乡。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两者的区 
别。区和乡最初是农村社会、农民的村社，他们互相结成连环保 t 
保征交纳贡賦。这些 w 行政单位是由地方长官和乡长领导的。地. 
方长官和乡长是中央政府所厲的机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村社 
296管理机构，有自己的材社行政会议，选举自己的执行机构。乡公 
所由乡长或百人长和领薪俸者组成，他们负责向村民分摊陚税和 
徭役^村社管理机构负责乡里的土地经营事务，其最重要的工作 
是管賦税和徭役。民选机构负责日常事务，必要时可以同乡公所、 
同“全体农民” 谈判。 乡长除了分摊陚税和徭役以外，还代表全体 
修士和领薪俸者根据村社行政会议的决议向新移民分配闲地，为 
他们要求优惠条件，为修士们向佃户收集租金，在法院捍卫乡里的 
土地不受外人的掠夺和侵占，在中央政府面前提出乡里的箱要或/ 
者就其地方机构的不当做法提出申诉，如果乡里的土地是官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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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世袭领主这样的代表的话。村社之所以产生连环保的 一件最 
重要的事情是村社需要为贫穷的或迁谣的忖民交纳赋税 ' 这种 
陚税一般是按一定比例由全忖社分摊，分摊办法是依据耕地调査 
册所订的各户纳税标难。村社根据各纳税户的土地多寡把税额分 
摊给各户。但是，有些农民抛弃耕地，离开了村社。还有一些农民 
无力支付根据他们的耕地份额分摊给他们的公款，于是便转而耕 
种更少的土地，或者成为没有耕地的赤贫农民。无论是哪一种情 
况，在进行新的耕地调査以前，他们的陚税必须由全村社付给。这 
种 11 *乡级结构存在子分封时代，一直保持到十六世纪。随着筘斯 
科国家的扩大以及服役人员和教会占有土地的发展，作为农村社 
会基层单位的乡逐渐解体。私有的土地占有者、服役的地主和世袭 
领主、敎会机构，他们从官家的乡里和宫廷的乡里获得了土地，以 
前曾经是同附近乡里的农民一样交税，而现在则为自己的土地获 
得了各种优惠 条件： 作为地方政扠的地方长官和乡长除了最严重 
的刑事案件外不得对他们和他们的农民进行审判，也 “不得 派监督 
官监督他们的任何事情”;他们自己获得了对其农民进行审判和监 
督的权力，从而使他们有时无需象本乡的其他农民那样分担村社 
的摊款。这种车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的村子以及他们所属的大小 
村庄从乡的组成中分离出去，成为单独的司法行政单位，有自.己的 
世袭领地管理机构，有自己的管家或寺院村庄的长老。但是与此 
同时也存在着一般村庄的村长和其他村社民选机构，他们在世袭 
领地管家的参加下处理本村社的土地事务，分摊税款，从外面的土 
地占有者手中租彳田土地，甚至不是用自己的世袭领主的担保，而 
是用邻村贵族的担保来保证这类交易。这祥的村子形成了新的村 
社，取代了老的区和乡。1497年法典不加区分地把整个乡和各个 
材都当作村社，从而标志着这样的 时代： 作为基层社会的乡 分解为 
村。不过，并不是到处都发生这样的分解，只有大的土地占有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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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到庇护的土地占有者获得了特权，才把他们的土地 M 乡的结 
构中分离出去。其余的农民到十六世纪宋《还同自己的乡一起承 
担国 家的一切陚役'但是支撑农村世袭领地社会的基础同把以前 
的乡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一样的：这就是国家的土地賦役。这就是 
说，不论对于农村来说，还是对于乡来说，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社 
会的纽带是土地的陚役，而不是土地本身;这是农村的财政上的> 
赋税上的联合，而不是土地上的联合。 

关于农村公社问题 

大家听到我关干十五世纪和十六 lit 纪农村社会的见解，大概 
会觉得，我还没有把问题说透。有人会 问我: 就其占有土地的性质 
柬说,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是否类似于现在的共同占有土地的农 
村公社呢？关于俄罗斯农村公社的起海问题一度在我国著作界引 
起过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奇 
298切林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这个问題，继他之后，有一派人认 
为.大俄罗斯农村公社是在相当晚的时候才确立起来的，只是到十 
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实行了人头税才最后 
形晛 ua 。 另一派人追随我们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別利亚耶夫。他反 
对奇切林的看法，认为农村公社在俄罗斯古代就有了，稞代公社 
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原则从罗斯早期历史开始，远在柳里克到来以 
前 就已经 施行了 116 。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观点，需要了解一下他们' 
争论尚问題。在古代罗斯，农村基层社会叫作村社，而不叫公社。 
公社这个词是上世纪的著作中开始使用的，指农业改革时期的农 
村基层社会，它具有公社土地制度的一切特点，它的基本原则是 
共同占有土地。其重要特点可以 说是： 1) 必须平均分配份地; 2) 公 
社具有严格的阶级 等级; 3) 连坏保，土地是按照农民的劳动力和賦 
税能力而分配的 3 除了根据人口调査的数字分给份地外，还存一 




种按照赋役能力的实际情况分给的份地，即按照各户的现有劳动 
力强行分配土地。这是因为毎个农民份地的多寡决定着他的义务 
的轻重。一 旦出生 和死亡破坏了这种一致性，那么就需要重新分 
配土趣，以恢复平衡， 闺此 可见，土地本身不是服徭役的源泉，而 
是实现徭役的辅肋手段> 在十五性纪和十六世纪的农村社会中我 
们旣没有发现这种强制性的平均分配土地的现象，也没有发现农 
民土地义务的阶层等级性质 s 农民是 K 量力”自行租佃土地，在土 
地占有者的或者営珪的庄园上同土地占有者本人或者间他的管象 
商定此事，而没有村社的参加。自由佃户的賦税是根据他租佃的 
土地的大小确定的。因此，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承担义务的源299 
泉，而不只是实现义务的辅助手段。土地地段具有永恒的，始终不 
变的组成。大部分农村是由一两户人家及其所拥有的田地组成， 
这些田地的界线世世代代通常是由地契确定的:“哪些地方可以耕 
种 、割草 和伐林，农民本人并不固定在田地上，也不固定于农村社 
会,甚至也不固定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自由地更换田地，离开 
鹿先的村社，甚至不当 农民。 从十五设纪的一份地契中我们了解 
到:有一个农村在三十五年 中更换 了六个农民占有者。在十五、十 
六肚纪的农村社会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共同占有土地的两个重要标 
志 .， 也许应当在非常罕有的现象中去找这种占有制的萌芽吧，我 
们在德米特罗夫县1592年关于特罗伊茨基 一谢尔 基耶夫寺院的 
土地调査中就碰到了这样的萌芽但这是多么软弱的萌芽啊，在 
这些土壤贫瘠 > 耕种得不好的土地上，每户农民耕种五俄亩或者甚 
至只耕种三点七五俄亩的坏地，超过了全屯子或者佥村子每户农 
民的平均耕种数置，有二至四户农民稂据自己的力量各耕种了五 
饿亩至七点五俄亩土地，而有一个屯子，十六户农民总共耕种了 
二十二俄亩土地，平均毎户只耕种了一点三七俄亩土地。这仿佛 
:: i 试验性的共同耕作制。土地徭役制本身也使农民从土地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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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把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纽带: 徭役是按照维季分配的，由同一 
个维季的农民共鬨承担，分配工作由村或乡的民选机构来进行。 
连荪保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用它来保证村社完成赋税，诅并非只 
有农村公社才具有这个特点，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所有地方管理叽 
构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连坏保当时即使不是导致定期的普遍 
重新分配土地，也导致局部的重新分配土地 n 在土地调査中我们 
看到有些村子有空房子，但是却没有空闲的耕地。这寒 味着: 空闳 
的土地或者在几家住户中间分 配了， 或者连同陚役一起分给了一 
户。我用这些事例是想说明，在十六世纪的农村社会中找不到共 
300同占有土地及其分配的制度，农村社会只有权支配农民的土地，以 
便保证完善地交纳賦税。这种支配权培养了这样一些观念和习 
惯，它们后来在其他条件下成为共同占有土地的基础。根据奇切 
林的看法，这些条 件是: 强制性的劳动和按照现有劳动力硬性分配 
土地。这些条件的作用在十六世纪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不难想 
象,这首先不是表现在尚未农奴化的农民中间，而是表现在奴仆中 
间，土地占有者早就使自己的一部分家仆耕种主人的土地，分给 
他们一部分房屋、经济设施和土地。在十六世纪的文件中我们发 
现,这种分配不是按户头进行的，而是一下子不加区分地分给所有 
的“户头”。这些《短工们”(当时人们如此称呼那些耕地的奴仆）然 
后把他们分到的这些田地彼此重新加以分配，或者按照他们共同 
经营土地的劳力比例来分收成 11 ^ 


农民对土堆的经营 

现在来探讨一下农民的经济情况，看看他们在自己狭小的经 
济范围内是如何生活的。农民是租佃他人土地的、自由的、可以流 
动的钿户，这种自由的保证是，他有权自由出走，有权同土地占有 
者订立契约。这是农民依法应得的地位，不过,早在十六世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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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灯況就远如此 13 。 作为自由的、可以流动的佃户的农民，他们 
在取得他人的土地时大部分是两手空空，既无资金，也无农具，服 
役领地占有制扩大到奧卡河以西和伏尔加河中游以后，没有农具 
的农民大大增多了。我们已经看到 c 第三十三讲），中央地带各县 
的人，主要是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的《未注册的”人被那里的空闲 
领地所吸引。依靠别人土地的这些农民霖要土地占有者的帮助， 
特别是当他们耕种的是荒地、处女地或者早已荒芜的土地时，更是 
如此。移民几乎都需要这种帮助。这几乎是农民订立土地合冋时 
的普遍条件，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农民在秋季住到有人住过的、 
已经耕过的地段上，把建筑用品运进现成的庭院，从土地占有者那 
里莸得帮助或贷款，即现金 、性口 ，更常见的是粮食，作为种子和人 
粮，用来播种和喂牲口，直到打下新的收成为止。帮助 13+ 和 
贷款在农民的劳役合同中有时混同起来，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 
所谓帮助，一般是在初期提供的，用来整修房舍、住所和经济用房 - 
以 及围圈 田地，如果农民是按照合同办事的，这笔贷款可以不偿 
还，而借给牲口和其他农具，或者借给购买这些东西用的钱，是用 
来经营土地的，这笔贷款是农民的愤务，在他离开土地占有者时是 
要偿还的 。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的现金贷款叫作劳动贷款，因 
为它同农民为土地占有者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付利息的贷款是 
不何的。因此，土地占有者把《村子里的钱分作生利息的贷款和 
以耕代息的贷款' 如果农民租佃的是空闲的土地,需要翻耕和修 
建，那么，除了帮助和贷款以外，还可以完全免税免役或部分地免 
税免役，免税免役时间的长短，视这块地段荒废的程度，要求准备 
工作的复杂性 而定。 免税免役的时间可以是一年、两年和两年以 
上。在此期间，佃户既不向“君主纳税”，也不向主人交现金、粮食 
和其他东西，或者只是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义务。究竟需要多少贷 
款，可以从一些个别情况中看出 来：阿 列克谢也夫家族是莫斯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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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罗夫斯克县的不大的世袭领主，他们在1511年向其农民发放 
的贷款按我们目前的币值计算为两千卢布。+六世纪的文件有大 
量事例，说明农民是用主人的种子在自己的田地上播种的，这特别 
生动地说明了农民的经济。十六世纪下半叶编制的关于基里尔 • 
别洛泽尔斯基寺院世袭领地调査册，列举了寺院所属的大小村庄， 
并标明农民租佃寺院土地的维季数，共约一千五百维季。其中 
302 70%的维季是用寺院的种子播种的，也就是说，掌握这部分田地的 
人没有世袭领主的帮助就无法下种。根据调査册，农民使用的种 
子有黑麦、小麦，大麦和燕麦，按照现在的粮价计算,共计不少于五 
万两千卢布只要农民租用寺院的土地，这笔种子贷款就始终记 
在他的帐上，甚至由父传子,作为这家农户的永久债务，其利息列 
入毎年向寺院交的租賦中。这就是说，借贷种子的人背着粮食贷 
款的沉重负担。 

农民的地块 

农民的经济基础是他耕种的地块。我在叙述十六世纪农民在 
法律上同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时，已经说过，农民同土地占有者订立 
合同,从后者手中取得一定份额的维季或奥勃扎，很少是一整个维 
季或奥勃扎，至于一个维季以上或一个奧勃扎以上的情况那就更 
少了。为了研究农民的经济，必须更准确地弄清楚农民地块的大 
小。农民的地块是各不相同的，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土质而异， 
因农户的劳动力而异，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条件，对后世的研究者来 
说是很难掌提的。稂据对这方面的文献的科学研究水平，现在不 
可能对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全国各地纷繁复杂的情况进行探讨。 
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者研究了大量档案文献，这些文献为研究农 
民中间的耕地分配情况提供了丰官的材料，换句话说,为全面探讨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家各地农民毎户的份地惰况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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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材料。但是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很难联为一体，得出完整的 
结论，而且尽管材料很丰富，可是仍然缺少许多东西來作出这种 
全面探讨。我们只好使用文献的零碎材料，引用一些该大的数字 
和最小的数字，推算出平均数字。我们看到，有的每户份地为二 
十四俄亩，甚至四十七俄亩，有的只 W 三俄亩》甚至在同一个土 
地占有者——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那里，符的世袭领地303 
的农民获得上述的最大份地四十七俄亩，而另一处的农民却只有 
四点五俄亩份地。到十六世纪末，份地明显地趋向缩小。裉据十 

六世纪上半叶的调査材料，特维尔县普遍流行的是大份地-十 

二俄亩或十二俄亩左右。面库沙林诺乡每户份地的平均数达到八 
点五俄亩，根据 ISSO 年的税册，那里的份地没有四俄亩的。总的 
来说，十六世纪农户耕地的平均数是五俄亩至十俄亩，而到这个世 
纪末则为三俄亩至四点五俄亩，南部草原各县稍多一些。但是由 
F 当时农民的流动性很大，农民劳力分布极不平衡，这个乎均数 
不能准确地说明实际情况。根据一些庄园的详细清单，有几十个 
大小屯子的农村,找不到两个届民点拥有同样份地的，一个村子的 
份地为七俄亩，而邻近的另一个村子的份地则为三十六敗亩，甚至 
五十二点五俄亩。总的来说，通过对十六世纪土地文献的研究，使 
人获得了这样的 印象： 农民的一般份地比人们预期的要小得多。 
考虑到当时农户的人口组成比现在要复杂得多，所以如果根搪人 
口调査的材料来计算份地的话，那么看来，当时俄罗斯农民手中的 
耕地不会比他们子孙后代根据1861年2月19日的规定得到的耕 
地更多，如果说不是更少的话。 


贡赋 

估计纳税的农民份地所承担的责陚，那就更困难了。主要的 
函难在于其复杂性：份地要向君主纳粮、交税、服徭役，然后要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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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有者交钱 、交粮 食和其他细小杂物，如鸡蛋、母鸡.干醅、熟羊 
皮等等，最后，还要为主人千活。索洛维茨寺院的合同向它的一个 
村子的农民解释了干活包括哪些 内容： 农民为寺院的耕地耕作和 
下种，修理寺院的房舍和谷仓，修建新的房子，取代旧的房子，往寺 
院运送木材和劈柴，赶马车把寺院的粮食运到沃洛格达，然后从那 
30.1 里把盐运回來。如果说交纳的粮食迅可以比较精确地折算为現在 
的币值的话，那么这些徭役和>卜充的实物就很难作出精确的计算 
了。古代的课税单位奧勃扎和维季也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因为 
这些溫税单位是变化不定的，备地的标准不一样，即便我们根据它 
们准确地计算出土地的賦税额，我们也无法生动地了解陚税额究 
竟有 多少； 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折合为户或俄亩，而这样做并不 
总是成功的 a 我只提供一些便千进行这种换算的材料。但是，在这 
方面，我又要在方法学上略加说明。我给你们援引了一些关子土 
地贡陚的数字，说明农民向土地占有者交纳多少东西。但是，你们 
会问, 这交得多了，还是交得少了？我们最能理解的衡量古代事物 
的办法是同现在的东西作比较 3 我们用什么东西同十六世;纪的土 
地贡陚作比较呢？你们首先会想到：同现代的地租作比较。现代 
的地祖纯属公民法权范围内的亊 a 但是十六世纪的农民从土地占 
有者或农忖社会那里租佃 纳税的 土地,通过公民的这神私人交易， 
就对国家承担了一定的 义务； 纳拢土地负担的对君主的陚役、对 
公家的责賦全部落在他的身上。后来，当耕种他人土地的自由农 
成为农奴的时候，对君主的陚役变成了人头税，农民同土地占有者 
之间的租佃条件被对领主承担的贡陚和徭役所取代。又过了一段 
时期，随着农奴制的皮除,农奴的贡陚和徭役被赎买费和与之相联 
系的补充费用所取代。这就是历史的继承关系。它表明，我们的 
硏究中可以比较的东西是十六世纪农民对土地占有者承担的贡陚. 
和摆脱农奴地位的农民所付的赎金。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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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更淸楚地了解一些掲示十六世纪农民经济情况的现象。我 
ff 】 的任务是作出这样的 回答： 同农奴获得解放、着手赎买自己的份 
地时所承担的负祖相比，农奴化前夕农民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有利305 
于私有的土地占有呢？我从一些最简单的关系谈起。在十六世纪 
八十年代，在尼热戈罗德县的一些村子，毎维季向土地占有者交租 
谷九俄石黑麦和燕麦。如果把这笔祖赋折合为十九坻纪八十尔代 
初(:当时赎买金还没有减少〕的粮价么一俄亩约为二点五卢布， 

比间一个省的一俄亩的平均赎买金 （一 卢布八十八戈比）略多一 
点。后来，德米特罗夫县的一个屯子向特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 
寺院交纳的租 陚是： 一维季中等土地交一卢布，折合为现在的币 
值，即一俄亩交三卢布。在同一寺院的其他村子，一维季坏地交纳 
租金二十七卢布，其他零星税捐四卢布五十戈比，一俄亩田地总共 
交付二卢布十戈比。还有一些村子，不交租金，而是为寺院耕种土 
她，每一维季耕种两俄顷，目 P 把这两俄亩完全管好，耕地、耙地、施 
肥、对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进行收割，管好体闲地。由此可以看出， 

德米特罗夫县一俄亩田地的上缴现金甚至还低于莫斯科省的駿买 
金（二卢布五十戈比十六世纪末管好一俄亩田地可以代替十三 
卢布五十戈比的租赋，这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要便宜一半或便宣 
三分之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烛带各省的租陚是二十五卢布 
到四十 卢布。 这就是说,农民的劳动不如三个世纪以后那么值钱。 

违可以从伏尔加河东岸举一个例子。1567年，一个服役人员把他 
在别洛泽尔斯克县的沃斯克列先斯克村捐献给了基里洛夫寺院》 
这个村子有： fc 小村庄四十七座，共有农户一百四十四家。从现在 
保留下来的详细人口调査材料可以看出，这里各户的份地是各不 
相同的。有的农户有二十二俄亩，有的只有两俄亩，有的甚至只有 
一俄亩半，这就是说，这里的份地比诺夫寄罗德省的平均汾地数要 
少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这里份地的乎均数只有七俄亩。世袭领 


301 



地的贲陚包 括： 现金和粮食的租税、节日钱以及一维季交五张灰鼠 
皮。除了灰鼠皮 C 对此无法估价）以外，把这一切折合沟现在的币 
305值，那么一俄亩耍付一卢布六十九戈比，比诺夫哥罗徳搭的赎买金 
(:一卢布二十六戈比）要略高一些。这些事例是不会引起疑惑的。 
但是我们也碰到一些会使研究者迷惑不解的材料。大公西 麦昂* 
别克布拉托维奇在实行沙皇特辖制时代曾短时期担任过贵族管辖 
区的统治者，他在特维尔拥有宫廷土地，库沙林诺村就厲于这些 
営廷土地的范围。据1580年的人口调査册记载，这个村子的现 
金和粮食税捐是毎俄亩五卢布三十四戈比，比特维尔省前领地农 
民每俄亩的赎买金高两倍以上^这个村子每户的耕地差不多只有 
四俄亩 13 %如果按照 185 S 年人口调査材料中特维尔省平均每户 
人口组成沟二点六人这个数字来根据人口分摊每户平均份地的 
话，那么每人分到的份地不超过 r - 点五俄亩，即比该省根据2月 
19曰的规定平均每人应得的份地少三分之二，因为十六世纪每个 
农户的人口组成大概比十九世纪要多。在这些官廷土地上还有一 
些村子，每户的份地不到三俄亩,即每人不到一俄亩。我们还读到 
一些劳投合同，规定农民付出的现金租賦比赎买金多三倍到十一 
倍，为什么忖出如此高的租陚，只能用下面这一原因来 解释: 大概 
这块辨地特别有利可图，或者这个地段还有其他收益;这些情况在 
合同中并未指出。根据保存到现在的片断材料，很难区分哪些是 
正常的情况，哪些是例外的情况。不过，有些材料往往使人觉得髙 
额租賦占统治地位。曾经为沙皇鲍里斯和伪季米特里一世服务过 
的法国人马尔热列特大尉在关于俄罗斯的著作中叙述了十六世纪 
末和十七世纪初莫斯科国家的情况。他写道,远离首都的地方的农 
民不是交实物租賦，而是交数额很高的现金租賦。他指的大槪是 
宫廷土地和公家土地。如果相信他说的话，七、八俄亩组成的一个' 
维季所交纳的租赋，折合为现在的币悝，相当于每一俄亩交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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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至二十二卢布 1 S (5 。 这里旣包栝租賦，也包括税金。十六世纪 
末 ，每戠 t 的税金为一点五卢布，或者更多。在农民获得解放的时 S 07 
代，赎买金以及人头税 、公 粮和村社贲赋都没有达到马尔热列特所 
说的最低标准。在十六世纪，农民有时用自己的收成的一部分—— 

五分之一 1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来代替租 赋;！ 其余的收成 f 他留 
作种子用、吏新耕畜和 农具、 交纳 官税、 养活自己和家属。很难想 
象，他是如何勉强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特别是由于当时的份地很 
小.就吏困难了，由于贡陚很重，资金不足，农民既无热情，也无可 
能来扩大自己的少得可怜的份地 。 但是他们从丰宫的水域、森林 
和休耕地这些不交租纳粮的田地资源中得到了帮助。正是这一点 
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农民还能够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甚至在 
少地的地区也可以看出这个现象。有一份篇幅不多的未出版的文 
件是饶有趣味的，它涉及的是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的范围之外，但 
它却颇能事后说明十六肚纪末的愔况。这就是1630年编制的关 
于穆罗姆县恃罗伊茨基一谢尔基耶夫寺院的一个村子的农民的牲 
口、蜜绛>仓库的粮食和播种的黑麦的调査报告》这个村子有十四 
户农民，男子三十七人。他们播种黑麦二十一俄亩，由此可以推 
算，他们的三田制的所有耕地大约为六十二俄亩，毎户平均四点四 
俄亩，每人乎均一点七俄亩，这是少得可怜的份地。三十八年以 
后,这个村子的耕地几乎增加了两倍。但是即使少地的农户(播种 
半俄亩至一俄亩半秋播作物田）也养三、四 窝蜂， 两、三匹马和 
马，一头至三头牛和牛犊，三只至六只羊，三头至四头猪，仓库里有 
六缺石 至十俄石各种粮食。只有两户耕地较多，分别有十二俄亩 
和十五嵌亩三田制的田地。他们分别有两窝蜂和五窝蜂，四匹岛 
和十函马，各有三头牛和牛犊，分别有五只羊和九只羊、五头猪和 
六头错，他们的仓库里分 别有三十俄石粮食和四嵌石粮食®。 

① 稹文 如此。似应为四十嵌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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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把十六世纪农民的经济状况槪述如 T : 他们大 
多数是土地很 少的、 没有什么干劲，债台 高筑； 在他们的经济中， 
303房屋，农具，田地都是租来的或惜来的，是借他人的钱修建的，要 
用自己的劳动来 偿还； 他们在贡賦的重压下日益缩小，而不是 S '* 
大自己的代价高昂的耕地。 

下一讲我们将看到，农民生活的这一切条件到十七世纪初为 
农民造成了怎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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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讲 


30 > 


关于十六世纪末欢民固定于土地的看法——1597年关 
于逃亡农民的法律和故议中的关于农芪普遢固定于土地的法 
4-■十六世纪柬和十七世纪初的劳役合同 ■ ~ -为农 戾的农 
奴化铺平道路的经济备件——国有*見和宮廷灰民固定于土 
圯 - 贷款的增加和土地占有者的农屁对 主人的 人身依 r # 加 
剧 一一 农呙的被带走和逃亡识及对付他们的立法措施…一十 
七世纪初土地占有者的农民的处境 一— 结论 


关于农民固定于土地的藿法 

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编築学中一个最重要 t 最困难的问 题:农 
民的农奴化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如何产生的。 

我在叙述服投领地制度的后果时，曾经说过，它为农民的命运 
发生根本变化准备了条件。这种变化一般可以这样 描述： 在十六 
世纪末以前，农民是自由农，有权自由地选择耕地和土地占有者， 
但是这种选择不论是对社会秩序，还是对国家经济,特别是对服役 
的小土地占有者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不便，因为窗有的世袭领 
主和地主把农民从小土地占有者那里吸引了去，使后者找不到劳 
动力，因而无法去为国象:服役。由于这种困难.费奧多尔沙皇的政 
府颁布命令,取消了农民的出走扠，使农民无法离开他们原先耕种310 
的土地^后来暴絃出来的农奴制的一切可悲的后果都是由于使农 
民固定于土地而产生的。取消农民出走权的第一道命令颁布的时 
候，正当费奥多尔沙皇的内弟鲍里斯+戈都诺夫以他的名义统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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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因此，这个统治者应对这些后果负完全贵任，他是创立农奴 
制的罪魁祸首。从关于农奴制起源的这种看法中可以看出商个主 
要 论点： （1) 十六世纪宋，政府通过立法的普遍措施改变了农民的 
法律地位，取消了他们的出走权，使他们固定于土地上；（ 2 )由于固 
定于土地上，农民便成了土地占有者的奴隶。 


1597年的法令 

上面的叙述井不完全明白、准确。首先，好象下一道命令，一 
下子就旣使农民固定于土地，又确立了农奴制。但是这两种情況 
性质不同，起源各异，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互相排斥的在不自由 
状况的历史上，所谓农民固定于土地，是指国家采取措施，把农民 
束缚于土地上，不管他们个人同土地占有者的关系如何，更准确地 
说，使这种关系服从千土地的 固定; 所谓农奴制是一个人拥有支配 
另一个人的扠利，在它产生的时候它最初依据的是私法一 契约， 
而不管农奴同土地的关系如何;用我们法典的言语来说，就是使农 
奴受主人“个人的统治和支配 s 的权利。这就举说，我们上面所谈 
到的那种观点把土地的固定和私人契约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搞 
到一起了。这是第一。第二，不存在取消农民出走权的普遍敕令， 
而且在保存下来的文件中丝毫也没有提到曾经颁布过这样的敕 
令。人们认为 1597 年 H 月 24 日的敕令是第一个把农民固定于 
土地当作一顿普遍措施的文件。但是这项敕令的内容也不能证明 
311所谓十六世纪末农民普遍固定于土地的说法是对的^我们根据这 
项文件只知道，如果农民逃离土地占有者的时间不是在1597年 
9月1日（当时的斩年)的五年以前，那么土地占有者可以对他提出 
控诉; 根据审讯和侦察，这个农民必须返回“原来的 住处' 携带家 
眷和财产，即“携带妻子、儿女和所有家产$重新回到原来的土地占 
有者那里。如果农民离开土地占有者的时间是在这个时限的五年 



以前，而土地占有者在 1 592年9月1日以前也未对他提出控诉， 

那么这个农民无需返回原处，不对他提出起诉和要求搜擄。除了 
这:爸内容外，11月2%日的沙皇敕令和大贵族裁决再没有谈到别的 
东两、这项敕令显然只谈到逃跑的农民，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占 
有苫“不是在法定的时间，也没有淸算 肤目' 即不是在尤里耶夫 
节，农民没有依法提出离开的申请，然后由农民和土地占有者双方 
互相清账。这项敕令规定了控诉逃跑的农民和使他们回到原处的 
时间限制，但 只规定 了往后推算的时间，而没有提出往前推算的固 
定时限％据斯彼朗斯基对这项敕令的意义的解释，这个 3 措施的 
目的是要解决由于控告农民逃跑的案件太多、时间太迟而在诉讼 
程序方面产生的困难和混乱现象。这项敕令在法杈方面没有提出 
任何新东西，而只是调整了关于处理逃跑农民的法律程序 3 。在此 
以前，甚至在十五世纪，分封王公的政府便对不清算昧目就离开土 
地占有者的农民采取了措施。不过根据11月 M 日的敕令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在它颁布的五年前大槪已经有了剝夺农民的出走 
权和把他们固定于土地的普遍性立法规定。波戈金以及继他之后 
的别利亚耶夫有充分根据地提出反对意见说，11月24日的敕令 
并没有提供根据来认为 IS 97 年的五年前就有了这样的普遍性命 
令。只有波戈金不十分确切地认为11月24日的这项命令对控告 
逃跑农民的案件规定了可以向后或向前各延伸五年的时限。而别 
利亚耶夫也认为，取消农民出走杈的普遍性敕令大槪即使不是出 
现在 J 592 年，但也不会早于 I 5 TO 年，因为从1590年保存下来的 
文件中还承认农民有出 走权; 可以指望，将来 总有一 天会在裆案中 
找到这项命令的、但是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不论是1590年 312 
的敕令，还是1592年的敕令是绝对找不到的 ： 因为稂本没有颁布 
过这两项敕令。有些人*甚至谈了这样的 看法： 1597年11月24 
日的敕令就是最早把农民固定于土地的法律，但不是直接地，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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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地，因为，政府没有事先禁止，就认为在颁布这项命令以 m 的 
五年中农民的出走是非法的，并允许离开原来田地的农民作为逃 
跑者返回原处，波戈金认为农民固定于土地不是在费奧多尔沙皇 
的统治下根据恃殊的普遍性法律完成的。他认为，*'敢奴制的确立 
稍晚一些，是逐步地、自然而然地、不依法律也不顾法权地，通过生 
活本身的进程而完成的％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我们在十六世纪 
和十七世纪初的土地文件中所碰到的现象.以便看看那个 时期的 
农民究竞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劳役合 R 6 

有大量劳役合同保存到了我们今天。农民在这些合同中同土 
地占有者谈妥了耕神他们土地的条件。这些劳役合同从十六世纪 
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下半叶，甚至 更远。 如果你们读 
着这些合同，忘记了关于在费奥多尔沙皇统治下把农民固定于土 
地的说法的话，这些合同也不会向你提醒这一点。十七世纪初农民 
同土地占有者谈判的方式同他们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谈判的方式是 
一样的 7 。农民在离开的时候必须向土地占有者付给使用房舍的 
粗金，©还贷款，向土地占有者赔偿享受优惠条件的费用 =• 劳役合 
同中规定了农民可以离开土迪占有者,把这作为农民的一项权利， 
所谓在十六世纪末农民被剥夺了这项权利而固定于土地上的说法 
使得一系列按照合法的形式制定的劳役合同不可理解了。例如， 
有一个寺院于1599年把农民从一个庄园迁移到另一个庄 H ,在同 
他们签定新合同时，把他们当作自由的佃农。问年的另一个文件 
谈到，寺院长期寻找一个未清账就逃跑的农民，后来终于在一 
个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上找到了他，并要求他回到原处。原来是 
土地占有者的遗榻交出了这个逃跑者。在<古罗斯法典*时期，这 
样逃跑的农民鱿要沦为完全的奴仆。而现在，在所谓的固定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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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个寺院不仅没有惩罚逃跑者，而且冋他签定了新的合同，甚 
至还让他享受新的贷款和优惠条件去添置家什。在米哈伊尔当沙 
皇的 时期,我们也发现有同样的现象。根据1630年签定的一项合 
同，粒种季赫文寺院土地的一个农民获得优惠条件和帮助，免向国 
象筘此袭领主交一年的租陚，从寺院获得十卢布（按现在的币值 
计算力一百多卢布）以购置0常用具，还获得十俄石各种粮食。在 
劳投合同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条件: s 如果我 C 农民)根据自己的意志 
不再在寺院的土地上生活，如果我到别处当农民，那么根捃本劳役 
合冏，我向寺院交忖三十卢布，作为对钱.粮赠敫和优惠条件的赔 
偿。”仅此而已劳役合同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农民从他租佃 
的寺院土地上出走是不合 法的； 农民只需交付违约金，把自己的开 
销偿迕土地占有者就 行了。 由此可见，根据劳役合同，看不出农民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普遍固定于土地上，至少在米哈伊尔统治时期 
看不出这样的现象，另一方面，早在所谓的农民普遍固定于土地 
的敕令以前，就有一部分农民固定于土地，被剥夺了出走的权利 V 
1552年.沙皇下诏书，把瓦日县拨给官地的农民。诏书授权该县村 
社把迁往寺院土地上的以前的“老”纳税者火速免税荽回，让他们 
重新定居于以前离开的土地上，但也允许他们从别处招募农民来 
自己的荒地上。这项敕令涉及的是官地的、国家的农民。但那时 
的所有纳税的农民似乎都已经固定于土地和陚役上。十六世纪六 
十年代，富有的煮盐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沿卡马河和丘索瓦亚河 
一带被授予了大片荒地，并受杈可以在那里安置新移民，从四面八 
方招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唯有不能接受 K 注册的纳税”农民，即314 
在土地税册中注册的纳税农民，因为这些农民在地方长官的要求 
下，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必须把他们连同其家属和财产一并归还。 
由此可见，这一前一后的两伴事都没有证实所谓在十六世纪末有 
一项取消农民出走杈和把农民固定于土地的软令这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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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芪的农奴化铺平逋路的条件 

为了 了解这是怎么回事，首先必须谈谈 这祥… ;''问 题: 十六世 
纪的立法者究竟取消了什么7仔细地研究一下那个时期的土地合 
同，我们就会看到农民“清账”，农民自由地、合地从一个土迆占 
有者那里转到另一个土地占有者那里的现象。但是很綷易看出， 
这种事例是极其罕见的。直接成间接提到这拧出走的劳役合同是 
极其少的 ，这种 合同只有少数农民能签订， H 为他们要能够 淸佶对 
土地占有者所负的债务，或者他们最初是以自由人的身份承担农 
民的租役的 ia 。 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劳役合同是由这些自由人订 
立的，他们是后来转入纳税者等级的。大批纳税农民之所以不再 
享受转移权，不是因为普遍性法律废除了这项杈利，而是因为农民 
失去了享受这种权利的可能性，或者部分措施剥夺了他们的这种 
可能性。这种 1 剥夺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产生农奴制的根本性的、最初的条件。我把这个过程大致 
叙述一下。大槪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奥卡河_伏尔加河 
流域的中央罗斯的农民不断地进行移民,起初是单向的，向伏尔加 
河上游以北移民，后来，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在征服喀山和阿 
斯特拉罕以后，变成双向的，也向东南部的顿河、伏尔加河中游和 
下游一带移民 a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结构方面出现了两个 阶层： 
定居的阶层，即老住户;流动的阶层，即新移民 4 这两类人在公家 
的土地和宫廷的土地上(这两种土地彼此很少有什么区别）和在服 
役人员的和教会的土地上有着不同的命运。所谓老住户，就是说 
315 他们在当地居住的时间长或者参加城市或乡村的社会的时间长^ 
但是最初，老住户的标志并不以年份的多少为标准。那些在自己 
的地块上居住五年的农 民以及 其父辈郎租用他们现在租用的土地 
的农民都算作老住户。老隹户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他们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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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由不受限制，但是随着其他条件的形成，则具有了法律恋义。在 
官家我民和宫廷农民的社会里，在纳税方面实行的连环保就是这 
样。在这样的社会里，老住户是基本的组成部分，悦收的圆满完成 
全靠他们。老住户出走，就会加重其佘人的负担，使税款迟迟收不 
上来。这些社会的迫切需要使得老住户很难转移到条件比较优惠 
的土地上、特别是教会的土地上。如果老住户要迁移，他们就要按 
照居住的年份忖出相当大一笔赎金，这也使得他们很难出走。如果 
子继父业，在这里居住了数十年之久，这笔钱是根本出不起的。政 
府也迎合了公家和宫廷社会的税收需要，早在十六世纪就开始使 
人们在纳税或服役方面固定化，以便保证有稳定的纳税和服役的 
人力来源。这两个条件导致來取局部的和暂时的措施，终千在十 
七世纪初不仅把老住户的社会地位普遍固定化，而且挡他们的住 
地普遍固定化 s 从1568年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出走的农民一 
般是送回営廷的村子，如果他们是这些村子的老隹户的话。在十 
六世纪末，除了如此重视老住户以外，显然还为他们规定了准确的 
时限。1591年颁发给托罗佩茨城的规章谈到“禁年”，在此期间托 
罗佩茨人可以把出走的老纳税人送回市郊的老住处 ua 。 如果说 
所谓 禁年是指纳税人获得老住户称号的居留时期的长度的话，那 
么， 可以认为，稍晚一些时候编制的一份文件揭示的正是这个时 
限。1626年颁发给雅罗斯拉夫尔的斯帕斯克寺院的规章谈到把 
雅罗斯拉夫尔居住在这个寺院土地上的人和农民列人工商区的纳 
税名 册中。 〖624年在对雅罗斯拉夫尔市进行调査时指出要査明 
哪些人居住在市郊的寺院土 地上； 如果他们是自由人或者是寺院 
的老住户，而不是君主的纳税人，或者虽然曾经为君主纳税，可是 
离开君主的土地已超过十年或者在自己的原地安排了纳税住户' 
那么这些 人仍％ 算作寺院的人，而不算作市郊 的人； 同样地，对 
于那些离开工商区的雅罗斯拉夫尔人，也要査明他们离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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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向，如果离开的时间不够十年”，则把他送回雅罗斯拉夫尔 V 
安排在原来的地点。这里所说的地点相当于老住处，直接指明连 
环保是把老住户固定的源泉。最后，公家乡镇的所有注册的纳税 
人都根据调査册列入纳税名单，他们作为老住户被认为固定于自 
己的土地或村社。在〖610年给丘赫洛马城的工商区和丘赫洛马 
县的官家乡镇的统治者列夫申下达的指示中，坚决地表明了这种 
固定化，并指出它的目的是要保证纳税人准确无误地纳税和制止 
纳贽耕地的减少。上级指示列夫申不得放走君主乡镇的任何农民， 
不得为了任何人把农民运走。由于‘ ( 富裕品农民植自减少耕地，原 
先种一维季，现在开始只种半维季或三分之一维季,不愿意向君主 
缴税，自己的一份推在年轻人的身上，不种自己的耕地，却在荒地 
上耕种，在荒地上割草'列夫申应对此加以査办，让农民在剰余的 
耕地上耕种，不要减少纳税的耕地，缴纳自己维季上的性畜渔业: 
税 us 。 国家的和官廷的农民就这样被固定在土地上，组成为一个 
封闭的阶级 :他们 不得转移到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上，土地占有者的 
农民也不得打入他们的圈子里。这种孤立性有助于保证农村社会 
顺利完成税收的连环保。这种固定化同农奴制当然没有任何共同 
之处。 这纯粹是轚察措施。 


317贷款 

正象公地上的连环保导致农民固定千土地一样，土地占有者 
土地上的贷款为农奴制准备了条件。约在十五世纪中叶，我们看 
到土地占有者拥有这样的 农民： 尽管贷款或税银广泛流行，但他 
们拥有 相当优 惠的地位。农民的迁移不再在时间以及必须立即偿 
还贷款方面受到 限制： 惜愤的农民在离开时可以在两年内向土地 
占有者偿还债务，无须付利息。老住户甚至还享有特殊的 优待： 
他们可以长期地住在原地，或者自惠地返回原地。但是从十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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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开始，这些农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圣约瑟夫 • 沃洛 
科拉姆斯基说服周围的土地占有者，说他们习愤于加给农民很重 
的负担，要他们承担力不胜任的賦役，这是有害昀斜眼瓦西安在 
同拥有土地的寺院进行论战时，对他们进行丁激烈的攻击，说他们 
的贪得无厌的髙利贷使农民破产，又惨无人道地把琥产的农民赶 
出村子。在伊凡雷帝的父亲当扠的时代两次出使莫 斯科、 对这个 
国家的制度十分了解的格尔别尔什泰因曾经写道，这里的农民每 
周为主人工作六天，他们的处境是极其可怜的 f 他们的财产得不到 
保障，贵族、甚至普通的服役人员可以任意欺海他们 11B 。 十六世纪 
上半叶，农民还可以自由地迁移。在格拉西姆 * 鲍尔金斯基的言 
行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在维亚兹乌附近建立了一个寺院，周围乡 
镇的农民听说寺院经营管理得很好，纷纷前来，在它的附近建立了 
一个 村子; 路过维亚兹马的一位莫斯科大官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勃 
然大怒，为什么寺院的村子不跟世俗农民一样纳税,于是下令把他 
们找来,毒打了 一顿； 当格拉西姆为自己的人辩护的时候，这位大 
官用污秽不堪的言词辱骂了他，命令手下的人把扣留的移民打得 
更厉害了。各种条件促使土地占有者的农民的处境更恶化 了：由 
于国家疆域的扩大，賦税担子加 重了； 连绵不断的战条使地主服役 
任务增加，因而分配给服役人员的领地也扩 大了; 农民的贷款经济 
大，特別是在领地和教会的土地上更是 如此； 关于调整农民土地 
关系的立法订得不妥当，只要求农民处处脤从主人，耕种他的土 
地，向他交纳租陚。但是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夬地带各县的 
土地调查材料和文件中可以着出，农民相当密集地居住在农户很 
多的大小村子中，他们的汾地很好，休闲地和荒地不多。十六齿纪 
中叶从雅罗斯拉夫尔到莫斯科的外国人说道，这一带村镇星罗棋 
布，显然人满为患。十六世纪的下半叶，恃别是最后几十年中，情 
况大为改观。中央地带的乡村居民大幅度 减少; 老的村庄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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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墟；新出现的小纣庄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文件中指出，许多城 
市和乡村出现了空前多的空房子和空地方，在那里，建筑物已经淸 
失了。在穆罗姆的工商 E , 八年间 （1566— U 74 年）纳税户从五 
百八十七栋减少到了一百一 H 户。英国人弗莱彻在沃洛格达到 
莫斯科的沿途碰到了连绵一俄里的许多村子，茅屋散布在道路两 
侧，但是却空无一人 u % 荒芜的、长满树木的耕地面轵在不断扩 
大，留在老地方的农民的耕地缩小了。虽然农民的耕地缩小了，但 
由于农民人手少而由奴化耕种的老爷的耕地则扩大了。人们从中 
央地带迁移到了东南边鼴地带、奧卡河上游、顿河上游和伏尔加 
河中下游&由于人口的分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中央地带土地占 
有者的农民的处境在经济和法律方面都恶化了。由千劳动力的减 
少，对国家和土地占有者交纳的贡赋都加 重了。 贷款活动扩大了， 
因而农民的债务依附加深了。应当认为，中央各州的老的土地 A 
有者是支持車原新地主的亊业的，支持老的农户减少，用加强贷款 
的办法支持未分家的老家庭成员 JL 子，小兄弟和侄子中形成的新 
3 D 户主，在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上,象在公家的和官廷的土地上一样， 
存在老住户阶层，不过性质不同。前者的老住户是基本骨干，他们 
支持着农村公社的賦税能力，承担了连环保的全部重担。后者的 
老住户则是负债最多 、最无 偿还能力的偾户 6 我已经说过，由连环 
保联系起来的、老的乡镇社会解体了，因为在它们中间出现了享有 
特权的私人庄园、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形成、 
了新的法人。1592年，沃洛格达县的阿斯塔菲•奧尔洛夫斯基服 
役领地的所有农民为了 w 全领地的世俗 开支” 而向另一个服役贵族 
偺了四个卢布(按现在的币值:计算为二百多卢布），借这笔钱，地主 
本人没有参加。但是土地占有者必须参与农民为了保证纳税而建 
立的连环保。他酌情加给农民徭投和租喊，有时对农民拥有审判和 
监督之权，甚至有权免去他们的国家贲陚，因而他必然在农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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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赋税和徭役事务方面成为重要的中介人，不过乡镇仍然保抟 
着贡陚的完整性，乡镇的所有农民不管土地 占有者 如何，都要“同 
全乡一起平均承担国家的一切贡陚'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的这种 
独特性就是土地占有者之所以对自己的农民完成公家陚税承担责 
任的原因，并从此开始这样做，后来这就成为农奴制的准则之一。 
早在十六世纪，土地占有者有时就必须为自己的农民代付税款。 
1560年，米哈利茨寺院的负责人向沙皇诉苦说，他们的农民受到 
邻近领主和世袭领主的许多欺侮，寺院当局在破产农民向寺院纳 
税方面不得不经常给以优惠，“而且还多年为自己的农民想方设法 
代付公家的税款' 聪明的土地占有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早在 
法律授权他宂当自己农民的经济保护人以前，就这样做了。这一 
点可以说明老住户在土地占有名的土地上的地位。如果土地占有320 
者看到自己的农民呆不长，尤里耶夫节以后就要另迁別处的话，那 
么他是不会让农民享受过份优惠的条件的，更不会为农民代付税 
款。他关心的是使农民尽可能长期呆下去，成为老住户。天然的本 
性 也使农民安土重迁。安居乐业、关心家事的农民是不会轻易地 
抛弃自己付出许多劳动、甚至在那里诞生的庄园的。有些事实表 
明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前在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上也有大批老住 
户^ 后来，在征服伏尔加河流域以后，农民被移民运动所吸引 ，从 
中央砂质粘土地带迁移到南方的黑土地带。农户中的年轻的、未 
注册的成员迁居新地，留下了老人，减少了劳动力，不得不缩减耕 
地。根据十六世纪前半叶的人口调丧，原来在土地占有者的土地 
上也住有许多农户，可是到这个世纪末却都空了，因为农民们对耕 
种森林地带的砂质粘土坏地感到厌倦，他们被草原上的黑土处女 
地以及新的贷款和优惠条件所吸引为了对付农民走光 、“ 农村变 
成荒地”的危险，中央地带的土地占有者加强了贷款、 优惠 条件和 
违约罚金。贷款额以及由于出走和完不成义务而必须交付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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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数额到十六世纪末逐渐 扩大: 前者从半卢布提髙到五卢布 〔含 
现在的二百二十五卢布），后者从一卢布提髙到五卢布和十卢布。 
从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那些在土地占有者那里居住十年以上成 
为老住户的农民是很难还清债务的9我们举一个最容易计算的例 
子。有一个农民租用了一块土地，借了三个卢布的贷款，没有优惠 
条件一一这是不常有的事。他在那里居住了十一年,成为老住户， 
他在离开的时候，应当偿还贷款，交付房租(在林区一年付十四戈 
比;在平原地由于离建筑木材产地远，要加倍)以及六戈比的 
税收。这一切费用加在一起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约为现在的二百卢 
布以上。老住户付出的费用很少有少于此数的。我苒举一个居住 
321时期短的例子。1585年，两个公家的或宫廷的农民在寺院的空村 
子居住下来，保证在三年的优惠期间兴建房舍、耕种荒芜的土地和 
上肥，为此获得五卢布的贷款。如果他们过了三年的优惠期还没 
有完成保证，又想离幵,那么他们根据同寺院订立的合间，应当交 
付三年的房租，偿还贷款，交付十卢布的违约罚金 3 这一切按照现 
在的币值计算约为七百卢布。他们是无力偿还这笔债务的^作为 
自由人，他们可以离开而不受惩罚，但是寺院可以提出控告，要求 
寻找，而法院会作出判决，要他们还债，如果他们无力偿还，则把他 
们交给寺院，直到还清俄务为止，也就是说，在若干年内把他们变 
成债权人的短期农奴，用劳动清偿债务。这样，贷款就形成了一种 
关系，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必领在负有义务的无期农民和有期奴仆 
之间作出选择。这不是象连环保对于公家的农民那样强制性地固 
定于土地，而是根据一般民事法权在经济上、债务上对作为愦权人 
的土地占有者的依附。为了避免误解，必窥特别注意这个区别。 

带走和进亡 

由此可见，农民出走权到十六世纪末是自然而然消亡的，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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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通过立法加以废除的。只有少数农民继续享受这种权利，因为他 
们的迁移无需向土地占有者付出任何赔偿费，因而他们比较容易 
同土地占有者清帐，只消付出房租就行了0对于其余的自由农民 
来说，迁移表现为三种 形式： 逃亡 1 帯走和#交——由其他住户取 
代离开的农民。在十六世纪的土地调査中/头两种形式使用了这 
样一些 词汇： 《 逃亡' “离开下落不明" V ‘流浪在外'被 K 送往 a 
某地。这两种形式有质量和数置方面的差别。逃亡可以使负愤的 
农民获得自由，但却是不合法的。带走是合法的，但不能使农民获 
得自由。移交可以获得自由，也是法律所允许的，但这种形式本身 
是困难的，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据1580年的人口登 
记册，在特维尔县大公西麦昂•别克布拉托缠奇的宫廷土地上 ， 322 
三百零六起农民迁移亊例中没有一起是移交的 D 没有外人的帮 
助、又不违反法律的正常迁移是极少的，只占17%。比较常见的 
情况是 :不到 期的不辞而别，不清枨、不付房租，总而言之，不跟土 
地占有者算淸帐目，这种情况占21%。占统治地位的迁移肜式是 
带走，在别克布拉托维奇的土地上，这种情况占《夯以上这 
是可以 理解的 农民很少能还得起土地占有者的愤，通常他是 
由另一个土地占有者搭救出来的 f 这个土地占有者为他付房租，代 
他还偾务，把他运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个农民更换了地块，却没有 
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愤主而已。在十六世纪， 
农民被运走的情况大大增多了。各种等级的土地占有者、寺院、 

大贵族、小世袭领主和地主都参加了这个活动。甚至国有的和官 
廷的乡镇也从世俗土地占有者那里运走农民，而且是违反主人的 
意志 8 强行”运走的，因为他们的空闲土地需要纳税的农民。由于 
互相争夺农民，十六世纪出现了土地占有者抢农民劳动力的瀲烈 
斗争^ 11月26日，即秋天的尤里耶夫节前后，就是大小村庄出 
现暴力和混乱现象的时节。富有的世俗土地占有者的管家和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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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寺院的仆人都到国有农民或小地主的衬子里，为农 民“ 解职'使 
他们准备迁移，为他们偿还债务，付清房租，把他们运到自己主人 
的土地上。失去纳税农民和劳动力的村社和小土地占有者竭力强 
行阻拦他们,给要被运走的农民加上镣铐，向他们索取更多的賠偿 
费，抢去他们的家什 t 再不然就把自己的人集合起来，手持武器对 
付要走的农民。小地主和国有农民的申诉生动地描绘了尤里耶夫 
节的这种冲突。 


对 付他们 的措嫵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莫斯科政府竭力限制、甚至消灾 13 农民出 
323 走权浪变的这两种形式而不是出走权本身。不论是逃亡还是 
带走，都没有改善农民的地位,倒是给国家和国家的经济、特别是 
给实行连环保的农村社会、给必须服役的小土地占有者造成了重 
大的不方便 14 。农民的出走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单方面的特权， 
或者说一种戏弄,这种特权不支持农民的自由，并大大危害国家的 
利益。国有农民的村社由千失去了纳税的农民而完不成黄賦。服 
役的小土地占有者由于失去了劳动力而不能及时服兵役。最后， 
农民的被带走和逃亡间接地促使纳税的农民变成了奴仆阶级 e 
1497年的法典确定了农民出走的条件，只规定了农民交付房租的 
时期 a 1550年的法典則作了重要的补充：“从自己的耕地上完全 
卖身为奴仆的农民，他永远不得出走，他也不交赎金， 111 由干负债 
而被带走的农民和由于逃亡而破坏自己的经济的农民都不禁想从 
法典的这个补充条款中寻找接脱困境的办法!但是纳税的农民一 
旦成为完全的奴仆，就不是纳税人了，国库就失去了这个财源。十 
六世纪末 16 和十七世纪初莫斯科的立法就是为了对付农民出走的 
这一不利后果的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统治下，1601年11 月 2 S 
曰颁布了一项软令，只允许小土地占有者、次要的脤役人员和低级 
318 




宫吏互相运走对方的农民，而且每次不得超过两人。莫斯科县的 
土地占有者、大多数高级官员和大世袭领主，以及教会机构、国有 
的和宫廷的乡镇则完全没有把任何农民运到自己土地上的权 
利 1 T 。 这项软令是一项不利于土地占有者、而有利于农民的楢施。 

这项敕令 宣布： 沙皇允许农民由于土地占有者加给他们的苛捐杂 
税而出走。敕令 18 首先宣布允许农民出走，但是接着谈的根本不 
是出走，而是由土地占有者把农民带走，可见，所谓出走的意思完 
全是带走，后者取代了 前者' 1602年11月24日的敕令重复了 324 
去年对运走的限制，但它根据的不是以前颁布的普遍性法律，而是 
说为了制止一个土地占有者从另-个土地占有者那里带走农民时 
通常总是要发生的战斗和掠夺 ' 鉴于这种混乱是由于土地占 
有者不愿意放走被带走的农民而发生的，所以1601年和1602年 
的这两项敕令应当从这样的意义上来 理解： 它们确定了在带走农 
民时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不能只同被运走的农民达成协议，而不 
征得他们主人的同意。因此.带走农民时要征得主人的同意，这被 
认为是一条固定的规则。只有这两项敕令颁布的那两年可以作为 
暂时的例外而且第二项敕令迅允许在带走农民时继续保持其 
农民身汾，也就是说，即使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带走农民也不能 
使他们摆脱纳税人的地位：这个农民在新的主人那里仍然是农 
民，不能变成不纳税的家仆。在第一个僭王统治的时期，〖606年 
2月 I 日的敕令禁止把农民变为奴仆。在1601年至1603年这段 
时期，罗斯发生歉收*这使许多农民逃离自己的土地占有者，因为 
这些土地占有者拒绝在荒年维持自己的经济 3 这些逃亡者被其他 
土地占有者挨纳，其中许多人沦为奴仆。2月1日的敕令规 定:笳 
年逃亡出来沦为奴仆的农民一律返回原来的土地占有者那里 ，仍 
然保持农民身份这祥就取消了 1550年法典的下列条款：允许农 
民卖身为奴仆。农民在荒年由千土地占有者拒绝养活自己而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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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的可以不返回原地，仍然保持逃亡出来以后的身份地位。所有 
这些敕令都没有承认农民固定于土地、固定干土地占有者，也都没 
有涉及出走权，而只谈到被带走的农民和逃亡的农民。立法没有取 
消出走权，只是反对出走权对国家制度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u ) 它 
竭力制止农民变为不纳税的 奴仆； （2) 它力求消灭大土地占有者戏 
弄农民的现象，他们引诱农民离开国有农民村社或小土地占有者 
的 土地； 最后, （3) 它根据土地占有者的控告，缉拿非法逃亡、破坏 
土地占有者的产权的农民。这种立法并不干预土地占有者同农民 
的交易的法律性质，而只是制止滥用这种交易，它的这种态度 
支持了这些交易的纯民事性质。1606年2月1日的法律，规定农 
民逃亡案件的受理以五年为期，也表明了这一点，对于逃亡的农 
民…+起过五年者不予受理 ，对 于逃亡的农民采取的立法措施以 
1607年3月9日的敕令达到顶点。这项敕令第一次把农民逃亡案 
件从根据受害者的控告受理的民事案件变成危及国家制度的刑事 
犯罪粜伴：它责成州行政当局不管土地占有者是否控告都要缉拿 
逃亡的农民、使之回到原处，如果州行政当局完不成这项新的任 
务，就要追究它的严重 责任； 以前接纳逃亡的农民不受惩罚，而现 
在除了要向受害的土地占有者赔偿损失外，还要课以巨额罚金,接 
纳一户农民或一个农民要罚款十卢布 C 按现在的币值计算约合一 
百卢 布)： 而唆使农民逃亡者除了课以罚金外，还要被当众鞭 
但这项敝令也规定了控告逃亡农民的期限只能在十五年以 
内。而且它承认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只是人身依附，而不是固定于 
土地。在颁布这项敕令前十五年，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的那些农 
民在 1592-1593 年的税册中明文 规定: 《在谁的名下注册，就属于 
谁”。但是这项敕令要么是没有获得成功，要么只是从禁止农民逃 
亡和被带走的意义上理解的，它并没有取消农民的合法出走。在 
此以后，农民的劳役合同仍然是按照以前的条件订立的。控告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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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农民以十五年为限的规定使农民的土地合同继续保持纯民事 
性质。颁布这项敕令时，正处于动乱的时代，这无疑也妨碍了它的 
效力。它便农民同主人的义务关系保持下来，而这时国家制度的 
一切基础已经发生动摇，的税的、不自由的阶级已经甩掉了旧的义 326 
务，受新的义务的约東就吏:少了。 

十七世纪初土地占有制的农民 

由此可见，在动乱时期结束以前，土地占有者的农民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在经济上对土地占有者的依附进一步加强 
了，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出走权。但是立法并没有直接断然取消 
这种权利，而只是限制了它的那种对国家不利的形式。 兔 并没有 
确立农民的农奴地位，而是竭力制止双方之间的合法关系进到破 
坏。这种事态发展到十七世纪初促使土地占有者把农民看成是自 
己的农奴。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统洽期间，在同时代的观察家、外' 

国人希尔的报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观点，希尔写道，早在以前 
历届莫斯科君主的统治下，土地占有者就习惯于把自己的农民看 
作是农奴。根据这个观点，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土地占有者就在 
自己的遗嘱中要求农民同家仆一起为他们的遗孀效劳 f 直至后者 
死亡为止。到混乱时代结束时，在这个问®上明确了两个 想法： 

(1) 必须制止出走，即制止不经主人同意就把农民带走的做法，认 
为这是农村生活中发生动乱和营私舞弊的主要 根塬; （2) 土地占有 
者的农民如果要说固定的话，那也不是固定于土地,而是固定于土 
地占有者。1610年2月4日萨尔蒂科夫同西基兹蒙德达成的协 
议、同年8月17日莫斯科大贵族同他们达成的协议以及1611年6 
月30日缙绅会议对利雅普诺夫民团 ( 它集结于莫斯科附近，以便 
把萁斯科从波兰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裁决都要求禁止农民出走 
十七世纪初寺院的一系列捐献合同中不断提出了人身依附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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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捐献人考虑到他们的亲属可能赎回捐献的世袭领地，在合同中 
向寺院提出了以下的 条件： 寺院当局要安置农民、兴建房舍、耕种 
土地>砍伐林木1刈割干萆，不管世袭领地的建设如何.按照他们 
的要求去做，“而被安置的农民一定要带到特罗伊茨基的世袭领地 
上”。 但这不是准则，而只是法律允许的惯例，而这种惯例是随时 
327可以被法院取消的。年，拉里昂诺夫把自己的世袭领地卖给 
了马马托夫，条件是:如果拉里昂诺夫的亲属要犊回它，拉里昂诺 
夫必须还清马马托夫发放给他安置的农民的贷款，“而马马托夫则 
把自己的农民带走,如果那些农民不想离开世袭领地' 那么拉里 
昂诺夫必须照管农民的人和牲畜，照管农民的财产。这个附带条 
件表明 ，在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农民人身依附的问 鼴甚至 在原则 
上也没有得到解决。 


结论 

由此可见，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结束以前的立法并没有 
确立农奴制。它把国有的和宫廷的农民固定于土地或固定干村 
社，是出于治安和财政方面的考虑，保证他们完成纳税任务，从而 
加强连环保的效力。至千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它既没有把他们固 
定于土地上，也没有剥夺他们的出走权，即没有直接地 、绝对 地把 
他们固定于土地占有者。不过，出走权早已很少保持原来的那种 
作用了，早在十六世纪，在贷款的影响下，出走权已经开始或多或 
少变形了。立法所考虑的只是这神已经蜕变了的农民杈利，监视 
着它的发展，处处加以纠正，以便预防它可能给国家财政或社会治 
安带来的危害^在移民运动加强的情况下，由于农民还不起债，农 
民逃亡事件增多,土地占有者纷纷控告逃亡的 农民; 政府加强制止 
农民逃亡和制止接纳逃亡农民的措施，它关于控告期限的法律就 
是想要绂和与调整由于逃亡事件而引起的讼争。带走农民之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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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土地 占有者 之间的混乱和讼争， 后来， 带走农民受到以 下的限 
制: 带走的农民要由官方加以分类和取得主人的同意。 1550 年的 
法典允许农民卖身为奴仆，从而使国庳失去了一部分纳税人 J 602 
丰和1606 年的敕令确立 了农民的乐久身脅， 0卩 纳税的农民不能出 
走。这样一来，农民虽然按照法律仍然是自由的，拥有已经过时的 
出走权，而事实上则处处受到限制，不管是否清帐都不能离开，不 
能 随意通 过出走而更换主人，甚至也不能通过放弃自由而改变自328 
己的 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 好屈膝 投降。但是农民问题获 
得这样的解决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以后。在 
十七世纪的头二十年已经存在使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农奴化的各种 
经济条件，但是还没有找到一种法律准刖来巩固这种事实上的不 
自由，把它变为农奴的依附。我预先提一下我们将要研究 的这个 
准则 t 因为阐述这个 准削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农奴制历史的起点。这 
个准则的要点 如下： 耕种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和取得其贷款的农民 
在劳役合同中要乐远放宑识任何方式停止食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枳 
利。 在劳役合间中加进这样一个条件，就表明了人身依附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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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讲 


对往寧的概迷——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寒的 t 
理——莫斯科国家结构的不利条件一一对莫斯科国家的结构 
和性质的总看法——分封公国的管理机构一一负责大 贵族和 
杜马一一地方长宫和乡长——食邑的意义——十五世纪甲叶 
起奠斯科国家的中央管理机构的变化——衙门和大贵族杜 
马——它们活动的洼质 


霱述 

我们 1 研究了一百五十年来莫斯科国家的外部形势和它的内 
部社会结构，看到了它的鼴域的扩大和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互 
相关系，不难看出这两个过程的内在联系。对外战争曰益频繁， 
越来越艰苦，要求人民作出更大的 牺牲； 社会关系是在国家贡賦 
曰益加重的重担下形成的；劳役和租陚的分配成为社会各阶层开 
始分化的主要手段。对人民劳动的成果和社会的幸福来说，事态 
的这种发展很少提供什么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外斗 
争需要人民献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精神财富就很少有什么发展余 
地了，社会思想受到了压抑，妨碍它明确认识到已经形成的民族国 
家所面临的新任务。而且我们看到，由干外部困难和内部精神上 
330的因循守旧，整顿社会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偶尔得到不彻底的 
解决，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对贵族、整个服役阶级、寺院和 
农民的政洽地位和经济地位很少硏究，而且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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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条# 

所有这些困难不能不在我们现在荽研究的国家管理结构1:反 
映出来。对这件工作也没有什么有利条件，因为不能套用分封时 
代的许多制度和槪念，而莫斯科君主和大俄罗斯社会正是把这些 
制度和槪念运用于统一起来的大俄罗斯的国家结构上的。用大公 
世袭领地的概念和分封庄园的习俗培养起来的人是很难理解人民 
的共同利益的，而了解人民的利益则是国家管理机构的使命。把 
人民当作政治和道德联盟的这种槪念本身在分封时代分成了这样 
一些 概念： 特维尔人、莫斯科人、诺夫哥罗德人同乡会，贵族、自由 
仆人、祈祷者、官廷的不自由的和半自由的仆人 、工 商区和农村的 
国家纳税人的行会。再没有什么别的材料来源，可以从中汲取恰 
当的政治考虑和适当的例子了。信奉东正教的大俄罗斯在信仰、 
习俗和制度方面对信奉夭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太感陌生和怀疑了。 
俄罗斯在宗教、雄辩术和宫廷阴谋方面的老教师是拜占庭，但是当 
开始建立大俄罗斯国家的时候，拜占庭已不复存在，以前,帝都曾 
经教给象刚刚站立起来的几童似的俄罗斯学会走路，而现在它洵 
俄罗斯来说在政治方面已经老态龙钟、衰弱不堪了 a 


总的看法 

对莫斯科国家的管理结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是莫斯科君主 5 T 
自己的主荽政治工具大贵族的态度。这个阶级最顽固地、拚命地 
维护着分封时代的传统和偏见<> 这些传统和偏见是被他们带到筅 
斯科的，在许多记忆犹新的回忆中是令人不愉快的。这些传统矛〗 
回忆不能使奠斯科的管理结构和谐地共同进行工作。我们看到，双 
方之间建立的关系即使不是公开的直接的对立，也是有着深仇大 
恨的或者象古代所说的那样是“互相憎恶的' 莫斯科国家正是在 
这种互相馉恶 H 益加深，憎恶变成了双方的一种拫坏的政治习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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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这个不好的沙皇有转向无政府状态之势 
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国家的主要建设者这个主人对他的最亲近的 
合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不自然的态度对国家的结构.对它的进程和 
性质是否有影 响呢？ 这一点还不明显。国家的管理结构建立了，起 
着作用，并在不断改革。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君主和他的大贵族们。 
但是不论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中，还是在它们的活动中，都没有使国 
家的建设者陷于分裂的那种不和的明显痕迹。关于十六世纪莫斯 
科管理机构的活动，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一下这些文献， 
你就会认为，指导这个活动的政治力量有时也是和谐的。纷争是 
在管理机构的幕后进行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廷里，在莫斯科大 
贵族的客栈里，在各种著作中，双方互相指责着、控诉着政敌，宣传 
着各种政治理论，拟订着向国外逃跑的计划，研究着家谱，以便用 
类似奥古斯都 * 凯撒这样的真实的祖先或廬想中的祖先的影子作 
为提出自己的政治抱负或政治要求的根据，总之，双方争论着，大 
动肝火，思考着，证明着。在沙皇伊凡的统治下，莫斯科广场成了 
这种政治争执的见 证者: 许多大贵族、有时是整个家族在这里上了 
断头台。但是在办事的政府机构里则是平静的。各种衙门里没有 
争吵，没有议论，而只是处理着事务，书写着，写公文的时候最多。 
这里没有喧哗，平諍地工作着，指导他们的是习惯，而不是思想。 
这些人草拟的公文保存到了我们今天。这些人显然拥有丰富的实 
际工作经验，慊得自己的业务^ 善于 确立办#的制度和 形式； 他们 
重视既定的形式，他们是墨守成规的人，而不是理论家。他们的政 
治思想和政治倾向显然没有渗透于制定政府的规章制度中。一切 
都是按照仝罗斯大公这位君主的旨意和指示办的 s 这位君主的耷 
志是政府机构的无可争辩的最髙推动力，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它的 
最高目的,这一点得到大家的一致承认和一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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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时 代的管理机构 

建立和支持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制度的那些政府机构的事务 
性文件给人以这样的普遍 印象、 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谈谈， 
介绍一下当时莫斯科国家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那些政府形式。当 
时莫斯科的管理机构仍然是从分封时代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的。 
为了对后者有所了解，必须记得分封公国的制度和分封王公的性 
质。我们已经看到 C 第二十讲)，分封公国不是一种国家，而是王 
公的经济事业，换句话说，当时的国家只不过是王公的经济事业 
而已。因此，分封时代的管理机构就是经营这种经济的各个项目。 
对于主公来说，封邑的居民不是臣民为达到共同福利和社会治安 
的某种目的而结成的社会或联盟，他们只不过是经营公国的经济 
的手段而已。政府的行动旨在维护法权和社会福利、维持治安； 
法院、黎寮、甚至部分立法都被认为是公国经济的有利可图的项 
目，可以为政府及其机构获得一定的 收人； 于是躭产生了诉讼税、 
贸易税 i 婚礼说等等名目繁多的税收；这些税收都进人王公的財 
库，或者被用来维持当时的各个统 治者。 在分封公国的这种制度 
的基础上建立了和维持着分封时代的行政管理机构 r 其中的各个 
机构旨在从公国的各种耕地和农业用地上获得收人，而在这些 
耕地上劳动的人仿佛也被当作生财的工具，他们是活的机械，用来 
把这些死的耕地和农业用地投入使用。我们也已经看到（第二十 
讲），封邑的所有土地及其冋王公的经济关系可以分为 三类： 一类 
属于王公的宫廷，直接为王公服务，王公从这些土地上获得宮廷所 
必需的 东西; 另一类土地按照一定的条件交给私人或教会机构，成 
为他们拥有特权的財产;第三类土地交给市民和农民，由他们交纳 
一定的贡陚。第一类土地叫作宫廷土地；第二类土地叫作贵族土 
地和教会土地；第三类土地叫作纳税土地或官家土地。按照这些 
土地的性质分成中央管理机构和地方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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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大贵族和杜马 

王公的宫廷是封邑管理机构的枢纽。宫廷经济的各个部分分 
别交给大贵族、自由仆人，甚至王公的奴仆。宫廷吓人和宫廷土地 
及其事业构成宫廷贵族的主管 机关; 宫廷马 E 、 宫廷饲马员和官廷 
牧场构成马务大贵族的主管机关。主公土地上的各种 事业、 野蜂 
饲养业、渔业、狩猎业由司饮官、御勝官、渔猎官等专门的宫廷官员 
负责。这样，封邑官廷躭形成了一整套行政机关，它们都是产生于 
经济事务，为经济事务服务的 。负 责这些主管机关的主要官员在分 
封时代的文件中叫作负责大贵族。所有这 g 主管机关构成公国的 
官廷的或中央的管理机构 4 有些特别重要的政府事务是个别负责 
大贵族所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些事务涉及的不是某一个宫廷机关， 
而是涉及几个宫廷机关或所有的宫廷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亊 
务交给王公本人处理，由他会同有关的贵族或者征询所有大贵族 
的意见，协商解决。后一类特别重要的、需要征询所有大贵族的索 
见、甚至在髙级宗教人士参加下才能解决的亊务 3 是： 关于战争与 
和平的问理、关于王公遗嘱的问题、关于主公家族个別成员的命运 
334安排 的问題，等等 \这相当于分封时代王公领导下的杜马，其成员 
是可以变化的，王公遇有提交他处理的 B 常事务或紧急事务，即可 
召开这样的议会。这种 8 杜马不具有我们所习 愤的那 种国家机关的 
形式，它没有什么章程，成员是不固定的》没有租确的职权和固定 
的议事 规则， 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仪礼。这不是正式的国家会 
议，而是公国大贵族商 * 非常事务的一种形式。但是为处理政府的 
个别 问题而 召开的这类会议却偶尔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议，成为 
今后处理同类情况的先例，由于经常重复，慢慢就成为一种共同的 
准則，成为法律。分封时代的立法就是如此形成的,而立法机关就 
是以王 公为首的大贵族社马 3 。这就是分封时代的中央机构的结 



构，其组成部 分是： 负责大贵族主管的各个机关和大贵族杜马 C 其 
成员或多或少，由两三个大贵族或者所有大贵族组成 X 

有食 a 的贵族 

不厲于王公宫廷的土地，即私有的和公家的土地，属于地方当 
局管 6 凡是王公宫廷自己不经营的，都属子地方当局管辖的范围。 
地方的管理机构掌搜在地方长官和乡长的手中。椹员辽阔的王公 
国划分为一些行政区域，叫 作县。 不过，这种县不是我们现在所理 
解的> 隶属于一个地方政权的行政单位。县是由一个域市和叫怍 
乡和 E 的村社组成的。区也就是乡，不过它是靠近县城的郊区,用 
古代文献的言语来说，就是处于“城市周围' 而且 1 大的乡也分为 
一些区，正象大的区也分为一些乡一样，根据十六世纪的调査册， 
科洛姆纳矣有十一个区和九个乡*。地方长官统治县城和坡郊的 
区， 乡则是:由乡长负责的。乡一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依靠县城的 
地方 长官； 只有一些县的地方长官负责审理本县的乡里发生的重 
大刑事案件。地方长官和乡长在其手下人员的帮助下进行 统治。 
这些人 员是： 季翁——用他们的名义进行审讯；推亊一一进行侦335 
讯 ; 执事——执行法庭的判决。推事的某些职能有点象我们的侦 
査员，执事则有点象监管员。季翁.推事和执事不是国家官员，他 
们一般是地方长官和乡长的家仆或奴仆 s 。 分封时代州管理机构 
的主要目的是从它所管理的地区取得收人。地方长官和乡长以及 
他们手下的人的每一个行政行动部是为了弄到收人，因此政府的 
职能与其说是为了维持治安和维护法扠，倒不如说是为了给统治 
者开辟财源或有利可图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州统治者的职 
能就是吃食邑，统治者是不折不扣地靠被统治者吃饭的。维持他 
的生活的是公粮和税收。公粮是由全社会在一定的时期里交纳的， 
賦税则是个别的人由于政府采取他们所需要的行动而交纳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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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是在毎年固定的日期一次交纳的，即圣诞节、彼得节，有些地方 
还包括伟人节。就任公粮是在统治者到达食邑就任的时候交纳 
的。享受食邑的贵族在到任时接受市民和农村的人带来的任何东 
西。圣诞节公粮和其他节日的公粮由发给全地区的聿程或者发给 
各个享受食邑的贵族的赏賜弔确走、这些公粮是按照索哈分摊 
的《索哈是一种课税单位，包括一定数目的纳税的城市人家(数目 
多寡根据他们的富裕程度而定)和一定数量的纳税的农民耕地(数 
童多 寡稂据土地质量和土地占有者的类别而有所不同) 7 。在莫斯 
科时代，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的一个索 哈是; 三田制的好地一千二 
百 俄亩； 中等地一千五百 俄亩； 坏地一千八百俄亩。宫廷土地、寺 
院土地和公家土地的索哈标准略撖降低一些，减少25 — 37夯。这 
祥一来，宫廷和寺脘的一个索哈是九百俄亩好地，公家土地的一个 
M 6 索哈是七百五十俄亩 好地； 它们的中等地和坏地的数置分别按比 
例戚少。分封时代的公粮一般是交纳实物，例如，根据1488年的章 
程,别洛泽尔斯克地方长宫的圣诞节公粮是，每个索哈(不分类别） 
交一个波洛季（一个波洛季是一个宰好的牛的十分之一）的肉、十 
块烘面包、 一 捅燕麦 8 。 乡长、季翁和统治者手下的其他官员也获 
得这种公粮，只不过数量少一些。公粮 9 是按照一定的固定数额征 
集的。有食邑的贵族的其他不那么丰裕的收入来源是无定额的税 
收，包括对罪犯的罚款。州统治者的行政活动只限千警察.司法、 
揭露罪行、侦査罪犯 t 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等等。因此，他们征收下 
列税收：0)诉讼税——或者是从诉讼费中提成，例如 mo , 或者 
是对过失人的罚款，相当于诉讼费的 数目； （2) 关税一一从销售的 
商品中 征税; （3) 婚礼税——在本地区范围内或本地 E 范围以外出 
嫁女人时征收的税,在前一种情况下有食邑的贵族获得一块头巾， 
在后一种情况下获得一块貂皮。为了让大家对食邑的收人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我只举一个例子，不过这个例子是相当特殊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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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时代，实物公粮是折合为钱的,在上述别洛泽尔斯克的章程 
中躭是如此做的。 il 52 S 年，从事煮盐业的小索尔扎乡被賜与服役 
人员科比亚科夫作为食邑 1< M 1 。 在賜书中，这位乡长获得的有收入 
的项目、公粮和关税共达十四种之多,还不包括就任公粮。几乎所 
有的收入都折合为钱。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币值计算，这位 
乡长一年仅从公粮一项就起码获得一千三百五十卢布，这只不过 
是收人的一半。而 反有食 邑的贵族得到的收人并非全部归己，至少 
在宫廷的乡里是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要上缴国库，归大公、中央统 
治者和负责贵族所有，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职务也享受这样的收 
入。莫斯科大公骄傲的谢缩的遗嘱就提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337 
全部封邑交给了自己的夫人，并作出这样的规定，继续为他的夫 
人服务和统治着乡镇的贵族必须把他们统治地区的收人的一半交 
给她。 


食邑的意义 

地方长官的职务通常是賜给比较有名的服役人员、大 贵族； 乡 
长的职务则是賜给世袭名门中不那么有名望的自由仆人^食邑不 
是对从苇政府工作的报酬，而是对从事宫廷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报 
酬。服役人员无偿地得到这样的报酬。统治一个城市或乡镇不被 
认为是服役。这样的报酬是维持服役人员的手段之一，它同我们现 
在的薪俸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取自于有食邑的贵族统治的居民， 
而不是来自国库的共同收入。有食邑的贵族大概曾经一度是亲自 
出马征收公粮的，为此，他们在收获季节，在规定的节日里巡游自 
己的地 E ; 在我国历史上的最初一些世纪里，王公们和他们的州级 
地方长官就是如此做的，他们出巡自己的辖我们这些持有现 
在的社会观点的人是不大容易理解分封时代听起来十分刺耳的、 
吃公粮的政府职务的惫义和性质的 3 而且古代官员的这些出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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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具体例子颊有点象我们所熟悉的古代高级神职人员在节日对 
教区的巡视。食邑制是适应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以及服役 
人员的地位和他们的社会观念的。在把维持地方当局的公粮集中 
起来时，县里的财库就可能变成肉、烘面包和干草的仓库。这些东 
西到不了消费者的手里就会腐烂变质。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由于缺 
乏通货，随时定期分发比固定时间的分 发更方 便些。在工作岗位 
上吃光用尽的地方长宫或乡长每一、两年到县里领一次粮草，填满 
33 S 自己的“肚子'然后满载而归，重新回到首都服役，履行君主交给 
的没有收入的军事职责和其他职责，等待再一次領公粮。分封时 
代的食邑，象现在的薪俸一样，是使人们服役的手段。但是这种手 
段同它与之有联系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过去和现在对此的看 
法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有食邑的贵族来说，他的执政行动完全 
是为了获得收入，因为获得收入是食邑的真正目的。而现在的服 
务人员通常总是把自己的薪俸看作是服务的真正目的，而把自己 
的服务看作是获得薪俸的前提> 不过，虽然人们对薪俸采取这神鄢 
薄庸俗的看法，可是官方则把服务工作看作是造福大家，看作是为 
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而把薪俸看作是对服务工作的评价，用 
以釅报服务人员为君主和祖国而付出的劳动、知识 、时 间和精力， 
正象所有的公民根据自己的力量以陚税形式作出同样的贡献 
-样. 

銜门 

分封管理机构躭其在中央和州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关系而言， 
与任何一种主要的行政管理制度都不适应，因为它旣不是中央集 
权制,也不是地方自治制。地方政权的活动仍然不显著，在地方长 
官和乡长的统治下影响更小，王公把公国两类土地的几乎全部控 
制权都交给了地方长官和乡长，不加任何监督，不要求作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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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定规章制度，结果中央只管理三类土地中的一类土地，自己也 
仿佛成了一个州，只有通过王公才同其他州发生联 系 1 〜 。但是随着 
莫斯科公国变成大俄罗斯国家，它的行政任务也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分封制度的不便之处。不论是在中 
央，还是在州，两者都必须改变其管理形式。中央管理机构的改组 
是从宫廷机构开始的。这些机构实际上是一人当家作主的、暂时性 
的政府机构，每个机构都是由主公委托的一个负责责族推荐的某 
个人苷理的，由主要管事一人负责办理的事情现在变得复杂起来，33» 
成了常设机构，这些机构叫作办 公处或 街门。这 11<； 有点象部或 
者部下面的厅。1497年的法典在这些衙门成立之时对它们作了描 
绘，说它们是常设性机构。它责成贵族和侍臣进行审判，在法庭 
t 他们有书记，不得通过审判或受理申诉而接受贿胳，即不得在法 
庭以外通过为私人说情或效劳而接受贿賂，规定必须受理任何提 
出申诉的人的案件，而那些处理不当的人_将受到惩处，即法官认 
为他不能享有大公所说的那种权利，不配把他送到“负责管理这些 
人 3 的法官那里 e 法官就是衙门的首长，这是他后来的称呼。每一 
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书记、秘书，当然还有助理秘书，也就是说，有自 
己的一套办事机构和人员，来处理他奉命办理的那些事务。还可 
以看出衙门同最高当局的关系:超过法官权限、需要立法者解决的 
那些事务则拫告给作为立法者的大公。但是法典中还没有消除以 
前那种由个人临时办理事务的制度的痕迹。它禁止法官仍和不久 
前那样成为接受一定的报酬而为私人事情奔走的权威的说客。这 
种报酬就是贿賂，躭是许诺。根据法典的条款，应由大公审理的 
粜件可以由大公委托的人办理，这显然无异于分封时代的特殊管 
象 lia a 由此可见，1497年的法典相当明确地表明了首批衙门出现 
的 时代， 在这个时期 tl# 完成了从由个人进行管理向由机构进行管 
理的过澳。而且这种过渡并不是一种行政苷理制度披另一种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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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原则为基础的行政管理制度所彻底取代。这种变車主要是具 
有技术性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是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具 
有政治性质，因为衙门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产物，是宫廷机构的复杂 
化。在十四世纪，由子王公的经济不复杂，为了管理其某一部门的 
经济，只要有一个人就行了，他主要是通过口头下命令或者在为数 
340不多的宫廷主事的帮助下发出书面文件来进行管理。随着国象经 
济变得越来越复杂，行政任务也多样化了，因而产生了 文联。 子是 
负责贵族需荽一个专门的办公处，有秘书、助理秘书、书记、助理书 
记，有时还需要有副手，来共同处理事务。主管部门一形成这样的 
人员编制，就产生了街门这样的常设机构。例如，分封宫廷的主 
管机构变成了大宮廷的衙门，饲马长的主管部门变成了饲马衙门 
等等。这些衙门是从以前的宫廷主管部门发展起来的，除了这些 
衙门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衙门，在分封宫廷时代是没有与之相 
对等的部门的这些衙门是适应国家生活的新需要而产生的。现 
在，一方面，政府承担的一些任务是以前宫廷经济的狹小范围所没 
有的； 另一方面日益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把以 前由州 的统治者全权 
处理的那些政府事务交给中央处理，于是许多新的政府事务和任 
务都由中央来抓。这些事务和任务磁积梂多，所以在十五世纪和 
十六世纪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衙门。在分封时代，对外事务不复 
杂，不需要设立专人，王公自己就可以处理；毎一个对外政策问題 
都是主公本人同负责贵族一起解决的。当莫斯科国家的对外事务 
变得复杂起来时，莫斯科出现了管理这些事务的衙门，叫使节銜 
门，即外交部 5 在分封时代，脲役人员的服役事务是很简单的，也 
不盡荽设立专门部门9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服役阶级的人数越 
来越多，同时战争颊繁，于是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军事事务 
和服役人员，这个机构叫作吏部衙门.> 随着服役人员占有的±地> 
领地和世袭领地的发展，出现了服役领地衙门。这是一部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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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它们是由于中央管理事务 的复杂 化而产生的。另一部分新 
街门则是由于中央集扠化而产生的。在分封时代，许多政府事 
务交给州统治者全权处理；现在，为了国家制度的利益，擗要对 
有食邑的贵族的行动进行某种监督。分封时代的地方长官和乡长 
负责处理一切刑事案件;现在，重要的刑事案件不归他们管了；为 
: r 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专门设立了一个衙门，叫作刑部分封时 
代的州统治者管理着有关奴仆的一切事务，现在这些事务由专 
门的中央机关——农奴部来管。由此可见 1 %建立了一系列新的 
衙门来取代老的机构。到十六世纪末，这些衙门构成了奠斯科行 
政管理的复杂的大:«，其中至少有三十个专门机构。莫斯科管理 
系统形成了，正象莫斯科君主的宫廷建成了一样:随着皇室和皇室 
经济的发展，除主要建筑物以外，还增添了附厲建筑物、屋顶建筑 
物，楼亭.正厅、新的台阶和走廊。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13 ,莫斯科 
的衙门产生于三个 方面： 一部分是从分封时代的官廷主管部门发 
展起 来的； 另一部分是由于形成莫期科国家以后政府增加新的任 
务而产 生的； 第三部分是由于想把极其重要的事务从州的手里抓 
到中央来而产生的。至于按照各个衙门处理的事务的性质来对这 
些衙门进行准确的分类，那就困难得多了。这些衙门不是按照一 
个统一的计划一下子建立起来的，而是随着行政任务的复杂化根 
据需要逐步产生的，因此，它们之间分担的政府事务，在我们看 
来，是极其不合理和混乱的，因为我们习惯于斤格的分类和按照 
事务的性质分别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5 因此，很难把一些街门归为 
—类， 指出它 们之间分担任务的极据。在分配任务方面，奠斯科 
国家人士依据的不是政治原则，而是实际番要。例如 1 看不出 
划分司法和行政的 依据： 虽然有四个处理民事案件的专门司法銜 
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德米特罗夫和梁赞，然而刑事案件和 
民事案件仍然交给显然纯属行政机关的其他衙门此理 14 。按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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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务的性质，达些衙门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涅沃 
林分类的那样' 全国性的衙门属于第一类,它们负责处理全国境 
内或者大部地区的全国性事务，如使节衙门、吏部衙门、刑部 衙门、 
奴仆衙门、财政 衙门； 财政衙门管理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税额无法 
预定的收人等等。第二类是这样一些衙门，它们可以叫作地区性衙 
门，它们管理只属于国家部分地区的一切事务或者说各种事务 。许 
多衙门可以归到这一类。属于这一类的 有:喀 山院,它是在征胀喀 
山以后成立的，负责管理以前的喀山王国、阿斯特拉罕王国和西伯 
利亚王国;后来它又分出了一个西伯利亚衙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性的宮 w ， 它们在大官廷衙门的领导下管理各州的宫廷事务，这些 
州以前是独立的公国 或州; 还有诺夫哥罗德院、特维尔院等等。对 
这一类 17 衙门是无法确切地、充分地说明其性质的；也无法说明其 
特殊意义 5 研究工作者想对这些衙门作一系统的分类，但总是不 
成功，因为设立这些街门的莫斯科历届君主也做不到这一点。对于 
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弄清楚，睇些方面的衙门发展得多些，哪些 
方面少些，政府在这方商注意得多些，那就表明了在这方面的政 
治意识水平 t 表明了国家在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们也考虑了十 
七世纪的街门，发现国家建设的性质在新的朝代很少有什么变化。 
而且在十七世纪的文件中首次出现的许多衙门一定是或者可能是 
以前就存在的。我们研究了十五个管理军务的衙门，至少研究了十 
个管理国家经济的衙门，研究了十三个管理宫廷事务的衙门。在 
研究了这种组织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政府活动的方向。 
我们看到，莫斯科政府特别致力于建立管理部门，这是国家独揽大 
权的部门，还致力于扩大分封时代的克里姆林官的环境，莫斯科君 
W 3 主除了拥有克里姆林宫以外，还拥有庞大的官廷经济。同时，在 N 
人民的锤要和利益直接有关的、整顿内部的广泛活动中我们发现 
总共只有十二个衙门，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个制药和印书衙门;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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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不足道的办公处，它们的活动是极其有 限的; 还有一些部门只 
是为首都或行政机关的需要服务的，例如有两个民政院，莫斯科市 
有一些箬察局；从十六世纪开始设立了驿务衙门，即邮政衙门，主 
要是为了传送公文函件和运送官吏出差^至于关心普遍的福利，道 
路设施、人民健康，粮食.社会救济、促进工业和贸易以及囯民教 
育，这•一切社会福利的起码条件并没有在一系列官府衙门中找到 
自己的直接 机构; 而教会方面，更确切地说，教会当局方面，只要涉 
及人民的普遍福利,政府不仅得不到它们的鼓励，而在这些方面也 
得不到它们的支持。我们已经看到 t 批准“百章决议集3的宗教会 
议对沙皇提出的社会救济问题持何等冷淡的态度。养老院的衙门 
只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才出现，而且是由沙皇倡议和出资设立的^ 
至于执行批 准“百 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关于建立城市教会学抆的 
决议，参加那次宗教会■议的神甫看来最不热心，尽管是他们决定建 
立这种学校，并且拥有从事这项工作的足够的物质力量。政府和教 
会当局向人民索取了一切，但却没有向人民提供什么东西或者提 
供的 很少。 也许在十六世纪向它们两家要求作出重要贡献，为时 
过早吧。它们没有作出理应作出的责献,弄清楚这一点，无疑可以 
确定它们的政治成熟程度和它们内在的道德社会力量的大小 

大贵族杜马 

各个衙门的活动由领导各个主宭部门的最髙政府机关——君 ' 
主的大 贵族杜 马统一 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在分封时代，大贵族杜 
马是由人数不多的某些大贵族组成的，王公就一切重大问 题专门 
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磋商。原先的大贵族杜马人数有限、变动不定，344 
主管的问鑼也不固定，而现在则变成了 复杂的 常设性机构，组成比 
较稳定，处理的问題也固定了。参加分封时代的杜马的高级官吏 
和名门望族都叫作大贵族。在莫斯科国家形成后，大贵族阶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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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千阶层，他们的出身不一样，政治地位也不同，因此大贵族杜 
马的组成也根据议员的谱系地位而分成若干等级。最有名望的大 
贵族家族的代表带着以前的大贵族头衔参加杜马。居第二位的人 
主要是瞀 B 没有爵位的莫斯科大贵族的后裔，他们带着#臣的 
头衔参加杜马*经过多年的服务以后有时也达到大贵族官员的地 
位 18 。最后，在瓦西里 * 伊凡诺维奇大公统治时期，也许更早一些， 
杜马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官员，叫作“杜马里的大贵族子弟”，后来 
简称为杜马 贵族; 他们通常是商人，是从没落的大贵族家族中或从 
不属于大贵族阶级的官廷人员中逐步上升到议员地位的。这就是 
说，杜马官员来自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形成的服役阶级中的各种 
谱系阶层' 参加杜马的还有杜马书记、御前大臣^报告人。在这 
种新的组成下 t 大贵族社马已不再象分封时代那样只由三，四个大 
贵族组成，而是由具有各种头衔的数十个议员组成他们全是由 
君主指定参加杜马的。在社马的组成中可以看出两个成份，即贵 
族成份和官僚成份 9 具有大贵族和侍臣称号的通常是那些重要的 
大贵族家族的长辈代表。他们一达到一定的年龄 ，可以 《将杜马之 
事告诉他们”时,即稂掴任官等级的习惯和关系参加杜马。而杜马 
贵族和杜马主事則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品德和对国家的贡献由君主 
任命的，他们大多数不是来自名门贵族。第二个成份的作用暂时 
M 5 还不显著，影响也不太大。在整个十六世纪， 社马慄 持了严格的大 
贵族成份。但是杜马人员的政治作用并不限于他们在杜马开会 9 
所有具有大贵族、侍臣和社马贵族称号的服役人员由于其称号，也 
是国家杜马的成员，因而被称为杜 马人员 ，但是这些杜马人员也领 
导着 莫斯科的衙门，统率着出征的兵团，作为地方长官和督军统治 
着州。 团队的团统或者县级地方长官当然不能经常在莫斯科杜马 
开会，因此参加杜马日常会议的大部分是莫斯科各个衙门的首长， 
即所谓的法官，他们由于职务的关系固定在首都。杜马主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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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杜马的主事和报告人，其中的每个人都领导着一定的箝门， 
他们通常是极其重要的衙门——使节衙门 、吏 部衙门 > 服役领地衙 
门，有时是诺夫哥罗德院或喀山院——的负责人或主要主事，所以 
杜马主事通常是三人或四人使节衙门、吏部衙门、服役领地街 
门的事务 22 是由杜马直接处理的。因此，负责这些事务的衙门仿佛 
是杜马办事处的分支机构，所以领导它们的是杜马主事，而不是大 
贵族或侍臣。在这些衙门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大莫斯科吏部街门，它 
管理着服役人员的职务安排，把君主有关命令和建议传达给其他 
街门，把越过衙门直挂呈交君主的事务提交给杜马，可见杜马的吏 
部主事具有国务秘书的作用 2a 。 重要衙门的负贵人经常参加杜马 
会议，使杜马 r 然成 f 部长会议。杜马处理许多司法和行政方面 
的事务，实际上，它成了立法机关。杜马颁布毎一项新的法律时， 

通常总是 注明： “根据君主的指示和大贵族的决定' 杜马的立法 
作用现在已不仅仅是依据以往的惯例，而是由1550年的法典直接 
批准的。法典的一条说，有些事宜系新出现者，本法典未加说明。 

此等事宜一经君主批示、贵族裁决，本法典即明文规定法典 M 6 
的一切补充指示亦即杜马的决定。再者，杜马领导各街门的行动， 
监督州的行政管理事务。它作为唯一的，最高级的机构，解决了许 
多司法方面的问题。议员通常在清晨，夏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冬 
天在黎明以前，到克里姆林宫或君主居住的地方开会。会议 14 在 
早餐和午鏊之间持续五、六个小时，有时晚上继续开会，议员们午 
睡以后，听到晚祷的钟声一响，马上又齐集宫里。在会上，议员们 
按官位排座次，恃官低于大贵族，等等；只有一个官职的人按门第 
顺序 就座; 杜马主事站着，有时沙皇给他们賜座。杜马继续开会时 
使用“开会议事”的用语,如果沙皇亲自出席，则使用“听取大贵族 
的意见”的用语。向杜马作报告_意味着 s 把问題 提交大贵族审 
议' 宫内的接待室和休息室统统叫作 K 上房弋 杜马很少自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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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应讨论的问题，立法倡议通常不是来自下面，就是来自上面， 
而不是来自议员中间。日常问题是由各衝门的负责人根据自己主 
管的事务提交杜 马的; 各衙门不能提出的问题，不属于各衙门日常 
事务范围的问题，则由君主自己提交 杜马； 对外政策和国内建设的 
最重要问题方面的倡议由君主提出 24 。君主常常亲自主持杜马会 
议，间大贵族一起议事”，他有时命令大贵族在自己不出席的情况 
下讨论某些问题。有时，大贵族在君主不出席的情况下，《没有君 
主的指示无法”对某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于是便把这些问题汇 
报给没有出席会议的君主。如果在君主不出席的情况下，大贵族 
根搪君主賦与他们的全权可以解决某个立法问題，那么他们作出 
的决定便具有法律的效力，无需呈交君主批准 2 S 。 这 26 就是社马通 
常的立法程序。街门的负责人在杜马就某项新的立法向君主提出 
询问时通常采取这样的形式:“关于这个问题，伟大的君主有何指 
示如果君主不想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想同大贵族共同解决 
这个问题时，则指示贵族开会加以研究，他们作出的决定便成为法 
律。君主的初步指示把问题提上议程，然后大贵族作出最后的决 
定——这是立法程序的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其通常提法是 “君主 
指示,贵族决定”。第三个环节是由没有出席会议的君主批准大贵 
族的决定，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才有或者是绝无仅有的。大贵族的 
决定，在君主没有出席_议的愴况下需经君主批准的，看来只有两 
种： 关于任官等级的决定和关干严重罪犯判刑的向题。第二类问 
题的重新审査通常不是取消，就是减轻判刑* 6 。在特别重要的情 
况下，杜马的通常组成有时予以扩大，吸收非政府人士参加，即吸 
收俄国教会的领袖、担任最高神职的主教参加 。这个 最高的主教在 
十六世纪末以前是总主教，后来是大主教，他带领一些主教，组成 
特别的政府顾问娄员会，处理俄国宗教界的事务，这叫作高级神职 
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有时是单裨开会，同君主的杜马没有关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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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同它一起 开会； 有时按照它的指示开会。髙级神职人员会议 
之所以同杜马联合行动或在它的指示下行动，是因为教会 处理的 
问題同国家的利益密切有关或者国家处理的问題同教会有关 3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便召开大贵族杜马和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联席 
会议。这种会议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作髙级会议，必须同 缙绅会 
议区别 开来。 


它们活动的性质 

杜马讨论* 7 问題的情况由杜马主事记录在议車录中或者“君 
主关于非宗教问题的敕令记录3中。不过，看来并非经常如此 。从十 
六世纪到我们现在并没有浅传下这样的记录。只有由杜马解决的 
门第等级的讼争才详细记录下来，以便今后査考。杜马主事总是只 
记录杜马的决议，这些决议后来成为敕令或法律。作为例子，我列 
举十七世纪的一些情况,便足以不仅说明批语同敕令之间的关系， 
而且可以说明当时的行政手续。有一个无能力的县长呈报了一份 
不恰当的报告，上面写了这样的批语:“撤职査办 ，批 语是用敕令 
的语气写的，开头有这样一些威严的 字眼: “思蠢的笨蛋，没本事的 
县官1瞧你写的 I a 等等。由于没有记录，我们不大了解杜马会议进 
行的情况以及决议是如何作出的。但是我们知道，会上有辩论，甚 
至有人反对君主，进行"顶撞人们在谈到大公伊凡三世时说，他 
喜欢别人顶撞，欣赏这种精神。他的儿子瓦西里没有这样的涵养， 
不尊重不同的意见。我们从别尔先 * 别克列米舍夫的谈话中知道， 
这位大公对顽固的抟反对意见的人大发 雷蹇， 他责骂着把此人赶 
出杜马，革除职务。有时,在令人不安的时刻，由于食廷的派系斗 
争，展开了争论，据编年史记载 ，人们 责骂着，叫嚷着，吵闹着，骂 
声不绝■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之。杜马的通常情况是严守秩序， 
邂循固定的形式和关系。至少从保存下来的杜马活动的片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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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马的制度.权威和通常的议事规则仿 
佛旨在使它的主席和议员之间保持不可动摇的互相信任关系，证 
明君主和大贵族之间不可能有利益上的矛盾，这些玫治力量是共 
存的，习愤于和谐地行动，携手合作，它们不可能、也不会采取别的 
行动。冲突是有的，但发生在杜马以外，对它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影 
响甚微。争论也是有的，但不是关于权力的争论，而是关于具体亊 
务的争论。发生矛盾的是具体意见，而不是政治倾向。就其历史意 
义来说，大贵族杜马不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君主在没有参加大贵 
族杜马的情况下每天完成许多政务工作，正如大贵族杜马在没有 
君主的参加下完成许多事情一样。这是出于便于施政的考虑，倒 
不是政治权力和特权的问®，即纯属分工的问题，而不屉权力的划 
分 £ 别尔先的遭遇是萁斯科国家法扠和制度的这个安静的、封闭 
的试验室爆发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大发雷霆的事例之一。在这里，显 
然毎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毎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应符 
合自己的身份。看来，在这样的僵化环境中不会有什么政治热情 
549和兴趣，毎个人都不会有争权争位的思想。在国家利益和政治仪 
礼或惯例的重压下，那些图谋私利的人和派系大概是无法存身的。 
莫斯科各个衡门的活动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产生于不同时期 
的机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和当时的需要而设立的，并无统一的计 
划，因此它们的工作很混乱芜杂，文牍主义严重，白白浪费时间，犯 
了不少行政过央，不过却没有听到有什么政治斗争。领导这些衙 
门的大部分是在大贵族杜马兼职的人，在衙门，他们是百依 百瓶. 
照章办事的人，而在杜马也是忠心耿耿 * 安份守己的议员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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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讲 


州級行政领导机构的变革 一一 Aft 的定额——报告和法 
廛陪审员——司诖行政制度一 一 它的组成一——± 管机 关和工 
作程序-一_性质 和意义 ——两小问题——司法行_政制度同 ★ 
邑贵族的关系——地方制度的改革 一一 进行这种改革的原因 
— 一建立地方食给机构^—地才政杈的虫管机关和职贵—— 

宣誓就職——这种改革的性质和意义 

州级行政领导执构的变革 3 S 0 

我已经叙述了莫斯科国家中央行政领导机构从十五世纪中叶 
以来发生的变革。不难看出，政府的改革是沿着什么总的方向进 
行的。在分封时代,中央行政机构实际上就是宫廷机构，维护着分 
封主公的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莫斯科国家的中央行政机构从十 
五世纪中叶起逐步摆脱了王公宫廷经济的狹隘范畴，适应了全国 
的需要，担负起全民福利的任务。当然 S 这个变化并不是由于莫 
斯科君主或莫斯科统治阶级的政治概念有什么改变而引起的 a 相' 
反，他们的政治概念的改变倒是在行政机构改革的影响下而引起 
的,而行政机构的改革则是迫于形势的需要，或者说，由于事态发 
展的推动而促成的。可以说，历史的发展产生新的槪念，这个过程 
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奠斯科国家州级行政领导机构从十五世纪中叶 
起发生的变革上。新的国家需妻建立更加复杂的政府机构和关351 
系，由于这种 需要， 产生了当时人们不习惯的 思想： 把全局利益和 
局部利益分开、把中央和州分开，必须览督地方政权，必须设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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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它们的活动。这些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起码的思想，只是作局部 
尝试。不过，它们却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首先排挤，然后 
最后取消食邑。州级行政机构原先是分封时期供养服役人员的手 
段，现在则改组为中央领导机构所辖的地方 机关、 

食5的走麵 

在改组州级行政领导机构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三种情况。第一 
种镝 况是： ’中央政府通过立法途径更准确地确定由于习惯和愤例 
而形成的州级行政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调整食邑制度；跟制有食 
邑的贵族的专横行为。不论是在两个法典的一般法律条文中，还 
是在中央政权向州、各个城市和乡村规定的当地章程中，我们都碰 
到对州级行政机构的活动所作的详细规定。对地方统治者的活动 
作出规定的这些法律条文和章程的出现表明，中央政权开始关心 
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不受自己代理人的侵犯，即开始意识到自己 
维护社会福利的责任。有食邑的贵族，地方长官和乡长在接受食 
邑的同时收到了收入清单，即收人的定额，对他们的收入、食物和 
关税作了详细的规走。而且实物粮食被折合为现金，例如，根据 
1488年的别洛泽尔斯克章程，地方长官在圣诞节应从毎一索哈收 
到的粮食 税为: 相当于十块烤面包或大圆面包的十个钱币(约合五 
个卢布），相当于一车干革的两个铜币（约合六个卢布）等等 4 。后 
来禁止有食邑的贵族自己向居民征收粮食；这项任务委托给社会 
选出的代表.械市和郊区的百人长、乡村的长老。随着时间的推 
3 J 2 移，享受食邑的时期也规定得更明确了。十六世纪，莫斯科欧府显 
然想缩短这样的时期。在第二个法典的时代，享受食邑的时期一 
般是一年，不过也有两年和三年的。上述措施把地方长官和乡长 
排除在享受食邑者的行列之外,他们只能得到纳税人的税款，这样 
就预防了或缓和了双方的不满和冲突*。 



报吿和 e 审员 

下列措施可以列为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的第二个方面。这些措 
施躭是试图使享有食邑的贵族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地方统治者，使 
他们的 司法一 行政活动向这个方向改变。这些措施不仅限制了享 
有食邑的贵族的专横行为，而且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无杈 
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实施这种限制的方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两方面监督他们的行动。上面的监督表现为下面必须向上面作 
ar 报告' 在古代罗斯的文件中 t 下级把司法或行政方面的问埋 
提交上级领导机关最后解决，用这些文件的语言来说，就是“最 
后完成' 例如，通过报告，下级衙门把一些事情提交给“上 
面”，提交给■贵族杜马或君主。同样，州级统治者必须把一些亊 
务呈拫中央衙门。州级统治者只有审理权，而决定权则归中央 
机关、有关的衙门或贵族杜马，而且通过重新审査整个事情，来检 
査他是否认真、正确。在十五、十六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事务在地 
方上、在州里完成以前，就由州里的享有食邑的贵族呈报中央机 
关。这样一来，报告制度就限制了州级统治者的权力。在十五世 
纪下半叶，根据第一个法典，只有一部分地方长官和乡长必須向首 
都呈报关于奴仆的某些事务和拾劫.行凶、盗窃等重要刑事案件％ 
稂据第二个法典，所有的地方长官和乡长都必须这样做\同样， 
从十五世纪末起，大部分土地诉讼纠纷是在中央解决的，而不是在 
州里解决的。另一方面，地方长官和乡长的司法行动受到地方社 
会代表的监督。现在保存下来的分封时代的文献只谈到王公权力 
机关——如地方长官和乡长的地方行政机关——的活动。不过. 
当时的文件也隐隐约约地谈到另一类政权，它们表现了当地社会 
的独立性。城市和市郊早就选出自己的百人长，乡村选出自己 
的长老。稂据分封时代的文献，很难说这些地方政权具有什么样 
的意义，大概它们管理本村社的经济事务，保卫社会的安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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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坏人 ' 窃贼和强盗的侵犯 a 。 在奠斯科罗斯统一起来以后， 
这些地方代表被吸收参与国家经济事务。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 
样，百人长、长老和选举产生的征税人被要求负责摊派贡税和 
劳役以及征收上缴州级统治者的粮草 5 或许由于过去的惯例，这 
些政权也具有司法作用，处理着本社会的、不属于享有食邑的贵 
族管辖范围的那些诉讼案件。但是在十五世纪的下半叶，保存 
下来的立法文献则没有表明世俗代表具有这样的作用 t 没有表明 
他们具有特别的管辖扠,没有表明他们参与州管理者的司法工作。 
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地方上的机构刖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地方的行 
政司法工作 a 首先，地方的代表参与地方长#和乡长的司法工作。 
第一个法典和当时的章程规定，百人长> 长老和善良的人们可以 
参与州食邑者的司法工作 7a 。 法典还增补了宫廷民选管理者/负 
贵某些城市的监狱等惩罚设施以及枇准某些民事案件，如不动产 
的易手。法律要求这些陪审员参加州食邑者的法庭，从而恢复或 
总结了以前的民间愤例，即为了完善司法工作，要求证人出庭作 
证,以证实其真实性或可靠性。这就是法庭陪审员的最初的作用， 
354 他们是作为证人和助手出席法庭的如果地方长官或乡长审议 
的案件呈报上级机关 ，一 方对审讯记录有异议，那么长老和其他陪 
审员应出来证明审讯的情况同审讯记录是一样的，而且应同发给 
陪审 员的、 由享受食邑的贵族签名盖章的最初审讯记录的副本进 
行核对，如果陪审员证明审讯的情况间审讯记录所叙述的完全一 
样，而且这个记录同副本一字不差，那么对记录提出异议的一方躭 
输了； 否则， 审讯不当的责任便应由法官承担。被推选出来监督毎 
个案件的人当然都是好人。十六世纪，这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 
度，最初是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诺夫哥罗德北部推行，后来扩及 
各地 7B 。 稂据第二个法典，出席州级统治者的法庭的应当是专门 
选举出来的地方长老，陪审员和地方宫，必须把他们同以前的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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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老和甲长区别开来，后者是负责分摊和收集黄陚以及管理 
本村社的一般经济事务的现在，法庭陪审员的职权范围扩大 
了，他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执行司法事务。他们波賦与这样的 
职贵： 在享受食 a 的贵族的法庭上“维护 真理' 或者“根据地方的 
委托如实地处理毎个案件，不得藏奸耍猾' 由此可见，他必须维 
护审讯工作的正确性，保护司法秧序和地方上的司法惯例不受那 
些专横的或没有经验的、不了解或不想了解地方真实惰况的食邑 
贵族的破坏，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在村社秉公办事，此外，1550年 
的法典还授权他们维护诉讼双方的正当利益，这个怍用表现在法 
典的两个决 定中： 一方面要求诉讼双方的乡里的长老和地方货必 
须出席食邑贲族的法庭，另一方面則规定，当地方长官或乡长的监 
管员要求被告或被走罪的人取得保证人但没有找到的时候，他不 
请示长老和地方官，无权逮捕此人；杏则，在家属的要求下后者可 
以释放被捕冶，甚至可以追 究监管 员逮捕不当的责任。这样一来， 
地方代表在 成为地 方长官和乡长的法庭的常设陪审员以后，就成 
了食邑贵族和村社群众之间的 桥梁。 最后，食邑贵族的行动受到 
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两方面的监督，这 两拉结 合起来，就成为法典 
和规章规定的居民对他们进行控诉的程序。居民 D 己确定日期， 
让辿方长官或乡长亲自去或 派自己 的人去大公的法庭，以便在莫 
斯科衙门或在君主的杜马对指控作出荇复。 


司法行政制度 

我再说一遍，改组行政机构的第二个情况的标志是 .•对 州级食 
邑赀族的行动建立了双重监督。地方代表参与司法过程》只是纠正 
食邑贵族的法庭的一个辅助手段。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 
这个过程的第三个 情况: 把食邑贵族管理不善的事务 ，即维 护社会 
治安的苹务交给地方村社独立地处砰。这样，就开始 ffl 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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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权取代食邑贵族，在沙皇伊凡四世以前.地方长官和乡长也 
处理刑事案件，起初是无需呈报上级的，后来把最重要的案件提交 
首都审议，决定或批准。当时把抢劫、杀人 、盗窃 、纵火等比较严重的 
刑事罪行叫作恶性棄件，对地方长官和乡长来说，这是最有利可图 
的司法项目，可以使他们得到最多的收入，因为由于这种罪行而判 
罪的人必须‘ [ 变卖”財产、即被没收全部财产，交给食邑贵族，而只 
拿出一部分作为对原告的奖贫。其他违法行为只能使食邑贵族得 
到相当于賠偿金的全部或一半的罚金。这就是说，州统治者的个人 
利益促使他破获恶性案件 t 想办罪犯。至于预昉这种案件的发生， 
他则没有推动力,甚至也没有这方面的办法。当发生杀人事件时， 
通常掌管刑事法庭的乡长 —— 更多的是地方长官——要求发生这 
种罪行的村社交出罪犯，否则，这个村社必须向他交忖四卢布(十 
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四卢布折合为现在的币值不少于四百卢 
布)的罚金。对各项恶性案件也进行了缉査,但是却没有一个机构 
来同坏人、惯犯.职业强盗和盗窃犯进行经常的、有里织的斗争。那 
个时期的文献说明抢劫活动很猖 SS ， 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维护社 
会治安和预防犯罪活动。政府起初向各州派遣了专门的侦察人员 
去捜捕坏人，但这些侦査人员要求当地社会给以协助，给当地增加 
了新的负担，使居民付出很多费用，而且办事拖拖拉拉。因此，莫 
斯科决定把刑事警察交给当地„还在伊凡雷帝年幼时代由大贵族 
摄政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向城乡各地发出 司诖行政丈件 ，授杈史们 
缉捕和处决坏人 1 \自古以来当地社会必须把杀人犯交给地方长 
官，而现在它们则有责任捉拿和处决抢劫犯了 7e 。 这件事是遂步 
定下来的，中间有过很大的反复。在另一 些地方 ，政府把抢劫案件 
的处理交给食邑贵族法庭的民选陪审员或城市官吏领导下的百人 
长和长老。还有一些地方 f 政府刖规定推选特殊的专门机构来处 
理此事。把侦査坏人的事务交给社会负责的刑事聱察区（叫作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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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司法行政 区的划 分同小的行晈 E 划是一致的。例如， 
根据1539年别洛泽尔斯克和卡尔戈波尔的司法行政文件 〈这 是保 
留到今天的这类文件中最早的文件），各阶层的居民团结一致，为 
破获和处决怆劫犯而在那些由大贵族子弟组成的县的各乡中推选357 
三、四人，由从纳悦居民中推选的长老.百人队长和优秀人物协助 
之。 由此可见，在司法行政事务中，服役人员和纳税居民确立了 
联合行动的制度，后者服从前者的领导。但是，在享有特权的大的 
土地占有者的村子里，则建立了特别的司法行政区，它们独立于乡 
之外，有自己的司法行政人员和长官例如，别洛泽尔斯克县的基 
里尔寺院的五个村子1549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司法行政区，设有两 
个司法行政长官、一些从服役人员中选举的工作人员和一些从这 
些忖子的农民中选举的长官。但是寺院的这些司法行政官员在重 
要的事情上必须同别洛泽尔斯克司法行政区的乡级和区级的司法 
行政长官碰头，共同解决这些事务。这些县当然把小的司法行政 
单位联合起来建立县级的司法行政局。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其形式 
是全县的司法行政长官，每个县各有一.两名，现在則组成为一个 
统一的司法行政区。1539年别洛译尔斯克建立了乡级和区级司法 
行政区，1571年的文件规定了两个县级司法行政长官来领导他们。 

司法行政机构的这种联合也发生在大土地占有者的世袭领地上， 
在待罗伊茨基_谢尔基耶夫寺院分布在二十二个中 央&份 的许多 
村子里建立了寺院的若干司法行政区，有民选的刑事警吏和轚官， 
有司法行政处和关押盗窃犯、拾劫犯的监狱，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寺 
院出钱维持的。1586年从寺院的眼役人员中物色了一个司法行政 
长官来领导寺院的所有这些司法行政处 


①为 ry6a —词的 昔译， 亦可*译为司法行政 K, 系十六一十七世纪俄 国的行 
划，相当于后来的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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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组成 

司法行政机关成为全县的机关以后，就组成了一套复杂的、有 
领导和被领导的聱察机构网，分布在全县。领导这些机构的是聱 
长。轚长是在全县各界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但只能从服役人员中 
选出，每县各 -- 人或两人。聱长同黎官一起处理事务》警官是由 
市镇和乡村的纳税居民从以前的小司法行政区、镇，乡.区、村选出 
358的。按照 百人、 五十人、十人和警段（司法行政 K 根据户数划分为黎 
段）选出的百人长、五十人长和十人长受窖长的领导„ 

主管机关和工作程序 

司法行政机关反映了人们日益意识到国家的任务。它们是根 
据这种思想产 生的: 犯罪活动不是局部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全社 
会，关系到大家的福利，因此，缉査犯罪活动是国家的职责，需要有 
特殊的机关和手段。由于这个思想的发展，司法行政主管机关便 
逐步扩大，涉及越来越多的刑事问题。 相据蒗 二个法典和第一个 
司法行政文件，在所有的刑*案件中，这个主管机关只处理抢劫案 
件，后来又增添了盗窃案件，十七世纪又增加了杀人、纵火、侮辱父 
母等案件。对司法行政的工作规定了特殊的处理问題的方式。食 
邑贵族通过别人的起诉来处理司法事务，这就叫作审讯。案件由 
原告起诉,逋过下列方式 解决： 被告人承认，证人证明、当庭决斗、 
起翦、书面证据^警长通过侦査来处理事务，案件不是原告提出的， 
而足通 过下列方式确定的:当场捕获盗窃犯、普遢搜査 、向 居民调 
査被告人以前的为人及其在社会上的名誉、拷问冏谋者使之供出 
罪犯^这些罪证本身就具有怔据的作用，无需对它们作出评价。如 
果既没有告发，也没有罪证来支持抢劫的罪行，那就进行大搜奄， 
在拽査中被掲发出来的人，印使没有证据，也要进行拷向;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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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罪行 ，便 根据搜査结果判处无期徒剂，用他的财产的一部分 
奖赏齿发人。司法行政当局的做法完全是翌察性质的，即预防和 
制止刑事犯罪，根除坏人。有关司法行政制度的文件对司法行政 
当局警 告说： “凡包庇坏人或不经审讯植自处理荇，将受到 S 主的 
惩罚。”因此，鳖长所关心的不是恢复法衩，而是保证社会安全3他 
上任以后，必须在县城召集社会各界、结婚的和不结婚的神职人 
员.贵族.城乡居民的全县代表大会，询问 他们： 在他们的司法行政 
区谁是坏人，谁是盗窃犯、抢劫犯和窝藏他们的人。如果在全县的 
这种初步调査中有谁被称为坏人，那么这些人将被捉拿来，交给筅 
长，他们的财产在清点以后将被封存，直到结案为止。然后司法行 
政当局将在全县开始进行复杂的、大事宣扬的活动 :逮捕、拷问 、对 
质、起诉.再次进行大搜査、拷问、没收财产、处以绞刑。 

性质和意义 

在这种庞大的组织系统及其繁杂的活动中不断出现两个傾 
向。第一、社会各阶层被要求协助选举产生的司法行政当局捉拿 
和惩罚坏人 u 这是普遍动员地方村社来维护社会安全，这是各阶 
层共同关心的事情。第二.缉査坏人，这项工作起初是根据各个城 
乡的要求作为一项权利交给它们的，后来在司法行政业务变成各 
地和全县的一种制度后，这项工作便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司法 
行政制度的这种性质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方面，全县通过各界选举 
轚长而对自己所选的人负责，这是必须有的保证，对有时由政府任 
命的聱长也必须这么做，要求选民对他的工作也负责监督，象对民 
选的警长一样，对任命的箬长的央职也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司法 
行政区的居民通过普遍的初歩调奄而对政府作出保证，在彼此之 
间也作出 保证: 在他们周围不放过坏人， 否则， 他们就要赔偿由干 
他 ri 未能防止坧事而使受害人蒙受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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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制度的基妯的甚国家承担责任的原则，这表现在地方村 
社的双重保证方面:对自己选举的人 负责； 对自己，对村社的每个 
成员负责。 


360两 个问匾 

这是莫斯科国家制度中的一个新原则，但作为其基础的仍然 
是分封制时代私人法扠和国家法权的混合。这里产生了两个问 
題 :既然 维护社会安全不是地方性的事务，而是全国性的事务，那 
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项工作交给地方的民选代表，而不由中央政 
权机关直接来抓呢？其次,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社会，划分为许 
多经济等级，经济地位的髙低依职业、出身、资本的多寡而定，部分 
地也依资本的占有杈而定。这种状况晕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人 
们可以从一个等级转人另-个等级，可以改变职业。国家刚刚开 
始对这些阶级打上等级的烙印，在他们中间按照其经济地位的不 
同分配职务和工作。在这个社会一政治的#化中开始出现三个主 
要阶层，许多小的社会阶层根据贡賦和劳役的性质归并于它们 
这躭是:服役的土地占有者，他们必须服兵役；工商区的纳税居民， 
即工商业者，他们《稂据拥有的牲畜(財产)和手工 业”而 纳税;县械 
和乡村的纳税农民，他们根搪耕地而交纳土地税。至于神职人员， 
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与众不同，是为教会服务的。 
司法行政制度的全民性质是杏表明，国家或者人民宠识到需要支 
持或者加强刚刚诞生的这些阶层在司法行政活动方面的共同努力 
呢？ 我们将在沙皇伊凡四世时代出现和建立的地方机构方面找到 
这些 问甄的 答案。 

司法 行政制 度和食 醒贵族 

在实行司法行政制度的时候，显然并沒有考虑到要取消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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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者鄆怕是对食邑贵族的权利有所限制，但立法文献仍力求准 
确地区别司法行政制和食邑制这两个系统，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 
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1550年的法典煞费苦心地维护食邑贵族的 
职权，使之不受警长的干预，规定警长只处理拾劫案件，司法行政 
文件则忽而把盗窃案件连同抢劫秦件一起交给警长处理，忽而规 
定警长必须同食邑贵族一起处理这些案件，而且他们在审判中的 
权限是严格区分开来的：食邑贵族处理没收罪犯财产事宜，而轚长 
则用罪犯的一部分财产奖赏原告，对罪犯执行刑罚、鞭笞等。但社 
会上认为新实行的这个措施是矛头直接指向食邑贵族的。1541年 
普斯科夫的一位编年史作者内心十分满意地谈到了这个情况。他 
写道，君主皇恩浩荡，向城乡颁发 圣旨： 农民们在宣蜇以后可以 
自行搜捕坏人，处以死刑，不必交给地方丧官和他们的季翁，“因 
为地方长官不大敬爱基督' 普斯科夫 A 也拿到了这样的圣旨(没 
有流传到今天）,于是普斯科夫的警长和百人长便开始审判和处决 
坏人。普斯科夫的地方长官对普斯科夫人大为恼火，因为“他们把 
君主的圣旨当作护心镜、因而成为他的眼中钉——这大概就是这 
位编年史作_想说的话，他又 说:“ 搞掉了坏人，农民皆大欢喜' 
在他列举的^些坏人中包括地方长食及其手下的人 

地方制度的改革 

地方制度的改革是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第四个方面，也是最 
后一个方面。这就是试图完全取消食邑制，用民选的社会政权取 
代地方长官和乡长，不仅把刑事警察交给地方村社，而且把当地的 
所有机构和民事法庭都交给地方村社。 


进行这种改革的原因 

进行这种改革是出于多种动机。食邑制不仅给役工作即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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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国家的工作造成巨大的不便，而且给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也 
造成巨大的不便。我们已经知道，服军役阶级在莫斯科国家具有 
双重的意义，既是它的主要战斗力量，也是它的行政管理机构。食 
邑养活了许多军人》十六世纪，国家几乎不得不每年出动大批兵 
力去保卫这个或那个边疆》但是下列情况给动员工作造成了极大 
的 困难: 许多军人分散干食邑，管理工作有很大弊病，管理机构不 
362管理出征的事务。两项管理工作互相妨 碍着： 军人成了不合格的 
行政人员；而成为行政人员以后，就不再是合格的军人了。而且， 
社会秩序的新需要使得管理任务复杂了，荽求行政人员更多地注 
意国家的利益和居民的需要，食邑贵族对此既没有这样的习惯 ，也 
没有这样的愿望。于是产生了统治者滥用职权的种种事情，引起 
了被统治者的极大不满，萁斯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约朿食邑 
贵族的过分的欲望。在这些措施中特 别逋要 的是稂据以往的公民 
权制定的公积人员责任制，即被统治者有权向上级政府告发其统 
治者的不法行为。在食邑制结束以后，居民遭受统治者的肆虐时， 
可以按照通常行使公民权的程序告发他认为食邑贵族做得不对 
的地方。被控告的统治者在这种讼争中只是普通的 被告； 如果原 
告证明自己的要求属实，那么被告必须向他賠偿所造成的损失； 
而且食邑贵族要付出诉讼费和其他费用。根据当时的诉讼方式， 
原告甚至还可以要求从前的统治者进行当庭决斗》对十六世纪中 
叶莫斯科的情况很熟悉的利 特文* 米哈隆看到自己国家的老爷们 
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是很愤慨的，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其赞 
赁莫斯科用这种办法使州级行政人员遵守法纪 73 。不过，这种法 
纪是用-•种不正当方法维护的。从社会纪律的观点来看，过去的 
州长或者他的代理人、家中的雇员同雇佣来的斗士进行当庭决 
斗，在周围观看的是他代表最高政权不久以前统治过的群众，这是 
—个颊 为吸引 人的，但却不大体面的场面。这种保护被统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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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统治者肆虐之害的方法成为人们无休止地争论的对象 。 没有同 
被统治者处好关系的食邑贵族的去职是一个讯号，表明要出现麻 
烦的诉讼，控告他做得不当的地方和其他毛病。莫斯科的法官是 363 
不级容自己的政府官吏的。编年史作者在谈到地方行政机构改组 
以前的情况时写道，地方长官和乡长的险恶行径使许多城乡荒无 
人烟；对老百姓來说，他们不是父母官，不是人民的师表，而是 
压迫者和破坏而那些城乡的“大老粗们”也给食邑贵族造成了 
许多可怕的事，甚至杀了他们 的人； 食邑贵族一离开食邑，老百姓 
就纷纷告发他，并造成许多“流血事件和侮辱人的事件 '这 当然是 
由于决斗和起誓而造 成的； 因此，许多地方长官和乡长打官司输了 
以后，不仅丧失了食邑的牲畜，而且丧央了原先的世袭财产——世 
袭领地，他们要赔偿原告的损失和诉讼费 7U 。 

建立地方自治机构 

为了制止这种诱惑人的打官司方法，沙皇在1550年的缙绅会 
议上向 贵族、 官吏和食邑贵族“下达圣旨”，要求他们同当地的“所 
有农民 55 和解，即建议服役人员不再用通常的起诉》决斗方法同当 
地的人打官司，而用问心无愧的和平方法去解决纠纷。沙皇的圣谕 
被不折不扣地付谙实施了，次年，即1551年，他已经可以向宗教会 
议（所谓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的神父 宣告： 贵族、官吏和 
食邑贵族“同当地所有的人在一切#情上和解了'这种用和平方 
式解决诉讼的方法成为取消食邑制的准备 步睞。 莫斯科政府用通 
常的改革办法进行了初步试验.1551年2月，刚刚举行批准“百章 
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便向弗拉基米尔县的普列斯乡的农民颁布了 
—项 文件。 我们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个乡的农民决定不再 
向地方长官交纳公粮和税款，而代之以向国库交纳租赋，作为交换 
条件，他们将获得这样的 权利: 在全乡选出的长老和地方长官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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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解决自己的纠纷 a 普列斯乡的农民取得的这种优惠为期只有 
—年,不过次年又继续延期，租陚额增加一倍。1552年，在出兵攻 
打喀山之前三个月，北部沿海地区瓦日县的工商区居民和农民也 
364得到这样的文件，取消了那里的地方长官的管理杈，把一切事务的 
处理权交给居民所喜欢的人 fK 。 征服喀山以后不久，政府腾出手来 
处理内部事务，空前热心地着手进一步解决食邑制问题。沙皇把这 
件事交给贵族杜马，杜马的意见傾向于取消食邑制，于是沙皇在 
1552年月便正式宣布政府的 决定: 组织没有食邑贵族参加的地 
方管理机构，接着便制定了地方自治的总计划。攻占喀山王国后 
举行了庆祝仪式，大加奖赏有功的英雄和服役人员，但也没有忘记 
承担了出征财政负担的未賑役的地方群众。编年史这样写道:《君 
主把食邑赏賜给了地方。 J ^这就是说，已经决定普遍实行地方自 
治，如果地方村社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荽求摆脱食邑贵族。地 
方社会相继转向新的管理制度。稂据初步进行的改革试验，政府 
确愔地方上爵要这样的改革，于是决定普遍施行，并于1555年颁 
布了法律，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法律的原件，只知道编年史作者概 
述的大致内容1555年8月15日向佩列雅斯拉夫利渔民村镇 
颁布的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这种改革的总方针，沙皇在这个文件中 
说:他命令《所有城乡都有自己所喜欢的长老，他们为农民所爱戴， 
为全体人民所选出 '他 们办亊公道，《不谋私利，不拖拉”，并善于 
给君主的国库收集和上交租赋。这种租賦取代了向地方长官交纳 
的税捐*，由此可以看出这项改革的原则或条件。向地方自治过 
波，是各村社的一项杈利，因此，对它们来说，并非一定得这样做， 
要看各村社的意愿而定。但是养活服役人员的统治者则是地方上 
的一项义务， 想要用自己选举的代表取代食邑贵族 的垴方 村社必 
须履行这项义务，正象后来分给摆脱农奴地位的农民的贵族土地 
365要付出赎金一样。食邑贵族的一切收人-一-公粮和 悦捐改 为地方 


356 



向国庳直接交纳的固定的国家 徂陚， 这就叫作包捐。准许摆脱食 
邑贵族的文件叫作 包捐文件 3 。 地方上的义务是同服役人员的 
义务服役的普遍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它同时施行。当 
时确立了这种义务和奖励的正常标准——服役领地份额和现金份 
额。自从取消食邑制以来，服役领地占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它成为 
维持服役阶级的主要手段。由于支付包捐而增加的新财源成为动 
员的鼓励手段。服役人员从新的国家租陚获得了公正的待遇，印 
按家庭出身和服务功勋获得了固定的金钱薪捧 a 


主管机关和职费 

地方制度的改革是急剧的政治变革，但足实际上第二个法典 
把它简单化了，规定食邑贵族的法庭必须普遍有当地长老和地方 
官的参加。剰下的只是把食邑贵族排除出地方的法庭，把他们的职 
能移交给地方陪审员，使之成为独立的司法人员。老实说，改革的 
关键就在这里，这既不需要新的机构，也不需要新的司 法区划 。地 
方代表在城郊，区、乡、忖 C 即地方长官和乡长以前的小地 E ) 内进 
行活动。我们只在北方碰到一些大的地方区域，它们包括许多乡， 
甚至包括整个整个的县，如德维纳邦的瓦日县和霍尔穆戈里县。毎 
个区选举 一名、 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受到人民爱戴的长老和一些地 
方官。主管机关的情况因地而异。有些地方的主管机关的职权包 
括民事诉讼和部分刑事案件，这一部分刑事案件，如斗殴和抢劫， 
是用起诉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用刑事警察侦察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那里的纵火、杀人、劫掠和烧窃等剂事案件是 
由地方法官间刑事警长一起处理的。而在北方，在德维纳邦，由于 
服役人员少，从中选不出警长 ，所以 邢里的刑#案件完全由地方长 
老来处理，地方选出的法官还负责征收由于改行地方自治而交纳 
的包捐。有时他们也负责征收井向国库交纳其他税捐。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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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老或民选的法官和地方官对他 ffj 负责的司法事务和财政審务 
负个人责任，并得到村社的保证。如果他们的司法行政职责履行 
不当或澳职，则处以死刑，并“不得要求藪免 s ，其财产被没收充公. 
用以赔偿受害的原告和揭发检举人6当然，选举长老和地方官的 
整个社会在他们处事无能时也要对他们的失职负责。由于职责严 
格，所以民选的地方法官在处理亊务时不仅廉洁奉公，办事迅违， 
而且不要报酬。文件以沙皇的名义 许诺： 如果地方法官办事完美 
无缺，执法公道，桉期如数收缴国家税捐，上级和地方对他们的治 
理感到满意，那么君主将不从他们主管的地方收取任何税收，不仅 
如此，还要有所赏赐， . 

宣 酋就职 

我叙述了这个时期莫斯科地方机构方面的一些极重要的变 
革。它们是朝着严格的既定方向进行的，这 就是： 确念食邑贵族 
的权利，即确定食邑的定额；实行报告制；食邑贵族的法庭有地方 
陪审员参加； R 后，由民选的长老 、聱长 、受到人民爱戴的人取代食 
邑贵族^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发展地方自治这个过程的有机组成部 
分。但是这些情况是地方社会独立性的成就吗? w 伊凡沙皇时代 
实行的地方自治的性质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位沙皇迫使地方 a 
构参与财政瞥理方面。地方机构的长老征收直 接税。 间接税，关 
税的征收以及有盈利的项目（如酒类、盐务和渔业等等)的 经营则 
交给宣誓的人负赍。为此，地方上的纳税人必须从自己的群众中 
367选出或者根描政府的任命安置 忠实的 （即宣过誓的）人和警长，由 
他们负责征收这些税 3 为了确保征收工作的可癘性，除了宣蜇以 
外，征收人还要用自己的射产来袒保，而且推选他们的地方社会也 
要提供保证在许多重要的 商业点，这些任务由莫斯科商羿和 
当地贸易阶层中的可靠人士承扭。在考虑发展地方机构的时候，政 
358 




府就已经开始试行这种经营盈利顼目的新方法。例如，1551年别 
洛淬尔斯克城的关说征收工作就交给了两个莫斯科人和二十个 
别洛泽尔斯克人负责，为期一年9如果宣誓的人和地方官没冇按 
照预定的期限收齐公家的税款，他们必须用自己的钱加倍补足差 
额； 如果他们出不起，选民们必须代忖后来，这种宣誓就职 
制度发展成为一整套制度，严密控制了地方社会。每年都有许多 
人放下私事，以便或根据选举的办法.或根据轮泷的办法.或根据 
任命的办法，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去执行公家的这些艰巨任务。 

这神玫箪的往质和意 X 

现在，我们弄淸楚了伊凡沙蛊的地方制度改革的性质。地方 
自治通常总是同中央集权相对立的，但是这两种管理制度之间的 
关系也可能十分密切，苴相渗透„真正的地方自治是由地方社会 
的代表比较以立自主地处理地方上的事务，有权向居民课税.处 S 
社会财产和地方收入等等。如果中央政权任命的地方机关独立地、 
不受监督地行事，那就谈不上真正的中央集权；苘样，如果选举产 
生的地方政扠不是处理地方事务，而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在它 
的监督下处理全 m 性的事务，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地方自治，在笫一 
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权力下放，地方长官和乡长的统治就足如此 4 
在第二神愔况下，地方自治成了中央集权的工具。问题不在于地 
方政权究竟怂选举的，还是任命的，而在于它们的职能，在于立们 
对中央政权的依赖程度我们研究一下司法人员和民选的地 
方长老处理的许多事情一一征收国家税捐、法院和聱察，就可以看 
出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以前是由中央 
政府的地方机关——地方长官和乡长处理的' 因此，十六世纪 
地方自治的实质不在子地方上有权处理当地的事务，而在于有义 
务执行国家的 、公束的一定 任务和从当地群众中选举完成^君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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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负责人。这是加给纳税居民的新的地方义务 、一 种特殊的对 
国家的服务。当然，这种服务受到严格 的监瞥 ，地方机关要对中央 
政府负责 /地方 机关的主要推动力是村社责任制、一贯严格推行 
的连环保，因此，应当认为，推行这种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确立 
地方统治者的国家 责任咸 ，而食邑贵族是没有这种责任感的，他们 
只对他们统治的当地社会负责 14# 。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这种结 
合是出于政治需要。大俄罗斯的顺利统一使统一者碰到了极大的 
困难。 联合起来的国土不仅需要保卫，而且需要建设，但是现成的 
资金和合适的手段不多。奠斯科的联合者被自己的成功弄得措手 
不及，对自己事业的后果没有准备，落后于事业向他们提出的任 
务。于是莫斯科政府采取自己政策中的惯用 手法： 要求居民拿出 
建设所镰要的物资。需要新的开支，那就实施新的税收。黴要新 
的负 责的， 能千的地方管理机关，那就把这个责任加 fe 地方身上， 
为了保证这些司法行政人员认真负责，于是让当地人民选举产生。 
选举意味着要对被选的人负责由此可见，十六世纪地方自治 
产生的原 因是： 在面临新的国家任务和需要的情况下以前的地方 
行政机构不够用了，不逋用了。为了解决这些新的任务，中央政府 
不得不求助于地方机构及其连环保。 

这样，我们就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題中的一 个问題一一 关于处 
理非地方性事务的地方管理机构的问甌》下一讲，我们将探讨另 
—个问题——地方机构的等级性质。 



第四十讲 


行政昝理机构和社会——地方食治机构的分散佺和等绞 
性—全民的原则失敗—把地方机构轶合起来的必要眭— 
缙绅会议——关于 1550 年缙绅会议的传说 ——对这小 传说的 
分析 ——1566 年和 1598 年缙绅会议的组成——缙绅会议上 
的服役人员和工商业人士——缙绅会议和邦——缙绅会议代 
表的意义——缙紳会议的协商程序——缙钾会议宣誓的意义 
——墻绅会议和地方村社的联系——缙绅会议的起塬和意义 
一关于全国缙绅会议的思想 —— 十六世纪末的莫斯科国寒 

地方管理机构的 分散性 

我们研究了司法行政制、地方管理制和宣蜇就职制以后，现 
在要探讨一下在这些新的制度范围内社会是如何形 成的。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制度具有双重 性质： 从地方自治机关、民 
选代表获得授权的来源来说，它们是地方 性的; 但是从民选代表处 
理的事务的性质来说(处理的是全国性的 ， 衙门的事务，而不是地 
方的事务），它们又不是地方性的。就其组成来说，它们是地方性 
机构 ， 但是它们使地方的管理杈比过去更加分散，不仅在地区方面 
是如此，而且在管辖的事务方面也是如此。莫斯科国家的县从前就 
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乡村的管理机构间城市地方长官的管 
理机构没有很多的联系，城市地方长官的杈力只是在极重要的刑 
事事务方面可以管到全县，而且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如此。现在的 
地方忖社，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域市的，由干有了自己所爱戴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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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宣誓的人员，就彼此完全独立了 ta 。 它们分散为较小的地方 
单位一一域郊，乡、区、村和屯子1在全县没有统一的机构。只有司 
法行政和贵族事务机构这两个系统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区域，在县 
城有自己的集中点 e 领导这两个系统的是地方服役人员的代表 * 
轚长和城市官吏。而且这也并非到处如此。在梁赞县，服役人员 
分成四个团体，分成若干区。在诺夫哥罗德，毎个行政区的一半地 
方就有十个司法行政区，各有自己的聱长。地方管理系统除了领 
土分散外，主管机关却又复杂得很。同时并存的有四个主管 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教会，服役贵族机关和地方村社机关。教会的管辖 
权涉及在教会机构供职的俗人或住在教会土地上的俗人。所谓地 
方村社包括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公家土地、官廷土地和非教会的 
私有土地上的所有纳税居民。而且地方主管机关又分成三个独立 
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经济机构和选举事务机构。传统的地 
方长老 、百人 长和十人长管理城乡纳税居民的经济求务，分摊和征 
收公家的税損，管理服役事宜，处置公家的土地。他们在伊凡沙 
皇的新的司法制度下继续进行活动。1550年的法典把他们同长 
老和地方官明确地区分开来，后者“同地方长官和乡长及其季翁一 
齐参加法庭的工作' 

它的等级性潢 

除司法行政机关外，所有这些主管机关都具有等级性质。地方 
机关的长老和地方官负责管辖地方上的纳税居民和纳税的土地。 
教会的土地占有者和服役人员的土地占有者依附于他们.更确切 
地说，只是就下列事务同他们进行 接触: 关于纳税的居民居住的他 
们土地的事务，或者关于纳税的城市土地上的住户的事务(:如果优 
待文件没有使他们免于参加地方上的土地纳税义务的话）。但这只 
是土地上的依附，而不是人身侬附或等级依附。而且沙皇伊凡关于 


362 



地方管理机构的立法，除了各等级的司法 G 政机构以外，还力图在 
各主管机构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支持各个等级的共同的社会活动。 
根据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的决定，髙级神职人员在民亊 
和斗殴、抢劫等某些刑事案件的审判中 t 除教会长老、教区人员参 
加外，还应有地方长老、地方官和地方书记参加。象1556年的情况 
一样，诺夫哥罗徳邦指示各阶层——神职人员、服役人员和农民在 
每个行政村选举一个服役人员.从其他等级的好人选举三、四个人、 
从教会忖中选举一人来负责征收公女的税捐，这些 B 民选的长老 a 
在宣皙以后，冒着 自己的 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为公家征收各种税 
捐。公家税收的这种组织形式颇类似于司法行政的组织形式。但 
是政权建设的方向并无助于把各等级的原则贯彻到地方管理机构 
中去 a 国家的义务是在社会各等级之间分摊的。它把状况变动不 
定的 、变化 无常的公民结合为巩固的国家团体，必须为国家的镒要 
和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地方社会的需要服务。国家不仅在地方上 
寻找自己活动所需要的物力财力，而且寻找负责地方管理机构的 
工作人员。供应这费机构的责任也落在地方社会的身上，成为它 
们的一项特殊义务，並为此开动了选举机器。各等级有自己的特 
殊利益和职责，它们很难形成完整的地方机构，进行协调的共冏活 
动。管理机构通常遒在或多或少同社会成 K 及其对国家的态度协 
调一致 fe 情况下组成的.在莫斯科国家中，社会是按照国家加给它 
的责任而分成不同等级的，因此地方自治机关在成为中央集权的 
手段以后，便分化成为不同等级的主管机关这种分化是十六 
世纪地方机构的主要缺点 a 它使地方机关同中央机关之间形成 
了很不方便的关系。在地方上各管各的、无法联合起来的各个等373 
级在中央政府找不到一个集合点。民选的地方政权、聱长，城市官 
吏 、民选 法官、地方长老和宣誓人员按照事务的性质或按照主管机 
关的区域划分直接向莫斯科的不同衙门请示。这个不统一的缺陷 


363 



由于政治机关的建立而得到了部分的弥补。这种政治机关的[:;现 
是同十六世纪的地方机构有密切联系的。中央政府可以在这种政 
治机关中同地方社会的代表见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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缳坤会议 

这个机构在我们的文献中叫作缙绅会议。在十七世纪的文献 
中它有时叫作“全国咨询会议' 到十六世纪末，缙绅会议召开了 
四次 ： 1550年 J 56 6 年、 15 M 年和 I 598 年，必须谈谈这些会议是 
在什么镛况下召开的，它们的组成如何，以便了解它们的性质和 
意义。 


关于1550年繼绅会议的传说 

第一次缙绅会议是伊凡四世召开的，当时正是沙皇的政治情 
绪非常激动的时期。他取得了沙皇称号，登上了皇位.娶了皇后、 
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的可怕的火灾、人民的骚乱、对喀山和克里米亚 
的远征——从1547年起相继发生的这些事件使他的不稳定的情 
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莫斯科火灾的情景长期留在他的头脑里， 
不能忘怀，三年多以后他在批准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上还生 
动地描绘了他当时的恐怖心理，就好象刚刚发生的一样:《我心里 
害怕极了，诨身颤栗》当心情平静下来时,我深感内疚。％*于是他 
决定结東贵族的统治，他以年轻时戌的冲劲热心地抓起了国事。 
他开始在自己的周围畀找人材和办法来帮助他扭转局面。在沙皇 
的这种情绪下召开了 1550年的缙绅会议 w 。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 
况或记录没有留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组成，不知道 
它的活动的详细情况 u 但是关于它留下了这样的传说 3 在沙皇伊 
凡二十岁的时候，他看到国家处于极其紧张的关系中，暴力行动连 
绵不断，干是便考虑如何使大家和睦相处。沙皇冏总主教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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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灭叛乱和消除敌对愔绪，便“命令召集全国各级城市代表开 
会 ” s 。 星期日沙皇戴着十字架去莫斯科红场，在高台上祈祷以后 
对总主教说:“总主教，我要求你当我的助手，猂卫博爱。我知道， 
你是希望大家博爱，做好事的^你也知道，我四岁丧父，八岁丧 
母。”他接着用鲜明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在他未成年时期大贵族统治 
的混乱现象。他突然用忿怒的语言冲着红场上的大贵 族说: “你们 
这些不仁不义的贪財者、吸血鬼 、办事 不公正的家伙，你们使多少 
入流眼泪，你们怎么向我们 交待? 我是没有沾染血迹的。你们等着 
报应吧 i ” 3 接着，沙皇向大家鞠躬致意，说 道:“ 人是上帝的。我们 
是上帝賦与的。我要求你们信仰上帝，彼此相爱。你们遭受的厢 
辱、破产和付出的重税，现在 B 无法挽回了 …… 我荽求你们彼此 
抛弃敌意，摆脱苦难……我将亲自保卫你们，为你们判断是韭曲 
直，我要消灭不公正的现象,让吸血鬼们得到应有的报应。” 4 

对这个传说的分析 

这个 6 传说引起了许多误解。首先 ，“命令召集全国各 级城市 
代表开会” 这句话怎么 理解？ 它包涵的意思要比字面多。为了弄 
清它的含义，可以把这句扼要的话这样翻译过来:沙皇命令从本国 
各州 召集各 级代表开会。但不清楚，这是不是选举产生的代表 ，他 
们代表什么样的宫衔.称号或阶级。还有一点也很难理解:沙皇主 
持缙绅会议开幕的基瑜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官发表，而在红场发 
表。这只是在古代罗斯人民戴着十字架、作着祈祷举行群众大 
会的惰况下召开的第一次公开的缙紳会议呢，还是缙紳会议的整 
个活动只限于沙皇发表圣谕 5 。流传下来的传说关于缙绅会议再 
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而只是谈到了沙皇在同一天对阿列克谢 * 
阿达舍夫讲的一番话。沙皇委托他接受和审理穷人和受委屈的人 
的申诉书大概当时建立了上诉衙门，即向最髙当局申诉冤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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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委员会，阿达舍夫被任命为这个新衙门的负责人。沙皇的这 
篇讲话给人留下了奇怪的印象。这篇讲话慷槪激昂，但逻辑性可 
能是比较强的。读这篇讲话以后,人们首先想到，这是沙皇号召全 
体人民和所有的阶级互相忍让、同心同德、共谋 椹利; 君主把杈柄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直接向全国人民讲话，呼吁教会的最高人士 
和以他为代表的全部领土帮助他建立国家的秩序和法制；最高当 
局想开诚布公地直接向人民解释、向他们指出它将朝着什么方向 
行动、它将怎样调和各派人们之间的敌意。但是沙皇一方面呼 
吁总主教《捍卫博爱' 另一方面却以尖锐刻薄的语言斥责大贵族 
们刚愎自用、吸人血汗。缙绅会议本来是要调和大家的情绪的，可 
是沙皇的开幕 R ] 简直是要挑起一场内战。还有一个问题：这篇历 
史性的讲话究寬是真有其事呢，还是象历史上其他一些讲话一样， 
是什么人的伪造，因为古代历史学家很喜欢把自己杜撰的东西塞 
人任何别人之 「 J 。 问题 在于: 在伊凡统洽的前半期，在马卡里总主 
教的参与下，继续编写和补充了大型俄罗斯历史集 <皇室系 t 韦*, 
书名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叙述的顺序赴按照大公的年代，而大 
公則是根据系谱排列的》此书是在马卡里生前写成的，其中既没 
有提到沙皇的 讲话， 也没有提及] 5 S 0 年的缙绅会议。但是在十 
七世纪的《皇室系谱书》中则有这两件事。据普拉顿诺夫教授解 
释，这两件事列在用另一种手迹写的手稿的特殊纸上不过，不 
管沙皇在缙绅会议上的讲话的来滬如何，对这件事的本身是不容 
怀疑的〜。次年，1551年，为了建立宗教管理机构和整顿人民群众 
的宗敎道德生活，召开了大规摸的宗教会议，一般称为抵准“百章 
决 议集” 的苯教会议，达是因为这次会议把它的活动编成一本专门 
的册子，叫作《百章决议集〜顺便说一句，在这次会议上还宣读了 
376沙皇的亲笔《圣瑜》和他所说的话。这篇用拜 占庭一 莫斯科的雄辩 
口才写成的洋洋洒涵的长篇文件同他在红场上的讲话有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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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联系，在这篇文件中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不和谐的调子：忏 
悔、宽恕和愤怒交织，和平、和解与敌意杂陈。沙皇在向宗钕会议 
发表的讲话中说，前年夏季他 P 火贵族一起向会议的神甫们谈到 
了自己的罪过，神 If 们饶恕了他和大贵族们的罪行。沙皇显然是 
指前一年，即年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俄国的主教们也出席 
了。从这些特点来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缙绅会议是欧洲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 行动： 沙皇和大贵族政府向全体人民忏悔自己的 
政治罪过。人民和沙皇慑于内外交困的局面而和解，这显然是极 
如重耍的道德行动，说明了第一次缙绅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但是 
从沙皇在批准“百章决议集 a 的宗教会议上说的话来看，1550年的 
会议还提出了不少其他纯实际性的事务，讨论和解决了一些重要 
的立法问题。沙皇向神甫们报告说，去年他向大贵族下达的要他 
们在以前的一切事情上同所有的基督徒和解的圣谕已经履行了。 
我们已经知道，这指的是要食邑贵族赶快用和平方法同地方上的 
群众解决关于食邑的一切讼争,沙皇在红场上呼吁人民“彼此抛# 
敌意 、摆 脱苦难1大槪正是这个指示。后来，沙皇在批准“百项决议 
集 ”的宗 教会议上提出了新的法典，这个法典是】497年祖辈的老 
法典的修订补充版本》沙皇是在上年的缙紳会议上得到神父们的 
同童来修订老法典的 7 。此外^，沙皇还说，他在各邦安置了长老. 
轚长、百人长.五十人长，并“写了章程文件'要求与会的神甫们审 
议这些文件，讨论它们，在法典和章程文件上签字，“付诸实施” sa 。 
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一系列立法措施和改革地方管埋机构的整 
个计划都同1550年的缙绅会议直接间接有关系，这个计划首先是 
立即解决地方上同食邑贵族的讼争;接着修订法典，规定各地的食377 
邑贵族法庭必须有民选的长老和鳘长参加；最后实施了取消食邑 
的文件^我们细道，一系列这祥的文件正是从1551年2月开始出 
现的，当时沙皇向 批准“ 百章决议集”的宗教会议报告了这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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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皇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 在制定地方的章程时，还 
制定了一个带有普 遍性、 可以说是示范性的章程^既然是示范章 
程，当然应当保存在国家档案馆。沙皇建议批准 “百窀 决议集”的 
宗教会议的神甫们把这个章程连同修订的法典一起加以研究。这 
个章程显然包栝一些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各地的章程可以结合当 
地的具体情况加以采用。各地的章程也提到这个示范章程，要求 
民选的法官“象 全国各地对法庭要求的那祥 ，按照法典和章程的规 
定进行审判.处理'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次缙绅会议 
的主要课题是改善地方管理机构和法庭。 


1566年和1598年的雄绊会议 

这样就揭示了第一次缙绅会议同地方管理机构改组之间的联 
系。但是还必须弄清楚缙绅会议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这 
样才能充分了解莫斯科当局是如何想起要举行缙绅会议的。为 
此》需要研究十六世纪缙绅会议的组成。1566年和 1 M 8 年的两 
次缙绅会议提供了进行这种硏究的材料。前者是在为争夺利沃尼 
亚而同波兰交战的时候举行的，当时政府想要了解一下官员们对 
下一问题的 意见： 是否根据波兰国王提出的条件嫌和。后一个缙 
绅会议是要推选沙皇，当时，在此以前当权执政的卡利塔朝代中断 
了。这两次缙绅会议关于推选鲍里斯 • 戈都诺夫当沙皇的文件或 
记录保存下来了，1566年的文件叫 <椎选名单 1598年的文件叫 
<批准书这两个文件列举了两次会议的成员名单。出席第一 
次绪绅会议的有三百七十四人，出席第二次会议的有五百一十二 
人。领导这两次缙绅会议的是最高的执政机构——教会方面是最 
髙神职人员会议，国家方面是大贵族杜马。中央所属各个机构的 
首长、 莫斯科各衙门的首长和他们的主事，以及地方上的中央机 
378 关.蛾市的长官都被召请与会。所有这些人都是当权人士，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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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会的代表。 


缙珅会议上的服役人员 

两次缙绅会议上的社会各阶级中服役人员的代表最多。1566 
年的缙紳会议上，不算政府机构的代表，光是军事服役人员就占整 
个与会人负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而在 159 S 年的会议上仅占百分 
之五十二^这个 阶纸的 代表资格是双 重的: 既是按照职务，又是民 
选的 。 这个恃点珂以用服役阶级，即当时服役贵族的组成来加以 
解释。我们已经知道，最髙的军事服役官员组成莫斯科贵族、首都 
贵族，最低的是城市贵族、外省贵族。首都官员组成特殊的阶层， 
执行着中央政府委托的各种箄事任务和行政任务。首都贵族从城 
市贵族中得到补充，十六 Ift 纪它在服役方面从未割断同后者的联 
系》首都贵族在出征中通常被任命为百人队的指挥官，百人队相 
当于连，每个百人队都是由某县的服役人员组成的。在十六世纪， 
县百人队的负责人通常是由在县里有己的领地或世袭领地的首 
都贵族担任的，可以把他们叫作县贵族的出征首领,正如同我们把 
城市宫吏叫作贵族的行政首领一样。在1566年的缙绅会议上，县 
贵族社会是由同他们有领地联系的首都贵族代表的。这些贵族头 
头统率着打波兰的军队，他们是从战场上直接来莫斯科的，因为这 
次缙绅会议就是为讨论同波兰的战争而召开的。其中有些人在会 
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说，他们不想披关在波洛茨克 
而死。他们又说/我们是君主的奴仆，现在骑在战马上，将为君主 
的事业死于 疆场， 因此，他们被召请来参加会议，因为他们比别 
人更了解会议所荽处理的事务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说 
明，县级军队选举他们怍为自己的与会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是在 
出征时被团统任命为县级百人长的，认为他们是那个县的优秀的 
服役土地占 有者; 他们作为百人队的代表 、即 作为县级贵族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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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被请到或被派到会上。按照工作能力被任命担任职务,按照职 
务被请到或被派到缙绅会议上——这就是当时的缙绅会议代表的 
组成情况，这同我们现在的政治概念和习惯相差很远。我们知道， 
这个特点最有力地说明了十六世纪缙绅会议的性质和意义。诚然， 
选举性的缙绅会议向着我们所理解的代表制有所前进。会上确有 
不少首都贵族，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职务代表县级贵族社会的《但 
是除他们以外，我们也看到有少数的贵族 C ； 在二百六十七名与会成 
员中约有四十人)是来自军事服役人员的，他们大概可以算作是县 
级贵族社会选举产生的与会代表。 IMS 年绪绅会议组成中的这一 
新情况是上次会议所没有的，但是它太微不足道了，好象是地方上 
的偶然情况或例外，并没有破坏缙绅会议代表组成的基本原则。 


工商业人士 

城市工商业阶级的缙绅会议代表所依据 的原则 同服役的土地 
占有者的代表是一样的，但前者体现的这些原则更为明显。1566 
年缙绅会议只邀请首都商人参加，而且只限于高级商人，为数七十 
五人 e 这大概不会是某个行业或某个公司的选举产生的代表，而 
是代表在那个时挨可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整个莫斯科高级商界人 
士。但是支持这些商界人士的有整个工商界，正如同支持首都贵 
族的有县级贵族社会一样 a 象贵族一样，莫斯科商界的显贵也是 
从首都和外省的普通商业人员的优秀人物中产生的。这些商业显 
贵也服役,只不过从事的是另一种管理 工怍。 我们已经知道，这就 
380 是宣蜇就职的工作：一整套財政方面的任务。由于没有适当的衙 
门，財政当局把这些任务交给地方上的阶级。首都髙级商界人士 
在这项财政工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正象首都贵族在军事服役中 
发挥领导作用一样：他们承担了最重要的、最难办的、但也是最责 
任重大的財政任务。这项工作使他们同地方上的城市保持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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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们正是从地方城市圈子里成长起来的。雅罗斯拉夫尔或科 
洛姆纳的资本家被提拔为莫斯科的客商以后，继续在自己的城 
市生活和做买卖，政府通常把他家乡地区的重要财政业务交给他 
来处理，因为他由于自己的切身事务而对那个地区的经济生活非 
常熟悉。这样一来，地方市场的要人们便成了中央财政机关的重要 
代理人，在州里的城市主持了酒类、关税等极其重要的财政业务， 
给地方 工商区 的人们以薪俸，为君主购买地方的商品，总之，进行 
了公家的各种工商业活动。这简直成了莫斯科政府领导州里工商 
界的财政大本营。由此可见，年缙绅会议的文件反映了首都 
商业界在财政方面的作用，而1598年缙绅会议的代表名单则反映 
了缙绅会议■代表资格的基本原则略冇改变。到这个时候，首都的 
商业界象贵 族一样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按照资本的多寡和財 
政工作能力的髙低分成不伺的等级。髙级商界是由客商以及市场 
和集市这两个商业公会的商人组成的。首都的一般工商业者组成 
了一些普通的商会和工商 E ， 它们可以加入手工业的行会 =■ 1598 
年的缙绅会议邀请了客商和髙级商会的长老二十一人、一般商会 
代表十三人。客商显然是全部波邀请与会的，因为在十七世纪他 
们人数不多，通常总共只有二、三十人。但是同业公会的长老和会 3 B 1 
长是根据职务被邀请或被派去参加缙绅会议的。不过，他们的职 
务是社会推选担任的，而不是象贵族百人长那样由上级任命的。 
由此可见，1566年是普遍邀请 f 而现在，就商业公会来说，则是邀 
请其负责代表》 


9绅会议和邦 

从上述的两次缙绅会议的复杂组成中可以看出有四类成员： 
—类代表髙级教会机构，另一类代表高级政府机构，第三类是由军 
事服役人员组成的，笫四类是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同时代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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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作者对 1566 年缙绅会议的组成显然也是如此分类的。他 
写道，君主在缙绅会议上是同自己的祈祷者、大主教，同整个高级 
神职人员会议说话的，“同整个大贵族和官吏们，同王公、大贵族子 
弟和服役人员们，同客商、商人和整个贸易人员说话的'头两类是 
政府机构，后两类则是由两个社会阶级的人士组成的。只有后两类 
的人才具有代表的意义。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戕们所理解的那种阶 
级代表、即专门在缙绅会议上代表他们利益的民选代表，他们是 
担任职务的或服役的人，他们被任命或被选举来领导地方社会，完 
成政府的军亊、行政任务或财政任务^这就是说，缙紳会议代表资 
格的基础不是由社会群众选举，而是由政府稂据职务或称号来邀 
请。我已经说过，虽然在1598年的缙紳会议上有例外，但并没有 
动摇这个基础。如果〖550年缙绅会议的组成情况大致是如此的 
话，那么，十六世纪历次缙绅会议的一般情况就可以得到解 释了。 
在这些会议上，政府同社会见面，征询首都贵族和首都商界这两个 
阶级的人士的意见，不过，这两个阶级的人士不是以社会代表或 
邦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的，而是作为担任官职的人、作为中央管理 
机构的社会助手与会的。换句话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由于它们在 
政府所处的地位，而不是由邦的授杈，才具有邦代表的意义的。这 
382是政府雇佣的、安插在首都各地的社会上层人物，以便作为统治地 
方社会的补充手段。这就是说，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确切地说， 
是 政府同食己代理人的会议。 这是罗斯地方代表制的原始型式。 
当时对人民代表制不可能作别的理解，但只能理解为政权机关 
的各级官吏的会议，而不会理解为社会或人民的代表的会议。不 
过，根据当时的理解，这种会议仍然是人民代表会议，有权决定人 
民的命运。对人民代表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当时对 
«人民” 一词的理解也眼现在大不相同。现在的看法是这样 的：人 
民代表制通过人民选举的代表来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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豉治整体,也就是 国家; 政府只不过是把人民结合成为这样的整体 
的组织，它是由人民创建的。十六世纪莫斯科的看 法是: 人民不需 
要指定自己意志的体现者，在这方面有现成的、上帝的意志建立起 
来的，自古以来就有的政权——政府及其所属的臣仆，而政府也就 
是国家。简言之，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必须服从代表人民的 
政权的意志。在推选鲍里斯 ■ 戈都诺夫当沙皇的缙绅会议上，非 
特权阶级与会的人只有十三个百人长，而且是来自首都平民社会 s 
然而关于推选沙皇的文件 却说： 参与这件事情的有“全体人民' 
«俄罗斯国家所有城市的所有东正教徒 '甚至 K 俄罗斯疆域的全部 
国土上的数不尽的全部基督徒' 这里充分表现了衙门的官样文 
章，这是莫斯科上层机关的 通病： 主观认为，全民在精神上都出席 
了会议，通过非选举产生的 、天 生的首都代表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意 
志。在当时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中虚伪的法律概念所占的地位比 
现在还要大 得多。 由首都高级官员代表普通人民群众的这一假象 
的形成，俄罗斯教会的诖学家也出了一把力，因为缙紳会议是部 
分地按照髙级神职人员会议的槙式搞起来的。在古代罗斯的宗教 
界，普遍认为，教会真正有活力的地方是教阶因此，宗教会议就 
其组成来说只不过是教会牧师和教师的集会。十六世纪縉绅会议 
是国家管理机关各个单位的领导人、在会议以外分別进行活动、 
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的各个主管机关的代表的集会。可以说，缙 
绅会议被看作是国家组织的代表。在这个组织范围内它所管辖的 
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的这神生动的，具体的内容，不是被看 
作一种 政洽力量，一 种能够在会议上通过自己代表来表达意志 
的力量，易被看作是一群教徒群众，只有牧师才会考虑他们 
的 福利. 缙绅会议表达了他们的利益，但没有表达他们的 亲志。 
会议成员代表了他们所统洽的社会。必须经历一场十七世纪初国 
家所经历的那种可怕的震动，才能打破这种对人民代表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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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以后的缙绅会议具有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有代表性的 
组成 s 


鬚坤会议代表 

在上述的 k 绅会议的组成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绪绅会议代 
表制度的问题，谈不上这个代表制究竟是代表等级，还是代表官 
员，或是代表別的什么人。如果说错绅会议有所代表的话,那它只 
是代表首都。但是在首都集中了全国的有权威的领导力量。因 
此，可以说，缙绅会议是通过首都来代表邦的，也只有代表邦， 
才能代表首都。缙绅会议的这种组成决定了缙绅会议代表的意 
义。他是根据 职务、 职称或地位去参加会议的。至于他是由于这 
个缘故而被政府邀请参加缙绅会议的，还是被他领导的那个社会 
派到那里去的，这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根据任命或根据选举而 
领导某个社会的人，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每当社会需芨代表时， 
384他总是不可取代的当然代表^代表获得授扠有两个来源，即社会 
选举和政府根据职务邀请，这两个来源并不像敌对的原则那样，裁 
然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当政府不知道任命什么人来从事某项 
工作时，它便要求进行 选举； 而当社会不知道选举什么人时，它便 
要求政府来任命。问题不在于缙绅会议的授权问題，而在于寻找 
可靠的人来执行缙绅会议的决定。缙绅会议需要的不是村社的澳 
报人，去向当局申诉选民的需要和愿望，而是需要为政府或社会办 
事的人，他要能够满足政权的需要，就政府溢要办理的事务提出咨 
询性意见 u 因此，缙绅会议从社会上邀请的不是由于个人的品质 
和关系而得到地方村社和社会阶级的信任的人，而是领导这些忖 
社或阶级的、由干自己的地位而熟悉他们的事务和意见的.能够执 
行绪绅会议通过的决定的人。首都的贵族和首都的髙级商人在地 
方的社会中占据有这样的地位。这些阶级的人在缙绅会议上表达 





自己的意见，或者在中央政府官员在场的情况下采的它的决定，他 
们作为它的执行苦，保证在政府委任他的岗位 hK 彻这叫 S 见或 
决定。十六世纪缙绅会议的做法形成了这神类型的代表 u 反映 
“自己 周围群众的一切® :要”的代表在十六世纪的缙绅含议上还根 
本没有，而十七世纪缙绅会议上的民选代表大体上鼽足这样的人 
了^这就是说，十六世纪缙绅会议的目的是把高级政府及其下属 
机关的盘见和行动统一起来，使前者了解执行人员对情况的看法 
以及他们如何对待会上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将负责贯彻当局 
在进行调査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0 

螬绅会议的协商 

这个目的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1566年缙绅会议的裁決书中* 
我们从这份裁决书中可以看出，缙紳会议是由沙皂主持开幕并讲 
话的，他提请会议讨论下列问题:他是如何抵御敌人的？是放弃波385 
兰国主侵占的利沃尼亚的一些城市而和解呢，还是为这些城市继 
续 打仗？ 会议的文件是根据与会的各类人士为答复这个问题而提 
出的书而意见写的。各类人士的组成如下； I . 修道士、大主教、主 
教、大司祭、修道院长和长老共三十二人，即髙级神职人员会议的 
全体成员。 2. 大贵族，恃臣和其他高级官吏共三十人以及七名髙 
级主事，即大贵族杜马的全体成员。—级贵族九十七人。4.二 
级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九十九人,这两类人都属于首都贵族。 5 •三 
名托洛佩茨地主; 6. 六名维利科卢茨 地主； 这两类人也是首都贵 
族，他们成为两个特殊的地方集团》 7 +莫斯科街门的主事三十三 
人。 8. 客商和商人，即莫斯科人和斯摩棱斯克人，这两类人都是首 
都的高级商人，相当于1598年缙绅会议文件中的客商公会和商人 
公会的成员，共计七十五人6杜马成员、掌玺大臣维斯科瓦蒂不同 
意其余的议员的意见，他特别“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单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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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见; 而斯摩棱斯克公会则谈了自己的一派.即首都其他商人的意 
见，提出了自己的补充看法，可以看到，会议成员是相当复杂的，不 
论就机构.官阶 、社 会阶级来说,还是甚至部分地就地区来说，都是 
如此。我们还看到，会议对于它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十分了解情况 
的， 因为高级人士、甚至教会人士详细地谈到了围际的、政治的，地 
理的和战略的问题。 E 然，政府向会议提供了进行全面讨论的充分 
材料。每个集团的成员都单浊地讨论了问题，“在自己人中间谈了 
立陶宛的问题\在各项决议中、在说明其动机方面、甚至在个别的 
措词方面十分相似，以致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进 行小组讨论以 
前是否进行了共同的磋商，确定了最有份量的看法,为所有的集团 
或其大多数所 N 意。不过,这虽然是集体的看法，但并没有丧失各 
386个行业的特点。毎个集团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看问越的，表明了 
它的社会地位。宗教界的意见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主要是从道德 
宗教的角度来看待问翹的，不乏辩证法的观点。君主宽宏大量，他 
在一切事情上都忍让.他让出了许多城市，俘虏往往被无条件地 
释放，而被敌人俘去的自己的人则用钱赎回。他对波兰国王做到 
了仁至义尽，让步让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他把利沃尼亚的一些 
城市让给了国王，君主在利沃尼亚地 K 建立的教会遭到破坏，普斯 
科夫拥挤不堪，所有的商人都不得进行贸易。波兰国王做得不对 
的地 方是： 他是假手莫斯科把利沃尼亚的一些城市从莫斯科搞走 
的; 利沃尼亚的日耳曼人由于莫斯科的进攻而变得软弱无力，向他 
屈胀了，否则，利沃尼亚的城市他连一个也弄不走。利沃尼亚的土 
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是大公雅罗斯 拉夫* 弗拉基米罗维奇传下来 
的，是我们君主的财产。因此,宗敎界得出了一个好战的结 论：不 
和解，要坚守利沃尼亚的械市，“至于如何坚守，这要由君主下决 
心，按照上帝的吩咐办事，我们的责任是为君主祷告，而对他出谋 
划策则不是我们的事' 大贵族和杜马的其他髙级官员主要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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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他们预见到和解的危险性，因为在此期间波兰 
国王将在利沃尼亚地区集聚力量，加强防御。最好是继续打下去， 
鉴子波兰的外部困难，尤其应当这样千，“我们为了君主不惜栖牲 
—切”。不过，在一切方 UT 溪看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我们认为，这 
样我们躭向 岩主表 达了自己的思想”。各个集团的贵族都按照自 
己的方式理解上级、教会和议员的看法。他们仿佛甚至感到不解 
的是，在这么重要的国家大事上竟然征求他们的意见^君主的事 
情如何做，这耍由君主决定，而他们是君主的奴仆，只是服役的人， 
骑在战 马上， 为君主而战死趙场。只要君主下命令，他们就会为他 
的事业而献身，为收回被敌人夺去的每一寸土地而流血牺牲。有 
一个理由最能使他们相信君主的正 确性： 当利沃尼亚邦的君主不 
战斗时，波兰国王不会给予庇护，而现在给予庇护了。衙门主事的 
意见也足非常好战的 D 君主是用自己的马刀夺取波洛茨克和利沃 
尼亚的一些城市的。而其他一些城市则由于我们的战争而变得软 
弱无力了^因此，它们的国王问道:君主为什么要放弃它们哫 T 由 
于缺少作战的人力，主事们最后写道：《我们这些为君主的事业而 
奋斗的奴仆准备牺性自己的头颅，客商和商人则是从经济方面来 
看待这件事的。君主和一切人为了取得这些利沃厄亚的械市而 
“献出了自己的財产'付出了不少代价,为什么要放弃它们呢 T 他 
们的意 E 书最后说，我们这些非服役人员不懂得军旅之事，但是我 
们不仅维护自己的财产，而且准备为君主而抛头频洒热血，以便君 
主到处扬威。还必须弄清裁决书中各类人员的意见所使用的术语 
的 区别: 教会人士向君主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其佘的所有与会者 
只是阐述自己的“看法”。这显然是对教会和其他与会的世俗人员 
的意见所作出的评价。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愿意为君主的事业献 
身，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沙皇向波兰国王提出了过份髙的要求， 
这些要求都被波兰政府拒 绝了， 子足战争继续打下去 u 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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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 年，沙皇没有召开新的缙绅会议，就根据维持现狀的条件间 
波兰议和，不过，大贵族们则坚持以前的缙绅会议的裁决。 

姍坤 会议上的竄誓 

缙绅会议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缙绅会议文件中最 重要的 
内容是它结尾的总决议。宗教人士在这里 宣布; 他们“在这个文件 
上、在自己的讲话上 K 签名，而其他与会人士則《在这个文件上、在 
自己的讲话上”亲吻君主的十字架，吻十字架意味 着宣踅 保证履 
行结绅会议的裁决。宗教界是禁止宣誓的，所以代之以签名这 
两种表示信守缙绅会议裁决的形式表明，这个裁决不仅具有道德 
的意义，而且具有法律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协商的结果，而且是 
正式的义务，具有普遍性的、连环保武的义务；它把所有与会者联 
合成为一个整体，联合成为某种集体，至少在对缙紳会议的裁决方 
面是如此，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在决议的结尾都向君主保证忠诚服 
388务，为他 、为他 的子孙，为他们的土地”谋福利，抵御©主的敌人， 
“稂据这个宣番不惜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个保证向我们 
直接提出了十六世纪缙绅会议产生的原因和它们的宼义的问題。 

«绅会议和地方村社 

缙绅会议虽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代衣会议，但它有权被 
称作缙绅会议。在它的组成中可以很容易着出两种成份：下命令 
者和执行老％笫-‘种成份是髙级中央机关，第二种成份是首都贵 
族和首都高级商人。地方村社一一服役人员和一般平民^^在 
1566年的会议上没有直接代表，既没有专门的与会全权代表来代 
表他们，甚至也没有民选的机关来代表他们。但是首都的这两个 
阶级保持了他们同会议的联系，不仅在社会关系方面是如此 ，而觅 
在行政方面也是如此。地方自治机构是村社选举产生的，首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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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商人是政府招募的，他们是从地方上招寡来补充首都的服役 
人只的 。他们成为中央机构的工具以后，仍然保持着同地方村社 
的联系，继续处理他们在那里的经济事务，而首都则把地方上的新 
任务和新关系交给他们处理，派他们到各县去处理各种重要的任 
务 a 这种责任是在缙绅会议上宣誓以后承担下来的，它通过下面 
这个共同的基本原则而使中央政府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关系密切起 
来，这就是对国寒承担的责任，这个新原则是在伊凡雷帝时代在地 
方机构中实行的，用以取代以前食邑贵族根据受害者的申诉而承 
担的那种公民责任。只是缙绅会议上的这种责任同地方机关的责 
任略有不同。在下面，地方村社对自己选举的统治者向政府负责， 
而在上面，政府的代理人则在政府派他们去的地方村社对缙绅会 
议裁决的贯彻集体负责。尽管有这种区别，但政府在中央和地方 
上的目标则是一个：找到负责任的执行者^通过缙绅会议上的宣 
誓把权力和服务结合起来，这是最髙形式的国家责任制或集体保 
证制，这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绅会议的起灞 

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不是人民代表机构，而是中央政痗的 r 
大。 这种扩大是通过下列办法达到的：即在特别重大的场 
合，使非来自政府而又负有政府使命的社会人士（被招募到 
首都的地方社会的上层——服役人员和工业人员 ） 参加大贵族杜 
马，即国家议会^在缙绅会议上，他们不组织摆脱中央政府 
的特別会议，而是直接参加它的 组成； 只是在发表意见时，才 
组成一些同政府平行的小电，同髙级神职人员宗教会议、大贵族和 
官吏们平起平坐地发言。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实际上是大贵族 
杜马，即吸收地方高级人士参加的政府。这样充实政府，是时代的 
需要， 伊凡沙皇摆脱了大贵族的保护，他深感食邑制不适用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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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是人民内外交困的总根源，他已经预感到国家要覆灭。当 
时他考虑的不是用新的执政阶级取代名门食邑贵族，而是把 
整个管理体制置千新的基础上，用来自 下面、 来自被统治群众中 
的新生力量充实政府，使之涣然一新。1550年，他任命阿达舍夫 
为上诉衙门的负责人时对阿达舍夫说:“我把你从平民百姓那里 
选来，因为听到你做了许多好事。选到我身边的不止是你—人，还 
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将减轻我的悲伤，照顾上帝派给我的人》把真 
实情况带给我们吧， 从大 贵族和 达宫贵 人中选拔公正的法官 / 8B 
在对批准“百章决议集 B 的宗教会议的致词中，他也对宗教界、 
«亲爱的主公和达官贵 人们' 军人们和全体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 
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 ‘请同心同德地帮助我和协助我吧。” 8 *■我们 
已经知道，这个号召在改革地方管理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地 
方机构处理的事务应当由民选的地方政府机关来抓，这些机关负 
有双重 责任: 个人责任——即当选的人的责任;连环保——所有选 
；3»0民的责任。在中央，事情要略微复杂些。在这里，帮助大贵族和街 
门机构的有来自地方的两个执行机关:军事行玫机关和财政机关。 
中央派他们到地方上 工 作，他们在当地选举产生的下级官吏的协 
助下处理 事务。 对首都的贵族来说,他们是县里的贵族税务官;对 
首 都的客商和商人来说，他们又是地方官。对首都的代理人来说， 
政府的委任取代了村拴的选举。首都代理人和地方代理人承担了 
个人责任，保证他们完成任务。有些十分重要的问題擗要所有的 
政府机关通力协作，政府便号召它所管辖的最近的首都代理人研 
究一下他们可以承担哪些任务，什么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什么足他 
们 力所不及的。对于 最高权 力机关来说，这种代理人在缙绅会议 
上的宣誓取代了专门选举缗绅会议的人民代表。这种做法使最高 
政权当局有了负责任的执行者。他们被委托执行缙绅会议的决定 
后，将在地方上负责加以贯彻。在那里，他们体现了最高当局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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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把村社和各地的地方机关的分散活动联合起来。我们的缙绅 
会 i 义就其起源来说同西欧代表会议 不同的 地方就在于此。人们通 
常把我们的缙紳会议同西 欧的代 表会议相比。 西欧 的代表会议是 
产生于这样的 需要： 确立为中世纪各阶层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之 
间以及他们同政府之间的和平关系。我们的缙绅会议则是出于这 
样的 需耍； 政府同自己的各个机构一道考虑用子完成某项事业所 
需要的社会资源，并,证准确完成所 通过的 决定。我们的缗绅会 
议不是象西方的人民代表制那样产生于政治斗争，而是产生于行 
政工作的需要。由此可见， 我们的缙绅会议是由于伊凡沙皇进行 
地方体制的改革而产生的，它同地方体制的改革在同一时间产生。 
它 是大贵族杜马 （即中央政府）同作为政府的最接近的重要机关的 
首都阶級一起举行的联席会议。举行这样的会议是艿了就国家生 
活中的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拟定总的决定，幷由与会人士承担连 
环保，保证贯彻缙绅会议的裁决。 


縉绅会议的意义 

大家也许认为我的关于缙绅会议起源的看法是想要贬低它们 
的意义吧》其实,我在研究它们时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这是十 
六世纪奠斯科的具有代表性的缙绅会议啊 | 但是，要使这样的会 
议得以举行，必须首先就人民和国家 、政扠 和自由 、个 人的权利和 
政治权利、总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政治代表性和私人全权等 问题具 
有一系列的政治概念和法杈槪念，必须在当时莫斯科人的头脑中 
具 有这些复杂的槪念，在当时俄罗斯生活的整个结构中必须具备 
只有在社会发展的高度水平上才能有的一系列条在伏尔加河 
上游这样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极差的砂质粘土地带是怎么形成 
使这样的槪念得以产生的客观条 件呢？ 在研究十六世纪的缙绅会 
议时，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概念和条件，而只看到缙绅会议不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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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机构，它旣不具有政权所必须的权威，也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 
因此，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和各个阶级的扠利和利益，在它的组成中 
根本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选举的成份。大 家也许 会问，全是由 
当官的人代表人民的会议，算什么具有代表性的会 议呢？ 十六世 
纪的缙绅会议当然不符合阶层的代表、人民的代表这样的抽象要 
求。从这样的教条观点来看，你们是对的，不过，我倒要问一 下：没 
有真正代表的会议算什么代表会议？但是除了权利的理论，除了 
国家秩序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以外，还有 政治， 即达到国家目的的各 
种实际手段的总和。在这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参与国家管理的形式 
可能不适合于人们所习愤的那种人民代表形式。从这方面来说， 
十六世纪我们的缙绅会议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义、自己的历史根 
3 M 据。在我们所研究的我国历史上的这段时期 t 我们发现某种现象， 
这种现 象以前 有过，以后又重复过。由于当时国家的螌荽而产生 
的某种政府形式长期地保持了下去，而在它们作为不合时代需要 
的东西消失以后，领导和利用这种过时的形式的社会阶级就成了 
国家的不需要的负担，它对社会的领导也就成了滥用权力。从十 
五世纪中叶起，莫斯科君主继续用分封时代传下来的食邑制领导 
联合起来的大俄罗斯，在成立莫斯科各衙门以后，除了食邑制外， 
还增加了迅速发展起来的主事阶层^到十六世纪中叶，这两神制 
度融合成为完整的街门制度，供养着各种贵族和他们的奴仆，供 
养着这些贵族中的主事和助理主事，用库尔勃斯基王公的话来说， 
更多的是 ( '来自牧师子弟和平民百姓的人\街门体制那一套因循 
守旧的做法已完全不能适应国家的任务，与之相对的是 ，在 州的管 
理机构中确立了选举的原則，而在中央的管理机构中确立了政府 
召寡的原则，这两种原则使得地方上的社会力最可以源源不断地 
加入到管理机构中去，可以把重要的行政司法工作无偿地加到他 
们身上。在伊凡雷帝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开始想到必须使缙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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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设为改革和更新衙门体制的领导者。瓦拉阿姆创造奇迹的人的 
«谈15录^■是一部反对寺院土地占有制的小册子，在这部小册子的 
附眾中，有一位不见经传的政论家呼吁教会当局请莫斯科沙皇干 
-件好事——召开所有城市和 甚城的 各级官吏的“全国大会”，“如 
年”举行一次，每天好好询问下情，那时沙皇就可以使 Si 己的督军 
和竹吏不敢接收礼物、贿略，不敢干齐种坏市，不致于犯下“许多滥 
用职杈的过失”，干是在他统治的地方就可以确立正义，造福人 
民实际上，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并不是全国性的1也不是常设 
的，每年召开一次的例行会议，并没有负起监督行政机构的责任。 
但足它对于立法和行政、甚至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意识并非丝 
亳没有影响。法典的修订和地方体制的改革计划——这些兴利除 
弊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次缙绅会议是参与了的。在伊 
凡雷帝逝世以后，缙绅会议甚至填补了基本法的空白，更准确地说 
是，填补了帝位继承程序的空白，也就是说，具有了立君的意义》 
大家知道，莫斯科国家的最高权力是通过分封世袭领地的办法用 
遗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沙皇伊凡在1572年的遗嘱中立长子伊 
凡为继承人。但是这个继承人在1581年死于父亲之手，因而使这 
个遗嘱无效。沙皇没有来得及写下新的遗嘱就死了。千是他的次 
子费奥多尔成了长子，但他没有一个授扠他当沙皇的法律文件 a 
由于这个缘故，召开了缙绅会议。俄罗斯通掁说，1584年，在伊凡 
沙皇死后，全国各个城市的名流齐集莫斯科,恳求皇 太子“ 自立为 
沙皇当时居住在寞斯科的英国人戈尔西认为，这些名流的这 
次聚会有点象由高级神职人员和“所有达官显贵”组成的议会。这 
说明，1584年的缙绅会议就其组成来说类似1566年的缙绅会议， 
后者是由政府和首都两个高级阶级的人士组成的。例如，在1584 
年的缙绅会议上，国家推选法 C 仍然掩盖在缙绅悬请的通常形式 
下）第一次取代了世袭领主立遗嘱的个人意志：分封时代继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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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办法没有废除，而是得到了批准，不过换了一个法律形式，因 
此失去了它的分封性质。 159 S 年的缙绅会议推选了鲍里斯•戈 
都诺夫为沙皇，因而具有了这种立君的宠义。在十六世纪偶尔召 
开的缙紳会议不能不在以后留下不为不重要的心理影响。只有在 
缙绅会议上，贵族一衙门政府才能同被统治社会的人们作为政治 
上的平等者共同向君主阐述自己的 想法； 只有在这里，它才不再 
认为自己是全权的特权阶级；只有在这里 t 从诺夫哥罗德、斯摩 
394梭斯克、雅罗斯拉夫尔和其他许多城市齐集首都的贵族、客商和 
商人才共问负责向 ** 自己的君主和他的国土献计献策' 学会第一 
次惑觉到自己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的 人民： 只有在缙紳会议上， 
大俄罗斯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完整的国家。 


关于缭绅会议的思想 

最后，关于吸收社会各界参与行政管理的思想领导了伊凡四 
世统治下的州级改革工作，它使缙绅会议具有了政治运动和推动 
历史的意义。缙绅会议的组成一次比一次复杂，吸收的社会人士 
越来越广泛，这表明关于社会代表的思想也日趋明确„ 1566年的 
缙绅会议只邀请了首都贵族和具有高级职务或高级称号的首都商 
人，这些人是虚有其名的社会代表，而真正选举产生的全权代表则 
没有。研究混乱时 代”奠 斯科事态发展的德国人布索夫说，当时 
在莫斯科的国家官员推选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但是从 
1598年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结绅会议、的组成并不象以前 
那样完全是首都的名流。在以前完全由偺侣 &成的 高级神 职人员 
会议上出现了十一名莫斯科大司祭。在这次缙绅会议上可以明显 
地看到有外省贵族的民选全杈代表参加，外省的贵族在会上有了 
自己的直接代表。其次，已经发展为行会的莫斯科商人公会不是 
象1566年那样普遍被邀请参加会议，而是派自己选举的长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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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会议的代表 性深入 到社会下层:被邀请与会的有首都平民 
百姓的代表，即民选的百人长。不错,首都的人士在这次缙绅会议 
上占了绝对优势，外省城市的工商界没有一个全权代表。不过，人 
们已经考虑到荽举行全国性会议。据马尔热列特说，在推选沙 a 以 
前，鲍里斯 * 戈都诺夫至少曾经要求 (尽管 是作样子的）举行全国 
官 员会议，每个虓市各派八人或十人，以便让 全体人 民来一致决定 
由谁当沙皇。王朝中断以后，大槪加速了这个思想的发展。推选 
产生的沙皇不能再用世袭的沙皇的眼光把国家看成是 [3 己的 IU : 袭 
领地，他的权力不苒是食己 的私产 ，而是由别人的意志加在他身上 
的责任 ， 这种意志体现在缙绅会议的裁决中。对人民产生了新的 
看法，不再把人民看成是应当受政府庇护敦育的阶级，而看成足国 
家意志的体现者，在缙紳会议上国家的意志被转交了当选的沙 
在这种思想发展的同时，缙绅会议民选代表的组成也扩大了。我 
们在终止，朝代、推选新沙皇的1598年缙绅会议上看到了首批这 
样的迹象 r 已经开始了的动乱涉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从而 
也推动了这个思想的发展^第一个厝称王者裝扮成世袭沙皇，但 
是他为了审判被控告散布关于他僭称王的堪言的舒伊斯基王公们 
而召开了缙绅 会议； 根据俄国的报道，在会上，宗教当局、贵族和平 
民百姓没有一人为这些被告说情，全都大声指责他们。马尔热列 
特认为，出席这次續绅会议昀有从各种官员或阶层中推选出来的 
的人 83 。我们在研究这一百年的我国历史时看到，_十七世纪的缙 
绅会议逐步发展成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会议。但是缙绅会议与之 
作斗争的俄罗斯生活中的那些致命条件使它停滞不前，长 期压抑 
了力图扎根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 .+ 统治阶级毎时每刻地力图变 
成脱离人民的狹小阶层，变成依附于人民机体上的寄 生物; 必须使 
健康的社会力量按法定的数量经常地进人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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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的过程 

我们研究了莫斯科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看到了君主同大 
贵族在政治上的不和井没有对国家的形成过程产生显著影响 ，伊 
凡沙皇的改革大大改变了州级行政体制，其矛头不是针对大贵族， 
而是针对食邑 贵族; 不是同政治野心作斗争，而是同宫吏们滥) n 职 
权、同行政机关的专横行为作斗争。难道国家的形成没有对忍主 
39 G 同大贵族在政治上的不和产生影响 t 从而说明斗争双方的行为方 
式吗？沙皇把行政机构中作为自己得力助手的大贵族一个个从 !ij 
体上消灾了，但并没有把这个阶级 搞掉； 没有这个阶级，他是不行 
的; 而这个阶级也默默地容忍着，只胆怯地考虑投奔立陶宛。由干 
沙 S 的残忍，非大贵族阶级流洒了鲜血。一小撮沙皇特辖军、穿着 
制股的合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他的名义在全国横行霸道，他们对 
基普教社会的遒德观念感到不满，而这个社会对此默默地容忍着。 
据一位同时代人说，人们悲痛、憎恨的情绪髙涨起来，人们普遍对 
沙旮发牢骚，感到伤心，但是一点也没有采取抗议行动。只有总主 
教为自己的教徒说话，但很快他就被迫不作声了，仿佛一方丧央 
了恐惧感，对过去的专横行为不负责任，而另一方——千百万群众 
忘记了忍耐的限度和悲痛，他们慑于盘踞在亜历山大罗夫村这个 
林中窠穴的六千名无法无天的人而变得呆若木鸡。仿佛有某种最 
高剌益居于社会之上，超乎敌对社会力量的个人思怨，不让他们最 
终决裂，迫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和谐地行动》这种最髙利益就是保 
卫国家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莫斯科国家是十四世纪在外部故人 
的压迫下诞生的，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在西部、南部和东南部为 
自己的生存而进行顽强的斗争中成长和扩大起来的。这神外部斗 
争也抑制了内部的敌意。面对着共同的外部汝人，国内互相争斗 
的敌手和解了;在民族和宗教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不和暂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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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M 家结构的特点 

莫斯科国家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形成的过程是缓慢的和艰 E 
的。我们现在无法理解、更无法体会它的形成使人民的幸福付出 
多大的牺性，它使个人的生存受到多大的压抑，可以指出它的三 
个主荽特点。第一、国 京的战 斗性。莫斯科国家是武装起来的大 
烺罗斯，它在两条战线上战斗着；在西部，为民族的统一而斗 争; 在 
东南部，为基督文明而 斗争； 在这两条战线上都是为自己的生存而 
斗争 n 第二个特点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构成的没有法制的赋397 
役性 质， 各个阶层差別很大。行政管理是由不同的执行机关负迓 
的 ，上 面有服役人员，下面有选举产生的等级负责人。等级之间的 
区别不在于它们的衩利，而在于它们之间分担的义务。每个人必 
须或者保卫国家，或者为国家而工作，即养活保卫国家的人。布指 
挥官、士兵和工人，但没有公民，因为公民变成 了士兵 或工人，以 
便在指挥官的领导下保卫祖国或为祖国而工作。有的阶层根擗0 
己的使命本来是可以教育士兵和工人的，但在批准“百章决议 集” 

的宗教会议上，沙皇强迫他们作出保证,要他们组织国民教育。位 
是我们不知道，在这次会议以后是否组织了教会的教区学校，哪 
怕组织了一个也好。莫斯科国家制度的第三个特 点是： 最 高当局 
拥有无限的活动天地，但是对食己的机 构、即对其中的一个主要系 
统——贵族系统的态度问 题没有 解决。 亊态的发展表明丁老朝代 
的民主行动方式，即对人民的直接态度。但是它是同贵族一起组 
织国家的，习惯于在名门贵族的帮助下行动。从伊凡雷帝的彳 i •动 
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老朝代也有民主的愿望，但仍 然保留 着贵族 
的习惯。它不可能调和这些对立的现象，因而在同这些矛盾的斗 
争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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萁斯科固家在欧洲的地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国家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占有怎样的 
地位。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因为它很少注意 
这个国家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寞斯科国家对欧洲很#益处 a 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民族的命运是从它所生活和活动 
的那种外部条件的总和中形成的。民族的使命表现在它根据这些 
条件所形成的要求中，表现在它根据这:些条件对自己的生活和活 
动提出的任务中。命运使我们民族处于欧洲的东大门，防御着闯 
进来的掠夺成性的亚洲游牧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为了遏制亚洲 
人的这种人侵，我们的民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打退了一批人，自 
39 S 己的蛘血和他们的尸骨撒遍了顿河和伏尔加河的广阔草康，而男 
—批人則通过基督教的大门和平地进人了欧洲的社会。在此期 
间> 摆脱了伊斯兰教进攻的西欧向大洋.向新大陆拓展，在那里找 
到了发挥自己才智和力量的辽阔沃土，开发着它的从未动过的无 
然富源。向西方寻找殖民地、经营自己的新天地的西欧感觉到自 
己的后方很安全，乌拉尔一阿尔泰的东方对它一点也没有威胁;殊 
不知那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总部改变了在第聂伯 
和免利亚齐马的主要战斗营地，迁到了莫斯科河岸，十六世纪在这: 
里形成了国家的中心，这个国家最后从防御转向进攻亚洲人的巢 
穴，从鞑靼人的侵扰下拯救了欧洲的文化。这样，我们躭成了欧派 
的大后方，保护了欧洲的文明。但是保卫工作不论在哪里都是得 
不到感激的，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特别是平安无事的时候更是如- 
此。保卫工作越是警惕，受到保护的人睡得越安宁，他们也就越不 
珍视别人为此作出的牺牲。这就是莫斯科国家十六世纪末在欧埘 
所处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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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述 


B.O. 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第二卷 C 首次出版于1906 
年底）叙述了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这段时期的俄国历史。作者 
认为，在这一时期形成 了消？ ^分封时期”的前提，这是俄国历史的 
访三时期，目 r 莫斯科罗斯'或者叫《大俄罗斯国家”的时期。 

象《教程>的第一卷一样，克柳切夫斯基在《教程>的第二卷也 
#先论述了他 认为决 定着俄罗斯发展进程的那些主要现象 3 他认 
为，在到十五世纪中叶为止的“分封 时期弋 即封建割据的时代），已 
经形成了大俄罗斯民族，它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在南部、系部和西部 
同外部敌人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竭力想在政治上联合起来，找到自 
己的政治中心，以便恢复由于基辅罗斯的解体而丧失的国家统一。 
“因此，分封制度成为过渡的政治 形式; 通过这一形式，俄罗斯国土 
从民族统一走向政治统一。这部过渡史就是分封公国之一的莫斯 
科公国的历史 

克柳切夫斯基从自己的总的折衷主义情绪出发，试图把“大俄 
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说成是地理、人种、外交、内政、经济和社会 
诸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把这些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促使莫斯 
科公国在把罗斯联合起来的事业中取得了成功。例如，莫斯科的 
地理位置《使它成了向东北移民和向东南进行贸易的枢纽，使莫斯 
科王公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好处”。 ® 

由于葜斯科在地理上处干中心地位，这使它成了总主教的首 


① 《3,0, 克;柳切夫斯基全集>，莫期科1956年版，第1卷，第 3 WM , 
© 同上书，麫 12—13 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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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即俄罗斯的宗教中心。莫斯科王公们在谱系中的地位也 P 、- 存 
400 一定的意义，因为他们是辈份较低的主公的后裔，没有希望获得 
大公的地位。这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下列办法来保全 自己： 首先 
是恬不知耻地掠夺邻邦，然后又贪得无厌地集聚土地 i 把这些有 
利的条件结合在一起，就成为莫斯科公国占主导地位以及地方上 
的主公$强势力的主要原因以后，随着在外部和内部取得更多 
的胜利/莫斯科王公们成为发挥组织作用的力量。由此可见，克 
柳切夫斯基站到了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固有的唯心主义立场 
上，因为他认为在俄罗斯备邦联合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 
社会和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 

上述对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的看法反映了克柳切夫斯基对历 
史发展进程的总的见解。 

克柳切夫斯基象在《教程》的第一卷一样，在这一卷也对地理 
因素的作用作了过份的评价，认为它是始终不变的东西。然而克 
柳切夫斯基忘记了，莫斯科的地理位置在十二世纪和十五世纪是 
—样的 t 可是十二世纪莫斯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市，而十五 
世纪則成了大公的首都。可见，莫斯科的地理位置本身对它的“升 
级3井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克柳切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头几个莫斯科王公是掠夺成性 
的小封建领主，他们不择手段地、顽固地想要取得大公的宝座。 
他的这个见解是同普遍流行的赞扬莫斯科朝代的观点截然对立 
的。但是把丹尼洛维奇及其后代说成是廉庸碌碌的平凡之辈，这 
种看法同伊凡*卡利塔和骄傲的西麦昂这样一些莫期科王公的活 
动显然是矛盾的。在谈到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俄罗斯时 t 克柳 
切夫斯基几乎没有注意到蒙 古一鞑 靼的压迫。这显然是同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观点有联系的，印认为当时国象完全 
是在国内发展的基础上不间断地演变的，由于这个缘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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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第一卷的最后几讲和第二卷的开头几讲在逻辑 上显然 是讲 5 
通的。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解释，戗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似乎及没 
奋什么根据的。由于对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社会一 
经 济结构作了不正确的理解，由于否认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克 
柳切夫斯基无法揭示形成俄罗斯国家的基本原因。克柳切夫斯芯 
认为俄罗斯国家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已经形成的大俄罗斯民族 
想耍找到一个政治中心，团结在它的周围，取得民族独立。但是， 
我们知道，克柳切夫斯基把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归结到较早的时期 
(见《教程》第一卷第十七讲）。克柳切夫斯基对莫斯科发展所作的 
折衷主义的描绘是建立在把莫斯科发展的各种内容不同的条件结 
合在一起的基础上，实际上无视了俄罗斯各邦的社会_经济发 
展、生产力的增长、劳动的社会分工和阶级斗争。克柳切夫斯基实 
陆上把莫斯科主公们说成是在建立统一的国家方面发痒组织作 
m 的基本因素。 

克柳切夫斯基竭力用外部的因素，例如，地理的因素来解释历 
史现象，这一点在他的关于大诺夫哥罗德历史的讲稿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克柳切夫斯基试图用诺夫哥罗德的例子 说明： 不同于莫 
斯科的诺夫哥罗德政治制度的驳灭是由地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 
因柰决定的。克柳切夫斯基对诺夫哥罗德这个古代罗斯最大的中 
心之一作了 生动、 有趣的描述。他指出了诺夫哥罗德作为广大地 
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意义，把诺夫哥罗德的社会制度同经济联系 
在一起。《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中的每个阶级的意义都取决于它 
的经济地位……这样，社会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就成了在法 
律上不平等的基础和支柱， ® 

克柳切夫斯基特别注意地理因素，仿佛这种因素决定着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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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梆切夫斯 基全* * ，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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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罗德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地理因素使诺夫哥罗德处于 
与基辅不同的地位；导致王公政杈的削弱；使贸易成为经济的基 
础。结果，拥有了大量世袭领辿的诺夫哥罗德贵族堕落为寡头政 
洽，引起激烈的社会对抗，使莫斯科较容易地就战胜了诺夫哥罗 
德。克柳切夫斯基把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彼此 
对立起来，认为它们的社会成分《是结合得完全不同的' 

克柳切夫斯基承认俄罗斯东北部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但 
他认为诺夫哥罗德的经济基础则是贸易。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决定 
历史发展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水平，而是地理因素和居民 
的职业。克柳切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赍族阶级在诺夫哥罗德的经 
济和政治方面占有统治地位，但却拒绝承认阶级社会的本质所固 
有的社会对抗性。在克柳切夫斯基看来，社会斗争仅仅产生于地 
’方的条件。这种极其错误的现点表现在他把诺夫哥罗德同普斯科 
夫作了对比，仿佛普斯科夫的各阶层居民在地方条件的影响下“和 
、谐地”共处，其实编年史说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阶级斗争很 
尖锐，始终不断。 

瘳 * » 

在《教程 > 的第二卷占中心地位的是叙述“莫斯科罗斯'印 1 "大 
俄罗斯国家”历史上 “第三时期” 的事态发展。克柳切夫斯墓认为， 
这个时期从伊凡三世登上大公宝座（1杉2年)开始，到1613年确 i /: 

402罗曼诺夫王朝为止。但是，在<教程》的第二卷，克桷切夫斯基关子 
俄罗斯历史的讲稿只讲到十六世纪末（第二十五讲至第四十讲）， 
而把外国干涉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情况放到第三卷才讲。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大俄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实质上 是大公 
的“世袭领地”变为“国家”的过程。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同索 
洛维约夫和苒他所谓国家派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接近的。克柳切’ 
夫斯基认为，伊凡三世的活动体现了世袭领主和君主、独断专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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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和最髙政扠的体现者之间的斗争 ® 。克柳切夫斯基，同以岽洛 
维约夫为首的他的先行者一样，在指出到十五世纪末在俄罗斯建 
立统一的国宗:这一事实时，不是用社会 ■ —经济原因 、不是 用国家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来解释俄罗斯国家的形成，而是 
用国陨条件来解释这一现象。 

克柳切夫斯基很正确地极其重视新的政治思想的出现，囚为 
这些思想反映了大公权力的加强 (例 如，他研究了《关于弗拉基米 
尔電族诸王公的传说》，其中谈到莫诺马赫皇冠”和 s 披扃” 这样一 
些沙 蛊遗物的历史）。 

克柳切夫斯墓也极其重视 e 社会阶级”，不过，他所理解的“阶 
级”实质上是指各种社会集团。他把国家本身解释为一神超阶级 
的力量,它建立了服役贵族“阶级”，同另一阶级——在此以前形成 
(，, 企图维护世袭领地制度的那种大贵族阶级进行斗争。由此可 
a ，克柳切夫斯基把大贵族和服役贵族这两个阶级对立起漤，其实 
它们不过是同一个封建主阶级的不同阶层而已。 

克铆切夫斯基指出，统一国家的形成在社会关系方面引起了 
一定的变化，但是，他对这种变化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他用 
了不少篇幅分析十六世纪俄国历史上的一些社会问題和经济问 

他用《大贵族杜马*这篇著作的材料，揭示了门第制在贵族和 
大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他用别尔先*别克列米 
舍夫事件和伊凡雷帝同库尔勃斯基王公 r 的通信 @ 作为例子，说明 
大贵族们对莫斯科君主的专制傾向日益不满。他认为，掌扠的大 
公同大贵族之争是由于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矛盾而产生的。 
十六世纪的俄罗斯国家是 41 君主专制，但是贵族参与行政管理， 

① 关于这个文献的详细*况，请畚阅 p . n . 德米特里耶夫，关于弗位基米尔家 
族*公的传说>。萁斯科-列宁格勒 W 55 年版 • 

② 关于伊凡雷帝致库尔勃斯基的佶伴 的朶新 販本，谪参闳《伊凡重帑的书倌\ 
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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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执行者 ”®。 

克柳切夫斯基对十六世纪出现的沙皇特辖区这样的重耍现象 
作出了自己独立的评价。他的看法同索洛维约夫不同，不认为这个 
做法在政治上是适宜的，而认为这是《沙皇思想上过份胆怯的结 
果' 他认为，沙皇特辖区的矛头是针对个别人的，而不是针对现 
403 行制度的，因而没有触及大贵族和服役贵族的政治地位。克柳 
切火域基探讨了沙皇特辖区的结构，认为它是“分封制的拙劣翻 
版总的来说,克柳切夫斯基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因为它似乎动 
摇了国家的基础。 

克柳切夫斯基竭力强调沙皇特辖区是没有意义的，认为它的 
矛头是指向想象中的 K 叛乱”旦是苏联的苋史学表明，沙 S 特辖 
E 是加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方面的一个阶段。与此同时，在同 
奈门贵诶作斗争时，特辖军也消灭了广大农民和市民阶层中的许 
多无辜的人十六世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用野蛮的封建方法 
巩固农奴主和领主的统治的。 

* 敦程*■第二卷最生动的篇章（第三十讲）要算是对沙皇伊凡雷 
帝的描写了。克柳切夫斯基描绘了这位聪明的、但是极其敏感和 
容易发怒的统治者的形象。伊凡雷帝为了无限加强专制政权，失 
去了自制力，企图用恐怖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方面，没 
有列入《教程》的、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草稿是颇为有 趣的: 《伊凡 
四世在间大贵族进行斗争时，把人民视为草芥。”作者的许多观点 
我们是很难同意的，然而他对伊凡沙皇这位十六世纪俄国出色的 
政治象的描述却值得我们认真地注意。 

① * 伊凡雷帝的书倍*，笫 iso 苽。 

(D 同上，窮 178,1831^ 

® 闻上，第183 H 以后 o 

④ 详细情况,请参阅 n.A. 萨季科夫： * 沙皇特 》E® 史： f , 萁期科-列宁格勒 
195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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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榔切夫斯基详细分析了服役贵族和服役领地土地占存制 
C 钫: 〔十一讲至逭三十三讲)。军事服役的组织工作和服役领池土 
地 A 钌制的逾立都引起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注意。克柳切夫斯®把 
领地 M 的发屉 冋专制政权的加强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 
看到它的阶级性，没有注意到封建主统治的加强。克柳切夫斯基 
认为，服役领地制 “是从 分封王公时代宫廷仆人的土地占有制发展 
起来的”®。克柳切夫斯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服役领地制的法 
律原则方面，把它当作历史上形成的、有条件的封建主占有制形式 
来研究。他认为，服役领地占有制的发展对俄罗斯城市的发展产 
生了不利影响，为农民的最后农奴化准备了条件。他显然对十六 
世纪俄罗斯商品生产的状况估 H •不足，因而竭力强调当时经济的 
原始性。因此，关子俄罗斯城市、手工业和贸易的问题在《教程》中 
没冇 得到阐 述®。在克柳切夫斯基编写自己的 c 教程*时，著作界对 
十六世纪俄国城市问题还没有加以研究，这也是事实 

在 * 教程》的第二卷准备问世时，克柳切夫斯基把关于寺院移 
民和教会寺院占有土地情况的很长的一段讲稿（第三十四讲和第 
三十五讲)列了进去。这位历史学家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这些问题 
感兴趣 C 例如，可以参阅他关于索洛维茨寺院经济活动的第一卷著 
作)。大家知道，克柳切夫斯基把圣徒言行录当作寺院移民史的材 
料來源，后来他放弃了就这个问题写专门箸作的想法。在写 <教程> 
第二部时，他使用了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原始材料。 

Q n . A . 萨季科夫：<沙皇持辖区简史》，第 220 K , 

© 关于达个 K ®, 诮参阅下列 著作: n . 斯米尔诺夫：《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城市 
工商业者及■其阶级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47年販，第1卷 1 八.1\马尼 科夫： 《十六 
世纪罗家的价格及其变动 愤況》 ，宾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巴赫鲁申： 
«十六迆&5!十七卅纪初嵌罗斯中央钯权®家手工业、贸恩和城市简 史*, 栽《学术著 
作苋斯荇 m 2 年版，第1卷。 

©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柬才 出现的 H . fl . 切丘林的专埋学术著作:《十六世纪 
宾斯 科国 S 的城市 h 5技得堡18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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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柳切央斯基详细论述了十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同农奴制的 
起源有关 fe 问题(第三十六讲和第三十七讲)。他介绍了农村的几 
种形式、农民的份地和义务，提出了存在农忖公社的向題。不过， 
有一些经济问题在《教程》中谈得不够(例如.农业生产力的发 M 问 
题、地租的形式等等 ）5^ 

在农奴制的起源问题上，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是独树一帜的 9 
他认力，十六世纪的农民“是自由的、可以迁徙的佃衣，他们的自由 
的保障是他们有权出走，有权同土地占有者签订出卖劳力的契 
约”农奴制不是由法律确立的 CE.H. 奇切林和其他《国家学派” 
的 代表则认为是 由法律 确立的 X 而是遂步形成的 5 农民后来之所 
以失去出走权，是 因为 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土地占有者。“农民受 
雇于土地占有者，耕种他的土地，得到他的贷款，在劳役合同中 
永远放弃了以任何形式停止屐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权利， ® 克柳切 
夫斯基所首创的、后来被 M.A. 吉亚康诺夫发展了的关于农奴制 
起源的这#理论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在农民农奴化的 
历史中把经济因素提到了 首位。 但是，这个理论也存在重大的缺 
陷；实际上，克柳切夫斯基把全部问題都岿结于农民的欠债，认为 
私法关系(劳役合同和贷款契约)起了重大作用，也就是实际上回 
到了法律准則的领域 4 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注意到农奴制的建立同 
封建地租的发展、特别是同劳役制的发展有关系@。 

克柳切夫斯基在 * 教程》第二卷最后三併 C 第三十八讲至第四 
十讲)中研究了十六世纪俄罗斯国家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 
问题。这三讲表明，分封时代的服役-世袭领地机构逐渐演变 

①参阋 H . 罗日科夫:《十六世纪英斯科罗斯的农业荚斯科1899牟販， 

© 同上，第3001 

© H . 罗 B 科夫，十六世纪莫斯科罗斯的农业*，第328 
© 详细论述参两 B . a . 格列 科夫： 《从古代到十七世纪罗斯的农萁斯秤 
1954年版,第2册，第231页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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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俄罗斯国家的衙门系统。克柳切夫斯基对大贵族杜 马的 历史以 
及对十六世纪地方管理机构和行政司法体制的历史也发表了不少 
有趣的看法。 

由于 1905-1907 年革命事态的发展，沙皇政府召开了国家杜 
马,在这种情况下，克柳切夫斯基增加了一讲，分析缙绅会议 ，为此 
利用了他写的《古代罗斯缙绅会议代表的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中的 
材料。他认为，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不是人民代表机构，而是中央 
政府的扩大' 吸收《各地髙级阶层”人士参与 管理、 克柳切央斯 
基杏认缙绅会议具有阶层代表性质，只承认它具有协商作用 t 他之 
所以持这种看法，是因为他认为俄国和西欧各国的历史进程彼此 
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外部看，这种对立表 现在： 克柳切夫斯基忽略了同十六世纪 
俄国的国际环境有关系的问題，也有一些章节是例外，这些章节 
表明了，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俄罗斯人民同波兰和立陶宛展开了 
民族斗争，争取收回被它们夺去的缺罗斯土地。 

克柳切夫斯基在编写《俄国史教程*第二卷时使用了广泛的材 
料和文献。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材料和文献的组成，就可以看出他 
涉及的具体历史材料的广度和深度。他参阅和研究了俄罗斯编年 
史（伊帕季耶夫、拉夫连捷夫 、尼 科诺夫 、特维 尔等编年史)和叙顼 
材枓(伊凡雷帝同库尔勃斯基的通信、瓦西安 ■ 帕特里克耶夫和马 
克西姆，格列克全集，百拿决 议集、 瓦尔拉阿姆创造奇迹者的谈 
话、佩列斯维托夫的呈文），全面利用了立法文献(法典、法典的扑 
充条款，命令集乂其中有一些法典，如普斯科夫法典，是克柳切夫 
斯基多年来在大学讲授的课目®。<教程*还广泛利用了古文献委 


① a 拥切夫斯基研究瞀斯科夫法典的篇幅不大的石印《 教程* 将在他的全集第6 

卷发 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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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会出版的文献材料和一些手稿（特罗伊茨基寺院和素洛维茨寺 
院的抄本）。克柳切夫斯基自己还根据十六世纪税册的材料进行 
了一些计算甜推论，作为他的讲稿的说明材料。克柳切夫斯基对 
蚤徒言行录很有研究，他援引了一些圣徒言行录的手稿，为寺院移 
民的历史提供了材料。 

克柳切夫斯基早在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初期就写了研究外国 
406人言论的大部头著作。这是历史材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克柳 
切夫斯基在研究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俄罗斯历史时依靠了这些外 
国人的著作 (兰 努阿.格尔别尔什泰因、弗莱彻、马尔热列特等 ) a 

象在《教程》第一卷一样，克柳切夫斯基在第二卷也从下列材 
料中援引了许多 事实: C. M. 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历史 \B. H. 塔 
莩谢夫的《俄罗斯史》和 H. M. 卡拉 姆津* 俄罗斯国家史》的附注。 
他对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 CE. H. 奇切林、 K. A. 涅 
沃林, B . M . 拉特金等人）的著作十分熟悉。 

在准备出版《教程*第二卷的时候，他还研究了历史学家关千 
十六世纪俄罗斯历史个别问鼸的著作。由此可见，《俄国史教程> 
第二卷有着坚实的材料基础，这表明作者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使他关于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俄罗斯历史进程的一般看法有充分 
的事实依据。 

克梆切夫斯基《教程 > 第二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这位历史 
学家自己的研究为基础的，他既从文献中 C 圣徒言行录、外国人的 
着法等等)吸取了材料，也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 C 大贵族杜马、农 
奴制、 缙绅会议等等 X 

/俄国 史教程》第二卷之所以令人感到兴趣，首先是因为克柳 
切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俄罗斯历史上. 
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莫斯科地位的提高、俄罗斯国家的形成、 
专制和沙皇特辖区的加强、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居民各个社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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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在苏眹国家列宁®书馆手搞郎，共 246 页(缺第 265 — 27 JM ), 

保存 在苏联 囯家困书馆第 ■三手 稿部 》 

苏联国家图书馆第二、第三手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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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状况)。作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便他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方法， 

因而他在关于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形成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实 
质上是 步“国 象:学蒎”的后尘。虽然克柳切夫斯基在理论结构上有 
错误，然而他毕竟正确地首先在国内的人民生活条件范围内探讨 
了嵌罗斯历史进程的基础。克柳切夫斯基试图把俄罗斯历史上的 
一些极重要现象看成是许多条件凑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结果，他在 
<教程》中花了不少篇幅论述经济问甄和社会问题，在个别情况下 
承认这些问魍起着首要作用。作者叙述事实十分生动，非常善于 
刻画历史人物及其同时代人的形象，不加掩饰地潮笑了专制政扠 
的代表人物——这一切使得《教程》很受读者欢迎^ 

零诛埭 

«俄国史教程》的第二卷，象第一卷一样，是克柳切夫斯基对他 
在 1882-83 年的讲稿进行彻底加工而成的^ (:他的手稿保存在苏 
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保存处。）有几讲 C 第三十四讲、第三十五 
讲、第三十六讲、第四十讲)是作者完全从新编写的，或者儿乎是从 
新编写的。根据作者在《教程 > 石印版上所加的边注看来，他是在第 
—部于1905年初出版问世以后着手第二部的出版工作的。他的 
全部手稿于1906年夏季和秋季交付排販 。 大样是用打字机打出407 
的①。在大样上，作者亲手给每一讲加了内容提要，用铅笔增加了 
整段整段的文宇（其中包括第三十四讲和第三十五讲），部分内容 
是根据 1882-83 年讲授的《古俄罗斯史教程》石印版②的材料添 
加的 3 还部分地保存了第二部的排样 C 第二十二讲、第三十三讲的 
末尾、第三十四讲的开头部分、第三十五讲至第四十讲)和校样(第 
1 一272页，第385—432页）。排样和校样上都有作者所作的不多 
的改动⑧。在<教程*第二卷准备付印时克柳切夫斯基在石印版上 


①®③ 



所加的一些内容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保存处（第 23 
室)和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档桊处(第3室)。 

已经出版问世的< 教程 >第二卷大体上同 < 教程》石印版的内容 
安排是一致的，当然不算作者完全新写的讲核①。 

这次出版的<教程>第二卷是根据1908年的第二版复制的，在 
这个版本中克梛切夫斯基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这些修改在注 
释中均已指出。 

象在克柳切夫斯基全集第一卷所做的那样，我们在注释中措 
出了作者在出版 < 教程*第二卷时所作的各种修改以及怍者注明的 
材料来源和文献。同前一卷相比，本注释作了更多的注解，指明克 
408 柳切夫斯基使用的、但他未注明出处的重要材枓来源在准备付 


印和加注释的时候，编者遵循了在出版克柳切夫斯基全集第一卷 


时所确定的体例。作者所加的材料的首尾或者不同写法的首尾用 
相同的数码标出（如6-6)。材料来源和文献只用数码标出。姑 


①石印版的 《 教1^蛊由以下挛、节、段组 成的： <十五世纪中叶以銪的*斯科王: 
公®: K 节）/莫斯料地位设高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力（段）、《十五世纪下平叶 以前其 
斯科王公的政治成垅和民族成<莫斯料芏公之阏的内部关系节)、^王公在 
占有邮方面的关系>(段>3长子继承 的意义 >( 段） J 继承韁序 >( 段〉、^莫斯科芏公:们在 
奠斯科王公国历史上的意义 >( 段）、^大诺夫哥罗德 H 节）、 《诺夫哥罗徳的地形及其》 
域 W 段）/ 诺夫哥罗德获得自甴的条件及其发展进程段）、<间王公的关系 W 段>、 t 行 
故体制、谓彻>(段）、 c 地方行政长官和千人长4段>^州行政机构、行政区及其自然慷 
况 W 段诺夫钲罗德社会骱级 >( 段)，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的性质*(节 ）3 第三阶段* 
14W—1W3 年， 莫斯科罗斯，卽大嵌罗斯国家 M 耷） J 这段时期昀基本本实 W 段）^这 
个事实的最重要后采 H 段）、《莫斯科君主在国内取得的改治成躭>(段）、 《社会 上对君 
主着法的转变> (节>〆奠斯科贵饯 * 贵族构成的变化及其攻治悄绪的变化> (节）、《门 
第制 >( 段）、&新贵族对君主的态度 W 段）、 * 沙皇特辖区的起痗和意义> (节伊凡雷 
帝的性格和寒义，(节） '眼役 阶级的 构成* 它的成份》（节 K *雁役領地制的起嫄和发 
展》(节 ） 膿役领地制的后果> 〈节） ，十六世纪的农民 W 节）、《十六世纪农民固定于土 
地的何题> (负）、4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行政 机构力 (节）、 《 分封时代莫斯科公国的行 
政玑构段） A 十五世纪 T 半叶起莫斯科国宏中央机构的变化 >( 段）、《十五世纪下半 
叶起州行政机构的变化 W 段） J 伊凡富帝统治时期的》坤机构 * ( 节«十六世纪堵绎 
会议的起源、结构和*义 K 段八 



果是编辑部所加的注释，则放在括号内。如果作者的插人材料援 
引了最新的补充或材料来源以及编辑部的注释，那么这些插入材 
料的始末象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加以标出，并附以垦号（如: 

#)。引用的材料用数字和文字标出（如等等)^除 C . 
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古代史》外，所引用的材料来源和文献都是 
根椐克柳切夫斯基同时代的出版物。克柳切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有 
各#不同的版本。所有的引语照例都是根据第五版。克桷切夫斯 
基的某些引语由于太简短,不明确，加上了括号^引用的材料和文 
献未加引号，作者所加的事实性注释一律加引号，作者省略的 
东西则补上去。 


«俄国史教程》第二卷由 B - A . 亚历 
山德罗夫和 A . A . 齐明繪辑，对笫二卷 
的评迷也是由他们摈写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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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十一讲 

1 一1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伊帕特抄本编年史力，以下称&伊粕特编 年史％ 圣彼得堡松7〖年肢 t 沆 
240 

3*-3*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3»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力，圣桩得堡1863年版，第15卷，第225栏。 

3^ H . E . 扎 别林： 《莫斯科域史\莫斯科！902年版，第1部分，第55、5642、 
6 «S 页。 

4 《 在1176年（【175 年^ 一伊 帕 特编年史，第407、408撕 H . E + 卡拉; 姆津： 《俄 
罗斯国家史>，圣 彼得逞 1842年恩奈林出版社出烺，第3卷，注解第33。 

5-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l . A . 科尔萨科夫 |《畎 里亚族和 
罗斯托夫公国 h 唼山1872年版，第78页 t 扎別林，莫斯科蛾史^第31页及以后 & 

6 «拉夫连捷夫抄本编年史^圣彼得堡1897年版，第3版，第438贾， 

7《曼克涅夬在1275年希尔料夫嵌国史纲^其斯科 17 S 4 年版 t 第 
I 26 J 27 ^ S 

8《斯拉夫尼 mC . M * 索洛嫌约炔罗斯古代史 h 奠斯科1881年第5板*第 
4卷 125-128 n . 

9 - 9 这是作者在編写第一版时祈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石印皈中的下列文字： 

M 其迅速发展的初始廉因在子泫坟及其如区的地理位置， 

10- J 0 这愚作者在繪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s 

11 - n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g 

12 «怕給处 an . 谢苗诺夫5俄罗期帝国地理统计 词典力 ，圣彼得堡 1867 年版, 
第 3 卷， 319页。 

13十三至十四世纪雅罗斯拉沃夫 本作： “当时并非整个伏尔加柯左岸地方都是 
受洗礼的，还有许多未受洗礼的人，帕伊西•雎_斯拉沃夫的传说（十五世纪）（ 《 东 
正教对话者年第2期 ，第 205页之 ’ 

14— 14 这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附注在编写第 一 K 时所加的一段谙 & 

15— 15 达婊作者在绦写第一皈时所加的一段话， 

16— 16 这是 作者粮 据对石 印版的 补充在 鴒写笛 一阪时所加的一 a 话， 

17《1247 年》 G 奠斯 科历也 N 莫斯科乜52年版，第1 赛，第 24页， 又 艮 
H 47 年) 

18《1301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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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素洛维约夬 ，历史> 奠斯科比抑年版，第3卷，第235、257页。 

20 《n 蚪年》 。 

21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3卷，第232、233 5^ 

22 “从他们的初步成躭中可以<看出）分封制的后果：为了个人利益而单独 行动； 
他幻不回颗过去，而是欠心将来， 

23—2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 ， 〔A.C. 帕夫 洛夫： 《法令全 
书 》 ，圣谀得堡 18SS 年版，笫36,37 页； 索洛维约夫^历史笫3卷*第286, 400贝 
(往解第 4〖4)J 

24^24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a 

25 ** 在特维尔起义后前往汗国争取太公称号前，1327年和 （328 年各去了一次 t 
当时获薄了大公称号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3卷，第274、287讥。 

26 “此外，迪沼中列举了四十二个宙廷直屬村*这些衬子几乎全炜都在莫斯科所 
厲的县里，只冇阚个在卡卢加省，在第二份逍 U； 中 注明有 十六个买米的衬子，其中有 
八个在弗拉基来尔地区， 

27 — 27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28 < 方法是：征服，收买，通过汗国施展外交手腕，役占，到无主的荒溴中定居，后 
米足汀立亊务条约 。 ”索络维约夫，历史、笫4卷，姑 KSJ49K, 

29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删去了石印雈中的 下列文字： "富有的荬斯科王公在汗 
国收买别人的公国,并在链靼人的铕助下把世袭领主从诚地上赶走， 

30-30 这是 [乍者 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段话， 

31 4卡卢加 .m 拉等地区都是不声不响地.有迕多侪况不为人所注自地取得的； 
先取得奥卡河上下游，然后是厌尔加柯左岸 & 早在瓦西里*铋米特里耶维奇时沏和失 
明王公瓦曲里时期就取得了沃洛格达、扎奥译里耶、库别讷、乌塔久格和罗斯托夫的 
— 半。扩展到除了奠斯锊以外的九个省，包括维亚特卡省，科斯特罗马省，沃洛格达 
省，索洛维约夫，历史^第4卷，第149 K。 

32 这是幼叔闫长拒之阏通常的斗争， 

33尼科诺夫抄本 < 肤国编年史 》 (以下称 《 尼 科诺夫 编年史 》 ），圣谀得堡1786年 
版，第3部分，第152页。 

34索洛维约夫，历史》，第3卷，第274页 & 

35 * 足科诺夫编年史^第3部分，第141页。 

36- 36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逋 ， 

37- 37 这是作者在编写贫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a 

3S 《在十三齿纪下半期 h 索洛_约央 "历史 >，第3卷 ，第 186、195页，第4卷， 
第 163-170^, 

39 “沙皇阿兹劫雅克把弗拉基米尔的王位和其他许多公国輙封鷗给他，隶员苠 
斯科公国尼科诺夫编年史>,第3部分，第141页。 

40-^10 这蛊作者根檐对石印版的补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w 

41《位夫连续夫编年史 h 第461页 （B00 年人《俄罗斯编年史佥集>,圣彼得堡 
1856年版，第7卷，第182页 （i929 年4月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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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粢洛维约夫 5 历史々，第 4卷*第260页 & 

43—43 这是作者拫据石印版的部分材抖在编写笫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 

44 《13S2 年前茛斯科的 兴盛力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圣餃得堡1859年版 * 第8 
卷，第46页， 

45索洛维约夫，历史 ，，第 4卷，第236页。 

46 B.O* 克梯切夫 斯基: 《作为历史资 料的古 罗斯圣徒行传 h 莫躲科 IST1 年聢， 
第294、295页。 

47—47 这是作者柜磨 18S2 —18幻年讲授的<教锃 > 石卬版的材料在编 S 第-'版 
时所加的一'段话 * 


第二十二讲 

1 B+B. 免柳切夫斯基5俄_史简明教稈<以下简你： 4 克拥切斯基教程岣，莫 
斯科1903年版，第3版，第85页， 

2»-2*这是作者栴据石印版的材料在绽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 B H. 奇切林5俄罗斯法律史经验 》 ，奠斯科】858年版，第260至265萸。 

3 "他们还得到了特种領地，奇切林^俄罗斯法律史 经验％ 第261页 0 

4 奇切林:《俄罗斯法律史经辁》，第262至264 K。 

5作者在编写第一版删去了石印販中的一 段话： “荚埔科通常成为联 合费地 ，但 
并不是传绘所有的儿子共同管辖，奇切林5俄罗斯法律史经验 h 第243页， 

411 6 《国书条约 r 绘》，奠斯科 im 年版，第1部分*第21 

7*-7* 达趣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7 a <R 姆夫 罗西〆 俄国等级制度力，萁斯科 1S12 年版，第4部分>11415页 J 

7 6 以不同版本的四个抄本作根据编成的《古罗斯法典> (文 本），圣彼#堡印时 
年版， H. 卡拉乔夫出販社出版，第36页*第106条^ 

3克梆切夫斯基51用的话 f 诹 U62 年 ® 不是1388年的条约文书中，《国书条约 
汇编>,笫1部分，第27页 & 

9奇切林，俄罗斯法律史经验 h 笫247页。 

10 <国书条约 r 编^第1郁分*第33页。 

11-11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时所加的一段话。 

12 “条约并未规定这神关系 》 而是别人通过条妁加进去的 ， 并且违反条约衩利的 
氰«,用条约将其一部分固定下来 。” 

13 «莫斯科主公控《着所有罗斯芏公，索洛嫌约夫历史\第3卷， *2871^ 
第4卷，第116,117 页。 

14索洛缠约夫历史>，笫4卷 t »U6、145®, 

15—15石印版为―拜十六世纪初％ 

tti “条约文书中的实际关系蕞:主公是一种职务 9 〃封色保证条约，<国本条约 
汇编 》 ，第1部分，笫於号，第 2W 页 W56 年>;笫80号，笫 185,18^^(1451 年）。 

—17_这是作者裉据石印 ft 的一小部分材料在编写第一板时所 加的一 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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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 书条约第 1 部分，笫 27 号， 

170西嵌罗斯历史文献，圣彼得 g 1K46 年版，第1卷，第33号。 

17« 4 抝书条 约汇编>，第I郎分，第80、81号， 

17 r 作者在編写第1版財》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段文宇和 往择： ■•他在那里 S 
过编半 史家和老文书（抄本——賴斯科伊的遗诏）证明了自己 的优势 ，而莫斯科的代理 
人（伊凡 * 德米特里耶维奇 • 弗谢沃洛日斯基）則证明了瓦西里的 优势， 不过他不是甩 
死扳的文书，而是通过实际的设想和借口汗的纛志和思賜（用父 荤和祖 辈不久前并倒 
的先例)来怔明，《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8卷，第 

18 U432 年的法 Ks 

19*—19* 这是作者根 捃经过 大大改动的石印版文本的一小部分材料在编写第 
—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9® 11 教会的蓳负——诅骂成胁*舍米亚卡,"索&维约夫5历史 h 第4卷，第 7 B 

至 SO 页 - 

19« «历史文献集 》 ，荃被得堡1841年版，第1卷，第51号， 

W - «内乱外息的数董 h 索洛* 约夫: <历史》，第4卷，第230 

20克 W 切夫斯基:《#：程*•，第68、69 页， 

21 fl . H . 伊洛瓦伊斯俄国史莫斯科 1884年版，第 53、 S 4 页。 

' 22 «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 h 第8卷,第〖^页， 412 

23 B . H . 塔季舍夫:《俄国上古史*，圣彼得堡1784年版，第4冊，第175 

24-24 这是作者捩据对石印版的 朴充在 编写第1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俄罗 
斯编年史全集 、圣 彼得堡1853年版*笫6卷，第106页）。 

25 «国书条约汇编》，第1部分 ，第 24号9 

26-26 达是作者部分根拒对石印版的补纪在编写第1板时所加的一段话* 


讅二十三讲 

i - t 石印版中去 掉此诃 ，代之 tsr 在十五世纪”。 

2 * 论;《市区划种类；扦政区《型>，俄罗斯文物，莫斯科1843年版(雅罗斯拉央 
关于诺夫哥罗徳内备类区划的章程 h «编年史家对诺夫苺罗德的态度》，《伊_特编年 
史》，第383页, C . M . 索洛缠 约夫： 论诺夫哥罗德同大&的关系 * •〔以下 简称： 《索洛 
维约夫论 关系* 〕，莫期科1845年版，注释174,《苏兹达尔人对诺夫哥罗德同王公的 
关系的看法栽《洪罗斯编年史全 集力， 圣彼得 M 1862年版，第9®，第244 3 T * «对诺 
夫* 罗德政 治生活的着法栽*拉夫■连捷夫编年史*,第 343 m ; H . H . B 尔索夫，俄 
罗斯历史概要、华沙1873年 *, *167 页及以后 ？ 克神切夫 斯基： 《*程》,第69、 
70 K . 

3 "M 在达里处决妖术家和失宠者/见《谙夫 W 罗德*年史西诺达尔羊皮纸抄 
本* ■(以下简称: <诺夫 哥罗* 编年史 >) ，圣彼樽堡1889年版，第214^0 

4作者在编写第一 版时劚 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文字： “ES 为如比，诺夬膂罗瘃 
»秣为斯洛文斯克，居民称为斯洛文人——他们其实躭*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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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W 诺夫哥罗徳编年史*，第 
194 M.) 

6 -6 这爰作 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叚话，部分以石印版的注释和补宂材料 
(瓦尔拉阿姆，瓦日斯基的生平)为根据，下列注释没有列人 原文： “也许象某些人设想 
的那样，划分成行政区是由英斯科政府在征服自由城市后实行的;不过，即使这样，莫 
斯科的划分很可能是以原先固有的划分为稂据的，即使同原先的划分并不完全吻合， 

7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埘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 段话：“不过 ，这可能只是在十 
六世纪时的情况，而在此以前，该行改区较接近主城城墒， 

S-8 这诰怍者在迆写第一版时 m 加的^段话，以石印版的朴允为根搪。 

9 一 9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販的补充为根墀 ^ 

10 -10 这是作者在紋笱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陡，以石印版的补宂为概据.，〃拉 
夫连铯夫编年史々，第67,68页 & 

H O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第123页) ^ 

413 12*—1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肢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販的补宂为稂据。 

12» 诺夫哥罗徳编年史>，笫〗73页> & 

13 K 诺夫苺罗德编年史》，第柃1页）。 

14 诺夫哥罗祗编年史 h 第209页 h 

15 (<国书条约《：编>，第1部分，第1至3号)。 

16—1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修改后的石印版文本为根掴6 

n *- n * 这是作者在绝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修改后的石印 K 文本为 
根据 《 

n« ”王公在诺夫哥罗德的作用 & 没有军事义务，只有同收人有联系的行炊义 
务， 《 索洛维约夹论关系、第141页，第10节。 

1S-1S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根据， 

19《对王公的书面揩责 h 栽《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第292页； <永恒文书栽索 
洛维约夫所著 K 历'史》，第4卷，第209、210页。 

20 <诺夫哥罗德编 年史力 ，第410,412页， 

2L 组晚一 6726(1218) 年的谓彻，1132年的普斯科夫谓彻相拉多古谓彻， tt 
<诺夫舟罗德编年史 >，第208页、126苽 9 

22*-22*这是作者在编写蒗一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 版的补 充及其材料为 
相据 》 

22«《战争法*，索洛维约夫论关系\第141页，笫10节6 

2J «14i8 年吵嚷的谓彻由神积人员干预的镛杲 # 被市的划分 》 ， 载 z 饿罗斯编年 
史全集 h 圣故得堡〗843年舨，第3卷，第 107J08K, 圣彼得堡 184S 年販，第4卷 ， 
第90页 t <访夫呀罗德编年史力，第406页。 

24吨 t 罗斯牟鉴——编年 史言： ^萁斯科1820 年肢 ，蓽1砟分，第52 K t «俄罗斯 
编年史全集>，圣彼得垡1843卑版，第2卷，第258、259页。《格尔别尔什奉因男爵关 
于莫斯料的札 W 诺尼莫夫译（以下简称\格尔别尔什泰因 》), 圣拄得堡1866年 
版，第114页。 



25 〔叶麦利亚 诺夫： X 雇勒伯*德兰诺 rm ni 4〗4 以及1421年游历欧洲东邡备 
处记实 M ： 以下简称《德兰诺 *> .载4大学通 IU 1站珀1873印版，第8号，第25 页。〕 

26*—2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店，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根据。 

26 « t 波拉勒、 A + I 1 铕1卷，第17号 & 

26。 CM . 弗位基米尔斯基一一布达诺夫，氓罗斯法史选集： K 以下简称 《 弗拉基 
米尔斯基——布达诺夫圣彼 mil ——基辅18料年第4版，第1分册，第 186-188 
页（第 H 10. 11条 VI 

27 B . O . 克梆切夫斯墓，古罗 斯博亚 尔斯克杜马力〔以下 闻称： 克柳切夫斯基： 

亚尔斯克 杜马妁，莫 斯科 r >02 年販 ，第3版，第 J 95.196 M . 

28-2S 这是作者在编3第一版时所加 的矿段 话，用以代替被蜊去的石印板的文 
本及其 注释： 这躭是设在主域<诺夫苺罗德是一个辅有域外广阔地区的强大城市）的 
诺夫哥罗德中央篌理机构。地区行政当局也同这个机构有密切联系 a 这种联系（依 
附）表现为：诸夫哥罗悉炻的每个行政区在 t 趄上取决于它苈归属的戒市区段，成为该 
区段在地理上和行政上的延伸，〔注 释〕： ft 周围一行政区及其对区段的依附。诺夬 
哥罗德对禺城的判决。诺夫哥罗徳下令进军各乡”卜诺夫哥罗德编年史>，^416,399 
更； H.I1, 科斯托马 罗夫: 《历史专鼴研究％ JLE. 科让契科夫出版社出版，（以下简 
称: 〃科斯托马罗夫沁，第8卷，圣彼得堡1868年版 > 第7 車； 《弗拉基米尔斯 S ——布 
达诺夫^第1分册，第】85页 W 俄罗斯文物力，第2邱分，笫304至307页 @ 

29 K . A . 涅沃秫，论十六世纪诺夫哥罗酋的行政 II 和村落>，栽&俄罗斯地理协414 
会札记圣祛得堡1853年版，第8册，第25页及以后格尔别尔什奉因>，第 

mK )。 

50-30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宂为根据。 

31 “地方自治的开端——从此开始分权制， 

32 《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 S 圣披得堡1851年钣，第5卷，第226 Ki 々科斯托马罗 
夫第3卷*第56至58页 4 

3 铲一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宂和少*石 
印版材料为根据 * 石印版的最后一部分*地区管理行玫区和厲城> 以及前面原文的一 
部分是作者劃去的：达躭是诺夫哥罗德郎的霣理结构。很容易看出这种结构的基础。 

这种基础就是领土的联邦性质，表现为构成锘夫哥罗德邦的大小地区有某种程度的自 
治权。” 

33 a (* 供罗斯编年史全集》，第5 卷，第226 页 J 


第二十四讲 

1*-1*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肘所加的一段话 * 以石印版的朴充为根据。 

H 弗拉銮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1分册，筘185页。> 

1<5 («弗位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1分册*第204页 J 

2-2 这是作者在编驾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檟据 & ~弗拉 
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 、第 1分册*第226,230页。> 


407 



3 《生平轶 本* 〆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央々，第1分册，第 ㈧ 7商， 

妒一 4* 这是作者在 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宂为根捃 t 用以 
取代下而的一段话，但他们自己通常不宣桉参加商业活功，而是贷给克正的商人以资 
本或通过掮客来败买卖。在诺夫弭罗德的文献或传说中，当地贵族一直(往往 ）12 出一 
副资本象——貼现者*商利贷者，信贷商（胀本）的面孔。绅士看来是中等资本象*不 M 
于当杈的头等显贵， 

4 a (< 德兰诺\第24页 & ) 

4« K 弗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第1分册，第234 

4^ «商界订户 .伊凡 商人闭 h M. 别列日科夫5论罗浙同甘札到十五世纪末的贸 

圣彼得堡 mi 年版 t 第 71 頁及以泪。 

5怍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刪去了以下的一段活："诺夫哥罗德的贵族是世袭大领 
主，分封时期的材科说明诺夫哥罗德地主的怯况，他们的领地延伸达数百俄里％克榔 
切夫斯基，博亚尔斯克杜马 h 笫200 页。 

415 6索洛教约夫:《论关系:132,137^, 

7—7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新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梱据，以代替 
被删去的下列原文和注释：“这神从属性衮现为诺夫哥罗德人在同王公签订的条约中 
荈入的两个条件： U) 不经主人同意不得审判奴仆和对分佃农； （2) 应将逃亡的、躲在 
王公封邑中的奴仆和对分個农交回（显然没有转移权八在这方面，普斯科夫邦同 ® 夫 
哥罗笾邦也有璽大差别，在普斯科夫邦，"对分佃农"（租得部分土地的农民)是自由的种 
地人.他们窣有从一个主人转移到另一个主人那里去的权利，在那里，甚至债务也未 
能把佃农拴在（固定在)地主那里（古罗斯租債的统治 h 根据古罗斯法典* 来偿* 债务 
而从主人那里进梅的债农，就变成了完全隶厲于主人的隶农，稂据普斯科夫古代法典 
以及在十五世纪下半期最后定稿的文献，未偿淆债务而从主人那里进跑的佃农，只要 
搋回到 M 主人这里，躭不剥夺他的自由 i 主人只能在地方当局的#与下出实逃跑者遗 
下的财物，来钵补未核清的愤务。如果射物不足此数，主人可以要求佃农返回后补足 a 
分封时代罗期公国的农民对主人的关系也与此类似 * <弗拉基朱尔斯基一布达诺 

夫V%第1分册，第149 . 160页，第42、76条。 

J S K.H. 别斯图热夫一柳明〆俄罗斯历史> (以下睥称:*期斯图热夫一梆明>)， 
虽挾得堡1872年版，第1卷，第 37i 页。 

9 [> 诺夫哥罗德沃季行敌区的户口税册 h 《莫斯科社会历史古迹年鉴 M 改下简 
典5诺夫哥罗铯户口册>>，第11、12册,莫斯科1851年、1852年版。<材仲0。 

10 [>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力，第 4 卷，圣彼得堡 1848 年版，第 239 页。〕 

11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 一段话 ，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根据，代#被蒯 
去的下列原文和注释："诺夫哥罗徳社会结构（聃度）的基础是:社会中的阶级（政治阶 
层和经济阶级，其实諕是人们的等级,它依自己的经济地位划分，商毎个阶级的玫冶作 
用根据其经济作用而不是由法律决定，农者， S 正确地说，法律是由经济作用决定的。 
诺夫哥罗德生活中的所有这些方商，都是在达个自由妹市所处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时殊 
结旮的直接影响 T 形成的，我们再来看着该味生活的又一个方面。这也是内外备种 
条件的特殊结会，我们已经在该綾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中看到了这些条件的作用*正 





是这#结合决定了诺央诳罗德政治生活的性质，也决定了该城政治自由制度的命运 A 
找 n & 考察诺 夫哥罗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时发现*这种制度有两个基础： （1) 组成诺夫 
瓦罗德邦的芭池大小村社(不论财产多少）的改治独立; （2) 各社会阶级的政治作用及416 
其与经济作用 的密切 联系。很容易发稞诺夫哿罗怒政治生活的达两种基础之间存在 
着的某种矛厄，认改冶结构看，诺失哥罗徳是许多地方自治村社（地方自治和社金平 
等）的五光十色的结合，在谓彻会议上社会各阶级的人并排姑若，俨似具冇同等投贾杈 
的公民诺夫哥罗拽村社是由地区自治体（不完全独树一帜的>组成，而并非由享有不 
同政治权利（或国家地位 > 的自洽(完全独树一枳的)社会 m 体组成，这賦予了诺夫哥罗 
德的国家给构以民主的外表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谐夫哿罗德社会的缔迨者是 
商业 资本，在其中人和阶级的政治作用决定千他间这个地方国民经济运动的关系。阶 
级的政治作用同它在囤民经济中的密切眹系，使其中的一个阶级，即大资本家赍族阶 
级获得了对其余阶敦的决定性统治杈<采取民主形式的这种商界的统治+ ■ 既表瑰在 
诺夬哥罗拟的營理方面 + 也表现在其政治生 活中； 克柳切夫斯基 〆 教材》 ，第 so 页）。因 
此，诺夫哥罗德在国家结构的民主形式下发展了管理与政治生活的杰度贵族 性质， 

12 “关于政治生括的性质，政治生活的 矛增： 不属于任何人 的城市 ，根据条约晨 
于大公 • 而从十四世纪开始，只有奠斯科一个大公了因旱灾而求助于主教 & 王公自趿 
尚去。王公对行政长官。按年齡分赃 e —个 S 段的专杻和内 n , 两个谐彻，听命于勇 
士。 狠璘下等人/ 《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 >第 191,211,212,228.276,343,355.371.406 
索洛维 约夫: &历史\第4卷，第16页。 

13-13 这朵作者在编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根据。 

14 一 14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板的补充为根据 a 

15 “这在 1 W 6 年可以看得报淸楚，也可以看到故治意囝的 羞别： 豳罗期主张天 
賦，苏兹达尔主张继承，父辈和組辈的故地诺夫哥罗德/ <统治者是诺夫哥罗德人 h 
《诺夫哿罗德编 年史力 ，第173页，夫连季耶夫编年史力，第193,395 ^ ^伊柏特编年 
史〜第140页 1 索洛维约夫5论关系>,第54页*注释第174^科斯托马罗夫\第7卷， 

圣肤讲堡1868年版，第78页 & ^在派系斗争中需耍王公％对照索络维约夫的《论关 
系 》 ，第46、58、59页> B . B . 帕斯谢克5诺夫哥罗德 本身〜 在茛斯科大学历史和俄罗 
斯文物协会的讲搞， 1 S 69 年，第4册，第1节，第72页及以后。 

16索洛维约夫:&历史 h 第4卷，第210页， ' 

17- n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宂和法改后的文 
本为基础。 

1»择者在绝写第一版时 w 去了以下的原文和原文注释:“手 字#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该市政治生活的性质之间的这种 i 4 t 7 
佘各自由制度的那些内外条件的结仓使达种自由制度在十五世纪下半期轻易地 
崩渍了由于达种结合诺夫哥罗德生活和环埯中的一些蛱点戎屏点，很早躭条苒了出 
来。我下面躭将指出其中的西个主要方面<社会争吵和阶级争吵八“诺夫哥罗德政治 
制度和生活中的第一个弱点是社会内部不够闭结^这个商业城市的政 治制度 相经济 
生沾在城市内迪成了贵族资本家的菇头统治#发展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尙的深 
刻对抗，我们看到，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十四世纪以来该市历史上纷争不已的各政 


409 




治派科较 S 的基本原因，乃是激烈的社会备吵以及:社会下层阶级间少数名门望族的不 
守调相的对杭，这呰望族把挣了该市和国家的管理权，享受到自由 W 的各种好处，而 
下层阶级备受苦难，诺夫哥罗德贵族以 此教训 了他们 所领导 的群众 t 不要珍惟诚市自 
由制，应当怀着同情和希望隶助于王公，请壬公负责审判和眘理，来对抗自己的那些姓 
断V行的，自私的赍族 〈邦 内的、地区性的争吵，或备地各界的争吵)，诺夫进罗德政治 
制度中的第二个弱点是，诺夫哥罗德地方 领导缺 乏一致，玫扠不够集中。我们者 _♦ te 
夫哥罗德邓的各个组成部分、地方自治体同自己的中央联系很躲 4 诺夫舟罗徳极其« 
确地确定了自 己的对 外关系，即闻王公的关系，但对本邦的内部改治生活没有作出同 
样明确的规定。在本地内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杂乱无章和独断专行 * 诺夫 
哥罗德邦的各个部分，当地大大小小的团体之间*苘诺夫哥罗德社会的各个阶纸之间 
一样，都互不倍任犮汶不 关心， 而诺夫哥罗抵不想也不蕃子利用强有力的玫府纽带成 
丰固的地方利益把各方面的人物 同中央 联系在一起，或把他们相互连系在一起。（对 
普斯矜夫的态 度入％ 科斯托马罗夫^第7卷，第275页， 

19*-1^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宂为櫬褊 s 
19* B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h 第 354J55MJ 
19« ^诺夫哥罗想编年史>，笫405至 408K fl ) 

19 B A. 尼基茨基: 《 蝥斯科夫内部 史纲％ 圣彼得堡1873年版，第 U 夂179页。 
I9 r h 弗拉墓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1分册，第132页及以后。） 

19^ 格尔别尔什泰因^第116页 5 ) 

20 <#乡间主城的关系 h 《科斯托马罗夫5>,笫7春,第182贲及以后。 

21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 S 卷，第163页 J 

22-2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稂据，代簪 
下列被劃去的逋文：“在诺夫哥罗擄结构中第四个 S 要映点是其军 本组织 的软©。培 
夫班罗铯若干世纪来利甩自己的各种条件來发展和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诺夫苺箩 
德位于罗斯西北角，周田是危险的外敌，又有广泛的工业联系，所以一直雒要王公及其 
亲兵队。当时罗斯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王公，它很容易在他们中 间找到 自己的保护者 。但 
从十四世纪以来，这样的王 公越来 越少了^可是诺夫哥罗德并未利用芏公们的纷争给 
它提供的长期空險时间来建立足以抵御外敌的自己的军事办量。致十五世纪，巳经没 
' 有 W 令罗斯工公能够枏助诺夫班罗誨去同英斯科大公较1了， 

23*—23»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以及部分地 
以修改后的文本为基础，代替被劃去的石印版的 原文： “由子上迷种种缺点，诺夫*罗 
德的自由制轻易地崩櫥了。诺夫苻罗德的小兄弟普斯科夫，在很大程藶上也其有所有 
这些强点，尽管莫斯科没有花任何力它也在1510年崩婧了。 * 远的维亚恃辛移民 
区也是一样，千 W 89 年继诺夫飪 罗韫以 后被奠斯科彻底征服 s 

w 这箜就是诺夫苺罗徳自由制轻易崩潰的主要原因，但在上速缺点中只应 看到嫌 
夫哥罗德轻易崩憤的廉因(条件），而不是它崩 醑这 一事实本身的谋因， 

23 a 以古罗斯文献 》 >第4分册，垄桩撙堡1862年版，第32页。） 


24-2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財所加的一段话*以石印版的补充为根振。 

25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 SH 去了以下一段石印版原文，但是，诺夫哥罗#在囡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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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的斗争中 没有表 现出坚定頑强的精神，崩*时暴® 了许多檐神上消极的 因®/ 

26 (克■柳切夫斯基5圣:徒言 行录* ，第234、235页） 

27 <俄罗斯编年史 全集* ，第 S 卷，第108页。 

28 * 科斯托马罗夫>，第7卷，第 18CU81 H; 〔克柳切夫期 甚：* 圣徒 酋行录 》第. 
1明至 203KJ 

29作者在編写第一版时没有利用石印版的下列注 释:" 观察者发现：学术兴®* 
对美学的消遣或梢神欣货的镰要所代@。莫斯 aa 人妈蚁窝的 印象： 一片混乱奔忙， 
但不是生活；有许多忍辱负重的背影，诅看不封 （ 呆®的人的）面孔， 可以® 到5大的 * 
不知 疲倦的枭体的 (世&的）劳动，但看不到个人幸福 ( m 遂）的 迹象。 这种位*使人厌 
倦，使人也 丧：我 们看到的是社会，*村社，但 a 有 t 到人，于是开始对人恩念6在这种 
政治制度中只见到档住別人的人，而见不到社会 i 只见到那些狂 S 的、爱好虚荣的富 
人，而见不 s 人民 t 在达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 不考虑 人家 t 起作用的只是利益，商 
看不到法律 a 在萁斯科，各式各样的辟众就象一个人一样。诺夫哥罗勘则是一个力 H 
击畋所有群众的人，就象萨持《①一样 - 萨特阏就是把®本奉为神明 


第二十五讲 

1- 1 a 愚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以取代石印坂的文本和 附注： •■当 
伊凡三世继承 ■；£ 位的 M 候，还根本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莫期科君主（即 不可分 割的最 
*扠力的唯一代 表者） 和民族&义上的大俄罗斯围定 （ W 整个大俄罗期种族的联盟 
北俄罗期的相当大一部分领±还没有列入莫 W 科公国的版图除了自由的城市外，它 
还 分成五 个大公 S , 毎个大公 H 又分戍若干个分封公国，其中的一个大公就是莫斯科 
大公，他罔围有一些小的亲厲，但这个莫斯科大公只不过是继承了被其富饶的王公 It 
袭領 地而已，他之所以比其他分封葜斯料王公的地位在， 倒 不是因为他的权力大，只 
是因为他的物质资料多、領地相 te 人多 t 同这一点相一致的是，在关干王公*系的英 
斯科文献中，在王公的遗*和协定中，我 n ® 到了以前分封时代的各种措词和我们所 
熟悉的王公分封时代的 a 法（德米特罗夫的尤里、乌格里奇的安簿烈、沃洛茨&国的 
鲍里斯，庆洛格达的安德烈、维列亚的米哈伊尔和 a 沃尤罗捧的 s 貝八在王公的协 
定中，伊凡三世的分封兄弟保证把长*亲成一奠斯科大公当作长兄,取代父亲的地 
位，而大公保证欣然把晚辈亲成——分封芏公当作兄弟。由此可见，初期显然还保 
持着老的关系，重 s * 以前分封时代的提法，这些提法甚至足用分封时代的古老语亩表 
达的，除了达些分封制的老提法外，在莫斯科公国的历史上还继续保 w 着人 ( n 所熟 s 
的老事实,” (《 供 b 史 》 s », 石印版，第6页 J 

2- 2 这是作 者在编 s 第一版时根据尼古拉耶挂 出饭的 &古嵌罗斯史教程》石印 


版所増甬的一段话《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尼古拉耶娃出版的《古俄罗斯史教程*石印 


版所增 添的一 段话。 


①萨特阔，俄罗斯民间II士欧的主人公，贫苦的檐唱者,梏“海龙王”的桕助 B5 发 


财致富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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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4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犍剷去的石印版的文字 
及其咐注，(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段肘期的初期，这两个过程仍然在继续着 J 由此可见， 
最初在生活的表层占统诒地位的昆然是古老的遗迹 。 不过在达老的过裎中衩在也4 
以看到一孽新的特点， 

5 <索洛准约夫全集 h 奠斯料1882年版，第5卷，第53贝 # 《浓罗斯编年史全 
集，第 S 卷 ，第 216耵， 

6 — 6 这是作畚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7— 7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检鹏去的石印版的文字 
420及其附 注:“ 西部罗斯小的(东 正敦) 王公（独立的领主）对宗教运动感到兴趣，他们在自 

己的领地（公国)还没有完全 丧失以 前的姓立性，他们在立陶宛太公的釤_下*开始纷 
纷 ft 拢美斯科，把它当作自己的宗教中心 （14 外年人们从立陶宛骂边:- "而 玟们的罗斯 
却不大喜欢立陶宛，)或者为了民族团结而暂时联台进切尔尼戈夫家胙。（行政 I ：备自 
为政， 而军事上则一方独筘。把联盟变成筋杈——诸候和盟主（如挝多耶夫斯基京族 
及其他>。根据等级，保证联盟得到封地苏兹达尔王公1451年同失叨王公瓦西里缔 
结了条约 t 称臣纳贡，甘作盟员国书条约第1集，第 SO 条 p 

S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还 lit 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文宇和附注：“当伊凡三世继承 
父位的时候> 中央罗斯和牝罗斯正有许多完全烛立或半独立的政治村社。按照它们的 
敗治结构，它们可以分戊两类：自由城市(三座）或公国。这些公国届 f 三个（或两个） 
俄罗斯王公谱系（和第四个立陶宛芏公谱系>:斯磨校斯克的罗斯季斯拉夫> 弗谢沃 
洛徳三世和切尔尼戈夫的老斯维亚托斯拉夫（以及缠亚兹马 王公、 裒子弗谢庆洛铯 
家族王公谱系 的有： 莫斯科、特维尔、睢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的大公和分封王公。厲 
于切尔尼戈夫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谐系的有：菜贽的大公 S , 奥卡河上游、杰斯纳河、第 
轰伯河东部和北方邦的许多小分封公図这些公国在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承认立陴 
宛君主的权力（它们大部分是在维托夫特尚扠时称臣的）。见 C M . 索洛维 约夫: 《饿 
罗斯史教程％莫斯科1880年版，第66页。它们是诺庆西耳（土拉省）公国、奥绝连公 
国，沃罗丁斯克(卡卢加省）公 SU 奥多耶夫（土拉省)公国、别列夫(土位省)公国、麦泽 
茨（卡卢加 省) 公国等。（见索洛维 约夫： &历史 h 釘5卷，酋138页。十五世纪九十年 
代格季明诺维奇家族和姆斯季斯拉夫东正教徒们*舍米亚卡的孙子瓦西里 • 伊凡诺维 
奇.诺夫苺罗诘 • 谢维尔斯基、谢缅，伊 jy 诺细奇.奠扎伊斯基、切尔尼戈夫斯基、斯 
塔罗社布斯基，全都为信伸而牺牲了 & 见&涣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第35卷，第37& 
页 * 1503年的 谈判： “不放弃希腊的法律，请参照索 洛维约 夫:< 历史 >，第5卷，第134、 
166,405页。） 

9 "后来是佩乔拉、尤格拉和沃古利奇，见索洛進约失，历史^笫5卷，第 
妨 I 

10兄索络维约夫，历史 h 第5卷，第54见 (> 

11 "维芏兹马、麦译茨、舍米亚卡和荬扎伊 斯克， 见 t 饿罗斯编年史全集: N 第4 
卷，第 161 J 62 页>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5卷，第122、138页 & 

12 石印版中还有下面一段培，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艄 去了， 1396年用欺骧手法 
第一次从格列勃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手中夺去该域。13^9年在沃尔斯克拉河故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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抜城在 1400 年归尤 里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所有。 1409 车尤里去莫斯科求技时， 维托 
夫恃又夺取了期麽校斯克，而尤里则跑到了诺夫钎罗德， 

13 “斯塔罗杜布公囯和北方公国千 1523 年 、小. 姆斯予斯拉夫斯基芏公于 1526 
牟最后都失去了肚袭领地/见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5卷，第 345 页。 

14 一 1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加进去的一段话 a 见索洛维约夫5历史、第 5 421 


15— 15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加进去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酬去的石印版的 
一段文字及其附 注：“ 在分封制时代，罗斯被弄得支离破碎 & 在这种形势下，统一罗斯 
土地的思想开始在俄罗斯人的头脑里熄灭了 „ 现在，当大锇罗期统一在〜个政权之下 
的时候，这个被遗忘了的关于统一罗斯土地的思想又恢复<这就是关于民族国家 
的思想。民族爭了保持在人民中间，而政治统一的愿望 m 保持在莫斯科政府人 
士中间*与十三方情况不同 d 有 趣的是 ，这个思想、这个 et 望首先是通过方 
外交往和冲突在英斯科欧府人士中产生和发展的，后来才从政府人士那里传到民间 a 
(輿斯科把民族统一的思想发展到辻会各界*对外交往和冲突促进了这个思望 D 茛 
斯科同特维尔，喿贺交锋，现在罗斯又同波兰、德国人和立陶宛交锋 。 以前是战争一 
罗斯王公们的互相堀杀，现在 m 是人民的斗争。> 所有的交往和冲突使人们更加想到人 
民性和人民的国家 a 关于这个踣望（思想）的第一个迹象是伊凡时代的莫斯科外交活 
动。我们首先在荚斯科的外交文件中看到这种活动， 

16- 16 这是怍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拫据石印版的附辻所加的一段话，《伊凡三进 
的专制思想 c 馈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第35卷，第225、380 索洛维 约夬： 《历 
史^第5卷，第 1TMS6J87 页。 

17 在克里米亚的声明 。 立陶宛方面在1494年和1503年的条约中承认全罗斯 
的君主，从而使这个声明仓法故争的新性质——不是偶然的争吵，而是民族斗争， 
索洛维 约夫: 《历史 h 笫5卷，第148、149页。 

18-18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6 


第二十六讲 

1*—1* 这是怍 者在缝 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店，用以取代删去的石印版的一旣 
文字，首先，它们对莫斯科君主和大俄罗斯社会的政治觉悟产生了 M 著的影响^新的 
玖策往芡斯科政府人士的头 脑里引 起了一系列即使不蕞明确的新改治槪念，也是銪的 
政洽想法/ 

t il “它的政治觉悟和它的国家权力 h 增长 * 它菠初的外部和内部原因，索洛绝 
约夫： 《饿罗斯史敎程 》 ，第25窣， 

2 "新关系”<奇切林文集>，第 258 M 。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4 h 就象一个工人出身的人穿着新衣服走到贵 族中间一桦，根据环塊和衣着来选 

择恰当的举止和 表情， 

5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 ，第5卷 ，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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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尔別尔什泰因文集 》 ，第 19-71 ； 索洛_ 约夫: 《历史>，第5卷，笫71贾。 

7^-7*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7 a O 库尔勃斯基主公传说 >，1 S 42 年圣被得堡第2版。〕 

3 B 这个婚姐的新鮮之处是它的政治性，即接受了拜占庭的遗产。第三罗 马：把 
思想或政治要求作为拔麩/ 

9_9这是作者在编写笫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10索洛_约夫/历史\第5卷，第217—220页。 

U 《帝国的继承 a «俄罗斯历史丛书^第 S 卷，第 31—32 页。 

12索洛维约夫: 《 历史 h 第5卷，笫 176— 178页， 

13—13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櫬据石印版的材料及其朴充所加的一段话。 

14 <俄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力，第35卷，第223页。 

15 U 497 年间沃洛茨外甥们缔结的条约\ 

16*-1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稂据石印版的附注所加的一段话，<俄罗斯 
编年史全粜>第7卷,第231页；索洛维约夫，历史>，第6卷，第228页， 

16* 〔《m 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 I 第71卷.第231页，〕 

16« 〔 H . H . 日丹 诺夫： 《关干瓦染陸的故亊和关千弗拉基米尔王公们的传说 h 
圣被得盪 1 S 91 年版：《卡拉姆窜 文集》 ，第2卷，附注 220 p 〕 

16^ O 俄罗斯历史丛书卷，篡576页，〕 

17索洛维约夫^历史>，第5卷，第 \ 64 m . 
la , 索洛缠约夫，历史 I 第5卷，第165页^ 

19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还删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 文字： w 最离权力的街 基硇也 
明确了它的新任务， 

20*-20*达愚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0 a O 俄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第71卷,第231宽 # 〕 

21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5卷，第64、65页， 

22—22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删去的石印 ft 的… 
段话及其 附注: ^■也许伊凡没有用如此明确的文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根 ft 他 fe 
行动来看 ，他 确实有达样的思想。伊凡感到自己处于新的地位，在鰣的环塊中活动 ，自 
己的权力来板子上帝，新的权利和义务同此有眹系，因此，他磽立了新的国家仅式，这 
样也许可以液明显不过地表明奠斯科君主政治意识的成功。伊凡以前的历任莫斯科 
大公只是綺单地继承其父辈和祖*的皇位，伊凡三世认为这是不够的，他确立了一种 
制度： 挂班人继承岛位必須举行隆重的宗教加冕典礼 6 伊凡的第一个赛子生了一个儿 
子，名叫伊凡 D 在他父亲在世时,他躭有了大公的封号，伹他比他父亲死得早，在1490 
年躭去世了 6 他死以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锶米特里伊凡按照新的方式立这个十 
五岁的孙子为继承人 f 而没有立第二个妻子索菲娅的儿子瓦商里(失明王公5：西里 
生前也立了拥有大公称号的继承人，以巩固这种新的缠位方式 
23索洛维 约夫: c 历史、第5春，笫 73 J 4 K . 

24 "这个行动对新制度的寒义是把习慣变戍了法律。1572年 的遗嘱 ，索洛锥约 
夫: <俄罗斯史》程第5卷*第73页卷，第209页;]>卡拉姆津文集％第6卷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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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J 73 栏宼状失饰、 宽大的領子、项链——沙皇的这些装饰品的原件保存在当时 
的考古单位/ 《格 尔别尔什泰因文集^第33、37苽。 c 卡拉姆津文集 h 第2卷，第90 
栏，附注 220 a 萨比宁，关于王公的披肩>，《俄罗斯田史文集、第3卷，第3册，莫斯科 
1839年版，第299、305页； A. 维斯科瓦托夫：《俄罗斯军队的服装和装备的历史價变* 
圣彼得煲1899年版，第1卷，第17,18页，附注30、52,插图20。 

25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剧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段文宇和附注:“1502年以后_ 
伊凡不再宠爱扑子 T 立儿子瓦西里（生于1479年3 月） 为继承人 a 瓦西里在父亲死后 
也举行了隆重的加冕仪式 。 因此在文献中把瓦西里一世叫作夭子，这种形式反映了 
蕺阑当局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新的认识 <认识到这种权力的特点' 它的宗教政治 
意义），索洛维约夫，俄罗斯史 教程》 ，第5卷，第77页*注8+ c 卡拉姆津文集、圣彼 
得堡 1&42 年版，笫7卷，注1 & 

26 *- 26 *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6«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4卷，第 271 v 272 页1索洛维 约夫： 《历史>，第5 

卷，第76页 , J 、 

27索洛维约夫5历史>，第5卷，第173,174 FU 索络维约夫：^俄罗斯史教 程*， 
第94页， 

28《国书条约『编>，笫1集，笫 M4 条； 《奇切林文集 >，第254宽和254页 
以后, 

29 只冇位兄有封邑 ，长兄 以下的兄弟不分封邑/ 《 别斯困热夫-梆明文集、第 1 
卷*第 403.404 识。 

30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刪去了石印版中的以下文字和附注:"最后，<5)柜据同 
分封兄弟达成的办定，伊凡三世第一次取得了这样的 杈力： 只有他才能同外国打交道。 
分封王公词外 m 打交道，必浓征得大公的同意。在莫斯科国家的历史上，瓦西里王公 a 
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君主(继承王位的办法——协议；关于专制的思想 h 达实 
际上是廉高当局对自己的奄义 > 对自已的权利和义务采取新的看法的结果（在伊凡三 
世及其儿子执玫的封代是如典1。他的孙子走得吏远在同库尔勃斯基的论战中提出 
了 专制的 新槪念，索洛维约夫，历史第5卷，第〗76、177页，〔 《 库尔劫斯基王公 
传说》第155页和155页以后 & t 沙 M 和妁翰大公……致安德烈 * 库尔勃期基王公的 
恼） J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 if 去的石印版的 
一段话及其 附注: “后来这个覌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辈份 S 的大公的地位大大高于 
分射主公，以致想取消分封制 本身。 （1547 年沙皇的称号是固定的，得¥1|东方总主教的 
承认。文件中的劃改处 

31« (*俄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第35卷，第244,245页 & ) 

n "浓罗斯主 H 鼉由莫斯科国家和其他国京组成的：它扪 是分封 的政治单位、经 
济和世袭领地，统治它们的是王国.教会一国家联盟。由此可见，关于最©权力和鑛 
土的不可分割性的思想是国家组成中的新圾素。对参加联 H 的芏公实行军亊領导 。 下424 
列事实产生 TK 族国家的 思想： 借叻于斩的政治印象和实际结论把大俄罗斯人民从政 
治上眹含起来、君主的权力有了新的因素：不可分割性1仝俄罗斯的 K 族龙义1继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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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_ 皇帝的传统、在玫治上代丧全世界的东正教.宗教政治衩成，菲络费对瓦西里大 
公说： 4 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值东正教和基督教的沙皇。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集合于您 
的王国之中/英斯科愚第三个罗马，是最离权力发展中的新阶段， S 历史文献朴编 S 
第1卷，第146条（第249茛，第2行)和第222条。螯斯科夫的叶列 N 扎罗夫寺院长 
老菲洛贽致瓦西里•伊凡诺缠寄大公的©， e 东正教对话者>，唼山1863年坂，霣1集， 
n 337-34 B 

索络维约夫5历史，，莫斯科 1B37 年版，第6卷，笫208页* 

M —34 这段话是怍者在编写笫一販时加上的^ 

35 4锇罗斯编年史全典 I 第6卷，第230,231页， 

36索洛维约夫，历史八第5潘，第94寅， 

37 〃圣约瑟夫 - 沃洛科拉婢斯基言行录窜 54— 58宽 0 
33《1517和1525年在英斯科 R * 格尔别尔什泰因文集》,第28 索洛维 约夫： 

c 历史 》 ，第5卷，第367页。 

39—39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 一》 財所加的一段话， 


第二十七讲 

1-1 这 I 作者在繃写第 一 K 时邮分根据对石印版的补充所加的一段话》 

2 * 谀罗斯编年史全集>，第8卷*第82页， 

3- 3 这是作者在镥写第 一版时 所加的一段话 c 

4- 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对石印版的补充所加的一段括， 

5克蚺切夫期基，贵族杜马\第3版，第239,240 K 。 

6克怫切夫斯基，贵族杜乌力，第3販,第236页 9 

7 4 •形势对 R 念和在毓念中形成的感情产生丁影_……”克柳切夫 斯基： 《贵族杜 
马\第3版,第241、242页。 

Z 免 W 切夫斯基，贵族杜马 h 葜斯科 18 S 3 年叛，第2版，第261— 265 UI ， 

9 - 9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部分粮据石印版的材料所加的一段话。索洛鏹 
约夫: 《历 史〜笫 4卷，第184页和184页以后 f 第7卷，第16、17页。 

10— 10 这愚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对石印版的补充所加的一段诘，用以取代 
被扇去 的一段 文字： # 为了说明这个独特的 W 度，我 H 举两个简单的 C 最简 单的） 例子。 
輟定布图尔林家族中的两个人叔叔和侄子被任命在同一机关瓶役，《于上下级关系。 
第一个是长辈、担任高级轵务，第二个是下级。可以想象，由干叔叔的辈份商于隹子， 

425他的取务也相应地高于后者（一种计算职位的方法 h 其次假定任命奥多耶 夫斯® 和 
' 布图尔林担任这些职务。以前，奧多耶夫斯基家族的聣务一 竄比在 田尔林家族离 a 现 
在，他们也应当是这样。在任命的时候琦以设想，奧多耶夫斯基家族的通位比布困尔 
林家族髙多少，那么某个典多耶夫斯基的职务也应当比某个布图尔林相应地翕多少。 
由此可见，每个贵族家族和这个家族中的每个人除了职务以外在其他贵族家族和贵族 
人员 中间都 占有一定的固定地位 * 这种地位不以职务为转移，是每个宸族和每个人从 
祖光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官宦家族和人员在其他官宦家族和人员4阏所占的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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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叫作父氏地位 / 

n c 萁斯科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协会 年鉴％ 莫斯科 1&50 年版 t 笫6册，第 
页。 

12-1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刪 
去的石印版的一段文宇，家谵是从祖宗开始的家世渊胺。吏书是指官职谙册，其中遂 
年记鲛了名门贵族人员担任的所冇职务， cn . H , 米柳科夫官方和私人的古代吏 
书>，1887年腋，第2 册； n . H . 米拥科夫^关于编纂吏书的问题^见《国民教育部杂 
志> 1 1889年，第5期，第 165—194 页。 ） 

13*^1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经过改写的石印版文字及其补充材料 
所加的一段话 

13 a «我耵的法典力索洛维约夫，历史★蒗7卷，第16页。 

14 “从 1620 年起不排地位国书条约[编^第 3 集，第 52 条。 

15*- I 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经过改写的石印版文字及其补充所加 
的一段培。 

15^作者在编写第一版 时劃去 了石印版中的以下一段话，因为系馆方面的关系 
同等级方面的关系并不是一致的。我认为，已经诶到的情况多少有助于弄淸轚任它等 
级方面的关系 # 其实质在于：家族的官官地位是由其祖先的官宦地位确定的，而个人 
的它宦地 fif 则是由后代苘其祖先在系谱上的远近确定的，在官宦家族之问存在的一 
系列官宦系谦关系影麻到一系列职务，而且必须同后者相一致 & 对门第制的思想可以 
从这方面加以 理解， 

150 h 限制”，索洛维约夫历史>，第7卷，第15页。 

• 15®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刪去了石印販中的下列一段 诘:“ 这种门 第制的 计算办 

法暴*了门第制中的两个倾向： 1) 把高级官职限制在名门贵族的范围内； 2) 按照©定 
的贵族门第等级分 S 官府的积务，依照各个人的谱系地位在官府论资排辈。因此，确定 
官职高低的资格审査也可以叫作贵族谱系审査， 

16 "首次任官职对子祕后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例， 

17-17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 加的一 段话。 

18^—18*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18 a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 S 卷，第82页 & 

IZ G 索洛維约夫: 《 历史、第4卷*第186页， 

19*-19*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诘。 

19® nic . 科托 希欣： ^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維奇统治下的俄国圣彼得盪 
1859年版，苐2版,第35页^ 

20-20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 J 《吏书>，圣联得堡 1&53 年版，第1卷 . 第206页9 
22*-22*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c 
22 a 索洛维 约夫: t 历史 》 莫斯科1882年版*第3版，第16卷，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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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讲 


427 


1 书条约 iC 编集，第24条。 

2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 S 卷，第56 D 

3— 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拫据对石印跋的补充所加的-■莰话 # 石印板的 
补充部分被 》1 去的内容 刼下： " 作为大俄罗斯中心的奠斯科 f 那里的虫活培养了新的玫 
治埋想和操心，伹役有提供什么葙的物质资料和令入依恋的东西。除了贫穷和奴株 
外，奠斯科没有提供別的东西， 

4- 4 这愚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稂据石印版的补充材料所加的一段话。 

5索络维 约夫: 《历史>，第5卷，第72页^ 

6 <卡拉姆津文集^第7卷，第106页^ 

7 * 卡拉姆津文槊 h 第8卷，第113、124—130页^库尔勃斯基文集^第39页。 

8 <俄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心第33卷，第428页^ 

9 * 文献集——古文献考察>，圣桠得堡1836年版，第1卷.第172 

10 ^在1518年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5卷，第 404—406 员》马卡里： * 俄罗 
斯教会史 h 圣彼得堡1887年版，第2販，第6卷，第159页和〗59页以后， 

H &俄罗斯和外省芏公、贵族谱系册 h 莫斯科1787年販，第 t 卷，第63页6 

12《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172号，第 143 H , 

13-13 这蕞作者在编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 段话， 

14 4 文献集 —— 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172号(第142—144页^ (比较： " 库 
尔勅斯基 备达尼 尔总主教"一激的、该芘的达尼尔总主教' * 库尔勃斯基文集》, 
第拟负。 

15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劃去了石印版中的下荈 文字： “由于在审讯时发现了这 
些理智的讲话,1525年别尔先被剖去了舌头，在奠斯科轲上被处 决，* 卡拉姆律文集\ 
第7卷，注335;索洛维约夫，历史？，苒5卷，箔71页 t * 伊洛瓦伊斯基文集 h 莫渐科 
1890年版，第3卷，第54—57页 i «扎別林文集>，第603—605页。 

16《安德烈，米哈伊洛锥奇 * 库尔勃斯基在立陶宛相庆林力 ，基盏 1 S 49 年 K , » 
1卷 1 第2卷，第219页、第372页：*卡拉姆津文集力，第9卷，第 3 J 、34 栏。 

17 # 库尔勃斯基写第二封信之后*接着干1579年9月2日写了第 三封信 ，于 
1579年9月29日写了第四封倌，这样，在1560—1570年期间便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 
通讯。伊凡的第二封侑于1577年10月2日恢复了中断的通讯，(《库尔勃斯基文集 h 
第219,226,246,250页，注 323.319.299) 

18-18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封石印拔的补充所如的一段话《库尔勃 
斯基文集 >，第 127^20 页。 

19*-19* '这蕞作者在编写笫一版时部分拫据石印版的嫌订文宇所加的一段话， 

19«索洛维约夫，历史 h 第6卷，笫185页； <库尔勃斯基文集\第43页， 

}90 "对奠斯科君主历史的看法，索洛维 约夫:&历史 第5卷*第 70 J 1 贳^库 
尔勃斯基文集 h 第45页。 


418 



19 B w 在著作界代表贵族说诖的并不仅汉是庠尔勃斯基。在他的 哿朵的 其他一 
些人的著作中以及在他的言论中往往流錤出一些隐秘的®望和反 J®, 不是直接地反映 
问粗，而是对此作出间接的答复， 

20—20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库尔勃斯基文集&，第157、 
16K162MJ 

21 “在这方面他持这样的现点 

22-2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诖这麽对专制政体的新观点。 
正如库尔勃斯基所承认的那样， f 桩此彼此、«库尔勃斯基文集 》 ，第157、 I62J71, 
172页。 

23 "对沙皇玫权任务的看法，《库尔勃斯基文集 》 ，第167—169 t 176、 194 ^ 
索洛维 约夫: 《 历史>，第6卷，第页， 

24-24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25 «库尔勃斯基文集^第179页， 

26-2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 H 去的石印版的文 
字及其 补充： “每一方都维护没有受到对方直按公开进攻的制度戎习坩。双方好象彼 
此都完全不了解 p 莫斯科君主和地的贵族之间的政治泽争(纷 争） 的性质躭愚如 此：进 
行这种斗争显然是缺乏充分的政治理由的，而是误解所致 & 双方好象无法克《自己进 
行达种斗争》他们无法找出拫据，无法说明他¥1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斗争。如果说没有 
完全解释清楚这个斗争产生的起因和动机的话，但却很好地说 S 了斗争双方的馆绪， 
有助于理解他们的行为， 


第二十九讲 

i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 段话： 在叙述莫斯科君主十六 
世纪冋其贵族的斗争时，我们看到了这洋一个特点：进行这个斗争缺少明显的政治原 
因^双方都无法充分有榧据地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4 争。 这场斗争的结局也 
同样是袪特的， 

2-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駔时所加的一段话。 

3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劚去了石印版中以下的一段文字： 6 开始 m 现的误鯽导致 
敌对的冲突，同时有一些心怀不满的 ® 问企图投奔立陶宛 <西尔绪斯特 和两达 舍夫的 
m 走）沙皇（伊 凡） 的第一个妻子阿纳斯塔西亚于1560年 S 月逝世，使那些不喜欢皇 
后亲戚扎哈里英家族的颟问遭到彻底打古（使沙皇进一步远商亲信>/ 

4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5 &俄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第3 卷， 第221,222拦^〃别斯围热夫-拂明文集\ 
圣桩得堡 1 S 85 年版，第1販 ，第 2卷*第259页；索洛维约夫历史 h 第 6卷，第181, 
132页， . 

6-6 这最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7 * 卡拉姆津文集 、第 9卷，第42栏。 

S 《锒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 h 第3卷，第249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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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卡拉姆來 文集，，第 9 卷 ，第 44 栏。 

10 «卡拉坶_文集>，苒9卷，第46栏，注 i 36« 

n "新的国家权力是由许多事实的俩紹凑合形成的一沙皇想吞食历史形成的 
权力 v 在人民中间试险它的力量吗 r 

12 * 卡拉姆_文集 h 第9卷，注 137 a 

13—1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石印版的附注所加的一段括， 

14 “麦坚、维亚兹马 JS 茲达尔、乌期丘格、老备萨等。诺夫哥罗德。” <卡拉姆津 
文集>，笫9卷，第46、49栏，注137 1 <历史文献补编 》 ，第1卷，第52号 39 ft 

15- 1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6- 1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茨加的一段话。 
n -17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皈时所加的一段话 a 

18 1月 \ <卡拉姆津文集 》 ，第9卷，第 47、4 S 栏，注 140—143, 

19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根据石印版的附注所加的一 段话： 在阿尔巴特和 
尼塞茨克之间的寺皖后面，后来在茈历山大罗夫村1574年在慨特罗夫卡。这个村子 
是根不自由的地方。卡拉姆津文集>,第9卷，筘47、50、51等拦，注15為索洛维约 
夫5历史>,笫6卷，第210页，注84; K . 季洪拉 庆夫： <弗拉基米尔文集 t 萬斯科 
1857年版 (1677 年茈历山德罗夫村税册第1幼_174页>, 

20* —20 #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段时所如的一段恬1而石印版中刖是下列 一段话 
429和附注…沙皇特格区的产生是由于政治冲突所致，达些冲突促成了它的形成 a 首先是 
在于沙皇特辖区的政治 （经 济）形式和它的改洽、目的 a 这个体制的形式是从古代的传 
说和习憤沿袭下来的 & “沙皇恃辖区”这个术语的本身 fflt 来源于分封 W 

时代的语亩在十四全4麁遍囑中，拔归王公遗编的封地叫特辖区 6 按照经铳形 
式来说，这是宮廷机构的新的组织直辖地妹是封邑 a 阐贝谈到沙皇打算把待箝区交 
给自己的小儿子，把贵族辖区交给长子， 《 卡拉姆 津文集 \第9巻,注137, 

20 a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24卷，第17906号， 

21 早在1565年、1573年就任命西梅昂 • 叶季格尔为贵族铕区的负责人，<卡 

拉姆津文集 、第 9集，注131索洛_ 约夫: 《 历史 》 ，第6卷，第210页。 

22 索洛维 约夫: 4历史第6卷，第之以页， 

23-23 这是作者在綸写第一 K 时所加的一段话。 

24 ( 《 历史文献朴编第1卷，笫222号，第372页。） 

25 "外来的特辖军，< 卡拉姆津文集^箫9卷#49拦。 

26*^26* 这爰作者在 编写第 一 ffi 时根据石印版的附注所加的一段话 ： # 考虑以 
出家的形式在政治上同尘世断绝关系/《卡拉姆津文集 h 第9卷，第42栏至51 栏； 索 
络鎳约 夫乂历 史>，第6卷，注84#书记伊凡 * 季奠费耶夫的年 3 Eh 见《俄罗斯历史丛 
书>，第 U 卷，第272栏 & 

26* 卜库尔勃斯塞文集>，第 80,124^.) 

27 — 27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石印版的下列文字： 
"鷓着封邑的取涫，奠斯科君主越来越感®到自己悬俄罗斯土地的全扠主人。随者封邑 
的取消，以前的大公和分封王公的后代聚集在莫斯科君主的周围，求全贵备的费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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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结 在他的周围，成为统治阶级的上沙枭同他们一起洸洽着统一起來的田土。" 

克柳切夫 斯基： 《贵族杜马^第3版，第361、362页 & 

2S—2S 这足作者在准备付搰的手葆中所加的一段话。 

29克梆切夬如萏，挂进*大鉍族和服役设族>，载;嵌罗斯思想 。，英 斯科年 
12月版，第1 卷。 

30见克柳切夫斯基 y 俄罗斯史教程、尤什科夫石印版 ♦第 203页 & 

31-31 ‘这是作者在编写冶一版 UlfliHE 石印版的材料及其附注所加的一段话： 

"伊凡什克^佩列斯维托夫致约稱的惜。个人功勋。反对衣奴制 。 关千教会中的忠 
实奴仆。査达•亚布拉姆。沙直特拮区的 K 主组成。主亊的掌扠，消灭贵族的恩 
恕。作为刽子手的特辖军无法治理国家（他们只能进行恫吓）。伊凡四世惑到 现行刺 
度是:一个重负，但他无法改造它，因此决定另趑新制度。把自己的怠志强加干另一 W 
分人，死后掠夺他们的房屋。同贵族作斗条，丝法不考虑人民。烺罗斯编年史全集>， 

第4卷，第318 页； A. 波波夫，斯拉夫和俄罗斯茗作和文章选集\莫斯科1869年版， 

第165—167贯 T «卡拉姆诹文集>，第9卷，第49、53拦，注 849、169、14S〆 索洛维约430 
夫文集心笫6卷，注 S4 页 P 库尔勃斯基文集^第216、374页；克柳切夫 斯基： 《贵族 
杜马》，第3版，第366页。 

32*—32* 这是作者対付印的手稿所加的一段诖。 

32a《 h ,C. 佩列斯维托夫致沙皇伊凡四世的呈文 》 ，由 C.A, 則洛库洛夫编耩 
出垠，官方和私人的古代吏书>1902年版，第4卷，笫2节，第1一14页。 

32^ c 卡拉姆津文集 h 第9卷，注 • 

33—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34— 3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 一 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35 "既浼有明谋，也没有谋杀'《卡拉姆準文集 h 第9卷，第57烂以及第57拦 
以后 t 

36-3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37 (奥杰尔鲍思） 

38-3 S 这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附注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桌抿者蕞 
伊凡 * 季奠费叶夫，沙皇特铕区是政冶阴渫 。 "群怙激愤。以上帝的 E 民为儿戏》创 
进了信仰两种宗教的人嵌罗斯历史学会论文集々，第13卷，第272 栏； C . 普拉 
托 诺夫： <关干十七世纪混乱时代的古俄罗斯传说和故亊 —— 历史资料的来圣» 

得堡 18 S 8 年版，第说页^ “人们认为皇帝直辖区爰自相残杀％斯拉夫和俄罗斯著作 
和文章选集 》 蒗183 页)， “造反”(索洛维约夫/历史力，第6卷，注84)。“编年史认为 
沙良的统治是无意义的。随后的一些年代足失5 &的： 四方军人死千1579年。” 以俄罗 
斯编年史全集入第4卷，第 31 S 、319 页 。广库 尔勃斯基的预言，(克扨切夫斯 S : 《贵族 
杜马>，第3版 ，第 302贾 J 


铕三十讲 

\ ‘倾向 千戏剧 性的表 现/«卡拉姆昨文集 》 ，第8卷.第102 栏， 第9卷，第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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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6 卷，注 

2 ^库尔勃斯基文集^笫183逬。 

3- 3 这是作者枢据石印版的朴充 M 料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4- 4 这是作者柜据石印版的补充材杵在编写第一版財所加的一 段迗： "关干楢 
倉志 起泯的 看法，《斯拉夫和俄罗斯著作和文聿选集^第 1S3.313 页；《卡位姆津文 
集^第9卷* *8— 20、43页，注166;索洛维 约夫： 《历史、笫6卷，第 39— 42, 
382 ,393页。 

5 - 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 段话。 

6 w 同时代人是如何看持伊凡的性格变 化的， <斯拉夫和俄罗斯著作和文章选 
集 h 第 183 51. 

7 *- 7 * 这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部分附注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6 

7a * 学习德语和狡兰语， 《 卡拉姆津文集》，第9卷，第151栏（注465)。 

” "傾 向于软化， 

8-8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568 年同菲立蛰在圣母升天大 
教窒卡拉姆津文集、第9卷，第61栏，注195;索洛维约夫： 《历史 >，第6卷，第 
202页. 

431 9-9 这蕞作者在編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 

10-10 这是作者稂据石印版的附注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B.O* 讫 
拥切夫斯基^饿罗斯历史教桎 h 莫斯科1937年版，第2部，第431页，206页附注。） 

11 "关干神学的记忆具有特别的敏 说性* 糖通于神学写作。” <库尔勃斯基文 
集第230页； 4：卡拉坶津文集？，窠9卷，注 J57 a 

12-12 这是作者根据石印販的补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下 
列 文字： 〃问瓤在子准确地确定奧斯科君主的专制政权同在国家中占据地位的新的奠 
斯科贵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确定这件关系方面沙皇不如他的祖先/ 

B+-IS*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 一販时 所加的一段话。 

13 ^ (《俄罗期历史丛书 h 第13卷，第 i275、1276 栏 J 

13® (冰罗斯历4丛书>，第13卷，第620,707 私 •卡甫列夫-罗斯托夫 
斯基文集、 ） 

14—14 这是作者在绾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掊， 

15 “当时躭是这么 忽的。 库尔勃斯基的預宮，普拉托诺头： * 关于十七世纪 ma 
时代的古谀罗斯传说和故求一历史资料的来》》，第136贝；克携1切夫斯《贵族 
杜马 h 第3版，笫 302 1FL 

16-16 这适作者在编骂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卡拉皞津文集 h 第8卷，第 
122A 第9卷，第258栏 J 

17作者在编写第一扳时劃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文字： " 我们研究了贵 ft 在莫斯 
科国岽的地位以后,转而研究俄罗斯社会其他阶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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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讲 

1- 1 达是作者拫搪石印版的补宂在编版时所加的一段话。宽栴切夫斯 
基，贵族杜马 h 第 3 版.第 79 页 # 

2- 2 这*作者狂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 段话: “这不只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系列 
平行的阶级/ 

3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蜊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 文宇： ‘‘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以前， 

莫斯科官廷的成员比罗斯当时存在的共 W ■.—切大公国和分封公国的成员都多。早在 
伊凡三世以前，为荚期科眼务的名门贵族就达四十多家，还不算中下等的 E 仆， 

4 《卡拉 姆津文集>，第 6 卷，注 20 U 

5- 5 达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材枓及艿附注在编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 a MR 
罗斯编年史全集、圣彼得堡1841年版，第3卷 ， 第201页；索洛维 约夫： 《历史\第5 
卷，第 40—42 页。 

6- 6 这是作者裉据石印版的部分补充材料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7料托希欣，论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的俄国 h 第22页^ «弗拉基来 
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第2版，第 167贡 0 

S - B 达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材料及其附注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为一段话 。 &卡 
拉姆津 文集％第10卷，笫〗37栏，注402 # 

9 " 九百一 十五个家族'《贵族系谱》，第1却， 432 

10 _毎-窄阶分为若千个百人队，百人队主要由御前大臣组成，〃文敝鬼一^古 
文献考窈》,圣彼得堡】836年®, 第4卷，第 103 号; 马尔热列 特： <俄罗斯国玄状况^ 

圣彼得堡1830年版，笫51、69 3^ 4 卡拉姆津文集^第10卷，第137栏。 

11 《弗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 h 第2版，第 168 页 。 

12^1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诖 ^ 

B-1J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4卷， 

第319贞 i 弗菜相 ):〃 论罗斯国 家心第 48、49M t 岛尔热 列特： 4嵌罗斯阳家状况^第 
57,58 ^ 《卡拉姆涑文集>，第10卷，第137、138页^ 

14- 1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t ^格尔別尔什泰因文集 >， » 
艿页， 

15- 15 这篷作者根锯石印版的部分材料在编写有 -tt 时济如的一段话^作者 
_去丁石印版的下列 内容： "边塊居民巳经习惯 于每年 遭受的进攻，喂养的性畜 很少。 

只有猪排 a 在圉教的法律保护的广阔車原上 a _，十六进纪在又期科茵家南部边界 
上又出现十一齿纪、十二世纪古基辅史所描述的那神现象，出现了贝琴汊戈人和波洛 
韦茨人/弗菜彻5论罗斯国 家八第 59,61 页； 《格尔别尔什泰因文集>，第】44铒 W 米 
哈伊尔 • 利特戈全集>—书的掐要 f 《俄罗斯南部历史的回忆录 h 基辅 1B50 年版，第 
I版，® 1121等 B.r. 利亚斯科龙 斯基： 《基尔奧班•列瓦勒*德 fe 普兰及其关 
干》罗斯南部的历史地理著作力，基辅1901年版，第= 一25 H.M. 巴加列伊，莫 
斯科®家享原移民錡史莫期科 1SS7 年版，第9一 11,68—89页 ！ B.B. 波洛佐夫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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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单，嵌罗斯档索 > ，莫斯科1865年版，第 19— 24栏。 

16—16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活，用以取代被咖去的石印版的文 
字/……变成了团，而团 m 变成了军，其中一部分部署于弗拉基米尔 m 近的克利亚齐 
马或厄日尼附迂的伏尔加 ，另一 '部分部署于奥卡（科洛姆纳附近成土位附近），还有一 
郁分部署干乌格拉或立陶宛边境一带 ，（注 :）^■来自贵族子弟的骑士，一方两千名射 
手、六千名豇萨克步兵、四千五百名&佣的外凹人、八万名骑兵，他们随时盤装待命，得 
到固定的薪悻，弗莱彻5论罗斯国家 h 第49页…卡拉姆溃文集^笛10卷，第137贸 t 
<古文献考察委员会古文献集^第2卷，第355号，第426跖《7067年吏 书〜第 135 
页； c 辛比尔斯克选集 h 莫斯科1845年版，第1 卷; 索洛维约夫：〃历史心笫7卷，第 
21 

1 ^- 17 * 这是作者梱指他 1S92 年3刀13 H 讲稹的材料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 
的一段话，马尔热列恃〆俄罗斯国家狀况第52 等]^ M,A, 別利茧耶夫:< 论沙皇 
轲列克谢_米哈伊 法维奇 以前,莫斯科0家波兰地区的边防 h 奠斯科 1S46 年版，第7 
一9、38宽 1 巴加列伊，莫斯科国家箪原移民简史^第85页； B.H, 斯托罗 热夫〆 + 
七世纪桀赞要塞书梁赞档案委员会著作，1抑0年，第4号，第 4S —55页1第5号，第 
68-74 页。 

17*-17»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二版 （1908 年）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第一版的 
下列词句:"向南方发雇， 

433 17°作者在编写第二皈时_去了第一販的下列词句，向东 南方， 

18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刪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文字：_……十三世纪的情况妹 
说明了 这一点 t 不过后 来躭变 得不显 3F 了， 

19 - 19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20 "这样躭改变丁分封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成分一即窣有特权的土地占有 
制:它 从享有特扠的自由地位变成了必须服役的人员的地位。每年本有薪详，科托希 
欣: &论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的俄国>，第 S0 页^ 


第三十二讲 

1在 洧样中 ，除开头部分外* 讲箱缺 儿页 <第263、264页八 
2*-2*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K. A. 涅 沃林： < 俄罗斯民法史佥集 h 圣锒得堡 1 S57 年版，第4卷，第 
196 

<古文献考察委员会古文献集\第1卷，第264号。 

2« A.^* 格拉多夫斯基俄罗斯地方管理史^圣被得堡1868年版，第 ：1 卷， 
第32等页。 

3 Gffl 书条约3：编、第1集，第23条。> 

4 国书条约汇编 h 第1集，第40条 J 

5作者在编写笫一 版时刪 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 文字： fr 从没有硪到达徉的本拥: 
在十四世祀和十五世纪初，贵族和自由臣仆由 于駔务 而从王公那里获得了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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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国；条约 r 编 。，第 1 粜，第87条。） 

T 作老在编写第一版时劑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 文字： 为了更明确紈弄淸楚领地 
占有的起源，我 m 新讲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在分封王公的宫廷里，有两种服务形式; ：自 
由的军亊一行政 识务； 半白由的宫廷经济职务，自由的职务的拽酬是瞄与食邑和司法 
行政职务； 宫廷职 务的报酬是賜与土地 。 第一种职务是个人性质的，它的条件不扩及 
土地占有；笫二种职务是领地性质的，它同土地占有具有密切关系，互相制约若。这 
样.在分封时代钛形成了两神类型的王公臣仆（土地占有者>,第一神类型的臣仆叫作 
大贵族相由由 e 仆，笫二神类型的臣仆叫作宫廷臣仆 4 自从北饿罗斯统一起来以后， 

这两类人的辿位发生了 m 耍变化，使两种职齐挂近起来 & 一方面，自由臣仆的职务不 
苒是自由的；另一方面 ， 官廷 e 仆的职务同自由臣卟的军事一行玫职务合二而 一， 脏 
役人 M 的土地占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a (自由臣仆的世装领地要承担土地占有者的 
服投任务 & 兵役开始由宫迂臣仆占有的土地加以保证,>自由 fe 作由于服兵设而开始象434 
官 S 臣仆那样车用公家的土地，而仍然享用公宏土地的官疰臣仆觔必须服兵役 a 自由 
&仆的自由很快就消失 T* 兵役根据土地的占有与否由所有的臣仆（以前的自由臣仆 
和宫廷臣仆）承担 & 用以保证这两种人的服投的公家土地获得了领地性质。（射去了： 
“与此 同时，在服役的条件下，所有的臣仆都可以得到土地。这种土地躭叫怍领地/> 

……领地只怃证其占有者的兵役，而不是保证其官廷劳役，这种变化在十五世纪下半 
叶就变沿明显 起来， 

S-8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財苈 加的 一段话 

9 (诺夫证罗德户册 & ) 

10 e 古嵌罗斯书 n*, 炱斯科1798年版，笫2版，箅8卷，某 1—54 茛,> 

11 “早在格尔别尔什泰因时 期。” 尔别尔卄尜因文集^第 26J6 页。 

12 <1556年贵族名册％ H. 卡拉乔夫出版的 <有关俄罗斯以前的苈史一法律资 
料楞嚷 N 圣按得堡1861年荬斯科版，第3册，第3部,第25 —沾页 D 

13-13 石印版中为 < 到十七也纪下半叶、 

14^-14* 这是作者根锯重新改写的石印版的部分资料在编写第一版时用加的 
—段话 。 

I4 a c 历史文献补编第1卷,第52号。 

14*5 司法部莫斯科挡案馆出版的《历史一法律材料\第1版，领地法令汇编 h 
其斯科1889年版 a 

14* “步兵驻军、远征野战团或营卡拉姆沫文集>，第10卷，第138栏， 

14 1 - "在第十七世纪，每二十五户由领主出一骑兵。1680年3月14 0命令， 

G 帝俄法律全书 h 第2卷*第806号。>“平均主义的薪体和15为年的税册 # 1604年关 
于二百切季的命令，在甬要的情况下，一百切季出两人*一个骑兵，一个步兵， （B.H. 

塔季谢夫出版的〃约甬 * 瓦西利耶维奇君主法典 h 第 133J42 页，6段，第 23S 页。） 

〃关于一百一十位 名人， 一切官员，在选举的贵族和城市贵族之故，就每年领取金 
钱新俸，蛾市贵族子弟每六、七年领取一次薪棒。 '弗 莱彻: 《 论俄罗斯国家、第48、49 
页*马尔热列特: 《 俄罗期国家状况*，第56, 57 页。） “关千领地的资料。关于1610— 
1613年的沙皇 官诖: 主事每年给贵族 1 全体杜马成员、眼役贵族、贵族子弟发给 薪讳；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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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贵族子弟知果没有职务的话也发给薪倖，第五年发给的薪傣 I : 多。 ” （〃文献集——古 
文献考察>，第2卷，第355号，第423页 H 历史文献补 编〜第 1卷，第52茛^ 

15—15 达是作者在编写笫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 被刪去 的石印舨的一 
段文字及其 附注， …+，+按照一千切季和一千切季以上的标准，由于脹抉，这个薪作增 
加了，贵族杜马的成员拥有的領地有时达一千五百、两千俄亩和两千嵌亩以上（御前 
大臣的薪俸最多达七千俄亩耕地，少的为四百五十嵌亩和现金三百五十卢布，按现在 
的币值计算一约等于 一t 外省贵族的中等薪俥，即毎天五一十二卢布 J 外省的贵 
族和贵族子弟的侓禄为一百至五百切季，有肘隶多于成少于此数，*栴尔别尔什泰因 
文集 》 ，第26页 t 马尔焦 列特 c 俄罗斯国家状况 》 ，第57页/.：6.罗日杰斯特文 斯基： 
*十六世纪莫捆科国家的服役人员土地占有制 h 圣桩得堡 1S97 年版，第24&等焚* 

16料托希欣/论柯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洽下的嵌 国〜第 SO 页 4 

17*— 17^这是作者根据石印販中的一些话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 

马尔热列特，俄罗斯国家状况 h 第56、57页^格尔别尔什泰 因文集 ％ 第 26 
页 I 塔季谢夫，约翰 * 瓦西利耶维奇 法典* ，第135页(克柳切夫斯基在这方面有不 
罅准确的地方：1、格尔期尔什泰因谈的不是城市贵族子弟，谪是谈按户数供取的人， 
2、十六世纪中叶蛾市贵族子弟的俸择不恚由1550年的法典决定的，而是由1555年 
的服役法规决定的 

P 6 《弗拉 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第2版，第页。 

1 S 作者在缝写第一版时删去了石闳版中的以 T 内容，在这方面，攻府規 定：父 
与子、成两兄弟两人服役者分得的领地不得多于五百嵌苗。如采父亲有三个或三个以 
上的儿子骐役*犀么在获得五百切季領地时，把其中的一个儿子(通常是小儿子）归父 
亲，其他人则另作处理， 

19 "女 领主 有两三个丈夫者大有人在， 

20 w 1634 年的命令一 20^. 退役。关干领地 a M « 領地法令 C 缠 h 第105、209、 

210页 t «l649 年法令汇编\第16章 ，笫 30竿； （《 帝俄法律全书》，第1卷，第78页*) 
*历史文 W 补编^第1卷，第47 52页，第12、25段， 


策三十三讲 

1在_写第 一 JK 的笫三十三讲时*作老把石印版的相应部分作了很大的»改 
补充 * 

2 - 2 石印 K 还有以下字样:"从+七世纪中时起， 

3- 5 这是怍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4 C * 弗拉基米尔期基一布达诺夫文集 h 第2版，第 HO 页,基箱1885年皈，第3 
版,«28—32页 J 

5 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第3版，第 32-34 苽。〕 

6- 6 这是作者在编写篥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7- T 这是作者根搪对石印版的补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 一 a 铦。 

8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 ffl 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内容和 附注： “由于这个缘故，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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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世纪末，大批以前的领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裉据 d 些数字 * 我们可以大致怙计出， 
到十七世纪末有多少土地归并到服役人员的手中（十五万军人乘以一■百五十肤亩，等 
于两千二百五十万俄亩，而欧洲嵌罗斯，不箅芬兰和维斯杜拉河流域请#，共有四亿笨 
七百万嵌亩科托希欣5纶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的嵌国 h 第118,11915, 
9*—9* 这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部 分补充 材料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H.H. 巴甫洛夫一西尔万 斯基： 《君主的服役人员圣彼得堡 1S98 年版，第 
216.217M, 

10*—10* 这愚作者稂据石印版中的一些话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a 
10^ B.O. 克梆切夫 斯基： 《俄罗斯的人头租和农奴制的皮除\栽 《 嵌罗斯恩 
想 》 ，莨期科1886年版，第5卷，第 119]^ 

io c b + o . 克梢切夫 斯基： 《古 m 罗期 缙绅会议代表 的组成 ^栽* 俄罗 斯思想 
1明2年版，第1卷，第153、156页； M.A. 吉雅科诺夫械市管家》,1900年，国民教 
育部杂志,® 1号，第55—87页。 

It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 时删去 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 段话： K 因而举行了县级贵 R 
的定期代表大会，其迹象在伊凡雷帝时代就已经出現 

12-12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谙比较罗 B 杰斯特文 斯基： c 十 
六世纪莫斯科®家的服役人员土地占有制》，第4韋) g 
13 (弗莱彻:<论嵌罗斯国家 h 第47页。） 

14-1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a “十六世纪城市的治式一牝 
方的和南方的.葚斯科以外的和草原上的 /H. 及.切丘林:”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喊 
市圣抿得堡1389年版； C. 中.普位托诺夫；《十六世纪一十七世纪动乱时代鴒史 S 
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1 窣。 

15*-15*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5 a “农户的状况级和与农奴制在经济上的 解体， 


第三十四讲 

在石印版中没有第兰十四讲和 H 十五讲，这是作者在编写〃教涅> 笫一版的第二部 
分时所写的 I 在清样中，这两讲足临时插人的， ® 子是诏铅笔写的。这两讲是克拥切 
夫斯基根据下列材料写成的： s 作为历史材料来灌的古俄罗斯圣瘅言行录 " 和他 am 的 
寺院移民和土地占有制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列人上述论著中（现在保存在苏联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手稿保存邹克拍切夫斯基室>。 

1 H . H . 査尔斯基的<斯拉夫饿罗斯全集^々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办会论丛>, 
im 年版，第7卷，第2册，笫37页。 

2 第一版中还有下列字 样:“ 从十三世纪起\ 

3 B . 伊康尼科夫： <关于俄罗斯历史中拜 占廷的 文化*义的研究基《 1869 
年版，第 102— 166 页。 

4 «特里方言行录* J 斯拉夫东正教对诘者 *， tS 63 年，霣10号，第75—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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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五讲 


1 (克柳切夫斯基:《圣徒官行录》，第344,345苽 

2 <H.rL 赫鲁晓夫5约瑟夫-萨宁全集研究>，圣饺得堡】868年版，第 97、9B. 
255—260 页。） 

«7 3 (克 柳切夫斯基^圣徒宫行录>，第342、343页，《特里方言行录 

4 B*A, 米桷京^论俄罗斯宗教界的不动产*， * 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办会论 
丛\1859年，第4卷，第1节 1 1860 年 ，第 3卷*第 1i 节；1861年，第1卷，第1 节。 

5 (赫鲁晓夫约瑟夫•萨宁全集研究》，第52—54页^约瑟夫宫行录第49一 

52 苽,） 

6 ( JI . E . 科 It 奇科夫 出版的 <百章决议集 h 喀山]863年版，第226页 J 

7 (铵士王公瓦西安■帕特里克耶夫； <论敁文集* (十六世纪）， * 东正教对话 
者 M863 年，第3号，第 109-110 

8 G 百章决议集 h 第233页 J 

9法迸院长约瑟夫致 鳅里斯 •！： 西里耶维奇的书倌，书目集，第2版，笫14卷， 
第 182,183 K. 

10 G 百章决议集>，第 176—178 页,> 

U 〔择克卢伊挣5英吉利民族早期航海，放行和发现集>，伦敫1809年販，第5 
卷，第 282KJ 

12 0：文歒集一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317号。） 

13 〈弗 莱彻，论俄罗斯国家 》 ，箔 7SJ9 页 J 

14 <克拘切夫斯基5圣徒言行录 >，第 292—294 页*> 

15 b 约瑟夫言行录 

J6 ~圣父作品补充>，策：10春，第505页。） 

H (A.C 巴甫 洛夫: ^俄罗斯教会土地世俗化瞄史 h 喀山 1S71 年販 * 第1卷， 
第3幸。） 

1S (« 马克西姆*格列克全集 h 喀山皈，第2卷，第 U3?U> 

19 丰条约汇金》，»1 集 ，第200号 J 


第三十六讲 

1-1 达是作者在绝3第 一 K 时所加的一段话。 

2*—2*这是作者在繪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只有一些词句在石印 K 中有， 
石印版 中的下列一段括及其附注被作者贿 去了： “ 官廷的每一块 拚地按 照法律餌必裨 
■起来 o 三田轮惟細是休供地。耕地、休耕地长满了树木，在私有主的土地上通常是 
一百俄亩土地只有不到十俄亩的土地被耕种 I 敦会的土地耕种得蒐好些，住的人 E # 
些，一百俄亩中有不到二十嵌 A 的土地被耕种。" 

2* * 其斯科 H 家的 卡拉乔 夫纔辑 ，圣 往得煲1872 年® ，第1集 ，第 





t 分册 *第《6 页及以 启 & 

3 《奇切林文集 h 第1舛页 0 弗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 h 第2版，竑 

102 K. 

4-4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5 « 地租、 

6 «奇切林文*»，第201、202页。 

7-7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则的石印皈的文宇及 
其附注， SIR 的数额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多样性只是表 面的， 特罗伊茨一 
谢尔基耶夫寺院1580年对自 B 忖子的农民征收的賦桡是一维季收三个卢布，而1590 
年对另一个村子的农民不是征收租 K, 而是采取另一种 形式： 毎徂寺院的一维季土地， 

就 Xr 寺院耕种两俄亩半秋 播地和 春播地 （《 奇切林文集 h 第206页>„特罗伊茨一谢尔 
基耶夫寺院1590年的章程(*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348号，第11页)和 
«奇叨林 文集* 借出的是五俄亩,而不是两俄亩半。根据1550年的揩示，一维季给农民 
=十个千箪堆。《莫斯科历史和古俄罗斯史学&年鉴》第20卷第41页 指出： 十七世纪 
是一俄亩十堆千萆，十六世纪是二十堆干箪 O'.!!. «列隹特科雉奇： <十七世纪和十 
八世纪初伏尔加流域愔况敎思萨1882年版，第21员）。如果能够确定十六世纪卢布 
同现在的卢布的比价的®，如果能 够确® 在上述村子的所在地耕 种一俄由土地 按现在 
的币值 计算 鴒赛# 少成本的话，那躭可以计算出这种劳役和》税有多里 o 但是这神计 
算;6很困难和复杂的^可以栾用其他手法来确定寺院的賦税有 多高- 农民租一维季 
土地，必须为寺院耕种五嵌亩秋播地和春播地。从文件中坷以看出，农民拥有的土地 
的质畳如何。假定这是好地，一维季为十八俄亩土地；农民租用一维季土地为寺院耕 
种五俄亩土地，这就是说，他们拼种的十八嵌亩土地的收成中，必须把其中五俄亩 
的牧成交给地主^大家知道，在=田轮作制下，每年只葩从三分之二的土地上获得收 
成，这躭是说，一维季的十八俄亩土地毎年只有十二嵌亩的土地可以获得收成*六俄亩 
秋播作物，六俄亩泰播作物-如果计算一下，就可以 看到： 农民耕种一缍孝奸地，要把 
其收人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4 但是土 地的质 ft 也可能是中等 
的，因而一缑季不是十八俄亩，而是二十一俄亩 s 这就是说，农民租用十四俄亩土地， 

要为寺院耕种五俄亩土地，换旬话说，从十九锇亩的收人中，要把五俄亩的收入交给寺 
院。如果根据这个计算，鱿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采： 一维季中等土地的地租约占总收入 
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最后，如果是坏地，那么按这个算法，就得出如下结果，—维孝 
坏地的地租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 3 由此笱见,地徂的多少因土地质量而异。同 
时要 记得： 按照 S 时的立法，合法的利率为五分之一，即3：个卢布必须给一个卢布的利 
息（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见，当时的地租高于当时的合法利率。但■是土地所有者的呔 
入不止是地租和劳役 a 弄淸楚 a 时的 币值同 现今币值的比值*就可以发现，寺院加给 
两个村子农民的负担是同样璽的。根据 m 食的价格，十六世纪末*斯科的 r 个卢布大 
约至少相 a 于现今的五十一个卢布。由此可见，一个寺院村子的农民为一维牟的土地 
忖出六十至六十六个卢布，用达笔铰可以耕种二点五俄亩秋播地 和二: 点五俄亩春徽 
地。这躭聂说，十六世纪的地租是相当 离的。 十六世纪末，特缠尔县的一个倉 g 乡的439 
农民为一维季坏地(二十四嵌亩）付的地租相当埂今的三个卢布多一点*与 比同时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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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奇县特罗伊茨基夺院的农民租用一维季坏地为寺险付的地相约相当干一戠亩四 
个多卢布0现在 t 在那些地方不再有如此髙的地租了。” 

8见克柳切夫斯基古嵌罗斯史教程>，石印版，尼 i 拉耶夫联本，第92 M t 纳尔 
多 夫版本，第284 页； 尼科诺夫版本，第334 页 。 

^*-9* 这是怍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9* «弗位基米尔 期基一 布达诺夫文集^笫2版*第173,174 
10—10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6 I 

这是作者在绽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刪去的石印版的 
—段 文字： “这是古代罗斯农忖灶会连坏保的目的农村社会的管理机 构是用 撗抉的 
办法建立起来的，乡选举长老和征税人，由他 n 向乡民分摊税款。长老和征执人以及 
农民掌螯乡的土地，把地段分给新的移民，给他们以优惠条件/保护这些土地不受他人 
ft 犯等等。 这就 是说，维系古代罗斯农村 u 会的纽锥是国家的土地醴役，而不是土地 
本身。 这是赋役的眹系，财改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古代罗斯是由村社支配土地来交 
納鼸税的 * 伹还没有看到由公社占有土地， 

11* 《奇切林文集 h 第57、58页。 

U 6 丑*刖利亚 耶夫： 〃俄罗斯农村公社历史发屉«论》，栽 《 俄罗斯对话> ，奠 
斯科1856 年第 1期 i «评论> ，第101 — 146 贾 * 着重参阅第 103 页， 

12 f 十六世纪以前的农民贷妖。纳税人和农户的组成——浼浪汉、邻居、寄食 
者 。領地制度对农户的影畹 I 领地 军人的数目：在奧卡河一带有六万五千骑兵 （SL 卡 
拉拇雄的著作，第10卷*第137栏） 、一 万六千哥萨#:兵和射手、一万五千沙皇民兵。各 
有三百俄亩土地，共有三千方俄亩耕地，用贷款吸引自由民来拼地 。 三十方乘以一百 
五十俄亩 ，等于 四千五百万俄亩耕地現在欧洲俄罗斯有一亿尊六百万俄亩耕地， 
13*-13*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段时所加的一段诖，用以取代被劚去的石印版中 
的 文字； "达种 资獻叫 作贵族贷款，得到贷歙的人叫怍受款人 <W 去了“在十五世纪”> & 
自由悃农成了土地占有者的借歎人。除了直接帮助外，还有间接帮 助： 窣有特扠的土 
地占有者有时让自己的农民享受若千年的体惠，不仅可以免除世袭领地的劳校和賦 
税，还可以免除对国宏的税跃 P 以后，他应当报答土地占有者的这神优待。毎个离开 
440自己 ft 地的农民必须向主人算清帐 S:l> 偿还贷款， 2) 络还房租，傣还居住年代的费 
用。稂挹1497年的法典，居住费用的计算办 法是： 在那些不翥近#筑林的田间居住四 
年付一卢布，在森林地区付半个卢布 ， 这躭是说毎年付四分之一卢布或八分之一卢布 * 
1550年的法典增加了居住贽用 ，增加 了六戈比。如果考虑到农民在离开主人时必領交 
付的大董费用(如果:他在主人的土地上居住的时间很长，则吏是如此>,那躭很容易理 
解，自由农和 保存出 走抉利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可能离开居住地点，没有可能 
付请地主的帐 。 由此可见，在领地占有制的影响农民的经济地位冏他 fl 的法律地 
位是互相矛 盾的。 正是这种矛盾，促成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农民地位发生重大 的变化 
(中央地带#州陷于 兼芜八 \ 文献集 一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200号 * 

13 fl * 租層集，第2 分册 ，第360 页及以后， H. II 拉 波： 《十六世纪# # 
尔代表大会 *>，第13 页。 

13^马尔热列待:^俄 罗斯国 家状况 >,銹 40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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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七讲 


1 3 沙茛克 C 索夫言 论》。 

2 *文献柒——古文献考寮、第1卷，第221号。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 版时 所加的 M , M . 斯佩兰斯基： 4 领地制法 
权和农民状況变化的历史概述。俄罗斯以前历史铪料和实阽资料的 档案〜 H * 卡拉乔 
夫出版，圣眩得堡1859年版*第2册，箔35,36 页。 

4 M . H . 波戈金，是否应当认为鲍里岈 + 戈甜诺夫是农奴制的奠基人载<锇 
罗期对话 hl 85& 年4月，科学>，笫 121—125 M » H . A , 别利亚 耶夫： 《俄罗斯农 
莫斯科 I 860 年版！ 105页及以后， 

5-5 这是作#在编写苐一版时所加的 - H 旧。 

6 关干劳 役合同，请 参阅 M . A + 吉亚康诺夫：《莫 斯科®家农业人口简史~虽 
被得堡]抑8年版，第2 部， 

7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刪去了石印版中的 下列内容： "在这些劳役合间中确定 T 
租佃的条件、劳役祖赋的多少以及农民在禽开地主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8 〃法律文件集>，圣诳得堡 IS 38 年版，第196号 0 

9《奇切林文 第 190页。 

10 作者在编写苐一版时蒯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一 段话： “ 房东特 別被认为是納 
税人。 其兄弟，子女和侄子属于自由人阶级，直到他们耕种一定的纳税土地 时为止 。从 
那时起》他们便纳税交賦，而国家也开始认为他们是纳 税人， 

ip — ii *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販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石印皈中被 i (去的 
—段话，另谋出路者必须同地主、同农民所属的那个农村社会算淸帐，农民通常必瘐441 
付淸房徂、其他优待费用和贷款。稂搪农民在他们租偭的土地上居住时间的长短，居 
住资用也有所增 SU 许多农民终生使用一块土地，甚至传给自己的子科^这样，他们 
M 成了老住户< 这样的农民根难一次付谙居住费 m 和其他费用。另一方商，长期居住 
在一块土地上使农民进一步加深了关系 P 很少有农民不惜»的。贷款是由土地占有 
者和接的他的农民社会提供的*俄给钱或借给粮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十六世纪和十 
七世纪到处都实行了劳役合间。在保存下来的世袭领地淸册中也发现了阏样的现象。 

在大的土地占有者薅里，大多致农民是借钱的。基里尔一别洛择尔斯免寺院的肚袭钃 
地洧册 沫传缠 了现在，这些清册是十六世纪缠辑的，其中详细地板述了经济倫况，说明 
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农户、收多少地租。在别洛泽尔斯克甚、，曼诺夫县、沃浓褕达 a , 
寺浣拥有一千五百寒季土地，毎一维季为三十七 俄亩。 供据淸》，别洛洋尔斯克寺味 
的农民共拥有两万嵌亩土地 t 其中农民粗用的一方四千嵌亩土地聶用寺院的种子霤 
种的1 s 此可见，约 h 分之二的寺院农民欠寺院的 债，* 靠寺院的楢贷度日的。获# 

贷款的农民通常给土地所有者写一个宇据，说明取得货款的条件。嫌款字据相当干雇 
佣契约，使自由农民处于接近干暂时农奴的地位。揩敫字摑在农民的土地关系中蕞 
司空见愤的现象，所以十六世纪的农民没有土地宇据者是很少的。偺款字锯这种债 
务关系具有契妁的意义，使农民在人 t 上依附于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习愤于把农 


431 



奴的槪念间侦务关系联系在一起，现在 fc 这个概念也甩干银搪借飫字据耕种地主土 
地的自由农民身上 P 由此可见，在十六世纪未以前农村居民软形成了老农民阶级和农 
奴阶级 Q), tU 老农民相农奴 级成的 这个阶级拫据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商依附于土地所 
有者 。 筒单地说，这是與正的农奴，他们间过去的农奴所不同的仅 在于： 他们的农奴地 
位决定于他们使用土地的情况，他 a 在人身上依 m 于地主，不再付公家的租賦 t 这些农 
民自行失去了出走的权利，但是却又产生两种其他 现象: 农民的输出和农民的逃跑， 
ll a M. 波绝 伊宁： * 托罗佩茨古代史 m a 从古代到十七世纪托罗佩茨市两史 
附录 UO099 年的托罗佩茨章程巧 e 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办会论丛>,1902年版，第 
2册，第3分册,« 359页， 

«列夬申家族之前的命令、指示、文件>，第2版，第11卷，第368—371页。 

11* <历史文献补编^第1卷，第 2 U 号(在这个场合是指农奴*而不是指农民 )* 

<瓦西安文集>，第页》«格尔别尔什泰因文集^第85页。 

n r 弗 莱彻： 《论该罗斯 s 隶八第 40.41 《一个英国人关于十六世纪俄罗斯 
的资料 h 译自英文, C. M. 谢列多宁作序;^嵌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掭会论丛 h 1⑽4年 
版，第4册，第3分冊，第2页。 

«税册 》 ，第1集，第2部，第 29H3M, 

12《历史文献补编>，第1卷，第56咢。 

13-1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剷去的石印板的文 
字，呙一方面，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农民进跑的亊例迻箸迪增多了。当地文献以及 
研究吳所科国家情況的外国人提供的资料都证明了这 一点。 在每一个土铯的字据中》 
除了居住的庇院外，还有许多被抛弃的庭院和荒羌的村落，由此可见，早在瞍府下达 
命令取消出走扠以前*农民就已经不苒聿用这个权利了。他们的出走被两种傖況所取 
ft : 被一个土地占有者卖给另一个土地占有者 t 戒在不偿付欠款的情況下非法地进跑。 
在妍究莫斯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立法时，我们发現了同十六世纪宋以来相闻的情 
况/石印版中还有下列 内容： " 关于农奴射——它的潲潭，十六世纪农民的状况有两 
个恃点： m 走的权利和货》的霱荽。联定十六世纪末固定于土地是由于缺少衩昶，但 
却无法证明这种餚设 。 变革是由于呙一种特点，即贷 款的锸 要商引起的，不惠固走于 
土地 * 而是农奴# U 两者的区别 在千： 鑰者悬一 I ： 1 © 家确定了农民同土地占有者的关 
系,因而*强制性的4.私人合两败走的关系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行；后者蛊一 u 
在*些情况下和某种范 a 内致权控《个人、控制个人的劳动 *2. 簌扠没有达些条件作 
为合法的规范 

仆和半自由奴仆一俄穸斯最古老的农奴形式 * 来*: 1. 徉虏，2•出实的 ,3. 
犯鼉的 〆 •私人奴仆，主驀恃点是不*梱锯奴仆自 a 的意志改变地位，抵押——它鬨 
农奴制 不间的 地方*可以改变为立实身契的奴仆。服牧奴仆的主英条件 * 1597年4 
月25 B 法椽及其疳果 1 立卖身契的奴 f 卜同借债农民的共两点:货歒， 

14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 《 去了石印版中的下列 文宇： ** 大土地占有者 fc 农民从 
农材社会、从小地主那里运出来，伹这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地位，而只鼉改变了他们的 
依附关系，从对某一个人、蚵某一个社会的依附改变为对另一个人的依附/ 

15 4弗位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 h 第2版，第112页，第57条 i 第]74页， 
禳肋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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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诂.用 a 取代袜劚去的石印版的文 
字及其附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为了笼察铁序、财致 利益和 
认以报兵役) & 为了國家秩序，为了使臣民认具交纳弒挽，从伊凡三世起，政府躭开始 
不议边止老住卢出走，而且也禁止其他农民出走， 

17《文献枭一一古文献考捺、笫 il 卷，第20弩， 

18-18 这是作者在编写笫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9《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笫11卷，第23号9 
20-20 这是作#在编 S 笫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21《文献枭——古文献考察，第 U 卷，笫40号。 

22*—22* 这是作舞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 JM 去的石印版的 
文字 ，上述 的各种命令力国消 除农氏 转移的不利后果*这些命令没冇把农民的出走当 
作一神权利.因办对绝大多放农民来说，这种权利早已不存了，已经成为过去 # 保存下 
来的当时的外崮资料在解释戈邡诺夫命令的主要窓思时 证实： 达位沙皇不仅想剥夺农 
民的权利*而旦也试图保护他耵不受土地占有若的欺 悔， 有一个外 P 人（希尔）说、鲸 
里斯 * 戈都诺夫为了照曄农民（当时的土地占有者仍然把他们看怍是自己的农奴恃 
地作出了决定，明确规定了应当向土地占有 S •交多少钱 t 做多少工作。由此可见，十六 
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英斯科法律并没有证实这栲的假设，诹当时农 IX 昝澶顷定干 
土地〈尼古拉耶夫石印版第100页) a 最后， 1649年的法典直按证明，以前并没有颁布 
法令，剥夺农民的出走杈，把他们固定干土地。法典第11窜第3条确定丁寻找逃跑的 
农民和把他们送回原处的办法，其中直椟 谈到： 君 ： fe 现在的命今并没有规定禁令，井没 
有规定不得接纳农閃，而只是 M 逃跑的农民规定一定的年份，即规定寻找进跑农民的 


时限。 

w 十六坻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文献 向孜们 表明的东西大概就是知此。农民的土 
地状况是农民的经济为系和法律关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根掮法律，自由农 ，可 以迁 
移的农民实际上是没有土地、役有农具的工人，由于他们備荽某种 农具， 因而有可能变 
成不自由的农民 t 承担剝夺出走自由的义务。到十六世纪末，农民的地位大致如下：1. 
过去的朝代，并没冇颁布农民固定干土地或农奴制的法令 & 法律并没有取消农民出走 
的杈利 ，因为对大多数农 閃來说 ，这个权利7在十六世纪宋 以南就 不再存在了，变成了 
另外沔钟形式，即把农民从一个土地占有者那里运 到另一 个土地占有者那里：农民不 
偿还费用就非法地逃 离土地 占有者，2+早在十六世纪 * 在没有得到改府协助的惰况下 
成尨 /K 改府不注惫的愤况下，大多数农民躭已经由子借资义务而陷入农奴地位，但这 
是人身依附 t 亊实上 的依附，不是法律上的依附），而不是土地依附。 （B.O. 宽袖切央 
斯基，俄罗斯农奴制的 起涯力 ，第1、2节；《俄罗斯思想 \iS85 年版，第 S 号 ，）3. 十六444 
世纪和十七世纪在法典公布以前的莫斯科立法没有取消农民的出走权，而只是采取措 
施，反对达个权利給政府带来的不利后果.反对衣 民铐移 到大世袭領主的土地上而焓 
小土地占有者带来破产性的混乱彩响，反对农民非法的逃跑。这神立法采取这些揞 
施，把逃跑的农民送回原处，但并没有把农民固定于土地，而只是保证农村社会和小土 
地占有者完成对国宋的义务，咀止人身依附的发变成奴仆）， tt 来越多的农民由干 
倍货义务而陷入这种地位^农民的被出卖和进跑使得坟市贵族扣大贵族子弟的小土池 
B 益荒芜，十六世纪的改府竭力保证他们获得领地*使之取兵投。由此可鬼*这个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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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民地位带来的变化是如何同肱役领地制度的 JH 杲眹系在一起， 

22^塔季谢夫^约蝓 * 瓦西里耶维奇&典策240贾及以后^ 

220 c 罗马皇帝的近侍官米呛伊尔-希尔1598年访问莫斯科的报告^译 g 漶 
文， A . H , 谢米亚金作序^敗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协会论丛 \ t 875 年版，第2册，第 
4分册，第17页^卡拉姆津文集^第11卷，注 28 a 

22 b * 国书条约 C 编^第2集，第195、200号； c 关于西俄罗斯历史的文件力，圣 

彼得堡1851年版，第4卷，第180号 P 卡拉姆津文集》，第12卷，注793 # 


第三十八讲 

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彻底改写了石印版中的这一讲 a 

1- 1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 加的一段话。 

2— 2这是作者在繪写第一扳时所加的一段话 B 


3-3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租时所加的 一 玢活 
4^这亀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培 • 

O 税册》 ，第1分册，第 291 - 6 U 页 J 

5作者在编写第一皈时劚去了石印版中的以下一 段话： “乡长达样的地方官根据 
其行玫性质来说实质上是王公的政府承包 A: 他根墀一定的条件 在一走 的行改区域内 
牧取王公的 收人。 茲至政府的租佃条件也酷似当时的土地承包条件。在古代，±地是按 
对分收成的条件出租的，所以古代北部罗斯的农民叫作“对分佃农\甚至当地粗不到 
总收成的百分之五十的时候，也保持这个叫法6分封时代州的统治者从王公厣里分得 
收人的一半。其斯科谢緬大公的遗醺觥直接指出这 一点： 如果有哪位贵族为壬公夫人 
服务 ，蝥理 乡务，他必須把致府呔入的一半交给王公夫人， 

445 6《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第I卷，第230,282号 （JT322：K) W 

7扎 B. 克列斯 季宁: 《 霍尔瘅戈里市简史^圣铁得堡1790年 JK* 第 
8 ^文献集—— 古文 献考察>，第 i 卷，第123号。 

9-9 这*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拆加的一段沄9 
10* — 10* 这是作者在编写第一 K 时所加的一 段话。 

10* 吏书中列举的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文件，第125号，《俄罗期历史和古代 
文物协会论迅\18兇年版，第2册，第1分册，第106页 a 
11*^11* 达是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 
tl a «弗拉基来尔斯基一布达诺夬文集 h 第2版，第 S9 页，第21条。 

12 K.A* 涅庆林： * 从约箱三世到彼得大帝俄罗斯政权的形成 h 栽<涅沃林全 


粲>，圣彼得缠 1 S 59 年扎第 6卷，第131页 4 

13- 13 这愚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14- 14 这*作者根据对石印版的补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培 a 

15 沃#全集 N 笫6卷，第143页， 

16 “诺夫寄罗德、乌斯丘格 、科聃 特罗马、喀山 * 苗伯利亚衙 * 昆沃林全集 
第6卷，第 r ?4 苽及以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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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7 这*作者在德琴第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石印版的 文宇： “第三 
类廉海合 繡门， 把某些 全国性 的事务网田家某些方爾的专门亊务觀合在一起，如使节 
撕门把外交关系 H 某些盎 的財* 海合在一 fe ， 鲷地 寧务拥门管瑷世袭領地和曝 ft 人员 
的《地，只不过最管理某些县这方 S 的 HS , 而不是管瑷全 S 这方面的问最后属 
予这一类的3有州司法机关，奠斯科、弗拉基米尔、梁赞等地的所门，主要是 f 理某些 
盎的世袭«蟪和胍役領地方面的民法等柯鼴。 

# 由此可 K ■，在奠斯科 H * 形成以后，中央行 《 c 系统复杂化1%与此 H 时* 最* 玫 
府机关的结构* f 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导着各个主瞀部门和素主的太贵族杜马， 

19 宽 |» 切夬斯基： * 大贵族社马》，莫斯科1883年版，第2 K ， 第2财、2拟莨， 

19祠上，第230、2521^ 

20网上，第273珥* 

21 网上，篡 423 K , 

22-22 这*作者槱镳対石印版的补光在编写笫一 ( K 时所加的一 RtS * 

23 * 彝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夬文集第 2 K , 第178、179宽<第98条 h 克情 
切夫斯基:《大*族社乌第3版，第 4 S 2 

24—14 达是作 者在編 写第一 K 时所加的一段谙 & 科托希欣：*论闸列宽谢*来 
%伊洛嫌 奇统治 T 的俄国\第功页；马尔热 殉特 〆 供罗斯00家状况>，笫29,301^ 
25克禱切夫大贵 族社乌 第408、411、4^奶2、4幻頁（鏟2齪* 
癟 444,445^2 -465 1 483 

26-26 这蕞作者在编海第一板时所加的一段话， 

T 7-37 达蕞作者在_男*—板財所如的一段话。 


第三+九讲 

1-1 这*作者在编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 石印版 的下列文聿： “I! 
斯科 田家的 州级行政系统也朝着这方面发生了 变化： 它也 遂撕失 去了分封时代政麻租 
佃戒服校人员禽邑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全 国苷理 虮关， 

2 “富 廷的助手等等。苛法人才。重审。 、弗拉 基米尔斯墓一布达诺夫文集>,篡 
1 K , 第95,96苗（第38条>,152— 154、156 V 157 页（第 62.64,68,69 *)• 

_沙麈俨凡四世时代的戈比成色为九十二点五开， ML 扎布 ft 茨基: * 论古代俄罗 
期的货相价韨\圣»得堡 t 854 年雇，第97、93霣* 

3 I典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臬〜第2版，第162、163©(#74,75条)， 

4 «•拉基米尔斯基一 布达® 夫文集>，弟：2版，第85,89、昶茛(麻120,43条、 
5堪季谢夫:《约輪 * 瓦西里聃嬝奇法典*，笫 70-77 页(第 $0—65 节 h 《涅沃秫 

全集 h 第 6** 第 

6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察>» 第 1卷，第157号， 

7*—7* 达蕞作 畚根嬙 改写后的石印版餌分内容及其补充在饞茸第一霣时所 ii 
的一段话，用以 取代被 «去的石印版的文字及其附注 ： ** ……每一个司淦行鼉区分为 
警搴段、百人队以及五十人队和十人队，并有饕窠食 ia 攙选的百人长、五十人长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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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达是*长的执行机构，并有地方會 （JM 去了"在十七世纪 ”九 从伊凡翥帝嫌 ft 鎗桌 
以后，通常 全县选 举一个(或两个)轚长，在选举®长时，地方上的各个阶 层都# 加。缉 
聋和 捉拿歹 徒由社会负责，达是它不可推诿的义务。社会不仅选举警长，而且对他的 
活动负责，如果在区里出现了坏人，做了坏亊 t 那么所有的居民»要对他负责，为受 
害的人付出两倍的诉达费^由此可见，地方上应当协助玫府维护法会安宁和治安。 
•后， 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故府做出了: E 为大旭的 努力： 完全取淸地方长官和乡 
长，代之以民选的社会扠力机关，不仅把 刑事轚 ft 交给地方杜会，而且把盩个地方机关 
和法院也交给埯方社会（塔季谢夫：《法典 h 第131页及以后)，不大潸楚，从什么时 
候起开姶实行这样 i 襄的改革，_以前出 席法疽 的地方长官和乡长、地方长老和地方 
亩全都变成了独立的祛官*不受地方长官和乡长的制约。（理 庆林： <从约翰三世»敦 
得大帝《罗斯政权的形成力，笫6着，笫129页，注31,地方自洽机关的主动性一 
447 1552年3月21 文献集一古文敝考窮1卷，第234号0在征菔疃山以后 

不久，贵族社马躭制订了总计划。科诺夫纪*>， 圣彼得 « 1791年版 ，霣 7集，* 
1552年11月 SB 宝10 g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庆祝会 A 分发了钱 和衣鼴 《Mfc 
以及四方八千卢布。至子食&，萁主則鷗给®个邦 e 见科诺夫记事第7集，第 
25?页0在这方面，我 ri 看鹩这样的 记栽： 为了消除地方长官和乡长管理机抅中澈用 
JR 权和不方使的地方，翥主把社会事务交给受人爱霣的长老。<在米枪伊尔沙廉以鎗， 
那里有祛官和謇长 。 "在以前有法官和警长的蛾市，治督 军发了 淸册。、年鉴》 ，霣 3集， 
第3分册，第 6—8 KJ 由于以翁地方长官的收人，对城乡规定了租賦，这些租赋应当 
霣蠼给不再车受食邑的眼校人员 Q 赏颺是按照门第 官积发 «的 4 城黹（外 省） 贵族和 
贵族子弟在第四年发给，其他官积更离的人在®三年发蜻，（以下内容_扇去了 J 
(从这时起，脹役人员除了获得箱地外，还开始得到一走的金钱齋#，这慧作为对鼉梗 
人员失去食邑的补傣……根揭个玥文件可以看出，肩负新任务的煸方长老苹在1555 
年以前在备地躭有了*远在夺取璿山以前，1551年2月28 S 普列斯乡霣有了这样的 
_度。改箪网维持服投人员的制度联系在一 起。） 用受人爱截的地方长老取代地方长 
食和乡长的办拄不是必须实行的，而是裉据 当地钍 会的赛求貞*实行的。<_去了，远 
不"两宇>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本受 T 新权利 * 軀杈利成了新义务 t 必須向脤扶人 A 黨 H 
租醎。 B 

7 A 这些地方代表參加法院工作最初廉被动的。"《旛&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 
文集>，第2販，第95、96页 (* 38条)； <文獻集一古文献考第>，第 I 鏖，第 1 Z 3 号， 

” “保护真理，珍愤事业*、麴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笫2版， 瓤 152、 
153,156,157^(* 62,68,69 条八 

M51S 年（早千1533年）在诺夫舟罗德* 1542年在科夫达 。 15总年在徳 

维弟， 

7 r <弗拉基米尔期基一布达诺夫文臬>，第2版，第156,157 J60, 161寅(第68、 
72条 h 

，典 M )k 1539 年起 舒伊斯 基* ft 统治的时期，索洛縧 约夫： <历史 h 第 6 卷，籌 
73— 75 页。 

7* "城市 官史。络窗、屏立荈宁囲书馆特罗伊茨货币解 527页 ? 罗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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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傘輕，第 27 夸，第 4S9J^ 

7*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4卷，第304,305页 J 
7 3 〔《米哈隆文集^第45页,〕 

7 *〔<尼科诺夫纪亊、第7集，笫259页。〕 

7 fc R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 ft》, 第1卷，第234号。〕 

7^ 1>尼科诺夫纪事》，第7集，第196、197页 J 

8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察 h 第1卷，第242号。〕 

9 "主 管部门 ——诉松亊务、民亊审讯、部分刑亊审讯、征牧公家的直接稅 fl 受人 MS 
爱 ft 的长老的等级性，神职人 K 和眼役人员，自治和选举产生的机关 9 民选法官的轵 
权和参与刑事法庭的工作。 Mt 献集——古文献考察^第3卷，第36号。）法院长老 
进行审判,*初是不收费的 a (« 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242号，第262、 

264页。> 法典規定民选法亩从亊书记工作 #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250 

号祛官同好人一起进行审判， （<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250号^法官 
和民选长老 在®* 纳*选两人 (* 文献集——古文献考察 h 第1卷，第250号），在佩列 
»斯拉夫利&民中是选三人，此外，还选举两个地方长官。报 酬是: “今后我们和我们的 
土地由他们管辖，我们为他们耕地、纳税、交贡％ (<1555 年佩列雅斯拉夫利渔民章程>, 
««文«集一古文献考察>,第I卷，第242号 j 由选民和神职人员把民选官员名 
单送交英斯科。对未参加法院工作的长老的 态虔以 文献集——古文献考察>，第 t 卷， 

第224号) a 地方长老和刑事餮察的联系以文狱集——古文献考察第1卷，第257 
号)。 推选农业地方官负责征收农亚税，他们也耍去莫斯科 （《 文献集——古文献考 
察*, 1624年板，第3卷， 第 1 J 2 号 h 索洛维 约夫： ^历史 h 第7卷，第 3 S ^1 


10 — 40这是作者在_写第一踱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被 W 去的石印 K 的文 
字及其财注：“地方长老和民选推事助理在忖社的保证下由个人负责处理地方上的一 
切事务 * 如果长老和地方官在履行闵法行政职务方面渎职，則灶以死刑 和没牧 其» 
产 * 被没收的財产补偿给受睿者和贯给取代他们的人，选举长老和地方官的全体选 
民必须监督他扪的工作，使抱们审判公正，及时收激公玄税收，如果他 n 渎职、未龛成 
任务，选民必須付出代价，1556年，诺夫苺罗德州把牧* a 家税款的任务交琀地方机 
^为此，命令各区的所有居民各选举一名贵族子弟和三、四名优秀的地方代表(奇切 
林，州级机构 >，第姑4历史文献补编第1卷,笫94号)，毎个村落也各选一人， 
这些民选长老和优秀代亵必须在社会协助下个人负贵征收公款，送交诺夬哥罗德的主 
事(郎不参加法院工作的地方长老和地方官。见<弗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夫文集第 
2 K ，第 156,153-161 页，第6&、70 釦 <文献集——古文 it 考察 》 ，笫3赛，铕138 
号、主事在征收税歒方面对中央醆府负贵 4 由此可以理解伊凡 tf 帝实施的地方自治 
的政治童义。” 

11 "这是最沉麓的菔役^忠实的地方官。地方代表对收集公款负贵/ «历史文 
献补编〜第1卷,第49号* <文敝集一古文献考察: s 第1卷， mn 4 ^ 克列斯季 
宁: * 霍尔移戈里城简史 h 第44页 + 

12*- I 2* 这是作宭在编写第一版时所 Id 的一段话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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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 文鈹集一古文 献考*\练1 卷，第 mokj 

13 M 571 年灌 夫苺荦 瘍关段文件 。 剂 事轚察 管理地方事务和维持 治安， *文献 
集一古文献考察 h 第1卷，第282号 t 《 历史文獻补编 》 ，第1卷, ft 』76蚤奇坊林： 
W <£ 州级机构>，》501^ 

14--14* 这是作者根《钵分石印版补充材料在«|写第一 ft 时所加的_ 
段话 4 

W fl 奇切林^州级机构>，第粘霣 # 


第 B 十讲 

作者在_鸾第一舨时实标上重麵写了第四十讲。 

**-1* 这是作者部分板街石印联的材料在编写第一贩时所#1的一 
i a 作者在»写»—雇时劚去了石印版中的以下 内衮： •地方行軟系统化小以后， 
地方 机构寳 加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心。这些机构是抿据这祥的思 a 霣立起 来的： 把当埯 
展民各阶层的行 致司法 工作铕合起来。为了选举聱长而召开县级备阶思代表大会。冬 
地在地方长老的鸷理体«和委托他 ti 征收公歎方商 也赏彻 了闻样的思想。这鼉一个 
非常奸的思想，证费在伊凡沙蛊统治的头半期具有深刻的洽国思想，不过事实上并迕 
有宪全付诸实现， 

2*-2*这是作者在编 s 第一魬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石印版的以卞内容 t 
* 在知叱小的地方村社的活动中方针鼉不可能统一的。管辖民选的地方软权 <长老和 
地方官）的莫 jw 科中夹机关未能实 a 这秤统一。它们只能监督地方攻权的工作，解决 
地方民选统治者解决不了的问》,主荽备&督长老们很好地完成征收公歙的任务*在 
这方面知有铁供，期由备种地方代农组成的机构加以 弥补。 这就是大鬌坤会议，文件 
中通常叫作典斯家全 H 官吏会议9笫一次* 坤会 议是十六世纪中叶举行的，当时 
奠斯科政麻在組织地方行政系统方面的活动 ft 著地 加强， 

2* 〔*百章决议集 h 第 31 KJ 

3-5 这最作者在編写第一板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取代褫■去的石印舨中的内 
霣，达«是晚，在莫來科举行了来自全闔备省市的官吏代*会议 1549— 50年 伊凡沙 
*_ 二十岁 w 癲年史 记載了 年:&的沙皇在虹场上向神枳人员和全体 A 民发表的出* 
铯滇说。当时他戴着十字第庄严池走出宽里鼸株宫，各域市的代表齐毚红场 6 沙皇从 
畜台上 （在现 在的圣母升天教轚附迁）两岛卡里典主教讲话， S 來撬戒为他桷 II 手和 
卫士， 

4 O 国书粂约汇饞，，第2集,篇37夸,〕 

5-5 达最作者在编筇第一舨时所加的一晚话。 

450 石*—於 这*作者在镥写第一版时所加的一段话* 

6* 替 feft 嫌失： * 伊凡霍 ff 在《沖牟瘺绅会议上的讲话•文章 h *219- 
224页， 

7-7 这是作者稂搪石印板的材料在编写第 一》 时所加的一段话 + 

8*^8* 这憙作者在蝤功 IT 一板时所加的一段话，用以來代 褫麋去 的石印 联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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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 沙皇在 批搴* 百章*议 集， 的宗敦会议上的供话中，醏示这件車苘1550年的鏺绅 
会议有联系 & 沙壅淡51在 KS 次会议上他和责族同人民和》了*他又对神轵人 M 说： 
镰要轉麴你们的赞网，才能按老 办法* 改法典 a f 两其他官吏一进 出席# 绅会议的 
神积人 员赃然 对沙皇此举表示赞闻 0 弗拉基米尔斯基一布达诺夹文集>，第2版，篡 
11$K » 氟3条 * B. O* 克_切夫期基:*古罗斯鎩绅会议代表的组成\载 * 俄罗斯思 
想》，#；1卷，第154页 4 >但是觀据达些话很 准判断 ，究竟在缰神会议上只是声明歎府 
要_«法典呢，还是代表们已经宜读 了麵的 法典，觥象后来向缵绅会议 宣读两 列克谢 
沙塞的法典一样》第二次缗坤会议是1566年为两波兰打仗的何 疃而举行的* 我们记 
得，1358年伊凡沙皇为了同西欲直接打交道商征脤了利沃尼 i 鲭士团 * 波兰团王西基 
兹覦德_奥古期都根据同骑士团团长_结的条约为利沃尼亚说儈。沙皇对波兰宜战* 

霣开得胜，拿下了波洛茨克等城市 * 波兰国王求和，*他夺取的利沃尼亚«市和立» 

宛滅市让给奠斯科 * 为了钛爰苔根掮被兰_王提出的条件苘他议和这一问應作出决 
定，沙龜想求一下地方代表的*见，为此干1566年召开了*坤余议 6 达个会议的 
文件保存了下来，根捶这个文件，我们可以了解这次会议的坦成以及讨论橡所攤出的 
问 S 的情 

胃出麻揚坤会议的既有民选代表，也有非民选的代表 4 后者来自两个最高机 构：教 
会的一 宗敦会 议：政府的一贵族杜马*它们全体參加了*坤会议，代表们来自全 
国的官吏、羼役人员和納税 民众* 他们是莫斯科雇牧官员、首都亩府和商界的代表 6 
为了9解甘都商界代表的坦成，必须记得他 fl 的姐织 情况。 莫斯科市的商界是由这样 
—些人组成的：客商、龕级苗人 （相当 于我们现在的商毚類 Rh 两个麻会和一 ft 公 
会 9 费如15祕 年鑼 绅会议的有一些客商和四十名来自甘都其他商界的人士 * 根钃 V 
坤会议的记录来看,代表外省的代表是很少的，出席会议的只有托 罗佩茨 的三名地主、 

斯摩梭斯 芘市的 六名公会代*和二十二名酋 If 代表，参加1566 年# 坤会议的州 tt 代 
表躭是这些。这些地方官员鼴然愚被邀请参加会议的， S 为繙 绅会议所要讨论的问 R 
同他们最有关系，他们爰阂立 H 电搂壤的地区的代表。由比可见》 参加 15你年纘#会451 
议的主要是首都的官员，在十六世纪结京以貧还召开了一次缰绅会议，但所讨抡的闷 
H 只有一令* 1598年费奥多尔沙皇进世以疳，桷里克王■中供1%田隶雎人《有薄主 
的塊地。为了推选一个新沙皇，召开了缙绅会议 * 参加这 次鏺#会议的地方代表比上 
次会议要#得多：遁请了四百五十来人，两个最商的执政机均也出麻了这次会议。寒 
教会议的九十九人、 * 族吐马和服役的莫斯科官员共二百七十二人参加了会议 * Ife 此 
以外还有四名军官、 二 十一名英斯科客询、两名 离级商 会长老、十四名首糠公会代表。 
来自州级的代表有三十四名 tt 市贵族、来自诺央哥7德邦两个区的两名商人,还有来自 
男外两个外省城市别列夫和乌别雅罗斯拉幸茨的代表 ( B . O * 克蛳切夫 斯基： *古俄罗 
期*绅会议代表的坦成 》 ，載^俄罗期思想 》 ，笫1卷，第135页及以后>。这諕愚说，在这 
次纘绅会议上占榧大比童的長首9的服桎官员和的晚 言员. 首 tt 和各州的地方代來 
并没 有得拜 自己选 R 的任何揖杖。 象上次 的#绅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没有讨论所 II 出 
的问没有进柠辩论(在1566年的会议上，我们没有看拜辩论 h 所有的官员分成小 
級。每个小粗由一个*几个官员的代表姐成，*出自己的特殊纛见，《者提出忠舍* 

主张 a 在 t 566 年的会议上，神职人员觥下列问 B 搛出意见：究龛是缠续同 政兰 打仗， 

夺取螫个利沃尼*呢，违*根煽》兰60 王提 出的条件实行和解： 4 堆护田王庇护的利庆 


439 




KM 城市，得到它们，这是君主的惫我们的贵任是为君主析祷上帝，而不是錡 M 
主出谋趔策/其斯科大贵族、侍臣和官吏 声称： ‘这是上帝和君主的吩时……正象上裔 
告诉君主的那#。’而他们的思想是继续战争《奠斯科的贵族提出了达样的声明 ：‘这 
是上帝和君主的吩咐，我们臣仆认为，君主应当夺取楗波兰 B 王占領的利沃 尼垔槭 
市 。 f g 国书条约 c 编\第1集，第192号。）其»亩员也表示了闻样的意 jsu m 
是拿玺大臣维斯杵瓦托夬表示了不阏的塞见，提出了同法兰国王进行和谈的 to 步 
条件 *■ 

“从以上列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十六世纪会议的组成情况和性根 &然， 
不论爰它们的组成情况，还是它们的政治杈成薷不是十分成熟的 a 有人曾设想由各邦镲 
振代表，徂是十六世纪薄绅会议的实际粗成 〈 t 不出充分的代表性）并不是 由备邦 
代表的 a 我们所了解的两次缙坤会议主要蕞代表首都的 。外 窬应邀与会的并不是所有 
块市的代表，与会的县级代表根少，主要 是网讨 论的问組最有关系的那些县域的代表， 
452痒者其代表正好在召开绪绅会议时在莫斯科*同样的，缙绅会议的政洽意义也设有确 
定下来。政府向1566年縉绅会议捤出了鬨波兰交战的问蘼，所有的食员都主朱拜《 
兰打仗 * 把这个 问級交 给君主决定，只要君主一下命令，他们就笮备为 g 相®。过了几 
年，于1570年开始同茈兰谈约，最后媾和，嫫和蕞在没有地方代表参细的情况下实现 
的，而且所柜捶的条件正是瘠绅会议的代亵以前所拒 绝的， 1593年的代表会议具有 
非常典特的性它具有立宪的权成， a 为它嫩 开沙皇，把 ffl 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 
手里(这是约夫总主教的话_索洛癱 约夫: <历史力，笫8 卷,笫3 页）。为了推逸新沙衋* 
人 r 不再认为必须召开缰坤会议，因为人们想立为沙皇的戈都诺夫自已赛求召 开婿绅 
会议》以前，总主教同贵族和奠斯科的官员们要求 戈都诺 夫接受皇位，认为投有必要 
为此召开縉绅会议 5 从政府対1566年缰坤会议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六世纪的 
嫌蚌会议只具有谘询性霣 4 各邦和高級政府机构的代表 C 1 被请来提出惫 E : 人民群众 
* 意不應#承担斩的负担，有&有这#的力置，长期的战争带来什么后果 fr 由此可见， 
鑀坤会议 e 费硌询性的作用，反映群众的情 a ? 和餌力，当时的社会也认 为播坤 会议是 
s 这种作用的，十六世纪下半叶，其斯科一位有才华的政论家写: r 一旌文輋，皮对寺 
院土地占有偏。在这篇文聿中，玫论象要求宗教当局支抟沙皇做这样一件好亊：每年 
召集备秭食员听敢倉见，毎天向 薄众了 解下情\沙皇利用这些谋士的童见，将可以 
了解治®的事情‘达些人可以向沙蠱窠报下淸，以便妥赛治 a ,’ 由此可见，十六世纪 
的具斯科軟治象们认为每单必须召见地方代表；以便沙皇了解国愴民心（补充政府机 
构的不足>。在达方面可以看出十六世纪召开两次缓绅会议的 动机： 1. 1550 年的殤 
绅会议被政府用来向民众宜布它打算采取的行动方针，并铒和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 
突* 2. 1566年的縉绅会议表明》这神会议被政府用来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情络和情况， 
这两个动机可以说明为什么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家出现缙坤会议的毎因。在十六世纪 
中叶以前，我们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会议 t 把缙绅会议同十一世纪和十 
二世纪的老的喊市谓彻联系起来，是徒劳的 0 后者是一种性质和起箱完全不同的政给 
会议。 城市谓彻不轰地方代表机构，它是 tt 市会议 & _#会议不是块市代官人，十 
453六世纪*在完成大俄罗斯抽统一后，莫斯科政府商瞄两个困难:箬一个困难是嫌一起来 
的社会的组成。萁斯科政府铣治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由各种不两的、 以酧 互不相 
关的软治旅位形成的，由分封公5和岧由城敢公社形成的》这个政府所領导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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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社会： 它分成许多分餃的、不稳定的.利 M 和庙望各不相同、 S 至互相敌对的阶 
敢, 必须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组成部分闭结起來，齐心协力，共同朝一个方向努力。为 
此，截要把这个方扦告诉全国。其办法妹是召集全国备級官吏代表会议。第二个 m 难 
迳缺乏适合的拧政机构。政府在新任务相要求的面前®到吏加困难，必须了 解民怙 
#0经济镝况，通常在地方和最离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地方行政机关。但產十六 
世纪的莫斯科政府在地方上拥有的行政机关很少，或者不大告适，州级眘理机关是胀 
役人员.然而他 们是 军事人员，而不是行政宮员，他们短时间呆在外富，是为了靠它们 
维抟生活，而不是去领导它们，真正的行政人员悬主亊和助理主車，捃一个助理主事 
说，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沙皇的时代，全萁斯科国家有将近一百名书记和一 
千名助理主亊(科托希欣，论阿列克谢 * 米％伊洛维奇统治下的轶国\第96 贝夂在 
十六世纪则少得多了。这些主事和助理主事同食邑贵族一起巡访各县,然后返回莫斯 
科，让另一批人再去 <这*衡门官僚作 a 的萌芽、由子行敦机关不多， 政府® 把一部 
分疔政本务和行政贵任交给地方上的民选代表（长老、地方食、百人长、滅市官吏）承 
担，中央政府通过地方上的民选代表治理国京后，当出稞涉及达十成那个&农者全_ 

的问題时，当盏 要了解 下情时，便召窠这些民选代表商置由此可见， 缮绅会 议是由 
于下列两个原因产 生的： 1. 大嵌罗斯在政治上的统 一_ 2. 设立地方机构，而 缙绅会 议 
是这哇 地方机 构的集中表现6地方自治所沽掮的原则垦连环保，印地方讨社的人人负 
责制 u 缙绅会议悬全民连坯保的最 高形式 a 参加缗绅会议的地方代表通过一定的决 
议，保证使自己领导的选民承担决议所规定的负担。 

“十六世纪的地方机构及其致治上的琅翕体现者缰绅会议摯好不过地说明了荚斯 
科国家制度的性质。这个国家恳从十五世纪中叶起通过艰难的过程缦慊地形成的，到 
十六世纪末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有自己的持点。 我们看 i (，它所依据的 M 
则毚：在吐会各阶级之间强 w 性地分推国家的賦役以及由地方上的民逸代表处 m 国家 
亊务。由此可见，作为国家制度基础的基 劳役、 租賦。区分社会各阶级的是租賦的多 
寡，而不是杈利的多少 。 当我们评价某一国家制度时，我们首先要 问： 达个斜皮是以 * 454 
fe 制为基拙呢，还是以 社会参 加营浬、以人民代表制、以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独立栓为基 
础（奇切林，州级机 构心第 51页 h 在莫斯科的国家结构中，这两种类型的机构都有： 
除了反映集权«望的机构外，我们还者到反映地方社会独立性的机构 。 但悉这种地方 
自治以及地方代表机构只不过是中央集权的®从工具而已 p 这躭是十六世纪末茛斯 
科® 窠结构的特点， 

8 a ~百章决议集\第39页」 

书条约汇编>，第1集，笫】92号, <文献集一古文献考察八第2卷，霣 

6、9号 J 

(< S 书条约汇编 々，第 2集，第37号 & > 

* r 百輋决议*》，第打页 

8 ff # 瓦拉阿晦奇迹创进者圣谢尔盖和格 尔曼的 浚诖， * 漕古委 M 会活动纪事>, 
圣彼#螌1895年版，筘10版，第2分册*第 29—31 页 6 > 

8 e (《历史文献补编》，第2卷，第222号； B . H . 位特金 ： <古罗斯壜绅会议沱们 
的 历史和 组织情圣侏樺霣 1 SS 5 年版，第 S 6 页及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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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t 间时代 人关于 ■王第 米恃里的传说 *_ 圣被捍堡 1831年 ft, H- 4斯特里 
亚 ft 夫 K， 第 1 卷，雾 7页„> 

«■ (乌尔热《特: * 供罗 JRB 家状《»，第 16'88 R *> 



人名 


A 

ABrycr^ Kecapb psMCKHtt 奥古斯都 
(罗马麄帝）124,125,331 

ABHMWiex, 扭 6JI. 阿维麦莱克斯 (圣经 
中的人物 ） 195 

A»paa Mj 6 h6ji. 正伯拉罕 (圣经 中的人 

物）176,183,430 

Aaom 变当45 

AflamcB AjicKcdl 阿达舍夫‘阿列克谢 
164*169, 173,182, 191, 374, 375, 389, 
428 

A36«k, xau (uapt) 阿茲比董克〔可汗、 
(雳王）〕410 

AjieKCaiUQ), KHJO^ JIHTOfiCKHtt 亚历山 
大(立»宛主公> 117 

AJKiccaHAp MiuaflnoBHH, KH43b teepr 
CKOfl 茧历山大-米吩伊洛纗奇 (特 钂尔 ; 
王公> 20 

AJKKcaHAP OmeB9eB 史历山大甲奧舍 
夫 a 夫250 

AnescaKAP I亚历山大一世 28S 

Anctcaejp 刃 pocaabkv HescKHtt 
(AjiCEcaiutp BcrtHinrtt Xpa$pu &>， 
茧历山太 • 癱罗期拉嫌奇•涅 
夫斯基〔王公 <勇軚 的蒹历 由大大帝)〕 
7,15, 16,22,43,49*50,^8 

AJKKcauApOB B.A^ B.A«3E 历山德罗夫 
40S 

Aiicsceeau^ BoinumiiiKM 两列宽谢也 

夫家族(世*供主们 > 301 

Anexcefl, hhwjxa W 列克谢主） 


索引 


158 

Ajieiccea MaxafijrOBin, napb 河列东 
谢 * 米啥伊洛鳜竒 (沙 皇） 233,275* 

450,453 

AJieKcufi, zrfUTponanuT 阿列克谢(总 

主教 ） 1邛 

AH^peft Aji« iccaHApoBH 1 ! ’ iuifl3b ropo- 
安®烈 • 亚 历山癱 罗鏃奇(戈 
罗 II 茨 王公） W ,22 
AffApeft EOrOJHOGCKHtt ^ KHH 3 b 安德烈 ♦ 
鲍戈鯽勃斯基(王 公） 6,9,53 
Amipei BacunbCBH% Bojiorojh 

CKHft 安德烈 + 瓦西里耶幸奇（庆洛格 
达王公 > 419 

AHApefi BacBJiteBD4 t ymnoicHfl 

安德烈，瓦西里耶嫌奇(乌格里奇王公） 
128,419 

Aliapeft XoJlMCKHtt, KUfl3b 安德费，霍 
尔皞斯 基<王公> 161 

AH^peAH 3axapbHHH^, nocftQBBK 安癱 
烈扬+扎喑里英尼奇（地方行歎长官） 
90 

acKff, u&paa^ 安•斯堪西•(皇 
173,195,428 
Aiota, HMoeparp^ua 安蠊 (AL 后） 235 
AHTeitopj OoaicecTBO 安奉(神 > 195 

AhtouhA CkACKKfip npenojto^HuS 逢 
安东甩.西斯基251,253,261,263 
Aaostmm K ft 罗 195 
ApKOA^ft, mywfiv. 两尔辛幸 (ft 道除长) 
61 

AxMar^ xaH 拥合岛 〈汗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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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aceHOK 少 eaop ， 6ojiphh 巴先诺克♦费 
多尔(大贵族 ）220 

BaCMa HOBE4, OnpHfllHKH 巴斯驀话夫父 
子(特辖军 ） 185 

EaTopHti, KOpOJifc E, 托里 （ 国壬） 196 ， 
207,233 

Eai wfi t xaw 抜都(扦 ） 7 

EejieBCKne, KHirswi 別列夫期基（王公 

们） 111,142 

H . 几 别利亚耶夫 298» 

311 

EentcKwe, KHH3i>» 别尔斯基 ( 王公 fl) 

142,164,18S 

EepcetOf BeKneMRinev Hb4q Hhkhthh 
别尔先 • 别克列米舍夫 * 伊万. 尼基季 
奇 157,160,161,163,165, 167,348* 
402,427 

Eopuc ： AjierccaHApoBEHp wmoi* raep" 
cicoil 跑里斯， 逋历山德罗雎奇(恃經 , 

尔王公 > 42 1 

Eopuc BacajTbeBH^ EH«3b BcmommS : 
跑里斯，瓦西里耶缠奇 <氏洛茨王公） ' 
419 | 

Bopiic rojiyHDB, napb 鲍里斯 * 戈餌诺 
夫 ( 沙皇） 306,310,323,326,377,382, 
393,394,443,452 

E07(TK>3«CKH« KHfDtfl 绝•丘 0 斯基(王 
公）18 

Byccott 布索夫 3M 

EyTypjiKHti Boape (khasm ) 布困尔林 
玟族 ( 大贵族、壬公） 140*142,146,150, 
152,425 

B 

Bapnaa^ BaxcKBfl, npenono^Hufl 逢 

_ 瓦尔拉 » •瓦 B 斯基 57,256,413 

BacQ^Hfi Ejiaveuwft 瓦西里 4 勒拉任 
内 450 


II BacKnt^fim TeMHbifi 

瓦西里 = 世（失明王公瓦西里耶 
维奇） 17-19, 28, 36,37, 40-42, 44— 
49, 69, 101, U1-H3, 125, 12% 130, 
132,133,138,204, 220, 266, 273, 275* 
410,412,420,423 

Baccurafi UBOHOBif'f, k 胡 3i> X 西里•伊 
凡诺维奇耶维奇（芏公 ） 421 
Baciumfi I ^HMnrpHeBUV» iciU3i> XIS 
里一世季米特里耶维奇 ( 王公 ） 26,40> 
42,44,49,51,75.410 
Baco4m£: III M&aHOBiw, Kujnt 瓦西里 
三世，伊凡诺维奇 〈王 公 > 40*108,109, 
111, 113,118,129,137, 159—162, 164, 
344,348,42^424 

BaCHAUfi K>pbe&H 1 KOCOft KHfl 3 Ek 

眼 X 西里 * 尤利耶缠奇（王公 ）37 
BaccHas, apxn«m£Kon 瓦西安 ( 大主敵） 
136 

BaccnaH Kocoft (B. H. narpHKeeB ) 斜 
眼瓦西安 (B,H, 帕特里克那夫 > 16D* 
274,284,317,405 

BaJibjnuHHOB&r ， 6oxpe 瓦利英明锘夫 
家族(大贵族） 140,142 
IfeHfOKOB, ^ffOpJiHHH 文纽科夫<尿找贵 
族 > 236 

BacKOBaTbtflj -HMK 维期科瓦蒂 〈主 事） 
JS5.452 

BhTOBT, KCpOJIb J1HTODCKH0 乘托夫 
恃 ( 立》宛国王 > 26,42,114,420,421 

Bna^aMiip SoeBOJi 如❶抑 ％ KKA3t> 鳝 
拉基米尔 * 弗谢沃洛多淮奇 ( 王公 ）7 
Bua^Mup AHopeeBBrt* 弗拉 & 

米尔 * 安德列耶维奇 ( 王公 :> 2&S 
BjianHMHp AnapeeBH^ minb cepry- 
XOBCKOft 弗位基米尔-安德列嘛鱷竒 
< 谢尔普霍夫王公） 34,41,21^219 
Bna^HMHp Aniipeeun， kh ^3 b crapn* 
HKHft 弗拉基米尔 • 安想列耶维奇（斯 
塔里茨王公） 160,183,184 








Bjt^^hmhp BcesojTOjiOBin MonoMax^ 
KHH 3 b 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 
奠诺马辏(王公）58,60,119,124,125, 
135,194 

BjiailHMHp CBRTOtyiaBHM CBflTOii* KHH3b 
弗拉:基米尔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斯维 
亚托伊（王公）50,70,72,168, 169.245 
lOpbeBHH, KHA3 & 弗拉塞米 
尔-尤利耶维奇(王公 ） 7 
Bjiaumcna 屯 aeHrepcKHd KOponb 弗拉 
基斯拉夫< 匈穿利 B 王）117 
BOllKOHCKHtt, KPJESfc 氏尔康斯基（王公） 
155 

BOPOHUOBM * 6 o»pO 庆隆佐夫 (贵族 > 

140 

BopOTblUCKRtt KHS3l> MJ1* 沃 

罗®斯 *( 王公 ）2t3 
BoporuHCKHe，KHA3M 沃罗登斯基(王 
公> 111,112,142,184 
BcesoJiOA Eojibmoe rne3AO CM t Bce- 
bojioh K>pbeBU4 III 大窝•典谢沃洛 
德（见弗谢沃洛铯 * 允利耶维奇三世） 
BcesojiOA HI tOpbeBHi Kaw\b 弗谢 
沃洛德 * 尤利耶维奇三世 <王公）5,7, 
15,21,36,43,49,61，62,108, m ，420 
BceBOJiOA OjibroBm，KHfl3b 弗谢沃洛 
德 • 典利戈维奇< 主公） 78,30 
BC^BOJK»KCKllfi| HBclE l |] > U：M]irpH6BlIH ] i 
伊見 * 季米特刺耶播奇.弗谢 
沃洛日斯基(王公）44,412 
Bx3eMCKne, KHsnhn 成雅泽嫌斯基家族 
(芏 公们） 112,420,421 
BineMCictid A4>-, kh«3i> A 申.成雎泽姆 

斯基(王公 ） 177,185 

r 

r«a«on 格杰昴 I% 
reAHMim, KH»b JIHTOBCKHft 格季明（立 
陶宛王公> 153 

repacHM Eoji 即 hckmJS; 梅拉西拇 • 绝年 


全斯基 3 t 7 

rcp6epuiTcfiH C C + 格尔别尔什泰 ffl 
70,73*74,96, 120, 137, 20S fr 225, 226, 
317,406,435 

Die© KHS3b 格列動 * 斯 

维亚托期拉维奇（王公 ）421 
D1HHCKH&，KHA3b 格林斯基（王公）^04 
rojieiniHa, KHarana 戈列宁級王公夫人 
368,273 

rOJlHUHHblt EHfl3bJi 戈利琴家族（主公 
Cl) 142,153,207 

rOJIOBHH, 60flpHH 戈洛文（大贵族 ）155 
rojiOBUHbi, 6oflpe 戈^文象族（大贵族 
们）140 

ropceti Ibsii* Xb^. 戈尔西393 
rpa^oBCKHtt A.A. A.A. 格拉多夫期基 
217 

Fp^ropHfi HawaiBHH 格里戈里+纳西 
盎的135 

rpo3Hbi£ 一 cm+ Hean IV BacHjn«- 
pwh rpo^nwft 雷见伊凡四世窗帝 * 
瓦西里耶编竒） 

rpjnnoa b^ciok 格里亚茲诺依.瓦休 
克183 

A 

AaBWA, npopoK 大卫（先知）195,196 
.aaBtmoBbi, 6o»pe 达维多夫家族 (大 

贵族 H) 142 

AaHHIUl AjlCECCaHJipOBH4 4 KU 幻 b 达尼 
尔 • 亚历山辑罗维奇(王公> 7*13—16, 
19,51 

ZlHMHTpHft AjieKCaHApOBB 4 » KUfQb _ 
米恃里 • 亚历山律罗维奇<王公）14,22 
,ZlMMttTpH^ H«aHOBH4 AOHCJCOfl^ ECHJl^b 
I 孝米特里 • 伊凡诺维奇 * 镅斯科伊 （王 
1 公）17,23,31,33,34,36, 38—42,44, 
48-50,110, 129,132,158, M9 

I ^KMHTpUfl HBaHO&H4, liapCBH4 t CblH 

H^aua IV 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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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伊凡四世 之子》 1 34,160 I 

iXKMHTpKft HvaUOBHH, mtfH3li BHyic| 
Hsaiia III 孝米特 里 • 伊凡® 嬝奇 (主 
公，伊凡三世 之孙） 129 t 130 t 159,423 
ASMHtIWtt tOpbCWM KpaCBblH, KHflSb 
季米特 里 * 尤料耶嫌奇 ■ 克拉斯内（王 
公） J7 

J^EMHTpBtt lOpbCBIM UleMflKft, KBJDb 
季米特里，尤利耶》奇 ■ 舍米正千（王 
公） 4J,46,m ( m4Ii42t 
只 lkmucatt，npenOAo6HLifi 圣辛奥 西 
259 h 

Aocm*^ 瘙西费伊281 
JlwncoaoB M,A, M*A. 吉正康诺夫 
404 


apxaemtcKon 叶•菲米 

(大主 ( k > 103 


季格尔-商* 第< 疇山王 ）I7S 
EJiena DraKacaji 叶蓮嬅 * 格林期卡 ft 
11^164165,204 

Ecarei^Ha XI»OMnepaT^i|S 时卡德林 
籌二世(女盡 > 235,288 
E^P^m, crapeq 叶弟廯獬 (长老 > 264 


3a0ennH H.E. H.E, 扎 S4 林 6 
aaosepcne, wxsbn 扎奧译尔 期基象 IK 
< 王公 fl) W 

34xapbHHw, 6o«pe 扎 ％里英家族 （大 
貴渝 «> 142,173,428 
Sesc, 603KCCTB0 宙斯 < 神 > 

3hmhh A.A- A-A . 齐明 
浲齐里鱗 195 
npenOA 06 nutt 圣佐西乌 


CBJTteRIT ? rp 03 «utt 炉凡， 沙蛊伊凡 
(览 伊凡西坻雷帝 • 瓦西里耶*奇> 
MBAEf AHflpeeBH4 t KHA3b MO^dttCKVlfi 
伊凡，安*烈耶嫡奇(真扎伊王公 ） 耵， 

m 

tlsaH KOflU 伊見 • • 

拉季来罗嫵耷(玉公 ）219 
Hbqh ^stwrmovtn Kfumta^ tsbx3iu ^ 
凡•达尼洛鱷竒 * 卡科 ii (主公 > 14- 
17,20—22^24—27,39—双36,笄， 

41，44,49,51 3 153, ZLS, 377*400 


伊凡诺维奇_克拉斯内（王公）23,49 

Hboh Hb 油 OW1，l^ui3b, cuu IfB«m 

nr 梦凡 * 伊凡 Wl 耷 （王 公、辦凡三 
世之子）1^,423 

HsaH Hsahtona % tiapeanv , cus Heftna 
IV 伊凡，伊凡诺_奇(皇±子 、费凡 » 
世之子） 134, I 75,3 M 
HaaE 111 BacHJtMAH% mxsb — 

设 • 友 : 西里 蘼鲰奇 ( 王公） 2 ^ 40 , 49 , 

87 t 99 t 100 — 106 , 108 , 1於， 111 —H 3 , 
U 5 S U 7 t IIS- 123 , 125 — 133 , 1 地 137 , 
140 , 153 * 1 J 7 » 159 t 160 - 162 * 172 , t$ 4 f 
2 l 7 * 2 S 3 ,m 291 , 34 $, 401 , 402 , 419 ^- 
421 . 422 , 424 , 432,443 
HftaH IV Bacnm^ewn rporautt, aapb 
伊凡四世餮帚 * : c 西 m 摩鑰舟 （沙龜） 
112 , 118 , 12 )— 127 , 134 t 135 , 137 , t 43 r 
144 , 145 , 157 , 159 — 161 , 164 , 165 , 167 — 
173 , 177 , 178 , 180 ^ 185 , 187 -I^m 
208 > 212 , 225 , 230 , m t 241 1 242 , 232， 
266 , 276 , 384 , 317 , 331 * 355 , 356 , 360 , 
366 , 367 , 打1一373 _ 375 , 388 - 390*392 
— 395 , 3 SS- 3 W ，392 — 395 , 397 , 4 Q 2 , 
403 , 405 , 427 , 42 ?, 430 t 431 t 436 , 446 , 
i 449,450 

, Hbwi nefwc « TOB 伊凡.懷列斯拳托未 



IS2,185,405,450 

IfBamKa, KpecrtABmi 伊凡什卡（农民） i 
264 I 

6^6st. 耶法伊（圣经中的人| 

物）195 

Mbc>C 耶麻.纳文(圣 ; 

经中的人物）作5 

HjiapHOB» MHTponOJtBT 伊拉里 l|U 总 

主 *) 245 

MoaHB Snatoycr 鍤 M 家约输 195 

MUTpono^nT 约阿萨弗（总主| 
教 ）1SS 

Hob, naipnap^ 约夫(东正教的总 主教） 
452 

Hohs, apxnenHCKOti 约绝(大主教）101 
Ilona, MHrponojiHT 约纳（总主教 ） 45, 
46,217 

Hoch<|» BonOKOJiaMCKBt, npenoiio6Hbitt 
玉约塞夫*沃洛科拉姆斯基136,137, 
317 

H0CH4» BOJlOUKIfit, Dp^OAo€nfa[tt 圣约 

萁夫 • 沃洛茨塞 263,268,269,270, 

272,273,276,280-285 
Hcann, npopoic 伊赛王（先知 ）195 

K 

Ka3BMHp IV卡齐米尔四世 77,110, 
117 

Kajorta — cm, HvaH Aamuio 兮的 Ka- 
mtra 卡利达 (见 伊凡，丹尼洛维奇 + 卡 
利达） 

KapaM3BH r H,M. H.M. 卡拉娵律 199, 


Khpujiji , Coffpim 基里尔(大贵 SO 12 

Khphjiji Beji03epcKHtf» npenoj^o^HUft 
圣塞里尔 * 明洛泽尔斯基 33, 276* 
279 

Kh|>IUU1 Hoboc3«pckhE 基里尔 * 访庆 
耶译尔期基206 

KHnpHaH» MIITpOnaiDiT 基#里安（总生 
教） 25,279 

Ko6skob 科比茧科夬 336 

KonCTaHTHH BjiaAKMltpOBHH,. KfM3^ 
P«aaMOCHft 康斯坦丁 • 弗拴基 米罗嫌 
奇（梁燹王公> 14 

KoHcraHiHif MoHOMax, HMneparop 
斯坦丁 ** 锘马赫 (皇 帝） 124 t 125 

KopHHJmti KOMCJIbCKBit 科尔尼料’ 
科麦昶期塞260,266 

Kopo 6 bmt , 6 o 叩 Hu 籽罗比英(大费族） 
110 

KOTOnnaam XK . T . K . 科 M 秋 204* 
223,233,234 

KouiKHHbt , 6 onpe 科什金家族（大贵 K 
们） 140,142 

Ky 6 eHCKH ^, Kronta 库禽斯 基家族 （王 
公们 ） 18 

! KypaKlfHU , KHH 3 MI 康拉金家族（王公 
们> 1松，153 

KypCcKHC , KHA 3 M 库尔勑斯基家族(王 
公们）141,142 

| Kyp 6 cKnft AniipeS , Kwtib 安德列* 庫 

!尔 勃斯基(王 公） 134,157, 165-167, 

；170,172,173,176,180, m t 185—187, 

1 189,194,195,203, 285, 392, 402, 405, 

424,427,431 


KacuM, uapeeirt Ka^ancioid 卡西姆 （喀 
山里太子 ） 204 

KDanniHH Poahoh, 6oaptm 宪瓦卄宁 - 
罗季昂(大贵族 ） 10 
Kp4mHHny f (Swipe 免瓦什宁家族 (大 
贵族们 ） W 

KapctlKa 基列伊卡 205 


KyuK (Kynsa) Crenan HaanoBHH, tu- 
C-UKHfl 库茨免 • （庳 奇卡）斯捷潘， 
伊凡诺維奇 < 千人长 > 7,8 

JI 

JlaHHya. r, r. 兰努网 70,79,40S 
JlapHOHOB^ nOMCOlHK 拉里昂供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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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J27 

JlaTKHH B*H. 拉特全 406 

列夫申 316 

JIaceiUlMMTpHfl I 伪季米特里一坦: 306, 
Jliorep 梆搶尔 190 
JLmyHOB 利雅普诺夫 326 

M 

Mafcapn3，MifTpoiranar 马卡里(总主 
教）172,252,375,450 
MaKCHM，MHTI>OnOJIHT 马克西姆(总主 
ft) 23,24 

MdKCHM rpeK, MOHaTt 乌克西姆，格 1 
列克(餡逋士）157, m f 162, 163,2科， 
285 t 405 

ManioTa CKyparoe (rpHropaM Hkobjic- 
Bm njieiQeeB-EeiibCKu&) 马柳路 * 斯 
库拉托夫<格里哥里 I 雅科夫列维奇•普 
列谢也夫 - 别利期基） *79,191 
MaMafi，xan 马迈（汗）23,110 
MaMaToa* noMenmK 马马托夫<地主） 
327 

Map*cper 乌尔热列特20^214,306, 
307,394,395,406 

£opet«^3i^ 马尔法_ 

绝列茨卡娅（大责族 夫人 ） 103 
MdpbH EopncoBna, khathha 搏£ 嫌. 

1&萠索夫娜(王公夫人> 120 

MaxMcr-CajiTap, uapb 马赫表特苏丹 
(沙裏） 1S2 

MeWUKHe , KHfl 3 bfl 麦泽茨基玄族 <王 
公们）112,184,421 

McHrfiH-FHpeft, xau 鲴格利一基列伊 
(汗 > 12* 

MHKynmfCKHe, khasm 米燦林斯基家 
族 (王公 fl) 142 

MmitotHB Bji, Bjt. 米柳京 272 
MHpOIlIEa 609pHH 未罗什 

卡 + 疰茲金尼奇(大贵族 ） 8? 
Mhjhokcw n，H, n H. 米留科夫 147 


Mnxanjr AnettcamipoBiFf , KRmh raep - 
CKOft 米呛伊尔 * 亚历山大罗维奇 C 特 
维尔王公 ） 23 

Muxaaji AKApeeBH ' khh ?^ MpefidCBt 
米哈伊尔 ■ 安檐列耶维奇（維列 ft 主公） 
108,105,419 

Mbx^hji AiutpeeftB % KR^b mouA * 
CKHtt 米喑伊尔，安德列啪鏹奇（霣扎 
依王公 > 37 

M^xann BCCBOJTOItOBH% KH«3b HCpHH- 
roBCKHtt CBjrrott 米％伊尔，熬谢庆 
洛多维奇 切尔甩戈夫王公(革徒） 

111 

Muxasu K ^ oncKHtf » Monax 来•伊尔 • 
克络瞥斯基(修速±) 103,104 

Muxattn Qnejibico 两％ KHH 3 b 来喻伊 

!尔*奧列利科*奇(王公> 104 

MnxaHJi <^ aopobh % uapb 米味伊尔* 
费奧# 罗维奇（沙* > 224,233,313, 
417 

MaxaHJi 只 pocnaa 奶， KE 93 b TB«pcxot 

米吩伊尔 + 嫌罗期拉*奇 (特 •尔 王公） 
20» 43,81 

Mnsaa^i ^pocjiaBin Xopo6pHT, snob 
来哙伊尔 * 擊罗 斯拉#奇•霍罗物里持 
(王公）7,13 

Mnxamco CTcnatow, Cojipidt 米给尔 
科 • 斯捷潘尼奇 < 贵族）桫 

MHXaJIOIf JIbjbbh 米给味 * fi 特文 
20?, 210,362 

Mohcc 你 ， npopoic 摩西（先 知） 195, 
1 % 

MOHOMax 一 CM . BjTdflBMHp Bcesano * 
flOBH 4 MOHOMax 奠诺马赫 OfL # 拉 
基米尔 • 弗谢沃洛多维奇*其诺马|»> 

MOPO 30 BU , ( Soape 莫罗佐夫家族（大贵 
族们> 140 

NtCTBCJiaB , Kimb ilHTOBCKUfi #期季 
斯拉夫 <立》宛王公 ） wo 

MpTBCJlaB VAaJIOfr, Kl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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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季斯拉矢 * 姆斯季期拉维奇 • 乌达I 
洛依 (王公 > 62 

McTHCJia&CKHe, KHA3bfl 姆斯 季斯拉 夫 
期基家族（王公们 ）142 
MCTHCJiaBCKHfi 少 . ， KHA 3 b O . 梅斯季 
期拉夫斯基家族 { 王公 们 ） 421 

H 

HettOJiHH K,A* RA. S 沃林217,342, 
406 

HeMHp, nocajuiMK 庄米尔(地方行政长 
官 > 104 

HHKOJiafl I t uapb 厄古拉一世（沙皇> 

288 

Hhkoh^ EryMeH 尼康 <修道院长） 270 
Hhji CopcKHft 尼尔 * 索尔斯基 263, 
230, 28t, 283* 284 

HoBOCKJibCK}ie» KH^nbja 诺沃西利斯 

塞家族(王公们）111,112 
HoroncoB-06ojieHCiCH&» khh^ 诺戈 
特科夫-奥鮑连斯基（王公 ） 154 
O 

06o；ieHCKHC, KH3I3IJ1 奥嫌连期基家 

族（王公 fl) 154 

Obiimh^ Boe^o^a 典夫增 (督 军） 157 
OAoeocKire, KOJ^bH 奥多耶夫期麄家族 
(王公们> 111， 112,142, 146* 184*420 
O^ocbckhA, wmmt 奥多15夫斯基 <王公） 
150,152,425 

On 魄 <9Aroft 奥拉夫（圣徒 ） 65 
OJier, ctta wpnHTOBCKoro Kosan 奥 
殉 ft( 切尔尼戈夫王公之子 ）6 
O^brep% KHflSb. JIHTODCKElfi 典利格尔 
德（立 W 宛王公> 11,21,252 
Op^OBCKHti Acra^Hfi，QOMemHK 奥尔 
洛夫期* *阿斯堪罪(地主 ）3W 

n 

Elasen, anocroji 保罗(使徒 > 190 


n^ji y «MnepaTop 帕维尔〔蛊帝） 177 t 
173 

riaBCJi OdHopcKn 良 MOHax 始维尔 ，奥 
勃诺尔斯基（修道士）260,265 
IlaBJiOB A.C. A.C . 巴甫洛夫 15,284 
nancnit 帕伊再 11 

naTpHKeB (naTpHKRfiX JlMTOB- 

CKHfl 帕特里克依（帕特里基 > 〈立 W 每 

王公） 68 t 153 

naTpHKeeB Bacujinfl cm, BacHan Focoft 
瓦西里 * 帕特里 克耶夫（见斜限瓦西安> 
naTpHKeee, M.KX，KH^3b 特 

里克耶夫 〈王公 ） 160 
llaTpHKeebLi 帕特里克那夫家 

族(王公们）142,284 
na<tHyT*ift Eopo^CKH^, np«noAo5Hbid 
圣 萍努季 •鮑罗夫斯基 25,27 
naXOMH^ HHOIC 帕雀米 < 修士〉250 
rieUKOBbl* KHJ13t>l 平科夫家族 (王公们> 
141,142 

nepCCDCT, HHOK 佩列期维持 （fe 土） 
182 

I IlepecBeTOB cm. HBaH llepecB«TOB 佩 
列斯维托夫（见伊凡*佩列斯维托夫) 
IlepyH, do^cccTBO 傈佺（神 ） 70 
ncrp, CMTofi 彼褥(幸徒）27,65 
Ilerp, MarpcnOJiK]： 彼得(总主教〉24， 
25 

nexp I BejiHKHti 拄得一世大# 156, 
169,235 

rhiMeB，apxHenHCKon 卑缠(大主教 )174 
nnaTOHOB C.<P, 普拉 (Rig 夫375 

IloroaiiM M<n, M.EL 坡:戈金311， 312 
Ilonnenb HnKOJiafi 波 A 尔* 足古拉 
126 

IIp03Op0SCKHe, 普罗佐洛夫斯 

基家族(王公们） 

rtpOHCKHC, KHflBbJi 普隆斯基象族（王 
公《> 142 

llpOTaCOB, nOMCEOHK 普罗導索地 
449 



主 > 242 

rtppxop ， 鲁罗霍尔（主教 ）25 
npyc 普鲁斯 124 

P 

PeiaBOB 边 , A” noMemnc 列赞 

诺夫 ( 地主 ）205 

PetlHHH-O 60 /ICHC KH®, KE^b 列普宁 - 
輿鴒连斯基 （王公 > 154 

Ponira 罗基塔 193 
POMftHOBU^ ilHHaCTBfl liapcfl 罗曼谁夫 
家族 （历 代沙衋 的王朝 > 402 
POCTHCnaB, CMO^CHCKUfi KHff3b 罗斯爭 
斯拉夫 ( 斯*楗斯 克王公 ） 

POCTO»CKUe t 罗斯托夫家族(王 

公们） W2 

PlOPHtC, KH3P^ 梅里克(王公> 15*124* 

298,451 

Potoji obckhA-Ct apofly6cnrtt Ccmch, 

谢苗_里®波洛夫斯基-供堪罗 
杜布斯基（王公）160 

C 

Ca$ypoBM t 6o«pc 萨布罗央家族(费族 
n) 140 

Cawamft, MOBax p 瓦幸(修道士> 250 
Cawto 萨德_ 419 
Cam*EyjiaT cm. OiMeon EcK6ynaro- 
IF 英-布拉特（见西麦昂 • 別克布 
拉托華奇> , 

Cwttmkob^ 萨尔•科夫 <大贵 

族） 326 

Cuyn* 索尔(基经中的 人餐） 170* 

196 

C^oeacMgca BapJiaaM, Ckmipkh, cm* 
BapjiitM EaxcCKHfi 期庆约译姆 采夫- 
S： 尔拉* t (大贵族， A 瓦 尔拉鲰 •瓦 B 

斯基） 

CBHTOCnaB MCTHCJTaBK^, KHA3b 期_ 
蓋托斯拉夫 * 姍斯 季期拉雄奇（王公） 


62 

CejiTOC^aB O.ntroBin, Eouist - 斯维亚托 
斯拉夫•奥利戈维奇(王公> 6 t 108, 

420 

C&ffTccJiaB Bccbojioaobh%, raunb 撕 
维亚托斯拉夫 • 弗谢沃 ft 多绝奇(壬 公） 
13 

C&ATOcnaB HropeBn^, khsi^ 期雄 S 托 
斯泣夫 * 伊戈列维奇（王公 ）60 
CcM«K (CHMeOH) M&aHOBIfq rOpAUftt 
Ktt«t 骄做的埘苗(西麦昂 ）* 伊凡诔 
维裔(王公 > 22,23,30,49,51,157, 

218,337,400,445 

CeMeH KOH3b Moxcatcxstt 

» 苗伊凡 诺维奇(莫 n 伊王公 > 421 
CeprH® PtuiOReftCiate，npoiojiofiHHtt 
圣 谢尔基 •拉斯 £ 12,1 氏 24A 
249,260,276 

CHTH^MyHfl 西基茲 •• 326 
CHTH3My^-ABrycr 西基荜蒙镶-奥古 
斯都 127,450 

CantBccrp 西尔绝瓣4# 164,169,172, 

I 173,191,428 

CHMeost EcK6yjiatOBiR 西麦« 綱克 
布拉托_奇178,306,322 
Chmoh, KpecruraBH 西蒙 (农民 > 265 
OntcHtt HB. f rajBb lb. H 茨基(主公） 
154 

ConoateBCM. CM, 棄洛敵妁夫87, 
402,403,406.40a 

Cojiomoh, 0 a€ji. DfSPH <蕞经中 的人 

物） 196 

i^apeBaa-cM. Cojpui BBroena 
索菲 tt (公主， E 索菲蠔 •集托芙縛） 
Co^bn BHTOBna 索荘嬗•集托英 HI 

163,165,205*217,220 

4 >oMHaHimfa llajieanor 索联 

瘅*钿米甩作嫌 * 列奥洛振 119, 

121,123,129,130,425 
OicpaHCKEift M , M , M * M . 撕锇兰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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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CrcnaHKO 斯 lift 科 90 
Cret^aa cbstoh 斯嫌 凡‘佩 

尔 » 期基 < 圣徒）112,250 
CTporaHOBbi 斯特罗甘诺夫定族 313, 
314 


T 

TaTHioc * B . H . B . H . 堪季谢夫 128, 
406 

Tay 6 e H . H _贝429 
TBepoHCFiae * noca^EQiK 特進尔基析拉 
夫 〈地方 行攻长官） 

Thmo 4 »cv Hbmu auk 货凡 4 季奠费 
耶夫(主事 > 430 

era pea 特里茆利（长老) 


Tpn 如 h ， npeDOAo6nufi 垄 特里方 

； 257,25艮269 

TypHawmoB H+C” DOMcmBi H.C ■困 
尔怆足诺夫（地主 > 205 
TyrcoB B* M. t 6onpuu B,M. 困奇科 
夫(大 贵族 ） 161 

Ty4Kos M., Qa^pHH B* M, 田奇科夫 

(大贵族 ）161 


y 


^freoaop，HryMeH 费奥多尔 (ttit 院长） 
259,265 

OHJiEnn^ MirrpanojiHT 菲利普（总主 
教） 190,191,431 

duok 菲洛费（砝士 ；> 126,424 
ipjimep A». 丑 W, 弗莱期 207,210, 
2W,Z7S,31S,406 

期 pax m, uMneparop ^ 腓恃烈三世 
(息帝 ）126 

^pOJKJB, nOMemBK 弗罗洛夫 (地主） 


X 

Xobpuhm, 6wipe 霍夫秣家族 （大贵 族 
#1) 140 

XojfMCKnH B./U B ■及霍尔鋒斯 

基(王公 ） 160 

Xopo6|3eT， cm* Maxaiui ^pocnavm 
XopoSptfT 霍罗波利 W (见米嶮伊尔* 
凛罗斯拉#奇 • C 罗 ft 利特） 


H 

Heji 叫 _u, 60JIPC 切里 S 德宁汝族 
{大 贵族 IP 140,142 
Hm^pmh 5.H. E.H. 奇切林297,298, 
300,404*406 


y 3 6cK, xaH 乌茲拥克(汗 ）22 
ycrpanoB 乌斯特里速洛夫165 

少 eflop (公 eoAop) HMHOBHq , 取诉费 
奥多尔 * 伊凡 话嬝奇 （沙蛊）134,175, 
212. 213,239,309,310,312,393,451 
^tn,op Ca6yp, CoffpHH 费奥多尔，萨 
布尔 <大贵旃 ） 153 

少 eAOp XOBanCKbfl^ KB43b 费奥多尔， 
霍凡斯塞< 王公> 153 
<2>eoruocr, mhtpoqojiht 费离格 铱斯特 
(总主教 ） 34 


m 


IHeMflicaf cm. H)pMBin me* 

Mata 舍米藍卡（见牟米特里•尤里聃 
隹奇 • 舍米3£卡> 
majib 希尔326,443 
IUyfiCKfie， KHASbA 费伊斯 基家族（王 


公们> 142,164,395 

niyttcKHtt H* B., KH«3b H.B , 舒伊斯 
基 ( 芏公 > 1S8 


3 


3nell t 6oxccxso 爱尼(神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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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利 埔维奇 （王公> 187，1SS 

K)pafi J^DJlrop^KHlI^ 

KHflM. 长手尤里 + 弗拉基米罗錐奇 

(王 公）5,6,24 

lOpHfl BceBOJIOAOBH?^ KHJ»b 尤里，秀 
埘沃洛多錐竒（王公 > 7 
lOpHft ICHA3b 允里 ，丹 

尼罗孿奇 ( 王公）1久14,20, 24,43 
lOpHft Ahmutphcbbm^ Kfi»?b ra^Hii* 
Mifl 尤里 • 羊米抟里耶鳜奇（如里茨 
基王公）37,44,45 

lOpHft AcwiropyKHtt 尤里 ■ 多尔戈鲁基 
K)pnft MBeuomi'c, mmb AMmpobCK»fi 
尤里•伊凡诺维奇（德米棒罗夫王公） 
130,136,117,419 

iOpHtl ClaTpHEeeBHq, imu & 尤£，帕 


特里宽 B 集奇（王公 ） 153 
OpUfi KHJ93b 

雄產托斯拉維奇 〈王公 ） 松1 


amino (Hros), KHU3b »格洛<灕 科夫） 
(王公 > tio 

JlABHTa 雎德锥加 110 

A^6pexr K，* 齣列 » 幃 U7 

ApOC 的& KH 沿 b •罗 

斯拉夫 ■ 弗谢沃格多蠘裔 <王公> % 

15,63 

i[pocnaB I BjiaAHMBpossq» KmOb ^ 
罗期拉夫一世 * 弗拉基米罗麵竒(王 公） 
55,58,60,^7,245,368,412 


雅罗斯拉夫 •推 罗斯拉鍛奇（特 霭尔王 
公） 62,65*81 

^pOCnaBCKHC, KHfObfl 斯泣夫斯 ft 

家族 （王公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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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索引 


A 


Awrera, p* 轲弗涅加 18 
Ajhs 亚洲 208,210,397 
Aiobckoc Mope 置逢海 106, 20S 
A^dTupb, r. 阿拉蒂尔21; 242 
AjieKcanzipoBCKaji cuiodoAa (AjiexcaHA- 
POB) 董历山大罗夫忖（亚历山大 罗夫） 


172,174,176,190,396 
Ajicichh, r , 阿列 克辛 17,203,211 
Ab^tojisui 安蚺托利£ 210 


Ahtjihj! 英国 179 
Aanora, p. 安多加250 
AcrpaxaHb, r. 阿斯特拉罕208, M4 
AcrpaxaHoroe napcrao 阿斯特拉罕 
主 S 208,240,342 
A^oh 阿陀斯山 161,280,284 
Mphks R 非利加，非 W 210 


B 


Eajnuitcjcoe Mope 波 罗的濰 59 f 173, 
197,208 

Bevtet^Kad nKTima (pjm-seMJis ) 别日奇 
行政区 < 集縝、邦）56,57 

«jichh« 期 B 奇， 村镇 56 t 
57 

Bejiropo^s r t 拥尔哥罗德 212 
EcneB, r* M 列夫 45t 
B&ncBcrH^ yaji 期列夫县 234,225 
Ee^iencKoe KHAxecmo 别刊夫公 ■ 9 
420 

Bcnoaepcic, r . 斛洛泽尔斯克 16,357, 


367 


Eejio3epcK9tt 

250,260,280 

vpaft 

明洛译尔斯克区 

EenosepCKEA 
305,337,441 


別洛译尔斯克县 

B^o.epwoe kh^bo 臟触期宪 


公国 18 

Ecjioe Mope 白海 57,103,250 
Be^oe osepo 白湖 18 
Benooacpo 白湖 249 f 250,259 


Bcnopyccfla 白俄罗斯（见 pycb 3ant^ 
flHaB) 

Eorojno6om 神城 9 
EoropoflCKHfi yewi 绝戈罗德墨 16 
Eojnapcvafl 3eMJia 保加利亚邦 124 
Bophcob, r, 鲍里索夫 212 
BopOBmqCBe aopora ife ♦淮灰克大 P| 
6 


BoposcK, r. 傅罗 夫斯* 9 f 17 t 203 
BopoBCKiift ye3fl 博罗夫擗免县 205, 
301 


EpflMCKIltt 布良期克 
Eucrpafl CocHa, p. 快松河 209,213, 
241 


B 


Bar 先 p. 瓦: taW 256,264,265 
p, 瓦祖扎河 9 

Baamrafi IB 县 31X363,365 
Bajiyita, r, 瓦卢伊基 212 
Baciuibcypcr, r* 1： 西利苏尔期克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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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jnna« t p + 瘺 里卡翬河 92 
BenHKftA PoCQIVt Pc^MKOpOCCK» r BtJlH- 
KopyccKOc rocyn^apcTAo 见 Pocchs 
Bejoncan Pycb 见 Pycb BejiHKaA, 
MoCKOBCKaft 

B«JimcBe JlyKii, r. 大卢基 57, 75, 
207 

Bea«F, r. M 组夫 212 
Bcnemw 成尼斯 161 
Bepwi, r. 维列亚 16, n 
BepxHeBOjnKKaJi Pycb 见 Pycb Bep- 
XBeBOtnaccKaff 

Ber^yra, p. 维特卢加河 107 
Bb3shtbsi (Bmatmificitaff hmikpsh ) 拜 
占廷（拜占铥 帝曲） 124, 135, 217, 
330 

Bojiboa (BajibHo), r. 尔 ( 维 尔诺） 


BonoroflCKajt ry6. 沃洛戈达省 4W> 
BonoroACKnft Kpatt 沃洛戈达边区 


264 

Banoroj] 


沃洛戈达县 319, 


441 


BojioKOJiaMCK r . ( Bojiok JIaMCKittt , 
Bo^ok) 沃络斜拉 栂斯克 （沃洛克_拉 
檷斯 基,沃洛克> 久 R 16,17,57,63, 
134 


BonouKaJi crpawaj kuh*cctbo 沃洛茨 
Sf 公国 ） 282 
Bo]xo 0 , r, 沃尔霍夫61 
Bonxoo, p t 沃尔翥夬坷 10,55^55^5?, 
60,246 

Bojibrat, r 沃 # to, 140 
r. 沃罗涅日 212 
BcpoitexcKaH ry6* 沃罗 S 日雀 


!33 


Bbc 6«» r + 集斯比 65 


Bflcna, p* 

BnaAHMHp 3a^eccKKft J r. 


维斯拉坷 134 

典拉墓来 

尔一札 列斯基 7,9,24,25,246,432 
^uniMxpctcaiv BOJiom •拉塞来尔乡 
30 


BnaiuiMHpcxaii ry6. #拉基米尔省 
174 


BjiafiHMnpcKaft 3 cmji* (o6jv .) 弗位基米 
尔箝 （州） 17,29,31, 36, 44, 134, 141， 
410 


BnajuiMHpcictia yesut •拉基来尔甚 

303*363 

BnaAHMHpcKoe ( aeiiHKoe ) kb » i«ctbo 
弗拉艫米尔 (大） 公® 19,33,36,130 
Bojira, p, 伏尔加河 8-12, 17-19, 
46*47,50,57,59, 88,100,106,107,113, 
1S4> 204,208* 241 ， 249 t 259 t 3t4 f 432 
BtwiMax, ypOPTOW 沃尔马麟 ( 天然界线） 
265 

B<wior 如， p. 扶 W l^«,IT6 t 

265*303,318,410 


212 , 

Bopo 


1,242 

'tBIHCVOe 


KHXKeCTBd 


公国 420 


沃罗丁斷克 


BopcKJia, 系沃尔斯宪拉两 21J, 

421 


BoctcpeceHCRoe, c. 沃斯克列先 MA 村 


305 


Bdctok 东方121 
BoCTo^imff Espona 东欢 214 


iBoTbCvaA 3eMnfl (urruHa, pnA, o5ji.) 
! 沃季邦(行玫 E、 集镇、船 56,57,74, 

! 202,221 

Btwia, BOJiocib 沃 ■ 納 （乡） 2SS， 
290 

Buro oscpo 拳戈薄 57 
BwHcr^a* P* 藥切栴达涛 57 t 112, 

249 


BbunrcpOii, r. 商城 9 
BiiibMa* r* _ 並兹马 i76,3n 
fijfTKa, r, 钃 產特卡 4S t t!2 t 

202^203 


Bxrica (Binocaji aeMJUi, vojiohiui Hob- 

ropofla) 特卡 （_® 特卡 邦， 错夫 






哥罗德的 地） 19 t 54,99,106,257, Aynaft, p- #»SF 2W 
现 418 

Bjrrcicajf ry^. 缠亚特卡省 410 E 


r 

rajiuuKoe KHHstceciBO 加利竒亚公国 
18 

r . 加科裔 16,17,176,246 
raa ^ a , r , 甘扎 65 
r ^ oa , r . 格多夫 93 
TViyoama ， p . 格鲁希査 M 18， 250, 

259 

Fopoiwu McmepcKuB , r . 麦谢拉 * 戈 
罗杰茨 n 

ropoxoBcu, r* 戈罗霍维茨 9 
ropoxoBCKHtl ycvx 戈罗富夫县 249 
roTJiaHAr O-B 果特兰，岛 65 

A 

AaaKOB , r t 丹科夫 212 
J\KSHS^ p , 德维纳河 SL CCBepH£W 
/tBJiHa 

^ bbhck ^ seMJifl ( jaBOiio «* e ) 癟维的 
邦 (麻着 连水陆 ft 的地方 ）57» 63,64, 
75,地365 

Jlepeba (A^P^BCsan imthh^ 3«»i]T& 
P * m > 杰珣瓦(杰列瓦行敗区、邦、集镇 ) 
56,57 

^ eprrr , r , 杰尔普特164 
AecHa , p * 杰斯納河 111,420 
Amhtpob ^ r . 德米特罗夫9,16, H 
JlMHTpOBClCHit ye 3 fl 德米特罗夫县 16, 
299,305 

Aneitp , p . 第聂伯 树久风 111, 113, 
208,209,246,398,420 


EBpoim ft 罗 B， 欧洲 91，120， 12S/ 
210* 397 

EdponeitcKaji Po^tu 5L Poccmt 
Ejieu* r. 叶列茨 209,212,211 
EjucuKHA yc3A 叶列茨 & 225 
E[ih4kuickh& ye3fl 叶皮凡县： 204* 

242 

3K 

3CH3flpa, p. Q 兹德拉押 17,212 

3 

3 aBOJi»a>e ( 3 aGOA»cieaji 3 eMJw ) 伏尔 
加河左庠(东岸 ）（ 伏尔如 W 左庠茚 > 11_ 

13.259.505.410 
3ao^eptc 扎興泽里410 
3aBOJ10«lbe 见 玎 BHHCKafl 3CMJ»I 
3ana^ 西敢， M 方 6% 昶， m ， 126> 

161,330,390 

西德推的59 

3anaAHafl Espona 西吹 173, 197, 

214 t 397, 39S, 405,450 
SBCHHropon, r. 茲缘尼城 9,16 
3eetiHropojacratft ycafl 茲霪尼哥罗钃县: 
16 

3 ojioTaa OpAa (Op,na> 金帐 ff S 
12,14,17,20*22,23,25,31,36, 38. 43, 
44,5^64,10M0M<^110» 123. 140 t 

208.410 

H 


AHenpoBCKaa Pycb 第轰伯 尔贿西见 
Pycb ^HenpOBccaH 

^Ofi* p. 顿河 SO, 111 201, 205,209, 
240, 314 

Ay6aa t p, 社布绝河 12 


4epycanm 

i36opCffj 


UDM, r. 琛路撤冷 255*267 
伊茲 _ 尔期克 93 
MjibMeiib, coepo 伊尔 —（ 嫌） 55 M 2S3 


Hcxpa 伊斯特拉 9 
Hianan cr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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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 120,122,16i , 

K 


KaaaHCKce iwpcTBo 喀山王田 106, 
160, 173*208*238.240,342,364 

r, 嘍山 208, 222, 314, 342, 
364,447 

Kajiyra, r. 卡卢加 8,17, 107, 211, 
346,410 

Ka^yxccKan ry6. 卡卢； lit 省 106,107, 
410,420 

Ka^y^cicuft ye3fl 卡卢加县 205 
Kam ， p. 卡马河 313 
Kaprorronb, r . 卡尔 戈狭尔 176, 


250,251J 
KapnnflCKo< 


.265 

ckoc Mope 里海 106 
K 神 a (^cojiocbm) 卡法(菲臬多西垔） 
Kanrapa, r, 卡希拉 17,211 


KamnpcKHtt 卡希拉甚 242 
KcHa, p. 食的河 251 
Ko» ， r. 基箱 9 t 10, 24, 5$, 60, 
72,117,125,140,246,401 


KnescKafi scmjm 基繪瘅 87 
Ks^DCKaji Pycb 见 Pyct KttesCKaji 
KHeacttoe KHiracecrso 基公国 5S 
Khvmcht 木 p. 基奇缟加时 263 
Ktihh, r. 克林9, 16 
KmiHCKHtt yc3fl 克林县 107 
Kjioiick, ypovnixe noA HoBropoflOM 


吏洛普期克 > 诺夫哥罗德坻郏天然界线 
103 


K^«a ， P, 克利亚齐马两 9,12,16, 
17,24,1 从 246,249,398,432 


Ko_p* 科夫礼两 259 
Ke«ejmcc n 科译尔期克 17, 134, 


176,212 

KoKeHray3en t r 科肯加乌津 
Kqjicm^ p. 科列马坷 249 


190 


KoJlOMCHCKHft y« 3 ff 科洛姆蚺县 

204,220,224, ^25, 239,242,289,334 


KojroMHa, r . 科洛梅纳 t4* 16 ， 17, 

107,211*249,432 
Komcjik p* 科麦利河 18 
j KoMejTfcCKue Jiec 科麦利森钵 250, 


260*264*265 
KoHCTaHTHHOnOJlb, r. 


见 Uapbrpaii 


Kopejia, n 料列拉 68 
KocTpoMa, r . 科斯恃罗岛 17, 134, 
247 


KocxpoMa, p* 科斯特罗马洱 249, 

250 


KocrpoMcicafl 

410 

KocrpaMCKafl 

19 

KoCTpOMCKHtt 


ry6 + 科斯特罗马省 
<XSn. 科斯特罗马州 
y«fl 科期特罗马县 


KpoMbi ， r . 科罗米 212 
Kphm 宪里米亚 106 , m t 140, 200, 
205*209,210,421 

KpMMCKOe XaHCTBO (印 tpCTBO ) 里米 


茧汗国（王 国）208,209 
Ky6aiib t p. 库班树 20S 
Ky6ena, p. 庠宾纳坷 410 
Ky6euctcoe 03epo 库宾纳澹 U, 18, 

249,250,259 

Kyjihkobo' none 库料 科沃嫌 If 21, 
2}, 182 

Kypcic, r, 库尔斯克 212,213 
KypcKaji ry6. 库尔斯克省 106, 212, 
242 


KypcKBfl y^ifk 库尔斯克盎 225 
KypcKoc ropojmme 库尔斯克壤 
212 

Ky^cofio nojie (Ky^mtoao yporo- 
me) 库奇科夫地区（库茨科夫地区） 

7,9 

Kyinajunio_ cejio* BOJiocTb 库沙林诺 
(村 、乡）303,306 
KyniTfl, r, 库 fr 塔？ 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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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JIaflora, r. 拉多加68, 246 
Jlaiio 米 CKHfl ye3n 拉多加县 62,221 
p, 拉马网9, 12 
JIe3«a, p, 扎河 249 
JleoxHoaa nycroiiib 列奥麻诺夫荒途 

263 

r. 利路内 212,213 
JIhboh^ (JIir&OHCKas ^eMJia) 利沃尼 
亚（:利沃尼亚邦 > 93, 106, 118, 164, 
208,377,386, 450 t 451 
JlBBOHCKHfi OPA^H 利沃尼亚典士团 

59,92,115 

JlttT&a (JlKTOBCKaH 3eMJlff) 立 n 宛 C 立 
» 电邦） 1U 23, 27, 50, 57, 39, 65 ， 
92,93, 100, 101, m T 107—112, 115, 
117,118,122,132,133,164, 165, 182— 
m, 204,208—210*283,396, 405, 420* 
421,423,451 

JIhtobcko^ BenHKoe murscecrBO 立 n 
宛大公国107，110 

JlHToacKo-riojn»CKoe rocynapCTBO it 
ft 宛一敌兰国 106 
JIhkbkh, r . 利赫文 17 f 2U 
JIOBaTb, p . 洛瓦季河 56, 246 
JIonacE«, c. 洛帕斯 尼茈村 6,9 
Jlyra^ p. 卢加河 56 
J1kj6ck, r» 和明克 65 
r . 拥別奇 IB 

M 

MaJioapcK^idfieq, r. 马洛雅罗斯拉維茨 
451 

MapKyma* p, 马尔库沙河 250 
M 奴 MHt, r. 麦里 17 
MC3eilKO« KHJ^CeCTBO 麦泽茨公 SI 
4^0 

Mcmepa 麦谢拉 H 
M«mepcicstt ropoAeu* r . 表 ii 拉 •戈 


罗杰茨 204 

McwfaflcK, r. 奠扎伊斯克 16 , 17, 

107 - . 

Mo 米 aficKoe Kiumcecrflo . 興扎伊斯宽公 
国 48 .. 

MoHacTbipa: 寺晚： 

Hoch4k»b BojioKonaMCKOA 约 S 
夫 * 沃洛科拉»寺晚 265, -272, 

275 

Kfphjijiob (KnpiiJino-Eejio^epccafi) 
基里尔(基 里尔一 别洛泽尔斯克 > 寺诧 
249, 250, 262, 273, 280, 301, 305, 
357,441 

Knonciciiit, iron Ho»ropo^OM 充灌 
普寺芪(在诺夫奇罗雄近郊> 104 
KopHejiUA KoMCJitCKoro npn p* Hy- 
pMe 科尔涅利亚一科表利斯篆寺味 
(在 努尔马河畔 ） 250 
MaxpHuicicud 马 II 里什寺院 295 
MoxajinivcRd 米味利茨寺除 319 
CBJtxoro Hmcojraff ，b Hosropo 如 
圣尼古拉寺睥 < 在诺夫苻罗德 ）90 
MoGoneBiraHft b Mockbc 诺庆杰蟣 
奇寺院(在荚斯科） H5 
OTeseHCKHft npH p, Hypwore 奥舍 
文寺晚(在迁里尤格河絆 ）250 
IldBJia OSHopCKOro 巴_尔 • 典物供 
尔斯基寺院264 

]la4>HyrHft EopoacKHtt 巴甫努幸庇 
一飽罗夫期®寺院281 
CnilCKud npu p. Cm 西雅寺株(在西 
雅 河畔） 251,253,270 
Chmohob^ noil MockboA 西蒙味夫 
寺院(在其斯科 近郊〉 

CojioceiiKiifi^ na Co^o^eoKOM o -明 
索洛维茨寺院（在索 洛曲茨 浼上） 
103,175,303,404,406 
Cnaco-KaM^nmit {KaMCHHwtt), h» 
Ky6eHC*OM os, 斯帕斯一卡缅（卡 
钃> 寺院 < 在库宾獬旁）11,250,259 

457 


Cnacciodt b ^pocnaone 斯 M 斯克 
寺 A (在蠢罗撕拉夫尔） 

THXBHHCXHfl 孝鼸文寺睇 275，313 
TpomiKBtt-Ccpraeft (CepmeB, Tpon- 
mtnfl, Tpoma) 特罗伊茨*一谢尔 
基赛夫（谢尔基取夫，特罗 伊茨甚 ，特 
罗伊査> #陇 18, 121，174, 244, 
249, 执 2$4, 268—272, 274-276, 
278, 2SS, 290, 299 t 302,305, 357*406, 
438,429 

CcpaOOBTOB，B £«J 103 epCK<H 4 Kpaio 
費拉度托夫寺晚（在别洛译尔斯克边 
区）262 


Moesa •扎闲 249 
Mocwa 5-25, 27-29, 31* 

球34,38,41,42,44,45, 47— 50,52,53, 
5T,73,80,SS,99 t 101—105, 107—114, 
116—123,126—128, 130,133, m, 137, 
140-146, 152,153,157,158, 161，162, 
171-174,176, 177, 182, 190, 

2(0,206—211,214,222, 234. 235,239, 
M7,249,257,261, 264, 265,278, 285, 
290,317,31$, 326,336, 340 # 343, 356, 
376,378,382,396,391,393, 394, 398- 
401,406,410,41^421,424,426—42S r 
448,430-^453 

HOCW ， p* 莫術科河久 8-10,12- 
14,16,17,24,140,427 


102, 106, 114, 115, 123,126,130,1^ 
136,143,145,146,161, 172, ISO, 1 地 
200—202,204,207-211,215,216. 218, 
2Z9,230,233,235,246, 2M，296, 302, 
306, 329—332,340, 341, 344,350,36Q» 
361,370,372,393, 395—3^8, 400,423, 
424,43 i, 432* 442,446,449,453 
Mockobckoc (sejmKoe) KH$i»ecTBO 奠 
斯科(大)公 0 I 11, K，14, 15, 19, 
27—29*31， 33, 3S t 42 t 44, 46-49,51, 
52, 54, 102, 105, 10T, 108, 113—11J, 
118, 130,139, 338, 339,419,420 
Mcra, p* 姆斯塔轲 56 
MypoM, r . 穆罗娵 8 t 10^ 17, 203, 
318 

MypoMCKrtfl ye3A 穗罗曲县 2©, 

204,242,307 

Muchcic, r , 姆增鬅免 134,213 
MneHcraS ycsfl •櫓斯宽墨 225 


H 

Haposa, p. %罗瓦河 92 t lU 
He B a, p. 涅瓦財 IB 
Her 皿 UHai p. 涅格林河 6 
HeMan, p. 理璺河 124 
HepexTa, n 涅列鎗堪，蛾 9 
HepexTa, oojiocTt 涅列赫 V (乡） 
290 


Mockobm 莫斯 科敵蘆 209, 
MOCKOBCKaH ry €. 奠期獅翥 
J07,30S t 410 


210, 213 
16, 19, 


He 狱 ropOACRHil 

305 


HiucceropoACKoe 


>«« 下寄 》 德* 

KBUXeCTBO 下哥罗德 


MocKOBcicaii MMJifl (c6n ， crpana, 
印 aft > lift 科邦 (州、 边区） 5,9, 
11，12, gJ，124 

MocK09CKaj{ Pycb ft, BenHKafl,. 

MocKOBCKa^t 


公国 11,17, 114 

Hs3KHHd HoBropoA (HHScmiftX r. 下 
诺夫哥罗德（尼 H 庖 ）l 机17, 107, 
143,211,247,249,452 


MoctcoBomfi yew 莫斯科戛 16 , 

203,205,221，222,2 这 28S, 289, 30t, 
323 

MocKOBdcoe rocyjnpcTBO 其期科 0 


Hh 3^ Hn30Baji Pyc^ yeMJSM 霣 
Cy^AajitcsaJ! 3 cmjui 
HOBTOpOA DCJIHKBt (HODFOpO 地 r . 大 
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 ） 1 久 M 


458 


—»1 3 83-89, 91-94, 96-10+, 106- 
109，U2，U4, 176,190, 202, 207, 221, 
246,250,393,4013 407, 412-414, 416 
—419,421 

HoBropoA CcBepcKHfi , r , 诺夫哥罗德 
一谢婊尔 W 克 111,112,421 
HoBTOpOACKaji ry6. 诺夫哥罗德省 56, 
305 

HoBropo.qCKSUi (o6ji.) 诺夫哥 

罗德邦(州 ）56, 58, 60* 63, 64, 73— 
7^79,81—84,94, 98—100, 103, 124, 
203,221,342,372,414—417,448,451 
HosropoACKBft y«A 诺夫哥罗德县 

82,371 

HovropOACKDe KHJiacecTBo 诺夬 If 罗 
德公国 130 

Hobochjib, r, 诺沃西耳212 
HOBOCunbCKoe KHflsrecrso 诺沃西耳公 
m 420 

Howd Cser 新斯嬝特 398 
HoraAcKan op^a 诺加伊汗国 208 
HypMa, p. 努尔乌莳 249,250*266 

O 

OfiHopa, p. 奥勃诺拉 » 18,249,250, 

260,265 

(Kk>JieHcicoe KHJixecTBo 奥 l| 连公 9 
420 

06oHe»^Kaji n^miRa 3eMjm) 奥 
鮑涅归区(集镇，邦）56,57 
Oaocb , r * II 多耶央212 
OiioeBCKoe khasccctbo 奥多寒夫公 @ 

420 

OKa* p . 典卡河 8—t0 t 12, 17, 19, 
107, ltl, 114, 136,203,2W, 209, 211— 
213, 238,240—342, 249,318, 410, 420, 
432,440 

Ctocra , p , 奥涅加57, 250 
OHe^ccKoe osepo 奥涅加 SSi 56 
OnoTO * r . 奥谀奇卞 93 


Opjw 


-JSL 3oJK>Ta« OpAa 


Open 奥廖尔 212,213,242 
OpexOB 奥列霜夫你 
OpexOBCitHfi 奥列®夫县 82»B3* 

221 

Op^meK, r. 奥刊舍克 83 
Opjio^cKan ryfi* 奧尔洛夫嘗 106# 

242 

OCKOJl 奥斯科尔 212,241 
OcrpoB, r. 奥斯特洛夫 93 

n 

napH»c，r. 巴装 J61 
ne^eroBO, ypowafi 佩列戈 1； (夫 It 界 
ft) 264 

IIejibiDMa t p . 懷里什马河 18*249 
ncpeKOH 佩列科普 209 
n«peHCJiaun>- 3 aneBCXHjt (IlepeacjiaBJib) 
佩列难斯拉夫利一扎列夫斯基（氰荈 a 
断位夫利） ，r. 9,16,50,246,290 
nepencjiaBJib-PyocEHtt, r . 樣列臁斯抽 
夫利一俄罗斯246 

IlepMCKan scmjis Ml 尔嫌邦(国 ） 57» 
107,112,124,257 
UcpMb r r* 银尔姆 57 
nepcHu 滇斯 190 
IlecM AcHbra, 佩西亚 • 粮如柯 
250 

Ileqopa, p* 佩乔拉洱 S7, 113* 

421 

riiieccKM Bonocrii •拜斯乡 363， 
447 

IlQBOjnKbe 伏尔加河流域 3妨， 

320 

rioAOHte ft 額甩耶 318 
no ⑽01：， r. 波洛茨克 207, 246, 3明； 
450 

noJibCKo-JlHTOtcicafl PyCfc -n^ it Pyc» 
3aaajwafl 

Xloji^ma (llojitcKoe rocy^zmpcr^o, eo- 


459 




poneBCTfiO) 谀兰（狡芑田、 坡兰芏 11*108,112,114, 142 
m 108, no, 115—118, 112, 126, Pyaa* r . 魯扎 16 
160,204,208,210,283, 377, 37S f 386, PyscmH 鲁扎 & 16 

405,421,450—452 Pyca, r, - 见 Crapasr Pyca 

npHBitcjiHHCKire ry6 , 普里维斯林省 Pyccsas 3 cmhA 俄罗斯邦 10, 15, 

436 20,21,24,25,27,28, 37, 45,52* 54, 58, 

npoTBa, p, 普罗待瓦河 9 60,78, 92, i05-t08 t 115—118, 122- 

npycotaj? sthuifi 昝鲁士邦 124 127,128 t 135, BS, 144, 145, 158* 163, 

ncKOB, r . 鲁斯科夬 20,54, 55, 68, 178—180,245,260,399,421,429 

72*74^75*8X91—^ 96* 97 t 99^ 100* Pyccuoc rocyaapcTBO (PocchAckoc ro- 
106,108,112,114 r 取 203, 207, 24$ r cysapcrso, uapcrso) 俄罗斯国 （俄 
m401,418 罗斯国，俄罗期王国> 29* 105, 134, 

IlcKOBCifafl 其 m 取 (0&71 .)鲁期科参邦 3S2* 400, 403* 405,406,419,424 
L ( 州） 74, 83, 92, 94, 95,124,292,415 Pyodcoc uapcTBo 一 见 PyccKoe 
r t • 孝夫里 205,212 rocyflapcxoo 

P apycb 罗斯 5,7,9-1144,16, 19-28, 

33, 54, 16, 42, 43, 45 — 48, 50—51 
Pajwmeac, t, 拉值® 日 12,16 54,60,66,67,73, %t-86, 95 t 97- 

Paten, r. 尔热夫 8,17,57,75 102,105-114, U6,122-125,127 t 128, 

Phm, r. 罗马 120*124* 126,424 154,140,143, 144,168, 171, 17SJ81, 

PoroiccKHe 穸戈日界 9 183>1 叹 l%*10&，2l& t 215, 215, 219* 

PoMaHOB, r. 罗曼诺夫 17,204 228,229,232,245-247,252, 253* 255, 

P6MaHObCKntt ytis, 箩衋诺夫县 256,258,260,261,266, 267, 269—271, 

441 27\ 293, 勿5,2%， H4, 324, 330, 332, 

Pocciis (Benmcatf Poccni^ BenHKOpoc- 3^2,399,401,402,405, 415/418—421, 

CHJf，BejiHKopyocKoc rocyflapcrao) 432* 434,439,442,445 

被罗斯(大供罗_，大 Ift 罗斯，大 W 罗斯 Pycfc BeimKaa, MocKooceaA 大罗斯， 

B) 5 t 10, 21, 28, 46 t 48, 69, 93,96 , 萁斯科罗期 105, 114, US, 125, 126, 
99,102,105 ； 106, 113, 115, 116, 127, 137,153,216,221,244, 245, 247, 353, 

128,139,145,157, 158, 246, 247,249, 399*401 

2S0,2S2,2S4, 306, 330, 568, 392,394, Pyct BepTUieBCMnKCKatf 伏尔釦简上游 

396 t 399,400, 406 t 419, 421， 436,440, 罗期 46 

455*454 Pyct AncnpoBCKaA 第轰伯尔罗斯 9 . 

PoccHttcKoe rocynapcTBo - jg, Pyc- 你 

cEoe rocynapcTBO Pyct 3anaAHM (IIoJtfeCKa-JlHTOBCKan, 

i^ocroB, r. 罗斯托夫 7—10,1^143, E«JiopyccHJi ) 西罗斯 兰一立陶冉 

246,250,410 罗斯， SW 罗斯）106,126,420 

PocroBCicaji scmim 穸斯托夫邦 5 Pytb Knc&cKa« 基鸫罗斯 23 t 66»7S t 
PocTOBCioifi y«A 罗斯托夬县 203 77, 115,399 


PocTOAcicoe KHmrecTBO 罗斯托夫泠国丨 Pycb M 糾明小罗斯 106 


4W 


■见 CysnajiLCKajr 


FwibCK^ r , 富里斯克 
Pjwcck, r. 里亚日斯克 212, 
PH)ixKHa yevi 里亚日期竞县 


PjDaHCKan iy6. 揉赞省 242 
Pfl3aHCKajf seMJM 奥赞邦 62>106 
PsDaHCKHtt 壤赞各 371 
PjiaaHCcce KiutxecTBo 梁赞公国 U ， 
17,107,108, tlO, 112,114,420 
Pa3a»t, r. 栗赞 8,50, 116,212,421 


Capaft, t. 萨拉伊 43 
Ccbcp 北方 363,365 
C^Bepwafl ADHHa t p, 北铯维纳河 57, 
58 t 251,253,257 

CeB^pHbitt Aohwi ，p* 北顿涅茨河 209, 
212,213 

C^BepHaji 3eMJia 北方邦 112*420 
CeBepuoe KHfl»cecTBO 北方公国 112， 
421 

CeflM, p, 谢伊梅河 213 
CeMb, p , 谢米河 111 
CepixyxcB, r,. 谢尔普 t 夫 16，17,211， 
249 

Cecrpa, p. 谢斯持拉河 12 
Ch6bpckoc i^apcTBO 西伯利亚王屋 

342 

CBMGupcicaA ry6- 辛比尔期克省 
242 

Cm. p* 西囊河 251 
Cmojichck, r. 斯#棱斯克 10, 57, 

117,161,246,393,421,451 
CMOJicHOcax o6ji* 期摩楼斯 106* 
KT7 

CMOiFieHCKna Kpafl 斯摩梭期克边区 
87 

CMOJieHCKoe KwnKecTBO 斯摩梭斯寃公 


由 It, 112, m 

Otobchck 斯洛文斯克(大锘夫哥罗德10 
称 ） 412 

Co*, p. 索 B 河 111 
Coftra, p* 索伊加轲 250 
Cokoji, r* 索科尔 207 
Ccwitiia Manaa, BOJiOcrt 小索里扎 

(乡 ）336 

ConOBeitKitfi O-b 索洛 _ 茨克岛 250 , 
Copa，p. 索拉河 280 , 

CperoneMHoe wopc 地中海 21p 
Ctapaji Pyca (Pyca), r* 老鲁萨〔鲁尹） 
101*176,246 k 

Crapum i\ 斯塔里査 207,23? 
Crapoflye* r . 斯陈罗杜布 9,17 
CrapojiyGcKoe kh 畑 cecreo 斯堪罗杜布 
公国 17,421 

CyAaK (Cypo^c), r , 苏达克 < 苏罗 
209 

Cy^^ajib, r* 苏茲达尔 8， 134> 176, 

246 

Cy3AaJltCKaH 3eMJD( (Kpafl, Hh3 ， Hh- 
3oeaw Pycb) 苏茲达尔邦（边区 _ 尼兹 ► 
下游罗斯） 5,6,63,64,87, 99, 100, 
102 

Cy3jfajibCKoe fcHmcecrso 苏茲达系公 
9 48 

Cypa，p . 苏拉河 107»212，幻3 
CyposccicHtt cra« 苏罗曰区289 
CyitOHa, p. 苏扰绝两 18* 107, 249, 
250 


TaM6oBC^aj« ry6 t 祖波夬省242 
Tapyca, r t 塔播萨，17 
Te&TOHCKHfi opflea 条懷典 ± 团 115 
TeMHHKOB, r. 捷»甩科夫，212 
TBCpCKaw ry6, 恃维尔省 56*306 
TeepCKaa 3CMJ1H (o6a,> 特维尔邦(蝴) 
81,124,342 


m 


Tscpcjcoe mudcecTBO (y^en) 特堆尔公 
B (封 邑） 18—20,107 — 109, 114,142 
TBepcitHtt ye^A 待维尔甚 303, 322 
TBeph r. 特鱷尔 20, 23, 41,50, t0>, 
110,112,116, 143, 178,247,421 
Tiwaa CocHa, p. 慢松河 212 
Topjkok^ r* 托尔若克 57,63,75,99 
Toponei^ r. 托罗羝芪 315 
Tpe^ BonocTt (TpecKuR 6epcr ) 特只， 
乡（特列泊岸）57,58 
TyjtA, r. 土拉 105, 209, 212, 410, 
432 

lyjtbCKBfl ry6. 土拉省 106,242,420 
Typsmm 土耳其 210 

y . 


ynmuKHfi yeaifl 乌格里奇甚 439 
yr^ira* r . 乌格里奇 16, 17,134 
yrpa F p t 乌 格拉闻 MOT, 432 
yaaa, p. 翁扎树 264 
yna, p, 乌 河 n 
ypaii (ypawxHtt xpe€er) 乌拉尔（乌 
拉尔 山脉）57,113,209 
yciior，r . 乌 斯丘梅 19, 247 ， 265, 
410 




^eAoposCKoe, c. 费奧多罗夫斯亩 》 M 
290 

^eoAQcm it Ka4»& 

❿ jtopcmniit 弗洛连齐 I 161 
芬兰 436 

命 KHCtcnfi 3SU]Qfr 芬兰 —%59, 10$ 

X 

XoAMoropctafl • 尔•戈廬备 

365 

Xmxdoropa^ r, 霍尔雛戈里 251, 

257 


n 

UHa t p, 茨绝河 \%m 
Uaptrpa^ (UaperpaA. FCohctshthho- 
ne;ib)r #都<查列格勒，君士坦丁 
125,162,163,210, 

H 

HepHHroB, r* 切尔尼戈夫 6.10*111, 
246 

MepiuiroBCKaji 3 cmjth (MepHHTOBO-Ce- 
BcpcKnd Kpaft) 切尔尼戈失邦(切尔 S 
戈夫-谢维尔期克边 II) 5, 87, 112, 

117 

MepHHTOBCKOe KfiJWteCTBO 切尔思戈夬 
公国112 

HepHoe MOpe 黑海 106,208,210 
MycoBaa* p, 丘索瓦 If 河 313 
'IjTuioMa, r. 丘 II# &马 316 
MyxjtOMCKHA y»A 丘赫 洛马县 316 
Hyx^eHCMCKaji BOJKxmb 丘赫铁里鼸乡 
-257 

m 

UTauK, r. 沙茨克 212 
UiBfiUBB 璀典 115,116,208 
meitCHa, p* 舍克斯纳柯 18, 249* 250 
QlenoHfc, p. 舍 ft 河 56,99,101 
QiftaoHb (QlejioHacsM EutTima, paa, 3©- 
mjm) 舍隆 （含醱行政区》集被*邦 ） 56, 
57 

IDoma, p. 绍沙洧9 
K> 

K>r, p. 南 R 107,265 
lOrpa (lOrapCK 明 3Cmjhi, Bonocrb) jfc 
格拉 （尤格拉邦，尤格拉乡）57,113, 
124*421 

lOpbea IlojibCKHft, r . 尤里耶夫 * 法里 

斯基》 


462 


JIpocJiaBCKafl ry6, II 罗斯拉夫省 56 
JlpocjiascKoe kr^cctbo 雅罗斯拉夬 
抑 ocnaBJit ， r . 锥罗斯 拉夫尔 8*247, 公国 11,18,19,114 

315,316,318,393 只 pa, p. 睢乌扎河 9 


463 



